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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的书信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８９０年１２月）



１８８８年



１８８８年

１

致若昂·纳杰日杰

雅  西

１８８８年１月４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公民：

我的朋友、《新时代》的编辑卡·考茨基，转给我几期《社会

评论》和《现代人》，在这几期杂志中除其他材料外，还有您翻译

的我的几篇著作，其中有《家庭……的起源》１。请允许我对您的劳

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您盛情地承担了这项工作，使这些著作能为

罗马尼亚读者所了解。您不但以此给予我荣誉，而且还亲自帮助

了我，使我终于能够稍微学会贵国的语言。我所以说“终于”，是

因为差不多五十年前，我就试图利用狄茨的《罗曼语语法》研究

贵国的语言，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乔恩卡的简明

语法，但是既无读本，又无字典，我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借助

您的译文，我倒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以原文、拉丁语语源学和斯

拉夫语语源学代替了字典。依靠了您，我现在可以说，罗马尼亚

３



语对我不再是完全陌生的了。但是，如果您能推荐一本好的字典

（罗德字典、罗法字典或罗意字典都行），那是对我又一个巨大的

帮助，使我有可能更好地从原文了解您的文章以及《罗马尼亚社

会党人想做什么》、《卡·马克思和我国经济学家》①，这两本小册

子我也是从考茨基那里得到的。

使我非常满意的是，我可以深信，贵国的社会党人在自己的

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的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

原则，这个理论已经成功地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

一的战士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我们党在所

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

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半球的无产者在一面旗帜下

团结成一支大军所做的努力，定将取得彻底胜利。但是，如果他

能够看到，从那时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

该是多么好呵！

这些成绩是这样大，以致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至少

对于欧洲的党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再一次满意地指出，您在

原则上同我们，以及同多数西欧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您翻译我

的《欧洲政局》一文，以及您写给《新时代》编辑部的信，向我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确，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

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

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

命。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

盟，这个同盟从１８１５年以来一直受俄国沙皇政府的领导，尽管发

４ １ 致若·纳杰日杰（１８８８年１月４日）

① 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是康·多勃罗扎努－格列阿，后一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

的。——编者注



生过种种暂时的内讧，但继续存在到现在。１８１５年，这个同盟的

成立就是为了与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相对抗；１８７１年，这个同盟

由于兼并了亚尔萨斯和洛林而得到巩固，这种兼并把德国变成了

沙皇政府的奴隶，而把沙皇变成了欧洲命运的主宰；１８８８年，这

个同盟继续保存，是为了镇压三个帝国内部的革命精神和民族要

求，同样也是为了镇压劳动者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由于

俄国具有几乎攻不破的战略地位，俄国沙皇政府便成为这个同盟

的核心，成为整个欧洲反动派的主要后备力量。推翻沙皇政府，消

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

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一旦沙皇政府垮了台，那末，现在以俾

斯麦为代表的那个倒霉的国家就丧失了它极其有力的支持，也就

会跟着完蛋和崩溃①。奥地利将要解体，因为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即

将丧失：奥地利的存在是为了阻止穷兵黩武的沙皇政府吞并喀尔

巴阡和巴尔干各分散的民族。波兰将要复兴。小俄罗斯将要自由

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南方斯拉夫人

将能自己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确定自

己的新疆界。最后，高贵的大俄罗斯民族所竭力追求的，将不再

是为沙皇政府的利益充当凶恶的征服者，而是对亚洲负起自己真

正传播文明的使命，并且在同西方的合作中发挥出自己广博的才

智，而不是用绞架和苦役去摧残自己的优秀人物。

您在罗马尼亚必定了解沙皇政府。基谢廖夫的《组织规程》、

１８４８年对起义的镇压、对贝萨拉比亚的两次侵占、２对贵国的无数

次入侵（贵国对俄国来说只是通向博斯普鲁斯的一个兵站），使您

５１ 致若·纳杰日杰（１８８８年１月４日）

① 草稿中还写道：“于是我们工人政党就会大踏步地走向革命。”——编者注



从切身经验中对沙皇政府有了充分的体会。沙皇政府深信，一旦

沙皇政府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宿愿实现，贵国的独立存在也就完了。

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将以从匈牙利人手中夺回罗马尼亚的特兰西

瓦尼亚的诺言来诱骗你们；其实正是由于沙皇政府的罪过，特兰

西瓦尼亚才同罗马尼亚分离。只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一垮台，欧

洲也就不存在奥匈帝国了。

现在这个同盟看来是瓦解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但是，如

果战争爆发，那只是为了使不顺从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屈服。我希

望，和平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于这类战争，绝不能同情交战的任

何一方——相反，只能希望它们统统垮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

种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结底，都会有利

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

请原谅我发表了这些见解，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给罗马

尼亚人写信，无论如何不能不谈谈自己对这些迫切问题的见解。这

些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

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

既然同德国社会党人的关系以及交换报纸等等还不能令人满

意，那末在这方面如果我能够为您效劳的话，我将很乐意地去做。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６ １ 致若·纳杰日杰（１８８８年１月４日）



２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８８年１月５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搬家了。现在我的新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基尔本伯顿路科

茨劳，罗舍女士。没有门牌，因为科茨劳就是房屋的名称。

我立即向这里的书商订购了凯斯勒尔博士的著作①。即使前

几卷是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写的，但我相当了解贵国地方自治局的

报告书，因而可以深信，综合了这些报告书的著作，一定有非常

宝贵的材料，该书又是用德文写的，所以对欧洲人来说会是一个

真正的发现。我将设法使这些材料得到利用。

我担心贵国的贵族农业银行３也会导致普鲁士的农业银行所

招致的同样结果。在那里，贵族借口改善自己的庄园而借款，事实

上却把大部分钱用去维持习惯的生活方式，进行赌博，到柏林以及

本省的大城市去旅行，等等。因为贵族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义务是

过和自己等级相称的生活，而国家的首要义务是帮助他们实现这

一点。这样，尽管有这些银行，尽管国家用大量的（直接的和间接

的）钱去周济他们，普鲁士贵族还是欠了高利贷者许多债，而且无

论怎样提高农产品的进口税，都不能拯救他们。我记得，一个颇有

名气的、俄国贵族非婚生的德俄混血儿，还认为这些普鲁士贵族生

７２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８年１月５日）

① 伊·凯斯勒尔《关于俄国农民村社占有制的历史和批判》。——编者注



活得太吝啬了。当他由彼岸到达另一岸①，并了解到他们的生活

时，他感叹地说：这些人尽量存钱，然而在我国，如果有人开销不比

收入大一半以上，就会被看成十分可怜的守财奴４！如果这确实是

俄国贵族的原则，那末我要为他们有这样的银行而表示祝贺。

我觉得，贵国的农民银行也同普鲁士的农民银行一样，有一点

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一些人所难以理解的，那就是为土地占有

者（小的或大的占有者）服务的一切新的贷款来源，必定导致他们

服从于胜利的资本家。

我还必须保护眼睛，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过一个短时

期，比如说，从下个月起，能继续搞我的第三卷②工作，遗憾的是，

我暂时还不能答应究竟什么时候完稿。

英译本③一直很畅销，对于这种性质和这种篇幅的书说来，也

许可以说销路好得惊人，连该书的出版人对自己的业务都赞叹不

已。可是，该书的书评却比一般本来就很低劣的水平还要低得多。

唯一的好文章发表在《雅典神殿》，５其他文章或者只是序言的提

要，或者即使想涉及该书本身，那也是贫乏得无法形容。现在这里

最时髦的理论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６，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由

效用决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又由供应

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不过是用混乱的说法转弯抹角地说，价

值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真是比比皆是！这里

的第二个大学术刊物《协会》尚未发表意见。

８ ２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８年１月５日）

①

②

③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恩格斯用俄文写的“由彼岸到达另一岸”一语，是借用亚·伊·赫尔岑的《来自

彼岸》一书的含意。——编者注



德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很畅销，论述该书及其理论的文章

发表了很多。其中卡·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

书是这些理论的提要，或者确切些说，是对这些理论的独立叙述，

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我现在把它寄给您。其次，有

一个卑鄙的叛徒、布勒斯劳①的讲师、犹太人格奥尔格·阿德勒写

了一大本书（书名我忘记了）②，想要证明马克思的谬误，但这纯

粹是下流无耻的诽谤性的作品，作者想以此来引人注意，引起政

府和资产阶级对他这个大人物的注意。我请所有的朋友不要理睬

这本书。其实，现在任何一个浅薄的微不足道的家伙，都想替自

己吹嘘，而攻击我们的作者③。

您告知了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④的非常不幸的消息，巴黎

的朋友们对这消息是否确切表示怀疑。您能不能通过某种途径得

到有关这一情况的细节７？

寄上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小书。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⑤

９２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８年１月５日）

①

②

③

④

⑤ 恩格斯同丹尼尔逊通信时用的化名，恩格斯用的是他内侄女婿的姓名，从俄

国寄给他的信件都是写这个姓名。——编者注

格·亚·洛帕廷。——编者注

卡·马克思。——编者注

格·阿德勒《卡尔·马克思对现今国民经济的批判的原理》。——编者注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３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罗 彻 斯 特

１８８８年１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首先祝你新年好！希望你在新地方很快就会习惯，并且已经

从夏天发生的一切不幸中完全恢复过来。

但愿战争的阴云会过去，——本来一切都那样顺利，符合我

们的愿望——我们满可以不要全面战争、尤其是规模空前巨大的

战争的扰乱，诚然，这归根结底也一定会对我们有利。俾斯麦的

政策驱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大批地转向我们。如此大肆宣扬

的社会改革８，不过是对工人采取高压措施（普特卡默关于罢工的

通令９，重新使用工人手册的建议，盗窃工会基金和互助储金）的

借口，这一改革很可怜，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新的反社会党人法１０

起不了多少危害作用，关于放逐的条款这次未必能通过，如果通

过，那它能实行多久也是问题。要知道，如果老威廉很快一命呜

呼（这对我们再好没有了），如果王储①执政也只有半年，那大概

会使一切陷于混乱。俾斯麦如此苦心经营，要完全排除王储，让

那个厚颜无耻的近卫军尉官年轻的威廉摄政，以致这次他自己大

概会被排除，而代替他的将是短暂的、充满幻想的自由派制度。这

就足以破除庸人认为俾斯麦制度是稳固的信念。即使在此之后俾

０１ 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１月７日）

① 弗里德里希，后来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斯麦同那个小傻瓜一起卷土重来，那末庸人也信不过他了，而年

轻人毕竟不是老头子。因为当今冒牌的波拿巴们如果没有人相信

他们，没有人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那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而

如果那时年轻人和他的老师俾斯麦又蛮横起来，使用比现在更卑

鄙的手段，那末局势就会迅速达到紧急关头。

相反，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因为这

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德国会派出约五百万士兵，即占人口的百分之

十，其他国家会派出约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俄国相对地要少些。

但是在战场上会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我倒想看看，怎样维持

他们的生活；这将是一场同三十年战争一样的浩劫。尽管投入巨大

的兵力，事情却不会很快结束，因为法国西北和东南边境都有伸延

很广的要塞防御，巴黎的新工事则是很出色的。这就会拖延很长时

间，而俄国也不是能一举攻下的。这就是说，即使一切都按俾斯麦

的愿望进行，那末，向人民的要求就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并且

完全可能：决战推迟和部分失利会引起国内变革。如果德国人一开

始就被打败，或者被迫转入长期防御，那末变革一定会发生。如果

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二百年未发

生过的衰竭。那时，美国工业就会取得全面胜利，使我们所有人面

临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倒退到仅仅是自给的农业（由于有美国的

粮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农业），或者是社会变革。因此，我推测，人

们并不打算把事情弄到极端，超出假打的范围。但是，只要第一枪

一响，就会失去控制，马就会脱缰飞跑。

这样，一切就要见分晓——战争或者和平。我得赶快准备第

三卷①。但是事变要求我洞察局势，这就占去许多时间，特别是军

１１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１月７日）

① 《资本论》。——编者注



事方面，而我总还得照顾一下我的眼睛。是啊，要是我能够当一

名十足的学究就好了！可是，工作总得进行，我准备最迟下月着

手来搞。

肖莱马在这里，他衷心问候你。

巴黎的总统危机１１正是靠我们的人解决了。布朗基派是领头

的，瓦扬把市参议会常委会吸引到自己方面。如果临时政府很快

成立，瓦扬将成为未来临时政府的灵魂。他有有利条件：作为一

个布朗基主义者，他不需要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这样他可以置身

于许多争端之外。可能派１２已经威信扫地，因为他们主张放弃一切

行动，并打算在市参议会中同反动派一起对市参议会常委会投不

信任票（市参议会常委会的表现不错，对这种激进派所能期待的

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失败了。

但愿你准时收到《公益》、《平等》、《今日》。

你的 老弗·恩·

４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驱逐出境一事进展大概不会那么快，——尽管德国资产者是

那样卑鄙，做这种不用多大胆量的事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我认

为，俾斯麦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德国资产者，需要一年的时间。但

２１ ４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０日）



是这一年中可能发生很多情况。俾斯麦先生搞反对王储①的阴谋

使他自己倒了霉。如果老头子②死后，轮到王储即位，那怕只有半

年，也足以使一切陷于混乱，并彻底动摇庸人对俾斯麦制度的永久

性的信念。那时可能即位的就是厚颜无耻的年轻人威廉，而他带来

的好处可能比害处要多得多。因此，我希望，你明年只是去美国暂

时住一下１３，并希望在你往返途中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你。在美国你

会有大量的工作，正如你所谈的，那里的人１４把事情搞得很乱。美

国人是新近才参加整个运动的，很不了解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犯

大错误。但也可以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象你这样既熟悉英国运动

又善于和英国公众相处的人，是会很有用的。

这里没有什么新消息。老的共产主义协会１５每下愈况，现在被

控制在坏蛋吉勒斯手里，并且愈来愈和现在以伦敦为大本营的无

政府主义者打得火热。特拉法加广场事件的结局１６是，一级法院以

及二级法院对游行参加者大批判罪。这几天格莱安和白恩士就要

出庭受审。如果他们也被判罪，那末这将是伦敦陪审员对沃伦和警

察局所表示的感谢，这只会使阶级间的纷争激化。工人恨透了警

察，托利党笨蛋们在下一次选举时一定会记起这一点。

向你拜个晚年，但愿国内外都保持和平。现在我既不希望有

战争，也不希望有暴动，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３１４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０日）

①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后来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５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我不反对爱德重印《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①的结

束部分。

《暴力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付印，请您通知我。我正在

写这本书的第四章，其中我分析俾斯麦的暴力手段及其取得暂时

胜利的原因。现在我正在写，但是我必须赶在付印前校阅一遍并

且补充最新的事实。一切就绪后，自然我也很愿意把这一章交给

爱德去处理。１７

最近我将开始整理我的书。可能还找得到一本《神圣家族》，

那我就把它交给档案馆１８。此外，请您继续留心《新莱茵报评论》
１９

——单篇的文章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有用处。

布龙歪曲的事情，在《福格特先生》第一百二十四页注释中

提到了，——班迪亚冒充在柏林新开业的某一出版商的代表，说

那个出版商叫艾森曼或类似的名字，并自愿负责安排这个人刊印

稿子２０。这个稿子是马克思和我写的，原稿在我这里。但是抄件的

真正买主是施梯伯，他是够蠢的，他以为普鲁士警察当局在我们

原定付印的稿子中会找到秘密的揭露，而不是仅仅对流亡中的大

４１ ５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０日）

① 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

书引言》。——编者注



人物的嘲笑，其实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在发表稿子

问题上受了骗，但真正受愚弄的是普鲁士警察当局（难怪普鲁士

警察当局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吹嘘这件事），还有科苏特先生，他

通过这件事才明白自己究竟包庇了什么人，虽然在当时他还打算

支持班迪亚。

对于您的友好的贺年，我诚挚地报以同样的祝愿。

您的 弗·恩·

６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早就要给您写信了，但是我以为您已不在贝内万托，因为

在您惠赠给我的杂志中，有一本上写了我不知道的另一个住址。因

此我一直等待着您进一步的消息。

政府地方长官亲自给您推荐工作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反驳

了说您盗用公款一万五千里拉的可笑控告。但愿不等事情发展到

正式审理，整个阴谋就会遭到破产。

汉堡的事情如何，我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我从韦德那里再也

没有听到什么。２１但是没有结果倒是好事。普鲁士政府终于做到了

迫使汉堡“共和”政府俯首贴耳。我们的报纸①在那里被封了，编

辑韦德尽管是汉堡公民，但是被驱逐出原籍，大约二十个社会党

５１６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０日）

① 《公民报》。——编者注



人在阿尔托纳（和普鲁士毗邻的城市）被判了刑，释放以后将被

驱出汉堡。在这种情况下您同样会从那里被赶出去，作为一个外

国人，甚至会被赶出德意志帝国全境，两次带着家眷迁移，花费

就会很大。

感谢您为我的传记费了许多心血，我很愿意校阅您的译文。但

是我怀疑是否值得出单行本。要知道，在意大利几乎是没有人知

道我的，而在那些多少有点知道我的人当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

者，这些人与其说喜欢我，还不如说憎恨我。但是这一切都由您

酌定。

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能够着手看您的稿子了２２，那时会立即把

稿子寄给您的。很抱歉，我还是得保护眼睛。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麦菲斯托费尔》第一期今晚寄出。２３

７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１８８８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２月２０日以前《暴力论》将到您手里。本来您会早些收到它，

但是中间插进了《宣言》①的英译文，我和目前在这里的《资本论》

６１ ７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１月２３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译者赛姆·穆尔得赶紧把它搞完。我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本周末，这个工作一结束，就再着手写《暴力论》的最后部分，

在这部分中将对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８８年的有关历史事件作简略的评

述。这次我将比《烧酒》２４更厉害地激怒俾斯麦。

衷心问候。

您的 弗·恩·

当然，唯一可能妨碍这件事的是我的眼睛。我正在治疗，以便

最后摆脱这个累赘。不过到时候我会写信的。

８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２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寄上十五英镑支票一张。

我简直给工作压垮了。英文的《宣言》总算完成了，过几天还要

看校样。我只是很快浏览了一遍，望劳拉对译文进行一些加工，这

对新版是很有用的。

此外，我正在写对俾斯麦全部政策的批判，将作为《反杜林论》

中《暴力论》的补充，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该理论在当前实践中的

运用。我已答应在本月２０日交出稿子，您一定懂得，这是需要反复

推敲的。如果你们不是恰好在这时让《社会主义者报》停刊的话，那

末就可以用这篇文章了。

７１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２月７日）



《社会主义者报》的消失，意味着你们党从巴黎地平线上的消

失。２５可能派还在继续办《无产阶级》；你们做不到这一点，说明你

们的力量是在削弱，而不是在增强。问题根本不在于你们出的是周

刊，因为他们出的也是周刊。我现在还不相信巴黎工人已完全陷于

一蹶不振的境地。法国人是难以捉摸的，会做出种种意想不到的

事，因此，我在拭目以待。

至于俾斯麦，他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法国的沙文主义

者一样，也在玩火。只要老列曼（您知道这是威廉的绰号）还有一口

气，目前形势就对俾斯麦有利。俾斯麦竭力使自己在老头子去世时

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和年轻的威廉合谋反对王储①，并想迫使

王储动喉头手术，就是说，让别人给他割喉咙②。这一切王储和他

的妻子③是完全知道的，因此俾斯麦成了他们几乎不能容忍的人。

这就是新的反社会党人法在国会没有通过的原因之一。２６科伦的

一位天主教徒④在国会会议上说：９月３０日（现行法令到期之日）

以前，政府里可能有其他人出现。

这次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是我们的重大胜利。辛格尔和

倍倍尔所列举的那些事实给政府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倍倍尔的演

说，真是一篇杰作。我们的人第一次在国会取得完全胜利。法令有

效期将延长二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但是，如果人们可以相信

年轻的威廉要直接继位的话，那末世上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事实

能使国会拒绝政府的要求。年轻的威廉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人，

８１ 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２月７日）

①

②

③

④ 赖辛施佩格。——编者注

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三世患有喉癌。——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后来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他象１８０６年的柏林军官那样蛮横无礼、妄自尊大，那些军官曾在

法国使馆的台阶上磨刀霍霍，为的是在两个月后作为战败者向拿

破仑的士兵交出这些战刀２７。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促使我又重新研究起军事问题。如果战争

不爆发，那更好。假如爆发战争（而这取决于各种难以预料的事

件），我希望俄国人一败涂地，还希望在法国边境上不致发生任何

决定性事件——那时有可能勉强媾和。当五百万被召去为一些与

自己根本无关的事打仗的德国人有了武器的时候，俾斯麦就不能

再主宰局势了。

目前我还在治疗眼睛。由于我的眼科医生的护理，虽然没有动

泪腺手术，眼睛已经好些了。然而，我仍须保护眼睛。

向劳拉热情问好。

祝好。

弗·恩·

９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很抱歉，我答应的稿子①２０日以前不能寄给您了。原因是：有

各种各样的阻挠，下星期《宣言》的校样就陆续来了，还有，正是在

９１９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２日）

① 弗·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编者注



目前治疗期间规定我必须特别保护眼睛。

您是否尽可能确切一些告诉我，什么时候要开始付印？《暴力

论》原来那三章已经完成了付印的准备，但新写的一章还没有完

成，我对草稿很不满意，这一章总是比我设想的长。而且象这种题

目，一定要分析得令人信服，否则就根本不要写。

只要您对我讲了确定的期限，我就可以告诉您，在这期间我是

否能完成。在不能完成的情况下，如果您在这段时间内刊印一些小

文章，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最多也不过三、四个星期。

稿子是否适宜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收到后，最好能在

当地酌定。

在当前尖锐的政治形势下，我反正得稍稍拖延一点，再看看事

态的发展。

衷心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０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我是写不完了。因此最好暂时刊印一点别的东西，但是尽可能

早一些，早两三个星期通知我：您要在什么时候印完这本书，最晚

什么时候需要稿子①。现在事情一下子全都堆在我身上了。譬如，

０２ １０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９日）

① 弗·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编者注



这个星期几乎全用来处理那些原来完全忽略的书信上了。

给档案馆１８的《宣言》英译本，我一有可能就给您寄去。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１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罗 彻 斯 特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坦白地说，我一开始就认为，你在偏僻的小城市长期熬下去是

不大可能的。一个年纪已老、参加过大运动的文明人，在具有世界

意义的城市里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流落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我不知

道再有比这更不幸的了。但我高兴的是，你作出了断然的决定，这

会使你的余年过得好一些。

我正在治眼，眼科医生说不严重，但是治疗期间必须保护眼

睛。他说得倒好，可是这里几乎有十多个人弄得我团团转，要我给

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地写东西。而且都是紧急的！同时，还坚决要

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这一切都很好，但是他们自己却妨碍了这

件事。

你的宿愿无论如何将在日内实现：《宣言》将在这里由里夫斯

用英文出版，由赛·穆尔翻译，我们两人审定，我加了序言①；已经

１２１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

① 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编者注



看了初校样。我一收到样书就给你寄两本，其中一本给威士涅威茨

基夫妇。问题在于：里夫斯要付给赛·穆尔稿费，因为合同是我订

的，我就不能直接去促成该书在美国翻印。否则里夫斯就可以根据

这一点说违反了合同，那末可怜的赛姆·穆尔就会什么也拿不到。

但是，很明确，我决不能而且也不会反对翻印。其实，里夫斯也翻印

过我给《工人阶级状况》写的序言２８。

艾威林打算上演他的几个剧本，如果这些剧本获得成功，那他

就会摆脱记者的贫困生涯。他和杜西就要来，将在我这里吃饭，因

为艾威林在附近一个地方开会。拉法格夫妇圣诞节已搬到文森附

近的勒－佩勒去了，那里离巴黎有二十分钟火车的路程，他们种些

东西作为消遣。《社会主义者报》又停刊了。巴黎工人不愿意看周

报。瓦扬在市参议会中表现很出色。在总统危机１１的时候，工人

的示威行动阻止了费里当选，他就很出名了。他将成为未来临时政

府的灵魂，如果临时政府很快产生的话。

倍倍尔和辛格尔在讨论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使普鲁士人遭

到毁灭性的失败。这是第一次全欧洲必须倾听我们在国会中的人

的声音。你大概读了倍倍尔在《平等》上的演说吧，这是杰作，他在

这里大显身手２９。

我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爆发战争，即使我现在正是由于战

争叫嚣而不得不重新从事的对军事的研究，到那时会毫无意义。可

能有这样的情况：德国由于长期存在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和学校教

育，所以能够派出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基干兵，并配备有军官和

军士。法国不会多于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俄国勉强有一

百万。在最坏的情况下，德国兵力在防御时会同其他两国的兵力

相等。意大利能够派出和供养三十万人，奥地利约一百万。因此，

２２ １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



就陆战来说，德、奥、意胜利的可能性大，而海战则取决于英国

的行动。如果俾斯麦不得不把他自己的主要支柱俄国沙皇政府消

灭掉，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不管会不会发生战争，危机正在日益临近。俄国的现状不可

能长久保持下去。霍亨索伦王朝完蛋了，王储①病得要死，他的儿

子②是残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近卫军尉官。在法国，剥削者的资

产阶级共和国日益临近崩溃。象１８４７年那样，这些丑事无论如何

都有可能引起革命。３０在这里，幸而还同某些社会主义组织的任何

教条公式相对抗的直觉的社会主义，愈来愈掌握群众，因而群众

对决定性的事件会较容易地接受。只要有什么地方一开始，资产

者就会对原来是隐蔽的、到那时爆发出来变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大

吃一惊。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１２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按时收到了您１２月２１日和１月８日的来信，现在把拉弗

耳的信寄还，谢谢。

３２１２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

①

② 威廉，后来是威廉二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后来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格朗隆德的行为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我甚至很庆幸，他没有

到这里来拜访我。根据我所听到的，他虚荣心很重，非常自高自

大，甚至德国人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只有斯堪的那维亚人才可能

是如此，然而他又是那样天真，这种天真也只有斯堪的那维亚人

才有，德国人要是这样，那会产生极坏的印象。这种怪人也是一

定会有的！在美国，一点不比英国差，只要群众一动起来，这些

自吹自擂的大人物就会找到相称的位置。那时他们会很快地被放

到自己的位置上，快得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吃惊。在德国和法国

以及在国际里，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

不久以前我从可怜的老左尔格那里得到了消息，完全证实了

您所说的一切。一开始我就确信，他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是生活不

下去的。但愿他回到霍布根会对他有好处。

我给您寄去了一期布莱德洛的《国民改革者》，上面登载了评

我的书①的第一篇文章。书已经寄给下列报刊：《国民改革者》、

《每周快讯》、《雷诺新闻》、《俱乐部报》、《我们的角落》（贝赞特

夫人）、《今日》（布兰德）、《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派尔－麦尔新

闻》。我已请我的朋友们翻一翻这些报纸和杂志，在登出什么文章

时，请他们通知我，那大概也是您希望知道的。

里夫斯也提出要一千本小册子②，这是不是单纯的排除竞争

的手法，往后会清楚。显然，小册子销路是非常好的。

《正义报》从您那儿得到了书，《公益》不需要了，因为我把

书寄给莫利斯本人了。

在《正义报》上又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美国版的旧译文。这就

４２ １２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

①

②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使里夫斯有理由来打听有没有经作者同意的译文。我手头有赛·

穆尔的译文，赛姆这段时间正好在这里。我们校阅了译文并交给了

里夫斯，上星期他拿到校样。只要小册子一出版，您就会得到一本。

赛姆·穆尔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翻译，但是他不可能无偿地工作。

您说这里书的售价贵了一先令，我不完全明白。据我知道，一

点二五美元相当于五先令，这里书的售价也就是这样定的。

坎伯尔夫人至今没有到我这儿来。

您谈到纽约德国社会党官方人士抵制我的书，３１谈得完全正

确，但是我对这类事情习惯了，因此这些先生们的努力只是使我感

到好笑。这样倒比靠他们庇护更好。在他们看来，运动是一桩买卖，

那末“买卖就是买卖”。这种状况不可能继续很久，他们竭力想成为

美国运动的主宰，正如他们曾想成为美国的德国人运动的主宰一

样，必然会以可耻的失败告终。一旦群众都动起来，就会把这一切

都整顿好的。

这里事情进展很慢，可是有成效。各小组织意识到自己的状况

并愿意联合行动，不再争吵。警察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暴行１６，大大

有助于加深工人激进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激进派之间的鸿沟，后

者在议会内和议会外都表现得很怯弱。日益赢得阵地的“法律和自

由同盟”３２是第一个有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和激进派代表

一起参加的组织。现在的托利党政府愚蠢得惊人。要是老迪斯累

里还活着，他准会给他们左右一边一记耳光。但是这种愚蠢对事情

大有帮助。爱尔兰地方自治３３和伦敦地方自治是现在这里提出的

口号，自由党人比托利党人还要害怕伦敦地方自治。工人阶级由于

托利党人愚蠢的挑衅而愈来愈愤懑，日益意识到自己在选举中的

力量，并愈益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感染。美国的榜样使工人开了眼

５２１２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



界，如果秋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重演１８８６年纽约选举运

动３４，这里立即就会有反响。两大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定会在社会

主义方面互相竞争，正象它们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样，而且这种竞

争会愈来愈急剧地展开。

您能不能给我弄一份美国关税率以及美国工业品和其他商品

的国内税率表？如果可能的话，再弄一点关于如何用关税使国内税

在生产费用方面平衡的资料。例如，雪茄烟的国内税是百分之二

十，那百分之二十的进口税就可以使它平衡，因为这是牵涉到外国

竞争的。在开始写《自由贸易》的序言①以前，我希望有一些有关的

资料。

对于您的亲切祝愿，我报以同样的祝愿。

始终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３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２６是我们在国会这个活动场所至今

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我只是惋惜你未能参加这场辩论。现在大

概已不要多久了，在最近的将来你就要代替哈森克莱维尔的位置

了３５。

６２ １３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３日）

①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

易的演说〉的序言》。——编者注



在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普特卡默，就是巴尔福，他是爱尔兰事务

大臣。普特卡默是俾斯麦的内弟，而巴尔福却是索耳斯贝里的侄

子。这个人和普特卡默一样厚颜无耻，蛮横无礼，容克式的妄自尊

大。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打击，上周他在奥勃莱恩的抨击下３６狼狈不

堪，正如普特卡默在我们的人抨击下那样。他对于爱尔兰人也象普

特卡默对于我们一样，是有用处的。不过，这里的情况你从贫乏的

《星期六评论》（如果你现在还收到这种刊物的话）上根本看不出

来，对一切重要的事情，那里全然保持缄默。

俾斯麦的演说是直接说给沙皇亚历山大听的，好让这个加特

契纳的囚徒最后毕竟能了解到真实情况。３７但是这能不能有所帮

助，还是个问题。俄国人越来越犹豫不决，最后会不能体面地退回

来。这就是危险。其次，如果他们发动战争，那就是最大的蠢驴。又

要重演“如果克雷兹渡过加利斯河，他必将毁灭辽阔的帝国”①。他

们派不出一百万士兵到边境去，再多出兵，军官就不够了。法国能

提供一百二十五万精良的部队，但是这样基干兵就再也没有了，数

量再多，军官也更不够了。俾斯麦说有配齐军官和军士的基干兵二

百五十万，他甚至少报德国的兵力。真是这样倒也好。在俄国没有

进行革命之前，俾斯麦可以不因外部的失败而被推翻。这只会又给

他出风头。

然而，如果事情真正弄到打起仗来，结果会怎样，这还无法预

测。有人肯定要设法把这变成假打，但是这不那么容易。如果事情

进行得对我们最合适——这是非常可能的——，那末这就会在法

国边境发生互有胜负的战争，在俄国边境发生占领波兰要塞的进

攻战以及在彼得堡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一下子会使交战国的先生

７２１３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３日）

① 亚里士多德《雄辩术》第３册第５章。——编者注



们对一切的看法完全变样。有一种情况是肯定无疑的，即任何速决

和无论向柏林还是向巴黎的胜利进军是再也不会有了。法国的设

防是很坚固很高超的，巴黎周围的堡垒就其部署来说是很出色的。

上星期一有一个欢迎肯宁安－格莱安（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

义者，他在大会上提出要求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和白恩士的

群众大会３８，沙克大娘在人群中跑来跑去并推销《自由报》，这是此

地叫嚣最厉害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她除了向其他人推销外，还误向

列斯纳推销。由于想干一番事业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看来她完全要

发疯了。

罗伊斯向法院控告了《公益》（莫利斯），因为这个刊物揭发他

是密探。３９显然，普鲁士大使馆想在这里重新赢得在柏林失去的基

地。但是，这可能要大碰钉子。罗伊斯先生将不得不出庭作证，而

捏造伪证据在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里任何普特卡默都无济于

事！

我校订的英文的《宣言》就要出版了。我一收到就给你寄一本

去。

你的 弗·恩·

顺便提一下，已故普芬德的妻子在这里生活极其贫困。我是

尽力而为，刚才又给她寄去几英镑。我们的手工业者协会４０举行了

一次为她义演的音乐会，收入约五英镑。她自己有病，她的女儿

绘画，她们两人都做些小手工活，但还是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党

能否每季度给她一笔不大的津贴？医生说，她未必能度过冬天。请

考虑一下，你能做点什么；我们也应该给已故的老战士的妻子发

抚恤金。

８２ １３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３日）



１４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３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纽文胡斯：

您的来信收到后，我马上把信的内容通知考茨基，我想，他已

经按照您的愿望办好了一切。

关于这里的情况，我可以告诉您总的来说是相当好的消息。各

社会主义组织拒绝强行加速英国工人阶级自然的、正常的、因而必

然有点缓慢的发展进程；结果是吵吵嚷嚷少了，吹牛少了，而失望

也少了。他们甚至相处得很融洽。政府不可思议的愚蠢，自由党反

对派一贯的怯懦，促使群众动起来。特拉法加广场事件１６不仅使工

人活跃起来，自由党领袖在当时和事后的那付可怜相，愈来愈推动

激进派工人靠拢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因为后者恰恰在这次表现得

很好，处处站在最前列。声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肯宁安－格莱

安，在上星期一的大会３８上直接要求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

样，我们在这里也有了议会内的代表。

东头①的激进工人俱乐部
４１
是这里工人运动发展的最好证明。

对这些俱乐部有影响的首先是１８８６年１１月纽约选举运动３４的榜

样，因为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在整个欧洲大陆发生的事情对这里

９２１４ 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３日）

① 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纽约的榜样向人们表明，工人建立了自己的

政党，终究会最好地行动的。艾威林夫妇回来后①利用了这些情

绪，并且从那时起很积极地在这些俱乐部（这是这里唯一具有工人

政治组织性质的团体）中进行工作。艾威林和他的妻子一星期做好

几次报告，在那里有很大影响。现在他们无疑是工人中最有声誉的

演说家。当然，主要的是使这些俱乐部不依赖于“伟大的自由党”，

为自己的工人政党作准备并且逐渐引导群众走向自觉的社会主

义。正如上面说的，自由党领袖们以及伦敦自由党和激进派多数议

员的怯懦，在这方面给我们帮了大忙。那些在前三、四年中作为工

人代表被选出来的人，如克里默之流、豪威耳之流、波特尔之流等

等，现在已经完全默默无闻。如果这里实行复选，而不象现在这样

由初选的相对多数来决定，那工人政党在六个月之内就会组织起

来，可是在现在的选举制度下，建立新的党即第三党是非常困难

的。不过事情在向这方面发展，而我们现在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各

方面都在向前推进。

再过一两个星期，我校订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就会出版，

我将给您寄去。这里对该书的需求量很大，这也是好的征兆。

对于我们在柏林帝国国会中取得的辉煌胜利２６，您一定也感

到高兴。倍倍尔大显身手。秋天他到我这里来过。但愿监狱给您

带来象给倍倍尔一样的好处。他说，从监狱出来以后一直感到自己

好多了（他的神经不好，在监狱中他的神经冲动倒逐渐消失了！）。

今年夏天您是不是再到这里来？

致最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０３ １４ 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３日）

① 指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从美国旅行回来。——编者注



１５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在寄出《宣言》①的最后一批校样之后，离邮班截止时间刚好

还有半小时，可以向你谈谈家常。但愿你们那里的气候比我们这里

好，这里一直是刺骨的东风，严寒，大雪纷飞，间或有几小时化雪的

时候。英国式的壁炉使人感到很不舒服，然而这种天气是不会永远

继续下去的。

我最近没有寄《派尔－麦尔新闻》，因为这张报上简直什么内

容也没有。它完全是伦敦的地方性报纸，因此要是伦敦没有发生什

么事情，它就枯燥得要命。

倍倍尔和辛格尔在帝国国会中不仅在一读而且在三读法案

时，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２６这种胜利完全象奥勃莱恩对巴尔福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普特卡默）的胜利３６一样。我们大多

数人参加了上星期一举行的欢迎肯宁安－格莱安和白恩士的大

会３８。奥勃莱恩又在那里讲了话，而且讲得非常好。早先在格拉斯

哥已经公开声明“绝对地和完全地”站在卡尔·马克思立场上的肯

宁安－格莱安，又在这里提出要求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

样，我们在英国议会内也有了自己的代表。海德门本来没有人要他

１３１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５日）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发言，他让几个自己人来请求他发言，于是他占了讲坛，但他只是

对几个在场的激进派议员（来宾）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顺便说

说，这些议员事先已经听别人详尽地谈了他们的缺点。海德门的这

种攻击是多此一举又不合时宜，所以被轰下台来。

你一定也听说了，罗伊斯控告莫利斯在《公益》上诬蔑他为密

探的事情。３９这显然是俾斯麦的大使馆玩弄的花招。莫利斯起先非

常害怕，因为他手头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认为，从那以后，我们已

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据来击败普特卡默一伙，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

话（他们会不会这样，我有怀疑）。我不认为罗伊斯会冒险出庭作

证，只有正式的英国警察才被允许作伪证。

尼姆希望我再请你暗示一下龙格，最好让他把那笔钱先还一

点。看来，她在这个问题上很不高兴。

是否会发生战争呢？如果发生，那末从沙皇和法国沙文主义

者方面说来，这将是他们所能干出来的最大蠢事。我最近研究了

军事的前景。俾斯麦说，德国能够派出配齐军官的基干兵二百五

十万到三百万。这句话与其说是夸大了事实，倒不如说是缩小了

事实。俄国在战场上的部队实际上永远也不会超过一百万，而法

国能够派出配齐军官的基干兵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再多

了，军官和军士就不够或者不合格。所以，德国至少暂时完全能

单独进行抵抗，并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德国的一个很大

的优势在于它拥有数量更多的基干兵，特别是军士和军官。至于

常备军的质量，法国人和德国人完全一样，在其他方面，德国的

后备军４２要比法国的国防义务军强得多。我认为，俄国人要比他

们过去的情况更差，俄国人采取普遍义务兵役制，但他们没有足

够的文明程度，而且肯定又非常缺乏很好的军官，来实行这种制

２３ １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５日）



度。在那里始终盛行着营私舞弊之风。如果根据威尔逊丑剧４３和

其他丑剧来判断，营私舞弊之风在法国方面大概也起着一定的作

用。   

肖利迈①非常伤心的是，你还没有用那支金笔给他写过一行

字。你不觉得他可怜吗？他大概在四个星期之后再到这里来过复

活节，今年的复活节刚好是俾斯麦的生日，或者叫愚人节②。非常

凑巧的是，正好在人们一千八百年以来十足愚蠢地庆祝了这样一

种荒谬的节日之后！

我好象听到了铃声，催我去吃（恐怕是吃）小牛排。今天就

此告别，但愿保尔的尺寸特长的裤子也在去掉酸浆糊的气味——

嗨，这是老曼彻斯特人非常熟悉的气味！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６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如果你们每三个月给普芬德夫人一百马克，而我也给这么多，

这样，她一年能收到四十英镑，就可以摆脱极度的贫困了。

在普芬德死后，她多少还有点积蓄，她开了一个小旅店，但

是只能开在很次要的地区，加上她总是不走运（例如，店里住了

３３１６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９日）

①

② ４月１日。——编者注

肖莱马。——编者注



几个鸡奸犯被揭发了），一句话，很不顺利。后来，她又开了一个

小铺，可是，不久她那个唯一能照管这个小生意的女儿又死了。简

单说来，她的钱也花光了。普芬德的弟弟（普芬德曾经帮助他赎

免了兵役，还经常接济过他），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新乌尔姆，他坚

持要她带着另一个女儿到他那里去。她到那里后，她们被当作

“穷亲戚”来对待，当作女佣人使唤。普芬德夫人很快下了决心，

马上就回来了，她在那里住了不到两星期。这样，她把最后一点

钱也用光了。从那时起，这里为她尽了一切可能。但是，这里只

有我能够经常帮助她一点，那也是很不够的，因为我还有很多其

他的义务。然而，象我上面说的，如果你的建议被通过，那她就

将摆脱极度的贫困。这种情况反正不会延续很久了。

我早上看《每日新闻》，晚上看《旗帜晚报》和《派尔－麦尔新

闻》，星期日看《每周快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有时也有改变。

如果在报纸上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就把它寄给巴黎的劳拉，

我不好改变这种安排。不过我也愿意看看，我能给你寄些什么。如

果你对文艺性文章并不比对政治更重视，那末《每周快讯》无论如

何比《星期六评论》好。报纸是艾什顿·迪耳克夫人办的，编辑是阿

贝丁的议员亚·汉特博士。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

报纸，但是对英国报道很充分，在议会开会期间，有很多有关议会

的传闻，它的一些巴黎通讯很好（《每日新闻》的克罗弗德夫人在这

里发表意见可以自由得多）。我一定设法把它寄给你。

你提到的爱尔兰的三色旗，我从未听到过。爱尔兰的旗帜在

爱尔兰和这里只是绿底上带一个金色的竖琴，没有王冠（不列颠

国徽的竖琴上有王冠）。在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年芬尼亚社社员４４的年代，

很多旗帜曾是绿色和桔黄色的，以便向北方奥伦治派４５表明，并不

４３ １６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９日）



是想把他们斩尽杀绝，而是把他们看作兄弟。但是，现在这已经

谈不上了。

我还是不认为俾斯麦愚蠢到了这种地步，竟能相信俄国人会

同意帮助他去消灭法国。法国和德国之间世世代代的纠纷，正是两

国统治欧洲的主要手段，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保持均衡。毫无疑

问，彻底消灭法国是俾斯麦最渴望不过的了。然而，对此用不着担

心。法国的新的工事——有麦士河—摩塞尔河防线，有北部和东南

部的两群要塞（伯尔福、伯桑松、里昂、第戎、兰格尔、厄比纳尔），还

有巴黎周围出色的新堡垒群，——所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屏障。在

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德国要战胜法国，还是法国要战胜德国，

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很好。在最坏的情况下，那段边境大概将

发生一场互有胜负的持久战争，这场战争将使双方军队都重视自

己的对手，并有可能实现勉强的和平。俄国人则可能挨一顿狠揍，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

雪又在下个不停，三个星期来一直是下雪、严寒、刮东风，间或

有些转暖。在你们那里好象也是这种讨厌的天气。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你是否认识林德瑞的工人卡尔·奥古斯特·尼策尔？据他说

是被拘留三个月以后从莱比锡驱逐出来的，后来他似乎还替菲勒

克进行了三个月的鼓动工作，此后他就逃掉了（为什么他连驱逐令

都拿不出来）。这个青年人曾到我这里来过两三次，要求救济，但

是，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二流子和乞丐。

５３１６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９日）



１７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小册子１７在您指定的期限仍然搞不出来。很抱歉，这样就是让

您受骗了，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严格遵守我的眼科医生的嘱咐；

如果我想最终重新走上正轨，我写作就不能超过两小时，也就是

说，正当我干得起劲的时候，就不得不停下来。由于大量的通信，我

常常根本无法着手工作。我最好不要太赶，而把工作做好。也正好

在前几天我收到一大批必要的材料，必须加以研究。总之，最好是

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只要我一写完，我就通知您。

小列曼①写的是很糟糕的矫揉造作的德文。他在自己杂乱无

章的自由党 保守党 曼彻斯特派的诏书４６中，开创了一个惊人的不

学无术的例子，这在他本来是完全有理由可以防止的。不过，当一

个人气息奄奄时，要当皇帝是不容易的。不管怎样，如果他再支持

半年，就会使统治不稳定和失去信心，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

旦庸人怀疑起来，感到迄今存在的统治不是永久的，相反是十分不

稳的时候，这就是末日的开始。列曼一世②是大厦的拱顶石，这块

石头破裂了，那很快就可以看清楚，这堆废物究竟腐朽到了什么程

度。这对我们可能是暂时的缓和，但是根据情况的变化，也可能是

６３ １７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７日）

①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暂时的恶化，或者甚至是战争。不管怎么样，到时又会活跃起来。

衷心问候爱德和李卜克内西，要是象我想的那样他还在那儿

的话。

你的 弗·恩·

１８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给您寄上一份《每周快讯》４７，它将使您明白“朋友弗里茨”①

如此紧张操劳的原因。俾斯麦宁肯少活两年，也要迫使他（弗里

茨）承认自己无能进行统治。正因为如此，就给他制造烦恼，使

弗里茨忙得汗流浃背。这个阴谋由来已久，其目的是要在老头子②

死去以前完全除掉弗里茨。此计未成，于是又试图用工作、公开

出面等手段整死他。如果弗里茨不很快死去，这一切必然引起公

开的决裂。如果他到夏天健康稍有好转并着手改组内阁，我们将

赢得很多东西。主要是：内政的稳定将发生动摇，庸人对俾斯麦

制度的永恒性将失去信心，他将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即

必须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而不是一切依赖政府。老威廉是大厦

的拱顶石，这块石头破裂了，整个大厦就有倒塌的危险。我们所

需要的是，至少让弗里茨统治半年，以便进一步动摇这座大厦，使

７３１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９日）

①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庸人和官吏对未来失去信心，使另一种对内政策有可能出现。弗

里茨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甚至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也总是采纳最

后一个发言人的意见，而这个人往往就是他的妻子①。只有俾斯麦

和他自己儿子②的阴谋才能迫使他采取行动。只要阵线发生变化，

他再拖延多久就无关紧要了，威廉二世反正将在有利于我们的情

况下登基。

另一方面，如果弗里茨死得较早，威廉二世就和威廉一世不

同了，那我们终将看到，资产阶级舆论界将发生急剧的转变。这

个年轻人肯定会干出许多蠢事来，对此，人们是不会象原谅老头

子那样来原谅他的。如果医生给他父亲割喉咙③，他这个儿子可能

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不过是通过另外一些人之手。话又说回来，他

并不瘫痪。他生下来时一条胳膊扭伤了，当时没有发觉，这就是

他胳膊萎缩的原因。

无论如何，坚冰已经打破。内政的延续性遭到了破坏，运动

将代替停滞。这一切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布朗热当然有些招摇撞骗，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是微不足道的。

他证明自己有军事才智，招摇撞骗在法国军队中可能对他有好处，

拿破仑也很会招摇撞骗。但是在政治方面，布朗热可能是由于野

心过重而显得无能。毫无疑问，如果法国人愿意放弃收复他们失

去的省份的一切希望，那他们只需要追随布朗热的朋友们，特别

是追随那个看来愚蠢不堪的罗什弗尔就可以了。一场失利的复仇

战争就足以使亚尔萨斯的傻瓜们同德国和解。农民当雇佣兵，总

８３ １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９日）

①

②

③ 弗里德里希三世患有喉癌。——编者注

威廉，后来是威廉二世。——编者注

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编者注



是宁愿在胜利者的军队中服役，资产者则认为，德国税率和法国

税率一样，也能很好地保证他们有利可图。至于说俄国人，那当

然会被击溃。我刚刚研究过他们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的土耳其战役。平

均每两个勉强够格的将军就有九十八个无能的将军，这是一支组

织得非常糟糕的军队，他们的军官是不值一评的，他们的士兵既

勇敢而又惯于吃苦耐劳（他们能在列氏零下１０°、水深齐胸的情况

下涉水而过），他们非常顺从，但是对进行现代唯一能行的战斗，

即散兵线作战来说，他们又非常笨拙，他们的力量在于以密集的

队形进行战斗，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打法了，谁再想用这种打法，就

会被现代武器的火力所消灭。

如果布朗热使你们可以不再按名单进行投票４８，那末我们要

为他建立一座旺多姆园柱４９，而不用等他到战场上去赢得它。

杜西和爱德华将于星期四到埃文河岸斯特腊特弗德去，到他

们自己的“宫殿”去，考茨基一家将随他们一起去。这一定非常好

——一座农舍，加上和我们这里一样的寒冷，刮风，有时还下雪。我

们在这里很好地挨过了冬季，直到一星期以前，我们这里才出现了

一天春光明媚的温暖天气，随后又是严寒、东北风和下雪天了。这

使尼姆得了痄腮，或叫腮腺炎，而我得了伤风和流行性感冒，都是

些在这种天气难以治好的病。但是这并不使人感到很难受。

随信附上十五英镑支票一张。

请向劳拉问好。龙格和孩子们过得怎样？只要巴黎有信来，尼

姆总是向我打听他们的情况。

祝好。

弗·恩·

９３１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９日）



１９

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８年４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

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象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

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

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

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

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

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５０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人物也许从您的

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

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

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简单朴素、

不加修饰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

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

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只要如

实地叙述，就能使它变成新故事。

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

０４ １９ 致玛·哈克奈斯（［１８８８年４月初）



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

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

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

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

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

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

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１８００年或１８１０年，即圣西

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１８８７年，在一个有

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

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

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

——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

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

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

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

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

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

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

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

１８１６年至１８４８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

来，这一贵族社会在１８１５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

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

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

１４１９ 致玛·哈克奈斯（［１８８８年４月初）



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

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

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

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

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

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

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

上是一个正统派５１；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

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

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

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

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

共和党英雄们５２，这些人在那时（１８３０—１８３６年）的确是代表人民

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

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

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

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

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

群众都不象伦敦东头①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

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

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

描写积极面呢？

２４ １９ 致玛·哈克奈斯（［１８８８年４月初）

① 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２０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０［—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肖莱马昨天回曼彻斯特去了，所以我今天能够坐下来给你写

几句，只要爱德华和杜西不过早到来。他们从自己的“宫殿”回来，

五点左右该到这里。

首先我应当祝贺保尔在语源学上的光辉的确实惊人的发

现５３。指出一大批我们通常认为起源于拉丁文ｂｏｓ〔公牛〕的法语词

是起源于希腊文ｂｏｕｓ〔公牛〕，这一点就有某些价值了。至于发现

ｂｏｕｉｌｌｏｎ〔清汤〕来自ｂｏｕｓ而不是来自ｂｕｌｌｉｒｅ——煮开，这是重大

的发现，可惜的只是保尔没有稍微再前进一步。要知道Ｂｏｕｓｔｒａｐａ

〔布斯特拉巴〕５４显然也是这么来的，同时，Ｂｕ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来自

Ｂｏｕｎａｐａｒｔｅ）〔波拿巴〕也是这么来的，因此波拿巴主义就同公牛

有联系了，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布朗热〕应是来源于ｂｏｕｓ，其英文同义语

Ｂａｋｅｒ〔贝克〕①也是这样；这给了贝克上校在车上的奇遇作了完全

新的说明：他既然是来源于公牛丘必特，又怎么会不扑向欧罗巴

——罗宾逊呢５５？此外，ｍｏｕｔａｒｄｅ〔芥末〕这个字里的ｍ无疑最初

是ｂ，可见它来源于ｂｏｕｓ——这一点最清楚地说明了下述事实，即

人们只是在吃牛肉时，而不是吃羊肉时用芥末！

３４２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０—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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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面包铺老板”。——编者注



另一个重大的成就是，他以研究头骨学的水平研究了梵文，

并发现德国和英国的一些语言学家硬说芬兰语比梵文更近似雅利

安方言。我只听说有些人硬说雅利安民族起源于欧洲而不是起源

于亚洲，于是便陷入十分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们要把雅利安语看

成是起源于芬兰语，而眼下又指不出这两种语言的任何相近之处。

如果保尔试图从日语引伸出法语，而不是从希腊语引伸出法语，

那末他的做法就和他说的这些可怜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了。他

们在这件事情上感到棘手。他们——这些德国人，其中有一些甚

至是捷克人，是一些第二等和第三等模仿者，他们为了耸人听闻

而提出了离奇的理论——正确些说，（一系列错误）导致他们得出

这个理论，使自己走进死胡同；而英国人把这个理论作为一种时

髦，那些冒充专家的新手这样做是预料得到的；他们在不列颠协

会５６最近一次会议上一起讨论了这套荒唐的玩意儿，但他们目前

还只是如保尔所说的，妄想肯定雅利安语和芬兰语之间的联系，

甚至是比其他雅利安语和它的亲属语——梵文更加密切的联系。

但愿他们不看《新评论》，否则他们真的想打听这个用魔杖把雅利

安语变成芬兰语又变回来的菲格斯是什么人了。而如果必要，菲

格斯就会用自己的爱尔兰名字来论证自己的爱尔兰文Ｂｕｌｌｓ①或

ｂｏｕｓ。

不说笑话啦。文章非常好，菲格斯在论述语源学时向巴黎人

发了一些谬论，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是不在意的。重要得多的

是，他们多少知道了一些自己的祖国语言，这是他们可以在文章

中得到的。不过，我并不认为作者有必要用这类论断让巴黎人开

４４ ２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０—１１日）

① 双关语：《Ｂｕｌｌｓ》在英语中既有“公牛”的意思，也有“荒唐”、“矛盾”的意

思。——编者注



心而损害自己的声誉。但是我们之中又有谁不喜欢拿自己最不了

解的东西来大吹特吹呢？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有这种毛病。

４月１１日。一切都准确地象我预料的那样。正当我写完上一

页信的时候，两个饿坏了的家伙闯了进来，他们从自己地道的农

村陋居带来了鸡蛋、黄油、馅饼、香肠和好胃口。今天我给美国

写了几封信，现在想把这封信写完。

我觉得法国的情况很好。布朗热主义是对于各政党在资产阶

级沙文主义面前表现怯懦的一种公正的应有的惩罚，资产阶级沙

文主义认为，在法国没有收回亚尔萨斯以前，可以使世界历史的

时针停住。幸好布朗热在政治上越来越表现得象一头蠢驴，我觉

得，这对他自己比对其他任何人更危险。提出的计划同特罗胥的

计划相同的人，是分文不值的。

其次，机会主义派５７日趋衰落并将不得不同保皇派结成联盟，

这等于政治上自杀。法国社会舆论有巨大的进展：认为共和制是

唯一可能的管理形式，君主制等于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机会主

义派的行动（更不必说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营私舞弊行为）越来越

促使社会舆论向左转和迫使任命越来越激进的政府。这一切都完

全符合从１８７５年出现的发展趋势。我们只是希望，今后的局势仍

旧这样发展下去，不管布朗热的愿望如何，如果他帮助这一运动，

那就更好。法国人所没有认识到的理智，是伟大的无意识地合乎

逻辑的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我希望，这种理智能够最令

人信服地向法国人证明，他们自觉地和有意识地从事的事业是完

全不明智的。

德国的庸人越来越相信，随着老威廉的去世，整个现存制度

的拱顶石已经破裂了，这整个制度正在逐渐垮台。我只是希望，不

５４２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０—１１日）



要仅仅为了重复凯旋式而赶走俾斯麦。换句话说，最好他能够留

在那里。

罗什弗尔这个人是个笨蛋。他引用慕尼黑的天主教报纸的话

来证明，德国人只是等待法国人重新入侵德国，以便同法国人联

合起来推翻俾斯麦和恢复法国人在德国的统治！难道这个白痴不

知道，这种由法国“解放”德国的企图，比什么都更能加强俾斯

麦的地位，而我们是准备自己解决我国的内部事务的！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吃饭铃响了。

２１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您要稿子①的信使我感到很突然，我怕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每

天只允许我写作两小时，不能再多了，我有许多信要写。我觉得

刚干得起劲，两小时的时间到了，这时就必须停下来。在这种情

况下，我根本不能写特约的时事文章，特别是远地需要的文章。我

觉得没有办法在５月１５日以前把那本小册子脱稿，更不用说到那

时在纽约印出来了。不过我会在写完一些急待回答的信以后马上

６４ ２１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１日）

①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编者注



着手来写，并且尽力去做。为了写完这篇东西，我还不得不打断

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其实，我认为您不必担心我们会失去机会。自由贸易问题在没

有解决以前，是不会从美国人的视野中消失的。我确信，保护关税

制度为美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现在却成了一个障碍。不管米尔

斯法案５８的命运如何，在自由贸易能使美国工业家在世界市场上

占领导地位以前（在许多贸易部门，他们有资格占领导地位），或在

保护关税派和自由贸易论者都被他们的后台撇开以前，斗争是不

会结束的。经济方面的事实比政治要有力量，象美国那样政治和营

私舞弊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那就尤其如此。如果今后几年内，

一批一批的美国工业家陆续转变为自由贸易论者，我一点也不会

觉得奇怪。只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

谢谢您寄来的官方出版物①，我想这些正是我所需要的。

对于您同执行委员会的斗争所已经取得的胜利，我感到很高

兴。从３月３１日的《人民报》周刊②来看，他们现在还不想退让，

但由此可见，本人在场是多么有利。艾威林夫妇不在场，由于没

有抵抗，事情对他们不利。５９而您在场，所以能使事情对您有利。因

此，对您的敌视只限于在当地谩骂一番。对此，您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会战胜并取得最后胜利。６０

我很高兴地知道，左尔格夫妇到了他们的老地方又感到好些，

希望今后也会如此。老左尔格无论如何不能住在象罗彻斯特这样

的穷乡僻壤，正象我不能住在德国的穷乡僻壤，不能住在和郎卡

郡相似的乔本特或布洛克斯密蒂一样。

７４２１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１日）

①

② 《纽约人民报周刊》。——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６页。——编者注



监察委员会的信件随信退还给您。

匆此。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２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接到了你３月８日的来信后，我想先稍微仔细地观察一下事

件的进程，６１现在情况看来已经明朗到可以逐渐作出判断了。你们

说一切照旧，这种政策就策略方面和对群众的鼓动方面来说是完

全正确的，但是依我看，这并没有把历史状况分析透。

弗里茨的诏书４６说明他智力极其平庸。一个当了那么多年王

储的人却提不出任何其他建议，只是在个别税收方面作了一些微

不足道的平衡，在军事方面只是提出取消第三列，这并没有任何

意义，因为它在战斗条令中早已被废除。这样的一个人是不能够

扭转乾坤的。对可恶的不学无术现象的抱怨，显然正是那些不学

无术的人本身所独有的表现，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说的是他的

才智。

关于他的性格，鉴于他的健康状况，只好以十分宽大的态度

来进行评论。如果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有被医生断定要割喉咙①的

８４ ２２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２日）

① 弗里德里希三世患有喉癌。——编者注



危险，那根本谈不上精力充沛；只有在健康好转的情况下，才有

这样的可能。因此，俾斯麦和普特卡默在内政方面现在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为所欲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照旧。随着威廉的去世，大厦的拱

顶石已经破裂了，不稳定状态十分强烈地被感觉出来。对内政策

表明，俾斯麦之流死抱着自己的地位不放。你们的处境和以前不

同，是更加恶化了，其原因正是由于俾斯麦想证明一切照旧。示

威性地把社会民主党人排除在大赦之外，大规模地搜查和迫害，极

力搞掉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６２——这一切都证明，俾

斯麦之流感到基础在动摇了。卡特尔派６３竭力使弗里茨明白什么

叫君主，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君主，在一切政治问题上都会让步，但是

任何一种宫廷倾轧都会使冲突明朗化。简直令人可笑的是，在俾

斯麦看来，沙皇①有权禁止巴滕贝克结婚，而在弗里茨和维多利亚

看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们毕生所遵循的一切深奥莫测的国

家箴言都得立即废除了！６４

由于弗里茨处于毫无办法的状况，他在这里也只好让步，除

非他的健康好转并且真正能够促成内阁危机。让俾斯麦抱恨离去，

以便一个月后再凯旋归来，被卡特尔庸人奉若神明，这是根本不

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卡特尔庸人将对整个俾斯麦制度的稳固性表

示怀疑，这已经可以使我们感到满意了。而只要弗里茨还活着，这

种稳固性是恢复不了的。

关于病的性质，根本没有再公布任何情况，甚至没有公布瓦

９４２２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２日）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尔德耶的报告书。报告书如果是有利的话，就会立即公布的，因

此毫无疑问，他是得了癌症。这里我们的进步党人６５再度表明了他

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微耳和是个医生，而且以前参加过会诊，本

来现在应该留在当地，他却到埃及去发掘文物了。显然，他是在

等待正式的邀请！

没有皇帝就没有帝国，没有波拿巴就没有波拿巴主义。制度

是因人而立的，它随着人的存亡而存亡。我们的波拿巴象古代斯

拉夫－波美拉尼亚的偶像三头神那样，也有三个头。中间的那个

头已经没有了，至于其他两个头，毛奇已衰老无用，而俾斯麦则

摇摇欲坠。维多利亚他是对付不了的，因为她从她母亲①那里学会

了如何同大臣们甚至是同最有权势的大臣们周旋。从前的那种信

心消失了。基础的动摇也会表现在政策方面：对外失策，对内疯

狂实行强制措施。不稳固状态还表现在庸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偶像，

也怀疑官员们纪律松懈和玩忽职守，因为他们在思考变动的可能

性和他们自己前途的变化。如果俾斯麦留下来（这是很有可能

的），这一切就将是这样。但是，如果弗里茨的情况有所好转而俾

斯麦将受到严重的威胁，那就会象琳蘅所断言的：将对弗里茨开

枪。其实，只要危险威胁到普特卡默和他的伊林格—纳波腊之流

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无论如何，现在是空位时期，而俾斯麦巴不得弗里茨死去，让

另一个威廉登基。那个时候就真的不会照旧了。那时就会一片紊

乱！我们的波拿巴主义现在大致已经接近自己的墨西哥时期。如

果这个时期到来的话，那末我们的１８６６年，而且很快１８７０年也

０５ ２２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２日）

①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编者注



会到来，就是说，从内部发生某种国内的色当
６６
。那就好极了！

法国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共和派右翼同保皇派

结成了联盟，这样他们就会自取灭亡。可能组成的内阁一定会越

来越左。布朗热显然毫无政治头脑，大概不久就将在议院中遭到

失败。法国那些土里土气的庸人只有一个信条：共和制是必需的，

君主制就是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

普芬德夫人的那张一百马克的收据，我将在下一封信中寄上，

我忘记索取收据了。在这里对这一笔赠款深表感谢。我将尽自己

所能接济这位夫人，但我想少不了会再次向你们求援。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儿①还有辛格尔。

你的 弗·恩·

２３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刚准备答复你４日的信，你又寄来第二封信并附有致卡尔

·考茨基的信。我从这封信推断，我的答复和你的问题一样，都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只想再告诉你，这同社会民主联盟的通告６７有什么关系。

（１）社会民主联盟６８还在以英国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自居，自

１５２３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６日）

① 尤莉娅·倍倍尔和弗丽达·倍倍尔。——编者注



以为唯一有权代表整个运动行动和讲话。所以，目前在筹备代表

大会的时候就要强调这种地位，尤其是因为目前形式的社会主义

同盟６９大概很快就会完全消失，而社会民主联盟希望能吞并ｄｉｓ

ｊｅｃｔａ ｍｅｍｂｒａ①。但是，幸亏这一点没有成功，因为这样一来，过

去的私人纠纷马上又会重起。

（２）社会民主联盟同巴黎的可能派１２结成极为紧密的联盟，

而后者又同布罗德赫斯特一伙７０有联系，所以社会民主联盟不得

不看风转舵。这第二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海德门一伙同可

能派的关系陷得极深，他们即使想回头也回不来了。

问我对整个代表大会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我未必能有什么看

法，因为完全不了解谈判内容，——此外，你的观点又瞬息万变。

我认为，召开那种预先不能绝对有把握获得成功的代表大会，一

般说来都是很冒险的；如果不是为着取得某种肯定的和可以实现

的东西，这种代表大会就是完全多余的了。小民族，特别是比利

时人居于领导地位，在比利时管外事的又不是佛来米人，而是老

的布鲁塞尔集团（布里斯美家族），所以结果仍旧是那老一套玩意

儿。要是你们在工联代表大会之后一星期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７１，

将遭到完全失败。钱将用完，你们的人将跑散，而你们将无可挽

回地落入伦敦那些头目手中，使海德门感到更大的荣幸！

法国人不论那一派，本来都应该在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纪念日以

及举办巴黎博览会②的时候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但是你们一

定无法使他们明白这一点。

因此，如果你们的代表大会开不起来，那末在我看来，这并

２５ ２３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６日）

①

② 指１８８９年即将举行的国际博览会。——编者注

分散的成员（贺雷西《讽刺诗集》第１册第４首）。——编者注



不是世界的不幸。此外，对日程的限制也是没有必要的。参加我

们国会党团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只是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

不是单纯的工联会员。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可以把无政府主义者

驱逐出去，一般的工人代表大会就做不到这一点，而无政府主义

者却可以大肆吹嘘。

弗里茨得赶紧恢复健康，否则俾斯麦会完全凌驾于他之上。但

愿俾斯麦操之过急而垮台，并在某个临时内阁领导下解散国会，重

新选举。这将使庸人大失所望。诚然，一个人当他每天都可能被

医生断定要给他割喉咙①的时候，是难以坚韧地去作严重斗争的。

俾斯麦会竭力招架，这一点他现在就已经表明了。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我们星期六给你寄去的东西大概称你的心吧？否则就是我们

没有了解你。德文是埃卡留斯写的。

２４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８８年４月２０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在您面前看来展开了新的前景，我希望您能做好

３５２４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８年４月２０日）

① 弗里德里希三世患有喉癌。——编者注



考试的准备。

很遗憾，我无法向您介绍您准备考试用的书籍。德文书籍的

内容对于意大利的考试来说，从一方面看是太多了，从另一方面

看又太少了；此外，我不知道有哪些新出的简明教程。适合您需

要的意大利文书籍，我更是不知道了。我至多可以向您推荐卡洛

·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它是从君士坦丁大帝即大约公元３００

年写起的。可能，还有彼得罗·科勒塔的《那不勒斯王国历史》，

包括１７３５年至１８２５年这段时期，是一部古典著作。但是，可能

对您最有用的是当地中学（相当于法国中等学校和专科学校、我

们的中学）的教科书，因为档案工作的应试者可能大多是这些学

校的学生，因此主考人一定会考虑到这些学校的教学大纲。

由于目前您手头比较紧不可能买这些书，我有责任在这方面

帮助您。因此我冒昧地给您汇去四英镑，合一百法郎八十生丁，但

愿您不要因我事先没有得到您的允许就寄给您这一小笔钱而生我

的气。我只希望，这笔钱够您买到必需的参考书，并且使您能幸

运地通过考试。

关于我们的苏黎世朋友被赶出瑞士６２的消息，大概您已经看

到了。

在最近几天内，我为美国写的重要著作①一结束，就开始校阅

译文并将寄还。２３如果我能好几期一起校阅，那工作起来就方便一

些。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４５ ２４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８年４月２０日）

①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编者注



来信时我的名字请用英文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２５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８年４月２９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附上的一封信７２是今天早上收到的。

弗里茨①稍微好了一些，这很好。如果年轻的威廉就在这时执

政，那末照整个情况看来，他和俾斯麦将同俄国妥协，以便征得

俄国对反法战争的同意。看来，现在已经达成了某些必要的协议。

因此，而且仅仅因此，布朗热不论对法国还是对德国都可能成为

一种危险。法国人会被打败，但是由于法国工事强固，战争将拖

延下去，而且别的国家也将介入。奥地利和意大利大概会反对德

国，因为不把这两国牺牲给俄国人，俄国是不会同意打这场战争

的。因而，这就是说俾斯麦将帮助俄国人夺取君士坦丁堡，而这

就意味着在我们最终必定失败的条件下进行一场世界战争，即同

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整个世界！但愿这个危险将会过去。

你的 弗·恩·

５５２５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４月２９日左右）

①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２６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１８８８年５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趁这一邮班用挂号邮件奇给您一包稿子①，也就是艾威林

夫人抄的那一份，由于您的字写得很密，旁边又没留空白，她认

为无法清楚地用铅笔写上修改意见。修改的地方很多，因为您是

从德文转译的，而我们是根据原文修改的。因此，很多改动只是

为了使英译文更接近于法文原文。还有些地方，为了清楚起见，我

才改得比较自由一点。

序言②草稿接近完成了，但是您需要一份德译文，所以我得把

稿子多留一些时候。在每天让我工作两小时的情况下，我无论如

何要尽可能抓紧搞。上星期医生又严格规定了这个限度。

请告诉左尔格，按照最近的安排，《社会民主党人报》要迁来

伦敦。但是此事最好暂时不要外传。如果我们的朋友想让人们议

论这件事，并让追逐新闻的报刊发表，他们自己一定会安排的。

我在这里受到的抵制，几乎象您在纽约受到的一样。这里的

各种社会主义集团，都很不满意我对它们的绝对中立态度，它们

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于是就想用不提我的任何著作来报复我。不

论是《我们的角落》（贝赞特夫人），或是《今日》，或是《基督教

６５ ２６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８年５月２日）

①

②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社会主义者》（对后一种月刊，我还不能完全肯定），都不提《工

人阶级状况》，虽然我亲自寄给了它们各一册。这是我完全料到的，

不过在没有得到证据以前，不愿意对您这么说。我不责怪他们，因

为我严重地触犯了他们，我说过，到现在为止，这里没有真正的

工人阶级运动①，并说，当这种运动产生时，所有那些现在装模作

样充当无兵之将的男女大人物，马上就会得到自己的位置，不过

比他们所希望的地位要低得多。但是，如果以为他们的那些小针

头能够刺穿我这一层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他们就错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７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５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经过多次间断，我刚为摩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于

布鲁塞尔）的英文版写完了一篇很长的序言②，这个版本要在纽约

出版。这是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的最后一个工作，所以我能利

用自己重新得到的空闲时间马上给你写信。同时我还有一件相当

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就是我们要你到伦敦来。我从肖莱马那儿

听说，你在自己花园里种了一些车叶草，我们根本不可能到你那

里去享用，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你来这里并把车叶草带来，其他调

７５２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５月９日）

①

②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编者注

弗·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编者注



料能在这里很快及时弄到。天气非常好，在星期六①摩尔生日那

天，尼姆和我到海格特②去了一次，今天我们去了汉普斯泰特荒

阜③，我现在正打开着两扇窗户写信。我希望你在下星期来，那时，

我们将准备好丁香花和金雀花来欢迎你。只要你回信说你愿意来，

其他一切由我负责。再说，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把自己郊外的住

房和花园收拾妥当的，这样就可以留给保尔去管，他现在一定成

了一位出色的园丁了。尼姆最近一个时期总是为小劳拉叹息，而

你确实也应该出席６月５日爱德华的盛大的戏剧庆典，那天的日

场将演出他从纳·霍索恩的小说《红色记号》改编的戏剧。不用

说，我和大家一样希望你到这里来。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理由需

要你到这里来，因为怕误了邮班并使你厌烦，就不在这里一一申

述了。好吧，请立即打定主意并写信告诉我你要来。

关于爱德华在戏剧方面出色的初步成就，你大概也听说了吧。

他不声不响编出来的那些剧本，已经卖掉了大约六个或者更多。其

中几个剧本在外地演出成功，另外几个他在这里亲自和杜西一起

在小型晚会上演出。那些最关心剧本的人，即能够上演这些剧本

的演员和经理，对这些剧本都非常满意。如果目前他能在伦敦获

得一次显著的成就，他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成功者，并且会很快解

决一切困难。我看不出他有做不到这一点的原因。看来他极善于

把伦敦所需要的东西提供给伦敦。

保尔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的信④确实很好。他既给了激进

８５ ２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５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保·拉法格《布朗热主义和国会议员》。——编者注

伦敦人喜欢去玩的地方。——编者注

安葬马克思的公墓。——编者注

５月５日。——编者注



派一个打击，又没有对布朗热主义作丝毫让步，而且提出普遍武

装的要求，使他们都受到了挫折。这一着很妙。

你有没有听说弗里茨·博伊斯特同瑞士意语区的一位姑娘

（是紧靠伦巴第边界的卡斯塔塞尼亚人）订了婚？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们很快就会从苏黎世朋友们①那里打听到，预料他们在两星期

之内会到这里来。也许你会在伯恩施坦途经巴黎时遇见他，说不

定哪天他会到那里。我感到好奇的是他们如何在这里办报②。由于

种种原因，伦敦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报的地方，虽然现在也许是唯

一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看一看，事情一般总是会自然就绪的。

保尔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维克多·雨果》非常好。如果

人们能在法国看到这篇文章，不知道会说些什么。

伟大的斯特德已去彼得堡访问沙皇③，要他谈谈关于和平或

战争的真实情况。我把斯特德的巴黎访问记７３寄给你们。这个深

谋远虑的人在离开巴黎时和他到巴黎时一样聪明。俄国人将把他

恭维得飘飘然。他从彼得堡回来时恐怕会变成一头比现在更蠢的

驴。也许在今天的晚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摸到了俾斯麦的

底。

罗马尼亚人是一些很奇怪的人。我曾经给雅西的纳杰日杰写

过一封信④，试图诱导他们参加反俄战线。目前，雅西的马克思主

义者正在同布加勒斯特的无政府主义者就俄国煽动的农民起义７４

问题进行争吵，所以他们马上翻译并发表了我的信！这一次我并

９５２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５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见本卷第３—６页。——编者注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伯恩施坦、莫特勒、陶舍尔、施留特尔。——编者注



不感到遗憾，但是这证明他们是多么轻率的人。

不仅信纸快完了，而且时间也快完了，已是下午五点二十分，

尼姆马上就要打吃饭铃，再过十分钟邮班就要截止了。所以今天

就再会吧，一定告诉我你要来！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８

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

１８８８年５月１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杜西：

非常感谢，但是我们不能够来。尼姆要买吃的东西，否则你

们星期天就会吃不上饭，而我必须趁星期六的邮班把稿子①寄往

美国，但是它（指稿子，而不是指邮班）远没有准备好。

请转告马洪，我在星期天是接待私人朋友的，星期天在这里

根本不可能谈工作。如果他想找我，我乐意在一周的任何一个晚

上见他，如果他想让爱德华也参加，那末他们可以约好在一个晚

上一起来，也许你也来吧？

尼姆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０６ ２８ 致爱·马克思 艾威林（１８８８年５月１０日）

①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编者注



２９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１８８８年５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您到这里来的事怎样了？从爱德那里我们只知道，他要路过

巴黎并在那里耽搁一些日子。关于其他人他没有明确说。因此，我

们在这里心中无数，什么也干不了。

请您和其他人商量好并且告诉我们，你们什么时候一起来，我

指的是您、莫特勒和陶舍尔，并告诉我们，在这期间我们在这里

是否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还请通知我们，你们乘哪班火车在这

里哪个站下车，这样好去接你们。否则可能造成很大的混乱，而

且还可能白花不少钱。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您的 弗·恩格斯

３０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１８８８年５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今天用挂号寄给您序言①的结束部分。

１６２９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５月１０日）

①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编者注



里夫斯同意按原来折扣的条件经销该小册子①，并希望在扉

页纽约出版者署名下面署上他的名字，格式如下：

伦敦

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１８５号

  这至少对制止他的越轨行为是某种保证，而在这方面他是一

个最危险的人。如果您愿意把预定给他的书寄给我，那我将设法

转送并拿回收据。第一次有三百到五百册就够了。

德译文只要考茨基夫人一誊抄完，就给您寄去。可能还要耽

搁几天，因为我们这里每天都在等待从苏黎世来的流亡者②，他们

初到之时会使我们相当忙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３１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６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非常遗憾的是你认为目前不能到这里来。至于说你花园里的

车叶草没有长好，那无关紧要，因为尼姆已经弄到了一些，我们

今晚就能尝一尝。如果你能在这里分享一份，那该多好啊。我们

２６ ３１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６月３日）

①

② 伯恩施坦、莫特勒、陶舍尔、施留特尔。——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有六瓶摩塞尔酒供今晚饮用。

我们的苏黎世朋友开始有些习惯伦敦的环境了，也该习惯了，

因为他们原来完全按小城市的情况来设想在这里安顿下来的可能

性。但愿主要问题，如房子问题等等，能在下星期得到解决，那

时困难和争议就会少一些。

保尔有关布朗热的论断，是相当有损于法国人名誉的。他先

是说：“这是一种人民运动，但是没有危险，因为布朗热是一头驴。”

但是，对于能发动人民运动来拥护一头驴的人民，人们会怎么想

呢？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在法国搞了一阵子类似议会主义那样

的东西，以后他们叫嚷要一个救主，要个人专权……目前他们正

在叫嚷要一个救主，而布朗热就出现了。这就是说，法国人是这

样一些人，他们的实际需要是要求波拿巴制度，而他们的唯心主

义幻想是共和主义的，并且是不超越议会主义范围的。当然，如

果法国人认为，不是个人专权，就是议会政权，此外别无出路，那

他们最好放弃出路。我希望我们的人去做的是：指出除了这种虚

假的二难推论（只有粗俗的庸人才使用这种推论）以外，还有现

实的第三条出路；不要把这个混乱的、庸俗的、本质上是沙文主

义的布朗热运动，当做真正的人民运动。按照沙文主义的要求，整

个世界史的结局只能是法国收复亚尔萨斯，在此以前任何事情都

不得发生。这种要求得到我们在法国的朋友的过分赞赏，实际上

得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赞赏，这就是结果。因为布朗热把这个被一

切党派所默认的要求列入了自己的纲领，所以他是强有力的。他

的对手克列孟梭及其同伙，不反对也不敢反对这个要求，但是他

们又懦怯到不敢公开声明这一点，所以他们是软弱的。这个运动

本质上是沙文主义的，仅此而已，所以它有利于俾斯麦，而俾斯

３６３１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６月３日）



麦最高兴不过的将是把弗里茨①这个可怜的家伙牵连在战争里

面。这一切正发生在这样的时候：甚至德国的庸人也正在意识到，

他们越早摆脱亚尔萨斯越好，而俾斯麦关于签证的荒谬规定７５就

等于公开承认亚尔萨斯现在比任何时候更是法国的！

一年多来我力图实现的我们的家务革命终于完成了。昨晚，安

妮经我通知辞退后已经离去，我们又另请了一个女仆。尼姆终于

能够只做她实际希望做的事情，并能在早晨睡够觉。

附上支票一张，这是保尔写信提到的。因为是星期日，我必

须在客人到来之前结束这封信。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记住，你在今年夏天或最迟在秋天一定要到这里来！

３２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伦  敦

１８８８年６月１５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施留特尔：

星期天两点半你和陶舍尔是否愿意光临，到我这儿吃饭？

您的 弗·恩格斯

４６ ３２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６月１５日）

①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３３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６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总委员会①的小麦克唐奈即新泽西州帕特森工人报②的编辑，

给我送来了一位年轻人尔·布洛克，他是纽约的一位老社会主义

者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德国面包工人报的编辑和面包工人联合会

的书记。这位年轻人要在巴黎呆几天，所以我把拜访您的一张名

片给了他（在巴黎除德拉埃而外，他手中没有给任何人的介绍

信），我告诉他，您住在城外，也许除了向您询问一些事情而外，

未必能够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既不从事政治，也不从事社会主义，

只希望看一下欧洲“最美的风光”。因此，如果他要去佩勒而您能

够给他这个旅行者（他想花最少的时间看尽量多的东西）以良好

的建议的话，那我是很感激您的。他清楚地知道，您是不能够陪

他去巴黎游览的。

艾威林为了自己的剧本又到伦敦来了，他的剧本将在今天上

演。这是他的第五个剧本，而第六个剧本大概将在下周上演。可

以肯定地说，他致力于剧作活动很走运，用美国佬的话来说，是

“发现了石油”。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５６３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６月３０日）

①

② 《帕特森劳动旗帜》。——编者注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编者注



３４

致卡尔·考茨基

圣吉耳根

［１８８８年７月６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我刚刚打听到你的确切去向，查了经纬度，而且得知那个地

方一定是很美的，我想还是快点答复你关于雪莱的事７６。我很愿意

做这件事，但是为此我需要有雪莱的文集，可是我手头没有，而

且也不能很快弄到。爱·艾威林昨天来我这里时，说愿意把他的

一本给我，但是他没有履行诺言就走了。如果我有那几段，那就

会设法找到雪莱的作品了。

但愿ｔａｅｎｉａｍｅｄｉｏｃａｎｅｌｌａｔａ①终将顺利地ａｄａｂｓｕｒｄｕｍ②。彭普

斯家的男孩得了麻疹，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看来还顺利。因此，莉

莉住在我们这里了。施留特尔夫人和爱德夫人③在这里。大家还等

着大婶④，不知什么时候来。星期天大家都在这里。混乱状态尚未

……⑤爱·艾威林由于他的……⑤很走运——大约十天以前，一致

同意……⑤。多多问候爸爸、妈妈……⑤和路易莎，如果她象我所

期望的那样还在那里的话。

……⑤将军

……⑤但愿又恢复正常。

６６ ３４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８年７月６日以前）

①

②

③

④

⑤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艾·莫特勒。——编者注

雷·伯恩施坦。——编者注

到达荒谬的地步。——编者注

绦虫。——编者注



３５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７月①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写信是有事，因此写得很短，并且希望能使你称心。

肖利迈②昨晚来了，他要在下星期，大概星期三去德国。他没

有时间在回来的时候取道巴黎，但是现在的计划是，尼姆和他一

起到科布伦茨，然后到圣文德耳去看她的朋友。如果你们和孩子

们③在巴黎的话，她就打算在回来的时候取道巴黎。请你尽可能在

星期日，最迟在星期一写信告诉我们：（１）你们是否会在家？

（２）孩子们在７月２６日或２８日是否会在阿尼埃尔？

本来几乎已肯定，彭普斯要在同一个时候去拜访你，因为她

也希望和肖利迈一起走，但是上星期日她来告诉我，她的男孩出

了麻疹，她得留在这儿。

杜西和爱德华仍在他们的“宫殿”④里，他们打算在８月份到

美国去，爱德华要在那里监督他的三个剧本上演，那些剧本准备

在纽约、芝加哥以及天晓得还有哪个地方同时上演。我想他们出

国时间总共不会超过八到十个星期。如果他在戏剧上的成就以这

７６３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７月６日）

①

②

③

④ 艾·莫特勒。——编者注

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

肖莱马。——编者注

原稿为：“８月”。——编者注



种速度继续下去的话，他明年可能会得到某剧院经理的资助到澳

大利亚去。

我们的苏黎世朋友们①还没有安顿好，但是已经有门路了。最

令人吃惊的是，伦敦专利房产主规定的制度造成种种麻烦、拖延

和挑剔，他们按自己的条件给房客作了规定，因此，你要从这些

房客那里弄到一个办公地点（而且你必须这么做），你就得等待大

房产主什么时候高兴才准许你开始必要的张罗。法国或普鲁士的

官僚们的刁难与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伦敦人对此已经忍受

了几个世纪，甚至到现在还不敢反抗！

衷心问候保尔。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３６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急于告诉你一个消息，但是你必须绝对保密。如果你在８月

中或稍晚看到我到你那儿去，你不要觉得奇怪；我很可能要渡洋

作短期旅行。请立即写信告诉我你住在哪里，我好去拜访你；如

果那时你不在那儿，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还有，威士涅威茨基

夫妇那时会不会在纽约。我到了那里，其他人谁也不见，因为我

８６ ３６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１日）

① 伯恩施坦、莫特勒、陶舍尔、施留特尔。——编者注



不想落到德国社会党人先生们手里，所以对这件事要保密。如果

我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和艾威林夫妇一起，他们在那儿有事。

下次再多写。

你的 弗·恩·

３７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问，为什么肖莱马不能也来，你希望在勒－佩勒见到彭普

斯。好吧，我想你的愿望会实现，你的问题也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彭普斯的男孩子好得特别快，所以上星期一突然作了决定，肖

利迈、尼姆和彭普斯一行三人星期三动身去德国。彭普斯去鲍利

夫妇家，尼姆去圣文德耳。然后按照在这儿商定的，彭普斯和肖

莱马到圣文德耳去接尼姆，然后三个人一起去巴黎，他们到达的

日子大约是７月２９日或３０日，他们还会通知你的。尼姆和肖莱

马定于星期六（８月４日）回到这儿。彭普斯说要从巴黎到圣马洛

和泽稷岛，而派尔希打算带着孩子们到那里去。

我不知道你将怎样安排他们这一伙住下来。但是尼姆料定你

完全能够克服这个困难。不管怎样，你为这件事会需要用些钱，我

一定及时寄给你。

昨晚，收到你附有龙格的文件的来信，在这同时，戏剧事业

９６３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５日）



又把爱德华带到了伦敦。他今天准备给一些有事业心的演员（阿

尔玛·默里是其中之一）读两个剧本，因为他们打算为上演一些

新作品花本钱。当然，龙格又是考虑不周，爱德华和杜西要到美

国去，至少去两个月，而我等尼姆一回来就要去度假。如果他同

意把让①留在我这里，同尼姆一起，那很好，尼姆会乐意同他做伴

的，但龙格是这样打算的吗？不管怎样，杜西会把辩护词寄还给

你，并给你写信，你和尼姆可以解决其余的问题。

前几天，布朗热和弗洛凯两个人之间简直闹得一塌糊涂，７７布

朗热发起突然袭击，虽然事先安排得很周密，可是仍然破产了，因

为他没有能坚持到最后。弗洛凯则是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本来

需要给予冷静的回答，可是却发生了侮辱、决斗，结果漂亮、威

武的将军被一个律师击败了！毫无疑问，如果说第二帝国是对第

一帝国的讽刺，那末第三共和国就正在成为不仅是对第一帝国而

且甚至是对第二帝国的讽刺。不管怎样，但愿这是布朗热的末日，

因为这个蠢人的威望要是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就会驱使沙皇②投

入俾斯麦的怀抱，而我们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正如不愿意发生

俄法复仇战争一样。如果法国人民群众一定需要一个神的化身，那

他们最好另外物色一个人，现在这个只会使他们令人可笑。但是

除此以外，这种要有一个社会教主的愿望，如果真的存在于群众

之中的话，那显然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因此我实

在不能使自己相信：这种愿望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根深蒂固

并且是真正人民的愿望。我们的人在和激进派作斗争，这是很好

的，那是他们的真正任务，但是要在自己的旗帜下同他们斗争。在

０７ ３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５日）

①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让·龙格。——译者注



人民还没有武装的时候，ｊｏｕｒｎéｅ①只有在激进派
７８
帮助下才有可能

举行（如选举卡诺１１），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在目前只好依靠票箱，

而我看不出，选民的头脑被全民投票的布朗热主义７９弄得糊里糊

涂有什么好处。我们的任务不是使激进派和我们之间的争端复杂

化，而是使它简单化和明朗化。布朗热能够做到的一点好事，他

已经做了。他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使激进派得以执政。只要执政

的是激进派政府，而我们又可以对它施加压力，那解散议会是件

好事。但是在我看来，布朗热是解散议会的最不理想的人物。

这里，天气好了两天，从今天早晨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这真是

叫做溶解，夏天溶解在雨水之中了，使人也松懈下来而想喝酒。我

真的要去打开一瓶比尔森啤酒并为你的健康而干杯。同时我吻你。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３８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７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杜西把龙格的信寄还给我，没有寄给你，所以我把它随信寄

上。她说要给龙格写信。据爱德华上星期对我说，他们本来应在昨

天回到这里，但是他有一种本领，能在事与愿违的时候不顾事实，

这是年纪更轻的人才有的。总之，他们在周末以前不会到这里来。

１７３８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７月２３日）

① “战斗日”，“决战日”。——编者注



当然，彭普斯和尼姆可以睡在你的房间里，如果你能在勒－

佩勒某个地方为肖莱马找到一个床铺，他也就满意了。随信附上

一张十五英镑的支票，使你手头宽裕一些。

我们的苏黎世人①终于安顿好了。他们的妻子已经来了，他们

找到一个办公地方（定了一所空的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房子）和自

己的住房，因此在一个星期或十天之内，他们就都有住的地方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女眷不大讨人喜欢。爱德·伯恩施坦的妻子

看起来最可爱，是一个活跃的小个子的犹太女人，但是她斜视得

很厉害；施留特尔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温和腼腆的小个子的德勒斯

顿人，但是非常软弱；至于大婶，就是说莫特勒夫人，让尼姆给

你描绘一下这位高贵的（据说是）五十岁的青年人吧，这个士瓦

本小城市的女子装作上流社会的夫人，听说她毕竟是一个十分可

尊敬的妇女，但是我不认为她在我们这些不高贵的人中间会感到

自在，我预料杜西和她见面后会有一些愉快的小小的交锋。但是

尼姆和彭普斯会把她向你描绘一番而使你心满意足。昨天我把她

们全请到这儿来吃晚饭，因为我们新的女仆（我想我告诉过你我

把安妮打发走了）做饭很行，而且以替客人做饭而自豪，而莫特

勒夫人却不失时机地告诉我奶油蛋糕烤焦了（正象她对彭普斯说：

您真胖！可以想象，彭普斯是多么吃惊！）。等到他们都在自己的

房子里安顿下来之后（他们都住在交叉路和波士顿路一带），我希

望，住得远了，这一帮人的来访可望大大减少，我决不想让１２２

号②的一切被德国人所淹没。

我趁头发还没有全白的时候照了一张相，随信寄上，大家都说

２７ ３８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７月２３日）

①

② 即瑞琴特公园路恩格斯的房子。——编者注

伯恩施坦、莫特勒、陶舍尔、施留特尔。——编者注



是最好的一张。

邮班截止时间和吃饭时间到了，就此搁笔。

向你问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３９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伦  敦

［１８８８年７月２１日或２８日于伦敦］

星期六

亲爱的施留特尔：

为了肯提希镇的房子问题，格罗弗来过我这儿，我把一切都

对他说清楚了，只要他不再改变主意，那你们就会得到这所房子。

你的 弗·恩·

要注意目前别再和索尔托·雷克斯公司打交道（除非格罗弗

或索·雷克斯公司在这件事上向你们提出要求，因为我自然不知

道格罗弗是直接出租房子还是由他们转手出租）。

３７３９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８年７月２１日或２８日）



４０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７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希望现在旅行者们已经到你那里了。

今天早晨收到肖莱马的信。他到波恩后，朋友们劝他在那里

把伤①治好，于是他进了大学附属医院，并在星期六治愈出院，但

他的胃炎或者正如他兄弟②（陪着他并且当他的秘书）说得比较确

切的那样是胃痛，还没有好，医生嘱咐他静养一个时期，他就怕

我们下一步决定作较长时间海上旅行的计划会由于他的关系而落

空。不过这事不久就会见分晓。不管怎样，他打算昨天赴达姆斯

塔德并从那里再写信。

告诉尼姆：昨天我们吃了豌豆烤牛肉，做得很好。在家的只

有爱德华和杜西，因为派尔希和孩子们在森德赫斯特公寓吃饭，昨

天是他母亲的生日。吃过饭他们来了（查理③也来了，他的妻子上

星期日曾来吃过晚饭，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次她没来），后来四

个苏黎世人④带着伯恩施坦夫人和施留特尔夫人也来了（幸好大

婶⑤不舒服了），我们过得很愉快。我对这个女仆很满意，只是她

４７ ４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７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④

⑤ 艾·莫特勒。——编者注

伯恩施坦、莫特勒、陶舍尔、施留特尔。——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路德维希·肖莱马。——编者注

见本卷第７７页。——编者注



的甜食做得不怎么样。她和的面象皮一样硬，为了弥补她的点心

的其他缺点，在里面放上几乎和白糖一样多的苦杏仁精，这件事

总算让我制止了。这个女孩子满不错，只不过需要尼姆稍加训练。

要她三个多星期比较独立地操持家务，暂时还不行，因为她带来

了许多在东头的公寓里侍候“太太们”的高级想法。但是那主要

是烹调方面的，尼姆很快会打消她的那些想法，整个说来，我没

有理由埋怨，虽然有时候觉得好笑。

我希望你们那里天气好些。我两点钟左右进了城，不到三点

就开始下雨，而且还在下。

向你们所有的人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４１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了，谢谢。非常感谢你好客的盛情。但是，

我能不能领受，下面你会知道，还很成问题。

问题在这里，如果一切都顺利，那肖莱马也会一起去。现在他

在德国，身体不太好，但是他来电报说星期一到这里。因为我们得

在一起，至少肖莱马和我要在一起，所以艾威林早已在旅馆给我们

大家定了房间，因此我无论如何得先到那里。下一步怎么样，到时

候再看。不管怎样，我和肖莱马在城里只呆几天，要尽快去外地游

５７４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８月４日）



览，因为十月初他又要开课了，可是我们想尽可能多看看。

小库诺会盯住我不放，这一点我有预见。但是我想，我有一

种咒语可以使他驯服。如果我在快动身离开时再回到纽约，那就

必须去看看《人民报》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没有什么

坏处，我只希望开始时不受打扰。

我们将在本月８日乘“柏林号”动身。艾威林成功地在戏剧

界活动了，要在那里的四个城市上演四个剧本（其中三个半是他

写的）。

星期一是银行假日８０，什么事也不能办，因为所有商店都关

门，而星期二①我们就要动身，所以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此外，

五点四十分我必须到切林－克罗斯②去接琳蘅和彭普斯（她结婚

已七年并有两个孩子），她们是从德国回来的，更确切些说是从巴

黎回来的。所以不多写了。我也非常高兴我们即将见面。其余一

切面谈吧。

你的 弗·恩·

４２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８月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将同杜西、爱德华和肖莱马一起

６７ ４２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８月６日）

①

② 伦敦车站。——编者注

８月７日。——编者注



乘“柏林号”向新大陆海岸航行了。这个计划很早就有了，只是

常常被各种障碍所阻挠，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次，就是肖莱

马的意外事故。但是他将在今晚来这里（除非发生新的意外），我

们希望明天动身，在星期三①下午五点钟能从利物浦码头启航。这

件事必须保守秘密，第一是因为有一系列障碍使此行有落空的危

险，第二是为了使我在到达以后尽可能避开《纽约人民报》记者

和其他人（据左尔格来信说，目前小库诺是其中威胁最大的一

个）的采访，以及纽约德国社会党人的执行委员会８１的殷勤照顾等

等，因为那样会破坏旅行的全部兴致并且失去旅行的全部目的。我

要去游览而不是去宣传，主要是去彻底改换一下空气等等，以便

完全克服视力的衰弱和慢性结膜炎，据爱德华的朋友里夫斯医生

说，这完全是身体不好造成的，很可能进行长途海上旅行等等就

好了。当我把这事向肖莱马提出时，他马上同意，但是他当然一

定要在１０月初回来，所以他在符利辛根的意外事故发生得非常不

是时候。但是这件事看来现在已经过去了，他今晚该到这里来。

就我们所能作出的估计，爱德华和杜西不会和我们一起回来。

他们肯定还要在那里至少多呆两个星期。

我们的旅行者们在星期六平安到达这里，虽然误点半个钟头。

就象我们的明信片会告诉你的那样，你的红醋栗，不管是生的还

是海伦（我是说尼姆）挤的浆汁，都受到最充分和最普遍的欣赏。

对你的花园所表现出来的喜爱，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想，彭

普斯和尼姆做梦也会想它的。尽管过海时风浪相当大，但谁也没

有晕船，他们是够聪明的，立即躺下了。

７７４２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８月６日）

① ８月８日。——编者注



随信寄上一张二十五英镑的支票，供你在我不在时使用。到

达以后，再给你写信，并向你报告我的奇遇、海里的怪物、冰山

和其他海上奇迹，除非我被爱尔兰舰队俘虏了。爱尔兰舰队星期

六晚上已经冲破了英国的封锁，现在正在破坏不列颠的贸易，夺

取苏格兰沿岸城市等①，这是下一次普选肯定会使爱尔兰人真正

在政治上战胜不列颠市侩的一个最重要的征兆。

暂时告别了。听尼姆说你看起来非常健康而且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年轻，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在我们下次愉快见面时你还是

这样。

衷心问候保尔。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４３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伦  敦

１８８８年８月９日 ［于“柏林号”轮船

（利物浦——昆兹敦②）］

亲爱的爱德：

我从来没有觉得柏林象在这艘“柏林号”上这样漂亮。如果

近卫军尉官们③知道这里的饭菜是多么丰盛而味美，那他们马上

８７ ４３ 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８年８月９日）

①

②

③ 暗指威廉二世。——编者注

现名科夫。——编者注

恩格斯嘲讽不列颠舰队的演习。——编者注



就会拿陆上的（或沙上的①）柏林来换取水上的柏林。过两个半小

时我们将到达昆兹敦，然后驶向大洋。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施留

特尔夫妇、莫特勒夫妇和陶舍尔。

你的 老将军

４４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８８年８月９日于“柏林号”轮船

（利物浦——昆兹敦）

亲爱的海尔曼：

从昨天起，我就在旅途中了。我去美国做一次短期旅行。我

想在离开欧洲最后一个海港之前，把这个情况告诉你。我们一行

四人结成快活的旅伴，有我、曼彻斯特的肖莱马教授、伦敦的艾

威林医生和他的妻子即马克思的小女儿。我和肖莱马将在９月底

返回，预计１０月２—３日就又在英国了。情况十分顺利，我可以

在这个夏天实现我很久以前的计划，而且医生也坚持要我做较长

的海上旅行，并彻底改换一下空气。

我们的轮船比陆上的柏林漂亮得多。这艘船的排水量将近六

千吨。一年半以前，艾威林夫妇就是乘这艘船从纽约回来的，他

们和船长、职员以及海员都很熟悉，所以非常愉快。我们的船舱

很漂亮；伙食很好，还有美国的原桶烈性啤酒，很不错；有很长

９７４４ 致海·恩格斯（１８８８年８月９日）

① 以柏林为中心的勃兰登堡边区有德意志帝国沙箱（《Ｓｔｒｅｕｓａｎｄｂüｃｈｓｅ》）之

称。——编者注



的甲板可供散步。旅客不很多，如果到昆兹敦不再上很多人的话。

总之，一切都非常称心。我迫不及待地期望着新大陆。我们在那

里将逗留三、四个星期。我认为时间正好够用。

我们就要到昆兹敦了，我最好就此结束。祝你们健康，等我

到彼岸时再给你们写信。向你的妻子、孩子和所有其他亲戚问好。

忠实于你的 老弗里德里希

４５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８月２８日于波士顿］

老朋友：

昨天早上到这里，今天早上收到你给肖莱马和我的信，非常

感激！在霍布根我的咳嗽好了，肖莱马的不舒服也好了。刚才我

们拜访了哈尼夫人，她说哈尼１０月份要去伦敦，所以在那里我能

看到他。我还没有找到我的内侄①，我想明天在这儿旅馆里或在罗

克斯伯里和他见面。波士顿这个城市非常分散，但是比纽约优雅，

而剑桥甚至非常漂亮，看去完全象欧洲大陆的城市。衷心问候你

和你的夫人。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还不能恢复健康呢！星期六②

以前我们还在这里，星期五晚上以前寄到的信我们一定能收到。

你的 弗·恩·

０８ ４５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８月２８日）

①

② ９月１日。——编者注

威利·白恩士。——编者注



４６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８月３１日于波士顿

华盛顿街５５３号亚当斯大厦①

亲爱的左尔格：

前天收到报纸，今天收到你的信。谢谢！但是使我很不安的

是，你的嗓子还没有复原，看来你甚至还传染上了我的咳嗽。我

们到你那儿作客，使我们恢复了健康，却弄得你病了，这令人很

不愉快。

昨天在康克德，参观了感化院和市容。二者我们都非常喜欢。

在监狱里，犯人看小说和科学书籍，成立了俱乐部，开会没有狱吏

参加，每天吃两次肉和鱼，而且面包随便吃。那儿每个工作场所有

冰水，每间牢房有自来水，牢房还挂图片等东西，犯人穿的和普通

工人一样，能够正眼看人，没有一般罪犯那种有罪的模样。这是在

全欧洲看不到的，欧洲人正象我对院长说的，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

做。而他按道地的美国方式回答我：“是啊，我们是竭力设法做得合

算，果然是合算的。”在那儿我对美国人充满了极大的敬意。

康克德非常漂亮，美不胜收，这是在到过纽约甚至波士顿之

后根本料想不到的。但这是安葬的好地方，而不是生活的好地方！

我要是在那儿住上一个月，不死也会发疯。

我的内侄威利·白恩士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机灵能干，以全

１８４６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８月３１日）

① 这封信是用旅馆信笺写的。——编者注



部身心投入运动。他过得不错，在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现在

的旧移民区①）铁路上工作，每星期挣十二英镑，他有一个非常可

爱的妻子（他从曼彻斯特把她带来的）和三个孩子。他无论如何

都不会回英国去，他是完全适应美国这样的国家的人。

罗森堡的离职和《人民报》关于《社会主义者报》的奇怪的

争论，看来是瓦解的征兆。８２

在这儿，我们很少听到关于欧洲的情况，仅仅从《纽约世界

报》和《先驱报》②上看到一些。

今天艾威林就会结束他在美国的全部工作，剩下的时间就没

有事了。我们是不是去芝加哥，还没有肯定。我们有很充裕的时

间来完成其余的计划。

我们大家，特别是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

你的 弗·恩格斯

４７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８年８月３１日于波士顿

华盛顿街５５３号亚当斯大厦③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刚才，早上九点三十分，我们从《波士顿先驱报》上看到，你以

２８ ４７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８年８月３１日）

①

②

③ 这封信是用旅馆信笺写的。——编者注

《波士顿先驱报》。——编者注

马萨诸塞州南部。——编者注



一万多票的绝对多数在柏林当选
３５
。我、肖莱马和艾威林夫妇衷心

地向你祝贺。

我们在纽约即在霍布根（左尔格那里）住了一星期，从星期

一①起我们就在这里，明天我们要到尼亚加拉河去，如果可能的

话，还要到芝加哥或者到石油区去，并经过多伦多、蒙雷阿勒、香普

冷湖、阿德朗达克山脉、沃耳巴尼，沿哈德逊河顺流而下回到纽约，

９月１８—１９日从那里乘“纽约号”轮船返回利物浦。这是一次很出

色的旅行：我们了解了许多东西，终于出了很多汗，这是今年夏天

我们在大洋彼岸还没有过的。向你的夫人、倍倍尔和辛格尔问好。

你的 弗·恩·

４８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９月４日于纽约州

尼亚加拉瀑布斯宾塞大厦②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们星期日③早晨到这里以后玩得很痛快。这里的大自然美

极了，空气十分新鲜，吃的东西极好，黑人侍者很有风趣，在天气晴

朗的情况下，还会想要什么呢？虽然水很多，现在还没有蚊子。我

们放弃了去石油区的旅行。是不是去芝加哥，大概今天可以决定，

３８４８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９月４日）

①

②

③ ９月２日。——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旅馆信笺写的。——编者注

８月２７日。——编者注



我想是不去。如果不去，那就会准确地执行你订的旅行计划。

至于说约纳斯识破了我的诡计，那又是一条理由，更可以尽量

推迟回纽约的时间了。其实，他要是现在就把他的库诺派到我这儿

来，那也不要紧，我已经旅行完了，他最多可以折磨我半小时。

我们大家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本人。

你的 弗·恩·

４９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０日于蒙雷阿勒市

黎塞留旅馆①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们昨天到这里。由于一场暴风雨（刮最厉害的风），我们不

得不在多伦多和金斯敦之间返回来，在侯普港停泊了一下。因此，

从多伦多到这里平常是两天的航程，我们却花了三天。圣劳伦斯

河和它的激流很美。加拿大的破房子比除爱尔兰以外的任何国家

都多。我们想在这里听懂加拿大人的法语，这种话比美国佬的英

语还强。今晚动身去普拉茨堡，然后去阿德朗达克山脉，如果可

能，也要去卡次基尔山脉，因此，星期日②以前我们未必能回纽约。

因为星期二③晚我们得上船，而在纽约我们还有许多地方要游览，

４８ ４９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９月１８日。——编者注

９月１６日。——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旅馆信笺写的。——编者注





恩格斯１８８８年９月４日给左尔格的信



正是在这最后几天我们比平常更需要在一起，所以这次我和肖莱

马不能到霍布根去看你了，对此我们感到很遗憾。我们必须同艾

威林夫妇到“圣尼古拉斯”旅馆去。只要我们一到你那个地方，那

无论如何会去看你的。从美国到加拿大的变化是令人惊奇的。起

先觉得又到了欧洲，然后又以为到了一个显然在退步和衰败的国

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迅速发展新兴国家，多么需要有美国

人那种狂热的事业心（在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前提下）；在十年

以内，这个沉睡的加拿大被兼并的条件将会成熟，那时曼尼托巴

等地的农场主自己就会要求这样做。这个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本

来就已经被兼并了一半：旅馆、报纸、广告等等全是美国式的。尽

管会有抵抗，会有阻挡，但是灌注美国佬精神的经济必要性将会

表现出来，并将消除这条可笑的边界线，一旦这样的时候到来，连

约翰牛也会表示赞同。

你的 弗·恩·

５０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１日星期二于纽约州

普拉茨堡市福凯公寓①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们顺利到达这里。立即在下午一时出发去阿德朗达克山脉，

７８５０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１日）

① 这封信是用旅馆信笺写的。——编者注



明晚回来，然后渡湖去哈德逊河。希望星期六①晚能到纽约。

如果你收到给我的信，请转沃耳巴尼纳雷甘塞特旅馆给我。但

至迟必须在星期五晚上寄到。

我想你已收到我从蒙雷阿勒给你的信了②。你的嗓子好了吗？

在我们离开以前，能不能在纽约看到你的儿子③。

祝一切都好。我们大家向你和你的夫人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５１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２日星期三于纽约州

普拉茨堡市福凯公寓④

亲爱的左尔格：

今晚从普莱锡德湖回来，明天将沿香普冷湖顺流而下。

好象我在上一封信里忘了请你给我们再买一百五十支那种雪

茄烟，我们钱都用完了。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８８ ５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④ 这封信是用旅馆信笺写的。——编者注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９月１５日。——编者注



５２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８日于纽约百老汇大街

（在邦德街对面）①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们星期六②晚上旅行回来，我们到了波士顿、尼亚加拉瀑

布、圣劳伦斯河、阿德朗达克山脉、香普冷湖和乔治湖，沿哈德

逊河顺流而下回到纽约。我们玩得很高兴，我们回来个个增强了

体质，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我们度过整个冬天。明天下午我们将搭

“纽约号”轮船离开这里，估计到会有些小波折，如机器发生故障

之类，可是不管怎样，希望在八至十天内回到伦敦。在离开美国

的时候，我不能不再一次表示遗憾，由于不利情况凑在一起，我

只和您见了一面，而且时间只有几分钟。有许多事情我应该和您

一起谈谈，但是没办法，我只好没有当面向您告别就走了。无论

如何，我希望您最近遇到的麻烦是最后的一次，希望您的身体、威

士涅威茨基医生和孩子们的身体都象所能希望的那样好。我盼望

不久能再得到您的消息，我一定尽一切可能满足您的要求。

我收到了左尔格夫人寄来的几本小册子③，装帧很别致，到现

在为止，我只发现了两个印错的地方。请告诉我，您将往英国给

９８５２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９月１５日。——编者注

这封信是用旅馆信笺写的。——编者注



我寄多少本，我可以分送给报界的有多少本。我认为，伦敦所有

的以及某些外地的主要日报和周刊的编辑部都应当送，月刊的编

辑部也应当送。当然，我要委托里夫斯经售，除非您不主张这样

做。因为他总的已经同意经销您的美国出版物，他的名字可以印

在扉页上；他要印一张新的扉页，并把这笔费用的账单寄来。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希望威士涅威茨基医生回来时在

伦敦见到他。

始终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５３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８３

［草稿］

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８日于霍布根

私人信件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

我本来打算在美国短期旅行结束的时候亲自拜访贵报编辑

部。但是，遗憾的是，在乘“纽约号”离开之前，我在纽约逗留

的时间太短，我的这个打算不能实现了，因此请你们多多原谅。

忠实于你们的 弗·恩·

０９ ５３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８日）



５４

致《芝加哥工人报》编辑部

［草稿］

［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８日于霍布根］

私人信件

致《芝加哥工人报》

很遗憾，我在美国短期旅行期间，没有能够去芝加哥亲自拜

访贵报编辑部。为此，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歉意。

忠实于你们的 弗·恩·

５５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８８年９月２７［—２８］日

星期四于“纽约号”轮船

亲爱的海尔曼：

我是在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下给你写信，因为我们的轮船摇晃

得很厉害，有一半旅客还在晕船。我们的旅行是非常愉快、有趣

和有益的。经过了平安的旅程（只遇到一次相当大的风暴），我们

于８月１７日抵达纽约，在那里逗留了约八天，后来又在波士顿住

了七天，在尼亚加拉瀑布那里呆了五天，然后，顺着安大略湖驶

往圣劳伦斯河，乘船顺流而下到达蒙雷阿勒，从那里回到美国的

１９５４ 致《芝加哥工人报》编辑部（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８日）



普拉茨堡，然后顺路到阿德朗达克山脉游览，山脉非常漂亮，接

着又乘船经过香普冷湖和乔治湖（这犹如一个小型的科摩湖，但

是十分荒凉）驶向沃耳巴尼，最后乘船沿哈德逊河回到纽约。不

幸的是，我们定购了“纽约号”新轮船的舱位，这是一艘最大的

远洋客轮，排水量一万零五百吨，航速应当是每天五百浬。但这

只是该轮第四个航次，机器操作不灵，其中有一部 出了毛病，几

乎只达到一半的功率，因此，另一部机器就大大超载了，经常需

要修理。幸亏机器没有发生特殊故障，我们才到达了这里（大约

位于北纬５１°和格林威治西经２１°），预计明天午饭以后到昆兹

敦①，星期六晚上可以抵伦敦。旅途是相当艰巨的，——有过两次

强烈的风暴，除最初两天以外，海上风浪一直很大。在我们这个

小集体中，谁也没有丝毫晕船，我们总是吃、喝、抽，现在是上

午十一时，我又要被派去喝早酒了。

旅行对我好处极大。我感到自己至少年轻了五岁。我的一切

小毛病都消失了，眼睛也好转。我建议每一个感到自己体弱或者

疲惫的人，都作横渡大洋的旅行，到尼亚加拉瀑布和拔海二千英

尺的阿德朗达克山脉都住上两三个星期。那里空气特别新鲜，八

月的太阳和伦巴第一样，清新的微风和我们莱茵河畔的十月相似。

只要我还能凑上几个伴，我现在就打算明年再去一次。你不妨考

虑考虑这一点。这种增进健康的办法对于你和鲁道夫②都是十分

需要的。这次旅行根本不累，上等旅馆的饮食到处都很不错。德

国啤酒，即按德国方法酿造的啤酒各处都很好，只有葡萄酒贵一

些，但是花一个或一个半美元到处可以买到一瓶上好的莱茵酒，而

２９ ５５ 致海·恩格斯（１８８８年９月２７—２８日）

①

② 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

现名科夫。——编者注



且美国酒也不坏，遗憾的是，旅馆里多半都没有。我们买了二十

四瓶，我们很满意地喝着俄亥俄酒（白葡萄酒和汽酒）和加利福

尼亚白葡萄酒。这种酒很好喝，但是没有香味。

衷心问候恩玛①、孩子们和所有兄弟姊妹们。

你的 老弗里德里希

星期五上午十时

今天一清早我们就在爱尔兰靠岸，十二时将到达昆兹敦，我

将从那里寄这封信，明天早上到利物浦，晚上到伦敦。

再一次多多问候！

５６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８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博士先生：

要是我知道回信往哪儿写的话，我早就答复您２月２日的来

信了。我天天等待关于您在瑞士的大学任教的消息，也就是关于

您迁居苏黎世或伯尔尼的消息。最后，我带着信去美国，在那里

同艾威林医生和他的妻子及肖莱马一起度过了８月和９月，但在

旅行期间仍然没有写成回信，现在，回来以后，又发现您８月２３

３９５６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８日）

① 恩玛·恩格斯。——编者注



日（那一天我在纽约和蚊子干了一仗，这些蚊子是比德国所有的

经济学教授还危险得多的敌人）的第二封来信。

您谈到的关于谋求大学教职的不幸遭遇，又使我清楚地看到

德国大学是多么糟糕。而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自由！这也就是布鲁

诺·鲍威尔在四十年代的遭遇，８４只是我们现在走得更远，现在已

经不光有神学和政治学的异端者，而且还有经济学的异端者。我

愿意希望修昔的底斯８５能讲些人情，而不致于在莱比锡对您横加

刁难。

我很感兴趣地知道，德国甚至还有“教会”大学。８６我们“复

兴的”祖国真是无奇不有！

我迫不及待地等候您的著作。除了您以外，勒克西斯也试图

解决我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必须回过头来涉及的问题。８７您

在研究过程中，终于到达了马克思的观点，这使我丝毫也不感到

惊讶；我认为，这种情况，对于任何认真地和不带偏见地研究问

题的人，都是必然的。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教授惯于剽窃马克思，

而又不得不花很多精力稍加掩饰地回避那些从已有材料必然得出

的最终结论，还有一些教授则象您引用我们的修昔的底斯的话所

证明的那样，８８不得不用一些十足幼稚的胡说来提出不管什么样

的答案！

如果我的眼睛支持得住的话（我希望如此，因为到美国旅行

对我大有好处），那末《资本论》第三卷在今年冬天就可以付印，

明年就会象炸弹一样炸毁这些家伙。我停止或撇开了所有其他的

工作来最后结束这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大部分已经几乎可以付印，

但是七篇中有两三篇需要大大加工整理，特别是有两种稿本的第

一篇。

４９ ５６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８日）



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

更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我们

通常对它的概念是不真实的，就象任何一个德国小学生对法国的

概念一样。我们还到了美国的尼亚加拉瀑布、圣劳伦斯河、阿德朗

达克山脉和那里的一些小湖，观赏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我读了普拉特对古·柯恩的评论①，开头写得很诙谐、很成

功，但是接下去可爱的普拉特就软弱无力了。

这里一切照旧，只是增加了苏黎世的四个流亡者②，艾威林现

在正在为剧院写剧本，这些剧本博得了剧院老板的赞赏；为了在

美国上演他的三个剧本，他已经被派到那里去了。

我还有一大堆信要回复，如果我误了这次邮班，恐怕又会被

打断了，所以我最好就此结束。祝您健康并希望尽快听到您幸运

地当上讲师的消息！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５７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上上星期六③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从那时起我曾寄给你两

５９５７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９月２９日。——编者注

伯恩施坦、莫特勒、陶舍尔、施留特尔。——编者注

尤·普拉特《古斯达夫·柯恩的“伦理”国民经济学》。——编者注



期《今日》，一大包《公益》，今天又寄给你一大包《平等》和其

余两期《公益》。《平等》缺一期，是爱德·伯恩施坦拿走了，没

有还回来。

这里变化很小。《社会民主党人报》下一号将在这里出版。６２除

此以外，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纽约号”完全是骗人的，海面平静的时候当然很平稳，但是

它一摇晃起来，就不能很快恢复原状。而且那些机器糟糕透了，有

一部机器恐怕连一半的功率都没有发挥，另一部由于超载，时刻

出毛病。我们航行没有一天超过三百七十浬，有一次只有三百十

三浬。

就对政治局势所能作出的判断来说，我们在美国对政治局势

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俾斯麦很久以来一直在奉承愚蠢的年轻人

威廉①，说他比老弗里茨②更加伟大，这个小子现在信以为真了，并

想“一身兼任皇帝和首相”。现在俾斯麦让他为所欲为，从而大出

其丑，以便自己到时候能以救世天才的姿态出现。与此同时，他

派了自己的赫伯特③充当密探和监督去监视这个厚颜无耻的小

子，他们之间用不着很久就会闹翻，那时就会有一场好戏了。

在法国，激进派７８在政府中的名声比意料的还要坏。他们在工

人面前背弃了自己原来的全部纲领，成为纯粹的机会主义派５７，他

们为机会主义派火中取栗并替他们干坏事。如果没有布朗热，如

果他们不是用几乎是强制的手段把群众驱入布朗热的怀抱，那就

非常好了。布朗热这个人本身并不十分危险，但他在群众中的声

６９ ５７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①

②

③ 赫伯特·俾斯麦。——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威廉二世。——编者注



望使整个军队拥护他，而这却蕴藏着严重的危险：这个冒险家暂

时增高声望，并且会以战争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

约纳斯到底还是相当巧妙地摆脱了困境，用我不大好否认的

形式炮制了一篇谈话。８９

威士涅威茨基大娘生气了，说我“在纽约呆了十天，却没有

抽时间轻松地坐两小时火车去看她，她说有很多事情要和我谈”。

是啊，如果我没有感冒，没有消化不良，如果我一连十天都呆在

纽约，那就好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５８

致路易莎·考茨基

维 也 纳

［草稿］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于伦敦

我的亲爱的、亲爱的路易莎：

我们一回来杜西就拿走了您的信，随后转交给肖莱马，直到今

天，这封信才从他那里回到我的手中。这就是我回信拖延的原因。

这个已由爱德告诉尼米的消息，好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们都

大吃一惊。然而当我看完了您的信，我根本无法理解。您知道，自

从我认识您以后，我越来越看重您，越来越喜欢您。但是，同您这封

了不起的特别宽宏大量的信使我产生的钦佩心情比起来，这一切

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不仅仅是我的印象，也是所有看过您的信的人

７９５８ 致路·考茨基（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尼姆、杜西、肖莱马的印象！当您遭到只有妇女才会蒙受的最

残酷的打击时，您表现了充分的自制力，替亲手进行这次打击的男

人辩解。在共同生活五年之后遗弃这样一位宽宏大量的妇女，这是

我不能理解的。

您说，谈不上是卡尔①的过错。好吧，在这方面，您是最高的裁

判。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有权对您采取不公正的态度。您说，按照

你们的性格，离婚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如果你们的性格确实

不能和睦相处，那末我们本来也应当发觉这一点并且早就会预料

到离婚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假定性格确实合不来吧。

卡尔同您结合，是同你们双方的家庭作斗争为代价赢得的，他知

道，您为他付出了什么牺牲。据我们知道，他同您幸福地生活了五

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暂时的不和睦（按照您自己的说法），都不

应当使他昏头昏脑。即使新的、突然迸发的激情，促使他采取这种

极端的步骤，他也不应当过分匆忙地这样做，首先应当避免露出一

丝一毫的迹象，表明他这样做是受那些不愿意他同您结合而且也

许对您是他的妻子这一点至今还不谅解的人的影响。

关于卡尔，您说，没有爱情，没有激情，他的本性就会死亡。

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末他自己应当承

认，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

别人都陷在无止境的悲剧冲突之中。

亲爱的路易莎，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这一点告诉您。一般说

来，我们的社会关系就是这样：男人对妇女作出极其不公正的行

为是非常容易的，并且有多少男人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这类过错呢？

８９ ５８ 致路·考茨基（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① 考茨基。——编者注



有一位从切身经验中十分了解这一点的极伟大的人物说过：“得了

吧，你们不配受妇女尊敬！”。当我读您的信时，我曾暗自重复这

句话。

这件事老是挂在我的心上。尼姆和我重提这件事，总把它当

作某种不可思议的，某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对她说，总有一天

早上，卡尔好象从沉睡中醒来一样，明白他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

的蠢事。如果象他给爱德所写的那样，他的新欢在最初五天内就

抛弃了他，而钟情于他的兄弟汉斯，并同汉斯订婚了，那我的话

看来要应验了。

我们原来以为能在这里重新见到您，感到非常高兴，当我们

在纽约从派尔希那里得到消息，说您和卡尔都将在维也纳过冬，我

们都非常惋惜。然而要是我们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那可爱的面容，

那我和尼姆是不能想象的。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不

知道，也许有一天您又会坐在您经常坐的那把旧椅子上。但是，无

论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您具有这样的英勇气

概，会克服一切困难并经过种种斗争而成为胜利者。我和尼姆的

衷心祝愿将伴随着您。我们乐意尽我们的可能为您效劳，您可以

无条件地支配我们，如果有朝一日命运又把您带到这里来，那末

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可以把我们的家当作您自己的家。

衷心问好。

您的

９９５８ 致路·考茨基（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５９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总算有时间了。正如保尔所预料到的，这里一大堆信件等着

我，真是多得可怕，不过大部分都处理了，所以我才能坐下来给你

写几行。

先谈些闲话。当我们回到这里时，尼姆告诉我们的第一条新闻

就是考茨基和他的妻子准备离婚，考茨基爱上了萨尔茨堡阿尔卑

斯山区的一个姑娘，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妻子，而路易莎从

她自己这方面给了他自由。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然而，路易莎给

我的信（真是一封了不起的信）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以令人赞叹不

已的宽宏态度甚至饶恕了考茨基的一切过错。我们这里所有的人

都很喜欢路易莎，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考茨基会是这么一个傻瓜

——而且是这么一个下贱胚；除非这是他母亲①和妹妹（她们两人

都恨路易莎）策划的阴谋，而考茨基落入了圈套。根据我们所能了

解的一切，看来这确实是问题之所在。这个姑娘是州法院法官的女

儿，她显然很想找到一个丈夫，特别是能把她带到维也纳去的丈

夫。考茨基就在他妻子去维也纳照顾她有病的母亲的时候同这个

姑娘勾搭上了。于是有一天早晨他们发现谁也不能没有对方而生

００１ ５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①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活下去了，——当然，妹妹在幕后操纵这一对木偶，而母亲假装什

么也没有看见。于是，考茨基来到这里，把情况告诉了伯恩施坦，卖

掉了他的家具，带着他的书，同他的弟弟汉斯一起回到萨尔茨堡附

近的圣吉耳根，回到演出上述这幕戏的地点。当年轻的蓓拉（这是

她的名字）看到了同样年轻的汉斯这个愉快而魁梧的小伙子时，她

马上发现，她爱卡尔实际上爱的只是汉斯，而汉斯则以年轻的维也

纳人应有的干脆态度来报答她。在五天之内，他们就订婚了，而卡

尔处于自己造成的两头落空的尴尬局面。卡尔宽宏地原谅了他们

两人，但是老母亲发怒了，并且威胁说不许这个年轻女人到她家里

来。这在她对此事假装无罪的帷幕上投下了一道独特的光彩，或确

切些说是一道阴影。

当然，现在考茨基马上发现，最近一年来（自从他母亲和妹妹

到这里并在威特岛同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月之后）他同路易莎生活

得不愉快，而爱德·伯恩施坦从瑞士来时也觉察到有些不和睦。尤

其奇怪的是，就在他不能同她和睦相处的时候，我们这里所有的人

认识她越久，就越喜欢她。这就证明她不仅仅是一个了不起的女

人，因为她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样的女人当然往往不是最好

的家庭妇女），而且是通情达理的人都能与之和睦相处的女人。所

以，我这样想，也对尼姆这样说过：这是考茨基在其一生中干出的

最大蠢事，我并不羡慕他的道德败坏，这是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结果

（不是说笑话！）。

此事迄今还没有宣扬出去。在这里了解这一情况的只有爱德

·伯恩施坦及其妻子、尼姆和肖莱马，还有杜西和爱德华，也可能

还有路易莎和杜西都认识的几个女友。我不知道这件事将如何了

结，但是我猜想考茨基希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１０１５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现在言归正传。附上最近一年的《资本论》账单一张，根据账单

我欠你二英镑八先令九便士，因为你现在一定很缺钱用，我又加上

十五英镑，所以支票上的总数是十七英镑八先令九便士。

尼姆告诉我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要立即搁笔并利用余

下的信纸算一算账。尼姆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老将军

收到斯·桑南夏恩公司付给的１８８７年７月—１８８８年６月的版税

１２英镑 ３先令 ９便士  

１５归龙格的孩子…………………  ２英镑 ８先令 ９便士  

１５归劳拉·拉法格………………  ２英镑 ８先令 ９便士  

１５归杜西…………………………  ２英镑 ８先令 ９便士  

 

计 ７英镑 ６先令 ３便士  

余下２５归译者…………………… ４英镑 １７先令 ６便士  

 

总共 １２英镑 ３先令 ９便士  

其中３５归赛姆·穆尔…………… ２英镑 １８先令 ６便士  

２５归爱·艾威林………………… １英镑 １９先令  

 

计 ４英镑 １７先令 ６便士  

迈斯纳的账单我还没有收到。

２０１ ５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６０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１月８日（２０日）和６月３日（１５日）两封亲切的来信以及

其他人的许多信件，我都没有及时答复，首先因为我的眼睛不好，

每天写东西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这样一来，我不得不完全放弃

工作和通信；其次是因为我在八、九月份去美国旅行，现在刚回来。

我的眼睛现在好些，但是由于我在着手搞第三卷①，打算把它搞

完，所以我还是要保护眼睛，避免过度疲劳。因此，如果我的信写得

不太经常和不太长的话，我的朋友们一定会原谅我。

您第一封信里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断非常有

意思，并且毫无疑问，对于统计材料的分类很有价值，但是这不

是我们的作者②用来解决问题的途径。您的公式的前提似乎是每

个企业主都得到从生产过程中攫取的全部剩余价值。但是，在这

种前提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就不能存在，因为它们不会产生

任何利润。可见，企业主的利润不可能是他们从自己工人身上榨

取的全部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您的公式可能对于在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的

条件下大概地计算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各种资本的构成是有用

３０１６０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卡·马克思。——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的。我说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手头没有材料能够让我检验您所推

断的理论公式。

您很奇怪，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处于这么可怜的状况。其

实，情况到处都一样。连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由贸易的最庸

俗的传播者，也受到目前占据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台的更庸俗的

“上等”人物的鄙视。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我们的作者，

他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危险的结论；于是他们现

在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而

且他们能够蒙蔽普通的庸人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伦敦这里，目

前有四个人自称“社会主义者”９０，同时却要人们相信，似乎他们

把我们的作者的学说和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６对比之后，已经完

全驳倒了我们的作者！

巴黎的朋友们坚持认为，我们的“共同的朋友”①没有死，但

是我没有任何可能核实他们的消息。

我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您所做的生理考察：工人由于工作时

间过长而体力极度消耗和为补偿这种消耗所需的表现为食物的潜

能量。对于您在这方面所引证的兰克的话②，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一

个小小的修正意见：如果说表现为食物的一百万千克米只抵偿全

部所发出的热能和所做的机械功，那末这么多的食物还不能认为

是充足的，因为它没有抵补肌肉和神经的损耗；要知道，为此不

只是需要产生热量的食物，而且还需要蛋白质，而蛋白质是不能

仅仅以千克米来计量的，因为动物的机体没有能力直接从各种元

素制造出蛋白质。

４０１ ６０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② 约·兰克《人的生理学原理》。——编者注

格·亚·洛帕廷。——编者注



我不知道您所提到的爱德华·杨和菲力浦斯·比万的两本

书，①但是，他们断言美国棉纺织业的细纱工和织布工似乎每年收

入九十美元到一百二十美元，那肯定有某种错误。要知道，这等于

每星期收入二美元，相当于英国的八先令，但实际上按其购买力还

抵不上五先令。而且，根据我听到的全部情况，美国细纱工和织布

工的工资名义上较高，实际上和英国的细纱工和织布工的工资完

全一样；可见他们的工资应该是每星期大约五、六美元，相当于英

国的十二到十六先令。不要忘记：现在当细纱工和织布工的全是妇

女和十五岁到十八岁的孩子。至于考茨基的材料，那是他搞错了，

把美元当作英镑，因此在把它们折合成德国马克时，他不是乘五，

而是乘二十，这样一来，得出的数字比实际数字超过了三倍。统计

调查（１８８０年美国《第十次统计调查摘要》１８８３年华盛顿版第

１１２５页棉纺织业篇）的数字开列如下：

工人和职员………………………………… １７４６５９人     

减去办事员、管理员等          ２１１５人     

    

单是工人…………………………… １７２５４４人     

其中：男人（十六岁以上）………………… ５９６８５人     

男孩（十六岁以下）………………… １５１０７人     

妇女（十五岁以上）………………… ８４５３９人     

女孩（十五岁以下）………………… １３２１３人     

    

１７２５４４人     

５０１６０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① 爱·杨《欧洲和美洲的劳动》；菲·比万《工业分类和工业统计》。——编者注



  所有１７２５４４名工人总共收入４２０４０５１０美元的工资，即每人

每年工资为２４３．０６美元，和我上面所做的估计是相符的，因为男

人的较高的工资平均相等于女孩和男孩加起来的较低的工资。

为了向您表明，经济学已经衰落到了什么程度，路约·布伦坦

诺发表了《古典国民经济学》讲义（１８８８年莱比锡版），其中宣称：

一般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是毫无价值的，专门经济学或实践经济

学是最有力量的。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我们应当只限于描

述事实；这种描述要比一切先验的结论无比崇高和宝贵。“如同在

自然科学中那样！”在达尔文、迈尔、焦耳、克劳胥斯的时代，在进化

论和能量转换时代，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无与伦比！

谢谢您寄来了一份《俄罗斯新闻》，上面登载了一篇关于干涉

地方自治局统计工作的有趣文章。如果中断这项有价值的工作，那

是十分可惜的。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①

６１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对你的来信的答复，只能从我写给路易莎的同样的话开

６０１ ６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

①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始①：我对你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根本无法理解。假如你们中间有了

严重的不和，我们这里应当多少会有所察觉，特别是当你们和艾威

林夫妇在多德威尔的时候。可是除了爱德以外谁也没有察觉到什

么。

你自己说，路易莎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从她在整个这件事上

表现出来的这种惊人的宽宏大量，我毫无疑问地认为，她说的是她

的感受和想法。不过，可能你们两个人都对。你说你一年多以前就

已经开始感到不满意。可见，这大约是从文特诺尔以后开始的。你

的父母对你们的婚事是不满意的。根据我自己家里的经验，我知

道，父母很难（有时甚至不可能）公正地对待违背他们的意愿而进

入家门的女婿或媳妇。不管父母怎样相信自己的意图是最好的，但

这些最好的意图多半只会造成家庭新成员的痛苦，而且间接给自

己的儿子或女儿造成痛苦。每个丈夫会发现自己妻子的某些缺陷，

反之亦然，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第三者的好意的过问，这种批评

态度会转为感情不好和长期不和。假如你们的情况是这样的话，那

你们两人都对：路易莎认为你们之间的不和是没有理由的，而你认

为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了。

如果你们感情不和（不管是什么原因）是那么明显，以致你当

真要决定离婚，那我认为首先应当考虑到在现在的条件下妻子和

丈夫地位的不同。离婚，在社会上来说，对于丈夫绝对不会带来任

何损害，他可以完全保持自己的地位，只不过重新成为单身汉罢

了。妻子就会失去自己的一切地位，必须一切再从头开始，而且是

处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因此，当妻子说要离婚，丈夫可以千方百

７０１６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９７—９９页。——编者注



计求情和央告而不会降低自己的身分；相反，当丈夫只是稍稍暗示

要离婚，那末妻子要是有自尊心的话，几乎就不得不马上向他表示

同意。由此可见，丈夫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只有在考虑成熟以后，只

有在完全弄清楚必须这么做以后，才有权利决定采取这一极端的

步骤，而且只能用最委婉的方式。

再说，裂痕很深的话，不可能双方都感觉不出来。你是很了解

路易莎的，应当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她会首先解除她和你的关系。假

如你不顾这一点而要先迈这一步，那路易莎确实理所当然地会从

你身上感到，你这么做完全是有意识的，而不是象你在圣吉耳根的

时候那样在气头上做的，并且很快就心平气和了。

够了。我再说一遍，除了爱德，我们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完全

不能理解。正当你对路易莎开始感到不满意的时候，她在这儿赢得

了一大堆朋友，我们越来越喜欢她，大家因为她而羡慕你。我还保

留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你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

你说你认为只好留在维也纳。当然，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

要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感到需要首先远离这件事的所有参与者，自

己一个人好好想想整个事情的真正性质和后果。

这件事谈够了。你谈到的关于奥地利党的情况，听了使人不太

放心，虽然不见得突然。工人群众还深深陷于民族纠纷之中，不可

能有普遍的高涨。这需要时间。你提到的三个小组，除了维也纳小

组我这儿没有算进去以外，阿尔卑斯小组未必能考虑进去。布隆人

有一个优点，他们是跨民族的小组。归根到底，和在这儿完全一样，

围绕领导问题的争论只能证明，广大群众尚未成熟到能建立政党，

工作进展得太慢，因此每个人都竭力把这方面的过失推给别人，并

且期待用某种神奇的方法来创造更好的结果。在这里只有忍耐才

８０１ ６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



会有帮助，我很高兴我可以不必过问了。

现在我应当加一把劲搞第三卷①，不然的话，我会为《新时代》

写一些访美印象的文章９１寄给你，不过恐怕我抽不出这个时间，我

写信和看积压的邮件等就已经花了两个多星期。我的眼睛现在好

些了，可是当我重新好好地坐下来工作的时候不知会怎样。明天又

要到眼科医生那里去。

你的 弗·恩格斯

６２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通过施留特尔把《吁助德国青年》及其续刊《年轻一代》

（这是魏特林在四十年代出版的杂志）寄给了你。其余的书籍施留

特尔那里都有，而且他已经把《保证》、《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等书

全部寄给了你。９２

照我看来，最好是把四十年代德国运动的三个派别分别加以

考察。它们很少相互交织在一起，特别是魏特林共产主义９３，在它

消亡以前或者在它的追随者转到我们方面以前一直是一个单独的

派别，——这是在文献中没有得到说明的一个阶段。对于“真正的

社会主义”９４（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赫斯；格律恩以及其他许多

９０１６２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资本论》。——编者注



美文学家）的历史来说，档案馆１８中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除此而

外，还应当利用马克思和我的一些旧文稿①，但是我无论如何离不

开这些文稿。同时这里不能避而不谈某些内幕，其中包括赫斯同我

们之间疏远的情况，而这些要简单地、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

的，——为此我将不得不亲自重新翻阅整个故纸堆。最后，至于第

三个派别，也就是我们这个派别，它的发展进程也只能根据旧文稿

去研究，而它的外部历史我已经在《共产党人案件》②的引言③中作

了叙述。可是，魏特林共产主义则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并且刊印成著

作的东西。

我刚才想到，你大概需要库尔曼的一本书９５，——这种“先知

者的宗教”是继魏特林之后在瑞士出现的，并把魏特林的很多门徒

拉了过去。我完全忘记了把这本书交给施留特尔。

随信附上魏特林给赫斯的一封信（取自档案馆）。魏特林同我

们的决裂是在关系密切的同志组成的小团体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发生的。（与会的一位俄国人安年柯夫也描写过这次会议，几年前

《新时代》曾转载了这些回忆。）９６情况是这样的：赫斯曾在威斯特

伐里亚（比雷菲尔德等地）呆过，他告诉我们说，那里的人（吕宁、雷

姆佩尔等人）想筹集资金出版我们的作品９７。这时魏特林就插了进

来，他想在那里立即发表阐述他的空想体系的东西及其他一些巨

著，其中还包括一部新的语法书，书中把第三格看作贵族的发明而

废除了９８，如果这个计划实现的话，这一切正是我们当时应当加以

批判和与之斗争的。这封信表明，我们的论据在魏特林的头脑中反

０１１ ６２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映出来时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他所看到的到处只是职业上的嫉

妒，只是企图扼杀他的天才，“切断他的财源”。但是在他归纳的第

五点和第六点９９中，毕竟相当明确地表明了他和我们之间原则上

的对立，而这是最主要的。

第三页第十至十二行：这里谈的是，我们曾打算把伟大的空想

主义者的作品译成德文出版，并加一些批判性的导言和注释，同罗

仑兹·施泰因、格律恩等人胡说八道的介绍１００相对照。可是那个倒

霉的魏特林却把这看作是对他的体系的不正当的竞争。

下面第三行：艾·是指巴黎的艾韦贝克。

注意：最后发现，莫泽斯①隐瞒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威斯特

伐里亚人只是同意，如果由于我们的东西而造成亏损，他们向其他

出版商保证承担这个损失。莫泽斯向我们描绘的情况却是这样：似

乎威斯特伐里亚人自己承担出版事宜。我们刚一知道是怎么一回

事，自然就立即把一切都停了下来，我们想都没有想过要成为威斯

特伐里亚人担保的著作家。

考茨基夫妇的事情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惊讶。路易莎在整个这

一事件中的表现是少见的了不起的。考茨基曾经完全陶醉了，但

是，当他的新欢在五天之内抛弃了他并与他的弟弟汉斯订婚时，他

才痛苦地清醒过来。现在他们两人都想等一等，看由此会发生什么

情况。但是，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现在路易莎竟抱怨说，我们大家

都没有公平地对待卡尔！我写信给考茨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

蠢事，但是，如果路易莎认为这过于严酷，那我当然就只好把剑插

回鞘内了。

１１１６２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赫斯。——编者注



我现在正在搞《资本论》第三卷。我仍然不得不精心保护眼睛，

写东西一天不超过两小时，而且只是在白天。在这种情况下，我就

不得不大大缩减我的通信。

向辛格尔问好。

你的 弗·恩·

６３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刚要给保尔写几句话，就收到你的来信。我一直忙于搞第三

卷①很重要的一章，我不得不完全加以重写，摩尔遗留下来的资料

都是草稿，因为这是运用数学的一章，所以要多加注意。１０１如果医

生只允许一个人每天工作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那末本来两星期

可以做完的事，现在却要花六个星期以上，所以我决定先把它搞

完，然后再用间隙时间来写信。好啦，主要的部分今天已经完了，所

以我可以写封信要保尔象往常一样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要钱，我将

尽力效劳。

我的那一章完全脱手以后，立即又要写信了。我还欠着一大堆

信没有回呢！同时我希望今天晚上能收到《费加罗报》，报纸到现在

还没有来。法国的形势看来非常奇怪。我们的朋友们由于对激进

２１１ ６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

① 《资本论》。——编者注



派
７８
憎恨而对布朗热掉以轻心，现在发觉他是真正的危险。不管怎

么样，军队的下层站在他一边，而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

怎样，这个家伙不但接受而且还争取得到保皇派的支持，这样使他

在我的心目中甚至比激进派还要可鄙。我们但愿法国历史的无意

识的逻辑将战胜所有政党对逻辑的有意识的违反。但那时，人们也

不应当忘记，一切无意识的发展的形式都是否定之否定，都是对立

面的运动。这在法国就是共和主义（或相应的社会主义）和波拿巴

主义（或布朗热主义）。而布朗热的上台将是一场欧洲战争，这正是

最令人担忧的事情。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彭普斯的男孩上星期三不得不变成犹太人了——让保尔祝福

他心爱的手术吧１０２！男孩身体正在好转。尼姆得了重感冒，呆在家

差不多三个星期了。

６４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刚校订完马克思留下的第三卷①尚未完成的很重要的一

章，而且这是运用数学的一章。１０１为了完成这件事情，我只好把所

有其他工作，尤其是所有通信搁在一边。这就是我没有写信的原

３１１６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４日）

① 《资本论》。——编者注



因。

伯恩施坦把您的文章寄给了倍倍尔，想听听他的意见１０３。至于

我，我倒劝您取回这篇文章。您在叙述历史的引言部分讲的都是众

所周知的事情，是我们一致同意的。但是您谈到可能派时，您简单

地称他们是卖身投靠政府的人，却没有举出任何证明、任何详细情

况。如果您关于他们再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末还是干脆不提为好。

如果您能讲一讲他们在市参议会干的（用您的话来说）种种坏事和

在劳动介绍所的一切勾当，并最后拿出断定他们卖身投靠的事实

和论据，那就比较好了。而简单地断言他们卖身投靠，不能使人产

生任何印象。

不要忘记，这些先生会回答说，你们已经卖身投靠布朗热派。

不能不承认，你们对布朗热主义的态度严重损害了你们在法国以

外的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声誉。你们由于仇恨激进派而同布朗热

派勾勾搭搭，向他们献殷勤，其实你们很容易攻击这一派也攻击那

一派，这里丝毫不能模棱两可，你们对这两个党派的独立立场也不

容有任何怀疑。你们根本不应当在这两个蠢货中间进行选择，你们

可以既讥笑这个，又讥笑那个。你们没有这样做，却讨好布朗热派，

甚至说可能在未来的选举中和他们联合提名，而他们这种人同波

拿巴主义者和保皇党人保持联系，当然和激进派即布鲁斯先生的

盟友也不相上下！布朗基派从罗什弗尔那里得到了钱也宽恕了布

朗热，如果说你们被布朗基派这个完美无缺的化身的行为所迷惑，

那末你们本来是应当了解“完美无缺的人”的，因为我们曾经在伦

敦同他们打过交道。

您说，这想必是人民把自己的期望人格化了，如果真是这样，

那末法国人生来就是波拿巴主义者，那让我们把巴黎的工作停了

４１１ ６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４日）



吧。但是，即便您这么想，这难道能够成为您维护波拿巴主义的根

据吗？

您说，布朗热不要战争。但是，难道谈得上这个可怜家伙要什

么吗！不管愿意不愿意，局势迫使他怎样，他就得怎样。他一执政，

就会充当他的沙文主义纲领的奴仆，这是他唯一的纲领，如果不算

他争取执政的那个纲领的话。只要一个半月，俾斯麦就会把他吸引

到一系列纠纷、挑衅、边境事件等等中去，而布朗热就得宣战，否则

就得下台。他宁愿选择哪种做法，难道您还用怀疑吗？布朗热就是

战争，这几乎是绝对准确的。什么战争呢？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

从而丧失进行革命的机会；一旦巴黎出现最微小的动乱，沙皇①就

会勾结俾斯麦，以便一举彻底摧毁这个革命策源地；更坏的是，如

果战争开始，沙皇将完全成为法国的主人而赏给你们一个他合意

的政府。所以，由于仇恨激进派而投入布朗热的怀抱，就等于由于

仇恨俾斯麦而投入沙皇的怀抱。可以毫不困难地说，就象海涅笔下

布兰伽皇后说的那样，他们双方都发臭②。

我不知道，在同可能派的关系方面，李卜克内西会做些什么。

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德国的党只是非常勉强地会决定派代表出

席可能派代表大会１０４，如果它这样做，那仅仅是因为你们的大错

误。但是不要忘记，可能派取得了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正式代表的

活动机会；英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承认他们是这种代表；在伦敦

代表大会１０５上，他们同荷兰人和丹麦人结成盟友，因为你们没有在

那里，你们退出去了。如果你们一点事情也不做，不宣布你们要在

１８８９年举行代表大会，并准备这个大会，那末人家都跑到布鲁斯

５１１６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４日）

①

② 海涅《宗教辩论》（见《罗曼采罗》诗集）。——编者注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派代表大会去了，因为谁也不会跟着退出去的人走。快宣布你们的

代表大会吧，在各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声张声张，好让人们感到你们

居然还存在。如果你们的特鲁瓦代表大会１０６进展顺利——这次大

会应当成功，否则你们的党就会完结，——那就大肆宣传这次大

会，建立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将从事活动，人们可以去找它，如

有可能，还可以创办一种小型的周报，通过这一周报，全世界都会

知道你们。要坚决同布朗热派划清界限，否则谁也不会到他们那里

去。

如有可能，李卜克内西将参加自己的代表大会，不管是一个什

么样的大会，只要他亲自参加就行。如果你们的代表大会使他觉得

缺少成功的可能，他就要到可能派那里去。我将尽一切可能预先告

诉其他人；伯恩施坦已经对倍倍尔进行了这项工作，伯恩施坦自己

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关于可能派的文章。但是他没有权利

用任何义务来束缚党。

李卜克内西给您写信没有，您又怎样回信的？这就是我必须知

道的，以便有把握地工作。

安塞尔和万贝韦伦在星期天到我这里来了，陪他们来的是谁

呢？阿道夫·斯密斯·赫丁利。自然，我马上叫他走。您想一想这

是多么厚颜无耻。

派尔希在这里的营业很不好，到年底也不清楚结果会怎样，但

１８８９年在我的财务方面将是颇为革命的一年。我暂时给您寄上十

五英镑的支票，帮助您维持一段时间。

代我衷心问候劳拉。尼姆患支气管炎，但是过三个星期终究好

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６１１ ６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４日）



６５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赶快转告施佩耶尔：列斯纳找到了他的妻妹。他们还住在老地

方，她答应立即写信给施佩耶尔夫妇，可是我不想把这个消息耽搁

了。

第三卷①花的力气比我想象的要多，有一章我必须全部重写，

而另一章只有一个标题，我只得自己写。１０７不过工作有进展，这将

使经济学家先生们大为震惊。我的眼睛好些了，我还是觉得比去年

７月的时候要年轻五岁。

向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弗·恩·

７１１６５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１５日）

① 《资本论》。——编者注



６６

致弗·瓦尔特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于伦敦］

弗·瓦尔特先生

西区黄金广场马歇尔街４７号

尊敬的瓦尔特先生：

您第一次给我写信时，我与您素不相识，我收到陌生人同类内

容的来信很多，因此对您的来信不可能给以更多的注意。

现在您提到同莫斯特有关系，我由此应该做出判断：您也是无

政府主义者。但是，只要无政府主义者还反对在德国进行斗争的我

们党，而且比反对共同的敌人还厉害得多，那谁也不能要求我接济

那些对德国和其他国家中我的朋友和党员同志采取敌对行动的

人，我的钱是属于遭受德国政府迫害的牺牲者的。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替您把评价员１０８从家里打发走。

如果是我弄错了您的党派倾向，您也很容易向我的老朋友列

斯纳（菲茨罗伊街１２号）证实自己的身分，我会乐意为真正的党内

同志做些事情，尽管偿付您欠的债务，远远超过我的能力。深致敬

意。

８１１ ６６ 致弗·瓦尔特（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１日）



１８８９年

６７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大家向你和保尔致以最良好的新年祝愿！我们是十分不

寻常地进入新年的。我们象往常一样乘马车去彭普斯家，雾越来

越大，到贝尔赛兹路时，就无法前进了。赶车的只好亲自带路，不

久连这样也不行了；一个人提着灯牵着马向前走。我们在黑暗和

寒冷中足足乘了一小时的车才来到彭普斯家，那里我们遇见了赛

姆·穆尔、杜西和施留特尔夫妇（爱德华一直没来），以及陶舍尔。

由于我们的意外遭遇，晚餐当然推迟了一小时。天越来越黑，新

年到来时，天空布满昏沉的浓雾。走是不行了，定于午夜一点钟

来的我们的马车夫一直没有来，大家只好留在原地。于是我们继

续饮酒、唱歌、玩纸牌、谈笑，直到五点半钟，这时派尔希送赛

姆和杜西到车站，乘头班车走了。大约七点钟时，其他人也走了，

这时天色有些亮了，尼姆和彭普斯睡在一起，肖莱马和我睡在备

用的床上，派尔希睡在孩子的房间里。我们七点钟过后才睡的觉，

９１１



在十二点钟或一点钟左右我们又起来，又开始喝比尔森啤酒等；太

阳明亮地照耀着披上美丽银装的大地。大家都尽情地狂饮，谁也

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舒服。其他人在四点半钟左右喝咖啡，而我喝

红葡萄酒一直到七点钟。

我很高兴的是，听说只有保尔一个人得了布朗热病，虽然

《工人党报》断言盖得和杰维尔已向他让步１０９。你对可能派的看法

我们完全同意，不过我要提醒你和保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如

比利时人，会由于布朗热派无疑得到我们的亲切对待而找到托辞。

我从一开始就坚持而保尔始终向我拒绝的，无非就是明确无误地

确认：应当把布朗热派看成完全和卡德派１１０一样的资产阶级敌人。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鼓励我们的德国朋友去参加这样一个代

表大会，这个大会的组织者完全忘记了无产阶级老的传统政策，竟

向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去献媚，尤其是向布朗热派这样一个政党去

献媚。

然而，即将举行的巴黎选举定会使我们的人明白过来，这是我

在于德死后１１１首先想到的，的确，特鲁瓦代表大会
１１２
至少是朝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它宣布必须由社会主义者单独提出候选人

（我希望瓦扬能成为候选人，据我看来，他现在是唯一能获得一定

数量选票的人，因为我们的人在目前看来还无法当选）。可是，没有

一家报纸谈到代表大会通过的其他决议，个别反布朗热派的声明

是有的（然而就我所见，没有一个是保尔的），除了上述决议之外，

连个以代表大会名义的正式文件都没有。

李卜克内西大约在一月中旬来巴黎，１１３在这几天内我要给倍

倍尔写封信①。因此，如果保尔要我为他们的代表大会做些事的

０２１ ６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月２日）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话，他必须让我有可能这样做，他必须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声明：在

对待布朗热狂热的问题上，我们的人究竟能从他和其他人那里期

待到什么。越快越好，时间已不多了。

我从来不怀疑马克思派的真正反沙文主义立场，正因为这样，

我不能设想他们怎么能和一个几乎完全靠沙文主义为生的政党建

立公开或秘密的联盟。我从来不要求更多的东西，只要求公开承认

卡德派和布朗热派“他们双方都发臭”①，当然，这样不言而喻的东

西我早应该得到了！特鲁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也早应该得到。

如果有一种想法，要把我们的人放在布朗热派的名单上送进

众议院去，那比根本不去还糟糕。不管怎样，如果可怜的老《社会主

义者报》能够设法维持下来，我想，我们的情况毕竟会好些。

上上星期日，肯宁安－格莱安到这里来过，他是一个很好的

人，但总是需要有人指导，否则过于鲁莽，他几乎完全是一个英国

的布朗基主义者。

尼姆、肖莱马和我自己向你问好。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６８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１８８９年１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首先对你们友好的新年祝贺，我衷心地报以同样的祝贺。

１２１６８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月５日）

① 海涅《宗教辩论》（见《罗曼采罗》诗集）。——编者注



如果不受大雾妨碍，我应当遵照你的要求，在今天给你的信中

谈两个微妙的问题。令人加倍忧虑的是，李卜克内西在他已经宣布

的到这里和到巴黎的旅行期间，可能使党承担不合心愿的义务（如

果是他单独前来的话）；由于他往往受一时情绪的支配（而这种情

绪又常常是以自我欺骗为基础的），我不能认为这种忧虑完全没有

道理。

在巴黎谈论的是代表大会或者说两个代表大会——可能派的

代表大会和我们的国际代表大会，后一个代表大会是１１月在波尔

多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１１４决定召开的，这个决定现在又得到在特

鲁瓦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１０６的确认。拉法格担心，李卜克内

西同可能派有了交往，你们有可能会派代表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

我已写信告诉拉法格说①，照我的看法，你们决不可能这样做。可

能派同我们这些所谓的马克思派进行着拚死的斗争，自封为唯一

能拯救世人的教会，这个教会绝对禁止和别人——不论是马克思

派或布朗基派——进行任何联系或任何合作，但它和这里的唯一

能拯救世人的教会（社会民主联盟６８）订立同盟，这个同盟抱有一

个绝非无足轻重的目的就是：只要德国党不加入这个纯洁的同盟，

不同其他派别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断绝任何联系，那就处处和德国

党作对。此外，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现任政府，他们的旅费、召开代

表大会和办报的费用，都从秘密基金中支付，而干这一切事情所用

的借口是同布朗热作斗争以及保卫共和国，因而也就是保卫法国

的机会主义派５７剥削者，即他们现时的盟友费里之流，以及诸如此

类的人物。他们保卫的是现时的激进派政府，这个政府为了继续执

２２１ ６８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月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１５—１１６页。——编者注



政，不得不干尽种种卑鄙的勾当，替机会主义派效劳，这个政府在

举行埃德的葬仪１１５时曾下令屠杀人民，这个政府在波尔多和特鲁

瓦，也象在巴黎一样，比以前历届政府更加疯狂地反对红旗。如果

同这帮人混在一起，就意味着你们背叛了以往奉行的整个对外政

策。两年前，这一伙人在巴黎曾同卖身求荣的英国工联一道，反对

社会主义的要求，１１６如果说他们１１月份在这里是另外一种表

现１０５，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此外，他们仅仅在巴黎

才是强大的，在外省他们等于零。证据就是：他们不能在巴黎举行

代表大会，因为外省代表可能拒不出席，或者采取敌对态度。在外

省他们也不能举行代表大会。两年前，他们前往阿尔登的一个偏僻

的地方，１１７今年他们想在特鲁瓦找个安身之处，因为那里有几个工

人市参议员在选举之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加入了他们一伙。但这

几个人不会再度当选了，而委员会——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却

邀请了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这一点在巴黎人的阵营中引起了惊

慌，他们企图取消这次代表大会，但都是枉费心机。因此他们就不

出席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而这个代表大会被我们的马克思派所

掌握，并且进行得很出色。从随信附上的１１月份波尔多工会代表

大会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外省工会对他们采取什么看法。在巴黎，

他们在市参议会里有九个人，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各种借口

阻挠瓦扬的社会主义的活动，背叛工人，从而为自己和自己的追随

者取得津贴，取得独霸劳动介绍所的权利。

在外省占支配地位的马克思派，是法国的唯一的反沙文主义

的政党，他们由于支持德国工人运动而在巴黎不受欢迎。派代表出

席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巴黎代表大会，这等于你们自己打自己耳光。

布朗热反映出法国的普遍不满，而他们同布朗热作斗争的方法也

３２１６８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月５日）



是正确的。布朗热打算在蒙吕松举行宴会时，我们的人拿到三百张

票，以便通过多尔莫瓦——一个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向他提出

关于他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等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威

武的将军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干脆下令取消了宴会！

大雾不允许我今天再写下去。过几天再写。

你的 弗·恩·

６９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同样向你、你的夫人和女儿①衷心祝贺新年。

要是你能费神把泽特贝尔别出心裁的作品②寄给我，我将很

好欣赏欣赏。这里的邮局认为在空白处加批注并不违章，邮局只是

禁止夹带诸如书信之类的东西。

对法国农民的历史应该持批判态度。至于说到耕地面积大小，

无论在法国或在德国和东欧，通常都是小块土地耕种，相比之下，

实行劳役制的大规模的耕种则是一种例外。由于革命，农民逐渐成

了自己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但在这以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

名义上往往还是佃农（但在大多数场合不交租）。关于国有土地如

何变化（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拿破仑时代和王朝复辟时期归还了贵

４２１ ６９ 致路·库格曼（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０日）

①

② 亨·泽特贝尔《社会党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态度》。——编者注

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族，而另一部分在１８２６年以后由贵族用流亡者的十亿资金
１１８
买下

了）和小农地产如何重新达到１８３０年的极盛时期，可以看阿韦奈

耳的《革命星期一》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泰恩没有多少价

值①。施韦希尔的文章②我没有看过。

第三卷③进展很慢。

到美国旅行以后我的健康大有好转，但是眼睛还不十分好

——轻度慢性结膜炎和由于疲劳过度眼球后壁扩张而引起左眼近

视加重。“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１１９

你的 弗·恩格斯

７０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 黎 世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１１月５日和１２月２８—３１日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很关心

地注视您在德国一些大学所作的尝试的进展情况。１２０容克和资产

者联合统治不同于１８４８年以前容克和官僚联合统治的地方，仅仅

在于它有较广泛的基础。当时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态度８４在庸人

中间曾经引起普遍的愤慨，现在也以完全同样的态度对待杜林。１２１

但是当所有的大学对您关闭时，正是这些庸人却认为是理所当然

５２１７０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资本论》。——编者注

罗·施韦希尔《土地》。——编者注

伊·泰恩《现代法国的起源》。——编者注



的事。

的确，对您来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从事写作，对于这个

工作，柏林当然是全国最合适的地方。我很高兴，您（在您的第二封

信中）没有再提去美国的计划，在那里您得到的将会是很大的失

望。我知道，在非常法１０的压迫下，人们会认为美国的德文社会主

义报刊是不错的，特别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些报

刊无论是从理论观点，还是从美国当地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大价

值。最好的是《费城日报》。《圣路易斯日报》充满了良好的愿望，但

软弱无力。《纽约人民报》从经营方面说是办得好的，但是它首先是

一个商业企业。德国党１４的正式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纽约）很

不好。对于关心理论的人们来说，目前在美国活动的天地很小。德

国人（至少在自己的正式组织中）坚持仍然作为德国党的分支机

构，他们带着纯粹拉萨尔派的傲慢态度，高高在上地鄙视“无知的”

美国人，要求这些人加入他们德国党，也就是要这些人承认德国人

的领导。一句话，他们表现了宗派主义的狭隘和浅薄。内地的情况

好一些，但是纽约人仍然占优势。《芝加哥工人报》（现由克里斯坦

森编辑）我只是偶尔看一看。总之，在美国只有在日报工作有意义，

不过需要起码先住上一年，以便对人有一个必要的了解并使行动

有把握。其次，必须照顾到当地的观点，这些观点常常是比较有局

限性的，因为在德国被大工业消灭的手工业习气，在美国的德国人

中间仍然能找到自己的代表（这在美国是很有趣的，在那里有最新

最革命的东西，同时又有最落后最陈旧的东西安稳地残存着）。几

年以后，可能而且肯定会好些，但是，想促进科学向前发展的人，会

在欧洲这儿找到素养高得多的公众。

其实，在写作方面您也会找到足够的机会，做些有价值的工

６２１ ７０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１日）



作。布劳恩的《文库》①、《康拉德年鉴》②和施穆勒的专题丛书
１２２
，您

大概可以投稿。譬如，可以写在柏林成衣业中至少和伦敦等地同样

盛行的中间剥削制度（榨取血汗的制度），这样的著作，作为和英国

议会所属委员会的有关报告③的对照，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如

果您想要这个报告，我愿意寄给您。在德国还有一系列需要研究和

描述的经济现象，更不用说那些可能使您暂时不去过问应时文章

的纯理论著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等您到柏林开始工作以后，我们

可以再谈。

如果说您的遭遇（确实值得一写）使人想起弗里德里希－威廉

四世时期，那末霍赫的经历就直接使人想起蛊惑者１２３被迫害的最

坏时期。要知道，１８３５年以来没有发生过有人由于其政治观点而

被拒之于大学门外的情况。

关于第三卷④，第一篇（共七章）已可付印，第二篇和第三篇我

正在进行，希望很快完成。这个工作花费的时间比我原来预计的要

多，而我却必须十分注意眼睛。１２月的大雾一度使我的健康转坏，

但是现在又好一些。除夕我们在彭普斯那儿，有我、肖莱马、赛姆·

穆尔、杜西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些人。到他家有两英里地，但

由于有雾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天气更坏，谁也走不了。因此，

不管愿意不愿意，大家又吃又喝直到拂晓（天还很黑），我们就这

样，可是玩得很高兴。到五点多钟才有几个人乘头班火车进城，我

们剩下的人，七点钟在匆忙安排的床上躺下了，到新年的第一个中

７２１７０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④ 《资本论》。——编者注

《上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榨取血汗的劳动制度的第一个报告》。——编者注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编者注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编者注



午才醒过来。伦敦的生活就是这样。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７１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衷心祝贺你和你的夫人新年好！

１２月２９日的信收到了。知道你和你的夫人都渐渐感到工作

繁重，我很担忧。但是，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现象，只要习惯了，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我自己感觉良好，但是在１２月恶劣的大雾天气，我

的眼睛又有些转坏。由于加强活动和呼吸新鲜空气，也差不多好

了。

目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是闹纠纷。在法国，可能派已经

卖身投靠政府了，靠秘密基金维持着自己的没有销路的报纸。在

２７日的选举中，１２４他们准备投资产者雅克的票，而我们和布朗基

派提出布累为候选人。拉法格认为，布累总共只会得到一万六千到

二万票，他们认为这是失败。可是在外省，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可

能派宣布在特鲁瓦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１０６，但是在当地组织者邀

请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参加时，他们又不开了。因此，只有我们的人

到了，我们的人在那里证明，如果说可能派在巴黎占统治地位，那

末外省是属于我们的。这样，今年在巴黎要召开两个代表大会（国

８２１ ７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２日）



际性的），我们的和可能派的。德国人也许哪一个也不参加。

这里，在伦敦，只有军官而没有士兵的军队的鼓声还照旧在继

续。这就象１８４９年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一个上校，十一个军

官，一个号兵和一个士兵。在公众面前，他们表面上彼此一致，可是

在暗地里却愈来愈严重地闹纠纷。往往还发生公开的争吵。因此，

被社会民主联盟赶出来的秦平创办了一个报纸①（创刊号我这星

期寄给你），现在正在向海德门进攻，特别是向他的同盟者阿道夫

·斯密斯·赫丁利进攻。赫丁利是生在法国的英国人，他倾向可能

派，又是海德门和可能派联盟的主要中间人。这个家伙在巴黎公社

以后的时期中，是这里对我们进行谩骂和诬蔑的法国人支部中的

坏蛋之一，后来他也参加了荣克和黑尔斯一伙人的伪总委员会１２５，

他现在还在诬蔑我们，这一点我是有证据的。这个无赖曾在这里召

开的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当翻译，有一个星期日，在安塞尔和万贝韦

伦的保护下，竟厚颜无耻地到我这里来了。施留特尔到你那里，会

告诉你我是怎样把他赶走的。

现在工人阶级才刚刚有些动起来，一旦它真正在这里行动起

来，就会给这些先生中的每一个人指明位置和地位：一部分在运动

之内，一部分在运动之外。这是幼稚病的阶段。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里也是充满了纠纷。施留特尔会

把这些情况告诉你的。可是，他也属于其中的一派，照样会闭口不

谈对他不利的事情。当我看到，在报纸编辑部这儿把事情弄到完全

颠倒的地步，我就愈加钦佩我们那些能够纠正和消除这一切的工

人。

威士涅威茨基大娘很生气，因为我没有到郎布兰奇去看她，而

９２１７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２日）

① 《工人选民》。——编者注



在你那里治病，以便病好了去旅行。看来，她由于我的失礼和对妇

女不够殷勤而感到委屈。可是，我不能按照争取妇女权利的太太对

我们的要求向她们献殷勤：她们如果要争得男人的权利，就要允许

别人以对待男人那样对待她们。不过，她一定会平静下来的。

我们在彭普斯那儿迎接新年，由于大雾而不得不喝了一整夜

的酒。杜西直到早晨五点才坐头班火车离开，现在她到康瓦尔去住

几个星期。

俾斯麦被格夫肯和莫里埃狠狠地揍了两记耳光。１２６帝国法院

之所以没有接受他对刑法所作的大学学生会会员式的解释①，其

中一个原因是年轻的威廉②最近在莱比锡对这些先生们表示特别

鄙视。

外交阴谋达到了最高潮。俄国人得到了二千万英镑。１２７四月

间，普鲁士人将得到新式的八毫米步枪（十一毫米的、经过改制的

毛瑟枪根本不适用于作战）。奥地利人狂妄地夸口说他们“准备好

了”，“极充分地准备好了”。这证明他们又想打起来；在法国，布朗

热则可能占上风。俾斯麦和索耳斯贝里在东非的演习，１２８目的只是

要使英国在同德国协同作战上愈陷愈深，在格莱斯顿执政时也不

能退出。因此，莫里埃的事件是威廉完全违反俾斯麦的意旨排演出

来的，但是这件事对他会有影响。总之，形势日益紧张，到春天可能

会导致战争。

你的 弗·恩·

第三卷③的第一篇已完成，第二、三篇正在搞。共有七篇。

０３１ ７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资本论》。——编者注

威廉二世。——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４４页。——译者注



７２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纽  约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没有到您的海滨寓所去看望您，就离开了美国，您一定不满

意。可是，我在纽约时确实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哪儿都没法去。您

知道，我到那里时患了重感冒，威士涅威茨基医生还发现我得了支

气管炎。我的病情不但没好，反而坏了，此外，我的胃又开始闹病，

因此好象是把海上没有犯的晕船病，带到陆上来犯了。在这种情况

下，再加上预期要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作长途旅行，我必须立即加

紧治疗，其他一切只好服从这个任务。因此我托左尔格夫人来细心

照护，一连好多天没有离开霍布根，到我们要离开纽约的时候，总

算恢复了健康。要是没有这种种情况，我当然要去您那里一天。但

在当时这种种情况下，我必须加以选择：或者在霍布根彻底休息，

或者外出，而外出差不多一定会使我在整个旅行期间感到不舒服，

甚至也许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倒下起不了床。

李和谢泼德寄来了五百本书①，但是太晚了，圣诞节前不可能

分发出去了，除了庆祝节日的书籍以外，那时读者对什么都不感兴

趣。因此，我把书一直留到现在。星期一将给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

分送一些去，其余的我将转交给里夫斯。伦敦的社会主义者仍旧抵

１３１７２ 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２日）

①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



制马克思和我①（正象英国的老顽固抵制摩尔根
１２９
一样），很有意

思，看看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祝新年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７３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收到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共同讨论后写的回信。１３０看来，

想撇开你们直接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打算，是从来没有过的。但

是：

（１）因为伦敦代表大会１０５决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把这

件事委托给了可能派，这就使他们拥有某些权力，特别是对那些在

伦敦派有代表并赞成这项决议的民族拥有某些权力。（为什么你们

也完全避开不管而为可能派腾出地盘呢？）

（２）荷兰人坚决要求邀请可能派参加代表大会，以此作为他们

（荷兰人）参加的条件。

（３）李卜克内西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德国人不能到巴黎去

冒受法国工人袭击的危险，据他说，你们不能给他们以任何保障来

避免这种风险。

这样一来，显然就决定在南锡召开预备性的代表会议１３１，外国

２３１ ７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４日）

① 见本卷第５６—５７页。——编者注



民族各派一名代表，三个法国党——你们、布朗基派、可能派各派一名

代表，并建议在代表大会上取消任何涉及这三个党内部事务和它

们之间分歧的发言，因此将开成一个所有人都参加的代表大会。

我看不出你们有对此加以拒绝的可能性。如果那时确定，你们

准备同所有人共同行动，而可能派想要把你们排除在外，这样的

话，连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佛来米人是好样的，但在涉及他们对外

政策的方面，他们听命于你们所了解的布鲁塞尔骑墙派）也会认为

可能派没有道理；反之，如果他们同意，而你们不能向全世界证明

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不是他们，而是你们，那就是你们的过错了。

下面就是李卜克内西说的原话：

“于是，１月８日星期二，同倍倍尔讨论之后，我便向这家报纸①（可能派

的）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如果他们连一个代表也不出席（代表会议），这就可以

使我们放手去干。如果他们有一个或几个代表出席，那我们也对付得了他们。

如果他们服从，那很好，否则他们将被孤立，我们将粉碎他们…… 在任何情

况下，代表会议都将保证代表大会取得成功并有可能使布鲁斯派瘫痪。”

既然一切情况就是如此，依我看来，您没有什么可埋怨的：相

反，这将是迫使可能派服从的绝好机会。但是在答复以前，我想

核对一下事实并听听您的意见。所以请您同朋友们商量一下并了

解一下布朗基派的意见，然后把您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写信告诉我，

而且要快一点，时间很紧迫。

代尼姆和我拥抱劳拉。

祝好。

弗·恩格斯

３３１７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４日）

① 《工人党报》。——编者注



７４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原来打算同杜西和爱德 华商量一下，但目前还不行，因为他

们两人在康瓦尔，要到下星期或者更晚才能回来。而杜西早些时

候已经就那件事情给你妻子写信谈了她所知道的情况。但是，无

论如何我们还应当找你们来这里。不管怎样，这件事大概在春天

以前能够做到。现在我必须重新着手搞我那些手稿①，由于大雾，

由于要写各种有关巴黎和伦敦的纠纷的信件，我已经搁了一个月

了。衷心问候路易莎。

你的 老将军

７５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今天我打算向你提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爱德、吉娜②和杜西都

同意。

４３１ ７４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１月１８日）

①

② 雷吉娜·伯恩施坦。——编者注

《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我预感到，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还需要长时期地保护我的

眼睛，以便恢复正常。这样，我至少在几年内不能亲自给人口授

《资本论》第四册的手稿１３２。

另一方面，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

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

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以便必要时能代替我，在目前哪

怕能够帮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

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

而第四册是应当着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可是爱德完全陷于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工作，以及同这里的业务有关的种种

困难和纠纷之中。但我认为，你会有充分的空闲时间，经过某些

训练和实习并在你的妻子的帮助下，譬如在两年内把大约七百五

十页原稿转写成容易读的稿子（其中好大一部分已经收入第三

册①也许可以不搞了）。只要你略微学会辨认笔迹，你就可以口授

给你的妻子，那末事情就会进展很快。

我是这样盘算的：如果我象以前那样每天向艾森加尔滕口授

五个小时，那末把各种障碍估计在内，这件工作需要一年左右才

能完成。为此每周需要付给艾森加尔滕二英镑，共需一百英镑。因

此，我反正是要付这笔钱的，如果你同意按照这些条件工作，我

就把这笔钱给你。要是分两年支付，每年你就会有五十英镑的补

充收入。如果工作进展快些，你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这笔

钱。而且我们这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不会再三心二意，

会重新搬到这里来住。我建议提前把钱付给你，每季度付十二英

５３１７５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１月２８日）

① 《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镑十先令。由于开初工作慢，以后会比较快，那末，一开始就按

照所做的工作付给报酬是不合理的。

爱德也热切希望参加辨认潦草的笔迹，我已经打算给他另外

的手稿；我也要教会他，但是我对他说过，我只能把钱付给一个

人，他完全同意这样做。

归根结底，问题涉及到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

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我

也对杜西谈过这一点。我们能从她那里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

会你们两人能容易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那时

我可以少用眼睛，同时又不至于忽略这项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

那时，这些手稿至少对于两个人不再是看不懂的天书了。

直到现在，除了琳蘅以外，只有爱德、爱德的妻子和艾威林

夫妇知道我的计划，如果你也同意的话，那末除了你们以外，任

何人没有必要知道详情细节。同时对路易莎来说，也许是一个合

适的工作。

总之，请你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的话，请尽

快到这里来。你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得到施留特尔夫妇的家具，至

少暂时还可以得到一所好的住宅。路易莎可能想要先完成自己的

学业并参加考试①。怎样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会比我们这里

更好地做出判断。

布朗热的当选１２４会使法国产生危机。激进派急于当政而成为

机会主义和营私舞弊的奴隶，从而正好培植了布朗热主义。但是，

巴黎怒气冲冲地投入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主义的怀抱，这是

６３１ ７５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１月２８日）

① 路易莎·考茨基曾在助产士训练班学习。——编者注



一个不好的征兆。目前我只能把这看成是巴黎放弃它的传统的革

命使命。幸亏外省还好一些。最坏的是，战争的危险大为增长，俾

斯麦现在想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就可以发动战争。他只要在某处策

划一桩施奈贝累事件１３３就行了，布朗热对此就不会象费里那样忍

受下去。

尼姆和我衷心问候路易莎。

你的 弗·恩·

请代我问候年年向我祝贺新年的人们，特别是弗兰克尔。看

来你们那里事情又变得顺利了。

７６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伦  敦

１８８９年１月３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

我本想昨天在我家里看到你和你的夫人。伯恩施坦夫人是否

来了？如果来了，我希望在某一个晚上，最迟在星期天，在我家

里看到他们和你们。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７３１７６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８９年１月３１日）



７７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关于《平等报》（不吉利的名称，但愿不是死亡面前的平等）

的消息确实是一个好消息，我急切地等待着结果。１３４布朗基派将会

意识到自己办报能力有多大，这是相当清楚的，但是这个必要的

经验将吞没办报所需的经费，就更加清楚了。所以，遇到另一个

事业心强的资助者①是很好的。我们的人在《公民报》和《呼声

报》的例子中证明，他们能够把报纸办成功。这两家报纸的一些

不速之客想利用我们的人的成功而发财致富，结果都遭到失败。委

员会的组成也有利于我们的人，布朗基派保证他们在经济问题上

处于多数，而奥韦拉克分子将帮助抑制布朗基派的发狂的思想。然

而这些不同的分子能在一起聚集多长时间呢？不管怎样，让我们

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再说。

布朗热当选１２４一事，我只能把它看作是巴黎人性格中的波拿

巴主义因素有了明显的复活。在１７９８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８９年，这

种复活每次都是由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满而引起的，但是这种

特殊的方针（向社会救主呼吁）完全是由于沙文主义倾向造成的。

可是更糟糕的是：在１７９８年拿破仑不得不举行政变去征服他在葡

８３１ ７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２月４日）

① 罗凯。——编者注



月曾开枪射击过的巴黎人
１３５
；在１８８９年，巴黎人自己却选举了一

个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说得客气一些，巴黎至少暂时放弃了

革命城市的荣誉。它不是象１７９８年那样，在胜利的政变面前和战

争环境中放弃的；也不是象１８４８年１２月那样，在惨败之后半年

放弃的；而是在和平环境，在巴黎公社后十八年，在一个可能发

生的革命的前夜放弃的。倍倍尔在维也纳《平等》上说：

“大多数巴黎工人的行为简直可悲，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显

然处于极可怜的状态，以致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只得到一万七千票，而象布朗

热这样的小丑和蛊惑者却得到二十四万四千票。”１３６

谁也不能说这话不对。对我们党的印象到处都是这样：如果

弗洛凯遭到惨败，我们也就遭到了惨败。讨厌自己的脸而把鼻子

割去，这无疑也是一种政策，但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真的，布朗热现在确实会成为法国的主宰（除非他犯明显的

大错误），那时巴黎人就会对他感到腻味。如果事情能避免战争，

那就算有了一点成绩，然而危险是很大的。俾斯麦有一切理由急

于打一场，因为威廉在竭力破坏德国的军队，用自己的亲信代替

老将，如果让他这样干下去，五年之内，指挥德国人的将完全是

一些蠢货和狂妄的傻瓜。布朗热一旦掌握政权，有什么办法能不

求助于战争而克服他必然引起的普遍失望的结果，——这是我无

法设想的。

在这全部混乱中，唯一可以稍微感到安慰的是，可能派会比

在其他情况下完蛋得更快。但是就这一点，我们也为之高兴。现

给你寄上两期《人人权利报》，从中你可以看到，曾经坚持要他们

出席代表大会的人，现在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１３７伯恩施坦这星期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也痛斥了他们，１３８甚至海德门也没有胆量

９３１７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２月４日）



在《正义报》上为他们辩护。为了图报复，他在给巴克斯的一封

信中写道，保尔在为布朗热效劳。让保尔给巴克斯（克劳伊登市

坎宁路５号）写一封信问问，巴克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办公

室中关于此事说了些什么，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约斯昨天向我

转述了什么。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巴克斯昨天也来过这里，关于

这个问题他对我一字不提——只是在他走了以后才把事情弄清

楚。保尔可以告诉巴克斯这是我对保尔说的。

确实，我希望新的报纸能够出版。我们必须如实估计形势并

最好地利用形势。当保尔再来办报时，他将奋勇战斗而不会再灰

心丧气地说什么“不要去抵抗潮流”。没有人要求他去阻挡潮流，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阻挡暂时陷入愚蠢举动的民众潮流，那末，真

是活见鬼，我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座光明之城的居民已经

很明显地证明他们这二百万人“大部分是傻瓜”（象卡莱尔所说），

但这不是我们也应当成为傻瓜的理由。如果巴黎人没有别的办法

成为幸福的人，那就让他们变成反动派吧——社会革命将撇开他

们继续前进，当革命成功时他们就会大叫：“唉，奇怪，它已经成

功了，而且没有我们，谁能想到这一点呢！”

尼姆衷心问候你。

永远是你的 弗·恩·

保尔是否需要一些钱？

０４１ ７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２月４日）



７８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２月７日 ［于伦敦］

  关于手稿的事根本不必着急①。因此，怎样对你们最合适，你

们就怎样安排。最近我还要全力以赴地搞第三卷②（到现在为止大

约完成了三分之一）。从今天起，巴黎每天出版《平等报》，作为

《人民呼声报》的续刊。除了瓦扬和他的一派之外，参加的人有拉

法格、盖得、杰维尔，大概还有别的人。马隆也必定参加。其他

一切问题下次再谈。今天我只想立即答复你提出的主要问题。我

和尼姆衷心问候路易莎。

你的 弗·恩·

７９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确实，这张《平等报》无论如何是在亲切的然而沉闷得要命

的《人民呼声报》（十分枯燥的）之后给人的一个真正的安慰。那

１４１７８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２月７日）

①

② 《资本论》。——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５—１３６页。——编者注



张倒闭的报纸的最后几期确实是一蹶不振。可怜的瓦扬在紧要关

头到来时是能够写出非常好的文章的，但是他最不会一天接一天

地赶写东西，——你亲眼看见过他在完成每天的任务时累得满头

大汗，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情景。龙格试图在他过去的激进派朋

友面前表明自己正确（而同时也表明自己错误）而使用的支吾搪

塞、转弯抹角和矫揉造作的手法，至少是滑稽可笑的，是做得很

巧妙的。１３９保尔的文章《夜班》确实写得很好，虽然他还可以把布

朗热骂得更厉害一些。今天我没有收到《平等报》，也许是因为下

大雪耽误了。我们这里积雪六英寸深。

我昨天向杜西念了你的忠告，她认错了。但是她将注意到什

么程度，那我就不知道了。

尼姆上星期不怎么舒服，肠道有些不适，但是现在已经好了。

昨天我结束了《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约占一立方英尺

的全部手稿的三分之一。

在我寄给你的《快讯》中，请注意第二页阿·斯密斯的文章①

——照常是满篇谎言，不过它表明可能派在追求些什么。说德国

人要去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这是无耻的谎言；说丹麦人、荷

兰人等等也要去，——大概也是无耻的谎言。巴克斯告诉杜西，海

德门向他打听德国人在这方面的意图，而巴克斯问他：那末你是

可能派在伦敦的代表吗？对此，海德门答复说，他是的并以这个

身分需要打听消息。于是巴克斯说：那末你最好给我写一封信，我

可以把它交给恩格斯和伯恩施坦。事情就这样暂时搁下来了。但

是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忙碌。

２４１ ７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１日）

① ［阿·斯密斯］《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编者注



保尔是否在本月２８日到海牙去（参加代表会议）
１４０
？倍倍尔和

李卜克内西即将动身，从这里去的大概有伯恩施坦，我是坚持要

他去的。

至于钱，这里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但愿它能使沃图尔先

生满意。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８０

致约翰·林肯·马洪

伦  敦

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４日 ［于伦敦］

据我所知，乔·朱·哈尼还在英国。只要我有可能，我就一定通

知您。我将尽力设法写信给 他，并弄清他的地址。如果我对艾瑟

利·琼斯先生１４１能够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将乐意见到他，我几乎每

天晚上都在家里。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时间来认真研究您的纲领①，以便提出

自己的看法。医生严禁我在煤气灯下看书。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３４１８０ 致约·林·马洪（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４日）

① 约·马洪《工人纲领》。——编者注



８１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现在把《新时代》的文章①寄回，附上一些粗略的评语。主要

的缺点是缺乏好材料：被庸人奉若神明的泰恩和托克维尔②在这

里是不够的。如果你在这里写这一著作，那末你就会找到完全不

同的材料，即比较好的第二手材料和大批第一手材料。此外卡列

也夫所写的关于农民的出色著作③是用俄文写的。可是，如果你能

在那里弄到：

莫罗·德·若奈写的《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这一时期的法

国经济社会制度》（１８６７年巴黎版），那末，读一读这本书对你是

会有好处的。

第二篇第３页。在这里，没有清楚地阐明君主专制政体作为

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自然形成的一种妥协是怎样产生的，没有清

楚地阐明这种政体因而怎样不得不维护双方的利益，不得不向双

方表示好感。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和国库的掠夺，以及通过宫

廷、军队、教会和最高行政当局施加间接的政治影响，就由摆脱了

政治事务的贵族去干；而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和垄断，以及采用比较

４４１ 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尼·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编者注

伊·泰恩《现代法国的起源》；阿·托克维尔《旧制度和革命》。——编者注

卡·考茨基《一七八九年的阶级对立》。——编者注



有秩序的管理办法和诉讼程序，则由资产阶级去干。如果你从这一

点谈起，那末许多东西就会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理解了。

同时，在这一篇里也没有提到司法贵族（ｎｏｂｌｅｓｓｅｄｅｒｏｂｅ①）

和法学家（ｌａｒｏｂｅ），他们实际上也构成了特权等级，在议会中拥

有同王权对立的巨大的权力。他们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以限制王

权的那些机关的保卫者的姿态出现，可见，他们是站在人民一边

的，但作为法官，他们就是营私舞弊的体现。（参看博马舍《回忆

录》）后来你对这一帮人是谈得不够的。

第三篇第４９页。参看卡列也夫所写一书的附录中的注释Ⅰ。

第５０页，“这一种资产者”突然之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

者。这一点和你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分化所谈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总的说来，你概括得太多了，因而在需要高度相对性的地方，你

却往往得出了绝对的结论。

第四篇第５４页。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应当提到下列事

实：这些处于等级制以外的、因而相对地说来是无权的、不受法

律保护的平民，怎样只是在革命过程中才逐步地达到你所说的那

种“长裤汉主义”（又是一个“主义”！），以及他们起了什么样的

作用。这样，你就会克服你在第５３页上用关于新生产方式的含糊

的语句和神秘的暗示来对付的种种困难。这样，问题就一清二楚

了：象往常一样，资产者这一次也胆小如鼠，不敢捍卫本身的利

益；从攻破巴士底狱以来，平民曾不得不为资产者完成种种工作；

如果平民在７月１４日、１０月５—６日直到８月１０日、９月２日等

等不进行干预，旧制度每一次都会战胜资产阶级，同宫廷结成的

５４１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

① 长袍贵族。——编者注



同盟就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可见，只是这些平民把革命完成了。
１４２

但是这样做，就不可能不发生下列情况：这些平民在资产阶级的

革命要求中加进了它原来没有的意义；他们从平等和博爱中得出

了极端的结论，这些结论把平等和博爱这类口号的资产阶级意义

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意义达到了极端，正好变成

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当问题涉及要创立某种直接同这种平民的平

等和博爱对立的东西，而且象往常一样——由于历史的嘲弄——

平民对革命口号的这种理解变成了实现自己的对立面，即实现资

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剥削中的博爱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时，

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就必然只不过是一种梦想。

关于新的生产方式，我谈的要少得多。这种生产方式同你所

说的那些事实之间总是有很大距离，它这样直接地表现出来，成

了一种纯粹的抽象，使问题不是更清楚而是更模糊了。

至于谈到恐怖，那末，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

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

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

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

边境上。１７９３年底，边境是相当安全的，１７９４年又有一个良好的开

端，法国军队几乎到处都向前推进。带有极端倾向的公社１４３就变成

了多余的东西；公社的革命宣传不论对罗伯斯比尔或对丹东来说

都成了一种障碍，这两个人都要求和平（但他们都按照自己的一套

要求和平）。在三种倾向的这一冲突中，罗伯斯比尔获得了胜利，但

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

一种荒谬的东西；６月２６日，在弗略留斯之役１４４中，茹尔丹使整个

比利时拜倒在共和国脚下，因而恐怖就失去了立足之地；７月２７

６４１ 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



日，罗伯斯比尔垮了台，开始了资产阶级的狂欢暴饮。

“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这一公式过于确定地表现了当时

平民的博爱渴望。在公社倾覆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巴贝夫使这一

点具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以前，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想要什么东西。

如果说具有博爱渴望的公社来得太早了，那末巴贝夫就来得太晚

了。

第１００页。乞丐——见卡列也夫所写一书的注释Ⅱ。１４５

在关于农民的一篇中，除了极普通的材料以外，其他一切材

料都非常缺乏。

关于兰克的缺点①是写得很好的。可惜，你没有利用济贝耳所

提供的奥地利人的各种不同意见②，你从那里能弄到不少关于第

二次瓜分波兰１４６的材料，等等，因为这些著作是以档案文件为根据

的，因此可以无条件地加以利用。

至于鲁道夫，那末，这件事情证明，在奥地利，封建主义的

淫乱也必定让位给资产阶级的淫乱。在前一种情况下，国王及其

亲属对自己臣民的妻子表示尊敬，最仁慈地同她们发生肉欲关系。

在后一种情况下，给予宠爱的人不得不在决斗中或者在离婚诉讼

中对受宠爱的女方的丈夫或她的兄弟做出回答，等等。

衷心问候路易莎以及弗兰克尔、阿德勒等人。巴尔多夫在做

些什么事？关于他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情况。

海德门企图通过巴克斯诱使爱德同他以及同可能派结成联

盟。这个蠢驴以为，我们的情况也和这里的文人集团一样。这种

７４１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

①

② 亨·济贝耳《革命时期的历史》。——编者注

列·兰克《论近代史的几个时代》。——编者注



集团出自需要，时而结成联盟，时而又分道扬镳，——这是因为

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你是否喜欢《平等报》登载的关于鲁道夫的小说？

你的 弗·恩·

·
注
·
释Ⅰ。第四等级。

除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等级以外，第四等级的概念也很早就

在革命中出现了。杜福尔尼·德·维耳耶所写的《可怜的短工、残

废者、乞丐等等这一第四等级的委托书，即不幸者等级的委托书

——１７８９年４月２５日》这一著作从一开始就问世了。可是，在大

多数场合下都把农民理解为第四等级。比如，在努瓦雅克写的

《最有力的小册子。三级会议中的农民等级。１７８９年２月２６日》这

一著作的第９页上写道：

“我们从瑞典宪法中借用了四个等级。”

在瓦尔土写的《一个农民就召开三级会议的新办法给自己的

神甫的信》１７８９年萨特卢维耳版的第７页上说：

“我曾听到在某一北方国家里……允许农民等级参加州议会。”

同时，还可以碰到其他一些关于第四等级的说明：一个小册

子把商人理解为第四等级，另一个小册子又把法官等级理解为第

四等级，如此等等。

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１８７９

年莫斯科版第３２７页。

  
·
注
·
释Ⅱ。乞丐。

“奇怪的是：在那些被认为是最富饶的省份里，穷人的数目是最多的。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自耕农是很少的。

８４１ 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



可是，不妨让我们来谈谈数字。在阿尔让特累（布列塔尼），在不以工商

业为生的二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一半以上只能勉强度日，五百多人穷得简直

象乞丐一样。在丹维耳（阿尔土瓦），在一百三十家中间有六十家是穷人。在

诺曼底：在圣帕特里斯，在一千五百个居民中有四百人靠布施过日子；在圣

罗朗，在五百个居民中有四分之三靠布施过活（根据泰恩的统计材料）。从杜

埃司法区的委托书中我们知道，例如在一个有三百三十二户的村子里，有一

半是靠救济过日子的（布维尼教区），在另一个村子里，在一百四十三家中间

有六十五家是穷人（埃克斯教区）；又在第三个村子里，在四百十三家中间约

有一百家是一贫如洗的（兰达教区），如此等等。在韦累的普尤伊管辖区，根

据那里的神甫们的委托书中所说的，在十二万居民中约有一半（五万八千八

百九十七人）是根本没有办法交纳任何税款的（１７８７—１８６０年的议会档案第

５卷第４６７页）。在卡雷区的一些村子里可以看到下列情形：在弗雷罗冈：十

户是小康之家，十户是穷人，十户是赤贫户。在莫特雷夫：有四十七户是富

裕家庭，七十四户是不大富裕的，六十四户是穷人和短工。在波耳：有二百

个农户，其中大部分农户都堪称乞丐窝（国家档案Ｂ
Ａ
第４卷第１７页）。在马

尔伯夫教区的委托书中抱怨说：在这一教区里，在五百个居民当中约有一百

个是乞丐（布瓦万－尚波《关于艾尔省革命的历史记载》１８７２年版第８３

页）。哈维耳村的农民们说：由于找不到工作，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一的人穷得

象乞丐一样（国家档案。哈维耳公社居民的诉苦）。

城市里的情况并不见得好些。在里昂，在１７８７年有三万工人是一贫如洗

的。在巴黎，在六十五万居民中有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四个贫民（泰恩，第

１卷第５０７页）。在勒恩，有三分之一的居民靠布施过活，另外三分之一的居

民经常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杜夏特利埃《布列塔尼的农业》１８６３年巴黎版第

１７８页）。汝拉省的小城隆－勒－索尼埃的居民简直穷得要命，以致当制宪会

议１４７确定选举资格时，在该小城的六千五百一十八个居民中只有七百二十八

个人能算作积极公民（索米埃《汝拉省的革命历史》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３３

页）。可以理解，在革命时期，靠布施为生的人竟有好几百万。因此，１７９１年

有一个教权主义的小册子这样写道：在法国有六百万贫民，当然这种说法是

有些夸大的（《就当前革命和教士财产对贫民的忠告》第１５页），可是，１７７４

年这一年的数字（一百二十万贫民）也许并不低于实际数字（杜瓦尔《马尔

什的委托书》１８７３年巴黎版第１１６页）。”

９４１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０日）



（我曾经认为，有几个实际的例子将会使你感到兴趣的）。

卡列也夫，第２１１—２１３页。

（我的意见写得很简短，请把原因归结为时间不够和页边空白

有限。此外，我没有时间把材料加以核对，一切东西都是凭脑子记

的，——因此有许多东西就不会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准确。）

８２

致约翰·林肯·马洪

伦  敦

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１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马洪：

我收到了哈尼的来信。他还住在麦克尔斯菲尔德（桥街５８

号），现在被旧病（风湿性痛风）折磨得很厉害，所以写信不得不

口授。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

“不愿意同别人见面”，并说，“您知道，我几乎连很简短的东西都不能写。

而且我认为，我未必能帮助艾瑟利·琼斯先生实现他的值得赞许的想法，履

行他作为儿子的义务即收集其父的著作准备再版”。

既然如此，关于哈尼，我只好让您和艾·琼斯先生酌定，你

们认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做。

也许我这里会找到几份零星的《人民报》，但在我能腾出时间

整理我收藏的旧的报纸和小册子等等以前，我还是无法把它们找

出来。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０５１ ８２ 致约·林·马洪（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１日）



８３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１月１９日的明信片和２月１０日的信收到了。我收到了《劳动

旗帜》，并把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文章交给了杜西，《工人运动》也

许要出新版，那时她将使用这些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反映美国特

点的材料。在欧洲，要是对防火安全措施等问题采取这样的忽视

态度，那是很不利的。但是在你们那儿，这方面的情况，同铁路

和其他一切方面的情况是一样的，不管怎样，只要它们存在，那

就行了。

谢谢你提供的关于阿普耳顿的消息１４８。我问过桑南夏恩，他答

复说卖给了阿普耳顿五百本廉价版。

《穷鬼》我没有看过。这是莫特勒爱好的读物，谁也不会羡慕

他这一点。关于艾威林，那里谈的尽是谣言，不可能是别的。

你关于拉帕波特的意见１４９，我一定转告考茨基。由于材料缺乏

而又想要多样化，就把一些在杂志上不应该出现的人也放进来了。

考茨基从去年７月起就在维也纳，７月以前不会回来。

我用挂号寄了一包书给你，里面除了一些法文书以外，还有

一本《神圣家族》。不过你不要对施留特尔说是从我这里得到的。

我在动身去美国以前，几乎答应他把我自己储备的一本交给档案

馆１８，但是我首先给了你。他大概在三四月间会来。

１５１８３ 致弗·阿·左尔格霍布根（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３日）



此外，除了《公益》和《平等》以外，还有一包法文的东西，

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的邮班寄出的。拉法格和杰维尔的演讲①这里

再也找不到了，从作者那里也得不到任何答复。但是我还不停地

在催他们。

几期《平等报》大概你已经收到了。布朗基派和他们的《人

民呼声报》运气不好。这个报纸枯燥得要命，所以他们不得不同

盖得和拉法格等人联合起来（瓦扬一开始就要求这样做，但是他

的提议被拒绝了）。同他们联合的还有几个表示不满的激进派。到

目前为止，这些人彼此处得不错，但愿以后也如此。下次再寄几

期给你。

在最近一次巴黎的选举中，可能派为机会主义者雅克效劳②，

丑态百出。现在工人们已不再信任他们了。在情况比巴黎好得多

的外省，他们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他们企图借助英国工联和他

们在这里的忠实同盟者海德门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不要我

们的法国人而要比利时人、丹麦人、荷兰人参加，他们还希望德

国人参加，但是这一企图可耻地失败了。德国人声明，如果在巴

黎开两个代表大会，他们一个也不出席。两党都被邀请参加２８日

的海牙代表会议１４０，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将代表德国人

前往，还有荷兰人和比利时人。拉法格也将前往。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派只能要么让步，要么遭到大家反对。

在德国，情况愈来愈乱。自从老威廉③死后，俾斯麦的地位就

２５１ ８３ 致弗·阿·左尔格霍布根（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３日）

①

②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２８页。——编者注

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加·杰维尔《资本的进

化》。——编者注



开始动摇，庸人就不再信任掌权的人了。年轻的虚荣心很重的傻

瓜，是第二个老弗里茨①，而且是更加伟大（开玩笑），他希望自

己一身兼任皇帝和首相。一些极端的反动分子、教士、宫廷容克

竭力唆使他反对俾斯麦并挑起冲突，而同时小威廉②则叫所有的

老将军都退休，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再有三年，一切指挥权都将

落到那些无耻的家伙手里，而军队就会落到耶拿１５０那种地步。俾斯

麦看到了这一点，正是这一点可能迫使他很快发动战争，特别是

如果这个微不足道的布朗热占了上风的话。那时将会出现很妙的

情况：法国和俄国的联盟将迫使法国人放弃任何革命，因为否则

俄国将反对法国。可是我希望，我们将避免这种情况。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８４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可能派做得很恰当——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来说都很恰

当。１５１我曾经担心他们会同意参加，而同时提出一些表面看来并不

３５１８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２日）

①

② 威廉二世。——编者注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重要但却完全足以把全部事情搞乱的附带条件来。幸亏他们看来

过分热衷于曾一度选择过的途径，即在财政方面利用他们在市参

议会中的地位。这次他们给了自己以致命的打击。

至于市参议会的五万法郎，他们大概是会弄到手的，你们阻

止不了这件事。让他们用这笔钱去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吧，这无

关紧要，因为巴黎市参议会的全部钱财不足以炮制一次社会主义

者代表大会，除非是要引人发笑。

德国人已经作了足够的让步，更多的让步他们是不会作的。荷

兰人遭到了可能派直接的攻击，瑞士人和丹麦人同德国人一块走，

比利时人分裂了，因为，如果布鲁塞尔人用你们的话来说在心里

同可能派一致的话，那末，佛来米人则要好得多：问题仅仅在于

使他们摆脱布鲁塞尔的影响。在此以前，他们把他们的对外政策

完全交给布鲁塞尔人去管，这次就完全可以改变了。

最糟糕的是，在这决定性的关头你们却没有一份报纸。罗凯

先生是一个往水里扔钱的白痴。他舍不得一天花三十五个法郎而

同那个唯一能够使他的报纸获得成功的编辑部分手了，而现在的

编辑部每天耗费他十倍于三十五法郎的费用。１５２但是无论怎么说，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最不利的时刻。

如果象我从您的信中所推断的那样，你们邀请同盟６９参加代

表会议而不邀请这儿的联盟６８参加，这就犯了一个错误。应当是要

么双方都不管，要么双方都邀请。首先，联盟就其作用来讲无疑

比同盟更重要；其次，这样做就给了他们一个借口，说什么整个

代表会议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安排的。海德门当着你们大家

的面是不会使你们受到损害的；相反，虽然他在代表大会的问题

上承认自己是可能派在这里的代表，但是不久以前他还不敢在自

４５１ ８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２日）



己的报纸①上为他们辩护；他甚至还骂他们，虽然骂得很婉转；而

了解这一切的伯恩施坦是会把他约束在很恰当的范围之内的。但

是，召集代表会议成了德国人的事情，而李卜克内西象往常一样，

总是在某种一时冲动的刺激之下采取行动——或者放弃行动。

我将把您的信转给伯恩施坦，以便在星期四出版的那期报

纸②上加以利用。我还要趁这次邮班给李卜克内西写一封信——

所以就此结束。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但愿它将使您摆脱现时

的困境。

代我拥抱劳拉，但愿她的伤风已经痊愈。

祝好。

弗·恩·

８５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２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敬爱的博士先生：

请原谅，您本月５日的信我今天才有可能回复。从德国来了

一家人到我这儿做客，因此没有一分钟的空闲。

这么说，在大学中的不幸遭遇之后在出版方面又遇到了不

幸１５３。这和１８４２—１８４５年１５４完全一样，您现在可以想象当时我

５５１８５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２日）

①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正义报》。——编者注



们的情况。不过，从那以后我们毕竟还是前进了一些，官场的阴

谋虽然和当时一样恶毒，现在毕竟没有走得那么远。

如果您去找迈斯纳，那只要直接提我好了。如果他将来问我，

我愿尽力效劳。但是我知道，在通常情况下，他原则上不接受小

册子，如果他以此为借口，我并不感到奇怪。

但我还想向您提一点建议：您给在这里见过面的卡尔·考茨

基写一封信（维也纳第四区刺猬巷１３Ⅰ），看他是否可以帮忙让

斯图加特的狄茨接受这个稿子。此外，或者写一封信给慕尼黑的

亨·布劳恩博士，看他是否能给您介绍某个出版商。

如果您想从我这儿得到在帝国国会会议期间拜访倍倍尔、李

卜克内西或者辛格尔的介绍信，我愿意给您。

如果您的作品不太长，可能考茨基会拿去给《新时代》。１５５

您现在住在多罗西娅街。我在１８４１年时也在那儿住过
１５６
，在

南边，弗里德里希街东边一点。现在那里的一切可能有了显著的

变化。

我也很高兴地按时收到了您１月１８日的来信。我希望，您在

信中提到的写作计划正在实现。当然您应该先稍微观察一下这个

对您来说是新的世界。如果那里的记者是一些和这里的人有同样

气质的人，那您很难躲开某些免不了要见到的、而又不大想见的

熟人。

我看到过《议会委员会关于榨取血汗的劳动制度的报告》，有

厚厚两大本（附有证词），我想，您未必想研究它们吧。要是您想

先知道一下内容，那末您在帝国国会图书馆可以找到，任何议员

都可以给您弄到。如果您有兴趣仔细研究这个报告，我愿意把它

寄给您。

６５１ ８５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２日）



致衷心的问候。有便请把新情况告诉我。

您的 弗·恩格斯

８６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１日 ［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你们两人——您和倍倍尔——都是对的；问题很简单。

在海牙１４０曾经决定：如果可能派不接受已经提出的条件，比利

时人和瑞士人将发起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并将发表一个反对可

能派的联合声明；这次代表大会将在９月底召开。

这个决定被通过时，如果您不在场，那您的德文翻译博尼埃

在场，他一定知道这件事。比利时人明确宣布同意这样做。

如果现在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发起开会，那末你们的组织将负

责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全部筹备工作，因此你们将具备你们所

需要的一切，但是要稍微耐心一点。

如果你们的一些小组也象可能派的小组那样不讲情理，结果

使可能派取胜，那就怨你们自己吧。问题在于要使可能派的代表

大会成为泡影。这件事进行得很顺利，只要你们的性急病不把全

部事情弄糟。

可能派已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是错误的。现在你们应当注意，不

要摆出一付想要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发号施令的架势，从而

使自己也处于这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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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人应当或者是服从，或者是自己揭露自己——我请求

你们不要给他们以有利的借口，使他们得以摆脱困境。如果比利

时人不服从，这绝不意味着一切都完了，——起码我认为是这样；

只要你们不因鲁莽从事而把自己的事情弄糟就好。

无疑，你们的代表大会不能在７月１４日召开，否则你们只能

自己单独开会。我不来讨论在这个或那个日子开会的好处，但是，

这个问题在海牙显然已经最后决定了，而且你们无论怎样做都不

能改变这个决定。

在谈判中不可能要什么得到什么。至于德国人，他们也不得

不在许多方面作出让步以保证联合行动。请接受向你们提出的建

议吧；这实质上就是你们有权要求的一切，如果你们不犯错误，这

将导致把可能派从国际工人运动中排除出去，并承认你们是值得

与之保持联系的唯一的法国社会主义者。

错误在于没有把海牙会议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的副本正

式交给您。但是，如您所知，在国际会议上出现这样的疏忽并不

是第一次。

祝好。

弗·恩·

附上《正义报》一份。

我们正在起草一个答复，以便向英国人揭露可能派的阴谋。１５７

你们看，我们正在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如果你们和可能派一

样固执的话，那这一切将毫无结果。

８５１ ８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１日）



８７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现在查明，在海牙１４０曾经达成如下协议：如果可能派不服

从，那比利时人和瑞士人这两个中立国家的人将召开代表大会；并

将发表一个反对可能派的联合声明；代表大会将于９月底在巴黎

召开。

伯恩施坦告诉我，他把这件事通知您了。我也认为，发生这

样重要的事情而您一无所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据伯恩施坦说，

即使您不在场，博尼埃是出席的。

现在，如果我们希望事情有个圆满的结局，那就完全有必要

使所有的人都服从已经通过的决定。

你们完全可以把召开大会的发起权交给比利时人和瑞士人；

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不由会议所在国的社会主义者来专门邀请，也

完全可以召开。毫无疑问，代表大会的实际组织工作和筹备工作

将掌握在你们手中，这应当使你们感到满意。如果你们要求更多

的东西，你们就根本不会有任何代表大会，而可能派将从斗争中

获胜：他们将在全欧洲的注视下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那时它将

是今年唯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如果这个问题还要讨论的话，我倒倾向于您的意见，即这次

代表大会应当同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哪怕冒着同他们干

９５１８７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３日）



一场架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但是别人都主张这次代表大会在９月

召开，并且已经通过了这样的决定。不应当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

如果你们坚持己见，你们就不得不独自召开代表大会，成为欧洲

的笑柄而使可能派大为高兴。

另一方面，我写了一封信给倍倍尔说，他无权向你们提出最

后通牒，无权说这样的话：如果比利时人自食其言，我们就将不

受约束，将不出席代表大会。我还说，德国人承担了义务，不能

这样退回来了，比利时人的退缩（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这我们

还不知道）并不解除其他人相互之间的义务。倍倍尔是一个头脑

很清醒的人，我有一切理由推断，只要你们不制造这种新的困难，

不力图重新审查已经在海牙通过的决定，他是会改变主意的。

事情安排得非常好，而可能把事情搞糟的只有你们。

甚至假定比利时人会退缩；那时代表大会将由瑞士人单独召

集，既然他们是受其他各国的委托进行活动的，那保证会获得成

功。

但是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使比利时人脱身出来或给他们以食言

的借口，即你们法国人在行动中违背海牙决议而且首先反对这些

决议。如果你们同意这些决议，我几乎可以肯定比利时人也会服

从这些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派将被孤立，归根到底这是我

们的主要目的。

我们对《正义报》的攻击所作的答复①（自从《社会民主党人

报》搬到伦敦来以后这种答复就有必要了）已经印出来了，我趁

这次邮班按印刷品给您寄去六份，其中给劳拉、龙格和瓦扬各一

０６１ ８７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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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星期一它将在伦敦全城散发并将在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会议上

传播，而且要寄到外地去。但愿可能派先生们和海德门先生将记

住它。

您一定看到了《正义报》上的攻击性文章１５８，我好象已经把这

篇东西同上一封信一起寄给您了。

总之，我再重复一遍：要放理智些；要严格执行已经通过的

东西，不要弄得使你们最好的朋友都不能支持你们，要互相让步，

要把在海牙所获得的阵地当作一个起点，当作从敌人那里夺得的

第一个阵地，并且当作将来获得成功的基础。但是不要把别的国

家肯定不能忍受的东西强加于它们。请您相信，你们已经打赢了

一半，如果你们现在还是打输了，那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过错。

祝好。

弗·恩·

８８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说在８月召开代表大会。可是您知道，代表会议１４０决定在９

月底召开代表大会。我再一次告诉您：如果你们背离大家在海牙

同意的东西百万分之一毫米，那就给了比利时人以退缩的借口，在

这种情况下，正如倍倍尔告诉您的，一切又会成为悬案。我愿意

说服德国人去促进比利时人，但是我只有在肯定知道你们法国人

１６１８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５日）



象所有其他人一样真诚地承认代表会议决议的情况下，才会采取

行动。否则他们会对我说，而且说得有道理：你怎么能要求我们

为那些不尊重已经承担的义务的人去遵守义务呢？

因此，或者是你们召开在海牙决定的那种代表大会，或者是

你们根本没有代表大会。当我确信你们巴黎人真诚而无保留地同

意已经通过的决议的那一天，我就能够而且会采取行动的。

问题不在于８月好还是９月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

提出这个问题就会让可能派赢得一局。

至于布朗热，我本人几乎确信，你们不得不容忍他，而罗什

弗尔这个傻瓜如果不变成十足的坏蛋，就会又被放逐到喀里多尼

亚，作为给他的酬劳。法国人不时地犯波拿巴热，而且这次比上

次还更厉害。他们一定会自食其果，这是一个历史规律，而且他

们大概会在自己的大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自食其果的。这就是历

史的讽刺！让全世界看看法国跪倒在这个冒险家面前纪念革命节

的壮丽场面！

毫无疑问，他会在金融贵族身上开刀的，但只是为了偿付他

为建立独裁所欠下的债务，只是为了犒赏他那一帮人。而金融贵

族的钱是不够的。正如马克思说到布斯特拉巴５４一样，他必须盗窃

整个法国，以便用这些钱来购买整个法国。１５９至于你们，他会把你

们压得粉碎。

至于战争，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可能性。否则我会完全

不理睬法国这位太太的任性。但是这场战争将卷入一千万至一千

五百万士兵，仅仅为了供养这些士兵就会造成空前的破坏。这场

战争将使我们的运动遭到暴力的普遍的镇压，使所有国家的沙文

主义加剧起来，归根到底使衰竭现象比１８１５年之后的反动时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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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厉害十倍，而反动时期是建立在伤尽元气的所有各国人民极度

贫乏的基础上的。与所有这一切对比，这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革命

的希望却极小，——这使我感到可怕。对我们德国的运动来说尤

其可怕，这个运动会被暴力破坏、镇压、扼杀，而和平却能使我

们取得几乎是肯定的胜利。

法国在这次战争期间将不可能进行革命，否则会使自己唯一

的盟国俄国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让联盟国家把自己粉碎。最微小

的革命发动都将是对祖国的背叛。

俄国外交界会多么高兴地发笑啊！

祝好。

弗·恩·

８９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知道，黑格尔说过：一切败坏的事物都有解释败坏的好的

理由１６０。你们巴黎人正在不遗余力地证实这句话。

情况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者报》停刊以后，你们党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

你们引退了，在外国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看来，你们已经死亡了。

这完全是你们的工人的过错，他们不愿意阅读和支持党曾经有过

的最好的机关刊物之一。但是，既然他们断送了你们同其他国家

３６１８９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７日）



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联系的报纸，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自食其果。

可能派独自占领了战场，他们利用了你们给他们造成的局势，

他们找到了朋友——布鲁塞尔人和伦敦人，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他

们在全世界面前以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代表自居。他们成功地

将丹麦人、荷兰人、佛来米人拉入了自己的代表大会。而您知道，

为了消除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费了多大的力气呵。

现在德国人给你们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让你们体面地重新登

上舞台，而且可以让欧洲一切有组织的政党都承认你们是法国唯

一的社会主义者，并愿意同你们保持兄弟的联系。人家为你们提

供机会，以便一举消除你们自己的一切错误、一切失败所造成的

后果，恢复自己的地位，这种地位就你们的理论水平来说是你们

应该享有的，但由于你们的错误策略而被玷污了。人家为你们提

供一个有一切真正的工人政党代表参加、甚至有比利时人参加的

代表大会，使你们能够孤立可能派，以至他们只好拼凑伪代表大

会。总之，人们给你们提供的比你们在自己造成的处境下有权指

望的要多得多。可是你们是否就用双手抓住这个机会呢？完全不

是！你们的行为就象宠坏了的孩子，你们讨价还价，得寸进尺。好

容易劝说你们接受了大家一致的意见，你们又提出附加的要求，从

而使大家为你们争得的一切都有丧失的危险。

对你们来说，重要的就是要使代表大会开成——而且就在巴

黎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家会确认你们是得到国际公认的法国唯一

的社会主义政党；相反，要使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成为伪代表大会，

尽管他们的大会凭借７月１４日①这个日子，凭借秘密基金可能热

４６１ ８９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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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一番。其余都是次要的，而且是次要又次要的。你们要重新站

住脚，必须使你们的代表大会开成。至于在资产阶级公众眼里，把

代表大会看成失败，那也无关紧要。为了恢复自己在法国的地位，

你们必须首先取得国际上的承认并使可能派遭到国际上的谴责，

等等。人家在为你们提供这些条件，而你们还噘嘴！

我已同您讲过，我认为从对法国的效果来看你们选定的日期

比较合适。但当时在海牙１４０就应把它提出来。即使您在决定性的时

刻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一切都在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那也不

是别人的过错。我认真地向倍倍尔阐述了您的理由，请他认真考

虑。但我又不得不补充了一点，照我的意见，代表大会无论定在

哪一天，一定要保证召开；任何危及大会召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您不会不知道，如果你们重新提出日期的问题，势必引起无休止

的争论和纠纷；即使能够在不召开另一次代表会议（这样的会议

肯定开不起来）的情况下就新的日期达成协议，那末要大家都同

意７月１４日的日子，恐怕得到１０月底才有希望做到。

而您还以十足的巴黎人的天真口吻对我说：人们焦急地等待

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确定！要知道日期已经确定为９月底

了！正是这些“等待着”什么什么的“人们”，现在要改变这个日

期，重新挑起争论！“人们”只好等别人了解这些“人们”自己提

出的新建议，讨论这些建议，然后就此达成协议，如果这种协议

有可能达成的话！

“还等待着比利时人的抗议。”但要提抗议的不仅是比利时人，

大家已经决定共同提抗议①。要不是您要求改变代表大会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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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而使一切重新成为悬案，也许这个抗议已经安排好了。而只

要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那什么都做不成。

还是接受别人为你们提供的东西吧，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一

点：战胜可能派。不要使代表大会的召开受到威胁。不要使布鲁

塞尔人有借口，使他们得以摆脱困境、借故推托和玩弄阴谋；再

也别搅乱大家已经为你们争得的一切。你们不可能取得你们所要

的一切，但你们能取得胜利。德国人为你们尽了一切努力，别使

他们灰心失望，无法再和你们共同行动。收回你们改变开会日期

的要求吧！办事要象成年人那样，而不能象宠坏了的孩子那样，既

要吃蛋糕，又要蛋糕不咬掉，——否则，我担心大会根本开不成，

而可能派会讥笑你们，而且笑得有道理。

祝好。

弗·恩·

我写信给倍倍尔当然是说你们接受海牙的一切决议。不过，他

会说，您最后会使一切重新成为悬案。

我没有找到伯恩施坦，因此只好等明天才能把瑞士的地址寄

给你们。

我们的小册子①在这里开始发生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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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４月１日（圣俾斯麦

日）１６１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如果代表大会这件事没有什么别的好处，那对于我锻炼耐心

却是极好的一课，这方面的品格我是很欠缺的。一个困难刚要排

除，您又制造出新的困难，而且还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我又

问了伯恩施坦，对他的话我可以完全信赖，他再一次向我担保：在

您不在场时没有暗中通过任何决议。您以为有些东西别人要瞒您，

这种想法是荒唐的。即使您偶尔不在，但博尼埃在那儿，而且用德

语讲的他都听得懂。在没有什么新的根据以前，我还是认为，博尼

埃是了解情况的，完全可以向您汇报。不然真是见鬼了，他在那儿

干什么？我还不止一次提醒您注意，博尼埃对情况十分清楚，或者

说，应该十分清楚，而您对此从未作过回答，更没有提出异议。

这些无谓的争吵会有什么结果呢？只会使任何大会都开不成，

只会让布鲁斯先生之流以胜利者的姿态炫耀于全世界。

我很理解，德国人不愿意同受警察保护和支持的可能派发生

拳头和棍棒的冲突，也不愿意被头脑简单的巴黎人当作“普鲁士

人”和“俾斯麦分子”来殴打，巴黎人和所有大城市里的人一样，

在十个对付一个的情况下是很勇敢的。从拉萨尔派那个时期，我

们就切身体验到，同勾结警察和政府的敌对党派打架，是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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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
１６２
——而这种事情在我们自己国内就发生过。在喊一声“普鲁

士人”或“俾斯麦代理人”就足以煽动无知的、渴望廉价地表现

自己爱国主义的人群起而攻之的地方，德国人对进行类似的斗殴

表现犹豫，那你们绝对不能责怪他们。虽然我个人认为，大会在

７月召开，影响会比在其他任何时候大得多，但是，我没有权利对

李卜克内西或者倍倍尔说：如果他们同意这个日期，将不会遇到

这种危险。

你们知道，无论如何，你们的代表大会在７月份召开是不可

能的事。你们越是坚持就越不会成功。多数人反对你们，如果你

们想和他们合作，就必须服从。你们什么都要，结果是什么也得

不到，抓得太多将一事无成。因此你们要想一想，德国人、荷兰

人、丹麦人完全可以不开代表大会，但你们却不行，你们需要召

开这样一个代表大会，否则就有从国际舞台上消失多年的危险。

如果你们有一张哪怕是很小的报纸，能表明你们的存在就好

了！在其他国家，最弱小的党也有自己的周刊，而你们却没有任

何东西可以证明你们的存在，可以作为你们同其他同志保持经常

联系的手段。这是因为你们要么办日报，要么就什么也不办，现

在在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莫非你们又想犯同样的错误吗？要么得

到一切，要么什么也得不到吗？那好吧，你们将什么也得不到，而

且谁也不会再谈到你们，半年后，布朗热将会做完其余的事，把

你们和可能派全都收拾掉。

我不知道，安都昂在国会除了提抗议之外还做过什么。根据

他的观点来看，他也不会干别的事。

激进派发疯了，想用诉讼案来除掉布朗热，１６３认为普选（尽管

这是那么愚蠢）的进程将会随着一场政治案件的判决而改变，这

８６１ ９０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１日）



是极其愚蠢的。不过，你们一定会得到你们力求得到的可爱的布

朗热。而社会主义者将成为第一批牺牲者。要知道第一个执政官

应该是不偏不倚的，他每敲榨一次交易所，就要给无产阶级套上

一个新的枷锁，以保持平衡。要不是存在战争威胁的话，这个新

阶段会很有趣，——它倒不会持续很久，但少不了有些笑料。

祝好。

弗·恩·

９１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９年４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除了你给我的几封信外，我这里还有你给博尼埃和爱德的信。

我从这些信中看到，同往常一样，当谈论到问题时，我们就

发生严重分歧。

你这样事后“讲礼貌”，现在只会引起英国人发笑。

你建议法国人在一定条件下设法同布鲁斯派达成某种协议，

也就是转过身子去挨人家一脚，这种建议当然引起法国人发怒。我

们（小册子①是根据我的倡议写的并且几乎全部由我校订）揭示了

可能派的真面目，指出他们是一些从机会主义派即从财阀的爬虫

报刊基金１６４中得到经费的人，从而使相当一部分英国人看到了故

９６１９１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４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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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他们隐瞒的事情，你对此表示愤慨。你的建议和愤慨只有在

下列情况下才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你想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甚

至在你们挨了可能派一脚以后，还要去做由德国党承担风险的小

小交易。如果这符合实际情况，那我丝毫不为我从中阻挠而痛心。

所有这些，同你认为爱德似乎应当发表编辑部短评，换句话

说，也就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用德文发表英国人不容易懂

和不能理解的短评来回答《正义报》一样，证明你既完全脱离法

国的条件，又完全脱离英国的条件，而是根据过时的材料和臆想

的情况来作判断的。其实，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你那里根本得

不到有关的报纸，而且你也不是经常和英法两国比较著名的活动

家（我指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通信。所有这一切，爱

德比你知道得清楚得多，你最好是向他了解情况，而不是拿一些

他比你知道得多而且应当知道得多的事情来教训他。

小册子不仅是我们所能给予你们的最大的帮助，而且是绝对

必要的，我希望在你或者辛格尔来到这里时能够向你们说明这一

点。

有一点是肯定的：下次代表大会你们可以自己组织，我不参

与。

拉法格把海牙代表会议的决议寄给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

发表，而在你们遭到可能派的侮辱性的拒绝以后，发表这个决议

绝对必要。１６５我坚决地唾弃礼节，而且毫不担心，除你以外还有谁

会抱怨这种做法。

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那末任何改变已经通过的决定的

做法都会给达成协议造成新的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将提出另一个

日子。譬如，关于８月１０日的日子会拖到１０月１０日才能谈妥。

０７１ ９１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４月４日）



你们在这方面提出什么建议是没有好处的。我只是希望，这一切

烦恼（为了这件该死的事情，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摸第三卷①

了），终究会得出一点有用的结果。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见到的所有其他人。

你的 弗·恩·

我完全理解，你们想避免同可能派打架，尤其是避免在当局

至高无上的许可下，在可能派得到警察保护的情况下打架，那样

一来，法国人将把你们当作“普鲁士人”来殴打，以感谢你们从

１８７０年以来对法国的维护。这一点我向拉法格说得是够清楚的②。

９２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９年４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没有料想到，昨天给你写信，今天就能够向你证明我的正

确。

我们的小册子③在伦敦发行两千册，在外地发行一千册，而且

多亏杜西，我们的小册子正是在那些需要的地方发生了影响，好

象炸弹爆炸，把海德门—布鲁斯阴谋的密网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

１７１９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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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而且是正中要害。这里的人们一下子看清了事情的真相，认

为是海德门对他们无耻地编造了关于代表大会、关于法国社会主

义政党、关于德国人和关于海牙会议经过１４０的谎言，对他们隐瞒了

最重大的事情。海德门正好想拉拢的工联中的那些反叛的进步分

子１６６，现在都来向爱德请教，并且都要求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在海

德门自己的营垒里，即在社会民主联盟６８里，也产生了反对派，可

见，我们的小册子已经动摇了可能派唯一可靠的同盟者——社会

民主联盟。结果就是这里随信附上的海德门将在《正义报》上发

表的简直毫无作用的回答１６７，这一回答准备向他过去的无耻腔调

的反面退却。海德门还从来没有这样可耻地退却过，这篇文章会

使我们取得新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报》一举在伦敦赢得了尊敬，

而在别的时候做到这一点恐怕要有几年时间。现在人们不是骂我

们，而简直是一再请求不要开成两个代表大会。

这样，爱德将回答说，他只能以个人名义讲话，但认为自己

有权说，如果可能派现在还能立即无保留地接受海牙决议，那末

联合也许还有可能，而他也将乐于促进这一联合。

可能派从西班牙也得到坏消息：在马德里，一切都掌握在我

们手中，他们在那里的代表惹利干脆被轰走了。只有在巴塞罗纳，

他们在一个工会中还有点希望。比利时人看来也比可能派预料的

更为固执，因此很可能，最近这个使可能派的主要后备力量发生

动摇的打击，会使他们变得好商量一些。为了趁热打铁，你最好

尽可能一字不差地转抄附上的给爱德的信１６８并立即寄给他。同样

的信我也寄给倍倍尔，并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必须尽可能一字

不差，因为任何一句为这里条件所不允许的话，都会使我们失去

利用这封信的机会。以后这些信件可能发表。问题是要迫使海德

２７１ ９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４月５日）



门按我们的精神去影响可能派；如果这一点能做到，那末他们无

疑就会减少要求，而统一代表大会也将得救。

这一切我今天已经和爱德商妥。

现在根据我昨天的信①，你又可以说我是欧洲最粗暴的人了。

你的 弗·恩·

“亲爱的爱德：

我很高兴地听说，社会民主联盟表现出和解的趋向。但是，由

于可能派摒弃海牙各项决议，我们不得不独立行动并召开代表大

会，这个代表大会将向一切人开放并将有最高的权力决定内部事

务方面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并且不可能

中断。

如果社会民主联盟真的希望联合，它现在也许还可以促进这

一联合。也许为时不晚。如果可能派毫无保留地接受海牙各项决

议，那也可能出现这种联合，但是要快，因为在已经遭到一次拒

绝以后，我们不可能再长久地拖延下去。

我在这里不能代表德国党讲话，因为党团没有开会，我更不

能代表所有其他出席海牙会议的团体讲话。但是我乐意答应：如

果可能派在４月２０日以前向比利时代表沃耳德斯和安塞尔书面

表示无条件承认我们所丝毫不能让步的海牙各项决议，那从我这

方面说，我将采取一切办法使大家联合起来并出席在认真遵守海

牙各项决议的情况下由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

你的 威·李·”

３７１９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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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２０日这个日期很重要，因为在２１日召开比利时全国代

表大会１６９以前必须作出决定。

随信还奇上一份《社会主义者报》的剪报１７０，美国人在这个问

题上完全赞成爱德。

公布海牙决议恰恰在这里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关于海牙决

议，海德门曾经散布过弥天大谎，而海牙决议只限于提出不言而

喻的要求，这一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９３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刚去看了博尼埃，我们讨论了形势。

正如我所预料的，你们要求改变大会日期，引起了普遍混乱。

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报刊上声称：今年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几乎

没有希望，最好是明年在瑞士召开。瑞士的报刊热烈支持这一主

张。倍倍尔似乎对这么多困难已经感到厌烦，准备把一切都交给

李卜克内西去处理。而比利时人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他们两人

都不表态。

好在比利时人的秘密，我们已经知道了。安塞尔是个老实人，

他写信给伯恩施坦说：比利时人要把海牙通过的决议１４０提交他们

４月２２日在若利蒙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审议。而他们的全国委员

会只有在代表大会授予全权后才开始行动。这就是这些可爱的希

４７１ ９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



鲁塞尔人对国际行动的理解。

事情很明显。这样做，布鲁塞尔的可能派可以赢得整整一个

月的时间，去和巴黎的可能派勾结起来搞阴谋；在若利蒙的代表

大会上，他们将提出布鲁斯及其同伙的一项建议，内容是作出一

些在目前形势下或多或少令人可笑的让步；比利时人将接受这些

让步，并且建议其他人也满足于这些了不起的慷慨的让步。既然

群众什么时候都赞成和解，而那些小民族想代表大会想得发疯了，

荷兰人、丹麦人，甚至瑞士人、美国人，还有，谁知道呢，也许

包括李卜克内西都会表示同意联合，会同意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９年在

巴黎召开，否则到１８９０年要重新去瑞士，并且闹得头昏眼花。因

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放弃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召开反可能派的代表

大会的意见占上风的话，那可能派就赢了，而所有的人，可能只

有德国人除外，都会倒向他们一边。

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对您说过，你们什么都想要，就有什么

也得不到的危险。

现在还有挽回局势的一线希望，我们把它紧紧抓住了。

我对您已经说过，我们的小册子①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反叛的工联会员委员会给伯恩施坦等人的

信１６６。他们虽然倾向于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但还有疑虑。社会民主

联盟６８中也有造反的人，不然的话，海德门也不会写出上星期六发

表的那篇文章②。可见，我们已经动摇了可能派的后备力量，现在

要扩大战果。

５７１９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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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在《正义报》上写了一篇文章①，鉴于该报的调子比

较缓和，他以个人的名义表示，达成协议也许为时还不晚，既然《正

义报》如此殷切地希望达成这样的协议，那它就应当敦促可能派无

保留地接受海牙各项决议，但是要快，在下列两点上不能有任何让

步：允许所有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但须经代表大会批准；承认

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对这两点应当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

可能派立即接受，那他就是为促成共同的协议尽了力量。

星期一晚上，伯恩施坦和杜西去见海德门，面交了这个即将

发表的答复。他们趁此机会告诉他，关于国外的情况，他们比他

更清楚，而对英国情况的了解也丝毫不比他差，因此他休想拿惯

用的诡计来欺骗他们。他们告诉他说，如果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的

话，那末参加我们的大会的，除了德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瑞

士人以外，还有奥地利人、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罗马尼亚

人、美国人以及侨居西欧的俄国人和波兰人。他们还告诉海德门：

他们完全知道，他就法国形势等问题散布的谎言已被我们揭穿，因

此他个人在这里的处境是十分狼狈的。他们觉察到，在好些问题

上，他的可能派朋友欺骗了他。临走时，他们表示相信海德门会

尽力促使可能派让步。

我们还收到了李卜克内西的来信②，他保证，只要可能派在４

月２０日以前无保留地承认海牙各项决议，他就促成和解。我还在

等倍倍尔的信，我们将利用这些信。李卜克内西在信里还说，无

论如何，在基本的两点上，我们丝毫不让步。

海德门说，可能派担心就在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被赶出去。

６７１ ９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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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①

我们是这样击破布鲁塞尔人的阴谋的：我们一开始就讲明白，

妥协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可能派同意，——那我们就完全战胜了

可能派，攻下了他们的阵地，迫使他们屈服，永远打破了他们想

以独一无二的被公认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身分出现的野心。你

们现在万事具备，剩下的由代表大会去解决，只要你们能够如博

尼埃告诉我们的那样，从外省派遣大批代表来参加代表大会。或

者是可能派拒绝，——那我们就掌握了优势，让全世界看到我们

为和解做到了仁至义尽。那时一切犹豫不决的人们都会站在我们

一边。不管李卜克内西如何，我们将于秋天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

因为各地都不会有动摇了。

现寄上两份报纸，上面载有关于代表大会的文章，您可以从

中看出，我们作了多大的努力。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可能派自己的代表大会来打垮他们，那就

最好了。

李卜克内西曾经设想，他能不顾布鲁斯、抛开布鲁斯、越过

布鲁斯而同可能派和解！这简直是想把勃斯多尔夫当作首都，统

治整个世界！

代我拥抱劳拉。她好吗？没有生病吧？

祝好。

弗·恩·

７７１９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

①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９４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从不怀疑，你们这些勃斯多尔夫的野蛮人毕竟是一些好人，

我甚至可以说，好到不能再好了。

你们的海牙代表会议１４０显得愈来愈滑稽可笑。有一项决议是

关于如果可能派拒绝那应当如何处置，对此拉法格和博尼埃（他

在这里）一无所知，另一项决议是关于各项决议要保密，拉法格、

博尼埃和爱德也一无所知。这真是一种独特的主席团和奇怪的秘

书处，在它们的领导下才能够发生这类情况。所以，凡是我们所

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也无从保密。

不言而喻，在可能派拒绝之前应当什么话也不要讲，而情况

也正是这样。但是在可能派拒绝以后，就必须立即发表意见。如

果你由于一些意外的情况象通常一样倒霉，并且你们之中也没有

第二个人来纠正这个疏忽（而拉法格把决议寄给我正是为了要把

它们发表出来），那真见鬼，我们就有不可推诿的义务——特别是

在这里现有情况下——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而且又严重失礼。

你们的共同抗议①如果还能出来的话，那影响会完全不同于

我们的小册子②。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抗议呢？究竟是

８７１ ９４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７日）

①

② 《一八作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５７—１５８页。——编者注



谁该死地阻碍着你们呢？你和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个抗议或者

是永远出不来，或者是半年后过时了才会出来。

你计划从勃斯多尔夫发出一些道义上的规劝来挫败可能派，

计划越过布鲁斯同他们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不过，我

们对可能派的“谩骂”也无法阻止你去实现这种幻想。其实你能

够用各种方法向这些先生们证明你没有过错。只要和你通信的这

些先生们还打着布鲁斯的旗帜在行进，他们就要对他的阴谋负责。

当这些阴谋被揭穿时，人们认为这只能对你有利。如果按布鲁斯

的指使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和美妙的，那他们是没有任何

理由去反对他的。

爱德在小册子中完全是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而且他贯彻的

是一条和报纸①上相同的路线，如果说爱德这样做是大大助长了

检察官的声势，那末报纸本身对你们来说就比小册子危险得多了。

无论如何请你给这里的人们写一些东西，这样他们会或者是反对

你们，而不是捍卫你们，或者是更好一些，会就此罢手。既然你

们脚下的基础那样不稳固，那就请首先把各种各样的国际代表大

会等等抛弃吧。

至于施累津格尔的事１７１，我们见面时还要谈谈这个问题。我还

没有见到这本东西，但是不能够就此对这件事丢下不管，不能够

容许在你的名字庇护下出现类似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广告，

而你又不提出抗议。在这件事情上，我究竟将不得不采取一些什

么措施，这当然要看这本胡搞出来的东西的内容本身。

肖莱马从星期六起就在这里了。他和琳蘅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９７１９４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７日）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你给爱德的信①不会用了。如果你能以同样的精神给李写一封信，

那就更好。

说一件有趣的事：上星期五爱德参加了这里有教养的社会主

义者举办的社会主义晚会１７２。晚会上悉尼·维伯先生（他是工人大

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也反对马克思的价值论）对他讲：在英国，

我们社会主义者一共才两千人，而我们做的事情比德国七十万个

社会主义者还多。

９５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李卜克内西过两个来星期要到这里来，那时我要和他谈谈施

累津格尔的事。最重要之点我已经向他指出了。请您把这本东西

给我寄来，这里弄不到这类书，而我不愿意处在这种状态：人家

胡说什么我都得不加争辩地接受。

至于施米特，我建议他把稿子寄给你，看你能不能给以安

排。②施米特渐渐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没有任何希望在

大学任教了，他在哈雷因为是叛教者而遭到拒绝８６（这所贵族大学

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莱比锡又因为是社会主义者而遭到拒绝，瑞

士人则请求看在上帝分上饶了他们。现在他打算刊印自己的学位

０８１ ９５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５６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７３页。——编者注



论文。讲坛社会主义者
１７３
说，他的论文写得太马克思主义了，这样

是不行的，而且出版者也很少。施米特倾向于我们完全是独立的

见解，没有受到任何鼓励，尽管我甚至还多次间接地提醒过他；他

之所以倾向于我们，纯粹是因为他不能反对真理。在目前情况下，

这一点应当归功于他，同时他表现得很勇敢。

现在问题在于，我不能看他的稿子，并给以评价。他试图回

答我在第二卷序言中提出的问题８７。我暂时不能发表第三卷的内

容，这就妨碍我直接参与此事。因此，我这次对你丝毫也不能有

所帮助。

他——施米特——在柏林从事新闻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这

会产生什么结果。无论如何，他表现出来的理解力和毅力，大大

超过了我的预料。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说来，他是非常迟钝的，但

是，归根结底，这一点在德国并不是很重要的。

希望路易莎能顺利地坚持最后一个半月，然后再休息。①这一

次该死的巴黎代表大会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简直是乱七八

糟！我和爱德尽可能互相帮助，杜西则帮助我们两个人，否则就

更是一蹋糊涂了。

你的中尉②还没有来，但肖莱马还在这里。天气非常好。今天

尼姆和我去海格特③，闲逛了三个小时。不过该吃饭了，邮班是五

点三十分截止。

我们大家向路易莎和你问好。

你的 弗·恩·

１８１９５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安葬马克思的公墓。——编者注

卡尔·考茨基的弟弟弗里茨·考茨基。——译者注

路易莎·考茨基曾在助产士训练班学习。——编者注



９６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４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看到，“度申老头”１７４今天早晨大发雷霆，他甚至把所有没有

完成工作的人统统叫做蠢货。这个可爱的青年人最好是好好地看

一下自己的周围，并扪心自问：那些断送了三个《平等报》和一

个《社会主义者报》１７５从而结束了你们党在国际范围内的存在（因

为一个既不能向其他政党发表看法、也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政党，

在其他政党看来就会是不再存在了）的人，配享什么样的称号？

暂且不谈这个。那末，难道您没有看到，比利时人的行为１６９不

是给你们恢复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吗？现在只要你们愿意，不是就

能够在你们认为最合适的日子（７月１日、７月１４日或８月１

日）来召开你们的代表大会吗？只要你们的行动跟上，只要你们

是代表一个准备负担必要经费的党（这是不言而喻的），那在这方

面采取行动不是还一点不晚吗？

我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不会再劝告您不采取行动了，您有权

利发牢骚，因为错误是由各方面造成的。这是昨天的事。今天他

给我写信说，荷兰人想效法比利时人，向两个代表大会都派出代

表。德国人将不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尽管奥艾尔和席佩耳发

表了相反的意见（博尼埃答复了他们两人）１７６；倍倍尔主张向你们

的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并建议你们的代表大会在８月份召开。但

２８１ ９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３０日）



是，为了通过最后的决定，需要使议员们集合起来
１７７
，而这在５月

７日帝国国会召开以前是不可能的。

你们在此以前已经等待相当久了，现在不能再等到５月７日，

因为结果不肯定。所以，我将写信给倍倍尔，说你们现在大概将

根据自己的考虑去行动，万一你们所选择的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

对他们不完全合适，请他阻止通过仓促的决定。

德国人的慎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几天以后，对巴门—

爱北斐特的一百二十八名社会主义者的骇人听闻的案件就要进行

审理。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扬言，在一百二十八名社会主义者判罪

之后和帝国国会闭会之后，他准备指控党的所有议员是德国分布

很广的秘密的社会主义团体的中央委员会。１７８这是到目前为止所

能预料到的对我们最危险的打击。起诉中有一条是，在维登１７９

和圣加伦
１８０
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点早在五、六个星期之前我

们就知道了，由于怕给这种起诉以新的借口，倍倍尔的活动停止

了。    

荷兰人表现会怎么样，鉴于纽文胡斯在海牙１８１的态度，我还存

在某些怀疑。

伯恩施坦认为，如果两个代表大会将同时召开，这就足以造

成一种必然导致这两个代表大会联合的气氛，特别在外国代表中

是这样。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您自己去判断。不管怎样，如果发

生这种情况，你们的代表大会很容易地会同另一个代表大会联合

起来，即根据那个代表大会全体成员的邀请，并且在每个代表大

会分别检查了代表资格证之后联合起来。如果你们自愿同意按照

民族原则进行投票，那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就有了保证。

伯恩施坦还告诉我，《社会民主党人报》将不顾议员先生们的

３８１９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３０日）



意见，在德国尽一切可能为你们的代表大会进行宣传。他说，人

们时常要求我执行独立的政策，使他们能够拒绝承认被看作是他

们的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我这一次也将使他们感到满意。

这自然可能引起议员们正式的不同意，但是距离这种情况还很远！

因此，我的意见是：召集你们的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确

定你们在当前情况下认为最合适的日期，拟定召开代表大会的呼

吁书，呼吁书将由劳拉译成英文，而我将很高兴地把它译成德文。

这一切我们要忙到下一周。如果在这个时间内将有其他一些消息

会引起细节上的变动，那我们还有时间来进行。应当把一切都安

排好，使你们的呼吁书在下周末就印成法文，并立即散发出去。我

将寄给您一些必要的地址。英译文和德译文我们将在这里印好。一

旦确定了召开代表大会的确切日期，辩论就将重新开始，而我们

将使辩论激烈地开展起来。

在你们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中，你们应当强调，代表

大会拥有最高权力，你们提出的议事日程纯粹是暂时的。还应当

提出选派代表的原则，譬如一个地方小组选派一名代表——这自

然要由代表大会随之予以批准。如果外省小组各派一名代表，那

巴黎小组就要有三名或四名代表，这在其他的人看来将是不言而

喻的事。你们可以提出明确的原则，让别人发表意见。

开始工作吧！你们今后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足够你们

做好一切工作。就让你们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是调和的吧

——可能派是不会吝惜诺言的，对这一点你们利用愈充分愈好。你

们完全有权利讲，当存在着一线希望的时候，你们曾向别人的一

切要求作了让步，但是现在你们完全有权利表现出首创精神。为

了不给可能派提供幸灾乐祸的口实，你们要尽量委婉地提一下比

４８１ ９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４月３０日）



利时人的背叛行为。无论如何，这一次比利时人显然陷入了难堪

的地位。将来他们就再也不能欺骗任何人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９７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昨天我的信①寄出以后，伯恩施坦收到了李卜克内西的来信，

信中写道：

“在目前形势下，只有法国人采取行动，造成既成事实，才能挽救代表大

会。让他们把代表大会开起来吧，因为比利时的决议１６９使得海牙代表会议
１４０

的与会者不可能采取共同行动，除非得到德国人、奥地利人、瑞士人（丹麦

人等等）的同意，然而由于时间紧迫，要事先保证得到他们同意已经不可能

了。

代表大会应当在可能派开会的同一天（７月１４日）召开，并完全遵守海

牙规定的程序。在说明确定７月１４日这个日期的理由时，要明确指出，这决

不是要和另一个代表大会竞争，而是一如既往地期望团结的感情将迫使两个

代表大会一起召开。”

这就太蠢了。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结果，但这样说出来等于

给了可能派一张王牌，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条件。你们本来满可

以这样说，两个代表大会平行召开，也许自己就能解决一切争端。

“当然，应该同时简略地叙述一下当前的形势和最近发生的事件（特鲁瓦

５８１９７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代表大会１０６、波尔多代表大会
１１４
、关于联合的谈判、代表会议，等等）——

但不要同可能派展开任何论战。

其次，必须说明：我们请其他国家的工人小组和社会主义小组在我们关

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上签名以示同意，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无法事先

征得他们的同意。

如果不造成既成事实，那就不会有代表大会；比利时的决议把主动权还

给了我们的法国朋友。一旦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大家就会出席代表大会。”

瞧！李卜克内西就是这么个人。他善于作出大胆果断的决定，

但只是在他自己把事情搞得无法收拾之后才这样做。

然而，除了上面指出的那一点，我还是同意他信上所写的。在

你们的邀请书上，你们应该说得尽量客气，这不妨碍你们去说明：

你们所以要另外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可能派拒绝承认代表大会

拥有充分的完全的最高权力。

看了李卜克内西的这封信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可犹豫的

了。干吧，召开你们那些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如果可能的话，让

这些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去参加随之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你们的呼吁书一出来，我们就开始做鼓动工作，首先支持你

们的代表大会，然后设法说服那些我们无法阻止去参加可能派代

表大会的代表（比利时人和其他人）坚持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召开。

既然你们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就不要迟疑了，一天也别浪费。

如果我们在星期一甚至在星期二早上收到你们的呼吁书，那就送

《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工人选民》也会刊登的。尽管比利时

人的卑鄙行为对我们危害极大，但只要你们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

一确定，这里也许还有些事情可以做。

祝好。

弗·恩·

６８１ ９７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日）



９８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现在，事情在顺利进行。倍倍尔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李卜克内西和我已经商量好了，请拉法格和他的朋友们于７月１４日立

即召开代表大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既然两个代表大会将在同一

天召开，会议就不可能分开举行，而将越过可能派联合起来。

我想，你们现在也都会感到满意……只要法国人一发表召开大会的呼吁

书，我们就公开吁请德国人选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指出选派代表最好的

方式〈在德国法律的条件下〉①。同样的意思我已写信告诉奥地利人，还将通

知丹麦人和瑞士人。我想，这样做我们能剥夺可能派，——无论如何，他们

的计划将彻底失败。”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我刚从伯恩施坦那儿回来，没有遇到他。

他收到了李卜克内西的明信片，李卜克内西在明信片上说：你们

可以用“他们的名字”作为你们的代表大会的支持者。“他们的名

字”大概是指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权利

代表德国党讲话。我没看到这张明信片，但我不在时，博尼埃曾

来过，他对尼姆讲了同样的情况。

希望明天早上能得到您的几句话，这样我可以告诉倍倍尔说

你们正在行动，再给他打打气。

７８１９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日）

① 尖括号内的话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顺便提一句，里昂来信及其辩认结果
１８２
，别忘了退还给我。我

不能让这些工人得不到回音。

现在你们有好几种地方报纸，从中选择一种作为你们代表大

会期间的通报，注意将它和你们所有的刊物一起寄给各个党１８３。下

面我先给您几个地址，其余的以后再寄去。

代我拥抱劳拉。等这该死的代表大会让我腾出手来，我就马

上给她去信。

祝好。

弗·恩·

奥·倍倍尔——德国德勒斯顿—普劳恩高地街２２号

威·李卜克内西——德国莱比锡—勃斯多尔夫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丹麦哥本哈根罗马街２２号

斐·多梅拉·纽文胡斯——荷兰海牙马六甲街９６号

《人人权利报》编辑部——海牙罗赫芬街５４号

《工人报》编辑部——丹麦哥本哈根南森斯街２８号Ａ

《平等》编辑部——奥地利维也纳六区古姆彭多夫街７９号

《工作者报》编辑部——罗马尼亚雅西市盐场街３８号

《正义报》编辑部——伦敦东中央区维多利亚女王街１８１号

《工人选民》编辑部——伦敦东中央区天文巷１３号

《公益》编辑部——伦敦东中央区法林登路１３号

亚·赖歇耳律师——瑞士伯尔尼

亨利希·舍雷尔律师——瑞士圣加伦
海牙会议１４０的两位代表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伦敦西北区肯提希镇路１１４号

《人民报》编辑部——美国纽约３５６０号信箱

《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美国纽约东第四条街２５号

（待续）

８８１ ９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日）



  美国人（德国人）
１４
不顾可能派和海德门对他们的劝说，仍然

表示支持你们，反对可能派。如果他们及时收到你们的呼吁书，我

相信他们会支持你们。但是，一般说来，他们随便哪个代表大会

都会去参加的。

《工人报》是彼得逊和特利尔办的激进反对派的报纸，彼得逊

在巴黎时认识鲁瓦奈和马隆，但从那以后变化很大；特利尔是我

的《家庭的起源》一书的译者。从策略上考虑，您最好不寄给他

们任何东西，除非也同时寄给温和多数派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

人报》。１８４

派往伦敦的代表
１８５
（好的）普·克里斯坦森的地址是哥本哈根

罗马街９号。

比利时人：根特，商场，《前进报》（编辑部）。安塞尔（爱

·）也是这个地址。根特人在若利蒙代表大会１６９上声明：只要可能

派还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就不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无产阶

级》上的报道通篇都是可能派的谎言。

９９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上午收到了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１８６，非常高兴。正

如你说的那样，时间不能再拖了，保尔看来是义愤填膺，他曾使

我担心会造成无休止的一系列官僚主义的困难和拖延。现在，既

９８１９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７日）



然已经采取了如此迅速而坚定的行动，一切都好办了。呼吁书写

得短小精悍，需要写的都写进去了，没有多余的话。我所能挑出

的一点毛病，就是最好在呼吁书里写上：由于时间仓促外国人的

签名未能收到，有外国人签名的第二份呼吁书将随后发表。此外，

我希望，关于社会主义同盟６９已事先同意海牙决议
１４０
的消息是有

事实根据的，而不是出于误解，因为如果他们自己否认这一点，那

就麻烦了。至于要他们签名，我们应该了解莫利斯给保尔的复信

的内容，这样就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否将呼吁书译成英文，下面由保尔写上：“英译文无误

——保尔·拉法格”。保尔是否授权我在我要译的德译文下面也这

样写？然后我们马上在这里印刷，并且成千份地散发出去。只要

你们需要，也寄几份给你们。

浪费时间完全是由李卜克内西造成的，他把自己看成或者想

象成国际运动的中心，他过于相信能够带来联合，所以让比利时

人牵着鼻子走了六个星期或者八个星期。甚至现在他还确信，只

要他在巴黎一出场，联合就接踵而来了。但是现在还不算太迟，所

以浪费的时间还没有真正浪费掉。在这段时间内使大批外国人同

意了法国人所希望的日期，最初他们是反对的，如果规定这个日

期时没有做这些准备工作并且违背了他们的愿望，他们肯定会有

保留的。实际上，谁也没有因为李卜克内西的行动而受害，受害

的只是我们这里一些人，我们开始了战斗，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

后来完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因为这里由我们鼓动起来反对可能

派代表大会的工人们寄出的信件，从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

以及德国人那里得到的是极不肯定、非常含糊的答复；没有人能

够告诉他们说有另外一个代表大会，结果他们便落到斯密斯·赫

０９１ ９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７日）



丁利和海德门手中。好吧，等英译文呼吁书一出来，我们必须重

新开始，但愿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是，如果保尔认为，我们在英国这里可以强迫人们接受这

样一种法律上的虚构，说可能派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因而他们

的代表大会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算数，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说

博尼埃给《工人选民》写信１８７是干了一件蠢事，因为这封信不是从

那个观点出发的。这件蠢事应由我来负责，因为信是我写的，博

尼埃不过是签了名。可能派可能完全象保尔说的那样，我也是相

信保尔的，但是，如果保尔要我们公开宣布这一点，那末他首先

就应该公开证明这一点，而且要在代表大会问题提出之前。我们

的人不但不这样做，反而搞了一个害了自己的沉默抵制，把全部

舆论阵地让给了可能派。不管怎样，去年秋天在伦敦，比利时人、

荷兰人、丹麦人以及一些英国人已经承认可能派是社会主义者。１０５

一个至今在巴黎还没有一份报纸可以使人们听到其声音的党所发

布的开除命令，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是不可能也不会被世界

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我们同这里的人们谈话时，一定要用他们懂

得的语言，如果象保尔要我们所做的那样去谈话，就会使我们自

己陷于荒唐可笑的境地，而且到伦敦哪一家报馆，都会被人家赶

出来。保尔非常清楚，可能派在巴黎是一支力量，虽然我们的巴

黎朋友们完全可以不理睬他们，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也不能否认

７月１４日会有两个对抗的代表大会召开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对这

里的人们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不分党派由法国的工人和社会

主义者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干了一件蠢事，而且是撒了一

个弥天大谎，因为保尔很清楚，巴黎的工人，就算他们是社会主

义者吧，大多数也是可能派。

１９１９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７日）



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做法继续为代表大

会努力，而不去理睬别人的挑剔。在这方面我一点事还没做，可

是已经有人挑剔起来了。不过对这种情况我已经很习惯了，我还

是要认为怎么对就怎么做。

最妙的是，在这两个代表大会召开后过三个月，布朗热完全

可能成为法国的独裁者，取消议会制度，以营私舞弊为借口清洗

法官，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可笑的议院，把马克思派、布朗

基派和可能派统统消灭掉。到那时，我的美丽的法国—— “你自

讨苦吃！”①

再过半年，我们可能会遇到战争——这完全取决于俄国。俄

国现在正忙于大量的财政业务以恢复自己的信用，在未完成以前，

它是无法参战的。１８８在这场战争中，比利时和瑞士的中立将首先完

蛋，如果战争真的大打起来，那末我们唯一的前景就是，俄国人

被打败，然后起来革命。法国人只要同沙皇结盟就不可能起来革

命——否则将是叛国。如果没有革命来制止战争，任其打下去，那

有英国参加（如果英国参战）的一方就会胜利。因为，这一方可

以在英国帮助下切断对方从国外来的粮食供应而饿得他们坚持不

下去，现在整个西欧都需要粮食。

明天将有一个代表团（巴克斯、杜西和爱德华）到《星报》社去，

对上星期六发表的关于代表大会的一篇文章１８９提出抗议，这篇文

章可能是海德门和斯密斯·赫丁利趁马辛厄姆不在时塞进去的。

尼姆和我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２９１ ９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７日）

① 莫里哀《乔治·唐丹》。——编者注



１００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为了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我东奔西走，写许多信，没有功

夫做别的事。真是吃尽苦头——除了各方面的误会、争吵和烦恼

以外，没有别的，而且归根到底这一切不会有什么结果。

海牙代表会议１４０的参加者受了比利时人的愚弄。本来决定，只

要可能派表示拒绝，立即发表抗议并召开对抗的代表大会（应由

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一起来做）。但是比利时人什么也没干，对一切

来信硬是不作回答。最后找了一个拙劣的借口，他们说这件事要

提到他们４月２１—２２日的全国代表大会１６９去审议！在这以后，其

他人更是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李卜克内西通过瑞士人同一些可能

派搞起阴谋活动来了，而他正是应该把联合搞成功的人）。于是，

可能派用他们的宣言控制舆论，这时候，我们不仅保持沉默，而

且在一些犹像不决的英国人问到对抗的代表大会情况如何的时

候，只给予含糊的答复。这种狡猾的政策最终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甚至在德国人们也起来造反，奥艾尔和席佩耳则要求我们去参加

可能派的代表大会。１７６这终于使李卜克内西睁开了眼睛；我和爱德

·伯恩施坦告诉法国人说，他们现在不受约束了，可以按他们最

初设想的在７月１４日同一天召开代表大会①，在这以后，李卜克

３９１１００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８２页。——编者注



内西才写信把同样的意见告诉了法国人。这样，法国人的希望实

现了，但他们完全有理由指责李卜克内西的拖延和阴谋，并要所

有德国人对此负责。

但是，在这里因李卜克内西这样自作聪明而受害最大的是我

们。我们的小册子①象晴天霹雳，证明了海德门一伙是撒谎者和骗

子手。一切都对我们有利，如果李卜克内西负起他的直接责任，让

比利时人迅速采取行动，或者不去管他们，而自己同其他人进行

磋商，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召开代表大会，或者让法国人召开代表

大会，那末这里的群众是会站在我们这边的，而社会民主联盟６８也

会离开海德门的。但是不干这些事，却只是一味地劝说什么需要

等一等。可是，既然这里工联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象领导人

所希望的那样，不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呢，还是违反他们的愿望

仍然派代表（而代表大会的性质是完全次要的问题，问题在于是

不是参加国际运动），那末十分清楚，人们会跟那些知道干什么的

人走，而不跟那些不知道干什么的人走。这样，我们又失去了刚

刚赢得的很好的阵地。除非发生奇迹，那就谈不上哪怕有一个有

影响的英国人会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

伯恩施坦刚才在这里，到邮班快截止时才走，耽搁了我的时

间，所以只好就此停笔。

威士涅威茨基没来我这里，不知他们有什么要求。

你的 弗·恩·

４９１ １００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

① 《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编者注



１０１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们一直称你们为“所谓的马克思派”，没有用过别的称呼，我

不知道除此之外该怎么称呼你们。如果你们另有同样简短的名称，

请告诉我们，在适当的场合我们也乐意使用。但是我们不能用“集

合体”１９０，这里的人谁都不会懂的，也不能用“反可能派”，你们听了

同样会不乐意，再者，这个名称恐怕不确切，因为太笼统。

昨天杜西大概已把您给《星报》的信退还给您了。《星报》在

前一天就已经有了杜西翻译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所以

您对这个文件的介绍，就毫无发表的可能了。

我们需要有打上巴黎邮戳，直接寄给《星报》的巴黎来信，来

驳斥可能派在星期六和星期二那两天报上的种种诽谤：布累靠布

朗热派出钱当选，瓦扬充当了布朗热派的同盟者，等等。１９１我觉得，

这一点你们可以很好地做到，丝毫无损于你们作为法国社会主义

的独一无二的天主教会的新地位。

《星报》是一份工人读得最多、唯一向我们开一点门的日报。

马辛厄姆在巴黎时由阿·斯密斯当他的向导和翻译，斯密斯把他

交给了布鲁斯及其同伙。这些人把他控制起来，抓住不放，用苦

艾酒和维尔木特酒把他灌醉，他们就这样把《星报》拉到了自己

的代表大会一边，要他相信他们的全部谎言。如果你们要我们在

５９１１０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



这里为你们做些工作，那就请帮助我们多少恢复一些我们对《星

报》的影响，向它指出：它被引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实际上是

布鲁斯及其同伙让它撒了谎。为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抗议这些

文章的信件由巴黎直接寄给它。否则，它总是会对我们说：巴黎

没有人提抗议，可见这是真实的。

除了《星报》以外，我们只有《工人选民》，这是一张很不出名的

极其令人可疑的报纸，是靠来路极其秘密因而非常可疑的经费维

持的。当然，对你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英国这里发表一点东西，您、

瓦扬、龙格、杰维尔、盖得，总之，你们全体要连珠炮式地向《星报》

提抗议。如果你们听凭我们孤立无援，那末，要是没有一张报纸提

起你们的代表大会，要是这里人们把可能派看作法国唯一的社会

主义者，而把你们看作一小撮阴谋家和笨蛋，可别怨天尤人。

三个月来，杜西和我几乎完全在为你们奔忙；靠了伯恩施坦的

小册子①，我们赢得了第一仗，但是李卜克内西的无所作为和犹豫

动摇，迫使我们一个一个地退出我们已经夺得的全部阵地。目前，

当我们被迫转入防御，甚至有失去我们原有阵地危险的时候，看到

法国人也抛弃了我们，我们心情是很沉重的，然而只要法国人适时

地写出几封信，即使每封只写几行字，就能发生极大的影响。在这

个对你们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时刻，如果你们硬要放弃在英国报

刊上发表意见的一切机会，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当然，这对我将

是一个教训，我将重新搞我已经扔下了三个月的第三卷②。这样，

即使代表大会一无所获，我也可以聊以自慰。

代表们的食宿问题正在设法解决，很好，——这是倍倍尔来信

６９１ １０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

①

② 《资本论》。——编者注

《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编者注



告诉我的，这十分重要，因为七月的巴黎简直将会象个蚂蚁窝。

我们将把劳拉的英译文①印出来。至于德译文，已经在《社会

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伯恩施坦在末尾（邀请书的第三条）修改了

一句话，原话对德国人来说太危险了。请把需要大家签名的大会通

知书的法文本寄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这样，他们好向你们指

出，为了不致在法律上招来麻烦，哪些段落他们不能赞同。否则，你

们就有得不到德国人签名的危险。等接到倍倍尔的消息后，我再在

这里印刷德译文，并把他建议修改的地方预先告诉您。

近来在可能派的报纸上见不到拉比斯基埃尔的名字了，莫非

他也属于不满者１９２之列？可能派内部开始瓦解，对我们当然是件可

喜的事，但是我们的进攻和代表大会的召开可能促使他们重新联

合起来。无论如何，可能派内部的瓦解毕竟还没有达到足以影响

他们的外国同盟者的程度。

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至于费里的政变１９３，未必能成功，因

为在１８８９年士兵是拥护布朗热的，而且在程度上大大超过在挫败

麦克马洪政变１９４时对共和派的拥护。可爱的布朗热不至于愚蠢到

为了高等法院事件而诉诸武力，但这并不证明在直接违背宪法的

情况下也是如此。不经过斗争，费里是不会放弃其直接或间接的权

力的，对此我深信无疑。但这样做是冒风险的。

祝好。

弗·恩·

７９１１０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

① 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编者注



１０２

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３日左右于伦敦］

由于劳拉给你的信没有加封，我便附上我这封信１９５。我希望今

天晚上能在赛姆那里见到你。

１０３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在情况正在好转，并且在顺利地发展，你们的人在巴黎不

要对我们试图帮助他们而做的事情那么神经紧张行不行？谁也没

叫他们去同《星报》辩论，或写长篇反驳文章。但是，假如瓦扬

给《星报》写信说：“在贵报第……号上，根据可能派向你们提供

的声明，你们断言，我……（如此这般，见５月７日《星报》①）。

我没有时间，你们也没有篇幅让我详尽地反驳那些胡言乱语。我

只要求你们允许我在贵报下一号上说明，这是卑鄙无耻的诽谤”

（或者类似的话）。

８９１ １０２ 致爱·马克思－艾威林（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３日左右）

① 见本卷第１９５页。——编者注



再假如布累选举委员会的司库、主席或秘书写信说：“贵报第

……号等等声称：布累的竞选是由布朗热派出钱支持的。作为布

累委员会的主席（或者是别的什么职务），我知道我们能够支配的

这一笔数目很小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全是来自工人的捐款。因

此，我声明，可能派对你们所作的上述断言是可耻的谎言”如此

等等。

再加上其他人也这样写一些，那会大大加强我们对《星报》施

加的影响。

尤其是现在。今天早晨的《星报》登了保尔的邀请书１９６——这

样做恐怕是为了找借口不刊登有全体签名的正式呼吁书。反正过

一两天伯恩施坦还要用这个文件（抄件随信寄来）去试探试探

他①。爱德华和博尼埃今天上午见到他了，他答应明天登博尼埃的

一封信，并且请博尼埃于下星期一吃饭，届时博尼埃一定会设法做

他的工作。你看现在铁还有点热，只要巴黎能够帮我们打上几锤，

还是可能锻造好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打，那末很快就为时过晚了。

你说巴黎委员会②将依靠它的许多呼吁书进行工作，并说这

比给编辑写信要好。的确是这样，不过，之所以需要给编辑写信，

目的正是为了让编辑收到呼吁书时把它们发表出来。如果除了

《工人选民》以外，我们不能在任何报上发表呼吁书，那所有这些

呼吁书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只有《工人选民》一家报纸注意它，那

也许是弊多利少。

同马辛厄姆的谈话有一部分讲的是英语，博尼埃听不懂，所以

我还不知道全部情况。不管怎样，我希望你能明白，守住我们一开

９９１１０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４日）

①

② 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编者注

《星报》编辑马辛厄姆。——编者注



始所取得的阵地，使《星报》能继续登载我们的消息，我们的这个作

战计划是唯一可行的，并不象我们巴黎的朋友们所想象的那样荒

唐。我们知道，《星报》社对于外界公众这种连珠炮式的来信是会非

常重视的，在当前情况下，这样做尤其重要，因为正象你自己所了

解的那样，可能派、斯密斯·赫丁利和海德门异口同声地在马辛厄

姆耳边大喊，说什么整个事情不过是马克思一家的私事。

我已给倍倍尔写信，要他给丹麦人和奥地利人写信，请他们

把签名的事抓紧，并通过丹麦人去对瑞典人和挪威人做工作。他

担心在即将到来的节日期间在巴黎会找不到吃住的地方，我也叫

他放心。倍倍尔从来未见过比柏林更大的世面（他在这里只住过

几天，而且受着很好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些事，是有点土里土气

的。全体签名的呼吁书发表得越快越好，对这里的人们来说，那

将是最有效的了。

我相信你们在巴黎的人们有一切理由感到满意。他们得到了

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有很多时间来做每一件事。可是，他们为什么

对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这样地急于进行报复？为什么对别人给

他们提的每一项建议都不高兴？为什么明明没有困难却偏要去寻

找困难并且象约翰牛似的发牢骚？当然了，法国人欢乐的性格还没

有完全消失——让他们再变成法国人吧，胜利的道路就在他们面

前；遭到失败的是我们这里的人，但这并不就是定局了，而且，正如

你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在尽一切努力继续战斗下去。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００２ １０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４日）



１０４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的通知书草案１９７，我和伯恩施坦一起讨论过了，现将我的意

见寄上。此外，你们说特鲁瓦代表大会１０６代表了整个法国工人阶

级，这显然与事实相矛盾，会遭到外国人的反对和拒绝，何况这

根本没有必要。你们的命令消灭不了可能派，也剥夺不了他们在

巴黎的多数地位。

我已把呼吁书的英文本寄发各周刊，明天将送发给各种日报、

伦敦的激进俱乐部４１、各社会主义组织以及关心这个问题的有影

响的人士。

这些就将近一千份了，杜西还要五百份，此外，苏格兰的凯·

哈第要五百份。地址和包装纸都准备好了，明天全部发出。这样，

星期六晚上，在俱乐部、工会等组织开会的时候，便可以散发。

《星报》刊登了博尼埃的信①。

克拉拉·蔡特金在《柏林人民论坛》上写了一篇很好的文

章②；要是三个月以前我们对事实就有如此清楚的说明，那对我们

会有很大的好处。伯恩施坦明天去见马辛厄姆，将很好地利用这

篇文章。他还要利用第十三选区的事件１９２，尽管在《平等报》的文

１０２１０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６日）

①

② ［克·蔡特金］《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中的分歧》。——编者注

沙·博尼埃《巴黎代表大会》。——编者注



章里看不出其重要性，但是她①已把事件的全部细节告诉了伯恩

施坦。

全国委员会将不设在巴黎，是非常正确的。既然外省是你们

的力量所在，那末正式的领导机构就应设在那里，而不应设在巴

黎。再说，外省作用超过巴黎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明天，艾威林的新剧本将首次公演。尽管他没有立即征服公

众，但是评论界在研究他，甚至那些迄今一直以沉默抵制来对待

他的人也不例外。

我故乡的矿工罢工（矿区离巴门二、三里约）是十分重大的

事件。１９８不管其结果如何，它毕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过去一直进不

去的禁区，从现在起将使我们在选举中多得四、五万张选票。政

府惊恐万状，因为任何采取激烈行动，即现在普鲁士说的《ｓｃｈｎｅｉ

－ｄｉｇｅｓ Ｈａｎｄｅｌｎ》〔“果断行动”〕（其实这是奥地利的说法）的

做法，都会造成类似１８７１年巴黎那样的流血周１９９。从此以后，全

德国的矿工都属于我们的了，这可是一支力量。

至于布朗热，但愿您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小丑玩的把戏遭

到了失败２００。但是……

邮班截止时间到了！

祝好。

弗·恩·

我将写信给丹尼尔逊。②

２０２ １０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６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３５页。——编者注

克拉拉·蔡特金。——编者注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２１日

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有法国各工业中心的二百多个法国①工团的代表参加的波尔多代表大

会和有代表法国①整个工人阶级和革命社会主义的三百个工人团体和②社

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的特鲁瓦代表大会决定，国际博览会期间在巴黎召开

全世界无产者都得以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者高兴地

欢迎这个决议，他们满意地感到他们将有可能共聚一堂，并在威胁着各文明

民族的严重事件的前夕共同达成协议。

资本家邀请富人和掌权者到国际博览会来欣赏和赞叹一番工人的劳动

产品，而工人却在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最大财富之中陷于贫困境地。我们，社

会主义者，致力于解放劳动，消灭雇佣奴隶制和建立一切工人不分性别和民

族一律有权享用他们的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社会制度，我们邀请这些

财富的真正生产者７月１４日在巴黎同我们聚会。

我们号召他们缔结兄弟公约③，这项公约能把各国无产者的努力集合在

一起，从而加速新世界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缔结公约”的说法可能造成困难。德国人被禁止有任何组织，

而现有的违法存在的组织被看作秘密团体。因此，应当避免任何

包含正式组织的概念的措词。请号召他们表示自己的声援，公开

显示出兄弟的情感以及您想到的一切，只是别请他们成立正式的

组织，或者成立如英国法学家们说的内容相似的东西。

我还觉得，要有一个好的结尾，这里还欠缺一两句话。

３０２１０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恩格斯在这里划了一道。——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划了一道并打了问号。——编者注

这两个字是恩格斯加的并打了问号。——编者注



你们可以通知将在文件上签名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有关会址

等等的细节以后由巴黎委员会通知。说了那么多娓娓动听的话，再

稍微说得枯燥些也无妨，这样看起来更切实一些。

１０５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附上英文本呼吁书二十五份。

您什么时候能把辨认字迹的里昂来信退还给我①？我不愿对

法国工人采取不理睬和不礼貌的态度。

既然《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人民报》已经发表了德译

文，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印单行本了。再说，究竟用哪种文本好呢？

（１）法文本说：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和丹麦社会主义者……预

先表示同意将要通过的决议。

（２）英文本说：社会主义同盟的威·莫利斯和丹麦人如何，如

何；

（３）柏林翻译的德文本（大概是李卜克内西翻译的）说：社

会主义同盟和丹麦人表示歉意，而社会主义同盟预先表示同意决

议，等等（根据这一说法，丹麦人看来并不同意）。

既然可能派在巴黎有德国朋友，在这里有英国朋友，那就不

４０２ １０５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７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８８页。——编者注



会没有人把这些出入预先告诉他们。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但愿

不发生这样的事。不过，现在您可以看到，如果出一个新的通知，

用 “整个法国工人阶级”的名义讲话，各种译文又是各不相同

（因为可以肯定，李卜克内西又会在德文本上把它改掉），那会造

成什么结果。

明天将把一百份英文本呼吁书寄往美国。

《星报》尚未登载呼吁书。伯恩施坦昨天没有找到马辛厄姆。

艾威林的剧本的演出比我预料的更成功。这是一个写得很出

色的草稿本，不过结局象易卜生的剧本那样，没有解决冲突，这

里的观众对此不习惯。继这一剧本之后演出的，是贝比·罗兹和

另一个人用英文译得很活的埃切加赖的《职守的冲突》。后一个剧

刺激性的味道很浓，很受欢迎，尽管写得拙劣粗糙，但迎合英国

人的趣味。

祝好。

弗·恩·

１０６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寄上报纸两份：（１）《雷诺》①，该报应杜西的要求，转载了呼

５０２１０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０日）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吁书，但没有刊登签名。您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写信：

“组织委员会非常感谢贵报刊登了关于７月１４日将在巴黎召

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呼吁书。鉴于贵报没有指明任何

地址，请允许我们借贵报通知如下：来自国外的一切信件，可寄

给下面签名的委员会外事书记。顺致…… 保·拉法格

巴黎郊区勒－佩勒镇 ５月——等等”，或者类似这样的东

西。

（２）《太阳》——新的激进派周刊——刊登了一则关于代表大

会的简讯，这也应该归功于杜西的影响。看看以后能否利用这份

杂志，但《星报》的影响可能给我们造成危害。

《正义报》我收到后，就给您寄去，海德门在该报上高呼胜

利，２０１他以为堵住了我们向《星报》投稿的门路，就可以使我们失

去在伦敦发表文章的一切机会。他说，您是一个可爱的值得尊敬

的人，但把自己搞得很可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施坦也

是这样。他希望我们终于会停止自己无谓的空忙，等等。

可能派在《无产阶级》（或《工人党报》？）上说，他们对丹麦

人有把握，您看到了吗？２０２伯恩施坦已去信德国，打听究竟是怎么

回事。

罗什弗尔刚离开巴黎的林荫道，就大出洋相——在日内瓦，同

老贝克尔吵架；在这里，因为挨了一记耳光，在瑞琴特街上掏出

手枪。今天治安法庭将处理此事，２０３我会把刊登有关消息的报纸寄

给您的。

祝好。

弗·恩·

６０２ １０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０日）



１０７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终于有几分钟时间给你写信。该死的代表大会和与此有关的

一切事情，三个月来把我的全部时间都占掉了。信件来往不绝，东

奔西走，吃尽苦头，结果除了生气、烦恼和争吵之外，没有别的。

好心的德国人在圣加伦１８０认为，并且从那时起就一直认为，只要他

们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就开起来了：要有光，就有了光①（让

阿德勒对你去解释这一点吧）。他们认为，自从他们解决了自己的

内部纠纷以来，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充满了爱和友谊、和平和一致，

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代表大会的召开或者意味着屈服于布鲁斯—

海德门联盟，或者意味着同这个联盟斗争。尽管他们现在已经积

累了足够的经验，但显然他们对这一点还不完全明白。他们一味

幻想把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只要代表大会一召开），而又拒绝

采取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斗争手段，即向布鲁斯—海德门显显

厉害。对这些人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很清楚，他们只服从于强力，

而把每一个让步都看成软弱的标志。相反地，李卜克内西却要求

姑息他们，不仅大献殷勤，甚至差一点把他们捧在手上了。李卜

克内西把整个事情都弄糟了。海牙代表会议在这里被海德门称为

７０２１０７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１日）

① 圣经《创世记》第１章第３节。——编者注



ｃａｕｃｕｓ〔秘密会议〕
２０４
，因为没有邀请他（这一点本身就是愚蠢的）。

海牙代表会议要开得有意义，开得不同于秘密会议，除非是在可能

派不出席之后设法得到其他人如奥地利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等

的签名。要是这样做了，对比利时人也会有影响的。但是这件事没

有做，正如其他事一概没有做一样。海牙代表会议既是一个良好的

开端，也是整个工作的终结。比利时人在可能派拒绝后就拖延工

作，不作任何回答，最后声称要提交４月２１日自己的代表大会来

决定。１６９当时不是派人去那里促使比利时人立即回答是否同意，然

后根据回答情况指引其他人的行动，而是把这项工作撂在一边不

管。李卜克内西在瑞士发表纪念演说２０５，而当我们在这里，在对这

里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进行工作时，他却谩骂起来，说我们违反了对

海牙决议要保密的决定（在可能派拒绝以后，这种做法是荒唐的，

更何况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我们似乎破坏了他想越过布鲁斯等

人而把可能派拉到（！）我们这边来的计划，等等。受到我们激励的

英国人，即工联中的不满分子１６６，曾向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问

到我们的代表大会的情况，而得到的只是含糊不清的回答，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自然就跟那些知道要干什么的人，即跟可能派走了。

就这样拖延和动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可能派却向全世界大量散

发自己的通告，直至德国本身营垒中的人终于失去耐性，要求出席

可能派的代表大会１７６。这一点起了作用，我们在这里告诉法国人，

由于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有权采取任何行动，并且也能够

在７月１４日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在此以后经过二十四小时，李

卜克内西也提出了他以前一直激烈反对的这个计划①。他一定要

８０２ １０７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１日）

① 见本卷第１８５—１８６页。——编者注



先完全碰壁，然后才能做出大胆的决定。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机会。这里的战斗遭到了全面

失败，因为在决定性的时刻我们被弃置不顾了。那些同情我们的人

想必会庆幸他们被选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即可能派代表大会。

在比利时，通过布鲁塞尔的阴谋家，可能派实际上取得了胜利。安

塞尔一般说是好的，显然，他不想把事情搞到同布鲁塞尔人决裂的

地步。甚至丹麦人看来也动摇不定，而跟他们走的有瑞典人和挪威

人，尽管还没有多大作用，但毕竟是代表两个民族。看到李卜克内

西把德国人好端端的国际地位完全玷污了，也许部分地已经断送

了，简直叫人怒不可遏。

同奥地利人结成紧密联盟；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德国

党的分支机构；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瑞士人可以说是德国人培

养起来的；荷兰人对西方是一个可靠的联系环节；另外，德国的侨

民区遍布各地；不归附可能派的法国人几乎直接依靠这个德国联

盟；自从无政府主义出丑以来，西方的斯拉夫侨民区和流亡者也完

全倾向德国人，——多么好的地位呵！而这一切由于李卜克内西的

幻想而动摇了，他以为，只要他一张口，整个欧洲就会按照他的笛

子跳舞，而如果他不吹进军号，敌人也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由于

倍倍尔不熟悉国外事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值得遗憾的），李

卜克内西就有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如果事态发展不顺利，那是他的

过错，因为在可能派拒绝以后这段期间内，即从３月初直到４月

２２日比利时代表大会闭幕时止，他既没有采取行动（如果不算搞

阴谋活动的话），也没有公开表示意见。

但是，我认为，如果大家齐心协力从事工作，情况会好转的。如

果把丹麦人说服，那末事情就会成功，但是只有从德国，即通过李

９０２１０７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１日）



卜克内西才能够影响他们。如果在３月和４月初采取果断行动，本

来是一定会把整个欧洲吸引到我们方面来的，然而事情却弄到如

此令人纳闷的地步，真是岂有此理。可能派采取了行动，可是李卜

克内西不但自己毫无作为，而且使别人也无法行动，要知道法国人

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他们不敢通过某种决定，不敢发表哪怕一个通

告，也不敢召开一个代表大会，直到最后，李卜克内西才发觉，布鲁

塞尔人一个半月以来一直在愚弄他，同他本人完全无所作为相反，

可能派活动的影响却把他本国的德国人也争取到他们那一方面去

了。此外，还有坏蛋施累津格尔的事１７１。他，李卜克内西，诉诸感情，

说任何微小的公开行动都会使他彻底破产，会使他负债六千马克，

会使他流亡到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等待一下——至少目前我

是这样打算的——当这件事完全清楚时，然后再决定需要采取什

么措施。但是这件事对他说来简直是耻辱。在这本下流东西上有

他的名字，如果他以为能够这样轻易洗刷掉这个事实，那他就大错

特错了。请把后来出的一些给我寄来。这个傻瓜①的厚颜无耻和狂

妄自大，只有他的极端无知能与之比拟。你说得完全对，如果出版

物上没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那就可以一笑置之。

路易莎怎么样？是否还是专心致志地在实习人类繁殖②？但愿

她愉快和健康，并顺利通过最后的考试。请代尼姆和我衷心问候

她。现在她大概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我不得不戒烟了，因为吸烟对于神经，特别对于心脏有很坏的

影响，心脏在其他方面则完全正常。饮酒也不得不大大限制，因为

在目前神经失调的情况下，饮酒比平时有更强烈的反应。我在服

０１２ １０７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１日）

①

② 路易莎·考茨基曾在助产士训练班学习。——编者注

施累津格尔。——编者注



索佛那安眠药，我常到户外活动——去汉普斯泰特和海格特。这也

花去一些时间。让这个该死的代表大会快点过去，那就不必在这一

大堆报纸中翻来翻去了。我没有一点时间，即便我终于能得到一本

言之成理的书，那眼睛已经十分疲劳，不得不做些别的事。医生说，

我的眼睛永远不能彻底治好了，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经常

觉得不方便，也就是说，读书和写字都要限制时间。

杜西现正在打字。

尼姆和我衷心问候你。

你的 弗·恩·

１０８

致阿·弗·罗宾逊

伦  敦

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１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阿·弗·罗宾逊先生

汉普斯泰特路小乔治街４７号

尊敬的先生：

据悉，您现在有了一个好的职位，完全能够逐步偿还我借给您

的那二十五个先令，而您的邻居拉尔先生现在没有工作，我请您把

这些钱按周付给他，至于每周您能够付给他多少，你们可以相互协

商一下。拉尔先生和夫人得到这些钱的收据，同我本人的收据一样

有效。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１２１０８ 致阿·弗·罗宾逊（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１日）



１０９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请您快把有外国人签名的通知书赶出来吧！无论在这里或是

在任何地方，这份通知书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内容无所

谓，写得平淡也好，没有华丽的词藻也好，关键全在于签名。如果我

们在八至十天内得到通知书，那我们在这里就能取胜，否则我们会

再次吃败仗，而这次就要归罪于巴黎人了。起草一份大家都能签名

的通知书就这么困难呀！

附上《正义报》一份，上面刊登了一篇宣言２０６，它的狂怒和无耻

谎言十分清楚地表明，呼吁书１８６在这里现在已经产生影响。您知

道，社会民主联盟６８或者确切些说海德门十分明白，这既关系到可

能派在法国的地位，也同样关系到他们自己在英国的地位。当然，

我们将给予反驳。但如果我们能在自己的传单上附有外国人签名

的通知书１９７，那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公益》转载了呼吁书，莫利斯公开表示支持我们的代表大会。

伦敦代表大会１０５代表威·帕涅尔这个朴实能干的年轻工人，在《工

人选民》上说，他备有呼吁书，供愿要者索取。这是很好的收获！杜

西已经安排明天开一个会，伯恩施坦（我们这里叫他爱德，要是我

偶尔这样写，您就知道是指谁了）将在这次会上同白恩士、汤姆·

曼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工人会面，白恩士已被所在支部推选为出席

２１２ １０９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４日）



可能派代表大会的代表；有这样的人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将是

很好的，尽管我们无法使他们参加我们的大会。

《星报》还没有发表奥凯茨基的信①，但已经登了巴克斯关于

瓦扬的信②。但我们将提醒他③还有一封信。既然他想在巴黎推销

自己的报纸，我们将把他介绍给市参议会的激进社会主义者——

龙格、多马等人。奥凯茨基的信的内容是什么？他是否断然否认关

于布累接受布朗热派的钱的指控？您不知道这份日报在这里对我

们（同样也对你们）是何等重要，为了把它从海德门那里夺过来，花

了多少力气。

《正义报》的那篇宣言说，法尔雅投票赞成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这不可能！这次邮班我要去信请他写一封

我们可以发表的信。２０７不行啊！我没有他的地址。我想到的这个人

不是法尔雅，而是科芒特里的弗雷雅克。您要是能让他给我们写封

这样的信，并且快一点，那就帮了我们大忙，因为这里不能耽误时

间，否则就会失去自己的读者。

我已去信丹麦，了解拖延的原因２０８，但是我的通信人④属于激

进的反对派，而不属于领导党的温和派。因此，我们还写信告诉倍

倍尔，把丹麦人争取过来十分重要，这样瑞典人和挪威人也会跟着

过来。我们向他建议，如果那里的情况没有进展，就派一位德国人

亲自去一趟。

亲爱的拉法格，总之，快把大家签名的通知书赶出来。这是把

３１２１０９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４日）

①

②

③

④ 特利尔。——编者注

马辛厄姆。——编者注

巴克斯《瓦扬先生》。——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９９—２００页。——编者注



对方一切诬蔑和谎言压下去的唯一有效方法；而对那些还在犹豫

不决的国家来说，通知书赶在他们作出决定以前，也是极其重要

的。由于李卜克内西的不果断和拖拉，我们已经丢失了不少阵地。

您不要仿效他。我敢肯定，如果由于你们令人不解地缓慢，我们再

吃败仗，那我们在这里就有权不再忍耐下去，随你们自己去干自己

的吧。自己都不想帮自己一点忙的人，别人是无法帮助的。通知书

只要不引起反对，什么样都行，别再拖延了，立即寄给外国党。征集

一下签名，把它印好，或者为此连同英译文（由劳拉翻译）寄给我

们，以免浪费时间。只要你们大家都同意把最主要、最重要的事放

在首位，把所有无谓的争吵和枝节问题搁在一边，机会是非常好

的。不要自己毁掉自己的代表大会，不要做得比德国人还德国人。

祝您和劳拉好。

弗·恩·

现给您寄上《正义报》和《公益》。

１１０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从盖得给博尼埃的信中得知，有外国人签名的通知书１９７已

经付印。您可以在上面加上英国议会议员罗·肯宁安－格莱安。此

外，如果您星期一没有收到撤消的电报，可再加上

４１２ １１０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５日）



威·帕涅尔

汤姆·曼
——１８８８年伦敦代表大会１０５代表。

我们尚未得到他们两人的正式同意。伯恩施坦今天上午会见

了他们两人，以及格莱安和白恩士。白恩士说，他要同社会民主联

盟６８彻底断绝关系，他受不了海德门搞的那套诡计，海德门把整

个组织搞垮了，使《正义报》的发行量从四千份下降到一千四百份，

等等。白恩士虽然已由他所在的支部推选为可能派代表大会的代

表，但是他将按照我们的意思行事，如何做尚在商谈中。

请尽快把通知书的样本寄来。

祝好。

弗·恩·

稍后我们还可能征得一些人的签名。

１１１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这次邮班寄上关于同盟的报告①。《所谓……分裂》②您也要

吗？

请把您为俄国杂志写的文章２０９寄给我，我再把它寄给丹尼尔

５１２１１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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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

既然拉甫罗夫装腔作势，那就请按下列地址写信：

       苏黎世小鹿沟酸奶酒铺

娜·阿克雪里罗得

请他①为您征求维拉·查苏利奇（因为您没有她的地址）、他本人、

格·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签名。这将使我们

那位好心的折衷主义者大吃一惊。

通知书的英文本已交给承印人，明天我就可以取校样，后天就

能分发。

帕涅尔拒绝以个人名义签名，但是他同意以工人选举协会２１０

名誉书记的身分签名。

想必您已经收到他和其他成员（秦平、曼、贝特曼）的签名，因

此我没有给您发电报②，因为您自然会按他们直接寄给您的签名

的样子刊印，而不会按我的信刊印。

理由是帕涅尔将被他所在的工联（细木工）支部派去参加可能

派代表大会。他和白恩士将在大会上按我们的意思行事。甚至可

能在可能派反对他们提出的合并建议时，他们就脱离可能派，到我

们这边来。不过，这是未来的音乐２１１。

我所以催您，是因为巴黎来的消息众说纷纭，而我又不知道是

否已经就通知书的正文达成协议。现在，这里的事情也将顺利进

行。这将象晴天霹雳那样使一切人感到震惊。

你们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尤其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机关报，

而且法国每个人都已打定了主意。但是，在我们这里不仅存在着相

６１２ １１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７日）

①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编者注



当多的动摇分子，并且还要去动摇那些已经投到敌人一边的人

——这是可能做到的——，所以在这里应当发动进攻。

我想明天总可以做一些反驳海德门的事。２１２我今天为通知书

英文本张罗，四处奔波了一整天。

里昂来信我是夹在信封里的，我把它寄给您是想请您辨认发

信人的地址和姓名。１８２他们向我要几本我的作品。而您已经收到了

附有里昂来信的那封信，我在那封信中就向您提出这一请求了。

匆此。

祝好。

弗·恩·

我们一定要知道法尔雅是同意还是反对——他或许在表决前

就走了吧？２０７

１１２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６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几乎感到遗憾，你对威士涅威茨基夫妇如此认真，竟同他们

断交了。我很乐意使他们满意，让他们用他不来看我这种方式向我

表示他们的极端不满。但是我认为，是他行为不检点迫使你这样做

的。

你写信时流露的对代表大会的那种心情，我在３月中到几乎

７１２１１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８日）



是５月中这段时间也曾经有过。现在一切都奇迹般地挽回了，这可

以从寄给你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第二个呼吁书中看出来，这个

呼吁书几乎全欧洲都签了名（在今天寄出的伯恩施坦的第二本小

册子①的附录中又有增加）。

由伯恩施坦署名的第一本小册子②，正象一切有关这个问题

的用英文发表的东西一样，是经我校订过的。你可能认为应当加以

指责的那一点，从当地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特别是对可能派的揭

露，即你所认为的攻击。但是最必要的是公布海牙的决议１６５，这些

决议是海牙的那些聪明人决定保守秘密的，而且还要无限期保守

下去。幸好，无论这里或巴黎，谁也不知道这个英明的决定，所以我

们就着手工作了，因为可能派及其在这里的信徒恰恰天天利用这

些决议，散布关于这些决议的弥天大谎，等等。

在可能派表示拒绝之后，自然应当采取有力的行动。但是，本

应同瑞士人一起召开代表大会的比利时人却毫无动静。他们要把

事情拖延到他们复活节在若利蒙召开的代表大会，１６９想用那里通

过的决议来掩护自己。而瑞士人中，舍雷尔也有点迟疑，借口要在

李卜克内西的同意下，“越过布鲁斯一伙”把可能派的群众拉到我

们这边来！！李卜克内西在瑞士发表纪念演说２０５，而倍倍尔了解情

况太差，李卜克内西不在时，他不能独立行动。

这里是真正的战场。伯恩施坦的第一本小册子在这里就象一

个晴天霹雳。人们看到，他们被海德门之流无耻地欺骗了。如果我

们的代表大会立即召开，那末大家都会支持我们，而海德门和布

鲁斯就会孤立。这里工联中的不满分子１６６向我们德国人、荷兰

８１２ １１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８日）

①

② 《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编者注

《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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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利时人和丹麦人打听，但是谁也没有答复，究竟在什么时

候、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情况下召开我们的代表大会。对他们来

说，最主要的是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不管哪个代表大会都行，以

便反对布罗德赫斯特和希普顿之流。所以他们就支持已经宣布召

开的那个代表大会。

这样，我们一步步失去了这里的阵地。我们在这里激进报刊

上的阵地也大大动摇了。最后，比利时的代表大会的决定也来了，

说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两个代表大会。甚至在德国的党报上，奥艾

尔和席佩耳主张：即使为了表明不是对法国人采取沙文主义的敌

视态度，也应当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１７６总之，我认为这件事失

败了，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但是，我立即写信给法国人①（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代

表大会要和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同时在７月１４—２１日召开，否则就

不值得召开），说比利时的决定使他们恢复了行动自由，他们应当

立即在预定的日期召开代表大会。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在奥艾尔和

席佩耳的文章触动之下，现在恍然大悟，是他把事情耽误了，现

在应当迅速行动，于是他向法国人提了同样的建议②。接着发了召

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出乎一切意料之外，效果非常好，表示支

持的声明纷纷而来，而且还在不断地来。甚至在我们这里，也不

是仅仅靠声望获得成功，签名发表后到现在还在这里起作用。甚

至在这里，社会民主联盟６８（正在急剧衰败）以外的所有人都支持

我们，一部分还在联盟内的人也同情我们。要知道，伦敦郡参议

会２１３社会主义者议员约翰·白恩士和整个巴特西支部
２１４
很可能要

１２２１１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８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１８７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８２—１８５页。——编者注



同社会民主联盟决裂，或者已经决裂。他和帕涅尔（已在我们的

通知书上签名）已被推选为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会

在那里为我们起作用。

除社会民主联盟外，可能派在整个欧洲没有得到一个社会主

义组织的拥护。所以他们只得回到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方面去，而

且会牺牲一切来争取这里的旧工联，即布罗德赫斯特之流，可是

伦敦这里１１月发生的事情１０５已经使这些人够受的了。从美国来参

加他们大会的只有一个“劳动骑士”２１５的代表。

问题主要是在于：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２１６，

又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也是我大力进行工作的原因。对手还是过

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

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

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

而策略也还是过去那一套。显然是由布鲁斯写的《社会民主联盟

宣言》，只不过是桑维耳耶通告２１７的再版而已。布鲁斯也知道这一

点：他毕竟还是以同样的造谣诽谤来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而

海德门则随声附和。关于国际和马克思的政治活动的一些消息主

要是在这里的总委员会中的不满分子埃卡留斯和荣克之流传出来

的。

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结成的同盟，本来应当成为预定在巴

黎成立的一个新国际的核心；德国人如果愿意作为“第三个同盟

者”①参加的话，那就和他们联合，否则就反对他们。因此就接连

不断地召开了许多小型的代表大会；因此同盟的参加者断然宣布

２２２ １１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８日）

① 席勒《人质之歌》。——编者注



法国和英国的其他一切派别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就进行阴谋活动，

特别是想勾结巴枯宁所依靠的那些小民族。可是，当德国人在圣

加伦决议２１８后十分天真地（一点也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些什么事

情）也加入了争取召开代表大会的运动时，这样做就困难了。由

于这些小人宁愿反对德国人，而不愿同他们合作——因为觉得他

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深——，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你

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解

释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连向倍倍尔说明问题所在，也花

了很大力气，虽然可能派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并且天天都在

谈论它。在存在着这一切错误的情况下，我很少希望事情会有好

的结局，内在的理性（它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正在逐渐认识自

己）现在就会取得胜利。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象１８７３年和１８７４年

那样的事情现在已经证明不可能再发生了。阴谋家现在已经破产，

代表大会的意义（不管它是否会引起另一次代表大会）就在于：欧

洲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将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出它们的同心同德，而

几个阴谋家会遭到摈弃，如果他们不服从的话。

在其他方面来说，代表大会的意义很小。当然，我不会去那

里，我不能再长期地去做鼓动工作。可是人们又愿意再一次演代

表大会的戏，那最好不让布鲁斯和海德门导演。正好现在还有时

间去制止他们。

很想知道伯恩施坦的第二本小册子①影响如何。我希望这本

小册子是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文件。

这里的其他事情平平常常。我必须戒烟，因为抽烟对神经不

３２２１１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８日）

① 《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编者注



好。这只要花很小的力气就能办到，现在我两三天才抽三分之一支

烟。但是我想，我明年又会开始抽的。赛姆·穆尔要到非洲的尼日

尔河畔去当首席法官。下星期六，他从利物浦出发，过一年半可以

回来住半年。他要在那里翻译第三卷①。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１３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总算找到了几分钟时间可以安下心来和你谈谈。首先让我

对你盛情邀请我在代表大会期间去勒－佩勒表示感谢。不过，我恐

怕还得推迟接受这个邀请。除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有两种场合我

原则上是避开不去的，那就是代表大会和展览会。你们的“国际博

览会”②的那种喧闹和拥挤，用一句体面的英国人的话来说，对我

绝没有吸引力，至于这个代表大会，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它远点，

它会把我卷入一个新的鼓动运动中去，使我为了各国的利益，背上

一大堆可以忙上几年的任务回来。这些事情在代表大会上是不能

拒绝的，可是为了使第三卷①出版，我又不得不拒绝。我已经有三

个多月没有看它了，现在我就要打算去休假，休假前动手已经太晚

４２２ １１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

①

② 巴黎国际博览会。——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了。我也不能肯定，代表大会的一些麻烦事是否已经完全结束。所

以，今年我不会去勒－佩勒，但延期并不等于取消。今年夏天我要

到海滨一个安静的地方稍事休息，设法使自己的健康恢复到能够

吸上一支雪茄烟，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吸雪茄烟了，我最多只能每隔

一天吸大约一克的烟叶——但是我又能睡好觉了，而且适当地喝

一点酒已不再使我感到不舒服。

有点消息请转告保尔：赛姆·穆尔今晚设宴向我们告别，他星

期六乘船到尼日尔河去，他将在非洲内地阿萨巴担任尼日尔皇家

特许有限公司所属地区的首席法官，每两年可以回欧洲休假六个

月，薪金优厚，而且可以希望大约八年后回来时成为一个能够自立

的人。他主要是出于对保尔的尊敬①，才同意去当尼日尔黑人（尼

格里②尼日尔黑人的精华）的首席法官。对于他的走，我们大家都

感到很婉惜，可是，一年多来，他一直在寻找类似的工作，而这个职

位是很好的。他找到这个工作，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司法方面的资

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和前志

愿兵军官——所有这些条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是很可贵的。他将

有一个植物园，造一座气象台；他司法方面的职务，主要是惩办私

运俾斯麦的马铃薯烧酒和武器弹药的德国走私者。那里的气候比

传说的好得多，他的体格检查十分令人满意；医生对他说，有些年

轻人纯粹由于苦闷而用威士忌酒和黑人情妇来毁灭自己，他会比

这些年轻人有更好的前途。这样，等到第三卷出版的时候，至少有

一部分可以在非洲翻译出来，因为我将把校样寄给他。

回过头来谈谈我们可爱的代表大会吧。我认为这种代表大会

５２２１１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

①

② 尼格里是西苏丹的旧称。——编者注

暗示保·拉法格有黑人血统。——编者注



是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人们一定要演代表大会的戏，虽然这

种大会有可取的一面，即可以壮壮声势，有利于把不同国家的人集

合在一起，但是，当存在严重分歧的时候，这样做是否值得，是令人

怀疑的。可能派和海德门派通过他们的代表大会，竭尽全力地企图

钻入新国际的领导岗位，这就使得我们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斗

争，我仅仅在一点上同意布鲁斯的意见：这是过去国际分裂的重

演，现在它使人们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巴枯宁的信徒，打

的旗帜是不同了，但是他们的装备和策略全是老一套，他们是一伙

企图使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他们个人目的的阴谋家和骗子；另

一边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这一点，而且也仅仅是这一点，

使我对这件事情这样认真。对于立法的一些细节的辩论并没有使

我有这样大的兴趣。我们在１８７３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

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的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向世界证明，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

是“马克思派”（是他们给我们起了这个名字，他们会气疯的！），他

们被摈弃了，只有海德门去安慰他们。现在我希望不再需要我做什

么事了。

由于没有人去接近他们，他们就去投靠非社会主义的或半社

会主义的工联，因此他们的代表大会将具有和我们那个代表大会

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使得合并成为次要的问题。这样的两个代表

大会可以同时进行，而不会发生争吵。

我亲爱的劳拉，我本来还有很多话要写，可是雾这样大，我几

乎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只好搁笔，等光线好一些再写。现在邮班截

止时间到了。因此，我只有把这张二十英镑的支票附在信里，这是

保尔写信要的。

６２２ １１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１日）



至于代表大会所需要的钱，德国人应该想想办法——如果可

能，我明天就给保尔写信谈这件事。①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１４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２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先生：

万分抱歉，您４月１５日的来信我还未作任何答复。我不由自

主地深深陷入了关于国际代表大会的争论，再加那么多的工作、通

信、奔走等等事情都堆到了我身上，所以很遗憾，我把很多其他事

情都耽误了，其中就有大量的信件没有回。

为了使您不再多等一分钟，我告诉您，您感兴趣的小册子②，

从它在科伦出版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并且据我所知，在马克

思的藏书中也一本都没有。小册子在诉讼案开始前不久就出来了，

关于出版该书第二册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也可能《新莱茵报》

上登过这方面的简讯，但是该报１８４８年７月９日第一次只是登载

了出这么一本小册子的消息，而诉讼是８月５日开始的；中间这段

时间没有任何出第二册的消息，毫无疑问，它就是没有出版。宣判

７２２１１４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２日）

①

② 斐·拉萨尔《控告我教唆偷盗首饰箱，或者是犯了精神上的参与者罪行的刑事

诉讼程序》。——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２９页。——编者注



无罪以后，拉萨尔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自己的批评，因为批评的唯一

目的就是促使宣判无罪。２１９

我以极大的兴趣等待您的作品①，它的出版现在已经有了保

证。《福斯报》上关于康德的文章，我只有在今天邮班截止后才能

看，因此现在我只是衷心感谢您寄来这篇文章。

如果您将为《福斯报》撰稿，而人家要您在该报上骂东方，那我

请您只要注意《旗帜报》，在伦敦所有的报纸中，也许在欧洲所有的

报纸中（某些匈牙利报纸除外），只有《旗帜报》载有关于东方的最

好消息，并达到同俄国对东方所关心的那种程度。例如，几天前该

报首先刊登了：（１）关于重新抛出在门的内哥罗公爵统治下的大塞

尔维亚国的俄国方案的消息，这个方案现在俄国政府让泛斯拉夫

主义委员会去推行，以便今后看情况或者是亲自着手推行，或者是

再搁置一段时间；（２）关于沙皇和沙赫②秘密协议的消息，根据协

议，波斯保证今后未经俄国许可不提供铁路、航海等等的租让权，

在战争情况下则把霍拉桑交俄国人使用（也就是使他们有可能对

阿富汗进行战略包围）。有时候《旗帜报》几个月都没有登任何这类

消息，但是后来又纷纷有所揭露。这些材料是保守党、军队和印度

官僚中的反俄分子供给《旗帜报》的。

我担心，只要俄国一了结它更改债约的事１８８，从而获得它空前

未有的信用地位，那末，一方面由于泛斯拉夫主义派的推动，另一

方面由于必须让军队（军队中年轻的有教养的军官都是立宪主义

者２２０，所以比普鲁士人要强得多）有事可做并以此使军队脱离政治

阴谋活动，俄国政府就会走上战争道路。谁也不能预言，那时将会

８２２ １１４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２日）

①

② 亚历山大三世和纳斯尔－埃德－丁－沙赫。——编者注

康·施米特《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编者注



发生什么情况。这正象古老的德尔斐神喻：“如果克雷兹渡过加利

斯河，他必将毁灭辽阔的帝国。”①不管怎样，很多东西将会完蛋，

如果让某个年轻的傻瓜②来得及把德国军队瓦解的话，那连德国

军队大概也会完蛋。

最近的矿工罢工１９８也是一个极好的事件，它象闪电一样，照亮

了整个局势。这是转向我们方面的三个军团。

就此搁笔，下次再写！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１５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写信给倍倍尔，说你们的捐款筹集得很慢，您正在为代表大

会所需要的经费发愁，等等。我向他解释了一下原因（在巴黎，你们

人数很少；外省的人还得抽出一笔经费给他们的代表团；法国人交

纳捐款习惯于拖拉，等等），我还示意他及时地从德国党拨出一笔

款子作为很好的国际投资。您最好也为这笔款子向李卜克内西做

点工作，您可以比我更清楚地向他叙述你们的处境，并告诉他是我

叫您给他写信谈这件事的。

９２２１１５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５日）

①

② 威廉二世。——编者注

亚里士多德《雄辩术》第３册第５章。——编者注



寄给您一份《正义报》，上面有海德门的答复①。这是一个人在

感到自己已被打翻在地时所发出的无力的狂叫。他说帕涅尔和斯

捷普尼亚克如何如何，全是谎言。我这里有一封斯捷普尼亚克给杜

西的信，是他昨天看了《正义报》后立即写的。信中说，这全是撒谎，

他要马上写信给《正义报》。２２１至于帕涅尔，他的签名是由工人选举

协会２１０正式通知我们的。只要他没有辞去该协会书记的职务，他就

不能否认他的签名是有效的②。他拒绝以个人名义签名，我们也照

顾了他在这方面的慎重态度。

没有人认识那位如此热情维护我们的代表大会的菲尔德。

特利尔和彼得逊的丹麦报纸③公开表示站在我们这一边，但

他们没有更进一步，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建议派代表团出席我

们的代表大会，那就会把丹麦党官方人士推到可能派一边。这些隐

蔽的可能派不敢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我们就满意了。

现在这两个代表大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的代表大会

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另一个代表大会则都是些

还没有超出工联主义的人（因为不外是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

盟６８），所以，两个代表大会要合并还很成问题。如果不合并，也没

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众所周知，社会主义还没有将欧洲的整个工

人阶级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下，两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不过是证明

了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代表大会比另一个代表大会先进，所以

现在我们的任务也就不同了。如果两个代表大会都明显地是社会

０３２ １１５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工人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１６页。——编者注

亨·海德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和马克思主义集团》。——编者注



主义的代表大会，那末，我们可以在形式上作许多让步，以免发生

争吵。但是，既然已不由我们地分成打着两面不同旗帜的两个阵

营，那我们就要捍卫社会主义旗帜的荣誉。如果两个大会合并了，

那与其说是合并，还不如说是联盟，并应当好好讨论一下联盟的条

件。

无论如何，应该先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而不要预先用一些无

法撤销的决定把自己束缚住。问题的实质始终是要使错误在于对

方，应该使对方在破裂时受到谴责。

看看过去，你们可以相信，无论是可能派还是社会民主联盟都

不会渴望联合，他们倒是热切希望我们承担分裂的罪责。这种分裂

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因为只有分裂才能使他们表面上继续存在下

去。如果迎合他们去挑起分裂，这就等于给他们以新生。他们只有

靠我们犯错误，才能在失败后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我们出于冲动或

者凭某种感情来行事的话，我们就要犯这样的错误。这是很简单的

道理，仅此而已。

代我和尼姆拥抱劳拉。今天早上赛姆·穆尔从利物浦启程到

您的非洲故乡去了。

祝好。

弗·恩·

１３２１１５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５日）



１１６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６月２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天气这样炎热，对于你“随意”解释我“推迟接受邀请等等”①

的说法，我恐怕是没有精力来理会了，只有完全让你去负责吧，而

且我这样做的时候，是象律师说的那样，“不使权利受到损害”。我

只知道，如果这种气候继续下去的话，我不羡慕你们的代表大会，

我唯一感兴趣的大会，是和尼姆聚在一起喝一瓶从冷藏室拿来的

冰啤酒。

关于你们的这次代表大会，我从你给玛吉·哈克奈斯的信中

得知，你们打算秘密召开组织会议。现在我完全相信，这个问题只

能在听取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其他人的意见之后由代表大会自己

去作决定。但是，就议程问题来说，我觉得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坚持

召开秘密会议，我觉得德国人本身愿意自始至终都召开公开会议

——除非有某些方面的人渴望以某种形式恢复国际，对于这件事，

德国人将全力反对而且应该反对。只有我们的人和奥地利人才需

要进行真正的斗争和作出真正的牺牲，他们经常有一百来人被监

禁，而他们没有力量搞国际组织，在目前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

也没有用处。

２３２ １１６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２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２４—２２５页。——编者注



另一方面，可能派及其一伙会用一切办法使他们的代表大会

开得热闹，在审查资格以后，可能根本不开秘密会议，甚至审查资

格也可能不用秘密会议，在同法国和这里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关系

上，他们是占优势的，他们会胜过我们——我们的处境很不利

——，除非我们大胆地行动起来，让报界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加代

表大会。

根据这一切，我得出一个结论：对有关代表大会的各种问题，

最好不要有确定的意见，而应该先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再下结

论。保尔写信说要使两个代表大会无法合并，对这件事，我希望也

采取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每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许

多实际困难，如果可能派不在每一个问题上让步的话，那就未必会

有什么结果。但是，可能派是不会让步的，因为他们肯定会利用工

联来弥补他们社会主义者不足的缺陷，会让法国人和英国人大大

显示一番（你知道，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两个国家就是整个文明世

界），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劳动骑士”２１５的成员，据他自己声称，至少

代表五十万人，还有一个美国劳工联合会２２２的会员，代表六十万

人，在名义上他们将代表数量庞大的工人，并且指望我们这些可怜

的社会主义者投降。我最担心的是：他们可能采取能蒙蔽人的行

动，在公众面前诬陷我们（这种诡计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李卜克

内西可能中圈套。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要指靠你，指靠杜西和多

·纽文胡斯去擦亮倍倍尔的眼睛，并且不让李卜克内西的联合狂

得逞。

保尔提出的关于拉维的问题，杜西已经作了答复。我不在场，

她了解全部情况。２２３

在我看来，两个代表大会可以同时进行而没有什么害处——

３３２１１６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２８日）



它们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社会主义者的大会，另一个主要

是社会主义的觊觎者的大会，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倍倍尔不会不

惜任何代价去搞联合的。他来信对我说，只有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才可能合并，毫无疑问，这会是他的最起码的条件。可是，他从来没

有在德国以外生活过，对于英国人或法国人的生活条件或思想情

况他是无从判断的——在这个问题上，李卜克内西可能成为一个

危险的人，特别糟糕的是，由于没有一个更熟悉情况的人，他成了

德国人的外交部长。有一点你必须不断地向倍倍尔说明，即可能派

和社会民主联盟想把代表大会作为恢复国际的一种手段，德国人

不能支持这件事，不然会给自己招来无穷的控告；因此，德国人最

好是回避这样的代表大会。

祝贺保尔取得了双重候选资格２２４——在阿维尼翁他肯定能得

胜，那是劳拉的城市！他该印些名片，上面印着：“竞选人保·拉·，

佩脱拉克的（更加幸运的）继承人”。但是我想，即使我不说，你在巴

黎早就经常听到过这种不高明的双关的俏皮话了。

我想，我们在巴黎的人们是否正在为代表大会起草一个规章

草案？为了节省时间，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草案应该很简短，把所

有的细节留给主席去管。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准备给保尔写几句话，谈谈国家军备和废

除常备军的问题。

赛姆现在可能快到塞内加尔或者冈比亚了，我们盼望过一两

天会收到从马德拉发来的短信。

肖莱马全无音信，准备想法给他打打气。但也许他已写信给

你，他对玛·哈克奈斯说想参加在巴黎的代表大会。

帕涅尔在《工人选民》上发表了一封信说，他是以工人选举协

４３２ １１６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６月２８日）



会名誉书记的身分签名的，这就够了。
２２５

尼姆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下午五点。刚刚收到你给杜西的信及杜西的回信。她在所附

的信中就秘密会议问题所说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我明天也将写信

给倍倍尔谈这件事。

１１７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８９年７月４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承蒙您通知我的关于拉法格先生和考茨基先生的文章在《北

方通报》上发表的情况２２６，我已转告他们了。于是拉法格先生又把

他论述所有制发展的一篇文章寄给了我，要我转寄给您，并希望您

能在一般稿酬等条件下把文章交给《北方通报》的编辑①。今天我

把它以挂号印刷品寄给您。２２７

您把我们共同的朋友
②的健康状况告诉给我们，使我们感到

很大安慰。２２８这和我们从别的方面所听到的完全一致。象他这样体

质强壮的人是一定能够战胜疾病的。所以，我们可以希望，有朝一

日在这里再见到他时，他将是一个精力充沛和非常健康的人。

５３２１１７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９年７月４日）

①

② 格·亚·洛帕廷。——编者注

安·米·叶夫列伊诺娃。——编者注



最近三个月来，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打扰，第三卷①毫无进

展；夏季又往往容易使人懒散，所以我担心在９月或１０月以前不

一定能在这方面做很多工作。论银行和信用的那一篇存在着很大

的困难。基本原理叙述得十分清楚，但是要看懂整个上下文却需

要读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如图克②和富拉顿

的一些著作，而情况通常与此相反，因此需要加很多解释性的注释

等等。

顺便说一下，我这里多余一本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

这是一部论述这个问题的极重要的著作；如果您没有这本书，并且

允许我把它寄给您的话，我将感到很高兴。

最后的一篇（《论地租》），根据我的记忆，只需要在形式上

订正一下就可以了。因此在论银行和信用那一篇（该篇占全卷的

三分之一）结束后，剩下的三分之一（地租和各种收入）就不会

占去很多时间了。但是，由于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

不容置辩的学术著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在出版这一卷时，要使全

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然而在手稿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要做

到这一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只是初稿，是断断续续写的，

而且还没有完成。

我打算同两个内行的人③商量一下，让他们把第四卷手稿中

我的视力不允许我自己口述下来的那些部分，给我转抄下来。如果

这一点我能谈妥，我将同时教他们辨认那些现在除我以外（对于马

克思的笔迹和缩写字我已经看惯了）对谁来说都是天书的手稿。这

６３２ １１７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９年７月４日）

①

②

③ 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编者注

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样一来，不管我是否在世，作者①的另外一些手稿，也就可以为人

所利用了。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秋季能就这个问题商量妥当。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②

英译本第一卷的大部分是由穆尔先生③翻译的，他刚刚到非

洲去了，他被任命为尼日尔公司所属地区的首席法官。这样，第三

卷——如果不是全部，就是一部分——将在尼日尔河畔进行翻译。

１１８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７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某个协会的代表大会，为了讨论仅仅同会员有关的事务而举

行秘密会议，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一般说来，这甚至是很必要的。但

是，召开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是为了讨论诸如八小时工作

日、女工和童工劳动法、废除常备军等等一般性的问题，这样的代

表大会如果把公众拒之于门外，宣布会议秘密举行，那我看就没有

任何道理了。你们的党对这次代表大会那么重视，应该可以保证代

表大会有一定的听众，但是巴黎的公众去不去旁听代表大会，倒关

系不大。即便那些愚蠢的庸人开会故意缺席，我看，也丝毫无损于

７３２１１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７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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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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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编者注



公开会议。我们需要的是报纸有反应。为此，代表大会必须公开，

因为报纸只能报道允许它采访的事情。至于晚上那些发表长篇演

说的会议，必须用公众唯一能够听懂的法语，那些不懂法语的代表

对这样的会不会有太大兴趣。他们开了整整一上午或一下午的会，

很想去逛逛巴黎，不愿去听他们听不懂的讲话。这并不妨碍你们晚

上在某个大礼堂开一两次会。但是，如果因为怕别人议论会场一半

空着，就关起门来开，那我看是过于看重巴黎公众了。召开代表大

会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多几个或少几个巴黎人毫无关系。你们总

是说，可能派没有力量，你们才是代表法国无产阶级的，现在你们

却怕他们的听众比你们多！

倍倍尔还写信告诉我，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不能开秘密会

议。对德国人来说，会议完全公开是防止再次被指控为秘密团体的

唯一保证。面对这样的论据，关于巴黎公众以及他们可能缺席这样

一些次要的考虑，恐怕应该放在一边了。

他还说可能来六十个德国代表。可见，在德国热情是非常高

的。

社会民主联盟６８彻底碰壁了。您想，谁会去帮他们的忙呢？海

·荣克这个可怜虫本周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毫无意义，

是敌人的安乐窝，又说龙格不是社会主义者，雅克拉尔不是社会主

义者，李卜克内西投票赞成俾斯麦的殖民政策（这是造谣！）等等。

这些可怜虫已经走投无路了。

您大概也知道，多·纽文胡斯“鉴于两个代表大会的议程相

同”，打算建议合并。但是，两个大会的议程并不相同，所以我想谁

也不会赞成这个建议。尽管如此，我已写信向倍倍尔指出：情况已

和海牙会议１４０时大不一样了；在那以后，他们已授权你们召开你们

８３２ １１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７月５日）



的代表大会，欧洲的全体社会主义者都同意这个代表大会，因此，

你们有权对可能的合并提出新的条件；一味追求联合，会使主张联

合的人走上一条最终和自己的敌人联合而和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

分离的道路；最后，合并还有一大堆困难的细节问题。事实上，如果

两个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不能讨论并通过详细的条件，我看，合并根

本不可能有好处。没有这些，联合连两小时也保持不了。要作出某

种决定需要时间。因此，即使合并能够实现，那也只有在代表大会

快结束时才能做到。

您的文章昨天已用挂号寄往俄国①。

您写信告诉我的关于香槟的葡萄种植者的事非常有趣——由

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现在破产得很快！

李卜克内西住在瓦扬家里，那很好。我曾十分怀疑，他又会象

三、四月份那样，想“越过布鲁斯”同可能派中的“好人”联合。

代我和尼姆拥抱劳拉。

祝好。

弗·恩格斯

１１９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８９年７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收到您６月７日的信后，我只能得出结论：当我的回信寄到

９３２１１９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９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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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您可能已失去自由。为了使我的信不致落到不适当的人的手

里，不致给您又带来新的危害，最好根本不写信。您本月６日的信

使我在这方面放心了。

严酷的命运给您带来了我相信是不应有的遭遇，它引起了我

出自内心的万分同情。在您原来的收入来源断绝的时候，请允许我

再借给您一点钱，随信邮汇五英镑。

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自然您一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事情

上是正确的，应该立即使这个计划实现。

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我这方面小小的甚至无意的不慎都会对

您不利。哪里的邮局都不可靠。因此，在我们的来往通信还不能完

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最好不再多说了。

致衷心的同情。

您的 弗·恩·

１２０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５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对不起，我简直粗心到了可笑的地步，竟没有把拉法格先生的

地址告诉您。他的地址是：

法国塞纳省勒－佩勒镇香爱丽舍林荫路６０号

保·拉法格

０４２ １２０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５日）



那本书①和图克的论述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部重要著作②（这部

著作我这里也有两本），我明天寄给您。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③

１２１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们的代表大会２２９正在开会，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两天前到

了三百五十八位代表，还不断有新的代表到来。半数以上是外国

人，其中有来自各大小邦和各省（波森除外）的八十一个德国人。第

一天的会场太小，第二天另一个会场也太小，又找了第三个。根据

德国人的一致建议，不顾法国人的个别反对（法国人认为，可能派

在巴黎会聚集更多的人，因此最好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完全公开，

这是对付密探的唯一可靠办法。全欧洲都有代表。下次邮班来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会把数字资料带到美国。苏格兰和德国的煤矿

矿工第一次聚集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共同讨论问题。２３０

可能派有八十个外国代表：四十二个英国人（其中十五个是社

会民主联盟６８的，十七个是工联的），七个来自奥匈帝国（这不过是

欺骗，那里真正的运动整个都在我们方面），七个西班牙人，七个意

１４２１２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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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人（三个是意大利国外团体的代表），七个比利时人，四个美国

人（其中两人是华盛顿的鲍恩和乔治，他们来过我这里），两个葡萄

牙人，一个瑞士人（是自封的），一个波兰人。几乎全是工联主义者。

此外，有四百七十七个法国人，但是他们只代表一百三十六个工团

和七十七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他们那里每一个小集团都可以派

三个代表，而我们的一百八十个法国人却每个人代表一个单独的

组织。

当然，在两个代表大会上，联合的热潮是很高的。外国人要联

合，而两个阵营的法国人则加以阻止。在合理条件下的联合是很好

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些人受这种热潮影响，却高喊不惜任何代价都

要联合。

我刚才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听到，李卜克内西关于联

合的建议确实已被大多数人通过。可惜，从信中看不明白，建议的

要点是什么，是在个人协商基础上的真正联合呢，还是仅仅是要导

致这种协商的抽象愿望。德国人的宽宏大量是不拘这些小节的。但

是，法国人接受这个建议的事实，可以保证我们不致在可能派面前

丢丑。至于更多的情况，我只有在邮件发出之后，大概到明天才能

知道。

不过，你大概会和我同时知道最主要的情况，因为艾威林夫妇

已同《纽约先驱报》驻巴黎代表商妥用电报发消息。今天给你寄去

星期六的《雷诺》①和星期一的《星报》，到目前为止这里报刊上的

大事就是这些。星期六再寄一些。

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

２４２ １２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７日）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

失败得更惨。要是两个代表大会同时并存仅仅为了达到这样的目

的，即让可能派和伦敦的阴谋家们为一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由

于前者而形成为马克思派）为另一方，都检阅兵力，以此向全世界

表明，究竟哪里集中代表真正的运动，而哪里只是欺骗，那末这已

经足够了。当然，真正的联合如果达成，也决不会阻止在英国和法

国继续争吵，而且恰好相反。这种联合将仅仅是对广大资产阶级公

众的一次强大的示威，是一次从最驯服的工联到最革命的共产主

义者共有九百多人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这种联合将使那些阴谋

家在以后的代表大会上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因为这一次他们看

到了真正的力量在哪里，看到了我们在法国同他们势均力敌，在整

个大陆我们比他们强，而他们在英国的地位也很不稳固。

施留特尔的信收到了，准备日内答复他。我希望他的事情顺

利，希望美国的气候对他夫人的健康有利。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肖莱马今晚到达。下星期阿德勒（维也纳

人）①要从巴黎来这里。

你的 弗·恩·

３４２１２１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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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 山 岛

１８８９年７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上一封信忘了请你问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加特曼关于《新

闻晚邮报》文章的事。在这里，对我们很重要的是能够收到他亲笔

写的几行字，来证明这件事完全是撒谎，证明他那时不在欧洲。２３１

是这么回事：

（１）俾斯麦试图用揭发虚构的对沙皇的暗杀来拉拢沙皇。

（２）这些暗杀据说过去都是在瑞士策划的，但是所有可能参加

这一阴谋的人都从瑞士驱逐出来了，所以只好说他们所在的地点

是伦敦。

（３）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利用了密探卡尔·泰奥多尔·罗伊

斯，他以前就向《新闻晚邮报》提供过关于炸药的谎话。

（４）这个最新的罗伊斯的谎言从柏林向所有德国报纸用电报

转发了。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揭穿这件事，这里就会大大出丑。

昨晚收到你７日的来信。我个人并不要求威士涅威茨基因为

没来看我而专门赔不是，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不高兴。因此，如果他

对你表示抱歉，那对我来说也够了。我没有到他的夫人那儿去，她

感到很委屈，因此他就不到我这里来。这样事情就算完了。既然他

４４２ １２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７月２０日）



们正是这样来看问题，那我也完全满意了。当然，如果他们要求更

多的东西，那我是不能同意的。但因为我还要和她打一些交道，所

以在我们之间至少保持一般关系总要好些。我不会让他们如此轻

易地更接近我，因为我现在已经认清了他们。这是两个虚荣心很重

的糊涂人。

啊！调和的幻影在巴黎已经破灭。多么幸运，可能派和社会民

主联盟正确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宁愿踢我们的人一脚，这样，什

么热潮也都完了。一切事情都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这从两个月以

来这些先生们的一系列手段和宣言可以得到证明，这些手段和宣

言到现在是可以理解了。这还是巴枯宁派那种对海牙代表大会２１６

等等的老一套的诽谤，说我们一贯指靠假的代表资格证。
２３２
这种从

１８８３年起由布鲁斯一再重复的诽谤，在他们看到自己被所有的社

会主义者抛弃，只能向工联主义者求救的时候，是一定要在这里重

新使用的。他们的代表资格证究竟怎样，一定会在目前正在展开的

激烈争论中揭示出来。唉！这种老一套的破烂货，就是在１８７３年

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而现在更不会留下印象。但是，这些先生们

实在下不了台阶，必须想出一些办法来掩盖掩盖。我们那些多愁善

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

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

新的报纸我只能由下次邮班寄给你（艾威林在上面写文章的

周报，今晚和明天才能到）。我从星期二到现在没有收到巴黎一封

来信。

我对好不容易得到林格瑙遗产２３３一事表示祝贺。这件事的过

错只在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做这种事情就很认真细心。荒山岛大概

会对你有好处的。我现在也很快要去海边。

５４２１２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７月２０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施留特尔夫妇。

你的 弗·恩·

肖莱马前天到这里，他衷心问候你们两人。

１２３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８９年７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马尔提涅蒂：

对您本月１４日的来信我只能回答说，我所能提供的帮助是非

常有限的，而又有很多人希望得到这种帮助。如果要实现布宜诺斯

艾利斯计划，由于上述原因，我不能负责保障您的生活，直到您在

新地方定居下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往后我还能做些什么。

我可以再给五英镑供您使用，如果事关重大，我打算再寄给您五英

镑，那末，一共是十英镑。但是这么一来，我要用于较长时间的钱就

会花光，我就不能再为您做什么了。

但愿在上诉审中等待您的是公正。

始终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６４２ １２３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９年７月２０日）



１２４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 山 岛

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７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４号

亲爱的左尔格：

８月１日的来信收到。这样说来，我们两人都在避暑了——这

里经常是凉爽的雨天。

我无法给你寄报纸，因为从伦敦转给我报纸很不正常。只有

《工人选民》。这个报纸现在变得很重要。情况如下：它是由秦平

为了反对海德门而创办的，但是经费来源令人怀疑（是自由党人

合并派２３４提供的），因此它对托利党人强调友好并有荒谬的反爱尔

兰情绪；所以必须对它提高警惕。这个报纸没有博得信誉，和托

利党社会主义者２３５的报纸一样威信扫地，谁也不想再买它了。这就

导致了编辑部的改组。从托利党人那里得来的钱看来都用完了，所

以，秦平这个实际上也和海德门一样不可信赖的家伙，在长期抵

抗之后不得不接受了一个委员会（有白恩士，印刷工人贝特曼，机

械工人曼和肯宁安－格莱安）的建议，结果这个委员会成了报纸

的所有者，而秦平成了可以撤换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保证

了报纸同其他党派及其经费断绝关系，于是威信显著提高，据说

已经差不多不亏本了。托利党的和反爱尔兰的荒谬论调，已从它

的版面消失，而在代表大会２２９这件事上，该报还出色地为我们效了

劳。

７４２１２４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７日）



海德门一伙坏蛋的计划，是要使人怀疑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的

代表资格证是假的，从而提出他们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联合条件①。

这是巴枯宁派由来已久的老一套策略，是想专门用在英国的策略。

很清楚，在大陆上这件事不会得手，但这对他们没有关系。只要在

英国这里得逞，那末他们的地位在一个时期内就会加强，而在这

里，他们很有可能得逞。但是，我们的有力进攻很快了结了这件事。

《工人选民》上白恩士的②和我的③（关于奥地利的代表资格证）文

章，我想，已经弄得他们今后再也不能诬蔑我们的代表资格证了。

可能派自己做得如此愚蠢，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现在，这里可望成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

组织会逐渐破坏社会民主联盟６８脚下的阵地，或者把它吃掉。同

盟６９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那里全是些无政府主义者，而莫利斯是

他们手中的傀儡。我们的计划是，在民主和激进俱乐部４１（我们征

集拥护者的据点）和工联组织中进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宣传鼓动，组

织１８９０年的五一游行。因为游行问题是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决定

的，所以社会民主联盟只能或者是同意，也就是服从我们的决定，

或者是反对，这就会毁了它自己。正象你从《工人选民》上看到

的，在工联中间终于开展了运动；看来，布罗德赫斯特和希普顿

一伙很快就要完蛋了。我想，明春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取得巨大的

进展。

俄国人一直在加紧搞阴谋。首先利用在阿尔明尼亚的暴行。后

来利用塞尔维亚边境的惨祸，然后向塞尔维亚人展示大塞尔维亚

８４２ １２４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编者注

约·白恩士《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４５页。——编者注



国的幻景，但暗示必须订立塞尔维亚人和俄国的军事条约。现在是

利用克里特岛的骚乱，说来奇怪，一开始它是克里特岛的基督教徒

互相屠杀，后来俄国领事把它解决了，就是使他们在共同屠杀土耳

其人的基础上归于和好。愚蠢的土耳其政府把沙基尔－帕沙派到

克里特岛去，这个人在彼得堡当过八年土耳其大使，在那里，他已

经被俄国人收买了！其实，克里特岛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英国

人和普鲁士订立同盟１２８。因此，这个事件正好在威廉到达这里①的

时候爆发，因为威廉来到这里是为了让格莱斯顿能够重新扮演亲

希腊的角色，而让自由党人能够称颂克里特岛的羊群盗窃者。小威

廉想“胜过”俄国人，把克里特岛作为他妹妹的嫁妆送给希腊人②。

他希望只要他奇妙地出场，就能迫使苏丹③让步。但是俄国人再一

次向他表明，他同俄国人相比，简直是一个愚蠢的年轻人：如果希

腊能得到克里特岛，那完全是俄国的恩施。

谢谢你告诉了我加特曼的消息。很希望得知详情，我希望捣毁

《新闻晚邮报》这个撒谎的普鲁士老窝２３１。

你的儿子④打算找工作是很合理的。我希望我的内侄女婿罗

舍也这样做。这些少爷都以为，满地都是金钱，而我们这些老头子，

简直笨得不会去拣。要教他们懂点事得花不小的代价。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肖莱马已在星期三从这里动身去德

国。

你的 弗·恩·

９４２１２４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７日）

①

②

③

④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

普鲁士公主索菲娅于１８８９年１０月同希腊王储订婚。——编者注

威廉二世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８日在英国。——编者注



１２５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７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４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４月１９日的来信，我一直拖到代表大会以后才来答复，这

是因为在此以前根本不能指望有可能达成协议，当时我们往往走

不到一条路上。而现在，我对你把自己的疏忽转嫁于人的做法也并

不在意。

你说：责备你在代表大会的问题上，也“和通常一样”被“意外

的情况”所妨碍，没有能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责备比粗暴还

厉害，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侮辱，等等。

你要从我的话中看出有侮辱的意思，那只能是把我说的被动

式的话当成主动式的话而把意思颠倒了，也就是说，你把责备你总

是被某些情况所妨碍当成是责备你存心造成这些情况了。这样，你

就把责备你有缺点当成了责备你存心不良，于是马上就感到是一

种侮辱。

但是，你自己想必最后一定会发觉，你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正

好在需要你履行自己的诺言或者作一些老实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时，你却不在自己的岗位上。艾威林在美国的事５９怎么样呢？起初，

你的直接印象是，纽约执行委员会干了下流的勾当，从这一点出发

你写道：

０５２ １２５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７日）



“纽约人应当向艾威林道歉，我要求他们这样作，而如果他们固执下去，

那我就要公开反对他们。”

但是后来当需要履行这个诺言时，却出现了完全另外的一种

情况：你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这个声明对艾威林既没有什么

帮助，对纽约人也没有什么不利。真是意外的情况！只是由于我施

加了一些压力，才迫使你写了一个声明，尽管这个声明只是部分地

包含了你先前所诺许的东西。

甚至你４月１９日的来信也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新证明。你的女

婿①在你这位编者的名字掩护下，出版一套书。你了解他，却仍然

委托他选材、校订，总之委托他主持一切。于是就发生了不可避

免的情况。在你的名字掩护下，出现了某个坏蛋胡搞的一本卑鄙

的、极其恶劣的作品，真正下流的东西。这个不学无术的坏蛋在

里面声称，他有能力纠正马克思。１７１由于在扉页上有你这位编者的

名字，这本下流东西就被作为根据我们党的精神写出来的著作而

推荐给德国工人。如果在某个地方出现这类下流东西，当然无关

紧要，不值得去谈它。但是这本东西是由你出版的，是在你的庇

护下出现的，而且得到你的赞同和推荐（因为这个出版物上有你

的名字，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当然，你的女婿欺骗了你，你是决不会有意去这样做的。现在你

的责任是要清除这个肮脏不堪的东西，声明你受了别人可耻的蒙

蔽，在你的名义下决不再出现哪怕是一页这样的出版物，——而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你给我写了整整一页关于妨碍你这样做的意

外情况。

１５２１２５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７日）

① 盖泽尔。——编者注



如果我终于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你这种通常的做法，那有什么

可发脾气的呢？此外，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认为自己是受了侮辱的话，那与其说是你，倒

还不如说是我。

至今我一直不知道，你在施累津格尔这件事上进一步采取了

一些什么措施。我只知道一点：如果你停止出版施累津格尔的那

个下流东西的话，我可以不再提起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在你的

名义下继续出下去，更正确点说，如果出完的话，那我对马克思

所负的义务就责成我必须公开提出抗议。我希望你不会容许这种

情况发生。我确信这个强加给你的怪胎是你身上的一个累赘。其

实连你自己也明白，你不能允许盖泽尔先生为一碗红豆汤而出卖

你在党内的地位，即出卖你四十年工作的成果。

我在这里已经两周了，大概要呆到９月份的第一周周末，仍

然住在你到美国２３６去时我住的那所房子里。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１２６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２３７

伦  敦

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４号

亲爱的爱德：

保尔·费舍是什么人？他想给《柏林人民论坛》翻译我过去

２５２ １２６ 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



发表在《进步》上的一篇文章①。我本想给这篇文章加些注释，从

而直接以《人民论坛》撰稿人的名义发表，因此我有些顾虑，打

算拖到我回去时再作最后答复。

你应当在下一期②上报道码头工人罢工
２３８
。这次罢工对这里

的运动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东头③在此以前一直消极地沦于极端

贫困的深渊：它的特点是那些受饥饿折磨、没有任何希望的人们

毫无反抗表现。谁到那里去，谁就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死去。但是，

去年却爆发了火柴厂女工的罢工２３９，并且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又爆

发了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码头工人是悲惨的人中最悲惨的人。他

们没有职业，没有力量，没有经验，没有较好的报酬和固定的工

作，而是偶然被抛到了码头上。他们是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在其

他一切工作中都遭到了灾难。忍饥挨饿已经成了他们的职业。这

一群人备受摧残，面临着彻底的毁灭。对他们来说，在码头的大

门上真可以写上但丁这样的话：

“进来的人们，把一切希望抛弃吧！”④

这一群绝望的人，每天早晨在码头大门打开的时候，就展开

一场真正的大激战，向派活的人冲去，——这是过剩的工人相互

竞争的真正激战，——这些偶然凑合在一起的、每天都有变动的

群众能够形成一支四万人的团结力量，能够维持纪律，使强大的

码头公司感到恐惧。我能活着看到这种情况真是高兴。这个阶层

能够组织起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不管这次罢工结局如何——

３５２１２６ 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④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３首歌。——编者注

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弗·恩格斯《启示录》。——编者注



我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作事先的乐观主义者，——东头那些以码

头工人为代表的最底层的工人投入了运动，而现在上层的工人势

必念效法他们的榜样。在东头，英国的非熟练工人集中得最多，他

们的工作不需要或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伦敦无产阶级的这个一

向被熟练工人的工联瞧不起的阶层能够组织起来，这就给外地做

出了榜样。

不但如此，由于缺乏组织，由于东头真正的工人们消极地无

所作为，因此在那里起决定作用的以前一直是流氓无产阶级，他

们以东头千千万万挨饿者的典型代表的面目出现，而且被认为是

这样的代表。这种情况现在将要结束了。小商贩和诸如此类的人

将被挤到次要地位。东头的工人一定能够创造出自己本身的典型，

并且由于组织起来一定能够赋予它一种威望，而这对于运动是具

有巨大意义的。象海德门的游行队伍经过派尔－麦尔和皮卡第莱

时所发生的那些情景２４０，是不可能重演了，而企图向某个人发泄自

己仇恨的坏蛋则一定会被打死。

总之，这是一个事件。甚至下流的《每日新闻》也来评论这

件事！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它的极其强烈的影响了。这和

我们的矿工罢工１９８是一样的：新的阶层、新的军团加入运动。而放

到五年前一定会恶毒咒骂的资产者，现在则不得不以沮丧的心情

来鼓掌，这正是因为他们害怕得要命。太好了！

你在论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①中有关议会制及其衰落的论

述，是唯一正确的。我看了很高兴。

这里天气不怎么样：变化无常。由于我走动得太多，又感到

４５２ １２６ 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

① 爱·伯恩施坦《无政府主义的空洞词藻》。——编者注



不舒服，因此我戒酒了，而且比尤利乌斯①更彻底，但是由于神经

关系，晚上我也不能喝茶，因此我仍然喝上一杯啤酒来代替茶——

这也是为了戒酒！

向你的夫人、孩子们和所有的朋友们问好。

你的 弗·恩·

１２７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４号

亲爱的海尔曼：

往来账收到了，谢谢。账大概是对的。

请把附上的信转寄给年轻的，或者确切些说，如今已经成为

年老的卡斯帕尔②。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是在克雷弗尔

德还是在巴门。一周前我在这里见到了鲁·布兰克，听他说，卡

斯帕尔一家的生活不宽裕，这很令人遗憾。

我到这里已经两周了，但是很遗憾，这里的雨多得超过了需

要。自从英国人在８月份开始举行海上演习以来，八月的天气就

完全变坏了，一支旧歌曲中的如下几句词昨天变成了现实：

      正是在８月２１日那一天

在暴风雨中来了一个密探，

５５２１２７ 致海·恩格斯（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

①

② 卡斯帕尔·恩格斯。——编者注

莫特勒。——编者注



他发誓效忠王子，向王子告密……

因此，今天早晨有三艘大军舰从我们旁边驶过。但是我们还

一直在等待着著名的海战到来，据说它要在我们眼前的拉芒什海

峡发生。

如果雨下得不太厉害的话，我大概还要在这里住上两三个星

期，因为

有家我也回不去。

家里有粉刷匠、裱糊匠、彩画匠等等，他们把住宅的四分之

三弄得没法居住，而这些人一进门，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

摆脱他们。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英国大工业破坏了手工业，

但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来代替它。德国人早已失去了他们那种以坏

货卖好价钱的特权，伦敦人现在却十分起劲地在干这个。而在美

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我认为，在不掺杂任何投机的普通日

常业务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国家，是唯一还能干出“好

活”的国家。

但愿你们大家都健康。衷心问候恩玛、孩子们、孙子们以及

所有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人们。

你的 老弗里德里希

６５２ １２７ 致海·恩格斯（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２日）



１２８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７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４号

亲爱的劳拉：

在海边写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你很早就了解这一点了。何

况象我现在这样，许多我从未见过面的人好象策划好了要用各种

各样的来信、访问、谘询和请求把我压垮，于是这种不可能就完

全成了事实。有奥地利的学生俱乐部，有一个想知道他是不是最

好把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吞下去的（我回答说，最好不要那样）维

也纳“真理探索者”，一个亲自来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一个素

不相识的现在住在伦敦的柏林人，等等，等等，他们一下子都来

找我了，都希望马上接待。所以，在我一个房间里就有六个人围

着我，他们老是到这里来避雨，我毫无办法，只有不时回到我的

卧室去，把卧室变成了“办公室”。

你那里曾经发生赛拉芬的麻烦事，尼姆这里就有艾伦的麻烦

事。有经验的人早就怀疑艾伦的事，有一天上午医生证实了，说

她已怀孕（这是一切生命出世的必经阶段）六个月，因此她不得

不离开——是在我们到这里以前一个来月走的。我们回去的时候，

要再雇一个人，也许更差。

我很高兴，保尔已开始竞选旅行２４１，而且得到了他妈妈的钱。

７５２１２８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８月２７日）



马赛的三名候选人中，有一名或者两名会当选，我希望保尔是其

中的一个。但是，不管怎样，被提名为党的候选人就是一个明显

的进步，有利于下一步的行动；特别是拿我们目前在法国确实正

在兴起的这样一个党来说，谁当上一次候选人一般地就意味着一

直都是候选人。

我的确希望布朗热主义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遭到失败。对我

们来说，即使这个骗子仅仅依靠声望获得成功，那也是再坏不过

的事了，它至少会使不是布朗热就是费里这样一种明显的非此即

彼的抉择存在下去，——仅仅这种抉择就会给这两个恶棍以生命

力。如果布朗热遭到惨败，他的追随者多多少少会转向波拿巴主

义者，这将证明法国人性格中的波拿巴情绪（可以说是由大革命

继承下来的）正在渐渐消失。随着这件事的消除，法国共和派的

演变也就会恢复正常的发展；以米勒兰为新化身的激进派７８，会象

他们以克列孟梭为化身的时候那样，逐渐丧失他们自己的威信，他

们当中的优秀分子会跑到我们这一边来；机会主义派５７会失去他

们在政治上存在的最后一个借口，即他们至少是保卫共和国、反

对王位僭望者的；社会主义者所赢得的自由权不仅能够保持住，而

且会逐渐得到发展，这样，我们的党就能够有比大陆上其他任何

地方更好的条件继续奋斗下去；最大的战争危险就可以消除。谁

要是象布朗热主义的布朗基派２４２那样相信，支持了布朗热就可以

在议会得到几个席位，谁就等于是为了煎一块肉排而烧掉一个村

子的无知的狂热者。但愿这个经验对瓦扬会有教益。这些布朗基

派多半是些什么人，他是很清楚的，他幻想用这样的材料造出什

么东西，一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海德门挑起的不信任马克思派的代表资格证的运动２３２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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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破产了。白恩士①的揭露给了他当头一棒，我们的进一步揭

露，特别是关于奥地利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的揭露②，使他彻底破

产。这些人从不想一想他们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丑事。在法国，可

能派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是保持沉默的（这些家伙在他们的小范围

内，比海德门一伙聪明得多），因此，没有必要再去乘胜追击了，

只要他们不再来攻击我们。这一整套鬼花招都是为英国市场安排

的，但是它在这里失败了——那就够了。此外就是关于五一游行

的决议。这是我们的代表大会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这在英国这

儿会有很大的影响，海德门集团是不敢反对的。如果他们反对，他

们就毁了自己。如果他们不反对，他们就得跟我们走，让他们选

择好了。

另一件大事是码头工人罢工２３８。正如你所了解的，他们是东头

所有“悲惨的人”③中最悲惨的人，是各行各业中遭到破产的人，除

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处于最底层。这些可怜的忍饥挨饿的、破了

产的、每天早上为了得到工作而互相打架的人，竟然组织起来进行

反抗，出动四、五万人，吸引东头一切与航运业有关的行业的人们

参加罢工，坚持一个多星期，使那些有钱有势的码头公司感到害

怕，——这是一种觉醒，我能活着看到这种觉醒，感到很自豪。甚至

资产阶级舆论也站在他们一边：由于运输中断而受到严重损失的

商人，并不责怪工人，而责怪那些顽固的码头公司。因此，如果他们

能够再坚持一个星期，他们几乎可以肯定会得到胜利。

整个罢工是由我们的人，由白恩士和曼发起和领导的，海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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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件事。

亲爱的劳拉，我几乎可以肯定，你现在需要一些钱，如果我自

己手头不紧的话，我会随信给你寄去一张支票的。我在银行的存款

现在处于最低点：通常应在８月１８日左右付给的约三十三英镑的

利息，到现在还没有付给，而爱德华又借去了十五英镑——月底才

能还，因为他很困难。所以，我几乎没有周转的余地，不过我一收到

钱，马上就给你寄去，最迟在下星期一，希望能再早些。

多梅拉①变得令人不可理解。也许他毕竟不是耶稣基督，而是

来顿城的杨，是迈耶比尔的“预言家”吧？看来素食主义和单独监禁

终究会造成离奇古怪的后果。

爱德华和杜西将要到丹第去采访工联代表大会２４３，在这段期

间，我们将把孩子们②接到这里来。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２９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９月１日星期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劳拉：

昨天很晚的时候银行通知我，等了很久的三十六英镑利息已

经付来了，所以我赶紧寄给你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其中十英镑是

我答应保尔的竞选活动费的另外一半，这是星期五在这里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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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塞特寄来的信中提出的。他在城里的情况似乎还好，但是塞特

是个小城市，农村的选票才会起决定作用——我希望几天之内还

可以听到他更多的消息。让我们希望有最好的消息吧。

星期日不能写得很多，我们的人经常出出进进，而且我得写信

给杜西谈罢工２３８的事，昨天罢工到了紧要关头。由于码头公司董事

们仍然很顽固，我们的人作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他们已经把

救济费用完了，并且不得不宣布：到星期六就不能再给罢工者发救

济费了。为了使这个决定能被接受（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宣

布：如果码头公司董事们到星期六中午还不屈服，星期一就要举行

总罢工。其主要出发点是：估计煤气厂因为没有煤，或者没有工人，

或者两样都没有就会停工，伦敦就会陷入黑暗，以为这样一威胁，

就会吓得所有的人都接受工人们的要求。

这是孤注一掷，押上一千英镑，可能赢十英镑。他们是用做

不到的事进行威胁。只是因为他们那里有几万人他们无法供养，而

毫无道理地造成数百万人挨饿。把商人、甚至十分痛恨码头垄断

者的大批资产者的同情都任意抛弃了，这些人现在会立刻反过来

反对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绝望的宣言，是绝望的赌博，这一点

我当时就立即告诉了杜西。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码头公司只要坚

持到星期三，就一定会胜利。

幸而他们改变了主意。不仅把这一威胁“暂时”收回了，而

且甚至接受了码头主（在某种意义上是船坞的竞争者）的要求。他

们也降低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但这又被码头公司拒绝了。我想这

样一定能保证他们的胜利。现在总罢工的威胁将产生一个好的效

果；工人们收回威胁和同意妥协的慷慨精神，一定会使他们重新

得到同情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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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星期五①回伦敦。肖莱马约在两星期前到德国去了，现在

他在那里；他在做什么，有什么打算，我都不知道。

至于布朗热，他的弱点从他的选举策略可以看出来：他抓住

巴黎，把所有外省让给保皇派。这会使他的最顽固的党徒们醒悟

过来，如果他们还想装作共和派的话。保尔写信告诉我说，有一

个马赛的布朗热分子向他承认，布朗热曾从俄国政府得到一千五

百万法郎。这件事说明了全部诡计。俄罗斯王朝现在通过丹麦同

奥尔良王族联系在一起，２４４希望奥尔良王朝复辟，而且是由俄国来

实现复辟，这样奥尔良王族就会成为它的奴隶。沙皇只有同君主

制的法兰西才能结成真正的同盟，他需要这样一个同盟来进行没

有把握的长期战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把布朗热抬出来作工具。

如果他真能成为君主制的台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收买他，或

者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一脚踢开，因为俄国政府到那时候不会象

我们的社会主义者那么客气了：“杀掉他们，我们一点不在乎”，这

是他们的格言。说到米勒兰，我相信你是对的。他在自己的报纸②

上尽管竭力宣扬激进主义，可是调子是低弱的、半失望的、而主

要是带着很多人情之奶③（一种不会变酸的走了味的奶），甚至和

《正义报》（这个报纸怎么样，我是知道的）相比，也会使人觉得

又可怜又可鄙。而这些人竟妄想充当旧日法兰西共和党人的继承

者、圣玛丽街英雄们的儿女５２！

永远是你的 弗·恩·

尼姆和这里所有的人衷心问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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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９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有一个愉快的任务，就是给你汇去十四英镑六先令八

便士的支票，即迈斯纳支付的四十三英镑的三分之一，账单随

附。第一卷①第四版很快就要出版，也许在新年以前我们就开始

付印。

昨天，杜西同李卜克内西、他的儿子、女儿盖尔特鲁黛、辛

格尔、伯恩施坦和费舍等人到这里来过。她一直为罢工的事２３８忙得

不可开交。伦敦市长②、曼宁红衣主教和伦敦主教③的建议荒唐可

笑，对码头公司方面有利，决不可能接受。现在是最忙的时候，而

从圣诞节到４月份，码头几乎没有工作可做，所以把提高工资拖

延到１月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一直拖到４月。

大约一星期以后，你在巴黎可以见到李卜克内西，这是说，如

果那时你还在那里的话。同时也可以见到他的夫人和他家里的一

两个人。

看来多梅拉④和他的荷兰人坚持他们的新路线。这又一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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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小民族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只能起次要作用，而他们却希望别人

拥护他们当领导。比利时人认为他们的中心位置和中立立场显然

注定了他们要在未来的国际中占中心地位，他们决不会放弃这种

信念。瑞士人现在和过去一直是些市侩和小资产者，丹麦人已经变

得和他们一样了。现在还要看看特利尔和彼得逊等人能否推动他

们摆脱现在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现在荷兰人也开始走同样的路。

他们当中谁也不可能忘记，也不会忘记：在巴黎，德国人和法国人

是领先的，不让他们用那些琐碎的纠纷去占据整个代表大会。这没

有关系，现在更可以指望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共同行动，如果

这些小娃娃吵吵闹闹，那我们就把他们送给可能派。

李卜克内西现在竭力反对可能派，说他们已经变成流氓和叛

徒，不可能和他们合作。于是我就告诉他，我们六个月前就知道了

这些，并且告诉过他们——他和他的党，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更了解

情况。这一点他默认了。现在，他完全不象过去那样确信自己绝对

正确了，即使不是这样，他至少也没有表现出来。在别的方面，他本

人和在通信中给人的印象完全相反——是个风趣的平易近人的老

李卜克内西。

我必须结束这封信。有两个男孩子①在我这里，他们被小马赛

尔②的信迷住了。他们去了动物园，要给他们亲爱的爸爸③写信，所

以我得给他们腾桌子。

祝保尔在歇尔获得成功。他在塞特的遭遇我完全料想到

了，这个城市太小，不能不被七十四个村庄组成的选区的票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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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尼姆衷心问候你。

爱你的 弗·恩·

１３１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９月１５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考茨基：

我现在利用星期天早晨的时间给你写信。我本来早就要这样

做，可是总受到干扰！起初是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以后的一些事

情，后来是伊斯特勃恩，在那里，代表大会的余波通过各种信件来

纠缠我；加上有六个人都拥在一个房间里，不安静，不能思考问题。

后来，刚回到家里，又碰到了保尔①和战士②及其两个孩子。此外，

还有码头工人罢工２３８等等。今天早晨终于有了一小时空闲时间，龙

格的两个男孩（现在在我这里）没有打扰我。

你和路易莎的关系结局这么不好，我们大家——尼姆、杜西、

爱德华和我——感到极其遗憾。但是现在已无法改变。只有你们

两人才有裁决权，你们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局外人只能同意。但

是有一点我弄不明白（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什么都不明白），这就是

你总是说什么“怜悯”，什么你对路易莎只剩下了“怜悯”心。在整个

５６２１３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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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上，路易莎表现得如此了不起和温柔，致使我们大家都不

断地赞扬她。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谁值得怜悯的话，那无论如何不

是路易莎。我仍旧认为，你的所作所为，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正如我已经对阿德勒说过的，你们关系中的这种变化丝毫不

改变我就第四卷手稿向你提出的建议①。这件工作是一定要做的，

而你和爱德是我唯一能够委托这件工作的人。据保尔说，档案馆１８

的事情现在也顺利解决了，因此，到冬天你显然还要到这里来，那

时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商量，动手干起来。由于该死的代表大会，我

从２月份起就根本无法搞第三卷，而现在第一卷又需要出第四版，

而且必须先把它搞出来。这不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如果每天只能

伏案工作三小时，那还是要拖相当长的时间。何况即将来临的两个

月又是昏暗的雾季。

有人从彼得堡写信告诉我，说《北方通报》登载了你的《法国的

阶级对立》②的译文，说这篇文章在俄国引起了极为巨大的反应。

等你来的时候，我给你出一些主意，怎样才能从俄国得到文章的稿

费。

你的关于绍林吉亚的矿工的文章③，是你迄今为止写得最好

的文章，对一些基本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而且你把自己的任务仅

限于研究事实，而不是象你在人口问题④或原始家庭问题⑤上那样

去论证一些成见，所以就获得了一些实际的结果。这部著作阐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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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论述发展过程时在某些地方有些缺

陷，但这是非本质的。我只是到现在才真正明白（过去看了泽特贝

尔的著作①，我不清楚，不明确），德国的金银开采（以及匈牙利的

金银开采，它的贵金属是通过德国流入西方的）在多大程度上成为

最后的推动力，使德国在１４７０—１５３０年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的首

位，从而使它成为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的第一次资产

阶级革命的中心。说它是最后一个因素，是说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

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而这一点使德国超过了意大利、法国和

英国。

李卜克内西现在已经深信，对可能派１２是没有任何指望了。同

他谈话时可以看出，他已经远不如从前那样自信，特别是在信中可

以看出这一点。可能派拒绝把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真是一件幸

事，因为联合会引起打架、撕杀和格斗，会闹出大丑剧。可能派和社

会民主联盟６８所发动的旨在对我们的代表资格证的真实性引起怀

疑的运动遭到了最可鄙的失败，２３２这不仅是由于阿德勒对奥地利

可能派的揭露②（登在这里的《工人选民》上）是致命的，而且是由

于这些蠢驴让白恩士进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而白恩士在《工人

选民》上对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资格证作了无情的剖析③，这起了

更大的作用。海德门代表了二十八个人！整个联盟号称代表一千

九百二十五个人，而实际上恐怕还不到一半！

工联代表大会２４３是布罗德赫斯特的最后一次胜利。码头工人

７６２１３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９月１５日）

①

②

③ 约·白恩士《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

参看弗·恩格斯《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编者注

阿·泽特贝尔《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编者注



罢工把白恩士、曼和贝特曼拖在这里了，而他们是唯一知道指控

布罗德赫斯特的底细的人，这对他是有利的。加上代表大会经过

精心策划，用一切办法使出席会的都是旧派的工联主义者，在这

一次还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尽管如此，旧派瓦解的征兆也很明

显。

在丹麦，党的老的领导在代表大会问题上大大地出了丑，而

反对派（特利尔、彼得逊等人）则有了坚实的立足点。１８４你们应当

邀请特利尔当《工人报》通讯员：哥本哈根阿赫尔广场街１６号格

尔桑·特利尔。

码头工人的罢工赢得了胜利。这是最后两次改革法案２４５以来

在英国发生的最大事件，是东头①一次完全的革命的开始。报刊、

甚至庸人对此普遍同情的原因是：（１）痛恨码头垄断者，这些垄

断者不去注销自己已经耗尽的不存在的资本，而大肆掠夺船主、商

人和工人，从而为自己榨取红利；（２）认识到码头工人是选民，如

果从东头选出的十六至十八个自由派和保守派议员想重新当选

（他们不可能当选——这次将选举工人议员），就必须竭力讨好码

头工人。决定胜利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万四千英镑，澳大利亚

工人由此避免了英国工人的突然大量输入。白恩士、秦平、曼、提

列特为自己赢得了荣誉，而社会民主联盟完全失败了。这次罢工

对于英国说来就象德国的矿工罢工１９８那样，使新的阶层、一支庞大

的队伍参加到工人运动中来。如果我们现在得以避免战争，很快

就可能有欢欣鼓舞的一天。

盖得——马赛的候选人，拉法格——圣阿芒（歇尔）的候选人。

８６２ １３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８９年９月１５日）

① 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衷心问候阿德勒。

你的 弗·恩格斯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住在自己的刺猬住宅里①，所以把这

封信寄给了阿德勒，因为他的地址是可靠的。《工人报》我只收到第

一期和第四期。它还存在吗？你们还收到《工人选民》吗？我寄给

你一份。

１３２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６日［于伦敦］

  谢谢你寄来了《人民报》等。你们那儿发生的微不足道的革命

十分有趣。２４６可能，这是趋于健康的开始。涅墨西斯在慢步地然而

是肯定地在临近，历史的讽刺就在于：正是这些特别在西部依靠过

纽约人来反对党的多数的人，现在正好被纽约人推翻了。

关于那个俄国人②，我什么也没有听说。他的明信片我在下次

写信时寄还给你。２３１

因为工作太忙，我只好写明信片。我从伊斯特勃恩回到这里

后，得到消息说，《资本论》第一卷需要出第四版。为此，只要作一些

订正和加一些注释就行了，但是这需要十分仔细地编写和修改，还

９６２１３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６日）

①

② 加特曼。——编者注

文字游戏：《ｌｇｅｌｗｏｈｎｕｎｇ》是“刺猬住宅”《ｌｇｅｌｇａｓｓｅ》是“刺猬巷”——考茨基在

维也纳的住址。——编者注



要小心地校阅清样，以防止印错而歪曲原意。此外，现在还应当使

提到第三卷的地方的文字表达准确。

码头工人罢工２３８规模很大。这次罢工杜西十分积极地参加了，

而且有人已经对她因此赢得的地位表现出嫉妒。寄给你《工人选

民》摘要发表的哈尼的文章２４７。老头儿住在离此十二英里的地方，８

月份身体很不好，但现在已经好转。琳蘅谢谢你的《历书》①，并向

你问好。在法国，盖得在复选中有希望。可惜我还没有得到有关选

举的确切消息。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施留特尔夫妇。

你的 弗·恩·

波士顿的《国家主义者》（一至五期）收到了，谢谢。他们也就是

这里的“费边社分子”。２４８

１３３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无论如何，在选举中表明力量增长的唯一政党，就是我们党。

据很不完全的材料，有六万张选票选了我们的候选人，即派代表

出席我们代表大会２２９的那些组织的候选人，另外还有一万九千票

也可能是我们的（因为这些候选人既不是可能派也不是“激进社

０７２ １３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

①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编者注



会主义者”），然而在得到新的消息之前我们不敢说这些票就是我

们的。

但是，关于选举，我们这里只有资产阶级报纸的消息，从中无

法弄清所有那些素不相识的候选人的立场，其他有关的统计材料

都没有，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些报纸极其粗略地将候选人分了一下

类，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得多少票呢？然而，我认为，应当让德国和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随时了解你们的活动，因为你们没有报纸作这

方面的报道。你们知道，我们这里都准备为你们党效劳，而且我们

一直是全力以赴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法国的先生们不愿意费点功

夫把法国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而且我们当中很

多人将会对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感到厌烦。

因此，复选后，请尽快给我们寄一份完整的社会主义者候选人

名单，包括派代表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各组织的候选人以及既非

可能派也非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如果有的

话），并标明每人在初选和复选中所得票数。我们在这里不能冒险

让海德门一伙来推翻我们的材料，如果我们还是只靠自己的消息

来源，那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你们已经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全国委员会２４９，该委员会已经

通过了若干决议。这些事，你们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向我们透露一

点。要不是我偶尔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看到，那无论是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报》或是《工人选民》，即使在事后两个月也不会

刊登。

你们自己应当看到，你们这种做法是给可能派和他们在这里

的朋友帮了忙。

我已写信给倍倍尔，以便为盖得竞选寄一些钱去，他竞选的

１７２１３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



重要性，我十分清楚。我希望不会有问题，但是，应当看到德国

人已经为代表大会提供了五百法郎，给圣亚田捐了一千法郎，２５０为

印刷代表大会的报告花了九百法郎（报告的第一册并没有给编者

带来什么荣光，可以说，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是为了把人名搞

错），２５１给瑞士报纸
①二千五百法郎，另外还准备再给三千五百多

法郎。总共有八千四百法郎用于国际的用途，而且这是在他们自

己的普选前夜！然而就在他们作出这些牺牲之后，雅克拉尔先生

竟在《呼声报》上无端地侮辱他们，说他们是奉命表决的机器！２５２

似乎巴黎工人成了可能派、激进卡德派
１１０
、布朗热派，或者什么也

不是，这倒是德国人的罪过！看来，在雅克拉尔先生的心目中，德

国人能够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并采取共同行动，这本身似乎就是

对那些巴黎先生们的侮辱，而且，如果巴黎停步不前，那别人也

不得前进！

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雅克拉尔先生是布朗基派，因此

就必然会把巴黎看成既是耶路撒冷又是罗马这样的圣地。

还是再来谈谈选举吧。如果盖得和提夫里埃有希望，如果他们

当选了，我们在议院中的地位就要比可能派好得多。——博丹好

象满有把握，此外，克吕泽烈、布瓦埃、巴利之中也会有人当选。盖

得同他们四、五个人一起就能组成一个党团，这个党团不仅会对议

院和公众发生影响，而且会使可能派处境尴尬。正是我们的议员和

拉萨尔派议员在国会中同时并存，这一情况比其他情况更有力地

迫使两个党团联合起来，也就是说迫使拉萨尔派投降２５３。同样，要

是我们的党团力量更强大并且最后迫使杜梅和若夫兰那些人接受

２７２ １３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

① 《劳动日——八小时工作日》。——编者注



自己的影响，那末可能派的首领们要么就投降，要么就下台，二者

必居其一。

就目前来说，这还是未来的音乐２１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布朗

热主义就要完蛋了。我觉得这很重要。现在是波拿巴主义狂热的

第三次发作。第一次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波拿巴，第二次是一个

冒牌波拿巴①，第三次这个人甚至连冒牌波拿巴也不是，而简直是

冒牌英雄、冒牌将军，一切全都是冒牌的，他主要的就是他那匹黑

马。但是，即使他是这样一个骗子，事情也是危险的，这一点你比我

更清楚。但是这次很厉害的发作，危机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期望

法国人民不会再犯这种凯撒主义的狂热病。这表明法国人民的体

质比１８４８年结实了。但是议院选举是为了反对布朗热主义，而这

一点还会影响到议院。这种消极的性质将始终在议院中起作用，因

此我怀疑议院将来是否能存在到满期。除非议院的多数自己认为

有必要修改宪法，否则它不久必将被主张修改但反对布朗热主义

的人占多数的新议院所代替。对于新的多数的构成，您会比我更了

解，因此请告诉我，我的看法是否正确。但我想如果没有布朗热的

插曲，那末，一个主张修改的共和派多数，或至少是强有力的少数，

现在也许已经形成。

如果没有战争，事情就会如上述这样。波特兰街②的骗子的失

败至少会使战争推迟。但是，另一方面，各大国加紧扩军备战却是

向战争推进。如果发生战争，就要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告别。那时，

我们到处都会被镇压，被瓦解，失去行动自由。拴在俄国战车上的

法国将动弹不得，只好放弃一切革命的要求，否则就会眼看自己的

３７２１３３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

①

② 布朗热在伦敦的住处。——编者注

路易－拿破仑，后为皇帝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盟国投入另一阵营。双方的力量几乎是相等的，因而英国不论加入

哪一边都会使天平倾斜。这种情况在今后两三年内都将如此。但

是，如果战争晚一点爆发，我敢打赌，德国人会一败涂地，因为三、

四年后，所有称职的将军年轻的威廉①都不会用了，他将起用一批

宠臣、一批蠢才或假天才，他们同曾在奥斯特尔利茨２５４指挥过奥地

利人和俄国人的人一样，只会把创造军事奇迹的秘诀放在自己的

口袋里。这种人现在充斥柏林，他们很有希望达到目的，因为年轻

的威廉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代尼姆和我拥抱劳拉。我不久将给她写信。

祝好。

弗·恩·

１３４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草稿］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刚一确实获悉盖得进入了复选，就马上（一周以前）给倍倍

尔写了一封告急的信。究竟作了什么决定，我不知道。２５５

说到你从巴黎寄来的那封信，对于你三、四月间对召开代表大

会２２９的立场，我和你都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因此，争论过去的问

４７２ １３４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

① 威廉二世。——编者注



题是毫无益处的。

至于施累津格尔的事，如果你能够顺利地摆脱它，那我将感到

很高兴。同时你已经看到，这件事不能够如此简单地压下了事，你

被迫作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使我感到很高兴。２５６如果你当时立即

作出这个声明，那我们两人就不会进行这次不愉快的通信了。无论

是我或是你都同样清楚地知道，决不只是考茨基和我才认为，你的

名字被用来掩护如此卑鄙的家伙的作品是一件丑事。

无论如何，你的声明使我不必亲自批判这本东西了。但是对它

加以评价却是需要的，其所以要这样做，正是因为在那上面不幸有

你的名字，而且不仅作为出版者出现，还作为编者出现。

我也认为盖得当选是极其重要的。选举——在票数方面——

进行得对我们很有利，根据我的统计，有六万张选票确有把握保证

是我们的（派代表出席我们代表大会的组织的），还有一万八千张

选票想必也归我们所有，而可能派在全法国只有四万二千张选票。

博丹看来是有把握当选的，其次，布瓦埃、克吕泽烈和费鲁耳以及

还有几位候选人，也都很有希望。如果盖得也当选，那他要做的就

是把所有这些人都集聚在自己的周围。那时可能派若夫兰和杜梅

就会陷入１８７４年时拉萨尔派在帝国国会中的那种地位，那时，也

只有那时，才谈得上对他们采取象当年在德国对拉萨尔派所采取

的那种行动。２５３胜利的条件就是在此以前要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

他们，——要使他们学会尊重我们的人的力量。

无论如何，布朗热主义的末日到了，如果荒谬宣布蒙马特尔

区投票无效这件事２５７，使它至少在巴黎不会再有新的拥护者，那

它在复选中大概将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如果那时俄国的钱还

拿不到手，那末这位威武的将军就将不得不从波特兰街迁到索

５７２１３４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３日）



荷①，或者在列斯纳那儿租几个房间。

向你的夫人和泰奥多尔问好。

你的

１３５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的法国朋友是一伙多么伤感的人！因为保尔和盖得没有

成功，他们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而保尔也以为越少谈这次选举

越好！不过，我倒觉得选举的结果并不是失败，而相对地说是胜

利，这在英国和德国都值得记载下来。在初选中，我们获得六万

至八万张选票，这完全足以说明我们几乎比可能派强一倍；他们

只有两个人当选②（其中一个③快死了），而我们当选的有博丹、提

夫里埃和拉希兹，还有肯定与他们三人共命运的克吕泽烈和费鲁

耳。这样就是五比二，如果处理适当，这就足以使这两个可能派

分子处在完全无能为力的境地。但是，不管在英国还是在德国，影

响大小不取决于议席的数目，而取决于获得的票数。所以我要你

注意，让我们能尽早收到（譬如说至迟在下星期一早晨，如果可

能，更早一些）我们候选人在初选和复选中所得的票数，以供

６７２ １３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８日）

①

②

③ 若夫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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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选民》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之用。我相信，保尔决不会滥

用“懒惰权”①，以致拒绝给我们做这个小小的工作。

自然，盖得的失败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虽然我曾考虑必须尽

一切力量来防止他的失败，可是在初选时他只得到一千四百四十

五张选票，这以后我就不大相信他会成功。对于实在没有办法的

事情，我们只好忍受。把布朗热主义排除，对我们来说好处更大。

法国的布朗热主义和英国的爱尔兰问题是我们道路上的两大障

碍，这两个次要问题阻碍着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建立。现在布

朗热已经被打败，法国的道路已经扫清。同时，保皇派对共和国

的冲击也已失败。这就意味着君主主义从实际的政治逐渐过渡到

感情的政治，保皇派同机会主义派５７接近，由两派形成一个新的保

守党，这个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激进派７８）

以及同工人阶级展开斗争；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会在斗争中

马上胜过激进派，尤其在激进派已经如此声誉扫地之后。我并不

期望一切都以这个简单的典型的形式进行，但是法国发展的内在

逻辑一定能克服一切次要因素和障碍，尤其是因为这两种过时的

（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形式——布朗热主义和君主主义已经

遭到了这样的惨败。我们只要求把一切次要因素都排除，为法国

社会的三大部分人，即资产者、小资产者以及农民和工人扫清进

行斗争的场所。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另外，费里已被排除，我想克罗弗德大娘是对的，她认为费

里甚至对于他自己的党也是一个障碍２５８。殖民的冒险不再拦住道

路，而新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不再会因为必须尊重费里主义的

７７２１３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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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而受到阻碍。

所以我一点也不失望，相反，我在选举结果中看到明显的进

步，看到形势显著明朗化。自然，开始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保守

党的政府，但是这不会是以前那个只有资产阶级单一集团的政府。

机会主义派同路易－菲力浦及基佐的“满意者”２５９一样，仅仅是法

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那些人代表金融贵族，而这些人代表竭力

要变成金融贵族的人。现在，你们将第一次有一个真正是整个资

产阶级的政府。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年，在梯也尔的领导下，普瓦提埃

大街２６０也建立了一个整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但它是靠两个敌对的

保皇派休战而建立起来的，就它的本质来说，是暂时性的。现在，

你们的政府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对推翻共和国已经绝望，

承认它是不可避免的权宜之计，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政府将有足够

的能力维持到最后崩溃。

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分裂为这样多的部分、派别和集团，所

以人民时常被它欺骗。你们推翻了一个部分，譬如说金融贵族，就

以为推翻了整个资产阶级。可是你们不过是让另一部分掌握政权

罢了。这里有：（１）土地所有者——正统派５１或一般的保皇派；

（２）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老的金融贵族；（３）第二帝国的第二金

融贵族集团；（４）大部分还需要给自己捞钱的机会主义派５７；（５）

工商业资产阶级，尤其是外省的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通常追随

执政的集团，因为他们自己是分散的和没有共同中心的。现在，所

有这些集团将不得不作为“温和派”和“保守派”联合起来，放

弃那些造成他们分裂的旧信条和党派口号，第一次作为“统一而

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来行动。就是这种资产阶级的集中，会使

最近时常讲到的一切共和主义的集中和其他集中具有它的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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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将是一大进步，因为它将逐渐引起激进派的崩溃和社会主

义者的真正集中。

啊！这个好题目谈得已够多了。我希望龙格今晚能来我这里，

我想听听他的高见。他的落选使我感到遗憾，因为对他来说，那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牵涉到他个人的事情。

赛姆·穆尔经过塞拉勒窝内后至今没有消息。杜西曾去见他

的兄弟，但是他的兄弟正好不在家。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他的家

属是否有他的消息。

尼姆整个夏天都在大谈你的花园和那里的蔬菜和水果。现在

她特别嘱咐要我告诉你，她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的那一份快要熟的

梨、葡萄和其他好东西。

随信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请交给保尔。

永远是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１３６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２日 ［于伦敦］

《工人选民》和《公益》照常随信附上。据说，《国际评论》已经

停办，海德门那么快就使它破了产。而巴克斯现在正在商谈办一

个杂志①。如果他能接办这个杂志，那艾威林可能会到他那里去当

副编辑。纽约的革命２４６变得更有趣了。罗森堡一伙不惜任何代价来

保持领导地位的做法很可笑，好在也没得到结果。看到你在《工

９７２１３６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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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辩护士报》上同“国家主义者”的通信
２６１
，我很高兴，首先因为

从通信中，人们在十英里以外就能认出老左尔格。第二，因为这

样就又有了关于你的公开消息。

不记得是否写信告诉过你，赛姆·穆尔６月间去尼日尔河畔

的阿萨巴（非洲）当英国尼日尔公司所属地区的首席法官了。昨

天我收到那里来的第一封信。他认为气候很好，看来很有益于健

康，天不算热得特别厉害，早晨华氏７５°，下午８１°—８３°，可见比

纽约还凉快。这样，《资本论》第三卷看来要在非洲译成英文。我

目前在搞第一卷第四版。所有引文都要同英文版核对，否则怎么

也不行。然后再用全副精力搞第三卷。

昨天，龙格来看他那两个住在杜西那儿的大男孩①。由于“机

会主义派”５７在投票时弃权，他得到的票比他的对手少八百张。我

们的人选上六人，可惜盖得没有通过。

你的 弗·恩·

１３７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尼姆和我非常感谢你寄来了一箱极好的水果，收到时都很好，

我们已经吃掉了一个很大的角落。我仍然坚持每天早晨早饭前吃

０８２ １３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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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的美国习惯①。因此，你可以想象，你果园的产品减少的速度

决不会很慢。杜西和彭普斯也会来要她们的一份，而事实上，已

经给他们分出来了。

自从码头工人罢工２３８以来，杜西完全成了东头的人，她组织工

会，支持罢工，上个星期日我们根本没见到她，因为她早上和晚上

都要演讲。这些由非熟练的男女工人组成的新工会，和那些旧的工

人阶级贵族组织完全不同，不会陷入同样的保守习气；他们都太贫

穷，太软弱，由极不固定的人所组成，因为在这些非熟练工人当中，

任何人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改变自己的职业。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

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所有的男女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社会

主义的鼓动者。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里运动的真正开端。

联盟６８此刻已经筋疲力尽：《正义报》对秦平和白恩士等人的

猛烈攻击突然停止，而出现了一种隐晦的、羞怯的、思念某种普

遍友情的感叹。拿最近关于法国选举的报道２６２来说，也谈到我们的

结果，没有加任何令人不快的暗示或评论；好象普通成员都已造

反。如果这里我们的人不犯错误，我指的特别是秦平，那他们很

快就会有办法的。但说实在的，我无法对这个人充满信心，他太

难以捉摸了。他常常参加教会会议，在那里宣传社会主义，现在

他同许多中等阶级的慈善家一起搞了一个委员会把东头的妇女组

织起来，他们召开过由培德福德市的主教当主席的会议，当然，对

这种事情他们是小心翼翼地避开杜西的！我讨厌这样做，如果他

们继续这样做，我就马上不理他们。白恩士太喜欢出风头，因此

无法抵制这样的事情，他现在已和秦平站在一起了，如果我单独

见到他，我要跟他谈谈。

１８２１３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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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格告诉我们，你说过在圣诞节时到这里来。我们能在这里

见到你是会很高兴的，一切都会使你感到满意，除非象你跟尼姆

说的，你下次愿意在一个更好的季节到这里来。但是，这里哪一

个季节是更好的呢？在已经过的非常美好的夏天（我们还在过夏

天，因为现在正是象莱茵河一带的老太婆夏天①）之后，恐怕就要

碰上全年的雨水了！

赛姆·穆尔已到达阿萨巴，他在非洲一上岸，就把企图强奸

的黑人船长判处九个月苦役。他说气候很好，早晨摄氏２３°，下午

三点时摄氏２６°—２９°（在７月和８月！），总的看来，他很健康。我

们期望得到更详细的消息，可是，唉，在阿卡萨和阿萨巴（都在

尼日尔河畔）之间好象没有定期的邮递，阿卡萨的邮戳就是尼日

尔公司的印章，日期是用钢笔填写的！

尼姆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１３８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施米特：

我非常感谢您盛情寄来您的著作②，这一著作使我们彼此大

２８２ １３８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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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接近，以致我不能对您再用传统的庄重的尊称，要是您愿意使

我愉快，那您也这样称呼我吧！

虽然我不敢说，您已经解决了探讨的问题，８７但是您的思路和

《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思路在某几点上而且是重要的几点上毕竟是

接近的，因而阅读第三卷定会给您带来特别的愉快。由于明显的

原因，我来详细评论您的著作现在是不可能的，这将在第三卷的

序言中来做。２６３我将特别高兴在那里对您的书给予它完全应得的

好评。因此，在这以前您必须忍耐一下。但是现在有一点是无可

置疑的：这一著作使您在经济著作界赢得了所有教授先生都会羡

慕的地位。

您的著作特别使我个人高兴的是，它表明又出现了一个善于

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这种人在德国的青年一代中非常少见。倍

倍尔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但党的实际工作只能让他在运用理论

到实际活动中去这方面表现他的这种优良素质。所以到目前为止，

就只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两个人了，而伯恩施坦又过多地忙于实

际活动，在理论方面不可能象他愿意而且能够做的那样去进行研

究和深造。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

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

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

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因此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庆幸

自己有了新的同行。

您正在为《新时代》整理克纳普的《农民的解放》，这很好。

１８４９年《新莱茵报》上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是关于这个

问题的非常好的材料，这篇文章转载于《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

一卷第六册。我把这篇东西的那几页卷在英国的报纸中寄给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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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似乎是完全可靠的办法。考茨基也会对新的能干的撰稿者表

示高兴，因为他不得不接受相当多的坏作品。

从２月起，第三卷的工作我一点也没有做。该死的巴黎代表

大会２２９把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都压到我身上，以致所有其

他事情都不得不搁下来。人们到处都失去了国际的感觉，因此沉

湎于最不可思议的计划中。由于良好愿望有余而彼此对人、对事、

对情况了解不够，就会发生很厉害的争吵。人们不但同自己的敌

人不调和，而且处处同自己的朋友作对。幸而这一切终于已经克

服了，也正是在这时候，通知我需要出第一卷第四版。因为这时

已经出了英文版，艾威林夫人把全部引文同原著作了核对，发现

某些地方有技术性差错，实际材料中笔误和印错的则更多，所以，

在所有这些错误没有纠正以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出第四版。作

这些纠正和校对需要时间，但是两星期以后我还得重新开始搞第

三卷，我简直不允许、坚决不允许再有任何间断了。我认为，最

困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

衷心问候。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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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致麦克斯·希尔德布兰德

柏  林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先生：

现答复您１９日的来信，我告诉您，大约在１８４２年初我在柏

林就认识了施蒂纳。当时和我来往的有爱·梅因、布尔、埃德加

尔·鲍威尔，稍后有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他一些人。不错，他的

真姓是施米特，他所以得了施蒂纳这个绰号是由于他的前额特别

高①。他在这个圈子里大概时间还不长，因为他不认识马克思，马

克思离开柏林距那时我看还不到一年２６４，并且他在这些人中很受

尊敬。我认为，他那时已经不当，或者是很快就不当中学教员了。除

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以外，当时那里还有一个姓冯·莱特纳尔的，

是奥地利人；卡·弗·科本，是中学教员和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他

的同事穆萨克；书商科尼利乌斯（在弗里茨·罗伊特的《狱中生活》

中曾提到他）；缪格；尤·克莱因博士，是剧作家和戏剧批评家；一

个姓瓦亨胡森的；察贝尔博士，后来是《国民报》的编辑；鲁滕堡，但

是很快他就到科伦为第一个《莱茵报》撰稿去了；一个姓瓦尔德克

的（不要同那个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委员②混淆了），还有其他一些

人，现在我想不起来了。这实际上是几个小组，这些小组的成员在

５８２１３９ 致麦·希尔德布兰德（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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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时候和由于不同的原因而有不同的组合。荣格尼茨、施里

加、孚赫是在我服满一年兵役于１８４２年１１月离开柏林之后才出

现的。那时大家常在施特赫利那里见面，晚上则在弗里德里希城①

的各种啤酒馆里见面，如果弄到钱的话，就在邮政街的一家酒馆里

见面。科本是那家酒馆的老主顾。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非象他在自己的《唯一者》②一书中对自己

所描写的那样坏，不过多少带点学究气，这是他在教书的年代里养

成的。我们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很多辩论，他当时发现，黑格尔

的逻辑学是从一个错误开始的：存在作为无表现出来，因而同自身

发生对立，它不可能是本原；本原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本身已

经是存在和无这两者直接的和天生的统一，而这种对立是以后才

从中发展起来的。施蒂纳认为，本原是《Ｅｓ》（ｅｓｓｃｈｎｅｉｔ，ｅｓ

ｒｅｇｎｅｔ）③，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同时既存在又是无。看来他以后毕

竟了解到，从这个《Ｅｓ》中所得到的，就象从“存在”和“无”中所得

到的，同样是什么也没有。

我在柏林居住的后期同施蒂纳见面少了；大概，使他以后写出

他的主要著作的那一思路当时就已经开始发展了。当他的书出版

时，我们已经是分道扬镳了。我在曼彻斯特度过的那两年对我是起

了作用的。２６５后来当马克思和我在布鲁塞尔
２６６
感到需要同黑格尔

学派的追随者进行争辩时，我们顺便也批评了施蒂纳：这种批评就

其篇幅来讲，不小于被批评的那本书。这部从未发表过的手稿④如

６８２ １３９ 致麦·希尔德布兰德（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①

②

③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Ｅｓ》一词——“它”、“这”、“某物”——在德文中用来组成一些无人称短句：《ｅｓ

ｓｃｈｎｅｉｔ》是“下雪”；《ｅｓｒｅｇｎｅｔ》是“下雨”。——编者注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编者注

旧柏林的一个区。——编者注



果没有被老鼠啃掉的话，那就还在我这里。

使施蒂纳获得再生的是巴枯宁，顺便提一下，巴枯宁当时也

在柏林，并且在听韦尔德尔讲授逻辑学时，同四、五个俄国人一

起坐在我前面的凳子上（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蒲鲁东说的那种无害

的、单纯语源学的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国家政权），如果不是巴枯

宁把施蒂纳的“暴动”２６７的大部分吸收到它里面去，那它永远也不

会成为现在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也成了十足的

“唯一者”，他们唯一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两个

可以和睦相处的人。

施蒂纳的其他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关于他以后的遭遇我没有

听说别的，只是听到马克思告诉我说，他好象真是饿死了。至于

马克思是从哪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不清楚。

我曾经在这里见到过他的妻子，她同过去当过中尉的泰霍夫

同居了——“啊，我是多么喜欢军人！”——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

话，她同他到澳大利亚去了。

如果以后我有时间的话，很可能我将对这个按某一点来讲是

很有趣味的时期加以概述。２６８

深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７８２１３９ 致麦·希尔德布兰德（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１４０

致奥·阿·埃利森

艾恩贝克（汉诺威）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先生：

在给您写这封回信２６９时，我很遗憾地告诉您，我的信件有二十

年没有整理了。因此没有三、四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来整理全部信

件，我是不能够从这一大堆信中挑出弗·阿·朗格的几封信的。只

要我一编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我必须在春季做完这项

刻不容缓的工作），我将很乐意地把上述信件交给您使用。

我给朗格的那些信您当然可以看情况全文或部分刊载，但在

后一种情况下，我请您在发表有关部分时最好注意到前后联系。

深致敬意。

弗里·恩格斯

１４１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爱德华给我带来了一批鲜梨，为此我必须向你正式道谢。这

８８２ １４０ 致奥·阿·埃利森（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些梨在上星期日喝波尔图酒时已经吃了很大一部分，味道极好，剩

下的放到下星期日就可熟透了。

爱德华也把圣诞节旅行的传说①澄清了一下，原来是小马赛

尔使龙格误解了意思。总之，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已准备

好接待你。

关于面临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我上次一定

是没写清楚②。我的意思是说，首先，保皇派和波拿巴派的普通成

员将逐渐转到温和共和派队伍里去，并象１８５１年那样（那时共和

党和保皇党的大部分人都转而拥护波拿巴），抛弃那些死守着党的

过时口号的领袖。这就意味着温和共和派的加强（可是费里和莱

昂·萨伊那样的投机者的派系不一定会加强），但是同时将使“共

和国在危险中”这个旧口号立即永远失去它的号召力。那时候，只

有那时候，激进派才会作为“共和国陛下最忠实的反对派”而站

到最前列，到那时，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及议会政治的极盛期

（两党争夺多数，并轮流当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真正条件才会具备。

在英国这里，现在是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并不是保守派

和激进派的联合，相反，它们互相替换。如果事情是以它们古典

式的缓慢速度发展，那末无产阶级政党的兴起无疑地最后会迫使

它们联合起来抵抗这个新的议会外的反对派。但是事情未必这样，

会有猛烈地加速发展的情况。

依我看来，进步在于：已经证明，反对共和国的斗争已经没

有希望了；必然的结果是一切反对共和的政党逐渐灭亡，这就是

说，资产阶级的一切派别都参加统治，或者执政，或者作为反对

９８２１４１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２７７—２７９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８２页。——编者注



派。目前执政的应当是力量得到加强的温和派，激进派则处于反

对派地位。一次选举不能立刻把一切事情都做完，让我们为这次

选举已扫清道路而感到满意。

关于社会主义者的失败，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我

早已料到这样的结果，甚至比这更坏，而我们巴黎的朋友们却指

望奇迹，奇迹自然没有出现。在当前的条件下，我对于选举的结

果完全满意。我们已经有六、七个人当选，既对抗卡德派１１０又对抗

布朗热派，并且获得了将近十二万张选票，这已超过了我的希望。

至于对那些在布朗热旗帜下当选的家伙应采取什么政策，我

赞成瓦扬和盖得的意见，而不赞成保尔的看法。如果你接受布朗

热派，那也必须接受卡德派的若夫兰和杜梅。但另一方面，布朗

热主义的布朗基派２４２既然在瓦扬的选区里以那种可耻的行为对待

瓦扬，使他遭到失败，我认为，我们就不应当再和他们有任何联

系。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兴趣把正在瓦解的布朗基派重新组织成

原来的样子。我们知道它所包含的经常是一些什么特别“纯洁”的

分子。格朗热是一个愚蠢的沙文主义者，把他排除，在我看起来，

是值得庆贺的。至于茹尔德（我觉得只有他是保尔真正看得上

的），也许以后可以把他吸收进来，如果值得这样做的话（我不知

道是否值得），或者如果他直截了当地和布朗热派决裂的话。但是

毫无疑问，保尔过去对布朗热派的同情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害处，

李卜克内西现在就利用这一点当面来责备我。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党团是很难领导的，它增

加的可疑分子（或岂止可疑的分子）越少越好，尤其是因为盖得

没有当选。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末再增加上述那种人也

许危害会小些，而不妨予以考虑。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新增加的

０９２ １４１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人必须公开认错，否则法国党在德国人、瑞士人、荷兰人、甚至

比利时人看来就是被收买了。如果可能派能指出我们的队伍里面

有公开的布朗热派，这对他们是多么大的胜利！而我要使德国人

了解我们法国党的行动会多么困难！

现在谈另一件事。派尔希彻底破产了。为了避免家里被查封，

他们锁了房子，全部来我这里。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及几个兄弟商

议避免公开破产的办法，但究竟结果如何，谁也不清楚。除非他

们能想出办法，否则他将不得不在本周内宣布破产。罗舍老头有

些愚蠢，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他把他的业务交给两个小儿子，并

说他既没有现款也没有债权（他已经几乎有意把债权糟蹋掉）。有

一天我同他的母亲谈过一次话——总而言之，实在是乱七八糟。不

管结果怎样，但肯定又得花费我很多钱。

考茨基还没有来这里。

听到黛安娜①丢了或被窃的消息，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惋惜。

尼姆和我衷心问候你。

爱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４２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关于先知者哥特沙克，我能够告诉你的很少：这个人我早就

１９２１４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指在巴黎的罗马女神黛安娜的青铜像。——译者注



忘记了。莫泽斯·赫斯在１８４８年以前接收他加入同盟①，并把他

说成是一位杰出的、非凡的人物。１８４８年３月初，他在科伦把自己

装扮成一位工人领袖。２７０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一位出色的煽动

家，他奉承那些刚刚觉醒的群众，纵容他们的种种传统偏见。此外，

正如一个先知者所应具备的那样，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空虚的人，因

此他以先知者自居。同时，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先知者是从不犹豫

的，因此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是否讲过你引的那些

话２７１，我表示怀疑。他曾经系统地编造过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神话。

只要说一点就够了，３月初他在科伦曾经起过某种作用，曾制定一

些令人完全难以置信的计划，计划的细节我不记得了，但是根据那

些计划，一夜之间就应当出现奇迹。这都是在我们之前发生的事。

当我们４月间来到科伦时，他的声誉已经急转直下，当我们大家为

确定出版一份报纸②而又聚集在那里时，他已经几乎被人遗忘。报

纸和我们的工人联合会２７２使他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跟我们走，或

者是反对我们。算他幸运，７月初他和安内克都被捕了，大概是由

于发表了某些演说。１８４８年底或１８４９年初，他们被宣告无罪（我

在《新莱茵报》上寻找了一阵日期等等，毫无结果，为了赶上把信寄

出，我不得不停止寻找）。后来先知者哥特沙克自愿流放到巴黎，希

望通过强大的示威把他召回。但是谁也没有动静。在我们离开之

后，哥特沙克回到科伦（也可能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不久），由于他过

去为贫民治病出了名，当霍乱突然流行时，他便热心地重新为无产

者病人免费治疗，结果自己得了霍乱而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２９２ １４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② 《新莱茵报》。——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巴黎的情况看来又上了轨道。拉法格决不是象你所认为的那

样坏。茹尔德并不是布朗热分子，而只是得到那里党内同志的准

许，在波尔多假装成布朗热分子。当然，对于这种做法，我是坚

决谴责的。他犯了错误，应当为此付出代价，起码在最初应当这

样。但是，如果他还是一个好人（对此我不知道），那末过些时候，

是可以得到宽恕的。

很可惜，你由于《人民丛书》２７３而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不过，在

你缺乏事务经验的情况下，本来可以预料得到，盖泽尔一定会使

你为难的。要知道，他所出版的坏作品并没有因为上面有你的名

字而变得好一些；此外，施累津格尔的事不可避免地彻底败坏了

整个事业。我认为，所以这样是十分自然的，你无须到第三者的

恶意中去找原因。你总不能希望党去热衷于出版这样的《人民丛

书》吧？

我这里的情况也不太好。派尔希破产了，为了躲避家里被查

封，全家都住在我这里。事情还没有顺利解决，正在同老头子①商

量，但是老头子说：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糊涂不堪了。总之，奥

古斯丁碰了一鼻子灰。

噢，我的可爱的奥古斯丁，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②

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琳蘅衷心问候你。

你的 弗·恩·

３９２１４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①

② 引自一首古老的丹麦诗歌。——编者注

派·罗舍的父亲。——编者注



１４３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在您困难的情况下，我向您提不出明确的忠告，要做到这一

点，我必须住在当地，相隔很远就不可能做出符合情况的判断。

我只能明确地谈一点：无论是在这里，或在欧洲其他地方，您

别想找到什么。由于距离近，人们会要求把您从任何地方引渡过

去，所以您每一分钟都不会有安全。

在这里，要为您找一个即使是暂时的工作也绝对不可能。无

论是我，还是这里我的朋友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您被判罪的事

实是隐瞒不了的。安排您到《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不可能，而且

会马上要求把您引渡过去。大洋彼岸情况则有些不同。

因此，您只有在监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作一选择。如果

您在高等法院终于被判刑并入狱，在出狱的日子，除了布宜诺斯

艾利斯外，您也未必有其他的出路，因为在欧洲您难于找到任何

工作。我认为，对您来说，问题仅仅在于：是立刻离开，还是到

监狱蹲三、四年后再离开。

如果您决定现在走，我可以资助您部分路费二百法郎。但这

也是我能给您的最后一点帮助。现在我必须供养我亲属的两个家，

因此，我自己有时也要考虑从哪儿去弄这笔钱。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为您做得更多。但是我可能给予的帮

４９２ １４３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９日）



助是有限的，对意大利法官我无能为力。我很了解您的极端困境，

并衷心同情您。但是，要给您比上面说的更多的帮助，我是力不

能及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４４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收到你１０月１７日来信时，我正在为《资本论》第四版①进行

最紧张的工作。工作量不小，因为杜西为英文版检查过的全部引

文得重新校订一遍，并且要把大量笔误和印错的地方校正过来。此

事一完，还得再着手第三卷的工作。第三卷现在应当尽快出版，因

为柏林小施米特的那本关于平均利润率的著作②表明，这个青年

已经钻研得过于细了；不过这会使他获得极高的荣誉。你看，我

这样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可是还得注意国际上党的报刊，翻

阅同第三卷有关的经济文献，有些地方甚至须全文通读。你看，我

是多么忙啊，所以请原谅我不能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经常同你谈

谈。

至于说到法国人，如果你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较长，并对他

们以独特的行动方式达到的结果较熟悉，你就会对他们作出较客

５９２１４４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

①

② 康·施米特《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气的判断。那里的党
２５
处在一种对法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而实际

上归根到底是有利的环境之中：党在外省是强的，而在巴黎是弱

的。因此，这里所说的是朴实的外省胜过了傲慢的、习惯于统治

别人的、目空一切的并且部分已经被收买的巴黎（营私舞弊的证

据是：（１）那里由一批卖身求荣的可能派领袖统治着，（２）出现

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巴黎只有用布朗热主义的形式才能成功地反

对营私舞弊）。此外，在外省存在两个领导：工会的领导在波尔多，

社会主义小组（作为这样一些小组组织起来的）的领导在特鲁

瓦。２７４所以，不仅没有传统的巴黎领导（以及这种领导的可能性），

而且没有外省的任何统一领导，因而也谈不上这种领导有多大才

能并得到普遍的承认。

在这种无人领导的情况下，你们感到局势极度紊乱和不能令

人满意，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法国人

在他们自己的党处于这种组织紊乱的情况下，并且在犯了一系列

错误之后，仍然在巴黎召开了代表大会２２９，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

有这一切不能不在全欧洲面前暴露出来，这纯粹是法国人的做法。

他们正确地认为，这种耻辱将被下列事实大大补偿过来：在他们

的代表大会上有全欧洲的代表出席，而在可能派的代表大会２３２上

总共只有两三个宗派。

那里考虑对公众产生暂时的效果，比你和我以及德国党全体

群众考虑得更多，这并不单纯是法国人的缺点。在这里以及在美

国，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是享有较大自由的和较长时期以来形成

习惯的政治生活的结果。李卜克内西在德国也正是这样做的（这

是我们经常发生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明天要是取消

反社会党人法１０，你就可以看到，这种不健康的考虑将很快暴露出

６９２ １４４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



来。

你根据巴黎代表大会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工人被这些所谓的

文学家排挤到了次要地位，我认为，你这样说就错了。也许，在

巴黎代表大会上情况是如此，尤其是工人们由于不能用外国语言

彼此沟通而可能居于次要地位。但实际上，法国工人远比任何其

他国家的工人更为重视取得和“文学家”及资产者完全的而且是

正式的平等，如果你看一下我所收到的关于盖得、拉法格等人在

上次选举期间发表的鼓动演说的报道，你大概会作出另一种判断。

盖得在马赛落选，那完全要感谢普罗托２７５（见附上的声明）。法

国有这样一种惯例：在复选中，如果一个党有两个候选人，那末

在初选中得票少的候选人就取消自己的候选人资格（虽然在复选

中候选人的人数不受限制，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相对多数）。普罗

托正是处于这种情况，但他仍旧当了候选人并且散布了对盖得的

最无耻的诽谤。他们两人在马赛都是外来者，但普罗托是公社的

老委员，并且得到夸夸其谈的皮阿（马赛选出的前议员）的拥护

者的支持。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复选中获得了本来可以

使盖得进入议院的那九百张选票。马赛的一个最好的选区已经为

自己选出了布瓦埃，此人过去曾在该地当选过，现在他又获得通

过。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有七个人，而且远不是最好的。他们推

选盖得当他们的秘书，为他们起草发言稿。在市参议会中，瓦扬、龙

格等人也组成了单独的小组。这两个小组都将吸收拉法格、杰维尔

等人参加，然后将组成一个布朗基派和马克思派联合的（或者是根

据联盟的原则）中央委员会２７６。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组织。

除此之外，有三个社会主义者作为布朗热派当选，有两个作

７９２１４４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



为可能派当选；这些人当然还是排除在外，让他们自己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吧。

我还非常遗憾的是，奥艾尔的处境如此不好；不过也已经有

了比较令人快慰的消息。我感到很不愉快的是年轻一代在理论方

面也比较弱。但现在出了一个小施米特，他在这里住了一年，而

我甚至觉察不到他内心有什么抱负。如果他仍旧象迄今为止那样

谦逊（妄自尊大是目前最讨厌和最常见的通病），那就可能获得较

大的成就。

这里情况很好。但也不是走德国人所走的那条笔直的明确的

道路。这正需要有这样爱好理论的人。这里还将产生相当多的错

误。但不论怎样，群众已经动起来了，而且每一个新的错误将同

时是他们新的教训。总之，正象下萨克森人所说的那样，坚冰开

始融解了。

你的夫人和那位未来的医学博士的夫人①在做些什么？

你的 弗·恩·

８９２ １４４ 致奥·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

① 尤莉娅·倍倍尔和弗丽达·倍倍尔。——编者注



１４５

致约·亨·约翰逊、詹·耶·约翰逊、

乔·贝·爱里斯

伦  敦

［草稿］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们：

我接到了并且考虑了你们本月７日的来信。

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你们建议我把你们提出的问题看作是

“秘密的”，而不向我保证你们也同样对待我的答复。我当然不能够

同意这种单方面的义务。

如果我对你们的了解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要我告诉你们，我是

否在船上听到有人对“纽约号”的循环水泵发表了什么不好的评

论，甚至应当说出我可能听到说这类话的人是什么人，不论他们是

乘客、军官或者水兵。如果有谁向我说这样的话，即使是一两句不

慎重的话，那他当然期望我这样一个有身分的人是不会使他陷于

窘境的。如果不这样做，那我认为简直变成了告密者。如果我正确

地理解你们的建议的话——而它的意思我认为是清楚的——，那

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建议的幼稚可笑也许只有它

那种令人沮丧的厚颜无耻能与之比拟。

不管怎么样，为了使你们放心，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不记得有

谁当着我的面，竟然对你们有幸供应的完善的循环水泵加以非难，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非难。谁这样说了，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９９２１４５ 致约·约翰逊、詹·约翰逊、乔·爱里斯（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



我并不想请你们把这封信看作是秘密的。如果欧洲或美国的

某个法官或商人读了我们的通信，他就会从中得出应当如何进行

这类调查的某些宝贵的启示。

１４６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倾向布朗热主义幸好已成过去，我们不必再来讨论了。为什

么此时还要重阅您以前的那些信件呢？况且，这位威武的将军的垮

台不仅是由于他离开战场，而更坏的是由于他和保皇派以及波拿

巴派勾搭在一起。现在他已觉察到这一点，并想恢复他共和派的声

誉，但这就象美丽的欧仁妮一样：

   今夜，如果他（波拿巴在新婚之夜）发现新娘是个处女，

那是因为她有两个童贞。

没有人怀疑，构成布朗热主义基础的那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恰

好是这种不满所采取的形式证明，大多数巴黎工人现在仍和１８４８

年以及１８５１年时一样，很少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地位。那时的不满

也同样是正当的，它所采取的形式——波拿巴主义，使你们付出了

十八年帝国统治的代价，这是什么帝国呀！而那时，相当一部分巴

黎工人还进行过反帝国的斗争，但在１８８９年的今天，他们却甘愿

拜倒在这个混账东西脚下来庆祝１７８９年的一百周年纪念。在此之

后，你们去要求别人象他们乐意尊敬祖宗那样来尊敬巴黎人吧！

００３ １４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我非常满意的是，假的或真的布朗热分子同可能派
１２
一样正

被清除出党。如果接收他们现在这样的一批人，那我怎么向英国

人、丹麦人、德国人及其他人交代呢。二十年来，我们一直主张成立

一个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但现在当选者要

是纠集在布朗热的旗帜下（这面旗帜在同一次选举中庇护了保皇

派，后来又被他们所抛弃），这就意味着我们法国党在其他各国党

的眼中声名狼藉。海德门分子和斯密斯分子该会多么得意啊！

您说，攻击布累结果不过是为他打开《不妥协派报》的大门，并

有利于他被提名为市参议会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促使他公开声明

自己是布朗热分子，同这伙人走在一起，并领取因叛变而得到的赏

金。２７７谢天谢地！

如果您的计划是可行的，就是说外省会接受这个委员会的领

导，那末这是个很好的计划①。

您老说你们外省的报纸，但您几乎没有给我寄过一份。我曾从

博尼埃那儿得到几份，而现在再也看不到了。您自己或让别人给我

寄的一切都会很有用处，因为我将利用这些来帮助倍倍尔了解情

况，倍倍尔要比李卜克内西重要十倍。此外，如果我了解周围发生

的事情，我就可以影响爱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你们所有的报纸最好做到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及《工人选

民》（东中央区天文巷１３号）建立交换关系。这样做在任何其他国

家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法国先生们却要我们求他们（有时也

是白求一场）给我们一个为他们效劳的机会。如果这种派头大到一

定程度，那也会使我们这些人都感到厌烦。难道不能有一点秩序和

１０３１４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２９７页。——编者注



组织吗？

够了。我在别人面前是那么经常那么热心地袒护你们，为了

恢复平衡，好好责骂你们一顿也是应该的。对于德·巴普先生提

出的那些“您知道吗？”，目前我无法核实。２７８关于他①去世的消息，

维也纳的《工人报》已从彼得堡得到了证实，不过，鉴于俄国政

府经常撒谎和有关俄国革命者的传说纷纭，一切也可能是真，也

可能是假。

现在我要给劳拉写信了。

祝好。

弗·恩·

１４７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在写完了附给保尔的信以后，我到厨房和尼姆、彭普斯一起喝

了一些比尔森啤酒，一方面是因为想喝比尔森啤酒，另一方面是因

为规定我写东西时中间一定要有休息。在此以前，我去银行存桑南

夏恩公司的支票，因为我担不起保留这张支票的风险。所以，当你

知道现在已快到下午四点时，你就不会感到惊奇，你知道，由于我

不能在煤气灯下写东西，所以时间非常紧。

２０３ １４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①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不管怎样，你把《参议员》①这种几乎是世界上最难译成英文

的东西译出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你翻译时不仅保留了原文的

全部放荡不羁的味道，甚至非常接近原文的明快。而且从题材到格

律都很难翻译，因为，第一帝国②的参议员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未知

数。如果你是男的，我就会说：Ｍｏｌｏｄéｔｚ③（好样的），可是我的俄文

还不够好，不知道这个词（大致相当于英文的：ｙｏｕ’ｒｅａｂｒｉｃｋ！）是

否能变成阴性的Ｍｏｌｏｄｔｚａ
′③！

对提夫里埃的工作服，甚至在英国的报纸上也有反映，热闹了

一阵子。２７９如果他在工作服上撕一个洞，那大不列颠所有可敬的先

生们都会对这些法国人的不礼貌大叫大嚷。克罗弗德大娘这个爱

尔兰人虽有各种各样的怪想法，却比其他人高明得多，因为她确实

在前进，除了她之外，在巴黎的其他英国记者们在干蠢事方面是大

大超过你们的法国同行的。

塞特的聪明人看来和我国的克雷文克耳人和席尔达人④差不

多。如果塞内加退出，保尔就会当选。如果他们在城里或城外不推

举塞内加，那他（看来塞内加是塞涅卡的当之无愧的后裔）根本就

不存在不退出的可能性。

我很高兴，知道我们法国朋友的晴雨表又一次上升了，肯定它

会上升得过高，但我们对此已经习惯，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

的，否则，怎样才能恢复到适当的平均高度呢？

约两星期前，考茨基就在伦敦了，并收到了保尔的信和其他东

３０３１４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④ 在德国，克雷文克耳人和席尔达人是指孤陋寡闻和愚昧无知的人。——译者

注

这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即拿破仑第一的帝国。——编者注

贝朗热《参议员》。——编者注



西；明天我要告诉他，保尔在等待他的消息。

你的梨慢慢地快吃完了，我们都是把它放到熟透的时候才吃，

而且我大部分是早餐的时候吃。尼姆刚刚发现今天这里在卖这样

    长形的梨，每个五便士。尼姆患了我的可怜的妻子①称之

为“坏腿”的风湿病（关节炎），从膝盖到大腿来回窜。这种病自然是

最变化无常的，然而不幸的是，它不是无关紧要的。每逢天气好时，

我带她去汉普斯泰特略走一走，她的气喘病就好一些。龚佩尔特对

她说爬山对治这种病有效，的确是这样。

彭普斯等人仍在这里，如果今天能达成某种协议②，他们将

于星期一返回基尔本。派尔希一家被迫要付出一些钱，但为这件

事，我至少得付出大约六十英镑，还要负担他们的一半生活费。派

尔希在为他的兄弟查理工作，他的兄弟有一些发明目前似乎正适

合英国庸人的需要，但报酬极小，而且这件事到现在还是靠不住

的。   

第一卷③第四版正在印刷，我又重新整理第三卷了。这工作并

不轻松，但正象郎卡郡的人所说的“必须完成”。

杜西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明天她一整天都不在这里，下午和晚

上要作两次演说，这样她在星期一前就拿不到支票。随信附上你的

支票一张，还有账单，可惜你应得的只有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

如果用法郎计算，这个数目看起来就要大得多。

我们在哈克奈斯小姐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沙克大娘。但这次我

４０３ １４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①

②

③ 《资本论》。——编者注

见本卷第２９１页。——编者注

莉希·白恩士。——编者注



们一定不放过她，让她知道她在和什么人打交道。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１４８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随信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

如果你们的报纸编辑不懂外文，那末，把他们的报纸寄给外

国人而不要求对方回奇法国人看不懂的天书，那是有道理的。但

是，我不明白，法国人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报纸寄给那些既看

得懂这些报纸、又很愿意利用这些报纸为法国党的利益服务的人

们。

彭普斯一家还在这儿，他们的事可望在今天办妥。

昨天晚上，我给朋友们念了劳拉译的《参议员》①。大家都十分

满意。艾威林说：“这可以拿去发表。”我问，在哪儿发表？在《派尔

－麦尔新闻》？艾威林马上把脸拉得老长老长。

如果劳拉打算翻译海涅的东西，下次她来这儿时，可以到英国

博物馆查对一下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并选些新的；也许在这儿能

搞出些名堂来。海涅的作品现在很时行，可是译文太英国味！

５０３１４８ 致保·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８日）

① 贝朗热《参议员》。——编者注



代尼姆和我拥抱劳拉。尼姆身体很好。

祝好。

弗·恩·

１４９

致茹尔·盖得

巴  黎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公民盖得：

我刚刚接到了艾威林夫人的信，她说，如果我有您的地址的

话，请我给您写封信。正好博尼埃把您的地址告诉了我，于是我就

马上动笔。事情是这样的。

在伦敦郊区银镇的一家生产橡胶制品等等的工厂（属于西尔

弗公司），正在举行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是艾威林夫人，２８０罢工

已经延续十个星期了，参加罢工的有三千男女工人。这次罢工很

有可能取得胜利。这次罢工取得胜利很重要，不然的话，从码头

工人罢工２３８以来工人们所取得的一连串的胜利就将中断，而英

国企业主老爷们的胜利将会使他们几乎已经失去的信心又恢复起

来。

几天前，西尔弗公司接受了一些非常紧急的定货，要完成这些

定货是不可能的，因为三千五百个工人中就有三千多人举行罢工。

此外，大批水底电缆的定货需要分配给西尔弗公司所属的四个工

厂。如果罢工继续下去的话，它们就会失去这个机会。工厂曾向

６０３ １４９ 致茹·盖得（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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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罢工者提出了诱骗性的建议，但是没有结果。于是它们便采

取了它们最后的一个手段。

西尔弗（股份公司用这个名字开办）公司在巴黎近郊的博蒙

—佩桑也有这样一个企业。在那里，法国工人是由英国工头带领

工作的。他们把法国工人运往英国。据悉，有七十个男女工人已

经从博蒙来到了这里的码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被运

到了银镇的工厂。现在就是必须制止这种做法。可能他们是受骗

到这里来的，向他们隐瞒了正在罢工的消息。

艾威林夫人马上就给拉法格和瓦扬打了电报，但是由于事情

很紧急，我们也向您求援。我们请求您尽一切力量阻止法国工人到

这里来顶替银镇的罢工工人，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真相，激发你们工

人的阶级感情。如果由于法国工贼的到来而破坏了罢工者的反抗，

那是非常糟糕的。这会使旧的民族仇恨重新抬头，要扑灭这种民族

仇恨将是不可能的。已经有四个月了，伦敦东头的工人们不仅以全

部身心投入了运动，而且在组织纪律、自我牺牲和英勇顽强等方面

给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作出了榜样。可以与之媲美的只有巴黎人在

遭到普鲁士人包围时的那种行为。２８１现在，请设想一下，正是在斗

争激烈进行的时刻，如果他们发现法国工人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旗

帜下战斗，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在法

国使人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切就将起变化：正是由于法国无产

者的作用，英国罢工工人一定会取得胜利。

当码头工人罢工时，这里给安塞尔打电报说，企业主在招募

比利时工人，安塞尔马上就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无论是

他的信件或者是他的电报都大大地鼓舞了那些有时开始气馁的罢

工工人。

９０３１４９ 致茹·盖得（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如果您能够给银镇的工人们寄来这种鼓舞人心的信件，请直

接写给艾威林夫人，伦敦西中央区法院巷６５号。这将发生极大的

影响。

从博尼埃那里我获悉，您的身体好多了，马赛的运动２８２是加强

而不是削弱了您的力量，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需要您的一

切力量。我感到很满意的是，由于您提出“既不拥护费里，也不

拥护布朗热”的口号，社会主义工人党２５对来自两个营垒的各种叛

徒关闭了进入议院的大门。

热忱地握您的手。

弗·恩格斯

１５０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急需告诉您的，就是我收到您的信后马上写信给拉法格谈

了拉布里奥拉的事２８３。拉法格今天告诉我，他已经给拉布里奥拉写

信谈了您的事，并要他尽可能为您办到。因此未必需要我再给他

写信了。

希望这些活动获得成功。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０１３ １５０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１５１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 也 纳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阿德勒：

我曾建议你把阿韦奈耳的《克罗茨》①修改一下，理由是：

据我（以及马克思）看来，这本书特别对法国革命的紧要时

期，即８月１０日至热月９日２８４这一时期，第一次作了以研究档案

材料为依据的正确的阐述。

巴黎公社１４３和克罗茨都是主张宣传战争的，认为这是唯一的

拯救手段，而公安委员会２８５却玩弄外交手腕，它害怕欧洲同盟
２８６
，

想通过分裂同盟的办法去寻求和平。丹东想同英国媾和，即同福

克斯以及希望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英国反对派媾和。罗伯斯比尔

在巴塞尔同奥普两国密谋，想同它们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共同反

对公社，以便首先把那些想要宣传战争，想要在整个欧洲传播共

和制度的人们推倒。他们居然胜利了，公社（阿贝尔、克罗茨等

人）的脑袋落地了。可是，从这时起，那些想单独同英国缔结和

约的人和那些想单独同德国一些邦缔结和约的人之间就不可能有

和平了。英国的选举结果对皮特是有利的；福克斯被拒之于政府

之外已有好几年了，这就损害了丹东的地位；罗伯斯比尔胜利了，

丹东被砍去了脑袋。可是（阿韦奈耳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在那

１１３１５１ 致维·阿德勒（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４日）

① 若·阿韦奈耳《阿那卡雪斯·克罗茨，人类的演说家》。——编者注



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

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但到了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即在弗

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１４４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因为

这一胜利不仅解放了边境，而且把比利时、间接地把莱茵河左岸

都交给了法国，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在

７月２７日垮了台。

反对同盟的战争对法国的整个革命有重大的影响，革命脉搏

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由这种战争决定的。同盟军队侵入法国，这就

引起迷走神经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剧烈，革命危机就临近。同

盟军队撤退，交感神经就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缓慢，反动分

子又占居上风，平民们（未来无产阶级的先驱，只有他们的毅力

才拯救了革命）则受到了训诫和压制。

可悲的是：主张无情战争的一派，即主张各民族解放战争的

一派是正确的，同时共和国已经在整个欧洲取得了胜利，可是，这

时这一派本身早就被砍去脑袋，而代替战争宣传的则是巴塞尔和

约２８７以及督政府
２８８
的资产阶级狂欢暴饮。

必须把这本书彻底修改一下，并加以压缩，应当删掉夸张的

说法，应当从普通历史书籍中补充一些事实，并且要叙述清楚。在

这种情况下，克罗茨就会完全退居次要地位，可以把《革命星期

一》①中的最重要材料加进去，这样一来，就可能搞出一本前所未

有的论述革命的书来。

对弗略留斯之役怎样推翻了恐怖统治这一点的阐明，是１８４２

年卡·弗·科本在《莱茵报》（第一个）上发表的批评亨·利奥的

２１３ １５１ 致维·阿德勒（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４日）

① 若·阿韦奈耳《革命星期一（１８７１—１８７４）》——编者注



《法国革命史》的一篇出色的文章
２８９
里作出的。

向你的夫人和路易莎·考茨基多多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５２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５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基尔本伯顿路１１号

尊敬的先生：

接到了您１１月１４日（２６日）的来信后，我马上就把信的内

容告诉了拉法格先生。他回信说，他在给我写信的同时，也给您

写了信，说他没有从编辑《北方通报》的女士①那里收到任何信件，

并说他把五篇文章交给了她，供其选择。至于现在所说的那篇文

章中的某些省略的地方，他一点也没有告诉我。如果他在给您的

信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那末我认为这个问题显然应当交给编辑

去处理。拉法格先生的地址是：

法国塞纳省勒－佩勒镇

香爱丽舍林荫路６０号

保·拉法格

现在我把托·图克的《货币流通规律》（１８４４年伦敦版）一书

用挂号寄给您。这是我买的一本旧书，书中有原主用铅笔作的许

３１３１５２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５日）

① 安·米·叶夫列伊诺娃。——编者注



多记号，这些记号多半都很混乱。此外，我再给您寄上两份旧的

剪报，其中一份谈的是１８４７年的危机，颇有趣味。

这一时期我已经准备好了第一卷①的第四版，现正在印刷中。

在这一版中有两三个根据法文版所作的新的补充，引文是根据英

文版核对的，此外，我自己还补充了几个注释，其中一个谈的是

复本位制２９０。书一出版，我就给您寄上一本。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②

１５３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１０月８日和２９日的来信收到了，谢谢。

情况未必会好到使“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４消灭。除了舍维奇以

外，罗森堡还有一批别的追随者，而在美国的那些自命不凡的空

谈理论的德国人，当然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不成熟的”美国人中

间所窃取的导师地位。要不然，他们就一文不值了。

这里的情况表明：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

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

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

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现在，运动终于在进行了，我

４１３ １５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相信，这是会一直继续下去的。可是，运动并不直接是社会主义

的，而英国人中最懂得我们的理论的那些人都站在运动之外：海

德门，因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阴谋家和嫉妒者；巴克斯，因为

他是一个书呆子。从形式上看，运动首先是工联主义的运动，可

是它和熟练工人即工人贵族所组成的旧工联运动截然不同。现在，

人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勤奋地工作，引导更广泛的群众投入战斗，

更深刻地震撼社会，并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把

所有组织普遍地联合起来，完全团结一致。由于杜西的努力，煤

气工人和杂工工会２９１第一次建立了女工支部。在这时，人们把自己

的目前要求本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

所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可是，有关这种最终目的的模糊观念

在他们中间已经很深，足以使他们仅仅在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

中间选择自己的领袖。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必须从亲身

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可是，因为他们同

旧工联相反，是以讥笑的态度对待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形形色色

说法的，所以这种学习不会使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我希望，下届

普选再推迟三年左右：（１）以便使俄国的走狗格莱斯顿在极尖锐

的战争危险时期不致于执政（仅仅这一点就会给沙皇①提供挑起

战争的机会）；（２）使反对保守党的多数大大增长，以致爱尔兰的

真正地方自治３３成为必要，否则格莱斯顿又会欺骗爱尔兰人，这一

障碍（爱尔兰问题）就消除不掉；（３）而使工人运动再向前发展，

并且在目前繁荣时期之后必然出现的商业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下尽

可能快地成熟起来。这样下届议会可能会有二十至四十个工人代

５１３１５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７日）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表参加，而且是和波特尔、克里默之流不同类型的工人代表。

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

“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

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

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

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绝不相信约翰·白恩

士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①和一般

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退伍的中尉）在多年

以前就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而他在教

会的教士会议上却鼓吹社会主义等等。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

秀的人物汤姆·曼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

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可是，

资产者即使把领导者中的几个人引诱到他们的网罗之中，他们也

不会赢得多少东西。等到运动相当加强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克服

的。

第四版②已搞好，正在印刷。

拉帕波特已寄给考茨基２９２。谁要有了这样可怕的名字，就必定

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蠢事来。

小赫普纳非常聪明，在他自己看来非常公正２９３，可是又非常没

有能耐（犹太人把这种人叫作施莱米尔，即天生的倒霉者），因此

我很奇怪，他在你们那里怎么没有早就到处碰壁。对这个家伙来

说是很可惜的，但是这也没有办法改变了。

《时代》杂志现在已由巴克斯买下来，我想，和艾威林夫妇也

６１３ １５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艾萨克斯。——编者注



都商量好了①。但是，一切都取决于巴克斯会把这个杂志办成什么

样。尽管他有才能和良好的愿望，但对他还无法预料：他是个书

呆子，刚去做杂志工作，有点手忙脚乱。而且他还有一个荒谬的

想法，认为现在是妇女压迫男子。

你开列的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文章的目录２９４，大概压

在没有整理的堆积如山的信件下面了。我这里有《论坛报》的文

章剪报，但是现在我不敢说已经收全。我在秋天才把它们又找出

来的。

绝对保密！我现在刚听说，施留特尔的妻子在离开这里的时

候据说曾讲过什么是考茨基逼得施留特尔辞职的。如果她在那里

也这样说，那完全是撒谎。施留特尔是自己自愿在这里辞职的，在

德国的党团１７７接受了他的辞职。他同莫特勒有些个人纠纷，莫特勒

是没有人能和他相处得好的，但是由于他在财务方面被公认为绝

对可靠，所以对党的领导来说，他是很可贵的人物。如果施留特

尔在这方面没有从爱德·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他认为应当得到的支

持，那末，这件事部分地要怪爱德，而部分地却要怪施留特尔自

己。至于说考茨基到档案馆１８去接替施留特尔，这是在施留特尔辞

职之后才提起的。本来我不想讲这些是非来使你讨厌，但是我认

为现在非讲不可了。

两星期以前收到赛姆·穆尔的一封长信。他认为那里是一个

对健康有益的地方，环境很优美，交往的人还不错，他订了许多报

纸，但是看来他毕竟早已在向往１８９１年回欧洲的六个月休假了。

德国的情况很好。小威廉②是比俾斯麦更好的鼓动家；我们对

７１３１５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７日）

①

② 威廉二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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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的矿工，正如对萨尔的一样，是可以信得过的；爱北斐特案

件２９５以及在此案中对警探的揭露也很有利。在法国，我们的议会党

团现在是八人，其中五人是巴黎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的代表；盖得

是他们的秘书，为他们起草讲稿。又打算出日报。党团将把代表

大会的决议２２９作为法案提交议会。到处都在准备１８９０年的五一

节。奥地利情况也很好。阿德勒把事情处理得很出色，那里无政

府主义者已经完蛋。

我自己感觉也很好，眼睛好些了。如果能这样延续到１月底，

度过雾季和天短的日子，那我就又可以加紧工作了。杜西在银镇

罢工２８０中工作很艰巨，如果不是白恩士等人忽视这次罢工，罢工早

就结束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１５４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非常感谢您１１月１０日的来信。听说您在新闻界进展这样快，

我感到很高兴。不过您得关心一下好的报酬，否则这只是事情的

一半。新闻事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

（因此犹太人在这方面也“胜过”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

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

８１３ １５４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９日）



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

的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

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

的问题。但是，凡是象您这样爱好科学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

有能力去识别，什么是形式华丽但只是靠手边的辅助材料写成的

应时作品，什么是精心完成的但外表可能不太华丽的科学著作；虽

然在这里，报酬常常和实际价值成反比。

一旦您在新闻界获得了地位，您就应该设法拉些关系，使您

能再到伦敦呆上几年。对于研究经济问题来说，这里几乎是唯一

最适合的地方。尽管我们德国的工业在近二十五年来发展不错，我

们在这方面还是照样落在后头。在大工业的产品方面英国比我们

领先，在时新产品方面法国比我们领先；因此我们的工业在出口

方面可以生产的几乎只有这样的商品，就是我有一次在巴黎《平

等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

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２９６因此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

象，我国目前工业的高涨主要表现在出口额的减少，因为，在国

内需要增长的情况下，工厂主可以按保护关税的垄断价格在国内

出售更多的商品，这样他们按倾销价格向国外销售的商品就少了。

因此，我国一切经济现象首先表现在次要形式中，其次表现在被

保护关税制歪曲的形式中，所以这些现象永远只是一些特殊情况，

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和从中事先大量除去次要现象以后，才可以作

为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自由

贸易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使英国成为一个能据以研究这些规律

的典型基地，尤其是因为英国这个国家，虽然同其他国家相比，无

论就绝对数说或相对数说，它的生产都在增长，可是它无疑正在

９１３１５４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９日）



衰落，并且很快要遭到和荷兰同样的命运。但是，我认为英国工

业的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紊乱是相一致的。虽然德国几乎

无疑将是发生最后决战的基地，但是，看来结局将终究取决于英

国。

因此非常可喜的是，恰巧现在这里的运动也真正开始了，而

要阻止它，我认为已不可能。现在参加运动的工人阶层，比只是

由工人阶级贵族组成的旧工联人数要多得多，劲头和觉悟也高得

多。现在令人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老头们仍然相信“和谐

一致”，而青年们却在嘲笑一切说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人。老头们

排斥任何社会主义者，而青年们除了公认的社会主义者外，坚决

不要任何其他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最好的消息来源，就

是完全投身于这个运动的杜西。

再说一遍，您应尽力设法再到这里来。《新时代》、布劳恩的

《文库》①和两三家其他的杂志有一些通讯报道和文章要写，您可

以大胆试一下。我们大家，尤其是我，会因为在这里重新见到您

而感到高兴。

赛姆·穆尔现在在非洲，在尼日尔河畔的阿萨巴，是尼日尔

公司所属地区的首席法官。他是６月中动身去的；他来信说非常

满意，他认为那是一个对健康有益的地方，交往的人还不错。但

愿他在某个黑人妇女的怀中香甜入睡。

这里的其他情况几乎依然如故。艾威林在戏剧试作上看来有

进步；两星期以前上演了他最近写的剧本，很受欢迎。瑞士的流

亡者６２在逐渐地习惯环境。巴克斯主编的《时代》月刊将从１月１

０２３ １５４ 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９日）

①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编者注



日开始出版。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５５

致格尔桑·特利尔

哥 本 哈 根

［草稿］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特利尔先生：

衷心地感谢您８日的有趣的来信。

如果要我对最近在哥本哈根演出的大型政治剧１８４（您成了它

的牺牲品）发表意见，那末，我就从和您的意见不同的这一点开

始吧。

您根本拒绝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甚至是暂时的共

同行动。即使我不绝对拒绝在采取共同行动比较有利或害处最小

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我仍然够得上一个革命者。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

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

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

克思和我从１８４７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

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

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

１２３１５５ 致格·特利尔（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

步的措施。在德国谁真正为废除长子继承权和其他封建残余而斗

争，为废除官僚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斗争，为废除反社会党人

法１０和对集会结社权的限制而斗争，那我就会支持谁。如果我们德

国的进步党６５或者你们丹麦的农民党
２９７
是真正激进的资产阶级政

党，而不仅仅是一些一受到俾斯麦或埃斯特卢普的威胁就溜之大

吉的可怜空谈家，那末，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

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当我们的代表投票赞成

（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时，这也就是一种

共同行动。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直接对我们

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进行的历史发

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

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

限。您在１８４７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

明，我们在１８４８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

我把道德问题丢在一边——这里不是谈这一点，所以我也就

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

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

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

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利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

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

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

台上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

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因此，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

２２３ １５５ 致格·特利尔（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基本上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

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

但在这方面，据我的判断，您反对中央理事会的策略是正确

的。丹麦左派党①早就在表演反对派的卑鄙喜剧，并不遗余力地一

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本身的软弱无力。它早已放过拿起武器来惩

罚宪法的破坏者２９８的机会（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并且可以看到，这

个左派党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力求同埃斯特卢普和好。我觉得，一

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同这种党共同行动，否则就要长期丧

失其工人政党的阶级性。所以，您反对这一政策，强调运动的阶

级性，我只能表示同意。

至于说到中央理事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行动方式，那

末在１８４０—１８５１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青红

皂白地开除反对派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２９９在奥康瑙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

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象其名称本身所表明的，是

一个组织起来进行直接进攻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

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

韦泽那个“严格的组织”的拉萨尔派有过这种专横行为。冯·施

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他这样

做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３００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

人政党，在美国罗森堡先生自己顺利地退出２４６以后，当然未必会想

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

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

３２３１５５ 致格·特利尔（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① 即农民党。——编者注



谁如果不加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

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

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

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

消灭言论自由吗？

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

忠实于您的

１５６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首先让我衷心地感谢您和您的儿子①对我的生日所作的友好

的祝贺。这一天我们过得很愉快，大家在一起坐到半夜以后，以

便一举两得，因为第二天是艾威林的生日。我们立即庆贺了他的

生日。

知道你们全家都很健康，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这里大家也还

比较好，只是尼姆害了几次重感冒，风湿病也发作了几次。不过

象这里的气候，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不太厉害，也就没有什么

可抱怨的。

罗舍一家也都很好，只是派尔希“爸爸”在上星期天得了重

４２３ １５６ 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

① 泰奥多尔·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感冒，险些引起肺炎，但是他现在已经好些了。当然，生病破坏

了他过圣诞节的兴致，明天他只好留在家里。此外，彭普斯现在

没有女仆。最后那个女仆在两星期以前，当彭普斯和孩子们不在

家时跑掉了。彭普斯回来后，看到住宅是空的，并且上了锁，由

于她身上没有带钥匙，她们一伙人便都来到我这里等候派尔希，没

有派尔希，他们回不了家。您看，这里也发生过各种各样小小的

不愉快的事。

明天晚上如果彭普斯和孩子们能够来的话，我们这里将聚集

很多人。除了彭普斯他们以外，还将有莫特勒夫妇，费舍夫妇，伯

恩施坦夫妇，当然还有艾威林夫妇，此外，肖莱马昨天就已经在

这里了。这么些人正好一桌能挤下。尼米已经着手准备饭菜，而

葡萄干布丁早在一星期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是需要大大地忙

碌一番的。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造成消化不良。但是风俗如此，

只好随从。即使在节日的第二天出现醉后头痛的现象，也毕竟是

令人感到愉快的。

自从码头罢工２３８以来，杜西日夜都在委员会中工作，——那

里的全部组织工作是由三位妇女进行的——她全部身心投入了罢

工运动。与码头罢工同时，在东头①最边缘的银镇也爆发了规模不

大的罢工２８０。举行罢工的约有三千人。杜西参加这次罢工十分积

极：她建立了少女工会组织，每天早晨都要到那里去。但是经过

十二个星期之后，罢工最后失败了。她现在正从事于伦敦南部煤

气工人的罢工３０１，星期日的早晨她曾在海德公园发表演说。但这毕

竟不太紧张，因此她还有较多的空闲时间。现在她和艾威林成了

５２３１５６ 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

① 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月刊①编辑部的副编辑，从１月１日起巴克斯就把这个月刊接过

来办了，那里的工作是够多的了。此外，她还是两个妇女工会组

织的书记。

昨天我还收到了李卜克内西的信。请代我向他致谢，他明天

大概会到您那里去。我们在焦虑地等待爱北斐特案件２９５宣判。我早

就对普鲁士法官们丧失了最后一点信任。他们只是还没有把倍倍

尔也监禁起来。

看来，在巴黎人那里，终究将会重新出一份日报，但是由于

我的这种希望经常落空，因此在我没有亲眼看到报纸时，我是不

相信这一点的。我们这个由八人组成的法国党团，目前的表现很

不坏，具有惊人的纪律，特别是考虑到这些人都是从法国各地来

的，他们多半互不认识。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现在，我祝贺您、李卜克内西、泰

奥多尔和所有其余的孩子们，别忘了盖泽尔夫人，祝贺你们节日

快乐和新的一年中幸福。昨天我接到了施留特尔夫妇的来信，看

来他们大家都很好。

尼米、罗舍夫妇和我衷心问候您。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６２３ １５６ 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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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新年好！

谢谢您给我寄来治眼的药方，虽然它对我的效果很差。从去

年到今年８月份，我一直使用可卡因，而当这种药的效力减弱

（由于用惯了）时，我便开始使用效力极好的ＺｎＣｌ２。如果我能顺

利度过现在这种天短的日子，——最后一天在这里是１２月２８

号，从昨天早晨起，这里天一直是黑的——那末，最困难的时候

就过去了。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７２３１５７ 致路·库格曼（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１８９０年

１５８

致察德克女士

伦  敦

［草稿］

［１８９０年１月初于伦敦］

尊敬的察德克女士：

您把亲手做的这样漂亮的东西盛情地寄给琳蘅和我两人，我

们感到喜出望外。您患有眼病（而我据自身的体验知道这是什么样

的病），还做这样费力的活，这确实是过分了。唯其如此，我们就更

感到它可贵。琳蘅非常喜欢这件漂亮的暖和的衣服。虽然您过于

美化我的脚，把它设想得那样小，但我仍确信，结交的时间长了，这

双便鞋和我还是会成为最亲密的朋友的。我和琳蘅衷心地感谢您。

但愿您在自己的亲人中庆祝您的七十寿辰时感到身体健康和

精神饱满。请接受我们的迟到的祝贺。琳蘅和我也将临近这样的

诞辰，而我甚至在今年就到了。在此之后跨进的十年，将是特殊

的十年。

向您和察德克博士先生衷心问好，并致以深切的敬意。

您的 弗·恩·

８２３



１５９

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

（斯捷普尼亚克）

伦  敦

１８９０年①１月３日 ［于伦敦］

亲爱的斯捷普尼亚克：

因为我不知道日内瓦的地址，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文章３０２寄给

您。请尽快把德文原稿还给我，以便我能够写第二部分。

您的杂志②将多久出版一次？

向您、斯捷普尼亚克夫人和所有的朋友祝贺新年。

永远是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６０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１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首先，祝你新年好！然后，我把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的原文

抄寄给你，因为我不能设想你会根据用现代语言改写的本子来翻

译。你说得很对，每逢翻译诗歌的时候，应当保持原文的韵律，否

９２３１５９ 致谢·米·克拉夫钦斯基（１８９０年１月３日）

①

② 《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

原稿为：“１８８９年”。——编者注



则干脆象法国人那样，就把它改写成散文。

希望你的流行性感冒现在已经好了。我们这里也在流行，而

且相当猖獗，但是接近我们这个圈子的人还没有感染上。派尔希

已经好些了，可是，彭普斯因为支气管炎和肺部充血而卧床不起，

但她也很快就会好的。查理·勒兹根是我熟识的人当中唯一算得

上患了流行性感冒的人。

老哈尼因慢性支气管炎而在恩菲耳德休息，这个星期我得抽

空去看看他。可怜的人！可是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幸福：离开了

美国！看看美国怎样使所有的英国人都爱起国来了，甚至爱德华

也不例外，非常有意思。这完全是从关于“礼貌”和“教养”问

题的争吵引起的！而且美国佬还有一套相当使人生气的做法，问

你是否喜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看法，他们当然是希望

听滔滔不绝的赞扬。因此，可怜的老哈尼对这个“自由人之国”讨

厌透了，他唯一的愿望是顺利地回到“衰老的君主国”，永远不回

美国佬的国家去了。恐怕他的愿望是会实现的，从身体来说，他

老多了，经过八年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这也不奇怪。但在精神

上，他仍旧是极爱说俏皮话和非常幽默的人。

收到保尔关于要出版新报纸的来信３０３后，使我高兴的是我已

经写信给博尼埃说，他们应该正式聘请你为德国栏的编辑。这样，

他可以知道，我在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的时候就认为，大家理所当然

应该领取报酬。他没有再给我写信，但是给杜西写信说，报纸将在

１月１１日出版，要求他们写稿，并且要白恩士等人也写稿。

我真的认为在巴黎只有你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个地方好

象要把人们都弄得昏头昏脑。就拿博尼埃来说吧，他住在这里时还

是很通情达理的，可是现在，为了这份无法办成的报纸，他突然象

０３３ １６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月８日）



盖得那样发起疯来了。办一份编辑不领报酬，记者不领报酬、任何

事情都不给报酬的日报，这是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你为你

的工作索取报酬，马上就会被由你办的报纸踢出去！他满可以写信

对我说，“国际栏应当压倒一切”，可是巴黎栏从一开始就等于根本

不存在！另外，还指望这里的人们按指定日期定期写稿，这样可以

在前一天先发预告！这就是他实际上希望我们所有的人、白恩士以

及上帝晓得还有什么别的人去做的事，而且完全是为了能荣幸地

被允许同那个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光明之城的居民们说话！

我觉得，正是在一切看来都很有希望的时候，这件事会以造成种种

混乱而告终，甚至会在我们内部引起争吵而告终。

不管怎样，如果你或者保尔能使我们随时了解这件事的情况，

我是很感激你们的，这对我们大家也都会是有益的；因为报纸一

出版，肯定会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经验证明，“根据事业

的需要”，有一半事实是瞒着我们的。当然，在应付这些事情时，

我们会特别小心，但是，最好不要每件事都得先向你们打听事情

的真相。

我不明白，盖得没有取得保尔、杰维尔以及其他人的同意，怎

么能那样单独行动，单凭他那南方人特有的幻想去办事。从博尼

埃的信来看，这些人认为全世界好象都闲着没事干，都有多余的

时间不知道怎样支配，并且在急切地等待着一份法国报纸出版，以

致可以不领报酬地向该报投稿！这种事情，德国党或者任何别的

党是不会容忍的——一个人没有得到特别的委任就把一切都包办

了；这个人凭着可能获得国外投稿的幻想进行活动，而这种幻想

你和保尔本来是可以立即打消的，或者说，即使你们有机会把他

的幻想打消，他还是不顾你们的好经验而照样干。说真的，如果

１３３１６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月８日）

则干脆象法国人那样，就把它改写成散文。

希望你的流行性感冒现在已经好了。我们这里也在流行，而

且相当猖獗，但是接近我们这个圈子的人还没有感染上。派尔希

已经好些了，可是，彭普斯因为支气管炎和肺部充血而卧床不起，

但她也很快就会好的。查理·勒兹根是我熟识的人当中唯一算得

上患了流行性感冒的人。

老哈尼因慢性支气管炎而在恩菲耳德休息，这个星期我得抽

空去看看他。可怜的人！可是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幸福：离开了

美国！看看美国怎样使所有的英国人都爱起国来了，甚至爱德华

也不例外，非常有意思。这完全是从关于“礼貌”和“教养”问

题的争吵引起的！而且美国佬还有一套相当使人生气的做法，问

你是否喜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看法，他们当然是希望

听滔滔不绝的赞扬。因此，可怜的老哈尼对这个“自由人之国”讨

厌透了，他唯一的愿望是顺利地回到“衰老的君主国”，永远不回

美国佬的国家去了。恐怕他的愿望是会实现的，从身体来说，他

老多了，经过八年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这也不奇怪。但在精神

上，他仍旧是极爱说俏皮话和非常幽默的人。

收到保尔关于要出版新报纸的来信３０３后，使我高兴的是我已

经写信给博尼埃说，他们应该正式聘请你为德国栏的编辑。这样，

他可以知道，我在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的时候就认为，大家理所当然

应该领取报酬。他没有再给我写信，但是给杜西写信说，报纸将在

１月１１日出版，要求他们写稿，并且要白恩士等人也写稿。

我真的认为在巴黎只有你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个地方好

象要把人们都弄得昏头昏脑。就拿博尼埃来说吧，他住在这里时还

是很通情达理的，可是现在，为了这份无法办成的报纸，他突然象

０３３ １６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月８日）



我们的朋友单凭幻想和痴想办事，谁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失败。

突然有人叫我，就此结束。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Ｕｎｄｅｒｄｅｒｌｉｎｄｅｎ

ａｎｄｅｒｈｅｉｄｅ，

ｄａｕｎｓｅｒｚｗｅｉｅｒｂｅｔｔｅｗａｓ，

ｄａｍｕｇｅｔｉｒｖｉｎｄｅｎ

ｓｃｈｏｎｅｂｅｉｄｅ

ｇｅｂｒｏｃｈｅｎｂｌｕ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ｇｒａｓ．

ｖｏｒｄｅｍｗａｌｄｅｉｎｅｉｎｅｍｔａｌ，

ｔａｎｄａｒａｄｅｉ，

ｓｃｈｏｎｅｓａｎｃｄｉｕｎａｈｔｅｇａｌ．

Ｉｃｈｋａｍｇｅｇａｎｇｅｎ

ｚｕｏｄｅｒｏｕｗｅ：

ｄｏｗａｓｍｌｎｆｒｉｅｄｅｌｋｏｍｅｎｅ．

ｄａｗａｒｔｉｃｈｅｎｐｆａｎｇｅｎ，

ｈｅｒｅｆｒｏｕｗｅ，

ｄａｉｃｈｂｉｎｓｌｉｃｉｅｍｅｒｍｅ

ｋｕｓｔｅｒｍｉｃｈ？ｗｏｌｔｕｓｅｎｔｓｔｕｎｔ：

ｔａｎｄａｒａｄｅｉ，

ｓｅｈｔｗｉｅｒｏｔｍｉｒｉｓｔｄｅｒｍｕｎｔ．

Ｄｏｈｅｔｅｒｇｅｍａｃｈｅｔ

ａｌｓｏｒｌｃｈｅ

ｖｏｎｂｌｕｏｍｅｎｅｉｎｅｂｅｔｔｅｓｔａｔ：

ｄｅｓｗｉｒｔｎｏｃｈｇｅｌａｃｈｅｔ

ｉｎｎｅｃｌｌｃｈｅ，

ｋｕｍｔｉｅｍｅｎａｎｄａｓｅｌｂｅｐｆａｔ．

ｂｌｄｅｎｒｏｓｅｎｅｒｗｏｌｍａｃ，

２３３ １６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月８日）



ｔａｎｄａｒａｄｅｉ，

ｍｅｒｋｅｎｗａｍｉｒｈｏｕｂｅｔｌａｃ．

Ｄａｅｒｂｌｍｉｒｌｇｅ，

ｗｅｓｓｅｉｅｍｅｎ

（ｎｕｅｎｗｅｌｌｅｇｏｔ！）ｓｏｓｃｈａｍｔｉｃｈｍｉｃｈ．

ｗｅｓｅｒｍｉｔｍｉｒｐｆｌｇｅ，

ｎｉｅｍｅｒｎｉｅｍｅｎ

ｂｅｖｉｎｄｅｄａ，ｗａｎｅｒｕｎｔｉｃｈ，

ｕｎｔｅｉｎｋｌｅｉｎｅｖｏｇｅｌｌｌｎ—

ｔａｎｄａｒａｄｅｉ，

ｄａ ｍａｃｗｏｌｇｅｔｒｉｕｗｅｓｌｎ．①

ｅｎｗｅｌｌｅ＝ｗｏｌｌｅｎｉｃｈｔ［不要］

３３３１６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月８日）

① 在荒野里的            他于是用了

菩提树下，            一些鲜花

那是我们两人的卧床，       铺成华丽的卧床。

你还可以看到           要是有人

我们采集了            来到这条路上，

许多花草铺在那个地方。      定会被他笑话一场。

在森林边的山谷里，        他将看到我，

汤达拉达伊！           汤达拉达伊！

夜莺的歌声多么甜密。       枕着玫瑰花儿酣卧。

我来到了             要是有人知道，

那个荒野里，           他躺在我的身旁，

我的爱人已经先我莅临。      天哪，真叫我害羞！

我受到热烈的欢迎，        但愿没有人，

神圣的圣母！           会知道我们

我是多么高兴。          所干的事情，除了我和他

他和我吻个不停？         以及一只小鸟，

汤达拉达伊！           汤达拉达伊！

看我的嘴唇是多么殷红。      它不会告诉他人知道。

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菩提树下》。——编者注



  发音：

ｉｅ，ｉｕ，ｕｏ，重音在第一个母音上：íｅ，íｕ，úｏ。

ｅｉ＝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丹麦语和俄语的ｅｉ；科学的是ｅ＋

ｉ，而不象高地德意志语那样是ａ＋ｉ。

ｓｃｈ＝ｓ＋ｃｈ，正如荷兰语和希腊语一样。

ｈ在最后一个音节或子音前面＝瑞士语的ｃｈ，ｃｈ，ｎａｈｔｅｇａｌ，

ｓｅｈｔ＝ｎａｃｈｔｅｇａｌ，ｓｅｃｈｔ。

ｚ＝ｔｓ，＝ｓｓ。

有发音符号的母音是长音，其余的都是短音：ｔａｌ而不是ｔａｌ，

ｓｃｈａｍｔ，而不是ｓｃｈａｍｔ。

复母音当然是长音。

１６１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９０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衷心感谢你们的祝贺并向你们大家致以最好的祝愿。你们合

家安好，我感到高兴，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去年一年里

我的体重又增加了，现在我称了又有一百六十八英磅，这对我来

说几乎是历来最重的，而且全是健壮、结实的肌肉，不是虚胖。我

的眼睛也好起来了。雾季和天短的时候，对我来说通常是威胁最

大的，我身体总要差一些，但这一次我却过得比往年轻松，因此，

我希望很快又可以整天工作。当我说我快七十岁时，甚至医生们

４３３ １６１ 致海·恩格斯（１８９０年１月９日）



都不愿意相信，说我看起来要小十到十五岁。当然，这仅仅是外

表，而外表是靠不住的，我的外表也如此，它掩盖着种种小的症

状，许多小的就构成相当大的。但是总的说来，我身体没有什么

可抱怨的，当我看到许多人纯粹为了无关紧要的事而无缘无故地

自寻烦恼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我一直精神饱满，对任

何小事都能一笑置之。

讲到这里，恐怕你已经足够地了解我的宝贵的身体了，我认

为现在应该停止谈论这个问题了。

关于年轻人的消息我及时收到了，我立即独自为新股东

们３０４的健康干上满满一杯啤酒。你们让他们当股东，是很明智的，

要知道，当你们中再没有人留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时候，主要的

工作和主要的责任就落在他们身上了。如果他们在事业上的正式

地位同他们的工作相适应，在他们身上就会产生一种对工作的完

全不同的促进因素。现在我奉劝你和鲁道夫利用你们完全应得的

余暇，尽量到户外多走动走动，夏季去游览游览（你们当然也不

会忘记秋季打猎）。那时你们就会发现这将使你们增添饱满的精

神。

我得悉弗里茨·博林，啊不是，是奥古斯特·博林去世了，

好象还听说弗里茨·奥斯特罗特也去世了。这个奥古斯特·博林

是相当多病的人，然而毕竟活到了八十岁，虽然到最后的时候，

他已经不能干多少事了。这种人也只能这样了。而我们身体比较

健康，晚年还在较积极地工作，抓住某种微不足道的琐事，一直

到死。但是这也不坏，而且有它的好处。不管怎样，你有一个优

越性，再过两三年你就把自己的私人医生①培养出来了，那时你就

５３３１６１ 致海·恩格斯（１８９０年１月９日）

① 瓦尔特·恩格斯。——编者注



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照顾，从自己身上卸掉这方面的任何责

任。

但愿恩玛尝到的新年糕点对她有益处，就象大量的德国糕点

对我有益处一样。这些德国糕点我一连吃了三个星期，此外还有

圣诞节必备的葡萄干布丁和肉馅酥饼等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

现在用煤气炉（因为我们的旧炉灶再不能用了，而房东又没有安

新炉灶），做饭由难到易的这种转变激起了我的老女管家①真正的

烹饪热情，我现在必须把这一热情的成果吃得一点不剩。

所谓流行性感冒，看来，并不是什么别的病，就是我国一直

有的都很熟悉的重感冒，现在这里越来越大肆蔓延，我的许多熟

人已经传染上了这种病。上星期天，有一个英国人在我这里吃饭，

他害怕到这种程度，衣袋里一直装着一小瓶奎宁和氨水，吃饭时

也倒出来喝！随他便吧！——不过，我却宁愿得重感冒，也不愿

在吃烤肉和蔬菜的间隙喝这种又苦又臭的混合液，把好酒的味道

都给破坏了！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衷心问候恩玛、孩子们、鲁道夫一家以及你本人。

你的 老弗里德里希

６３３ １６１ 致海·恩格斯（１８９０年１月９日）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１６２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纽  约

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

衷心感谢你和你夫人的友好祝愿，我们大家也真诚地向你们

致同样的祝愿。你７月１日的来信，也按时收到了，还有那份

《共和国》报，上面画了一棵大树比作马克思，四周围着新的共产

主义耶路撒冷的居民。关于格·维尔特的文章也收到了，但只有

第一篇，可惜没有结尾部分。

至于说到里德，我已经把你的信转寄给杜西并托她问一问秦

平（《工人选民》），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得到答复。３０５这里的人们对

于不是直接跟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一切是非常拖拉的，加上他们的

工作又很忙。可能，明天从杜西那儿我能知道一点什么，那就在

下次邮班告诉你。

约翰·白恩士到你们那儿去旅行的事我觉得很值得怀疑。他

未必能够离开这里，因为这样就会让位给自己的竞争者。此外，他

必须出席郡参议会２１３，因为那里只有他一个人是代表工人的。

去年夏天出现的运动的激流平息了一些。再好不过的就是，资

产阶级坏蛋在码头工人罢工２３８时对工人运动虚情假意的同情消失

了，这种同情开始让位于不信任和不安这种自然得多的感情。在

煤气公司逼迫下进行的伦敦南部煤气工人罢工３０１期间，工人又一

次被所有的市侩完全抛弃。这很好，我只希望白恩士在自己领导

７３３１６２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１日）



某个罢工的时候能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否则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

抱种种幻想。

同时，事情是不会没有种种磨擦的，例如，煤气工人和码头

工人之间就有磨擦，但是怎么能够期待别的什么呢？然而群众动

起来了，再也无法阻止他们了。停滞得越久，一旦发起冲击，其

力量就越大。和旧工联的学究官僚相比，这些非熟练工人完全是

另外一种人：他们身上丝毫没有譬如象机械工人联合会３０６中那样

的形式主义和行会的旧习气。相反，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把所有

的工联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团体，和资本直接作斗争。例如，商务

码头的码头工人罢工时有三个机械工人没有关闭蒸汽机。白恩士

和曼（他们两人本人就是机械工人，而白恩士是机械工人联合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受托去说服这些人离开，这样就没有一架起重

机能开得动，码头公司就会被迫让步。但是三个机械工人拒绝了，

而机械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没有干预，因此延长了罢工时间！再

有，银镇橡胶厂的罢工２８０，也是由于机械工人不参加罢工，甚至违

反自己联合会的规章，去干非熟练的工作，而使罢工延续了十二

个星期，遭到了失败！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笨蛋为了“限制工人

一涌而入”而通过一个决议，按此决议，只有经过规定的训练期

限的人才允许加入他们的联合会。这样他们就为自己创建了一支

竞争者大军，即所谓的工贼，这种人的熟练程度和他们自己一样，

愿意参加联合会，但是不得不停留在工贼的地位，因为这种学究

气（它现在已没有任何意义）使他们参加不了联合会。机械工人

知道，在商务码头和银镇，这些工贼立刻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所

以他们不丢掉工作，而对于罢工的人来说，他们自己就成了工贼。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差别，新的联合会是行动一致的。这次煤气工

８３３ １６２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１日）



人罢工时，水手、轮船司炉、驳船工人、运煤工人等都一起行动，

而机械工人，当然又是没有参加，他们继续干活！

但是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庞大的旧工联很快就会完蛋。他们

的主要支柱是工联伦敦理事会３０７，其中新的联合会日益占上风，最

多经过两三年，工联代表大会７０也就会革命化。在下一次代表大会

上布罗德赫斯特之流就会看到奇迹。

在你们的美国社会党蠢人的革命中，最主要的是你们清除了

罗森堡一伙２４６。原来那样的德国党应该在美国停止存在了，它渐渐

成了最坏的障碍。美国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但是和英国人一样，

他们在走自己的道路。不能一开始就硬塞给他们理论，但是他们

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可悲后果最后会教育他们

重视理论，那时一切都会就绪的。独立的民族走自己的道路，而

在所有的民族中英国人和他们的后裔是最独立的。岛国居民所固

有的极端的固执，有时叫人很恼火，但它同时可以保证，只要事

情一开始，就一定干到底。

总的来说我感到身体很好，我的眼睛毕竟是好了一些，但是

我一天写作还不能超过三小时（在有阳光的时候）。尼姆也很好。

罗舍一家先是派尔希闹病，后来是彭普斯。艾威林患流行性感冒。

肯提希镇①一切都照常进行，尽管免不了受到来自德国的指责。爱

德一家已经在这儿定居下来，费舍夫妇也是这样。

告诉左尔格，最近他将收到信。但是你等了这么久，所以把

你排在第一个。尼姆和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

你的 弗·恩格斯

９３３１６２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１日）

① 肯提希镇——伦敦的一个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设在那里。——编者

注



１６３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考虑了介绍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问题。关于过去发生的

事情我不能欺骗同志们。如果说我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

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

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宁愿不带任何介绍信去。大洋彼岸

哪怕有一个人打听到您被判了罪，那就会有几百人知道，而且正

是那些看不到我的意见或是认为我的意见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知

道。那时您在那里的处境就会和在这里一样，到处都会给您判罪。

最好是开始新的生活，重新获得声誉，从照片上看，您还年轻力

壮，您要鼓起勇气来！

不过，以防万一，我附上一个书面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我

说了一些我问心无愧能够并且有权说的有利于您的话。但是我还

是劝您不要使用它。可能，这样做在开始阶段会使您的斗争产生

困难。但是肯定地说，由于和过去完全断绝关系，将来您就比较

容易了。

您只要知道您应该做什么就行了。但是，我希望这一切都是

多余的，而上诉法院会承认您是正确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０４３ １６３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３日）



  地址：

《前进报》编辑部，雷辛基斯塔街新门牌６５０号（街道有老门牌和

新门牌）。

“前进”同盟３０８，商业街８８０号。

［在另页上］

贝内万托（意大利）的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先生，将近六年

来和我经常通信。为了通过翻译向自己的同胞介绍德国的科学社

会主义，他在困难条件下以十分顽强的精神学习了德语。后来，他

先后把我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的

起源》译成意大利文，并经我校阅后发表了这两个译本。他翻译的

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受到不利情况的阻碍而没有出版。

马尔提涅蒂先生曾在贝内万托皇家公证处（属法院）当录事。

在那里指控他盗用公款，正如我认为的，这纯粹是对他作为一个社

会主义政论家所进行的活动的报复。最后，两级法院的意大利法官

对马尔提涅蒂先生判以监禁。我既没有见到案件的材料，也没有见

到关于诉讼案的报道，而只是看到被告的辩护书。但我认为，他被

判罪是不公正的，原因如下：

（１）他被控告为另一个主要被告的一般同谋，但这个主要被

告人已经被宣判无罪，而马尔提涅蒂先生本是所谓从犯，却被判

罪。

（２）所谓被盗的款项，开始断定超过一万法郎，但在诉讼过

程中一直在减少，到最后只提到将近五百法郎。

（３）贝内万托地方长官皇家高级官员，确信他没有罪，因而

在他被公证处解雇以后，甚至在诉讼期间还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

１４３１６３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３日）



工作。

（４）此外，因为他是一个普通录事，不经手公款，因此根本

不可能偷盗。

不管诉讼案如何结束，看来，马尔提涅蒂先生宁愿离开意大

利，为自己寻找新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他权利以他愿意

采取的任何方式使用我这封介绍信。如果他在某地遇到那些对我

的意见不是完全不理会的德国同志们，那我就请他们相信，上面

谈到的情况完全符合事实，我绝没有任何隐瞒。要是他们能够帮

助他找到工作，从而使他能够正当地维持生计和开始新的生活，那

末这将有利于一个我认为仅仅是由于他的活动服务于国际工人运

动而受到迫害的人。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３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６４

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伦  敦

［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刚刚（星期二晚上九时三十分）收到这封信３０９，现在给你寄去。

我认为不需要写很长的回信。无论如何我是没有时间写回信。请

将信寄还我。

但愿爱德华的身体见好。医生是怎么说的？

你的 弗·恩·

２４３ １６４ 致爱·马克思－艾威林（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４日）



１６５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纽  约

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５日 ［于伦敦］

白恩士要我转告，他不认识提到的那个人①，可见，这无论如

何是一个令人怀疑的人。

这里流行性感冒蔓延，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感染。其他没有什

么新闻。

你的 弗·恩·

１６６

致查理·罗舍

伦  敦

［草稿］

［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９日以前于伦敦］

亲爱的查理：

在您为派尔希安排工作的这两个月中，您写信给我要求借钱，

并且措词使人丝毫不会怀疑，即使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您也不会

解除这个合同。可是我一作了否定的答复，您实际上就解除了合

同。您未必能否认，如果您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即这个合同不过是

３４３１６５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５日）

① 里德。见本卷第３３７页。——编者注



为借钱作准备，那末这件事您就不可能办得更好。但是现在您说，

这两个问题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当然，我应该相信您。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１６７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祝贺在爱北斐特被宣告无罪２９５，同样也祝贺你出色地通过了

这个案件，这一点甚至从写得很糟的报道中也看得十分清楚。一

起受审的被告有九十人，其中有勒林霍夫，大概还有一些卑鄙的

家伙，在这种情况下冲破重重难关是不容易的。我不认为，皮诺

夫先生还希望在什么时候在他面前的被告席上再见到你。这个家

伙真是普鲁士—德意志检察机关登峰造极的产物。他解释法律，完

全象俾斯麦解释宪法那样，也正象大学学生会会员在啤酒馆里解

释饮酒守则那样，愈荒谬愈好。法国的法学家（更不用说英国的

法学家了）对此都会大吃一惊。

今天在柏林大概又要讨论反社会党人法。３１０我认为，你在《工

人报》的文章３１１中说得对：俾斯麦在下届国会中将得到他在本届国

会中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的逐浪高涨的选票将打断所有资产阶

级反对派的脊梁骨。在这方面我和爱德的意见不同。他和考茨基

两人有些倾向于“高级政治”，认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必须力求

得到一个反对政府的多数。似乎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中间还可能

４４３ １６７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３日）



有这样的事情！反社会党人法一旦废除，进步党人
６５
也将消失，他

们当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将投靠民族自由党人３１２，而小资产者和工

人则将投奔到我们方面。因此，每当反社会党人法有被废除的危

险时，进步党人就会退缩回去。在其余的问题上，俾斯麦总是会

得到多数的。即使头一年进步党人还有点装模作样，不听从摆布，

那末第二年俾斯麦就会制服他们。要知道，他们在当选之后将有

整整五年时间不跟自己的选民见面！如果俾斯麦一命呜呼或者根

本干不了事，那时不管谁坐在国会里（我指的是资产者，而不是

容克）反正都是一样，只要风向一变，他们同样可以肆意侮辱自

己昨天的上帝。因此，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进步党人这一次

为他们１８８７年的卑鄙行径３１３付出代价，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们放

明白一点，他们完全是靠我们的宽宏大量才得以维持的。１８８６年

帕涅尔决定要英国各地的爱尔兰人投票反对自由党人，赞成托利

党人，这是他们从１８００年以来第一次不充当支持自由党人的选

民，正是这个决定使得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的首领在六个星期之内

变成了地方自治的支持者。３１４如果还要从进步党人那里得到些什

么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清楚地向他们表明，他们（在复

选中）得依靠我们。

对于选举３１５本身我感到很高兴。我们的德国工人将再次向全

世界表明，他们是用何种经过锤炼的优质钢锻造出来的。很可能

你们在国会中将得到新的成分即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工人代表。

你们从矿工运动１９８中可以看到一种英国运动同样具有的特点：工

人阶级中迄今漠不关心的、鼓动工作做不到他们大部分人身上去

的那个阶层，现在却被争取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从沉睡中唤醒了。

资产阶级和政府直接推动他们参加运动，在目前形势下，只要我

５４３１６７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３日）



们不去揠苗助长，这就是推动这些工人到我们方面来。这里的情

况也完全是这样；只是在背后支持工人的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

主义政党，而是一些多半由文坛的野心家或诗苑的幻想家所领导

的分崩离析的小集团。但是，就是在这里，运动现在也是势不可

挡，正是这些奔向我们方面来的群众，将很快肃清小集团，建立

起必要的统一。在我们那里，这种新的成分使选举加倍引人注意。

我刚刚收到你在汉堡的演说３１６，不过只好吃完饭再看了。

法国人在为你们的竞选筹款。我怀疑是否能筹募很多；但主

要的是国际上的示威。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看来在今年和平是有保障的。这是由

于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使每一种新式武器、每一种新式火药等等，

在任何一支军队还没有来得及采用之前就报废了；也是由于对目

前要使用的大批的人力和巨大的破坏力怀有普遍的恐惧，没有一

个人能够说出这种力量在实际上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同时也是

由于法国人使那个被俄国收买的布朗热（俄国给了他一千五百万

法郎）遭到这样的惨败，从而消灭了复辟君主制的最后希望（因

为仅仅为此目的才用得着布朗热）。但是沙皇①和俄国的外交界对

于他们还没有完全把握的事情是不愿意插手的；同共和国结盟在

他们看来是极其靠不住的，而奥尔良王族则好得多。此外，格莱

斯顿为其俄国朋友的利益在这里策动的反土耳其运动根本没有成

功３１７，因为格莱斯顿还没有执政，而托利党政府是坚决亲德奥而反

俄的，沙皇老子只好暂时忍耐。不过，我们确是在装满炸药的地

雷上生活，一点火星就能引起它爆炸。

６４３ １６７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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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筹办的巴黎日报（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刊物上已经发

了消息）还没有诞生，产前的阵痛仍在继续。两三周内，问题大

概将获得解决。不管怎样，自从我们在议院有了党团以后，情况

就顺利多了，并且将来在巴黎会再一次击败可能派和布朗热派。在

外省，在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只有我们独占统治地位。

你们从美国也未必会得到很多钱。这实在是件好事。一个真

正的美国党，对于你们和全世界来说，比你们得到几文钱要有益

得多，尤其因为那里的所谓的党根本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宗

派，是一个纯粹的德国宗派，是德国党移植到外国土地上的支系，

而且恰恰是具有拉萨尔派特征的老朽人物的支系。但是现在罗森

堡集团已被推翻２４６，从而为真正美国的党的发展和繁荣扫除了最

大的障碍。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１６８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２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１４日的来信和两张关于海尔曼·施留特尔的明信片都收

到了。

我认为，我们未必会因为你们的社会党官方人士转向国家主

义者２４８而遭受很大损失。要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１４
因此而

７４３１６８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２月８日）



瓦解，那倒是一件好事，但是事情未必会如此顺利。真正健康的

分子最终总会重新联合起来，而这种渣滓离开得越多就联合得越

快。等到事件本身推动美国无产阶级前进时，他们依靠卓越的理

论观点和实际经验一定能够担负起领导作用，那时你就会相信，你

们多年的工作并没有白做。

无论是你们那儿，还是这里，而现在还有德国的煤矿区，单靠

宣传，运动是不可能开展的。应当由事实来使人们信服。到那时，

运动就会迅速发展，而发展最快的当然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组

织起来并且受过理论教育的地方，如德国。矿工在今天是潜在地属

于我们的，并且必然有这样的情况：鲁尔区进程很快，随后是亚琛

区和萨尔区，再就是萨克森、下西里西亚，最后是上西里西亚的水

上波兰人３１８。以我们党在德国的地位，只要再有一次同矿工本身生

活条件有关的推动，就足以在他们当中掀起势不可挡的运动。

这里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运动（我认为现在已经压不下去

了）是从码头工人罢工２３８开始的，而且纯粹是由绝对必要的自卫引

起的。但就是在这里，近八年来各种各样的宣传已经打下了很深的

基础，以致工人们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只希望社会主义者当自己

的领袖。现在他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道路，他

们被吸引到这条道路上来了。运动是如此强有力，我认为它能消除

不可避免的错误及其后果，消除各工联之间和领导人之间的摩擦，

而不会遭到重大的损失。关于这点下面详细谈。

我想，在你们美国，情况也是这样。单靠讲课是不能使什列

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和他们在英国和美国的后代３１９信服的，这是

一伙非常自负的固执的人，一切都要亲身去体验。这方面他们也

一年比一年做得多；但是他们所以最保守，正是因为美国是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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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资

产阶级的制度而自豪，因此他们只是靠实践清除旧的传统观念的

废物。所以，要想有群众运动，就需要从工联等做起，而失败会

促使他们前进。一旦超越资产阶级世界观范围而迈出了第一步，运

动就会象美国的一切事情那样迅速向前推进；自然的、蓬勃高涨

的运动浪潮，会把那些行动总是很缓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触动一下，然后，这个民族的外来分子由于更

加活跃而会赢得威望。我认为，理论上糊涂得令人可笑而又十分

高傲的、信仰拉萨尔主义的、特殊的德国党的崩溃，那是真正的

幸运。只有清除了这些分裂分子以后，你们的工作成果才会重新

显示出来。反社会党人法１０不是德国的不幸，而是美国的不幸，它

把最后剩下的一些小市民——手工业者赶到美国去了。在美国，常

常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那里遇到很多这样的人，这种人在德国

早已绝迹，而在大洋彼岸却兴旺起来了。

这里又发生了一场杯水风波。你可能在《工人选民》上已看到

了关于《星报》副编辑派克的争吵３２０，派克在某个地方报纸上直接

指控尤斯顿勋爵犯了鸡奸罪并把这件事同这里贵族中间的鸡奸丑

事联系起来。文章是带有侮辱性的，但纯粹是针对个人的，未必有

什么政治意义。但是它引起了大吵大闹，《星报》抓住这一点，公然

挑拨白恩士，而白恩士不和委员会商量，直接在《星报》上表示不同

意秦平的意见。《工人选民》委员会内掀起了一场风波，大家都攻击

秦平，但是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选进议会，因而各有各的打

算。因此没有通过任何决定，可能也是由于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去

年秋天秦平告诉杜西，报纸属于委员会，他不过是一个可以撤换的

编辑，然而这未必完全符合事实）。总之，因为这件事，白恩士和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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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退出委员会，而白恩士的退出还同那篇关于葡萄牙争端
３２１
的

沙文主义文章有关。这星期，整个委员会都从报纸上不见了。现在

杜西也去信拒绝为秦平撰稿，在此以前她给秦平写一些关于法国、

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那维亚的国际短评（关于西班牙、葡萄

牙和墨西哥等国问题的蹩脚文章，那是肯宁安－格莱安写的，他过

去是牧场主，是一个很善良很勇敢的人，但是头脑很糊涂）。

这样，这次事件向我证实，秦平确实拿了托利党的钱，现在在

议会开会的时候就须对此有所报答。据说文章的作者是过去我们

在海牙时的朋友马耳特曼·巴里，大家认为他是托利党在这里的

代理人，关于他，荣克、海德门等散布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但完全是

虚构的故事。这些先生们都在干蠢事，而秦平因这件事正在彻底毁

灭自己。在他自己的工人选举协会２１０的一次会议上，人们都嘘他，

赶他下讲台，于是他不得不找了两个警察来保护。当然，这是帮了

海德门的忙，但是我认为这两位先生通过这件事都完蛋了。今后会

如何，还要看一看。但是运动决不会因此而消失，正象它不会因为

伦敦南部煤气工人罢工３０１失败而消失一样。人们骄傲了，在他们看

来，什么事情都好办，目前的某些障碍对他们没有坏处。

在巴黎，我们的人仍打算办一份日报。由政府出钱办的可能派

的日报《工人党报》已经垮台；这些先生们再没有什么用了。

巴克斯的《时代》完全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杂志，他非常害怕把

它办成社会主义的杂志。继续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但是办一个纯粹

社会主义的月刊，特别是一先令一期的，目前办不到。只要那上面

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就寄给你。

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国家主义者——费边社分子１７２，一群好

心的、借助于杰文斯的腐朽庸俗的政治经济学６来反对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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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养的”资产者。这种经济学庸俗到对它可以随意作解释，甚至

是作社会主义的解释。他们的主要目的和美国的一样，就是使资产

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关

于这个问题，他们发表了由七个人写的一厚本书３２２。

但愿你身体健康，习惯使你更容易地适应工作。

我的派尔希·罗舍发生的事情，和你的阿道夫①发生的事情

一样，只是更坏。这个年轻人由于好投机而大倒其霉。他家和我不

得不和他的债主妥协，而现在他呆在这里，正在找个职位。这点你

可别告诉施留特尔夫妇，避免这一切又再传到这里来。

我的视力似乎有所好转。我的体重增加了十磅。然而因为失

眠，我不得不几乎完全戒烟，我还发现酒有时对我也有害。要是在

晚年我成了不喝酒的人，那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肖莱马也被禁止喝酒了。

１６９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１８９０年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卡尔·考茨基说，你们拟在２０日晚把你们所知道的选举结果

１５３１６９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２月１７日）

① 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



打电报告诉我，因此我想再稍微详细地告诉你有关此地夜间送电

报的规定，免得由于不了解这些规定而造成差错，使我们只能在

第二天早晨才收到电报。爱德、费舍和考茨基都认为，最好把电

报拍给我，因为星期四晚上他们将都在这里，想必尤利乌斯①也会

来的。

详情下面再写，因为我仍在等候消息。

此外，我得接连不断地向你们祝贺。首先祝贺你的敏感，由

于这种敏感，在年轻的威廉的诏令尚未出来以前，你在发到维也

纳的最后第二封信里就已预先谈到了这些诏令３２３。其次祝贺你们

大家有了我们的对手给你们造成的大好形势（在选举前夕，这样

的有利条件，是从来还没有过的），以及看来正在德国出现的新形

势。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同“高贵的”弗里德里希②相比（顺便提

一下，我在这里看见过他的照片，他有一双遗传的奸诈的霍亨索

伦型的眼睛，和他的叔叔维利希一模一样，维利希是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弟弟奥古斯特亲王的儿子），年轻的威廉由于好大喜

功（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又好独揽大权（这必然使他同俾斯麦

迅速发生冲突），更适合于摇撼德国表面似乎稳定的制度，动摇庸

人对政府和对稳定性的信赖，并使一切完全陷于迷惘和混乱。然

而他竟把这一切干得这样快和这样出色，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

的。这个人对于我们比金子还宝贵；他倒不必害怕被谋害，枪杀

他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极大的蠢事。必要时，我们还应该给他布

置警戒，防止无政府主义者的蠢举。

２５３ １６９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２月１７日）

①

②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莫特勒。——编者注



情况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基督教保守社会党在小威廉当政下

占了上风，而俾斯麦无力加以阻止，就让这个年轻人为所欲为，让

他弄得不能自拔，到时候俾斯麦好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而且在

以后不用担心再发生类似情况。因此，俾斯麦希望有一个尽可能

坏的国会，那种国会很快就会被解散，那时他就可以再一次利用

庸人对日益迫近的工人运动的恐惧心理。

在这里俾斯麦只是忘记了一点：自从庸人了解到年老的俾斯

麦同年轻的威廉之间的分歧的时候起，他已经不能再指望这批庸

人了。庸人仍然会有恐惧心理，甚至比现在还厉害，这正是由于

他们不知道要靠谁。恐惧心理绝不能把一群胆小鬼纠集在一起，而

是把他们驱散到四面八方。信任业已丧失，而且以前存在的那种

信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俾斯麦的一切应急手段必将愈来愈无济于事。他对于民族自

由党拒绝批准驱逐法案３２４一事，想加以报复。这样他就毁掉自己

最后一个脆弱的支柱。他想把中央党３２５拉到自己方面来，但是这

样一来，他就使中央党解体；天主教容克热切希望同普鲁士容克

联合，但在这个联盟实现的那一天，天主教的农民和工人（莱茵

河流域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是新教徒），一定会拒绝支持中央党。中

央党的这种瓦解将对我们最为有利，这种瓦解对德国所起的作用

（规模小），也就是民族和解在奥地利所起的作用（规模较大），即

排除了不是建立在纯经济基础上的最后一个政党组织，因而这是

使那些迄今尚有糊涂思想的工人的意识得到澄清即解放的重大因

素。

庸人不会再信任小威廉，因为他干的是那些庸人不能不认为

是愚蠢的举动；他们也不会再信任俾斯麦，因为他们看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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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完蛋了。

考虑到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怯懦性，很难说这种紊乱将会产生

什么结果。无论如何，旧事物是永远死去了，再也不能使它复活

了，正象不能使一种绝了种的动物复生一样。生活又重新活跃起

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开头对你们要好一些，但也还有

一个问题，就是主张大戒严３２６的普特卡默会不会终于占上风。不

过，即使如此，也是一个进展：这会是最后的、最最后的解救方

法（大戒严在实施期间，对你们是很伤脑筋的事），但同时又是我

们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在这种完全出乎意外地有利的选举条件下，我只担心我们获

得过多的席位。其他任何政党，只要能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在国

会里有多少笨蛋，让他们做出多少蠢事，并且无人过问。我们则

应该有真正的天才和英雄，否则我们就被认为是出丑。可是，有

什么法子呢，我们成为一个大党，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在巴黎，布朗热派又获得胜利了。这很好。巴黎由于有许多

讲享受的外国人穷奢极欲，又由于存在一种来源于这个城市的伟

大过去的沙文主义（不仅是一般法国的沙文主义，而且又专门是巴

黎的沙文主义）而变得十分腐化；那里的工人不是可能派分子，就

是布朗热分子，再不就是激进派分子；因此外省愈提高（同巴黎形

成对照），——而现在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对于日后的发展就

愈有好处。外省曾经不止一次地摧毁来自巴黎的运动，而巴黎则永

远不能摧毁来自外省的运动。

好吧，现在说说电报的事：我准备通知此地的邮电总局，在

本周内，所有给我的电报，不管在夜间任何时候，都要送到家里。

而要使你们的电报达到其目的，这里则必须在午夜一点钟以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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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就是说，如果你们在星期四晚十一时三十分以前发电报，那

末考虑到时差，能留下约两小时十五分钟的递送时间；再晚发电

报就没有用。这样，星期四晚上最迟不得超过十一时三十分。爱

德要求从柏林、汉堡、爱北斐特直接向这里发电报。

如果到星期四晚十一时三十分以前你们还没有什么可以电告

的，那末最好在星期五约中午十二时或一时发电报，那时你们一

定会知道些情况的，或者在星期五晚上约十时或十一时再发一次

电报；后一点无论如何希望能办到。

其次，只要注明我们获胜的或参加复选的城市的名称。如果

一个城市有几个选区，最好这样写：汉堡，即汉堡的全部三个区；

汉堡一、二，即汉堡的第一和第二选区。还有：要先写所有获胜的地

方，然后写所有我们参加复选的地方。举例如下：获胜——柏林四、

五、六；汉堡，布勒斯劳①一，开姆尼斯，莱比锡农村选区，等等。复

选：柏林三，布勒斯劳二，德勒斯顿一，莱比锡城市选区，等等。如果

这太长，则这样写：十五获胜，十七复选，等等。而在第二封电报中

说明：总计获胜的多少，复选的多少。

这可以省钱、省时间。

衷心问候，并预祝获得一百二十万票。

你的 弗·恩·

５５３１６９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２月１７日）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１７０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从上星期四晚起，捷报频传，我们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今晨的消息说我们已得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五百票，比三年前多五

十八万七千票，使胜利的喜悦至少暂时达到顶点。然而下星期六①

可能再次开始狂欢，因为我们的胜利使全德国震惊得如此厉害，对

卡特尔６３骗子们的仇恨如此强烈，可以考虑的时间如此之少，以致

很可能还会得到象上星期四那样意外的新胜利，虽然我并不期待

获得很多胜利。

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０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也许还要过几年

我们才会遇到决定性的危机，我们还很可能要经受暂时的严重失

败。但旧日的稳定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稳定性的基础是对

俾斯麦、毛奇和威廉三执政的迷信，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是无比

英明的。现在威廉已去世，代替他的是一个自负的近卫军尉官②，

毛奇已退休领养老金了，俾斯麦的地位也很不稳。就在这次选举的

前夕，他和年轻的威廉闹了一场，因为威廉想扮演工人的朋友；结

果俾斯麦不得不让步，并设法让庸人知道这件事，他本人明显地希

望选举结果“很坏”，好给他的主人一个教训。可是出乎他意料之

６５３ １７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６日）

①

② 威廉二世。——编者注

１８９０年３月１日举行帝国国会复选。——编者注



外，这次两个人又和好了。但这不会长久。“第二个、更加伟大的老

弗里茨①”不能也不愿让首相牵着走。“在普鲁士应当由国王统

治”——他认真对待这句话，越到紧急的时候，这两个对手的意见

就越分歧。有一点庸人是明白的：他能信任的人正在失去权力，掌

权的人他却不能信任。甚至资产阶级也失去了信心。

现在来看看各党派的情况：卡特尔失去一百万票，二百五十

万票赞成，四百五十万票反对。俾斯麦控制议会的这个主要支柱

已经垮了，“国王的人马千千万，拼不拢一个破鸡蛋”②。能形成执

政多数派的只有两个党：天主教派（中央党３２５）和自由思想派
３２７
。

后者虽然渴望组成一个新的卡特尔，但至少目前只能同民族自由

党３１２，而不能同保守党做到这一点，那也不能形成多数。中央党怎

么样？俾斯麦是指望它的，那个党的天主教容克很想同旧普鲁士

容克联合。但是中央党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恨普鲁士，你看，这怎

么能使它形成一个普鲁士的执政党！只要中央党变成那样的东西，

作为它的主力的天主教农民就会同它脱离关系，而中央党（比

１８８７年）少得的十万票被我们在天主教城市取得了（请看慕尼黑、

科伦、美因兹等地）。

因此，这届国会是无法控制的。但俾斯麦的最后一着——解

散国会，也帮不了他的忙。对局势的稳定性已失去信心，现在最

重要的因素是对沉重的捐税和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不满。这是过

去十一年财经政策的直接后果，俾斯麦以此把人民赶入我们的怀

抱。米歇尔已经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因此，下届国会可能更糟。

除非是俾斯麦和他的主人挑起骚乱和斗争（他们在这一点上

７５３１７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６日）

①

② 引自英国童谣。——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



总是一致的），在我们还不够强大时压垮我们，然后修改宪法。很

明显，我们被推着朝这个方向走，这是应该避免的主要危险。你

已看到，我们的人有极良好的纪律，但我们在还没有充分准备之

前，就可能被迫进行战斗，危险就在这里。不过那时会有对我们

有利的其他因素。

尼姆的吃饭铃响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以后有更安静的时间

再谈你的狗以及保尔的文章。

同时，祝德国革命万岁！

永远是你的 弗·恩·

１７１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选举①终于过去了。在这一阶段里，由于激动、忙乱和无止境

的奔波，什么事也没法做。不过应该说，这一次还算值得。我们

的工人使德国皇帝②白忙了一阵，他们还派了《高卢人报》的记者

去佩勒。３２８

堂堂威廉首先是个皇帝。要赶走俾斯麦这样的人物并不象你

们所想的那么简单。让这些争吵继续发展下去吧。威廉不会贸然

８５３ １７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

①

② 威廉二世。——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编者注



和那个使他祖父①变成伟大人物的人绝交，俾斯麦也不会贸然和

威廉绝交，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把威廉奉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平

方。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一有机会就向社会主义者开火。

在所有其他问题上却意见分歧并接着发生公开争吵。

２月２０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因此，我们有责任使革命

不致夭折。现在，只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一边，

而到战时，就可能有三分之一。我们正在深入农村：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选举，特别是梅克伦堡的选举，和普鲁士东部省份

的选举一样证明了这一点。三、四年以后，我们将争取到农民和

短工，也就是现存秩序最坚固的支柱。到那时，普鲁士也就完蛋

了。所以，我们目前应该宣布进行合法斗争，而不要去理睬别人

对我们的种种挑衅。因为没有一场流血，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流血，

就救不了俾斯麦或是威廉。

据说，这两个堂堂男子汉一筹莫展，没有一定的行动计划，而

俾斯麦还要对付那些反对他的层出不穷的宫廷阴谋，事情也是够

多的。

资产阶级政党将在害怕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基础上联合起来。

但这些已不是原来的党了。坚冰已经打破，浮冰即将开始流动。

至于俄国，它还需要有千百万法郎才能开战。它的军队装备

已经完全落后了，而且是否值得发给俄国士兵一枝弹仓式步枪，这

还是令人怀疑的。俄国人在密集队形的战斗中是非常坚强的，但

现在这已经不适用了；在散兵线的战斗中，他们就不行了，他们

缺乏个人的主动性。再说，在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从哪

９５３１７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儿去为这么多的人寻找军官呢？

在４月和５月的《新时代》和《时代》上，将刊登我写的关于俄

国对外政策的文章①，我们正在这里努力使英国的自由党人摆脱

格莱斯顿的亲俄主义。现在时机很有利，因为西伯和亚政治犯所遭

到的前所未闻的残酷虐待３２９几乎使自由党人无法再奉行原来的路

线。难道在法国没有谈论这些事吗？不过，你们那儿的资产阶级也

确实已经变得和德国资产阶级几乎同样愚蠢、同样可恶了。

至于《时代》，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杂志，恰恰相反，巴克斯害怕

别人在杂志上提到社会主义这个词。您没有回答他的“复电费已

付”的电报，引起了他对您的极端不满。但是，如果您也照他那样去

生气，那就错了。《时代》不可能过于经常地刊登署名拉法格的文

章。它更不会登在《新评论》上已经登过的文章②，正如亚当夫人

不会转载《时代》上登过的文章一样。至于说协商好同时刊登一

篇文章，亚当夫人会同意吗？理智一点吧，文章在她那儿发表，就

将和她的杂志一起周游全球。

艾威林和杜西打算每月刊登一篇外国作者的文章，这是能向

英国读者推荐的最大限度了。由于２月份那一期已经登了您的文

章③，巴克斯就有借口拒绝您的新文章，何况再过几个月，谁也不

会再谈论赫胥黎对卢梭的攻击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您没有回“复电

费已付”的电报！这是极小的事，但巴克斯就是这样。

可怜的劳拉！但愿她不要再和卡斯特拉尔打交道了。对我来

０６３ １７１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３月７日）

①

②

③ 保·拉法格《达尔文主义在法国》。——编者注

保 ·拉法格《卢梭和平等。答赫胥黎教授》。文章是用笔名菲格斯发表

的。——编者注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



说，这个人就和１８４８年特利尔的美男子西蒙一样讨厌。西蒙的所

有演讲都是从席勒那儿胡乱摘录拼凑成的，而全法兰克福的犹太

女人，无论老少都喜欢他。谢谢您寄来了伊格列西亚斯的那封信，

下一次我还给您。信中提到的这个巴克是生在波罗的海省份的俄

籍德国人。大约十年前，他在日内瓦出版过波罗的海杂志（德文

的），老贝克尔由于找不到更好的人，就力图使他转到社会主义方

面来。他还给考茨基写了一篇关于他自己臆造的西班牙党的文章，

然而考茨基没有发表就把手稿转给我了。这个生在波罗的海省份

的假俄国人把自己装扮成由三个无兵之将组成的西班牙党的领

袖，多么厚颜无耻啊！

我还想写一点关于劳拉的狗的事，但现在已经是五点钟了，而

且新锣（艾威林的礼物）也在通知吃饭了。在劳拉和尼姆之间，我

无所适从，但是我的肚子参预进来并作了决定。要知道尼姆会责

备我的，而劳拉离得远着呢！

祝你们俩好。

弗里·恩·

１７２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德 勒 斯 顿

１８９０年３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祝贺你获得了四万二千张选票，使你成了德国占第一位的当

选人。如果现在再有某个卡尔多尔夫、赫耳多尔夫或者还有某个

１６３１７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３月９日）



容克多尔夫①敢于打断你的讲话，你就能够回答他说：“住嘴！我

一个人代表的选民和您这样十多个人代表的同样多！”。

在长时间为胜利所陶醉之后，我们在这里正在逐渐地清醒过

来，但是并没有醉后头痛的现象。我原希望得到一百二十万票，还

被大家认为是过分乐观。但是，现在看来，我还是过于谦虚了。我

们的伙伴们表现得极好，不过这只是开始，他们还面临着更艰巨

的战斗。我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

的胜利，保证我们现时在东部农业工人中取得巨大的成就。现在

当我们掌握了一些城市以及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最偏僻的地主

庄园时，我们在乡村所能燃起的火焰就不是十二年前那种短暂的

闪光了。我们能够在三年内把农业工人争取过来，那时我们将拥

有普鲁士军队的模范团。能够阻止这一情况发生的只有一种手段，

那就是猛烈炮击和不可避免的残酷恐怖。无情地使用这一手段，这

是小威廉和俾斯麦现时还能取得一致的唯一的一点。为此目的，任

何借口他们都会加以利用，而只要普特卡默的“大炮”３２６向几个大

城市的街道一发射榴霰弹，整个德国就将宣布戒严，庸人就将重

新处于适当的状态，盲目地按照上面的命令进行投票，而我们则

将在多年内陷于瘫痪。

我们应当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应当在胜利的道路上受

人迷惑，给我们自己的事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当妨碍我们的敌人

为我们工作。因此，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

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但

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

２６３ １７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３月９日）

① 原文是文字游戏：“容克多尔夫”（《Ｊｕｎｋｅｒｄｏｒｆ》）一词，是恩格斯仿照帝国

国会中两个代表容克的议员的姓拼成的。——编者注



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第一、因为反正没有一个敌人会相信你

的话（要知道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第二、因为根据你的理

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

象善良的战栗教徒那样，如果有人要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

也转过去让他打。无疑，这一次你做得有点过头了。

我认为，遭到你反驳的那篇文章３３０，大概不能责怪纽文胡斯。

正如别人写信告诉我的，克罗耳才是不让你安宁的爱闹事的人。据

说，他是一个头号扯皮能手。这些小国的人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

的不幸。他们自命不凡，要求对他们永远十分客气，而他们自己

却尽干蠢事，还总是觉得自己倒霉，因为他们不能一直拉第一提

琴。上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和开会之前的种种麻烦和争吵，就是

因为他们而引起的，起初是瑞士人（他们自以为一定能够把可能

派引诱过来），以后是布鲁塞尔人，后来是荷兰人。但是，现在我

们在德国的胜利大概将使他们稍微收敛一些，并使我们可以采取

宽大的姿态。

请事先通知我，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拉芒什海峡到我们这儿来。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空房间，春天有时候还有人住，譬如，复活节

时肖莱马来住；拉法格夫妇或路易莎·考茨基也可能来，因此，得

想法把这个房间给你空出来。

由于你告诉的是一个德勒斯顿的特殊的地址，我理解你的意

思是应当往那里去信。

《十九世纪》以及《现代评论》是目前这里最著名的杂志，但是，

由于我经常把这两个杂志弄混，关于详细情况只能等以后艾威林

夫妇来时再告诉你。眼下只能说：（１）应当要求给予好的报酬；（２）

根据这里的规定，文章属于杂志，如果你不事先声明不许修改，编

３６３１７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３月９日）



辑部可以任意修改文章。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条件是：（１）我保

留著作权；（２）不经我直接同意，不能进行任何修改。

晚上。《十九世纪》杂志是诺尔兹先生办的；格莱斯顿有时在这

个杂志上和《现代评论》杂志上写东西，后一个杂志是派尔希·邦

廷办的，你和沙克曾经去看过他。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补充

了。诺尔兹完全是一个生意人，因此你要小心。

尼姆、艾威林夫妇、爱德一家、察德克博士、罗姆－察德克女士

以及彭普斯和派尔希向你问好；他们都在这里。

你的 弗·恩·

１７３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３月①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昨天晚上伯恩施坦来了。我们认为你最好给倍倍尔写封信，向

他打听一些情况。他有国会年鉴，而我们没有，他有一个秘书，可以

摘抄一些东西。你可以说这是我和伯恩施坦向你建议的。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直接写信给：

纽伦堡小麦街１４号，卡尔·格里伦贝格尔

慕尼黑附近的施瓦平，格·冯·福尔马尔

斯图加特富尔特巴赫街１２号，约·亨·威·狄茨

４６３ １７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４日）

① 原稿为：“２月”。——编者注



布勒斯劳①，《布勒斯劳消息报》编辑，弗·库奈尔特

并且请他们谈谈一些人的详细情况，他们是一定会乐意告诉

你的。我们没有其他的地址了。

我要向杜西打听一下保尔信中提到的摩尔的外甥女的事，我

从没有听到过关于她的情况。如果你和小阿伯拉罕（平常叫他亚历

山大·魏尔）攀上亲戚，那是很有意思的。

德国情况日益严重。极端保守的《十字报》宣布反社会党人法

是无用的和不好的！我们可能摆脱它，但那时普特卡默的话将得到

证实：我们得到的将是大戒严代替小戒严，大炮代替驱逐。３２６情况

的进展对我们非常有利，这样好的情况我们连一半也不敢想，但

是，面临的仍将是动荡时期，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人不要被人挑起

暴动。可能，再过三年左右，普鲁士的主要支柱农业工人将站在我

们这一边。到那时就开火！

永远是你的 弗·恩·

今天我们到海格特去了，杜西早晨已经去过那儿，在摩尔和你

们妈妈的墓上种了番红花、樱草花、风信子等，非常好看。要是摩尔

能看见这些该多好啊！

５６３１７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４日）

①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１７４

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罗  马

［草稿］

１８９０年３月３０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教授先生：

请允许我感谢您盛情寄给我小册子。我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

第一本小册子《论社会主义》，我将在下星期仔细研读第二本小册

子《历史的哲学》，但愿那时我有一点空闲时间。这是马克思和我

早就特别感兴趣的题目；因此，这部在维科的故乡写成的而且又

是由一位真正了解我们德国哲学家的学者写成的新作品，可以指

望引起我的充分注意。我很冒昧地回寄给您我关于费尔巴哈的一

本小作品①。

此外，我感谢您为帕·马尔提涅蒂热情奔走，很幸运，您的

奔走已经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成功。从１８８４年起我一直和马尔提

涅蒂先生通信，并且从内心里深信，他没有犯别人所指控的罪行，

而是成了卑鄙阴谋的牺牲者。有机会时请您代我向洛利尼律师先

生深致谢意，感谢他为马尔提涅蒂热心地、出色地和成功地作了

辩护。我希望，由于你们两人的见义勇为的干预，将能使他免遭

不应得的耻辱和破产。

请原谅我用德文给您写信。最近几年我很少有机会用贵国优

６６３ １７４ 致安·拉布里奥拉（１８９０年３月３０日）

①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



美的语言，所以我不敢在意大利语言大师面前别别扭扭地说意大

利话了。

致以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１７５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９０年３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附上您让我写的给拉布里奥拉的信①。

至于他提到的空地问题３３１，的确，可以向现今意大利政府提出

来的最大限度的要求，也就是把殖民地的土地分给小农用自己的

力量进行耕种，而不把它交给垄断者，不管是单独的或合股的垄

断者。小农经济对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现在建立的殖民地是最天

然的和最好的农业经济，关于这点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

后一章《现代殖民学说》３３２。因此，我们社会主义者可以真心诚意

地支持在已经建立的殖民地推行小农经济。但是否会实行这个措

施，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所有政府完全被金融家和交易

所收买而从属于他们，以致金融投机者能够为了自己开发而把殖

民地攫为己有，厄立特里亚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可以和这

种现象作斗争，也可以采用向政府提出要求的形式，要它保证给

７６３１７５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９０年３月３０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予侨居当地的意大利农民优惠的条件，正如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寻求并且大都已经得到的那些条件。

拉布里奥拉是否把其他要求，如给厄立特里亚侨民以国家贷

款，成立合作移民村等等，同自己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从《信使

报》的文章中我不能得出结论。

很抱歉，我现在完全没有时间来校阅《雇佣劳动与资本》的

译文２２，在德国的事变成为革命事变（这是完全可能的）以前，我

必须完成一些刻不容缓的工作，而且现在就必须立即重新着手搞

《资本论》第三卷。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７６

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刚刚收到一期俄文的《社会民主党人》并读了我自己的那

篇文章①，把它同登在《新时代》上的文字对了一下。
３３３
我发现，狄

茨先生蛮不讲理，不问一问我们，就在许多地方作了一系列的修

改，而这些地方他甚至没有用红铅笔划出来。从刑法典或反社会

党人法１０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处都是无可非难的，可是

对庸人的心刺得太厉害了。

８６３ １７６ 致卡·考茨基（１８９０年４月１日）

①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



要知道我已经是做到尽可能顺从的了，我把文章写得尽可能

不出危险，好使他的处境轻松一些。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一个出版

人背着我作这样的检查。因此我要马上写信告诉狄茨，如果文章

的其余部分同经我看过的校样有差别，即使有一字之差，那我绝

对禁止他刊登。下一步我怎么做，到时候看。但是，无论如何狄

茨先生使我不可能继续给以这种态度待人的杂志写稿了。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７７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日于伦敦

约·亨·威·狄茨先生，斯图加特

我刚才看到，您未经我的同意也未经编辑部①的同意就擅自

对我的关于俄国政策的文章②作了种种修改。无论是刑法典还是

反社会党人法都绝没有要求您做这些修改。

在这件事情上，我对您已经做到尽可能顺从了。我曾请求考

茨基建议您在校样中把您认为不合适的一切地方都划出来；许多

划出来的地方我当时就已做了修改，并又托人请求您，如果您认

为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就告诉我们一下，并且说明一下原因。既

然后来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我满以为这篇文章登载时不会有

修改了。

９６３１７７ 致约·亨·威·狄茨（１８９０年４月１日）

①

②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

《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编者注



但与此相反，您甚至把那些没有划出来的地方也作了修改。

因为我不习惯出版人这样对待我，所以我写这封信禁止您刊

登文章的其余部分，除非它是一字不差地完全符合经我修改过的

校样，并且我保留采取我认为必要的其他一切措施的权利。

不言而喻，今后我会当心不再给以这种态度待人的杂志写东

西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１７８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墨尔纳赫（法国）

１８９０年４月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女公民：

接到您的来信３３４后，我立即把文章①的最后部分（校样）转交

给了斯捷普尼亚克，因为校样有一些被歪曲的地方，所以我把原

稿的相应部分也给他拿去核对。想必您已经全部收到。

斯捷普尼亚克同时把一份杂志②交给了我，为此我非常感谢

您；我想读您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３３５一定十分愉快。

您说的完全正确：要这样发表，每期登载的都应当是完整的、

不需要在下期续载的文章。如果现在时间不这样紧，我也是会这

样做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必须同各地的民粹派作斗争，不管是德

０７３ １７８ 致维·伊·查苏利奇（１８９０年４月３日）

①

② 《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



国的、法国的、英国的还是俄国的。而这并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认

为，我必须说的那些东西如果让某个俄国人去说就更好。不过我承

认，例如瓜分波兰的问题，从俄国的观点来看，较之从已经变为西

方观点的波兰观点来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终究也应当尊重

波兰人。如果波兰人要求得到被俄国人通常认为是永远得到了的

并且按民族成分来说也被认为是俄国的那些领土，这个问题就不

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照我看来，有关的居民

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完全象亚尔萨斯人应当自己在德国

和法国之间进行选择一样。遗憾的是，我在提到俄国的外交及其对

欧洲的影响时，不能不谈到被俄国当代人看作内部事务的那些东

西；而不便之处（至少乍看起来是这样）就在于，谈这个问题的竟不

是一个俄国人，而是一个外国人。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您认为以我的名义按这个精神加一个简短的注解是有益

的话，那就请您在您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加吧。

但愿我的文章用英文发表会产生一些影响。目前，由于从西

伯利亚传出的消息，由于谦楠的书３２９和最近俄国各大学的风潮
３３６
，

自由派对沙皇的解放热情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也就是我急于发

表文章的原因；要趁热打铁。彼得堡外交当局期望，在东方未来

的战役中，亲沙皇的格莱斯顿，“北方之神”（他这样称呼亚历山

大三世）的崇拜者执政会对它有所帮助。克里特岛人和阿尔明尼

亚人已经被动用起来，随即可能在马其顿发动佯攻；在法国对沙

皇奴颜婢膝和英国表示亲善的情况下，大概会采取新的冒险行动，

甚至不同德国开战就占领沙皇格勒，因为德国在这种不利的条件

下是不敢作战的。而一旦占领了沙皇格勒，就会有一个很长的时

期陶醉于沙文主义情绪，就象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０年６６之后的德国那

１７３１７８ 致维·伊·查苏利奇（１８９０年４月３日）



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英国自由党人中复活起来的反沙皇

情绪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极端重要的。斯捷普尼亚克在这里也有可

能给他们以鼓舞，３３７这是很好的。

自从俄国本身有了革命运动以来，曾经是无敌的俄国外交界

就再也不能得到任何成功了。而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种外交界

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是目前俄国唯一坚

定的力量，在俄国甚至军队本身也对沙皇不忠，在军官中进行的

大逮捕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逮捕表明俄国军官的一般发展和道

德品质要比普鲁士军官高得无可比拟。只要你们（你们或者哪怕

是立宪主义者２２０）在外交界获得拥护者和可靠分子，你们的事业就

胜利了。

向普列汉诺夫致友好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７９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４月４日 ［于伦敦］

  非常紧急。寄上一份登载我的文章①的《时代》杂志。我预先

警告不要采用《新时代》杂志用德文刊登的这篇遭到无耻篡改的

文章。五月号将重新刊登准确的文稿。请把这一点告诉施留特尔，

以免把经过篡改的文章用于《人民报》或者另作别用。在德国，正

２７３ １７９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４日）

①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



在变得令人愉快起来，浮冰已经开始流动，而小威廉①关心的已是

如何使它不再停滞下来。肖莱马在这里，他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

人，我也是这样。

１８０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１８９０年４月９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我担心不能为您的儿子在这里某个机械工场找到学徒的位

置。三、四十年以前，机器制造厂的老板招收过这样的学徒；我

的弟弟②曾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柏立当了整整一年学徒。他不得

不付出一百英镑的学费。他以学徒身分被接纳为机械工人联合会

会员，过了一个时期就得到了每星期十五先令的工资。但是，自

从大陆上，特别是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开始同英国竞争以来，这里

照例一概不接受外国人当学徒。我再向曼彻斯特打听一下，如果

得到比较好的消息，马上就通知您。

知道你们那里情况也非常好，我很高兴。这里，去年夏天运

动高潮过后，又有些沉寂，在英国不可避免的私人的、地方的和

其他的摩擦又多得令人讨厌。但是，象英国人这样讲实际的、因

而也是脚踏实地前进的民族，最终一定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聪

明智慧，在这里通过其他途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此外，现在运

３７３１８０ 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９０年４月９日）

①

② 艾米尔·恩格斯。——编者注

威廉二世。——编者注



动已经深入到极广泛的工人阶层，因此所有这些无谓的争吵只能

导致暂时的延缓，不可能造成什么更大后果。

《资本论》第三卷是我良心上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篇章的情

况是，不作仔细校订和局部的调动，就不能发表，而您知道，对

于这样的巨著，我只能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这样做。只要我弄好了

第五篇，后两篇要花的力气就会少一些；前四篇已经看完并准备

付印。如果我能够有一年时间完全脱离当前的国际运动，不看报，

不写信，任何事情都不过问，那就能很容易地结束这一工作。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８１

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趁邮班截止以前匆忙给你写几行字。首先衷心祝贺你订婚。你

度过了难过的日子，你的订婚表明这一切已经过去了。但愿你找

到你所期待的幸福。

肖莱马和尼姆也衷心祝愿你幸福。

你从斯图加特寄来的信已经收到，谢谢。昨天还收到了狄茨

的来信①，我马上给他写回信表示十分满意，并向他证实我同意

４７３ １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１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６８—３７０页。——编者注



（这件事我早就告诉你了）再版《起源》①作为国际丛书中的一册。

我还答应作一些补充。

至于说狄茨打算把你拖到斯图加特去，其实这是你们应当自

行解决的问题。肖莱马和我今天到肯提希镇②去过，但没有碰到爱

德，因此在星期天以前我大概不能同他商量了。我个人只能说宁

愿你住在这里，但是如果你确实有必要呆在斯图加特③，今后只要

每年能到这里来两个月，那我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对此表示满意

了。《新时代》成了一个极其值得掌握住的堡垒；狄茨出版社今后

将成为比在压迫时期④更重要的党内生活杠杆，而如何能对整个

狄茨出版社施加影响，这也是要考虑到的。加入德国国籍并在德

国定居下来——这是祸是福尚难预测，因为这意味着有被赶出奥

地利的危险。而可爱的斯图加特及其令人愉快之处，你也是知道

的。我还要好好考虑这件事，这里是否还有什么更不易察觉的障

碍，星期天我同爱德谈谈这件事。

信写得很短，我是想能够立即给你回信。现在已经是五点二

十五分，就是说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５７３１８１ 致卡·考茨基（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１日）

①

②

③

④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编者注

出版《新时代》杂志的狄茨出版社设在斯图加特。——编者注

肯提希镇——伦敦的一个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设在那里。——编者

注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１８２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３月３—６日的来信收到了，谢谢。关于米凯尔信件的事３３８有

很大的困难。“威廉”①也想得到这些信件，以便在最不适宜的时候

突然把它们捅出来，从而永远剥夺我们对米凯尔施加影响的手段。

要知道丑剧过去后，米凯尔会藐视我们的。但是，照我看来，利

用这种影响手段稍稍控制住这个家伙也要比掀起无益的喧嚣重要

得多；喧嚣只会使他得救，除此之外，还会由于了结此事而使他

感到高兴。他曾经是同盟②盟员，这本来就是举世皆知的。

况且，我现在从美国报刊上获得了极好的经验８９，不会再去上

钩了。如果从《人民报》编辑部打听到信件在美国，那末这些爱

好轰动一时的消息的人在没有把信件弄到手之前是不会感到满足

的，而我却不想使任何人受到诱惑和折磨。此外，谁能向我保证，

施留特尔还会长期留在《人民报》，而不向他提出发表这些信件作

为他在那里工作的条件呢？

一句话，我无论如何不能干这种勾当。

在德国，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年轻的威廉③完全是个疯

６７３ １８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③ 威廉二世。——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子。他生来就是为了把旧制度彻底搞乱，使一切有产者（容克和

资产者）的最后一点信任都丧失殆尽，并且为我们创造连自由主

义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都不可能创造的条件。他“对工人的友爱的

欲望”带有纯粹波拿巴主义的蛊惑人心的性质，并且同君主天职

的混乱幻想搅和在一起，对我们的人根本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是

反社会党人法１０所造成的结果。要是早在１８７８年，借此还可能得

到些什么，还可能给我们的队伍带来些混乱，但是现在不可能了。

我们的人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普鲁士拳头的分量。某些不坚

定分子，例如布洛斯先生，其次是最近三年站到我们这边的七十

万人中的某些人，也可能在这方面稍有动摇，但是他们的声音将

很快被淹没，而且不出一年，威廉将对自己控制工人完全失望，那

时爱将变成恨，献媚将变成迫害。因此，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在

９月３０日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期满以前避免任何喧嚣。因为，那

时极度混乱的帝国国会，未必能通过新的非常法。而一旦我们重

新获得普通的公民权，那你一定会看到使２月２０日出现的高潮黯

然失色的新高潮。①

小威廉除了“对工人的友爱”之外，还实行军事专政（你看，今

天所有戴王冠的坏蛋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在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稍

有反抗，他就准备把所有的人统统枪杀，我们应当注意不给他以这

样做的任何借口。在选举期间，我们就看到，在农村，特别是在存在

大土地占有制的地方或至少是存在大农业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德

国东部，我们的胜利是巨大的。在梅克伦堡，我们有三人复选，在波

７７３１８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

① 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日，这次选举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巨大的胜利。

从“因此，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到本段结束，恩格斯在页边划了线。——

编者注



美拉尼亚有两人！第二次正式统计（一百四十二万七千票）比第一

次正式统计（一百三十四万二千票）增加的八万五千票是靠农村选

区得来的，而一般人认为，我们在这些选区是一票也得不到的。因

此可以相信，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争取到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

级，从而也就争取到普鲁士“模范团”的士兵。那时整个旧制度将彻

底崩塌，而我们将左右一切。但是，如果普鲁士将军们对这一点了

解得不象我们那样清楚，那他们将是比我所能设想的还要蠢的蠢

驴，这样，他们势必要迫不及待地进行警告性射击，使我们暂时不

致危害他们。以上也就是表面上保持平静的两个原因。①

第三个原因：选举的胜利使群众，特别是不久前站到我们这

边来的群众冲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在用冲击就可以取得一切。如

果对他们不加约束，那就将做出不少蠢事来。而资产者，特别是

煤矿矿主，正在竭尽全力煽动和挑唆他们去干这些蠢事，他们这

样做除了以前的原因之外，还有新的原因：他们指望用这种方式

破除小威廉的“对工人的友爱”。

上面在页边划了线的地方，请不要告诉施留特尔。此人有些

急于求成；我也很了解《人民报》的先生们，他们会轻率地在报

纸上利用所能利用的一切。但这些事不应当发表在报刊上（无论

在那里或是这里），至少不应当发表在德国的报刊上，尤其是作为

我提供的材料去发表。

因此，如果我们党最近时期在德国以及在对待五一方面表面

上比较平静，那你就知道其中的原委。我们知道，将军们是乐

于利用五一来向我们开枪射击的。在维也纳和巴黎也有这样的计

８７３ １８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

① 从“在选举期间，我们就看到”到本段结束，恩格斯在页边划了线。——编者注



划。

在《工人报》（维也纳的）上，倍倍尔的德国通讯特别重要。

凡涉及德国党的策略的问题，不先了解倍倍尔的意见（或者从

《工人报》上或者从信中），我一概不作决定。倍倍尔具有惊人的

敏感。可惜，他通过亲自观察所了解的只有一个德国。本星期登

出的一篇文章——《没有俾斯麦的德国》，也是他写的。

载有我论俄国政策的第一篇文章①的《时代》杂志（一星期前

寄出）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

自从我几乎完全戒酒以来，我的神经稍稍安静了一些。我还

要克制到秋天。肖莱马仍旧滴酒不沾。他和我一样衷心问候你和

你的夫人。他将在这里过复活节，星期一又将回曼彻斯特去。赛

姆·穆尔在非洲过得很好，一年以后他将到这里来休假六个月。

你的 弗·恩·

１８３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由于时间不够，对您２月２５日和４月１日的来信，我今天只

能很简短地答复，但是第二封来信是需要很快答复的，３３９所以今天

９７３１８３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７２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



就来写回信。

早在一年前我就认为，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我是需要帮助的，因

此，我建议爱德，也就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这件事上帮助我，当

然，不是无报酬的，他们两人也同意了①。目前我已收到考茨基寄

来誊写好的第四册（第二卷序言中提到过这一册３４０）的部分手稿。

他已经学会很好辨认笔迹并且在空的时候继续做这一件事。的确，

他可能完全不来伦敦，也就是说至少几年内不来。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根据协议，由爱德接替他，不过在反社会党人法１０有效期满后

（如果它不延长），即使不让伯恩施坦直接回到德国，恐怕他的处境

也会有所改变。这样，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答应您做这项工作。但

是半年内可能会有各种变化，我会非常满意地记起您热情的建议，

对我来说，能使尽可能多的有学识的人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是非常

重要的。这件事没有教员是不行的，而唯一的教员就是我。要知道，

我一离开人世（这每天都可能发生），这些手稿就会成为看不懂的

天书，任何人看这些手稿都会猜测多于真懂。因此，要是我失去了

自己现在的助手，或者不管怎样在这方面不受协议约束了，那我就

立刻找您。我希望在此以前，您对这件事不要失掉兴趣。其实，即

使没有这件事，您大概也能到这里来，如果您来到这里，很多从远

方看来是复杂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了。

我们在选举②中的胜利的确很惊人，并且对外部世界产生的

影响也很大。俾斯麦的成就曾使我们即一般德国人受人尊敬，那

是一种对士兵的尊敬，但是对我们德国人个人品格的尊敬却大大

降低了。剩下的一点也被资产阶级的奴性勾销了：他们说，如果

０８３ １８３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３４—１３６页。——编者注



指挥得好，德国人打得不错，但是必须指挥他们，至于自主精神、

气质、反抗暴虐的能力那是谈不上的。从选举的时候起，这就发

生了变化。人们看到，德国资产者和容克不能构成整个德国民族。

经过十年压迫和现在仍遭受这种压迫的工人取得的辉煌胜利，产

生了比凯尼格列茨会战和色当会战３４１更加强烈的影响。全世界都

知道，正是我们推翻了俾斯麦，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感到

（不管他们对此是否满意），运动的重心已经移到德国。根据个人

的经验，我一点也不担心我们工人会不能适应这种新地位。诚然，

新参加进来的分子在选择正确的策略方面还不那么有把握，但很

快就会掌握的，而久经战斗的同志们没有做到的事情，政府以它

的英明是会办到的。我们所有报刊对臭名昭著的诏令３２３的立场表

明，反社会党人法如何为这一点准备了基础。被烫过的孩子怕火，

１８７８年还能暂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运动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没

有任何作用了。我很清楚，有一些人，甚至在新的党团①内也有一

些人，愿意相信来自上面的“对工人的友爱”，要去妥协，但是只

要他们一开口，他们的声音就会被淹没。普特卡默说得完全正确：

反社会党人法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但并不是他认为的那种

意义。

您是否在《康拉德年鉴》②上看到阿基尔·洛里亚（锡耶纳

人）对您的书的评论３４２？可能有人受洛里亚本人的指使，把它从意

大利寄给了我。我认识这个洛里亚。他曾经来过这里，也和马克

思通过信，他讲和写的德语，跟他那篇文章一样，水平很差。这

是我见过的人中追求个人名利最厉害的人。当时他认为，小农土

１８３１８３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

①

②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编者注



地占有制是世界的救星，现在他是否还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他

写出一本又一本书，都是剽窃来的，除了意大利，在任何地方甚

至在德国也找不出这样无耻的剽窃。例如，几年以前，他出版了

一本小书①，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作他自己的最新发现来宣扬，

并且把这本东西寄给了我！马克思死后，他写了一篇文章②并寄给

了我，文章中胡说：（１）马克思把自己的价值学说建立在自己也

意识到的诡辩（公认的诡辩）之上；（２）马克思根本没有写，而

且从来也没有打算写《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提到它不过是为

了捉弄读者，马克思完全知道，根本不可能解决他所答应解决的

问题！尽管遭到我的驳斥和痛骂３４３，我不相信，他不会再用信函来

打扰我，因为这个家伙的无耻是没有限度的。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８４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终于有空给你写几行了。书面的、口头的和其他各种各样的

请求几乎把我烦死了，但愿我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个把月，因为

２８３ １８４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６日）

①

② 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阿·洛里亚《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编者注



我反正不可能答复我收到的一切来信，更不用说要做任何严肃认

真的工作了。

多谢你在诗中对我的良好祝愿。但是，恐怕总有一天天上的

主和地下的主将了结我的任务，在什么地方给我找个安息之处。但

是，目前我们不必为此而操心。

现在谈一些正事：

（１）你能告诉我龙格的地址吗？

（２）能否请保尔告诉我赛姆·穆尔需要的目前仍然有效的拿

破仑法典３４４袖珍版（廉价）的书名和出版商的名字等等？（五种法

典就够了：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商

业法典）以及该书价格。

（３）随信附上从上次那卷法文报纸里发现的一张发票。

巴黎的工人现在确实表现出好象他们仅仅为一个目的而活

着，那就是要证明他们的革命荣誉完全是受之不当的。保尔固然

可以再三重复说，他们是纯粹出于反对资产阶级才当了布朗热分

子，但投票赞成路易·波拿巴的人也是这样的，如果德国工人为

了恨俾斯麦和资产阶级而盲目地一头栽进年轻威廉的怀里，那我

们的巴黎人又会怎么说呢？这简直就是讨厌自己的脸而把鼻子割

去。巴黎人仍然保留了这样多过去的机智，居然总是能用一切最

好的理由来为一切最坏的事情辩解。

不，这次陶醉于布朗热主义的原因是更深远的。那就是沙文

主义。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在１８７１年以后决定：在收复亚尔萨斯以

前，历史应当停止。一切都服从这一点。我们的朋友们从来没有

勇气起来反对这一谬论。在《公民报》和《呼声报》①里有一些人

３８３１８４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６日）

① 《人民呼声报》。——编者注



同一群人一起高喊反对德国的一切，不管是什么东西，而我们的

朋友们则屈从于这一点。后果就在这里。拥护布朗热主义的唯一

口实就是报仇，就是收复亚尔萨斯。现在巴黎工人象相信福音书

那样相信这一点，在巴黎没有一个党派敢表示反对，这是不是奇

怪呢？

但是，不管法国爱国者怎样，历史没有停下来，只是法国在

麦克马洪下台以后停下来了。法国这种爱国狂热的必然后果是，法

国工人现在成了沙皇①反对德国而且也反对俄国工人和革命者的

同盟军！为了把革命中心的地位保留在巴黎，必须让俄国的革命

被镇压下去，因为如果没有沙皇的帮助，怎么能把堂堂正正属于

巴黎的领导地位弄到手呢？

如果法国工人，或更确切地说巴黎工人，大批地倒向布朗热

一边，使外国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看做是彻底蜕化，那是没有什

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还能期待别的什么呢？

诚然，我不应该这样急于做出判断。这次暂时的狂热不应使

我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象这样的狂热从１７８９年以来已经是第三

次了。这种狂热的浪潮第一次把拿破仑第一拥上台，第二次把拿

破仑第三拥上台，现在又把比他们两个更坏的家伙拥上台，但是，

幸而浪潮已没有力量了。无论怎样，我们显然必须得出这样的结

论：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极面——沙文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同积极

面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波

拿巴主义就会再次发作，要求有一个救主，去消灭那些断送了革

命和共和国、使天真的工人上当的可恶的资产者。因为是巴黎人，

４８３ １８４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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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生来就懂得一切，不需要象凡人那样学习。

因此，我将欢迎巴黎人赐给我们任何革命的激情，但预料他

们以后又会受害而转向创造奇迹的教主。我希望和相信，巴黎人

在行动上会象往常一样有能力，但他们如果要求在思想方面进行

领导，那我就不敢领教了。

顺便提一句，布朗热现在潦倒不堪。前几天弗兰克·罗舍

（他是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伦敦最狂妄的势利小人）到泽稷岛做

生意，他去看布朗热，竟受到亲切的接待，互相表示友好和赞助！

我希望五一不会使我们的法国朋友失望。如果它在巴黎取得

成功，就会沉重地打击可能派，并且可能标志着从布朗热主义觉

醒过来的开始。关于五一的决议是我们的代表大会２２９通过的最好

决议。它证明了我们在全世界的力量，它比任何形式上改组的做

法更好地使国际得到了复兴，它又一次表明了两个代表大会２３２究

竟哪个有代表性。

你的两只狗恐怕我都不能要。一只是雌狗，尼姆坚决反对再

杀死可怜的小狗，另一只是班特尔狗，是猎狗，这里关于狗有非

常荒谬的法律规定，我如果带猎狗去汉普斯泰特，警察会把我当

做偷猎者加以拦阻。因此，在这里养班特尔狗、狐 狗、塞特狗

等等猎狗只是真正为打猎用的，从来不象我们大陆上那样养着玩。

生活在贵族统治的国家里就是这样的。

在德国，过五一我们要尽可能保持镇静。军队已得到严格命

令：不等待民政当局要求就立即干预。即将解散的秘密警察在尽

力挑起冲突。如果路透社刚发的电讯有些参考价值的话，他们实

际上已经开始行动并找到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来挑起一些“乱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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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姆说她不能来，她从事园艺的年岁已经过去了。她有股关

节风湿病，不厉害，但总是不好。

此外，我们的巴黎朋友们似乎意见很不一致。有一份《社会

主义党》报，是为了市镇选举而办的，我可以理解这是一种合理

的宗旨。但还有奥凯茨基的《自治》周刊和布瓦埃掌握的《战斗

报》日报，现在盖得还要办一种石印的通讯（这看来是故意要浪

费），他们都嚷着要办一种日报，现在有了一种，好象又不去利用。

或许他们都在闹矛盾吧？我无法理解。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８５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３４５

墨尔纳赫（法国）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７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最尊敬的女士：

当我读别克的文章时，我预感到您和您的朋友们会讨厌这篇

文章，我对伯恩施坦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就不发表这种

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是他回答说，他没有权利不刊登这篇毕竟是

表达某一部分俄国青年意见的文章，他们没有别的出版物可以就

前已发表的文章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作出答复。伯恩施

坦接着说，他主要是给你们提供答复这个批评的根据，当然，他

也很乐于发表你们的任何答复。３４６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和住在西欧的俄国人的关系方面，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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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容易令人误解的地位。毫无疑问，人们都把你们看成是德国

运动的同盟者和特殊的朋友。但是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也有权利得

到一定的尊敬。他们为了能够和德国工人交谈，几乎不得不找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否应该完全拒绝接待他们？这样就会是干

涉俄国人的内部事务，这正是无论如何应该避免的。譬如说法国

社会主义者和丹麦社会主义者的内部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报》在

对待可能派１２的关系上，当有可能保持中立的时候，也就是在还没

有触犯它本身的时候，曾经保持过中立；而在对待两个丹麦党的

关系上它继续保持中立，尽管它完全同情“革命派”１８４。在对待俄

国人的关系上也是如此。伯恩施坦对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这

一点我向您担保。但是他非常强烈地想要公正和不偏不倚，他宁

肯对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不公正十次，也不愿对敌人或是自己讨

厌的人不公正一次。他的朋友们都责备他的这种过分公平竟变成

了对自己的同盟者的偏见。伯恩施坦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以致在

判断有争论的事情时总是比较姑息敌人。

再说，住在西欧的俄国人中，派别变动相当频繁，这种情况

我们都很不了解，因此随时都有碰钉子的危险。伯恩施坦对这些

派别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他至少在苏黎世可以仔细观察出某

些东西。而我则相反，甚至连您谈到的那些报纸的存在和名称３４７我

都不知道。伯恩施坦对我说，从别克的信中他看出拉甫罗夫拥护

者的观点，我不知道他是否正确，但这是促使他发表这封信的原

因之一。

他还对我说，他曾要求从巴黎把普列汉诺夫的序言①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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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谢也夫演说的序言》。——编者注



寄给他，以便全文发表。这个译文已经收到，只要一有可能就发

表出来。收到别克的信以后，伯恩施坦很快地着手进行这一切，这

必然使您得到证实，他是想利用公开发表这封信，来让普列汉诺

夫重新发表意见。现在我建议您对别克的文章作一答复，如果愿

意的话，可用法文写，或者把它寄给我，或者直接寄给《社会民

主党人报》（伯恩施坦的地址是：伦敦北区塔夫内尔公园科琳路４

号）。您是了解这个别克先生的，而除俄国人外，人们都不了解他；

虽然您认为同他论战对您来说有些不体面，但很遗憾这是经常不

可避免的不愉快的事情之一，我是很了解这种情况的。

根据经验，我知道西欧少量俄国侨民中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运

动。大家互相都认识，互相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是友好的，或是敌

对的，所以，必然伴随着分歧、分裂、论战的整个发展，在极大

程度上具有私人性质。这是所有的政治侨民所特有的情况。１８４９

年至１８６０年这段时期我们也经历够了这些情况。但是我当时确

信，党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脱这种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这

些纠纷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党比其他政党有很大的优越

性。你们越是不受这些微不足道的刺激所牵动，你们就越能积蓄

进行伟大斗争的力量和时间。既然你们相信能够直截了当地加以

回答，那末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别克的文章或是别的什

么人的文章，对您来说，归根到底不都是一样吗？要让西欧所有

的社会主义刊物都不向你们的俄国对手开门是不行的。如果俄国

运动能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

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诡计，难

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当马克思发现有人对他搞秘密

阴谋时，他正是采用这个最强有力的而且是他最经常采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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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把他的对手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对他们展开进攻。

要打消你们的对手想在德国社会党人面前装腔作势的一切念

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积极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新时代》撰

稿。只要你们的观点和德国人的观点达到公认的一致，那就可以

让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谁也不会去注意他们。我相信，你们

的消息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普列汉诺夫写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文章要在《新时代》上登出的消息，对我来说是出乎意外的。

衷心问候普列汉诺夫以及您本人。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伯恩施坦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又聪明，性格又好，但是他

有一个怪脾气，他对一个人的尊敬是以他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

报》上的别人对这个人的攻击次数来衡量的。他对你们越尊敬，就

越是力求在对待你们的态度上不偏不倚。

１８６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定期收到《国家主义者》，但是，很遗憾，里面几乎没有什

么可看的。这是这里的费边社分子１７３的翻版。这些人象ｄｉｓｍａｌ

ｓｗａｍｐ①那样浅薄而停滞，却自夸非常宽宏大量：你看他们这些有

９８３１８６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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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的资产者竟宽宏大量到降低身分去解放工人；为了报答这一

点，工人应该温顺地默不作声并绝对听从这些有教养的怪人及其

“主义”。暂时让他们高兴高兴吧！有朝一日运动会把这一切一扫

而光。在这点上，我们这些大陆上的居民有一个优点：我们对法

国革命影响的体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这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

事情。

今天还给你寄去《人民新闻报》，在报道新工联方面，这个报

纸代替了《工人选民》。看来，《工人选民》正象你发觉的那样，不

再刊登任何实际材料，因为工人们坚决不愿再和它打交道。这不

妨碍白恩士、曼和其他人（特别是码头工人中的一些人）暗地里

继续保持和秦平的关系以及受他的影响。《人民新闻报》由一个姓

德尔的任编辑，他是一个很幼稚的费边社分子，副编辑是莫利斯

教士。他们两人好象都很正派，都支持煤气工人。杜西领导（不

公开）煤气工人，他们的工会显然比其他工会好得多。２９１市侩的捐

助腐蚀了码头工人，因此他们不愿意破坏和资产阶级人士的关系。

而且，码头工人书记提列特是煤气工人的死对头，他想当他们的

书记是枉然的。其实，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他

们当中很多人夏天当码头工人，冬天就当煤气工人。因此后者提

出如下协议：凡是在两个工会中参加了一个工会的会员，在变换

工作时不必加入另一工会。码头工人至今不接受这个建议。他们

要求春天转为码头工人的煤气工人，也要向他们的工会交纳入会

费和会员费。由此产生了各种不愉快的事。一般来说，码头工人

对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太放纵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吸收全部非

熟练工人，而现在在爱尔兰还力求吸收农村短工。因此，达维特

感到不满意（他没有比亨利·乔治走得更远），认为这会使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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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策，即爱尔兰政策受到威胁，尽管他没有任何根据。伦敦这

里，泰晤士河以南，首都南部煤气公司工人遭到了严重的失败３０１。

这很好，因为他们太骄傲自大，并且作过决定，说可以用冲击夺

取一切。在曼彻斯特他们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现在他们将会小

心谨慎一些，先从巩固组织和增加经费做起。杜西在工会中代表

银镇（橡胶制品厂等）的妇女和少女，她领导了她们的罢工，２８０可

能，最近要代表她们参加工联伦敦理事会３０７。

在这个早就有政治性工人运动的国家，往往留下一大堆日久

积存下来的渣滓，必须逐渐清除掉。这就是熟练工人（机械工人、

泥瓦工人、木工、细木工、排字工人等）工会的种种偏见，这是

必须克服的。这里各行业间互相猜忌，而在领导人的活动中就尖

锐到公开敌对和斗争的程度。这里领导人互相争名夺利和彼此倾

轧：一个想当议员，另一个也想当；这个想进郡参议会２１３或教育局，

那个打算成立一个所有工人的总的集中组织；一个想办报纸，另

一个想办俱乐部，如此等等，总之，摩擦层出不穷。这里还有一

个社会主义同盟６９，它傲慢地对待一切非直接革命的行为（这在英

国这儿也和你们那里一样，是指不限于光说不做的一切行动）。还

有联盟６８，它仍然是那副姿态，似乎除它以外都是笨蛋和骗子，尽

管正是由于运动中的新潮流才使它重新获得一些拥护者。总之，从

表面看，可以认为处处都是紊乱和个人争吵。但是运动暗中向前

发展着，席卷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而且往往是那些至今处于停

滞状态的、处在最低社会等级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然

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

运动着的力量，到那一天，这一切坏事和争吵都会消灭。

当然，我上面谈的关于某些个人的和暂时紊乱的详细情况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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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让你知道，无论如何不应弄到《人民报》上去。绝对做到

这点。因为我这里曾验证过，施留特尔有时对这类事情是十分轻

率的。

我在急切地等待五一的到来。德国国会党团有责任控制各种

过激的行动。资产者、政治警察（对他们来说现在是关系到“吃

饭”问题）、军官先生们，都巴不得要干架动武。他们在找不管

是什么样的借口，来向年轻的威廉①证明，他下令开枪的决心不

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会毁掉一切。首先我们应该避开反社

会党人法１０，也就是说必须挨过９月３０日。那时德国的形势会

对我们非常有利，所以我们不应该为了空洞的吹牛而使形势变坏。

另外，李卜克内西写的党团的宣言３４８根本不行。这儿完全没有

必要胡说什么“总罢工”。但是，不管怎么说，２月２０日②激起了

如此高涨的情绪，以致必须使人克制一些，不要让他们干出蠢事

来。   

在法国，五一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至少巴黎是这样，如果

它能够使那里大批已转向布朗热派的工人觉悟过来的话。使工人

转向布朗热派，我们的人是有过错的。他们从来没有勇气起来反

对对一般德国人的迫害，而现在在巴黎他们被沙文主义征服了。幸

而外省的情况好一些。但是在国外都只注意巴黎。

要是法国人把他们的材料寄给我，我就转寄给你。但是我想

他们会因此感到羞耻。这就是法兰西精神，他们不能忍受失败。只

要他们重新取得某些成就，那一切都会立即改观。

２９３ １８６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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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以及施留特尔夫妇。

你的 弗·恩·

肖莱马于上星期一返回曼彻斯特。我们两人都被迫严格戒酒

了，多么可怕！

１８７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４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如果在伦敦这儿，下星期日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规模

示威，那完全要归功于杜西和艾威林。银镇女工选派杜西参加煤

气工人和杂工工会２９１理事会，她在这个理事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人们都称她“我们的妈妈”。煤气工人工会是新工会中最好的工会，

它热情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游行，因为这个工会本身曾经争

取到了八小时工作日，但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胜利还很不巩固，

因为一有机会资本家就把它夺回去了。对他们来说，和煤矿工人

一样，最主要的是要争取到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

因此，煤气工人工会和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两年前

退出社会主义同盟的一个极好的组织，其中成员有列斯纳、杜西

和艾威林等）３４９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倡议，并且在较小的工联和激进

俱乐部４１（它们日益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工人俱乐

部，另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格莱斯顿俱乐部）中得到大批拥护者。它

３９３１８７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３０日）



们采取完全公开的活动，建议工联伦敦理事会
３０７
参加计划在海德

公园举行的示威。由熟练工人的旧工联的代表占优势的工联理事

会（明年我们也要争取它），眼看回避不了，便企图通过夺权活动

来左右形势。

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６８（海德门）达成协议并且向公共工程

委员会主席预定５月４日使用海德公园，这是别人还没有这样做

过的。事情是这样，凡是要在海德公园举行比较大的集会，必须

事先向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申请，由他确定需要设置讲坛的数目

以及其他问题。因为在规章中也有规定，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内不

能召开两个集会，这些先生们就认为，他们现在是主宰，因而就

能垄断公园，指挥原来的委员会３５０。他们预定了七个讲坛，让给社

会民主联盟两个，想以此保持对社会党人的表面上的公正，并从

中争取同盟者。

因此，他们决定，只有工会组织，而不是政治性社团（因而，俱

乐部除外）才能举旗出发并推选出演说人。他们校订了决议，从中

删去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而只是谈到工联必须

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他们制定了游行程序、路线等等，这时才召集

代表，而且只有工会组织的代表开会。至于说到会议，那末：（１）不

允许杜西参加，理由是杜西本人没有在她所代表的那一行业中工

作（而工联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就已经有十五、六年没有接触他

自己那一行的工作了！！）（２）甚至不允许表决或讨论重新把在法律

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问题列入决议的修改方案，说什么问题已经

解决了！（３）让代表们明确知道，工联理事会是占有者；在５月４日

公园是属于它的，如果他们对此不称心，他们可以走开。

原来的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极大的愤怒和不安。但是第二天

４９３ １８７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３０日）



情况完全变了。艾威林到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那儿去说，如果在同

一时间不给他们的委员会安排足够数量的讲坛，那就会大闹起来。

幸亏是托利党人掌权（要是自由党人就会敷衍搪塞，什么也不会答

应），他们不能在工人中树敌过多，于是答应给艾威林七个讲坛，这

就使工联理事会的先生们不得不让步，因为要是发生冲突，马上会

完全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多么软弱无力。

我们的委员会开始积极活动，详细地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和路

线，并且一完成就抢先公布出来。昨天艾威林和希普顿会见并商定

了一切问题，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冲突，星期日的集会将是这里举行

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

这件事你可以在《人民报》上发表，也可以在《工人辩护士报》

上发表。要是这件事在美国用英文登出，再传到这些先生们那里，

我会感到很满意。

寄给你几期《星报》，谈了上述情况以后，你就看得懂了。（注

意：每一篇文章中常常有我们方面的消息，也有另一方面的消息，

还有来自记者的消息，都不加分析地排列在一起。）

还给你寄去《时代》五月号。此外，还寄去一卷《战斗报》（是我

们的报纸——盖得任主编），其中还有维也纳的《工人报》。在倍倍

尔的通讯３５１中说要开除席佩耳，席佩耳是主要阴谋家之一，是一个

十分狡猾的骗子，几年前李卜克内西发现了他并把他拉进党内，现

在对他恨得要死。幸好，席佩耳和海德门一样，是一个胆小鬼。

这是我们在伦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证明我们现在在这里

也有了群众。社会民主联盟（它有两个专用讲坛）的四个大支部将

跟我们走，在我们的委员会里有它们的代表。很多熟练工人工会也

是一样：原先保留下来的老的领导人跟希普顿和工联理事会走，而

５９３１８７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３０日）



群众却跟我们走。整个东头①跟我们走。这里的群众还不是社会主

义者，但是他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

他们只愿意社会主义者当领导人。工联理事会是唯一值得一提的

工人组织，它至今仍然是反社会主义的，但是那里面也已经有了社

会主义少数派，只要煤气工人一加入（至今人们施展各种卑鄙的诡

计，没有让他们参加），情况就会进展很快。我确信５月４日以后这

里的运动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那时你就会更多地听到关于杜

西的活动情况。我们向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的阴谋家表明，

我们对付得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尽管这些人如此仇恨我们，但是在

事实面前毫无办法。现在，英国无产阶级看来终于整批地在参加运

动，如果真是如此，那末再有一年，所有卑鄙的阴谋家、骗子和钻营

者就会被赶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或者是被冲刷掉。

《宣言》②的新版正在印。在反社会党人法
１０
取消以前，我们想

再拨五千册到德国去。

多么美好的春天！再过一星期石竹就要出来了，山楂花、乌荆

子花、金雀花就要盛开，苹果树要开花了，樱桃树已经开花五天了。

祝你和你的夫人身体健康。衷心问候你们两人。

你的 弗·恩·

你知道，《工人选民》垮台了，在码头工人罢工２３８时，它的发行

量曾达二万三千份，但是托利党的资金③把一切都断送了。

６９３ １８７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４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２４７页和第３５０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１８８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１８９０年５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感谢你的苏黎世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取

得了一致的看法３５２。你的证实对我说来特别重要，我们的人在这类

问题上往往没有充分的根据就下判断，因此在没有得到权威方面

证实以前，我们不愿意以这种没有把握的判断为根据去作进一步

推论，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衷心向你和你的夫人祝贺你们的女儿①订婚。这件事以后将

导致移居美国，对你们说来当然是很难过的，但是这对我说来却

可以带来一个令人惬意的后果：我和你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可以一

起乘轮船到美国去一趟。你觉得怎样？我确信，你经过两三天就

可以不晕船了，并且完全可能一直不再犯。而作为克服过度疲劳

的办法，这种海上旅行是极其宝贵的：我至今仍感受到差不多两

年前那次游览的良好影响。此外，察德克说得很肯定，他有防止

晕船的可靠药品（安替比林似乎效果很好），而且根据医学资料，

在所有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三的人不能在两三天内习惯于摇

荡。因此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

如果你觉得我的文章②逻辑性不强，那末这不是布洛斯的过

７９３１８８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５月９日）

①

②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

弗丽达·倍倍尔。——编者注



错，而是我本人的过错。在不到两个印张的篇幅中，叙述这么

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事，而且我自己也完全清楚，这

篇文章中有很多地方前后关联不明确，论证不充分。为了今后

作更详尽的修改（这个题目对我们说来具有重大意义），你的批

评意见我是极其欢迎的。哪怕是简略地指出，你认为在什么地

方以及在哪一方面叙述的思路中断或头绪不清，那也是极其欢迎

的。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大概已经从他们在五一前经受的恐惧中恢

复过来，以及洗净他们在当时弄脏了的衬衣。《每日新闻》的柏林

通讯员是最爱嚷嚷的，他在五一这天抱怨说：工人们把整个世界

都愚弄了。而仅仅过了四天他想起：不错，早先工人们曾不止一

次地声明，他们希望的不过是举行一次和平示威，但是谁也没有

相信他们！

你们把事情安排得不致发生任何冲突，这完全正确。２月２０

日①以后，德国工人再也不需要徒然大肆喧嚷了。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在五一应当表现得比别的国家更节制些，无论在这里，还是

在法国，谁也不会因此责备你们。但是我认为，你们可以从席佩

耳派３５３得出一个结论：下一次应考虑到，在新的选举和帝国国会

开始活动之间的空位时期里，使国会党团执行委员会或者受委托

继续进行工作，或者由新当选的代表直接确定它在空位时期的职

权。这样，执行委员会就能有把握地过问一些事情，在必要情况

下采取行动，使柏林的先生们不能俨然装扮成重要人物，而他们

是很想仿效巴黎的方式，做党的当然领袖的。假定在１０月１日以

８９３ １８８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５月９日）

① 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日，这次选举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巨大的胜利。——编

者注



后①组织还是和现在一样。

这里５月４日的示威真是规模宏大，甚至所有资产阶级报纸

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第四号讲坛（一辆大货车）上面，环

顾四周只能看到整个人群的五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在目力所

及范围内，只见万头钻动，人山人海。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其

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参加示威的工人。艾威林、拉法格和斯捷普尼

亚克都在我的那个讲坛上发表了演说，而我纯粹是一个观众。拉

法格以他那种虽然带有很重的法国口音但说得很好的英语和南方

人的炽烈风格博得了真正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斯捷普尼亚克也是

这样。爱德在杜西那个讲坛上讲话，也非常成功。七个讲坛彼此

相隔一百五十公尺，最边上的距离公园②的边沿是一百五十公尺，

这么一来，我们的集会（在国际范围内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

工作日）占了长一千二百余公尺、宽约四、五百公尺的一块地方，

而且全都挤满了人。另一面是工联理事会３０７的六个讲坛和社会民

主联盟６８的两个讲坛，但那里的听众不到我们的一半。总而言之，

这是这里从未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

此外，特别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详细情况

你大概已从《人民报》发表的爱德的那篇通讯３５４里看到了。工联理

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他们在这一天定能从我们手里把公园夺

走，但他们被愚弄了。艾威林从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那里得到许

可，也让我们在公园里设置七个讲坛，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破例的。

不过幸而是托利党人掌权，而且也真把托利党人吓住了：说否则

我们的人将夺取别人的讲坛。我们的集会人数最多，组织得最好，

９９３１８８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５月９日）

①

② 海德公园。——编者注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编者注



并且最热烈。这里的广大群众现在都赞成八小时工作日法律。所

有这些事情都是艾威林尤其是杜西组织的，从那以后，这里运动

的局面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２９１（毫无疑

问，它是新工联中最好的一个）切实地支持了他们；没有它是什

么也办不到的。现在关键在于保持住组织我们这次集会的那个委

员会—— 由工联、激进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代表组

成，——并使这个委员会成为这里运动的核心。３５０今天晚上就将

开始进行这件事情。不容置疑的是：工人们、资产者、老朽的工

联首领们、许多政治的或社会的派别和小宗派的首领们、以及那

些想利用运动从中渔利的沽名钓誉者、钻营家和文学家，现在都

确实地知道：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在５月４日开始了。

现在群众终于行动起来了，而经过一些斗争和不大的摇摆之后，他

们也定会消除个人沽名钓誉、钻营家的渔利欲望、以及各个派别

相互角逐的种种现象，正象以前在德国消除所有这些东西一样，并

且也定会给这些东西逐一指明适当的位置。而由于群众运动总是

大大地提高国际主义精神，你们不久将可看到，你们已有了一个

什么样的新的同盟者。英国人的全部行动、宣传和组织方式，比

起法国人，要同我们接近得多。一旦这里的各种事情都走上轨道，

一旦消除了那些初期不可避免的内部摩擦，你们就可以很好地和

这些人共同前进。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这种觉醒的日子，那该有

多好，他恰恰在英国这里曾经如此敏锐地注视过这种觉醒的最细

致的征兆！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我所感受到的喜悦是你们无法想象

的。真是胜利辉煌。起初是德国的二月，然后是欧洲和美国的五

一，最后是这一个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再度响起了英国无产阶级的

声音的星期天。我昂首走下了那辆旧货车。

００４ １８８ 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０年５月９日）



向你的夫人和辛格尔问好。

你的 弗·恩·

１８９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有很多信还没有答复，这星期六又很忙，只能写几句话谢

谢你的明信片并随信附上我答应给保尔的二十英镑支票一张。另

寄上有上星期日的报道的《人民新闻报》。规模大极了。英国到底

是真的动起来了。特别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

为杜西和艾威林得到煤气工人工会（新工联中最好的）２９１的帮助，

把一切都作好了。他们天真地求教于工联理事会３０７，却没有先去占

好公园①。工联理事会本身和海德门一伙合在一起，抢先一步，向

公共工程委员会要到了星期天的讲坛，想把我们关在外边，以便

控制一切。他们打算一下子把我们吓倒，但是爱德华到公共工程

委员会为我们也搞到七个讲坛——如果自由党人在里面，那我们

是怎么也搞不到的。这一下就煞掉了另一方的傲气，于是他们就

变得怎么都好说了。他们发觉，他们的对手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

那种人。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从那辆当讲坛用的旧货车下来的时

候，四十年来第一次又清晰地听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我觉

１０４１８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０日）

① 海德公园。——编者注



得自己似乎高了好几时。那个声音资产者也听到了，伦敦和各地

所有的报纸可以作证。

保尔的讲演很好。他的话里只有一点点总罢工幻梦的迹象，这

种胡说八道是盖得从他曾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日子里一直保留了下

来的（当我们能够举行总罢工的时候，我们开口要什么，就能得

到什么，无须绕总罢工这个弯了）。但是他讲得很好，并且是非常

合乎文法的英文，比他平常谈话合文法多了。他受到最大的欢迎，

在讲演结束时受到的欢呼比任何人都热烈。他的出场很及时，我

们的讲坛上正有两三个庸人发表演说，使得听众都打瞌睡，以致

保尔还得把他们弄醒。

过去十到十五个月以来，英国的进步是巨大的。去年５月，八

小时工作日的口号只能号召几千人去公园，而今天却有几十万人

了。最好的是，示威前进行的斗争，使一个不分派别而作为运动核

心的代表机构变得生气勃勃。中央委员会３５０由煤气工人工会和许

多其他工会（大多数是小的、不熟练工人的工会，因此不为高傲的

工人贵族的工联理事会所重视）及近两年来杜西在那里做工作的

激进俱乐部的代表组成。爱德华是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

要继续活动，并且邀请所有其他工会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

派遣代表，逐渐扩大成为一个中心机构，不仅是为争取通过八小时

工作日法律，并且也是为了实现所有其他的要求，譬如说，首先

要求实现巴黎其余的决议①等等。委员会在数量上说已经足够强

大，不会因为任何新团体加入而被吞没，于是各派不久就要作出

抉择：要么加入进来，加入总的运动，要么就灭亡。现在是东头②在

２０４ １８９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０日）

①

② 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决议。——编者注



领导运动，这些没有受“伟大的自由党”坏影响的新成分表现出

的那种智慧，正象我们在没有受坏影响的德国工人那里所看到的

一样，我这样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他们

是不会要任何别的领袖的。

好啦，现在你下决心吧，把你的家里安排好，以便月底以前

到这里来。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来最合适。我们只希望到那时候

象现在这样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了。昨天我们又生了一整天的火！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尼姆向你问好。

１９０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感谢您告诉我关于摩尔根的书①的详细情况。

圣彼得堡丹尼尔逊的来信，我现在抄在下面：

“《北方通报》现任编辑和出版人叶夫列伊诺娃女士把杂志卖了。她不止

一次地想登拉法格先生的文章，但是毫无结果：我们的书报检查官十分严格

…… 我准备趁下次邮班把原稿寄给您，为此表示歉意；原稿我不直接寄给

作者本人，因为我没有把握他能收到我的信。我在３月和４月曾两次答复过

他的亲切的来信。”３５５

３０４１９０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１日）

① 路·亨·摩尔根《美洲土著的住房和家庭生活》。——编者注



您是否收到了这两封信？原稿我一收到，就给您寄去。您最

好给他另外一个不致引起怀疑的巴黎的地址，让他把给您的信寄

到那里去，您最好也不要在信上签自己的名字。我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的通信从来没有因类似的意外情况而中断过。

你们的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仍在继续自己的活动，很好。这

里的情况也是这样：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盟正在筹

建中，而主要是委员会３５０将继续起作用，新的团体（其中有码头工

人支部）正在加入进去。可能，这个起码的、纯实际的问题会帮

助你们把两年前跑到布朗热派一边的拥护者召回来。真是罕见的

历史的讽刺！巴黎人的高谈阔论（所谓“思想”）使自己消化不良，

现在只好吃“里吉斯医生的幼儿食品”，即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容

易消化的东西！

布朗热勾当的破产非常滑稽可笑。威武的将军遭到了普选权

的打击，正把这一打击转嫁给自己的“委员会”，３５６使自己和普选权

之间不再有中间人！

据说，弗兰克·罗舍的拜访对他是最后的打击。①他已经潦倒

不堪。

劳拉是否准备到这儿来？又近月底了。代尼姆和我拥抱她。

问好。

弗·恩·

马尔提涅蒂被宣告无罪。

４０４ １９０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１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８５页。——编者注



１９１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 内 万 托

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４日 ［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①

［衷心］祝贺您被［宣告］无罪！到底等到了！这对于您和您

的 ［家庭］是何等高兴呀！您的 ［家庭］所受的苦难一点也不

［比您］自己少！我当即给安·拉布里奥拉写了几句表示谢意的

［话］，并通过他也向洛利尼致谢。

现在您的新生活开始了。同您在大洋彼岸开始新生活相比，它

将更加美好和充满希望。

致最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１９２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４月３０日和５月１５日的信以及载有我的信的片断②的《人

５０４１９１ 致帕·马尔提涅蒂（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４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３９３—３９５页。——编者注

此信是写在明信片上的；贴邮票的一角被撕掉。方括号内的文字系复原的部

分。——编者注



民报》均已收到。你的声明
３５７
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但是，我昨天带着你的声明走进编辑部时，你的声明已经在那里，

发表在《柏林人民报》上了。可见，施留特尔早已把声明寄去了。

这正是我所说的施留特尔的急于求成，这种事使人很不好办，因

为当你把一份稿子作为一件崭新的东西送到编辑部时，突然发现

稿子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登出来了。对于他到美国以后的其他轻率

行为，我无须去抱怨，不过对他这个人我是老早就了解的。

所以我应当再告诉你一些关于施留特尔的流言蜚语，这些我

认为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施留特尔的死敌莫特勒（施留特尔

的出走，他也是有责任的）按自己的说法向约纳斯谈了这段情况，

所以有必要至少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莫特勒非常固执，很难相处。他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样忠厚。

这个士瓦本人，未被承认的天才，觉得自己受了降职处分，因为

过去他一个人管理《社会民主党人报》事务和党的国外联系，但

是后来事业发展了，其他人也获得了这种权力。但是在管钱方面他

不仅值得完全信任，而且更可贵的是，全党都承认他的这种品质，

谁也不敢对他有所怀疑。因此，在党的财务委员（在国外联系问题

方面）的岗位上，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人物，他如此长期使其他人

免于担负这一责任，他们只能感到高兴。这一切都是好的，但只要

碰到一个他不喜欢的人，那就会争吵不休和不断地吹毛求疵。开始

同德罗西，后来同施留特尔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他把这两个人

都撵走了。他对施留特尔提出了两点指责。第一点是：施留特尔似

乎私自动用了公款。这种断言是绝对没有任何根据的，莫特勒只是

在一项离开当时一年多以前的并且经过检查员批准的账目上发现

一笔一百五十马克的款子缺少使用单据，也就是缺少领款人收条。

６０４ １９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９日）



不管在这里或是在德国，除莫特勒以外，谁都不认为这一点有什

么可挑剔的，因为据说，莫特勒本人的支出常常只是以他在账本

上作的记载为凭证，而这些人办事虽然也和莫特勒做的一切一样，

难以想象地拘泥细节，但并不是在手续上都正确和准确。至于说

施留特尔办事马虎，出些小差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不让自己

赔钱），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不能得出其他结论。第二点是：施

留特尔好色，而且是什么样的女人都要。看起来，确实查明，他

追求过一两个在苏黎世工作的装订女工，甚至诱惑过她们。但是

在这里的编辑部里没有姑娘，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发生过，所以莫

特勒同施留特尔争吵，除了对他有不能抑制的反感以外是没有任

何理由的。这就是整个情况。如果施留特尔给予莫特勒以应有的

反击，也许一切都会逐渐得到解决。我们大家都认为此事不值一

提，因为追求少女的事情早已过去了，莫特勒自己也不肯和施留

特尔一起向党的检查员把事情说明白，而在这里这种情况也不可

能再发生。

所以，如果约纳斯又散布流言蜚语，那你现在就知道事情的

真相了。

约纳斯也来过我家里，当时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但在我这

里遇见了杜西和爱德华·艾威林（恰好在海德公园集会①之后），

他们对他很冷淡（当约纳斯去领取大会记者证时，艾威林在中央

委员会３５０就对他说，希望《人民报》这一次的报道比过去真实

些５９）。约纳斯很快就同要回家去照料孩子的伯恩施坦夫妇一起离

开了。这个家伙越想穿得文雅，就越显得难看。

７０４１９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９日）

① 指１８９０年５月４日的集会。——编者注



现在还有一件事。为了出《起源》①的新版本，我需要一本摩

尔根的最近著作②。英国博物馆从大清早起，就坐满阅读小说的

人，我争取不到一席之地。所以我把写给有关部门的信和两册我

的书寄给你。问题仅仅在于，怎样转寄这些东西（信和一册书）为

好，是直接寄给该部门还是通过推荐我的第三者。艾威林认为，伊

利（在巴尔的摩）乐意做这件事。你更了解这个人，所以我让你

自己决定，通过什么途径较好。如果你认为要通过中间人，那末

我附上的第二册书就给他。同时我还附上给伊利的短信，以备你

认为利用他起中间作用合适时用。

很高兴，《人民报》和《工人辩护士报》登载了海德公园集会

的筹备经过。它们这样做就重新使得艾威林夫妇能够同美国人接

近起来。甚至约纳斯先生大概也深信不疑，他毫不犹豫地跟着执

行委员会去反对艾威林，是犯了何等的错误。

此外，这里的事不仅限于群众集会。从最近一期《人民新闻

报》上你大概已经看到，中央委员会继续存在并在组织争取在法

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国际工人同盟。已经有一个章程草

案，将于６月２２日提交代表会议讨论；已邀请伦敦所有工人组织、

激进俱乐部，等等。章程要求：（１）实行巴黎代表大会２２９各项决议，

因为这些决议在伦敦还没有成为法律；（２）实行协会将要作出的

为实现工人完全解放的措施；（３）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并且提

出自己的候选人去竞选一切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如果有当选可能

的话。这些你可以公布。

我在维也纳《工人报》（下次邮班寄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此间

８０４ １９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９日）

①

② 路·亨·摩尔根《美洲土著的住房和家庭生活》。——编者注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情况的长文章①。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９３

致保尔·恩斯特３５８

柏  林

［草稿］

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而给您写一封您可以用来反对

巴尔先生的信。３５９这会使我卷入同他的公开争论，而我根本没有这

个时间。因此，我给您写的东西只供您个人参考。

况且我完全不了解您所谓的北方妇女运动。我只看过易卜生

的几出戏剧，因此根本不知道，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中追名逐利

的妇女们有点歇斯底里地彻夜读书，这是否要由易卜生负什么责

任。

可是，人们习惯于叫做妇女问题的范围很广，在一封信里要

把它讲透彻或者哪怕是讲得少许令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但是，有

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决不会“采取”巴尔先生强加于他的

“观点”。他不可能得出如此荒谬的东西。

９０４１９３ 致保·恩斯特（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

① 弗·恩格斯《伦敦的５月４日》。——编者注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

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

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

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

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

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

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

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

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

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

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

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

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

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

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

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

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

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

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

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

０１４ １９３ 致保·恩斯特（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



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

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

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

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

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

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

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

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

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

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

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

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

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

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

本集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力扩

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

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

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而这些船

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象１７２０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

这样一来，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

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

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

１１４１９３ 致保·恩斯特（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



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

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

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

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

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

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

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

现在再回到我们开头谈的，即巴尔先生的问题，我必须说，使

我感到惊奇的是，在德国，人们彼此相处非常庄重。看来，俏皮

和幽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严格禁止，而沉闷却成了公民

的义务。否则，您无疑会稍微细致地考察一下巴尔先生的失掉一

切“历史发展”特点的“妇女”的。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因

为它必定是白色或黑色、黄色、棕色或红色的，——因此，她不

会有人类的皮肤。妇女的头发是历史的发展——是卷的或波纹的、

弯的或直的；是黑色、红黄色或淡黄色的。因此，她也不可能有

人类的头发。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

起统统去掉，“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东西呢？

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类人猿。那就让巴尔先生把这个“容易感

触到和看清楚的”雌类人猿，连同其一切“自然本能”抱进自己

的被窝里去吧。

２１４ １９３ 致保·恩斯特（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



１９４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０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收到了您１２月１８日、１月２２日、２月２４日和５月１７日亲

切的来信，还有编辑部退还给拉法格先生的文章，文章已寄给他

了。我告诉他，①您给他写过两回信（３月和４月），但没有得到明确

的答复，他是否收到了这两封信。他的妻子现在在这里，她凭记忆

不能明确答复这个问题。她对于《北方通报》转到别人手里感到十

分惋惜，并要我以她和她丈夫的名义感谢您为他们热情奔走。

至于《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我现在正在看校样三十九至四

十二印张。全卷将不到五十印张，因为这次虽然字体较大，但排得

较密。书一出版，我立刻就寄给您。

您给我盛情送来的我们作者②给您的全部书信，我已经用打

字机复制了几份（这件事是作者的小女儿做的）。现在，我可以把信

用挂号寄还给您，如果您不反对用这一办法寄递的话。

我很感激您经常告诉我有关你们伟大国家经济状况的很有意

思的消息。在政治安定的平静表面现象下，这个国家也和所有其

他欧洲国家一样正在完成重大的经济转变，而观察这些转变的进

程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经济转变的后果，迟早也会在生活的其

３１４１９４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０日）

①

② 马克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０３—４０４页。——编者注



他各方面表现出来。

我们这里听到了尼·加·车·①逝世的消息，我们表示深切

的哀悼和同情。但是，这也许还好些。

非常感谢您２月２４日那封信中的祝贺３６０，这个祝贺比任何其

他人的祝贺都更使我们感到高兴。

我非常忙，我的眼睛虽然好一些，但是读俄文时仍然很疲乏，

所以我还总没有能把《年鉴》的文章读完，但我一有空就一定做

完这件事３６１。您提到的不正确地使用经济学名词的现象，是各国书

刊中非常普遍的弊病。在这儿英国，地租这一名词，既指英国资

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付给大地主的货币地租，同样也指爱尔兰贫穷

的佃农付出的货币地租，其实后者缴纳的是贡赋，主要是从他本

人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中克扣下来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正的

地租。如在印度，英国人把莱特（农民）原来交给国家的土地税

变成了“地租”，因此，至少在孟加拉，事实上把柴明达尔（为前

印度国君服务的收税官）也变成了大地主。他们由于从王室得到

名义上的封地俸禄而占有土地，完全和英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在

英国，王室是全部土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而土地的真正占有者

大贵族，则由于法律上的虚构而仅仅是领取王室俸禄的封地所有

者。北爱尔兰在十七世纪初沦为由英国直接统治时，也发生同样

的情况。英国法学家约翰·戴维斯爵士在那里见到了土地公有的

农村公社，公社的土地在向自己的克兰首领缴纳一定贡税的克兰

成员中间定期进行重分。他立即把这种贡税叫作“地租”②。这样，

苏格兰的勒尔德（克兰的首领）在１７４５年的暴动３６２之后，就利用

４１４ １９４ 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０日）

①

② 约·戴维斯《史学论文集》。——编者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了这种法学上的混乱（把克兰成员交给他们的贡税和他们掌握的

土地的“地租”混淆起来），以便把克兰的全部土地，即克兰的公

有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即勒尔德的私有财产。因为，法学家

们宣称，如果他们不是大地主，他们怎么能收这些土地的地租呢？

这样一来，贡税和地租的混淆，在苏格兰山地就成了少数克兰首

领没收全部土地的根据。之后不久，这些首领就把以前的克兰成

员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改成放羊，正象《资本论》第二十四章

第二节（第３版第７５４页）３６３中所描述的那样。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①

１９５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纽  约

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

我急于告诉你，我欣然同意发表马克思传，但是我完全没有

时间写完它。３６４顺便提一下，在１８８３年３月《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悼念马克思的文章②中可以找到材料。

祝贺你被任命为“主编”③。

这里现在一切都很好，德国也是这样；小威廉④威胁要废除普

５１４１９５ 致海·施留特尔（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４日）

①

②

③

④ 威廉二世。——编者注

《纽约人民报》主编。——编者注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编者注

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选权，对我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了！世界大战或是世界革命到

来的速度，或是两者一起到来的速度，本来就是够快的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我很高兴，她比在这里还健康。

你的 弗·恩·

１９６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每一分钟都在变动。肖莱马邀请我在７月份作一次航海旅行，

有几个不同的计划可供选择。我的医生建议我尽快动身，利用夏季

进行治疗，以便到冬季时能恢复健康。我自己也发觉，失眠妨碍我

工作，需要尽快地休息一下。所以，拒绝这个计划是不明智的。

另一方面，劳拉坚决要琳蘅跟她一块到巴黎去住两周。在我离

家期间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对老太太来说也有好处。

此外，你们的国会还要开会，在这两周内无法预料是否会改

期，以及改在什么时候。

这样，很可能再过十天左右，我将离开这里约三周。但是到７

月２５—２６日，我无论如何就已经回来了，而琳蘅可能早几天回来。

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旅行安排在譬如说７月２１日或２２日之后到达

这里，那一切都将为你准备就绪，而再过几天我自己也就到了。

当然，这一切眼下只是初步的设想。再过几天我才能够告诉

６１４ １９６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９日）



你肯定消息，但是我认为，把这个突然产生的计划立即告诉你更

好一些。我动身一事，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详细情况现在

还不清楚。肯定无疑的只有一点，就是我在７月底以前回到伦敦，

而琳蘅在我之前回来。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计划，我都不会拖到２６

日以后。

这样，黑尔郭兰岛就得成为德国的了。３６５我预先为正直的黑尔

郭兰人的大喊大叫而高兴，他们将坚决反对并入大兵营祖国。而

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并入之后，他们的岛屿就将立即变成一个大

要塞，以控制在它东北的停泊处。穷人们就将被驱逐，就象普通

的爱尔兰佃农或者是被鹿所取代的苏格兰绵羊一样。

“啊—不，啊—不，他的祖国应该更加辽阔，”①

但是没有一个住在国外的德国人愿意回国。什列斯维希—霍

尔施坦的海上亚尔萨斯！这还不足以演出德意志帝国的滑稽剧来。

你的 弗·恩·

１９７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９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当我引用您的话，说您在莱比锡感到很孤单，几乎象是一个被

７１４１９７ 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９日）

① 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放逐者时，这是十分自然的。从您的话中所得出的结论是，莱比锡

对您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可是我高兴地获悉，事实上并非如此。

一般说来，我不能够把莱比锡的优点同柏林的缺点加以对比，

因为对于前者我毫无所知，对于后者，我的了解都是从旧日的回

忆中得来的。据柏林人说，柏林从那以后已经大变样了。然而我

愿意相信您，对于家务来说，莱比锡要比勃兰登堡边区大沙漠①的

首都方便得多。

这一切，如我对辛格尔和李卜克内西所写的，都是每一个人

自己应当同自己的家庭、同党解决的问题，我们局外人不必去干

预这些问题的讨论。但是我只能说一点，我确信李卜克内西一定

要在柏林，如果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机关报将迁往那里的话。这

种情况是否发生，不取决于我，我只能发表不足为准的意见。但

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而李卜克内西还留在莱比锡，那他自己

就把自己降到党的第二等领导人的水平，就将去领取所谓退休金，

就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既不会有人向他征

求意见，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意见。总而言之，他这么做就迈出

退职的第一步，而这是连您自己也不愿意的。

政治非常奇怪地把我们的人扔来扔去。当１８５８年拉萨尔想同

马克思和我在柏林共同出版一份报纸时，我们也不能够讲“不行”，

并已准备好迁往沙都，——幸而这种商谈没有任何结果。３６６而迁移

对我来说意味着取消业务上的一些合同，而对我们两人来说，要比

从莱比锡迁往柏林更为复杂。因此，如果全部情况使得您不可避免

地要迁往帝国沙箱的话，那您一定是能够迁就的。此外，您当然也

８１４ １９７ 致娜·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９日）

① 以柏林为中心的勃兰登堡边区有德意志帝国沙箱（《Ｓｔｒｅｕｓａｎｄｂüｃｈｓｅ》）之

称。——编者注



会从中得到安慰，因为您不仅后来会发现在那里毕竟能够住下去，

而且会意识到，李卜克内西由于这次迁移而处于他在党内真正应

有的地位，处在他能够完全履行其义务的岗位上。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现在大概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我希望不

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您总是会服从的。

尼姆、拉法格夫人、罗舍夫妇衷心问候您。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１９８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 诺 威

１８９０年６月３０日 ［于伦敦］

衷心感谢你多次给我寄来东西。我试图弄到那一号《每日电

讯》，３６７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我说不出文章登出的日期。此外，有人

告诉我，那一号报纸大概已经卖光。向这里的商人问不出结果，因

为只是一个便士的事情！

你的 弗·恩·

９１４１９８ 致路·库格曼（１８９０年６月３０日）



１９９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６月３０日 ［于伦敦］

我以你的名义写一个答复，
３６８
只会引起海德门先生这样的异

议：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恩格斯先生的意见，而是李卜克内西本人

的证明。另外，这里也不习惯这样做。你要明白，斐·吉勒斯先

生干这件事是为了以此捞取资本。因此，如果你不想直接写给

《正义报》，那就在《人民新闻报》（编辑是罗伯特·德尔）上作出

答复。它的地址是伦敦东中央区弗利特街野兔街１号。现在我把

该报的最近一期寄给你。

在柏林寻找住所，一定是一件真正愉快的事！

你的 弗·恩·

２００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７月４日星期五 ［于沃达］

亲爱的劳拉：

我希望你们平安地到达巴黎就象我们平安地到达挪威一样。

我们一路风平浪静，可是还有好些人晕船。昨天下午我们见到

了挪威的海岸，六点钟船就到了岛屿和礁石之间。沿着哈丹格尔峡

０２４ １９９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６月３０日）



湾北上，可以一直到达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区，而我们现在已到了它

的最远的地点沃达，要在这里逗留到明天。今天早晨我们驱车进入

了盆地，现在才回来。下了一点小雨，但并没有损坏这里美丽的风

光。昨天太阳是在十点钟落的，这里没有真正的黑夜，只是显得十

分昏暗，北边的天空是红色的。当地人民还非常原始，然而是一个

健壮、漂亮的种族。他们听得懂我的丹麦话，可是我对他们的挪威

话却懂得很少。就是在这个地方，同船前来的外来者把这里的所有

挪威货币（用英国货币交换）以及邮局的所有邮票搜刮一空。

明天我们将从这里起航，星期一即可到达特隆赫姆，这是继

续北上相当远的一段路程。如果途中的风景不亚于我们今天所见

到的，那我就十分满意了。有些方面很象瑞士，但别的方面很不

一样。就拿啤酒来说，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但在我未到市

镇以前，我不下断语。沃达大约有二十座房子，包括教堂、旅馆、

邮局和学校。所有房子都用木材建成，虽然这里的石头比木料多

一百万倍。

好吧，我希望尼姆过得很好，很愉快，也希望你和保尔都好。

我的鼻子被太阳晒裂了好多处，如果美美在这里，她又要对我的

鼻子大大议论一番了。

就这样吧，向你们大家问好，并祝你们愉快。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１２４２００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７月４日）



２０１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９０年７月８日于特隆赫姆

在正要起程去北角之前，我不能不从特隆赫姆写信告诉你一

个消息。我刚才吃了我有机会吃过的最好的虾，就着喝了好啤酒，

并观赏了大瀑布。我九时起程，先到特朗瑟，从那里去北角，然

后返回来去几个挪威的峡湾，７月２６日将再回到泰晤士河。目前

天气十分好，只是昨天天阴，而今天又是好天。我很喜欢这里的

人；姑娘们也象我们那里那样戴头巾，我还以为好象什么时候在

西本格比尔格或艾费耳高原遇到过她们似的。可是钢笔很糟，我

费了好大劲才歪歪扭扭地划了这几行。向恩玛和孩子们、鲁道夫、

玛蒂尔达、海德维希和所有其他人问好。

你的 弗里德里希

２０２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１８９０年７月２２日于卑尔根

停泊场“锡兰号”汽艇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同肖莱马坐上面写的那只船于７月１日离开伦敦。我们顺

２２４ ２０１ 致海·恩格斯（１８９０年７月８日）



利地从北角旅行回到了文明纬度之后，现在赶紧告诉你，在星期

六，即本月２６日我们希望抵达伦敦，我们将很高兴在我们那里尽

快地见到你。如果你有可能，请立即前来，因为我们大概很快要

去海滨，我们想让你也跟我们一块去；那样，你还会有一些时间

在伦敦作你所需要作的事情。

我们从社会上得知的并且今天在轮船上贴着的第一个消息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从１０月１日起①将开始改组，现在正在制定

组织计划，将提交１０月份召开的代表大会３６９讨论和批准。除此以

外，没有任何稍微重大一些的情况。但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首

先遇到的恰恰是这个消息。

由于年轻的威廉②莅临挪威正好和我们是同时，所以我对自

己的旅行计划严格保密，以免警察找麻烦。我们在回莫耳德的途

中碰上了德国的舰队，但是，那个“前程远大的年轻人”不在那

里：他乘坐一艘鱼雷艇出游，在格兰格尔峡湾不被人察觉地从我

们旁边驶过。这使我们船上的那一伙英国资产者大为遗憾，因为

他们很想欢迎一下活着的皇帝。

整个舰队人员中只有水兵才是真正好样的，而那些年轻的军

官和候补生则是“真正的近卫军”。少尉候补生的作风和古时候一

模一样。我们在大旅馆中遇到的那些身穿便服的校官们则完全是

另外一种样子，——他们和普通人毫无区别。大多数人都讲旧普

鲁士方言。两个肥胖的海军将官十分滑稽可笑，他们挤进一辆挪

威小马车里（那里边刚够坐下一个人）去进行客访（樱草丘要比

莫耳德大一倍），从后面只能看到带穗的肩章和三角帽。

３２４２０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７月２２日）

①

② 威廉二世。——编者注

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３０日期满。——编者注



这次旅行是非常愉快和饶有趣味的，而挪威人我是很喜欢的。

我们在北部的特朗瑟访问了拉普人，参观他们的驯鹿，在哈默菲

斯特看到了堆积如山的鳕鱼——起初我还以为那是木柴呢！——

我们在北角观赏了有名的午夜之日。但是，再没有什么比这种长

久的白昼亮光更快地使人厌烦的了，整个一周中根本看不到黑夜，

总是在明亮的光线下睡觉。

一直到北纬７１°，我们都在细心地品尝啤酒。啤酒不错，但比

德国的差一些，而且到处都是瓶装的。只是在特隆赫姆，有大桶

的啤酒。顺便提一下，这里也在竭力试图实行关于节制饮酒的法

律，因此俾斯麦的烧酒在这里的销路将愈来愈小。卑尔根是否有

可以弄到大桶啤酒的啤酒馆，今天我们大概就能打听到。

从伏塞万根①到卑尔根这一段路，火车四个半小时行驶了一

百零八公里——一小时二十四公里！但是，列车真可以说是在各

种各样的悬崖峭壁中行驶的，全部线路几乎都是靠爆破开出来的。

北部的斯瓦尔提森是一片接连不断的大冰川。在那里我们曾

到过一个冰川，这个冰川同海只隔一层很低的冰碛层，因而同海

面很接近，约高出一百英尺。

吃早饭的时候到了，我就此结束，以便早饭后立即将信付邮。

肖莱马和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以及你本人。

你的 弗·恩格斯

４２４ ２０２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７月２２日）

① 现名：伏斯。——编者注



２０３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 山 岛

１８９０年７月３０日 ［于伦敦］

我和肖莱马到北角和挪威全国作了很愉快和很有意义的旅行

之后回来了。从星期六开始，我又要着手写信，一定能把耽误的

事补上。摩尔根的书①收到了。非常感谢你，尤其是因为你没有要

伊利当中间人就把事情办了。要靠这样的中间人总是令人不愉快

的。退回的有关这件事的信②也已收到并销毁了。

《人民新闻报》大概过两星期也要停刊了。费边社分子１７２借助

于它，试图钻进运动的领导。两个实际办报的人③，有良好的意图，

但在更大程度上缺乏新闻工作和办事的经验，所以一切都搞糟了。

现在将出现不愉快的中断，但是我们希望这将导致新工联的机关

报的创办。

里子的两次战斗３７０是十分出色的。这是我们在回来时得到的

最好消息。

在卑尔根，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但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

机会去找它。我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并且申请

允许他们出售啤酒。

我们的旅行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好处。杜西和爱德华下星期

５２４２０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７月３０日）

①

②

③ 德尔和莫利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０８页。——编者注

路·亨·摩尔根《美洲土著的住房和家庭生活》。——编者注



也将去挪威。肖莱马和我向你问好。

弗·恩·

特别是向你的夫人问好。

２０４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７月３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从北方寒冷的地带又回到这里来了，那里阴天气温经常

是１０°，太阳出来时却很热，一般情况下，穿两件法兰绒衫和一件

外衣也不算多！这次旅行对我们两人非常有益，我希望再经过海

滨疗养，身体就能完全恢复健康。我发现尼姆对她在巴黎的逗留

非常高兴，她从来没有过得这样愉快过。如果我没有看错，而你

又不小心点的话，你每年都会有她这个客人。

我们在莫耳德遇见德国舰队，年轻的威廉①不在那里，后来他

在苏内耳峡湾乘坐一艘鱼雷艇溜过我们的轮船。因为看不到报纸，

我们就完全脱离了“政治大事”。好在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

情。在卑尔根，我们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德国党在１０月１日以

后②改组，到了这里又得到好消息，就是在里子的两次战斗
３７０
中，

年轻的威尔·梭恩证明自己是一个既有勇气又有才能的战斗指挥

员。这种合法抵抗的方式很值得称赞，特别是在英国这里——它

６２４ ２０４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７月３０日）

①

②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编者注

威廉二世。——编者注



取得了成功。

附信是我回来后看到并拆开的，但那是给美美的。

巴黎是否有什么人能向我们提供一些拉维热里的情况？他在

这里说，博丹、费鲁耳、盖得以及议院和市参议会整个党团的人

都可以做他的证明人。当然，如果那些先生们既不否认又不承认

这个人，也不提供他的任何情况，那这里的人该怎么办呢？只要

他所提到的证明人谁都不否认，这里的人就只能相信他是真诚的，

如果以后发现他是一个恶棍，或者损害我们的法国朋友们（他损

害不了这里的人），那些证明人只好责备自己了。

现在我必须停笔了。你也会知道，我这里有一大堆来信、报

纸等等，我已经忙了好多天了。因此，请你原谅这封信写得很短。

你看到了《新世界历书》上保尔的像吗？像很好，其他法国人的

像也很好。

尼姆、肖莱马和我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０５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９０年８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很遗憾，我不能在这里呆到８月１５日，也许下周末我们就要

去海滨；究竟去哪儿，等这个问题一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我就

写信告诉你。你的声明已经登载在《人民新闻报》上，３７１这并不妨碍

７２４２０５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８月１日）



《正义报》继续进行无谓的攻击：这些人已不可救药，他们想迫使你

们和我向他们和可能派１２屈服，那就让他们长期等下去。现在他们

得到了一个同盟者，这就是伟大的吉勒斯——恭喜恭喜！

你的 弗·恩·

２０６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狄茨先生：

费舍对立即再版《起源》①又提出反对。对此我确实感到高兴，

因为我还打算去海滨，在那里根本无法考虑工作，何况现在工作

对我也绝无好处。这样，在这一切还没有得到各方面都满意的解

决之前，我就等着。

附上给卡·考茨基的信，在送去之前请你看一下内容，如需

要，可采取必要的措施。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８２４ ２０６ 致约·亨·威·狄茨（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

①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２０７

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７月３日的信搁在这里的时候，我和肖莱马正在挪威游玩，

顺便告诉你，这对健康有很大好处。

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写信，所以我把这封信寄给狄茨，而且

没有封上，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立即在爱德星期日给我看的

《新时代》内容提要３７２中作相应的改动。

你可以代表我许下《最新研究概论》一文的诺言，而我又真

的向你许下这篇文章的诺言，并且一定履行自己的诺言，甚至已

经履行了一部分，因为文章足有一半已经写好，但是，什么时候

全部写完，那要看情况，或者很快，或者很慢，可能会在新版的

第一年登出。３７３

如果倍倍尔将象以前给维克多①的《工人报》写通讯那样很好

地写每周评论，那你真可以向自己祝贺。当然，我指的首先是德国。

左尔格的地址是：美利坚合众国Ｎ．Ｊ．（即新泽西）霍布根，

弗·阿·左尔格。他对你是最合适的人。我也要为这件事给他写

封信②。当然，你应当对他例外，付给优厚的稿酬，否则他就宁愿

去教音乐。此外，他未必会提供定期的通讯，当然这也不需要。有

９２４２０７ 致卡·考茨基（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４５页。——编者注

维克多·阿德勒。——编者注



时可能几个月也没有发生重要事件，而有时他却能每星期都寄来

某些评论性的简讯。

我们在这次探险旅行中到达了北角，在那里吃了自己打的鳕

鱼。整整五天不见黑夜，只有朦胧的天色，然而看到了各种各样

的拉普人。这是些很矮小很有趣的人，显然是十分混杂的种族。头

发有栗色的，甚至淡黄的，也有黑色的。脸形一般来说象蒙古人，

但有些差异，从美洲的印第安人（六个拉普人才抵一个印第安

人）直到日耳曼人为止的特征都有。这些人的四分之三还生活在

石器时代，很有意思。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２０８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您的信在我的口袋里旅行一直到了北角，并且绕了六个挪威

的峡湾。我想在旅行期间回信，但是在肖莱马和我旅行全程乘坐

的轮船上，写东西的条件极坏，因此现在来补写。

非常感谢您谈到了您的情况，对于这些我是一直十分关心的。

您确实应该尽力写好关于克纳普①的文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０３４ ２０８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

① 指克纳普的书《普鲁士老区农民的解放和农业工人的产生》。——编者注



题。这涉及到要消灭普鲁士传统的主要问题之一，指出以往吹嘘

普鲁士传统完全是出于欺骗。

为了《文库》①去研究英国蓝皮书
３７４
，对于不住在伦敦因而不

可能亲自判断各个文件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的人来说，未必能

够进行。议会公布的文件那么多，每月都为它出版专门目录，这

样，您不得不大海捞针，有时即使找到点什么，也不是您所需要

的。但是，如果您还是想在这方面做些什么（如果要当真做好，那

一般说来这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我随时准备告诉您各种

消息。其实，要是布劳恩想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固定的人，那最好

是去找爱·伯恩施坦（他的地址：北区塔夫内尔公园科琳路４

号）。爱德·伯恩施坦正打算从《社会民主党人报》一腾出手来就

去研究英国的状况，所以，看来正好合适。今天或明天他将去海

滨呆几星期，因此我不可能和他谈我刚才想到的这件事。

我在维也纳的《德语》杂志上看到了摩里茨·维尔特这只凶

兆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②的评论③，这个批评使

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

当说，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

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

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

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

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

１３４２０８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

①

②

③ 摩·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编者注

保尔·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

学》。——编者注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编者注



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

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

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摩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

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

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

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

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３７５人们对

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

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

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

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

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

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

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１）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

分配方式，（２）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

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

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

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

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

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

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

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

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

２３４ ２０８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



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

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

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

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

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

能有一个巴尔特挺身而出，甚至可能抓住在他那一流人中间确实

已经退化为空话的东西。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强大到

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的程度。反社会党人法１０给予我们一种极大

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

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强大得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

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

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文学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

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

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

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而结果也正好与此相称。这

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

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

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对于从１８７８年以来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的我们的工人，而且

仅仅对他们，我抱有绝对的信任。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

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

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但是这一切都将

被克服，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克服，因为我们的青年人确

实是坚韧不拔的，此外，还因为柏林这个未必能很快摆脱它特有的

３３４２０８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



习气的城市，和伦敦一样，在我国不过是形式上的中心，而不象巴

黎在法国那样。我常常生法国和英国工人的气，虽然我了解他们犯

错误的原因，而从１８７０年起，从来没有生德国人的气，对代表他们

说话的个别人确实生过气，但是对又走上轨道的群众却从来没有

过。而且我敢打赌，我永远不会对他们生气。

您的 弗·恩格斯

我把信寄到《人民论坛》社，因为我不知道寄到潘考夫①是否

还行。

２０９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 山 岛

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上星期三我寄给你一张明信片②，告诉你摩尔根的书③已收

到，谢谢。今天来写几行——邮班截止以前，时间允许写多少就写

多少。

去北角的旅行对我们两人④都有好处，如果再加上我们下周

要去海滨（我因为这里的种种家务事而耽搁了）度过三、四个星期，

４３４ ２０９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

①

②

③

④ 恩格斯和肖莱马。——编者注

路·亨·摩尔根《美洲土著的住房和家庭生活》。——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２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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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有希望完全恢复我的健康。从外表看，我十分健康。在我们的

轮船上（二千二百吨的汽艇，我们游览所有的挪威峡湾全程往返都

坐的这艘船），有三个医生都不愿意相信我今年已七十岁了。现在

我睡觉也不吃索佛那，但不知是否能持久？

杜西和艾威林星期三也已经去挪威。我觉得奇怪，这样热烈崇

拜易卜生的人怎么能至今忍得住不去访问新的乐土。也可能，他们

又会象在美国那样感到失望？无论如何，不管美国在社会关系方

面，或者挪威按它的天赋来说，都是庸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堡

垒。每隔两、三英里，可以看到在峭壁上有小块的松土，地块的大小

按它的收获量来说大概够养活一家人。的确，在每一块这样的土地

上，生活着与整个世界隔绝的一家。这里农村的人，很漂亮、健壮、

勇敢、偏狭，而且狂热地信仰宗教。城市象荷兰的或者德国的沿海

小城市。在卑尔根，有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它要求有权在自己的俱

乐部内卖啤酒，这使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不喝酒的人感到惊讶。我看

了《卑尔根邮报》上对这件事充满愤怒的一篇文章。

在德国，正在为代表大会３６９制造小小的争吵。李卜克内西培养

出来的席佩耳先生以及其他文学家，要出来反对党的领导并成立

反对派３７６。在反社会党人法
１０
废除之后，要禁止这样做简直是不可

能的。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

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部分

地说，这完全是不成熟的粗糙的材料。对于三年来新补充的七十万

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象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

的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

是有益的。丝毫不用担心有分裂的可能，十二年压迫的存在消除了

这种危险。但是这些自负的文学家，企图用强力来使自己的自大狂

５３４２０９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



得到满足，竭力搞阴谋，卖弄聪明，因而给党的领导增添许多麻烦

和苦恼，也引起了比他们所应得的大得多的愤慨。由于这种情况，

党的领导进行的斗争非常不高明。李卜克内西往往威胁要把他们

“赶出去”，甚至通常很有分寸的倍倍尔，也在一怒之下发表了很

不聪明的信３７７。而这些文学家先生们现在正在叫嚷说压制了发表

意见的自由等等。这个新反对派的主要刊物是：《柏林人民论坛》

（席佩耳）、《萨克森工人报》（德勒斯顿）和马格德堡的《人民呼

声报》。他们在柏林和马格德堡等地有一定数量的信徒，特别是在

那些还可以用空话收买的新党员中间。我想，在代表大会召开之

前，我还可以在这里见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我要竭力说服他

们，使他们相信采取任何“赶出去”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样做

不是着眼于有说服力地证明这种行动对党的危害，而仅仅是着眼

于对成立反对派的谴责。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

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制３７８的假象也应

当避免。倍倍尔，我不难和他谈妥，可是李卜克内西太容易受一

时的影响，他甚至能达到不顾一切诺言的程度，而又总是出于最

良好的动机。

现在我们这里是夏季的寂静时期。只有海德门为了答复我５

月份在维也纳《工人报》的那篇文章①，在他的《正义报》上把我

叫作“瑞琴特公园路的大喇嘛”，又把我一棍子打死。３７９

拉法格写道，在法国，内阁、参议院、众议院中所有的将军都坚

决反对任何战争。他们是对的。如果事态发展到爆发战争，可能形

成三对一，几次战役之后，俄国就会牺牲奥地利和法国的利益而同

６３４ ２０９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

① 弗·恩格斯《伦敦的５月４日》。——编者注



普鲁士妥协，这样，它们每一国都会把自己的盟国当作牺牲品。

拉法格在《新时代》上关于法国的运动的文章①很好，写得很

漂亮，但我宁愿要爱德·伯恩施坦而不要考茨基来翻译这篇文章，

因为考茨基的翻译太罗嗦。

刚刚收到了几本新的德文版《宣言》②，同这封信一起寄给你

一本。

肖莱马和我向你的夫人、向你和施留特尔夫妇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１０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所以在这里耽搁，是因为我住的房子转给了另一个主人。我

们预计星期四才能动身，可能去福克斯顿。我把我们的地址留在这

里的邮局，留在肯提希镇③，并将写信到莱比锡告诉你。我希望你

一到就去海滨找我们。既然你写信说１５日以前不能来这里，我便

敢断定（至少根据最近一再拖延的类似情况推测），１５日以后你也

不能立即脱身。这样，如果你能在９月１日左右或者稍晚一些时候

来，那你还可以在我们这里呆一些时间，然后同我们一起（大约在

７３４２１０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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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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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１日）回伦敦，这里我们保证你有住的地方。

我们离家后，房子将进行修理。今年要撤去地毯，还要换糊

墙纸，粉刷天花板。此外，在花钱方面不愉快的经验，迫使我在

离家期间对女佣人采用给伙食费的办法，就是说，我每星期给她

一定数目的钱，伙食由她自理。这样安排有个不方便的地方，就

是在这个期间不仅不能接待客人，连自己也不能在家里住。如果

你来得早了，大概就只好接受莫特勒的邀请了。但是我想你会按

我上面的建议来安排的。

无论如何，我希望在代表大会召开前见到你。你们的草案３８０有

很多缺点；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执行委员会自己给自己规定工资，

虽然也得到党团的同意。依我看，你们根本不该以此给人提供无

穷责难的借口。我今天收到了《萨克森工人报》，文学家先生们在

该报批评了这个草案。这种批评很多纯粹是幼稚，但是，个别的

弱点被他们本能地嗅出来了。譬如每个选区可以至多派三名代表。

这样一来，随便哪一个人，巴耳曼也好，赫希柏格也好，只要敢

花这笔钱，就能从那些我们勉强得一千票的选区，各提出三名代

表。当然，钱的问题通常会对代表团的组成起间接调整的作用。但

是，使代表人数同他们所代表的党员人数之间的比例完全取决于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愚蠢的。

其次，根据第二条——就其直接意义来讲，——在穷乡僻壤

的某个由三人组成的小组，就可以把你开除出党，除非党的执行

委员会恢复你的党籍。相反，党的代表大会却不能开除任何人，而

只能起上诉审的作用。

在任何一个有议会代表的积极的政党里，党团是很重要的力

量。不管章程中是否直接予以承认，党团都拥有这种力量。在这

８３４ ２１０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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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在章程中另外再规定党团处于绝对控制执行委员会的

地位，如第十五——十八条所规定的那样，试问：这样做是否聪

明？对执行委员会进行监督——很好，但是，由具有决定权的独

立委员会来处理申诉，也许会更好。

三年来，你们得到了大发展，增加了上百万人。在实施反社会

党人法１０的条件下，这些新人没有可能充分阅读书报和听到鼓动，

所以没有达到老党员的水平。他们之中很多人只有善良的愿望和

美好的意图，可是大家知道，这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如果他们连

一切新教徒的那种热忱也没有，那倒是怪事。因此，他们是一种很

容易受反对你们的那些钻到前面去的文学家和大学生的影响和利

用的材料。例如在马格德堡就证明有这种情况。这是一种不容忽

视的危险。当然，很清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你们将毫不费力地克

服这种危险。但是要注意，不要为未来的困难撒下种子。不要造成

不必要的牺牲者，要表明你们那里充满着批评的自由，如果非开除

不可，那只有举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

实（明显的行为），才能开除。我的意见就是这些。详情面谈。

你的 弗·恩·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泰奥多尔①。

１４４２１０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０日）

① 李卜克内西的儿子。——编者注



２１１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５日于福克斯顿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们暂时在这里的福克斯顿圣约翰路贝尔维旅馆安置了下

来，并等待你的消息，或者是能见到你本人，那就更好了。

我们大概在一周、最多两周内会找到更合适的住所，但是在

下星期四即２１日以前，我们无论如何还将在这里。地址如有变动，

我马上通知你。如果你在接到我的通知之前就动身，那在肯提希

镇①总会知道我的地址的。

总之，你要快些来。尼姆、彭普斯和我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

人。

你的 弗·恩·

２４４ ２１１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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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致奥托·伯尼克

布 勒 斯 劳①

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于多维尔

附近的福克斯顿

奥托·伯尼克男爵先生

布勒斯劳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的问题３８１，我只能给予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则，为了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得写一篇论文。

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

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

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

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

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

消费协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坏的地方，这

种协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

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１０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

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

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

３４４２１２ 致奥·伯尼克（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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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

艺师、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

能象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再对几个

叛徒——他们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应有的惩罚以儆效

尤，那末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

我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

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

目前文学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

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

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

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和雇农集体耕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一

些乱子，那末应由容克先生们负责，容克先生们无视所有现存的

学校法，把人们弄得如此野蛮。

小农和那些惹人厌烦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将是最大的

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

所不知的样子。

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

大工业以及大庄园这种形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公有化

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

左右一切。

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缺乏认识

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

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

二、马克思夫人是特利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

儿和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４４４ ２１２ 致奥·伯尼克（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



致以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１３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于福克斯顿

８月９日和１３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在我们动身①之前，有那么

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有的事可能会疏忽。而且旅行的地点我必须

保密，因为年轻的威廉②正好也在那里，而我决不愿意让警察的挑

衅来破坏自己的兴致。

现在谁是《人民报》的主编？杜西在伦敦的一次群众集会上

遇到了舍维奇，他对杜西说，他在纽约听说我讲过对他很敌视的

话。可是这完全是谎话。这是不是从亚·约纳斯那儿来的？

德国小小的大学生骚动３５３很快就被倍倍尔平息了。这次骚动

有它非常积极的方面。它表明，我们能够期待于文学家和柏林人

的是什么。

你的 弗·恩·

《新时代》请你写美国的报道，并将付给优厚的稿酬③。

５４４２１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２９—４３０页。——编者注

威廉二世。——编者注

去挪威。——编者注



２１４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于福克斯顿

贝尔维旅馆

亲爱的拉法格：

是的，我们是到了海滨了，况且，在接到您８月４日来信之

前，谁也没有建议我去佩勒，要不是由于那些充分正当的原因，我

也非常愿意去佩勒，这些原因我曾同劳拉谈过，她当时似乎也觉

得是对的。我们到这里已经半个月了，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店主

是个很漂亮的妇女，待我们很好，但是旅馆离海较远，并且不是

第一流的；我们把第四张床放在客厅里。

我在银行里还结存多少钱，自己也不十分清楚，现在又无法

查账，所以只能给您开一张十英镑的支票，随信附上。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３５３。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

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

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

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

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

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

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

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６４４ ２１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

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

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

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他们无缘无故地攻击议员们①，谁都不清楚这个突然的爆发；

全部原因在于议员们或者说议员中的多数人不太赏识这批小坏

蛋。诚然，李卜克内西以议员们和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非常笨拙地

同他们进行论战。可是，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的倍倍尔也这

样，他在德勒斯顿和马格德堡的两次会议上把他们的两家报纸②

大骂了一顿。柏林会议遭到了警察的禁止，警察在暗中支持或帮

助支持反对派。３８２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终究过去了，代表大

会３６９不用再处理这一切。这场小风潮对我们来说有好的一面，它表

明不能让柏林人当领导人。他们比巴黎人还不如，不过对你们巴

黎人，我们也领教够了。

《费加罗报》对布朗热的揭露，３８３想必是毁灭性的——您是否

能把它们寄给我？这对１８８９年１月上了这个假伟人当的二十四万

七千或二十七万四千糊涂人来说，真是太伤心了。１２４

柯瓦列夫斯基的书③中有一点很重要：他提出在母权制和马

尔克公社（或米尔）之间隔着家长制的大家庭，这种家长制的大

家庭在法国（法兰斯孔太和尼韦尔内）一直存在到１７８９年，在塞

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至今还存在，叫扎德鲁加。柯瓦列夫斯

基对我说，这是俄国普遍的看法。如果这一点能成立，那末塔西

７４４２１４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编者注

《萨克森工人报》和《人民呼声报》。——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编者注



佗和其他作者的许多不好懂的地方将得到解释，但同时也会产生

新的问题。柯瓦列夫斯基书中的主要缺点就是法学上的谬误。我

的书①再版时，我将谈这个问题。另一个缺点（也是所有研究学问

的俄国人的通病），就是过分相信公认的权威。

尼姆和彭普斯向您问好。

代我拥抱劳拉和美美。

祝好。

弗·恩·

２１５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匆匆写上几句。

博尼埃就１８９１年的代表大会和比利时人召集这次大会的问

题３８４写信给我。我回了他一封信②，并请他将该信转交盖得，让他

同您、杰维尔和其他人讨论一下，再同我们的布朗基派同盟者讨

论一下，然后把你们大家的意见告诉我。

问题是比利时人对我们耍了个花招，使我们整个代表大会处

于险境。他们邀请了利物浦的工联３８５，而后者已欣然接受了这一邀

请。当然，我们没有工夫到那里也去邀请他们！为什么凡是需要

８４４ ２１５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５日）

①

② 弗·恩格斯《一八九一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编者注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作出具有决定性的事情的地方我们总是引人注意地缺席！为什么

我们竟愚蠢到让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去张罗下次代表大会！

杜西和艾威林说，英国人肯定将参加比利时人的，也就是可

能派１２的代表大会，并且根本不可能使他们了解还将召开另外一

个更值得参加的代表大会！显然我也这样认为：英国人将满怀新

教徒的热情大批地参加他们受到邀请的第一个国际代表大会。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对付。这就是我们建议合并。合并的必要

的条件是：绝对平等，大会由１８８９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

开，１８９１年代表大会对自己的行动绝对自主，代表选派办法事先

共同商定。如果合并成功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占上风。如果不成功，

过错就落在可能派身上，我们就向全世界工人证明，他们是分裂的

唯一祸根，那时，在英国这里就有可能重新开始顺利的运动。

如果法国人原则上同意这一点，我建议利用１０月１２日在哈

雷开代表大会３６９的机会，先进行磋商。到那里去的会有一两个法国

人，有多·纽文胡斯，维也纳的阿德勒①，大概还有一个瑞士人，

也许还有一个比利时人。杜西将去那里向你们介绍英国的情况。这

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代表会议３８６。会上可能很好地制定出行动计

划，并开始进行工作。

这是建立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同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

义的机会，也许是在最近五年至十年内对我们来说最后的一次机

会。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那末这里的运动完全沿着社会民主

联盟６８和可能派的轨道发展，也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的对手活跃而又狡猾。他们在这方面常常胜过你们；在国

９４４２１５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５日）

① 维克多·阿德勒。——编者注



际事务中，我们滥用了“懒惰权”①。结束这种情况，起来行动吧！

一旦取得你们大家的同意，我就写信给德国人。

我恐怕干了件蠢事，没有直接写信给您，而写信给了在汤普

勒的博尼埃。不过，这件事是他来信促使我做的。我一提起笔，就

写多了。

代我拥抱劳拉。

祝好。

弗·恩格斯

２１６

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８月２２日和９月８日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在福克斯顿住

了四个星期，第一封信在那里本来想答复的，但是我把你说的８月

２５日将去斯图加特的事忽略了，因此不知道往哪里写信好。

一场大学生的小争吵３５３很快被平息了。康·施米特没有介入；

倍倍尔来信说，他表现很好。在其他方面，你对这件事当然比我

更了解。

你真不愧是个编辑，想把我拉去参加你们对纲领的争论３８７。但

是你自己也知道我没有时间。一点也没有！

０５４ ２１６ 致卡·考茨基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８日）

① 借用拉法格的同名抨击文的标题。——编者注



目前在德国迫于必要炮制出大量的方案，而且一个接替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对你最近告知的计划，我只能答复说我在这里谁

也不认识，不知可以把谁推荐给《新时代》和《士瓦本哨兵》，要

我作别的答复是不可思议的。施米特未必愿意离开柏林。倍倍尔

是否能为你物色一个人？

在利物浦３８５给了强有力的打击。历史的讽刺就是这样，要让高

贵的布伦坦诺在讲坛上亲眼看到：他如此坚持、如此激昂地提出

的所谓英国工联是对付社会主义的最好屏障的论点３８８遭到了破

产。

现在斗争极为激烈。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成了

关键的转折点；随着这一要求的被接受，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基

础上的旧的保守的工人运动的王国就垮台了。土地、矿山、交通

工具的公有化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一个强有力的少数还主张其余

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总之，事情有了进展，而５月１—４日又给予

了有力的推动。５月４日是大变动的日子①，利物浦代表大会是第

一次战斗。

比利时人利用代表大会的机会邀请英国人去比利时参加国际

代表大会。这是非常狡猾的手段；刚刚受到国际行动鼓舞的利物

浦新工联的代表，兴奋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到目前为止比利时人

还能够亲自出面邀请人家到比利时只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所

以这是他们束缚我们手脚的一种手段。由于我们在巴黎作出的关

于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和召开办法的决定很荒谬３８４，英国人这一

次严重地束缚了自己。这些决定必然使我们在别人行动时无所作

１５４２１６ 致卡·考茨基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８日）

① 见本卷第３９９—４０３页。——编者注



为。

这里应该采取一些办法；我在这里同别人商谈以后，给法国

写了信①，只要看出一些眉目，你当然就能从爱德或从我这里知道

有关情况。现在需要绝对沉着，也需要慎重地对待比利时人的行

动，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障碍（在报刊上暂时最好只是简单地把它

们提一笔）。你１０月１２日是否到哈雷去？

最后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将发表我的文章②，这篇文章会

使你们德国那里的许多人感到极不愉快。但是在打击一帮文学家

时，我也不能不打击那些为这场争吵提供借口的党内庸俗分子。当

然，对他们只是间接影射，因为在庆祝胜利的这一期不宜直接进

攻。因此，我高兴的是，这些文学家在此以前就迫使我同他们算

账了③。

我们从非洲的赛姆·穆尔那里一直收到好消息。他每隔六到

八个星期就要发两三天疟子，但是病很容易就过去了，没有留下

任何后遗症。

肖莱马昨天晚上又从曼彻斯特到这里来了。从挪威旅行回来

后，他就耳鸣、耳背，得了顽固的耳炎，现在稍好些，但是他一

个半月的休息被破坏了。

按照英国人的看法，年轻的威廉④到挪威去仅仅是因为他在

那里可以扮演海员而又不致晕船。确实，从南面的斯库德内斯到

北角一路上完全风平浪静，只有在两三个地方可能有两三个小时

２５４ ２１６ 致卡·考茨基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④ 威廉二世。——编者注

弗·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编者注

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晕船。那里尽是峡湾！平静得连最小的山地湖相形之下都成了波

涛汹涌的海洋。那里也象从沙洛顿堡①到波茨坦旅行一样，可以放

心地当一名陆地海军上将。顺便说说，这个年轻人乘坐一艘鱼雷

艇从格兰格尔峡湾驶往苏内耳峡湾时，完全不被人察觉地从我们

旁边驶过。我和肖莱马在莫耳德靠岸后就登上了莫耳德亥，一个

大约高一千三百英尺的高地（就是易卜生的《来自海上的女人》里

出现过的那个高地，剧中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莫耳德）。我们在上面

碰到六个穿便衣的年轻尉官，他们是从停泊在下面的舰队上来的。

我觉得好象又到了波茨坦。说的“完全是旧的近卫军语言”，见习

士官们还是那样爱讲俏皮话，尉官们还是那样厚颜无耻。但是，后

来我们遇见了一群工程师，那是一群很可爱的规规矩矩的人。水

兵们真是一些好小伙子，从哪点来说都不错。但是，海军将官们

却是大腹便便！

你的 弗·恩·

２１７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谢谢您寄来了好消息３８９。如果情况正是这样，那末我们不尽一

３５４２１７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９日）

① 柏林郊区。——编者注



切可能去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最大的愚蠢，因为我们出席代

表大会的事实本身就会保证我们占据统治地位。

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如下：

（１）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１８８９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

开３８４。或者由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签署统一的代表大会邀请书，或者

由比利时人和瑞士人一起根据我们的委托来召开代表大会，而比

利时人单独召开则是受别人的委托。这也和邀请书一样，应当事

先商定。

（２）代表大会应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过去几次代表

大会的任何决议对它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个委员会，无论

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设立的还是由于谈判合并问题时而成立的

委员会，都不能对代表大会有任何约束。代表大会应当自行规定

自己的规章、议程和代表资格审查方法。

（３）各组织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方法和名额都要事先规

定好。

（４）关于合并的决议一经通过，就应当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

来准备规章和议程的草案，提交代表大会最后决定。

关于第二点：代表大会有绝对自由，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

为可能派和比利时人如果能够在议程、规章等等方面讨价还价，我

们就可能受愚弄；我们的代表在谈判中总是比他们幼稚；而这可

能导致无休止的争论，搞得大家都晕头转向，这样我们也就无法

让可能派承担责任。有人会对我们说，代表大会将浪费宝贵的时

间；我们要回答说，首先必须使代表大会成为统一的代表大会；这

比代表大会可能通过的一切决议都重要得多。其次，我们要说，我

们没有权利责成未来的代表大会做什么，代表大会一经召开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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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抛开预先加在它身上的一切限制，如此等等。归根到底，如果

形势很顺利，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对比利时人作某些让步。

现在，既然你们法国人希望修改、补充和订正这个草案，那

将是做一件好事。

这就是我给博尼埃的信①的主要内容，——请不要担心，我

同他从来没有作出任何最后的决定。我给他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要

向你们大家指出，合并的可能性可以接受；在您来信之后，这整

个论据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我也立即给倍倍尔写了信，并且建议他在哈雷的小型国际委

员会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在那里同一些小民族的正

式代表确定合并的基础，然后就可以同比利时人谈这个问题３８６。我

还请倍倍尔，如有可能，安排某一个比利时人，最好是根特人也

来参加。

现在我等着您告知盖得、杰维尔等人的看法，以及布朗基派

的看法。

《新思想》给我寄来了一份捐款签名单——怎么办？

有个住在新月街８号叫沙·卡隆的（他显然是《新思想》杂

志的），寄给我一份重印社会主义小册子的计划。他请求我允许发

表我的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根据这种意图来判断，可以说，法

国人首先是巴黎人准备创造奇迹。但是，这个人是否有出版哪怕

是一本小册子的资金呢？请您把情况告诉我，因为我要在四、五

天后答复他②。

桑南夏恩把他的五英镑四先令账单寄来了，其中五分之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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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即一英镑九便士，五分之一归孩子们①，五分之一归杜西和

五分之二归译者②。现在附上给劳拉的支票一张。迈斯纳那里的账

单可能很快就要寄来，但是，如果算上第四版③的费用，多少我不

知道，那末得到的钱将很少或者没有。

对布朗热派的揭露④是极为有益的。你们可以为自己庆贺，因

为你们在布朗热派引诱你们时顶住了。但是这多么能说明巴黎公

众的政治能力啊！这个明显的傻瓜，只要保皇党人对他的冒险行

动提供经费，他就会对他们发誓效忠，而巴黎公众竟如此欣喜若

狂地欣赏他，要我说，他们是受骗了！呸，糟糕透啦！幸好外省

能够纠正巴黎人干的蠢事。真是不可思议！

海德门在《正义报》上悼念永垂不朽的若夫兰，并且断言正

是若夫兰和可能派击溃了布朗热，拯救了共和国。３９０他一定知道可

能派在巴黎的处境相当糟糕，否则他不会这样无耻地撒谎。

代我、尼姆和肖莱马（他前天来的）拥抱劳拉。

您的 弗·恩·

过几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将出终刊号。爱德·伯恩施坦仍

留在这里，以便寄发关于英国的通讯，主要是向《新时代》寄发。

费舍准备去柏林，去《前进报》；他一有机会就会去当帝国国会议

员。陶舍尔将去斯图加特。至于伟大的尤利乌斯·莫特勒，这里

谁也不知道对他该怎么办。他对党来说是最难办的人；他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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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被公认的天才，而别人都认为他是公认的蠢才。

请设法让盖得和瓦扬去哈雷①。博尼埃将为盖得当翻译。

２１８

致沙尔·卡隆

巴  黎

［草稿］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０日于伦敦］

尊敬的公民：

对您１７日的来信３９１我答复如下：在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说明以

前，我无法答应您的请求。

首先我认为，重印小册子就应当是仍然出小册子，以保持著

作的完整，而不要登在杂志上，因为杂志每期的内容很杂，多半

是把相互矛盾的著作中摘录的相互没有联系的片断凑在一起的。

因此，我希望先能了解一下，为什么您宁肯采用这后一种方式。

其次，工人党难道不打算在出《社会主义丛书》时重印这些

著作的很大一部分吗？在这种情况下由党来发起搞比由个人来发

起搞要好。

最后，您在从事一项需要花相当多钱的工作。根据您的广告，

从第一期开始发表六个小册子，仅仅这些著作您就得连载四至六

个月。如果由于缺乏资金，杂志没有发表完我同意您重印的某一

著作就停刊了，那严重的责任就会落到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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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拥有必要的资金？

还有其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为了最后决定这个问题，我请您去问问拉法格公民，我把这

封信抄一份寄给他。

要是您以后在公开用我的名字以前，先问我一下，那我会非

常感激您。甚至这次我也保留发表（如果我认为必要的话）相应

的公开声明的权利。

２１９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０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感谢您告知卡隆的情况３９２。附上给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的回

信①，他“毫不怀疑我会作出肯定的答复”。让人现在去说“伦敦人

厚脸皮”或美国记者蛮横无礼吧。德国人和法国人在这方面大大超

过他们，并且在厚颜无耻方面还作了一些精致的装扮，这种情况同

他们是非常相称的。但是我不相信我亲爱的同胞不会胜过他们。

这里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艾威林一定会告诉您关于拉维热里

的情况②。非常奇怪，这家伙怎么会有拉法格、盖得、杰维尔等签署

的关于盖得即将去伦敦的文件抄本，以及库龙博以工人党全国委

员会２４９名义邀请艾威林和杜西参加利尔代表大会的信件。艾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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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星期一想必看了这个家伙（用他自己的话说）掌握的全部文件

的原稿，但是星期天以后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

您的 弗·恩·

２２０

致约瑟夫·布洛赫

科 尼 斯 堡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１［—２２］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３日的来信，我在福克斯顿时就转给我了，但是我在那里手

头没有所提到的那本书①，所以不能答复您。
３９３
１２日回来后，我又

遇到一大堆刻不容缓的工作，所以到今天才来给您写几行。这就是

我复信迟的原因，为此请您原谅。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您看《起源》第十九页３９４的描述，普那

路亚家庭形成的过程是逐步逐步的，甚至在本世纪，夏威夷群岛王

室家庭中还有兄弟和姐妹（同一母亲生的）结婚的。而在整个古代

史时期，都可以遇到这种婚姻的例子，例如托勒密王朝还有这种情

况。可是在这里，也是第二点，应当区别母亲方面或只是父亲方面

的兄弟和姐妹。’αδφó ，’αδφη
′②
这两个词是从δφ

′
即妈妈一

词来的，因此原来的意思只是母亲方面的兄弟和姐妹。从母权制时

期起还长期保留这样的概念：同一母亲的子女，虽然是不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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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比同一父亲但不同母亲的子女彼此更亲。普那路亚形式的家

庭只排除前者之间的婚姻，而绝不排除后者之间的婚姻，因为根据

相应的概念，后者甚至根本不算亲属（因为起作用的是母权制）。在

古代看到的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据我所知，局限于夫妻双方或

者是不同母亲生的，或者是不能确定但也不能排除他们是由不同

母亲生的。因此，这些婚姻决不违反普那路亚的风俗。您还忽视了

这一点：在普那路亚时期和希腊的一夫一妻制时期之间，发生了使

情况大变的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飞跃。

瓦克斯穆特在他的《希腊古代》中写道，在英雄时代，希腊人

“很近的亲属（除了父母与子女）结成夫妻，并不引起任何反对”（第３

卷第１５７页）。“和亲姐妹结婚，在克里特岛不认为是不道德的”（同上，第１７０

页）。

后面的意见是根据斯特拉本（第１０卷①）得出的，只是我现在

找不到这个地方，因为原书没有分章。关于亲姐妹，在没有相反的

证明时，我理解这里是指同父的姐妹。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

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

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

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

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

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

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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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

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

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

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

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

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

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

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

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

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

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

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

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

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

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

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

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

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

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

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

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

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

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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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

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

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

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

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

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

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

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

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

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

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

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

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

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

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

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

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

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

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

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

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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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

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

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

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昨天（这段是９月２２日写的）又发现一个

决定性的地方，可以完全证实我上面所谈的，舍曼在他的《希腊的

古代》（１８８５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５２页）中说：

“可是，大家知道，异母所生的兄弟和姐妹之间的婚姻，在后来的希腊不

算血亲婚配。”

但愿，我已经力求写得简短的那些极长的复合句，不致使您吓

坏吧！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２１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收到你５月２８日来信时，正好是我的酒商应从都柏林来到此

地，我想等着同他亲自谈谈。但是他６月底才来，当时我由于要动

身①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一直没有想起你那雪莉酒的事，直到两天

前发现了你那封信和今天收到你新奇来的信，再次提醒了我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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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过这对你们没有什么害处。在炎热的季节运酒对酒没有好

处，现在运无论如何更保险。我马上给都柏林写信，看看该怎么办。

布雷特一定会供应你们好酒，我又从他那里得到了用新打的好粮

食做的波尔多酒和波尔图酒，并且储存了五、六十打；我不需要大

量的雪莉酒，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是可以指靠的。总之，我很快就会

把详细情况告诉你。我还在海峡沿岸的福克斯顿度过了四个星期，

现在觉得身体很好，精神很好，我希望能持久下去。

向你和你们全家多多问候。

你的 老弗里德思希

２２２

致 杰 金 斯

伦  敦

［草稿］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

  根据我同您的谈话，现通知您，我已经同意承租瑞琴特公园路

１２２号的房子三年（根据我早先同已故的罗思韦尔侯爵谈妥的条

件），房租每年六十英镑，条件是房主要替我做到为新房客应做的

一切。

除了糊墙等等这类小事情可以在明年春天做以外，我认为有

两件事应列入所提出的条件，这就是：

（１）已经使用了二十年并且损坏得很厉害的旧厨房炉灶，应当

换成新的好炉灶；

４６４ ２２２ 致杰金斯（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３日）



（２）应当安装有冷热水的完全合乎要求的洗澡设备，代替目前

只有冷水龙头的洗澡设备。

先生，我想，您不会认为这些要求是过分的。始终忠实于您的

……

２２３

致斯特腊特和派克

伦  敦

［草稿］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们：

根据昨天我同杰金斯先生的谈话，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

在签订为期三年的新合同之前，我租用的那所房子应进行哪些修

缮。他答应把这封信告诉你们。

既然这个问题在即将到来的季度付款期限之前不能顺利解

决，杰金斯先生认为，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写一个通知是十分

自然的。现将这个通知随信附上。不言而喻，一当我们顺利解决了

新合同的条件和期限问题而双方都满意的时候，我就准备收回这

个通知。

希望这不会造成困难。始终忠实于你们的……

先生们：

谨通知你们，从明年（１８９１年）３月２５日起，我放弃我现在从

已故的理查·尔·罗思韦尔地产上租赁的房屋和地段的支配权，

５６４２２３ 致斯特腊特和派克（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３日）



该地产位于伦敦西北区圣潘克拉斯教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３日。

２２４

致茹尔·盖得

巴  黎

１８９０年９月①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盖得：

谢谢您的纠正——我确实把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大会决议记

错了。３９５但是，已经通过的那样一个决议注定了我们无法行动，而

别人却能行动。

关于瑞士人的问题，我给倍倍尔写了一封信。既然他在哈雷代

表会议３８６问题上同意我们，我便向他建议邀请所有的人，包括英国

人在内，免得产生１８８９年海牙代表会议１４０之后的那种怨言。德国

人有一种忽视手续的习惯，而这在国际事务中总是造成误会，甚至

造成不和。我已经向他们提醒了这一点。

如果瓦扬能同您一起去哈雷，那很有好处，特别是由于博尼埃

写信给我说的：他自己应当立即回英国，看来他不能陪您去。

我希望，或者是艾威林夫妇，或者至少是艾威林夫人能去那

里。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６６４ ２２４ 致茹·盖得（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

① 原稿为：“６月”。——编者注



２２５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要用一瓶好酒来好好庆祝，并奏乐为你

的健康干杯，——那样好的音乐！尼姆、肖莱马和我，三个出色的音

乐家！

多谢你又寄来梨，尼姆在焦急地等待着。那些褐色的梨还摸不

清到了什么地方，就会被我们解决掉。其余的，尼姆一定会注意使

它们的

生命

开始并结束于

  圣宫的神圣目录中。 

《社会民主党人报》今天出终刊号，我对这份报纸几乎会象对

《新莱茵报》一样，因为没有它而感到是个损失。爱德打算留在这

里。陶舍尔昨天到斯图加特去了。费舍是那些人中间除了爱德以

外最好的一个，他将定居柏林。至于那个无法形容的糊涂虫莫特勒

和他的“举止文雅的夫人”，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想他们会在

这里再停留一些时候，虽然没有他们我们也能过得很好，——不过

遗憾的是，看来其他人也都有同样的想法。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现在都已迁居柏林。万一你有急事要和

他们联系，我把我所知道的倍倍尔的唯一的一个地址告诉你：柏林

７６４２２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



大格尔申街甲２２号，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的贵族中间发生了不少绝妙的丑闻——有一个人由于同

学芭蕾舞的女学生争吵而开枪自杀了，另一个人因为负债和诈骗

而自杀，还有一个人因为经常打闹和发酒疯而入狱，波茨坦士官学

校的一个少校校长自杀了。连《十字报》也告诉贵族们，他们预料在

“自己死后”才会氾滥的洪水就在眼前了！３９６

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２６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倍倍尔来信说，他同意我们关于比利时的意见①。现在，我已

要他把预备性的代表会议的邀请书发出去，“以便研究如何避免在

１８９１年重演１８８９年的事，也就是避免出现两个各自为政和互相

对立的工人代表大会”；要邀请所有的人，包括比利时人、瑞士人、

丹麦的两个党１８４、瑞典人、意大利人（你们有他们的地址吗？）、西班

牙人以及英国人（议会委员会７０、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
３５０
、社会民

主联盟６８和社会主义同盟
６９
）。

你们决定仅仅在审查代表资格证、确定议程和表决程序这三

８６４ ２２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５４—４５５页。——编者注



个问题上坚持代表大会拥有最高权力，我觉得你们采取这样的立

场是相当危险的。这就等于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承认前几次可能派

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每碰到一个问题，都要重新讨论才能摆脱这

些束缚。这也等于承认过去几次比利时人一可能派代表大会——

包括滑稽可笑的１８８８年伦敦代表大会１０５在内——是工人的唯一

真正的国际代表机构，从而把我们１８８９年代表大会２２９的作用贬为

毫无根据和成效的叛逆行为。

请看，你们会弄成什么样子。除上述保留意见外，你们毫无保

留地建议给每个代表个人以表决权。可能派上次开代表大会２３２时，

每个团体可以派三名代表。是的，这三名代表在表决时只有一票；

可是，那就得把大会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点名上面，否则怎么去检查

呢？谁又能阻止比利时人让每个小团体派三名代表并利用你们自

己的建议来控制大会呢？在等得不耐烦的与会者的喧哗声中，你们

又能点几次名呢？

我觉得你们被可能派的分裂３９７弄得昏头昏脑。不要忘记，从现

在起到大概能召开代表大会的１８９１年９月这段时间里，还会发生

许多事情。为什么要放弃我们今天占据的一些重要阵地呢？在此

之前我们还是十分需要这些阵地的。请记住，可能派几乎到处都

有，而在比利时并不是最少的。

我没有收到你们的报纸①，报纸出版了吗？

问好。

弗·恩格斯

９６４２２６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

① 《社会主义者报》。——编者注



２２７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昨天我们用一瓶好的红葡萄酒来庆祝你即将到来的生日，今

天在祝贺你的真正的生日时，我们将喝一瓶香槟酒，并祝你长命百

岁，希望你仅仅是走到了

人生旅程的中途。①

作为你生日的礼物，随信附上刚从迈斯纳那里收到的四十五

英镑汇款中属于你的那一份——十五英镑支票一张，此款来得正

是时候！

《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在这里引起了一阵轰动——爱德华

昨天在《每日纪事报》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摘，并且准备同爱·

伯恩施坦进行一次访问谈话，以便把这次谈话（连同照片）登载在

星期一的《星报》上。３９８

迈斯纳还没有把账单寄来，只是把钱汇来了，详细账目还要等

些时候。

尼姆、肖莱马和我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０７４ ２２７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６日）

①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１首歌。——编者注



  你下次来时，就可以在我家里洗热水澡了。老侯爵①不久前死

了，房产到了别的经纪人手里，于是我就提出卫生间的问题，通知

说除非装新炉灶和热水澡设备我才不搬走。今天有人来屋内看过，

说我的要求可以照办。当然还会有些小困难，但听了他们的话，我

认为目的已达到。

奇来的一箱梨今天下午三点还未收到，很可能晚饭前到。

２２８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本月１０日的两封信都收到了。

今天，除了通常的报纸外，我寄给你几份《社会民主党人报》终

刊号。你大概很愿意多要几份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期吧。

你关于舍维奇的消息显然是对的②。他路过这里时，在一次群

众集会上遇到了杜西，对杜西说，有人告诉他，我说了他的坏话，因

此，他宁愿不来看我。我认为这是高尚的约纳斯干的，但是，这可能

不过是别有用心的借口。许多俄国人老是这样：即象他们中有一个

人说的那样，青年时代轰轰烈烈，而晚年就消沉厌世。

格龙齐希是美文学家。德国的那些骚动的大学生也是美文学

１７４２２８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

①

② 左尔格写信告诉恩格斯说舍维奇搬到里加去了。——编者注

罗思韦尔。——编者注



家（ｔｒｉｓｔｅ多于ｂｅｌｌｅ）①，他们要使整个文学革命化。这就是《人民

报》上那篇文章３９９的由来。格龙齐希正好也加入了这些先生们的互

助保险会。可是谁要是起了格龙齐希或格雷利希②这样的名字，那

最好别活了。

８月下半月和９月我在多维尔附近的福克斯顿度过。去北角

旅行之后，又加上这次休息，使我得到很大好处：现在我又精神

饱满、情绪很好了。可是我的工作很多，因为现在大家都来请我

帮助。

现在，一些代表大会将弄清楚许多东西。１０月９日将在利尔

召开法国工人党（我们的）代表大会，１０月１３日将在加来召开工

会（也是我们的）代表大会，４００而最重要的代表大会将于１０月１２

日在哈雷召开３６９。事情准备这样进行（请你保密，在报纸上暂时绝

对不要透露）：

布鲁塞尔人（可能派委托他们在比利时召开可能派代表大

会３８４）邀请了利物浦工联代表大会
３８５
，它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

请。这样一来，英国人就受约束了，而对我们来说，就造成了十分困

难的情况。因此，我在这里商量之后，先向法国人，然后也向德国人

建议③为１８９１年的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召开准备基础，只要能商定

下述可以接受的条件：代表大会拥有最高权力（上次可能派不承认

我们的最高权力）；由１８８９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双方来召开代

２７４ ２２８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４５３—４５５页和第４６６页。——编者注

文字游戏：格龙齐希（Ｇｒｕｎｚｉｇ）是姓，同《ｇｒｕｎｚｅｎ》一词（猪叫声）语音相似；格

雷利希（Ｇｒｅｕｌｉｃｈ）是姓，同《Ｇｒｅｕｅｌ》一词（“可怕”、“讨厌”、“厌恶”）语音相

似。——编者注

“美文学家”一词的原文是Ｂｅｌｌｅｔｒｉｓｔ，ｔｒｉｓｔ是“可悲”，ｂｅｌｌｅ是“美”。——译者

注



表大会；事先解决选派代表的问题和另外一些小问题。法国人和德

国人都表示同意。因为各外国党的代表反正要到哈雷去，所以我建

议在那里召开预备性的代表会议，以便商定先决条件３８６。这也已经

安排好了。可是我预料，虽然如此，还会在那里做出各种蠢事来。杜

西大概会到那里去，防止许多问题发生，可是这些人毕竟在国际事

务方面容易感情用事（在这方面这正好是完全不合适的），所以事

情还可能不象我设想的那样进行。至少我估计有这种可能性。但

是我认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

首先，我们在１８８９年召开了我们自己的代表大会，这就向小

国的代表们（比利时人、荷兰人等）表明，我们是不会让他们骑

在我们头上的，所以下次他们将小心一些。

其次，看来可能派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布鲁斯操纵了可能

派的市参议员集团并通过这些人也操纵了劳动介绍所，他同阿列

曼公开争吵，而阿列曼是巴黎工会的领导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阿列曼主张同我们保持和睦关系。阿列曼想进入议院，填补已去

世的若夫兰的席位。布鲁斯则想把拉维或惹利弄到那里去。他们

之间争吵得这么厉害，布鲁斯甚至不敢在若夫兰安葬时露面，因

为阿列曼在葬礼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同外省寥寥无几的追随者也

争吵。此外，他们反对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行为４０１大大损害了他们在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心目中的声誉。布鲁斯和阿列曼还在他们的报

纸上完全公开地互相攻击。

因此，形势大好，更不用说，由于选举的胜利①及其产生的影

响（俾斯麦倒台和反社会党人法１０的废除），德国人的精神力量大

３７４２２８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

① 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０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编者注



大加强，从而使他们真正成了欧洲起决定作用的党。所以，即使

有策略上的错误，我们也可以有希望取得胜利。这样，或者是在

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合并，那末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将在

代表大会上居于领导地位；或者是可能派及其寥寥无几的拥护者

受到十分明显的不公正的待遇，以致连英国人（新工联）也会离

开他们。那时，我们又能象１８８９年春天那样在这里发动战役，并

取得更大的胜利。

很高兴知道你准备给《新时代》写稿了。如果你不满意稿酬

条件（你当然应当得美国的稿酬），可以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并请他们同我来谈。《新时代》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机关报。伯恩

施坦将在这里写稿，拉法格在巴黎写稿，倍倍尔要担任德国的一

周评论，他对这个工作一定非常胜任，他已经在维也纳《工人

报》表现出这种才能。我不先看倍倍尔关于某一问题的通讯，从

来不得出关于德国各种事件的最后意见。他对事实客观的丝毫不

带偏见的描述是很出色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可是用不了两年

时间，我们就将同小威廉①公开争论，那才有意思呢。

我和肖莱马（他现在在这里）向你和你的夫人问好。

你的 弗·恩·

我很快就会得到《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那你也马上会收

到一本。序言可以作为《人民报》的材料。

４７４ ２２８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

① 威廉二世。——编者注



２２９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４日 ［于伦敦］

我在上一封信中忘了提到，我给罗姆夫妇写了一封把他们介

绍给你的信，这可能显得对你不礼貌。这完全是因为忘了。罗姆

夫妇（我本人同他不相识）在柏林和党的优秀人物有交往，很受信

任。无论如何，他们能向你讲述许多关于柏林目前形势的令人感兴

趣的情况。正如我已经写的，罗姆夫人是爱德·伯恩施坦的妻子的

姐妹，而伯恩施坦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是年轻一代的

优秀人物之一。罗姆夫人的写作工作有助于沟通先进的俄国著作界

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系，备受好评。关于私人的种种情况——他们怎

样、从哪里和为什么去美国——，他们自己会告诉你的。

《社会主义者报》重新出版了。我要写信告诉拉法格，让他们

给你寄去。

关于代表大会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德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完

全取得一致。盖得、纽文胡斯、杜西、一个比利时人和一个瑞士

人１２日去哈雷①，大概一切都将顺利解决。可能派现在公开出丑：

下星期将作出决定。３９７

尼姆谢谢你的《历书》②。尼姆、肖莱马和我衷心地问候你们

５７４２２９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４日）

①

②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编者注

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编者注



两人。

你的 弗·恩·

关于杜西受到打击的事，我们这里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

回事？４０２

２３０

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５日 ［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是否能设法再给我寄一份《新时代》；这是给我们的朋友赛

姆的，

 “在遥远、遥远的尼日尔河畔，

  眼下他正在那里捕猎狮子和老虎”， 

如果我马上收到第一期，那在下星期五就可以寄出。

狄茨可以从我的稿费中扣款。

我和肖利迈①多多问候你。

你的 弗·恩·

６７４ ２３０ 致卡·考茨基（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５日）

① 肖莱马的绰号。——编者注



２３１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１—４日的《人民报》①和七份５日的《人民报》②以及信都收到

了，谢谢。

只要时间允许和有机会，我将乐意为《人民报》撰稿。但是，

现在我不得不又把任何报刊方面的活动搁置一个时期。第三卷③

毕竟应该结束了。

象对《新时代》杂志和其他杂志一样，我提出两个条件：

（１）凡我署名的文章，未经我的同意不得进行任何修改；（２）如

有稿费的话，要把它作为我的党费交给党的会计处。

首先需要从《人民报》中去掉的，是贯串于该报的枯燥得要

命的格调。与《人民报》同时出的《汉堡回声报》，简直是一家世

界性报纸；这家报纸只有社论写得干巴，一般讲来，占主导的是

一种大城市的、有气派的风格，而《人民报》则大部分象是在梦

中写出的。所以琳蘅断言，甚至《圣约翰—萨尔布吕肯报》也要

比它有趣味一些。《人民报》总是让我们昏昏欲睡。这还是机智的

柏林人呢？真糟糕！总之，你要竭力使报纸变得有生气。否则，我

７７４２３１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７日）

①

②

③ 《资本论》。——编者注

载有恩格斯的文章《答保尔·恩斯特先生》。——编者注

《柏林人民报》。——编者注



们的国家通报就将同普鲁士—德意志通报①进行过于不利的竞争

了——我们毕竟不能拿它作榜样。

除了你要求的那些报纸外，我还寄给你一份《每日纪事报》，这

份报纸叙述了不久前一些忠于职守的将军们想向贝克顿（泰晤士

河畔，东头的东部）派遣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去恐吓煤气工人的真实

情况。４０３根据这一点你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家什么样的报纸。

我很高兴你们这样快就在柏林住惯了。

杜西大概要同盖得一起从利尔到你们那里去。

你的 弗·恩·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２３２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历书》②收到了，琳蘅谢谢你！

今天寄给你整整一包有关代表大会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可能

派完蛋了。阿列曼、克累芒、法伊埃等人（参加党的大多数巴黎

工人），把布鲁斯开除出党，而布鲁斯也把他们开除出党。这就是

分裂了３９７。布鲁斯仅仅留下一些跟着他转的首领（因有揭露他们每

人丑事的材料），即市参议员和靠薪金生活的劳动介绍所官员，以

８７４ ２３２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①

②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编者注



及海德门先生，使我非常满意的是，这个人在最近一期《正义

报》上表示同布鲁斯意见一致。４０４无论如何，两派现在都注定要失

败，都正在彻底瓦解，但愿我们的人不要去干预而妨碍它们瓦解。

而我们的几个代表大会却开得很成功。先在利尔，法国的“马克

思派”作为一个党而出现；后在加来——在他们领导下的工会的

代表大会４００；然后在哈雷——最圆满。
３６９
杜西到了利尔和哈雷。艾

威林到了利尔和加来。哈雷的国际谈判３８６进行得如何，我还没有得

到消息。不管怎样，整整这一个星期，我们对全世界的报纸来说

是头等强大的力量。

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

２３３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终于做完了！如果说这一星期我不算忙，但总“没闲着”，

“干了”许多事。我清理了约四立方英尺１８３６—１８６４年间摩尔的

旧信（就是说大部分是写给他的）。这些信是乱七八糟地放在你也

许还记得的那个大筐子里的。扫除灰尘、整理和分类，费了一个

多星期的时间才弄得稍有秩序。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房间很乱，到

处都是已整理和未整理的纸堆，弄得我无法出去，也无法做其他

事情。这是第一件事。其次是那些代表大会，给我带来的不是工

９７４２３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作，而是来访者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等等。最后一件事是尼姆这

一星期都很不舒服，星期四她自己愿意躺在床上，甚至要人请来

医生，但医生告诉她不要总是躺着，每天至少可以起来坐几小时，

她照办了。医生还不能确诊是什么病，有些肝病（黄疸病）的症

状，胃口不好，身体很弱。但从昨晚起，她好了一些，也高兴一

些。但愿她几天之内就可痊愈。

我希望保尔已驱除了他体内的亲密朋友。如果还没有驱除，那

便是他自己的过错。服一剂驱虫药，很快就可以把那讨厌的东西

干掉。药能毒死虫子，但对他毫无害处。

我们的代表大会都开得很成功，和可能派对比一下，就更显

得出色。那个讨厌的东西不久就会把自己断送了。但我希望我们

的朋友们让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也不要用迎合他们或用

别的方法去加以干预。他们一定会自作自受。我们这一方面的任

何干预只能使瓦解和腐烂的过程中断一些时间。群众一定会逐渐

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让那些首领们互相残杀的时间越长，我们在

联合时要接受的这些人就越少。如果李卜克内西当时不那样急于

要拉萨尔分子转向我们，他就不必要接受哈赛尔曼等人，而在半

年后再把他们踢出去。２５３现在的法国和那时的德国一样，所有的首

领都烂透了。

使我感到很意外又很宽慰的是，海德门在最近一期《正义

报》上声明赞成布鲁斯！４０４真是幸运！我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会处在

这样的地位，即不得不至少是被动地把海德门再当做朋友，而我

是万分愿意把他当做敌人的。

现在保尔也许是对的：可能派也许再次不参加他们自己的代

表大会。４０５日期和地点好象是在哈雷定的
３８６
：布鲁塞尔，１８９１年８

０８４ ２３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月１６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明天我会从杜西那里知道一

切，她昨天离开哈雷，她到科伦的往返票昨天到期。

我很高兴，费舍参加了党的执行委员会。你曾在这里见过他。

他很聪明，很积极，有革命性，坚决反对市侩习气，作风和态度

比大多数德国人更有国际主义精神。杜西写信说，利尔代表大会４００

以后，她感到德国国会议员，至少是其中一大部分人，有些市侩

习气。这是我完全预料到的。因为我们的议员是不拿薪金的，我

们便不能经常找到最好的人，而必须接受多少处于资产阶级地位

的人们中最不坏的人。因此，我们的群众比党团好得多。党团可

以庆幸自己的反对派都是些蠢驴和可疑的家伙（其中许多可能是

警探）。如果党团反对倍倍尔、辛格尔和费舍，就必须采取行动反

对党团，但我相信倍倍尔总是有力量能制服他们的。

保尔提出有关倍倍尔和《吉尔·布拉斯》报的问题是非常幼

稚的。他了解倍倍尔，了解《吉尔·布拉斯》报，难道他不认识

自己了吗？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份《吉尔·布拉斯》报寄给倍倍尔，

并把这篇文章着重标出来，要他否认是自己的东西。即令是《吉

尔·布拉斯》报，登那样的无耻谎言也太过分了。４０６

杜西很喜欢利尔的代表，确实，他们看来是真正的优秀分子，

他们所表现的品质，恰恰是受近时法国风尚所指责的，因为德国

人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这些品质，虽然在１８７０年以前人们总是认

为纪律性、组织性和团结性是最有代表性的法国品质。保尔有关

这些代表的叙述，４０７我很感兴趣，我一定设法把它刊登在英国和德

国的报纸上。法国人的很大优点是他们生于革命的环境中并在革

命环境中受到教育。英国人和德国人都缺少这一优点，并在不同

程度上生长在资产阶级的宗教（新教）影响之下。这使他们的习

１８４２３３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惯、态度和风俗都带上市侩的色彩，他们必须到外国，特别是到

法国，才能去掉这种色彩。请注意利尔决议和哈雷决议的措词！

很大的进步在于：现在我们缺少三国之中的任何一国都不成，

但没有比利时人和瑞士人我们也完全可以过得去。

尼姆和我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因为保尔在《新时代》①上讲了许多有关摩尔在你们这些女孩

子小时候给你们做舰队的事，我附寄给他一份可能是仅存的摩尔

造船术的样品。

２３４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②

伦  敦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于伦敦］

杜西是昨天早晨回来的。阿德勒告诉她，路易莎·考茨基从贝尔

赫特斯加登回来时很高兴，显得年轻了十岁，她取得了很大成就。

杜西对代表大会３６９很满意，她说群众好极了，但是党团③的大多数

还是一些庸人；还说倍倍尔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当选时是很担心

的，他赶紧给选举这些人的地方写了信，说这次失败了，但是下

２８４ ２３４ 致爱·伯恩施坦（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①

②

③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编者注

恩格斯把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从哈雷写给他的一封

信转给了伯恩施坦并附上了这封信。——编者注

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次不应当重复。只要这伙人目前还服从倍倍尔，那没有什么关系。

你的 弗·恩·

我把剩下的几份报道寄给你，其中有一份汉堡的报纸，因为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有了柏林对１０月１４日的报道４０８。

２３５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于伦敦］

我按编辑部地址给你寄上一份今天的《正义报》，上面有阿·

斯·赫丁利（就是阿道夫·斯密斯）的一篇文章①，他在文章中把

你们，特别是把你诬蔑为可能派。作者是一个出生在巴黎的英国

人，是一个极端庸俗的著作家。公社时期他在巴黎，后来带着巴

黎和公社的全景活动画屏来到这里。他这种投机遭到了彻底破产，

为此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因为他本来指望，国际总委员会每天

晚上将用鼓声为他招揽观众。于是，他就成了法国人支部１２５的密

友。这个支部纠集了一帮警探和无赖，如韦济尼埃、卡里亚等人，

他们利用法国的秘密基金出版了一份小报，极其下流地诽谤总委

员会。近６—８年来，赫丁利是布鲁斯在这里的主要代理人，是布

鲁斯、这里的社会民主联盟６８和各种比利时人之间的中间人（在可

能派代表大会和国际矿工代表大会上，他一直担任翻译）。现在你

３８４２３５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① 阿·斯密斯·赫丁利《法国的和德国的可能派》。——编者注



明白了他的恶毒用心，而且也明白了他的愚蠢：这些人根本不理

解在哈雷通过的决议３８６，而认为，他们在德国能够拯救那些在法国

自己断送自己的可能派。真是一些可怜虫！

你的 弗·恩·

２３６

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

世邮报》的聘请，那将是做得很对的。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

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如果您随时注意，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

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的和三重

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在实践中会熟悉全

部机构，并且会不得不注意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收到

的第一手的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

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

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

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

神经器官。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

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

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２６５：伦敦的

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

４８４ ２３６ 致康·施米特（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

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候而已。当时问题是

在于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

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这一点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

永远消失，而且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

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

根本不起作用。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

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

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

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

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

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

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

运动起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

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

为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而这是德国——１４５０—１５５０年

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

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

归还是对工业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

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

——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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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

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

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

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

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

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

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

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

例证，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叫做杰·古

耳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

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

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

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的钱财，它并不是为

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

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

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

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

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

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

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

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

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

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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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

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

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

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

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

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

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

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

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

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

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

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

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

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

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

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

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

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

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

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

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

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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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

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

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

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

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

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

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

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

经违反了“法观念”。１７９２—１７９６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

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３４４中被歪曲了，而就这

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

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

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

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

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

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

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

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

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

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

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

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

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

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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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

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

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

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

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

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

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

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

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

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

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

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

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

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

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

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

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

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

治上一样，是１６８８年的阶级妥协４０９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
４１０
和

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

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

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

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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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

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

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

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

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

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

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

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

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

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

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

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

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

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的那本小册子①的最后一章里已

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

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

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

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

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

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

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４１１。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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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

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①了。首先必需出版第三

卷②，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

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

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

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

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

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

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至于谈到党内争吵，反对派的先生们硬是把我拉了进去，使

我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恩斯特先生对待我的行为，除非称之为幼

稚，是无法形容的。３５８至于这个人有病，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写作，那

我表示遗憾。但是这个人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以致不把别人

的话读成相反的意思，就连一行也读不下去，这样的人可以把自

己的想象力用于其他方面，而不能用于社会主义这个非幻想的方

面。让他去写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他

只会损害资产阶级教育，从而对我们有利。也许他那时会成熟起

来，在我们的领域里也能有所作为。但是，应该说，这个反对派

所表现出来的一大堆幼稚的胡说八道和绝对愚蠢的东西，是我任

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而这些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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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青年竟然想规定党的策略！我仅从倍倍尔在维也纳《工人

报》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通讯中４１２所了解到的东西，比从这些人的

全部胡说八道中了解到的更多。而他们自以为，他们比这位如此

惊人正确地了解情况、如此有说服力地简单描绘情况的头脑清楚

的人更了不起！这都是些失败的美文学家，而即使是有成就的美

文学家，也是令人厌恶的家伙。

如果《人民论坛》停刊，我感到很遗憾。在您主持编辑下看得很

清楚：这个理论内容多于时事内容的周刊，已经能拿出一些东西

来，而我也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撰稿人！但在《新时代》成为周刊

以后，是否能和《新时代》同时坚持下去，看来确实是有问题的。无

论如何，您本人将会很高兴摆脱编辑的一切甘苦，并且有时间从事

纯新闻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在今后一些日子里柏林还会有最近

这次争吵的各种余波，而谁要是卷了进去，就会一事无成。

发表我那封信的片断没有坏处４１３，但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信

是凭记忆写的，写得很快，又没有查对等等，因此总有一些考虑

不周的说法会被我们在莱茵称之为小捣蛋鬼的那种人抓住的，天

知道他会从中引出什么样的谬论。

十分感谢您预先祝贺我还有一个月才到的七十岁生日。我目

前感到身体非常好，只是还必须保护眼睛，不能在煤气灯下写东

西。但愿能继续如此。

我的信该结束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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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

致保尔·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可怜的尼姆病势很重。最近，她象是又来了月经似的，三个

星期前发生了大出血。我们请了里德医生来诊治。他发现尼姆脸

色很黄，可是小便里并没有胆汁。他由此推断可能是子宫肿瘤，但

是没有作临床检查。后来，当粪便通过结肠流向乙状结肠弯部的

时候，她觉得左腹股沟疼痛——不久疼痛就消失了，我以为她正

在恢复健康，突然她左脚又剧烈疼痛起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

什么也不想吃，只是非常口渴（她只靠一点牛奶和肉汁维持生命，

不吃硬食）。左脚的疼痛最后在小腿肚出现了静脉血栓。病情似乎

正常了，疼痛也有所减轻，加上夜里睡得很安稳，今晨醒来精神

颇为爽快，甚至显得很高兴。可是，在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时，突

然发生变化。里德给她试表时，体温竟高达华氏１０４°（摄氏４０°），

而且体温表在口内只含了一分半钟。她处于半昏迷状态，神志不

清，由于高烧，脉搏跳得又快又不规则。最后里德认为，由于她

的血液处于恶病质状态（上述症状多少表明了这一点），她身上凝

结的血液正在腐败并把新鲜的血液也毒化了。今天下午里德要设

法把高厄大街医院的希斯找来会诊。

到目前为止，我能告诉您的就是这些。要是希斯能来，结果

如何我再告诉您。

３９４２３７ 致保·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日）



代我拥抱劳拉。

祝一切都好。

弗·恩·

由于找不到其他医生，请来会诊的是一位名叫帕卡德的医生。

他认为由于脚上化脓引起了败血症，因此改变热敷的方法，并服

用四粒十五分之一克的奎宁。子宫检查过了，除了在子宫颈的一

个部位略有可疑以外，目前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医生们认

为这可疑之点“目前”无关紧要。当然，血管栓塞的可能性始终

存在，并且还可能引起肺部及其他的并发症。不过，这位医生比

里德对病情要“乐观”些。

情况如有变化，我明天再写信告诉您。

２３８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５日 ［于伦敦］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我的善良的、亲爱的、忠

实的琳蘅，在得了短期的不太痛苦的病之后，昨天白天安详地逝

世了。我同她在这个房子里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七年。我们是最后

的两个１８４８年前的老战士。现在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如果说马

克思能够长年地，而我能够在这七年里安静地工作，这在很大程度

上我们要归功于她。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将怎样。听不到她对党的

事务的极中肯的忠告，我会痛感到是个损失。请衷心问候你的夫

４９４ ２３８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５日）



人，并把这个消息告诉施留特尔夫妇。

你的 弗·恩·

２３９

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５日 ［于伦敦］

  我们亲爱的、善良的尼米在昨天白天两点半安详地逝世了。她

患病的时间不长，没有很大的疼痛，而到最后，疼痛就完全停止了。

你的 弗·恩·

２４０

致路易莎·考茨基４１４

维也纳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９日于伦敦］

  ……在此以后我过的是一些什么日子啊，当时我感到生活是

多么空虚，多么孤单，而现在生活还是这样——就让它在我身边继

续下去吧。于是在我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往后怎么办？亲爱的

路易莎，这里在我面前，日日夜夜都有一个生气勃勃的、使人高兴

的形象——这就是你。我象尼米那样讲过：唉，要是路易莎在这里，

该多好啊！但是，对于实现这个愿望，我连想也不敢想……

那时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把一切谈妥，或者作为老朋友留在一

起，或者作为老朋友分手。事情由您决定。请把一切好好考虑一

５９４２３９ 致卡·考茨基（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５日）



下，同阿德勒商量商量。如果我这个幻想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我

所担心的），或者您认为这给您带来的不便或不愉快多于好处和快

乐，那末就请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过于喜爱您，不希望您为

我做出什么牺牲…… 而正因为如此，我请您不要为我做出任何

牺牲，并通过您请阿德勒劝阻您不要这样做。您还年轻，有着美

好的前途。我再过三个星期就满七十岁了，毕竟活不了太长了。不

值得为此残年而牺牲年轻人的充满希望的生活。而且我还有力量

自己度过……

永远爱您的

２４１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 也 纳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１５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阿德勒：

衷心感谢你的来信。刚才艾威林夫妇到我这里，带来了一封

路易莎的电报，她想今天从维也纳动身到这里来，电报说：《ｓｅｎｄ

 ｍｏｎｅｙ》（“寄钱来”）。艾威林马上就给她寄了一张十英镑的支

票。但是我担心，不向此间询问不会给她兑现这张支票，而这要

花费时间，因此我认为，给你邮汇十英镑更可靠些。可能在汇款

寄到时，路易莎已经不在那里，因此收款人将写你的名字，这里

的寄款人就算是爱德华·艾威林。根据邮局规定，收据由我们这

里保存，而钱则按我们指定的地址送到你家里。

６９４ ２４１ 致维·阿德勒（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如果路易莎已经不在那里，那末在我们没有告诉你如何处理

这笔钱之前，请把钱保存着。

你的 弗·恩格斯

艾威林刚回来，我们误了时间，因为每星期六下午四点以后，

不办理任何汇款业务！！

这样，我们将在星期一把钱寄出。

２４２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 也 纳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阿德勒：

你大概已经收到了我在星期六写的那封信①。在此期间艾威

林夫妇收到了路易莎的电报（昨晚约十一时）：“Ｔｈｕｓｄａｙ 早晨，

维多利亚车站”。这可能是Ｔｈｕｒｓｄａｙ（星期四），但也可能是Ｔｕｅｓ

ｄａｙ（星期二）。诚然，后一种可能性是极小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从

维也纳开出的直达快车的最新线路，我们只知道可以途经加来、奥

斯坦德或符利辛根。但是途经加来或奥斯坦德的列车在早晨五时

左右到达，而途经符利辛根的列车则在八时左右到达。因此我在

四时左右给你去了一封电报（因为我不知道，路易莎是否已经动

身）：“路易莎途经符利辛根、奥斯坦德还是加来？复电费已付

７９４２４２ 致维·阿德勒（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１７日）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十二个字）”。我写这封信是要说明发生了什么情况，否则这一切

会使你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

由于路易莎已经通知说她动身了，所以第二笔邮汇十英镑就

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就不再汇出了。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４３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我告诉你我的善良的琳蘅逝世的消息①之后，路易莎·考

茨基（是离婚的那个，而不是第二个）到我这里来住一些时候，家

里又有了生气。她是一个很好的妇女，考茨基同她离婚，大概是

失去了理智。

我已经开始收到对我七十岁生日（后天）的祝贺，此外，辛

格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说要来看望我。我希望，所有这一切

都赶快过去，我远没有祝寿的情绪，而且这完全是不必要的热闹，

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而且归根到底，我主要是靠了马克思才获

得荣誉！

哈雷代表大会３６９开得十分成功。杜西去参加了，她非常喜欢代

表们，可是对那个有各种各样庸人的党团②不太满意。但是，已经

８９４ ２４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①

②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９４页。——编者注



在设法使下次选举不会再重复这种情况。现在，这些先生们在国

会中出乎意料地遵守纪律，他们保持沉默，否则必然会发生不愉

快的事情。

我们争取在１８９１年召开联合代表大会的活动完全成功了。你

大概已经看到了哈雷国际代表会议３８６通过的决定：在承认代表大

会拥有充分的最高权力的条件下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这

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一切，而比利时人安塞尔自己提出建议：由

１８８９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瑞士人和比利时人３８４共同召开代表

大会。其次，可能派正在无可挽救地瓦解，在自己人中公开争吵３９７，

并且在巴黎布朗热主义垮台的时候，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主义分

子投向了我们而不投向可能派，所以，我们无疑将所谓不费吹灰

之力取得胜利。海德门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蠢事，同高贵的布鲁

斯联合起来反对阿列曼，４０４这也会使他自己受害不浅。

德国人无疑是乐意同美国劳工联合会２２２交往的，我将和这里

的人谈一谈并竭力影响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费舍。费舍是优秀人

物之一，他很聪明，能看法文和英文，又了解两国的运动。在国

际事务中，他能同李卜克内西单方面的影响相抗衡。

你在《新时代》的开端很好，４１５这样继续干吧，你很快又会熟

悉新闻工作的。稿酬大约是这里撰稿人稿酬（每页五马克）的一

倍。只要你重新走上轨道，写得更快一些，你就不会认为报酬太

低了。我希望更详细一些知道施留特尔对你说了些什么。我和其

他的人在《新时代》每页拿五马克，这一般说来是德国通常的稿

酬，这是确实的。我亲自给考茨基写了信，①说应当给你更多些。施

９９４２４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① 见本卷第４２９页。——编者注



留特尔时常不加考虑地乱说一通。当然，按美国的情况，每页二

美元是很少，如果你认为应当要求给予同美国一样的稿酬，你有

权这样做。考茨基无疑会尽力替你效劳，但是他总还得照顾到狄

茨，因为是狄茨付钱，而且我也不愿意因这一情况而不得不向

《人民报》或《社会主义者报》的某些人敞开《新时代》的大门。

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你坚持要增加，那写信告诉

我，我去问问考茨基，可能问题将很好解决。

宣布抵制我的还有罗森堡一伙，如果现在国家主义者也走上

同样的道路，４１６那是我应得的。谁叫我不放弃阶级斗争呢！那些也

希望靠“有教养的人”来实现工人解放的费边社分子１７２正是这样对

待我和马克思的。

我把《劳动旗帜》①上有关乔治的文章搁下了，暂时我腾不出

时间来看它们，现在我没有时间。４１７你无法想象，人们寄给我的报

纸、小册子等等是多么多。

《资本论》第一卷波兰文版由卡斯普罗维奇在莱比锡出版了，

华沙有人把该书寄给我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格斯

００５ ２４３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① 《帕特森劳动旗帜》。——编者注



２４４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终于度过了七十岁生日！星期四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

格尔来了。星期五收到大批信件和电报，打来电报的有：柏林

（３），维也纳（３），巴黎（罗马尼亚大学生和弗兰克尔），伯尔尼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莱比锡市区和郊区，波洪（有阶级觉悟

的矿工），斯图加特（维尔腾堡社会民主党人），富尔特，赫希斯

特（鲍利夫妇），伦敦（工人协会１５），汉堡。党团①成员送给我一

本精美的像册，有他们三十五个人的像片，狄茨送我一本很好的

慕尼黑绘画陈列馆的照片画册，佐林根人送我一把刻着字的小刀，

如此等等。总之，我真是应接不暇！晚间一大群人都在这里，随

后又光临了小奥斯渥特和工人协会的四个代表（其中一个喝得酩

酊大醉）。我们一直到清晨三点半才散，除红葡萄酒外，还喝了十

六瓶香槟酒，清晨又吃了十二打蠔。你可以看出我尽力向人表示

自己还是那样生气勃勃。

但是，这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只能庆祝一次七十寿辰。我答

复所有这些来信，即使只答复我必须亲自作复的来信，也需要花

很多时间。这就是随着生活的诗意而来的枯燥事情，为了习惯这

１０５２４４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日）

①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编者注



一变化，先来写我唯一真正高兴写的信，也就是给你的信。

你走后那个星期二路易莎·考茨基来了，她一直把我的生活

安排得很舒适。至于今后怎样，我们还没有谈过，我想叫她先看看

事情如何安排，再请她作出明确的决定。我们和彭普斯相处很好。

我责备过她，以后又一再暗示她：她在我家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

定于她自己的行为，我的话好象有些效果。希望能继续下去。

倍倍尔看上去身体很虚弱，比上次见面时老多了。辛格尔的

头发也白了，李卜克内西自然也是一样，虽然他很胖，很高兴，他

抱怨青年一代中有才能的人很少，因而找不到很好的人为他的报

纸①工作，另一方面，他对于一般事物，特别是对于柏林人感到很

满意。帝国国会明天开会，我们费了很大气力要把辛格尔和倍倍

尔留在这里，要他们去杜西那里会见白恩士、肯宁安－格莱安、梭

恩等人。现在已把他们留下了，可是讨厌的雾又来了（下午两

点），使我不能写信，如果雾不及时散去，便可能打消整个计划好

的国际会谈。

大雾使我无法再写下去，而我又不能在煤气灯下写字，只好

就此搁笔。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请告诉美美说，我的鼻子外表很好，里面却有鼻炎。

２０５ ２４４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日）

① 《柏林人民报》。——编者注



２４５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３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衷心感谢您对我已幸福度过的七十岁生日的祝贺。我把这个

祝贺看作是既代表您本人，也代表荷兰工人党４１８。我祝荷兰党取得

最好的成就，祝您本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便能够完成您所

肩负的重要任务。我还请您向那里的同志们转达我的谢意和祝愿。

至于您儿子赎免服役问题，原则上我不认为有任何不当之处。

现代国家给予社会上各特权阶层的那些优待，一般讲来我们有权

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加以利用，正如我们有权并且不得不靠别人的

劳动成果来生活，因而也间接地靠剥削别人来生活，因为从经济

观点来看，我们自己并不是生产者。如果这能使工人政党得到好

处，那我认为这甚至是一种义务。况且从中招募替换者去当兵的

那个阶级，多半不是本来的工人阶级，而是那个显然已经变为流

氓无产阶级的阶层。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个人为了钱而卖身给军队

几年，这只是意味着一个失业者找到了栖身的地方。

但是，在这种个别情况下，有决定意义的应该是，您的这一

行动会给党内同志以及还在党外的一切工人群众造成什么样的印

象；工人们的舆论对这件事是毫不介意呢，还是因此而反对社会

民主党。这个问题只有在当地由相当熟悉情况的人才能解决，因

此我在这里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３０５２４５ 致斐·多·纽文胡斯（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３日）



我对荷兰军队中士兵的状况也了解得很少，而这一点同样很

有关系。在德国，我们的人都是优秀的士兵。

衷心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在您的比雷菲尔德案件之后，您大概不会很快地想再去访问

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吧！

２４６

致阿曼特·戈克

伦兴（巴登）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戈克：

非常感谢你的友好祝贺。我们这些老年人还健在的不多了。因

此，我的亲爱的琳蘅的去世，对我又是一次令人痛苦的警告。不

过，我还能活一些时间，我希望能好好地加以利用。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４０５ ２４６ 致阿·戈克（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





邀请弗·恩格斯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请柬４１９



２４７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可能对您的友好祝贺表示非常感谢。我的健

康状况还不那么坏，只要视力能允许我更多地伏案工作就行；否

则既无聊又苦恼，但也只好忍受。我只能偶尔允许自己抽一抽烟。

您的精致的烟斗躺在壁炉上惊奇地看着我：你怎么啦，老头子？

衷心问候您的妈妈、兄弟姊妹、他们全家，以及党内的全体

同志。

您的 老弗·恩格斯

２４８

致爱德华·玛丽·瓦扬

巴  黎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瓦扬公民：

谢谢，非常谢谢您上月２８日的来信和真诚的祝贺。那天，我

收到了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贺信。由于我比别人活得长，命运

要我享受我已故的同辈人，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所应得的荣誉。请

７０５２４７ 致路·肖莱马（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



您相信，对于这一点以及这一荣誉中属于我个人的微小的一部分，

我不抱非分的想法。

同时，还感谢您就亲爱的海伦去世一事对我的安慰。由于她

的照料，我才能在七年中安心地工作。她的死对我是个沉痛的损

失。但是，我们仍处在斗争的紧张阶段，敌人就在面前，我们不

应当过多地往后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斗争的决定性关头正在

临近。你们那里，布朗热主义的垮台，一方面使一贯腐化的机会

主义派５７的政府摆脱了直接的威胁，并且重新开放市场，将法国卖

给交易所的贪婪的经纪人；另一方面，布朗热主义的垮台又为革

命的反对派中间曾经被蒙蔽的分子开辟了重新组合的前景，他们

在清除了出卖事业利益的领导之后，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一

直忠实于自己传统的革命派群众联合起来而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

上。一场闹剧之后，悲剧就要开场了。

年轻的威廉①用他对工人阶级具有吸引力这一点来安慰自

己，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迅速发展将加快他这一幻想的破

灭。这同样也会引起一场危机；危机来得越晚就越严重。

因此，最多不出四、五年，危机就会到来，我希望它将导致

我们取得胜利。但愿我能见到这场“世纪末”的危机！

请代我向瓦扬夫人和您的母亲问候。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８０５ ２４８ 致爱·玛·瓦扬（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

① 威廉二世。——编者注



２４９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亲爱的朋友拉甫罗夫：

我对您１１月２７日的友好来信，对您以及您代表本国社会主

义者所写给我的祝贺，表示万分感谢。旧事重演。人们在上星期

五纷纷向我表示的那些尊敬，大部分都不属于我，这一点谁也没

有我知道得清楚。因此，请允许我把您对我的热情赞扬大部分用

来悼念马克思吧，这些赞扬我只能作为马克思事业的继承者加以

接受。至于我能够恰如其分归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赞扬，我将竭

尽全力使自己当之无愧。

我和您毕竟还不算太老。我们有希望活下去和看下去。我们

已经看到了俾斯麦的飞黄腾达、骄横一世和垮台。为什么我们不

应该在看到我们大家最大的敌人——俄国沙皇制度的骄横一世之

后，再看到它的（已经开始了的）衰落和彻底垮台呢？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９０５２４９ 致彼·拉·拉甫罗夫（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



２５０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布伦坦诺将受到比他所预料的更为厉害的斥责，——耐心等

着吧！谢谢你寄来关于格莱斯顿的短评，但是你知道，我需要的

是载有布伦坦诺和格莱斯顿言论的那期《德国周报》的原文。小

短评只会把我弄糊涂，而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如果你没有时间为

我弄到这期杂志，那就请费舍帮帮忙，他一定能马上办到。

把布伦坦诺交给我吧。你会感到满意的。但是，没有这份新

的材料我就不能够把事情进行到底４２０。

你的 弗·恩·

既然格莱斯顿的信所注明的日期是１１月２２日和２８日，那就

不难确定这种无稽之谈是发表在该杂志的哪一期上。

０１５ ２５０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８日）



２５１

致 莫 尔 亨

巴  门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９日 于 伦 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尊敬的莫尔亨同志：

您费神为我父母在布鲁赫的房子拍了照片，我不能不对您表

示极大的谢意。您拍的照片使我异常高兴，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在

这个楼梯上以及在这个或那个房间里和窗台上所干的一些大胆的

淘气事。老小姐德穆特说得对，布鲁赫的房子（在我小时候门牌

是８００号）就是我们的房子；房后是我们的花园，再往后直到恩

格斯胡同是漂布厂，对面是我祖父卡斯帕尔·恩格斯和他的哥哥

本杰明·恩格斯的房子，后来由我的伯父卡斯帕尔和叔父奥古斯

特住。我仿佛模糊地记得德穆特小姐，她大概也在我堂兄卡斯帕

尔那里看到过我几次，当时我们都还小。她大概还能向您描绘我

祖父出生的我家那所祖传的老房子。这所房子地势很高，在恩格

斯胡同底，是胡同跟布鲁赫连接的地方，前面是一条路，往上通

到伯肯，但是当时这条路还没有名字。这是一所典型的小市民的

两层楼。在我小时候，楼下是贮藏室，楼上住着我祖父和祖母的

两个老死在我们家的女仆，名叫德吕琴和米内肯，她们常常给我

们这些孩子们吃涂苹果酱的面包，这所房子被铁道毁掉了。

布鲁赫这个地方，正象我们那时讲过的，已经远不如过去那

样信仰宗教了，这一点几年前我的弟弟鲁道夫就对我讲过４２１。他指

１１５２５１ 致莫尔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９日）



着对面一所过去有一个姓奥滕布鲁赫的住过的而现在挂着小饭馆

招牌的房子对我说：“你看，社会民主党人也常常到那里去。”在

布鲁赫有社会民主党人——这同五十年前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

的革命。

但是，如果我们的老房子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印刷厂，这个革

命就更大了。不过这件事要做得很谨慎。房子现在归我的弟弟海

尔曼所有（如果他还没有卖掉的话），要是他知道人家买去作什么

用，那他未必会卖。这件事很快是办不成的，真要成了就太好了。

祝您身体健康。我还是要设法去巴门，那时我将拜访您，听

您讲一讲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发生的种种卑鄙行为。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２５２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 也 纳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亲爱的阿德勒：

我刚要答谢你和你的夫人打来的电报，又收到了你９日的来

信和附回的艾威林的支票①。随信另寄一张十点四英镑的支票（包

括手续费），这是同一家银行的有我户头的地区分行的支票。这张

支票是不会再退回来了。

２１５ ２５２ 致维·阿德勒（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① 见本卷４９６页。——编者注



这是艾威林的名士派的马虎作风。你看这位名士竟突然想在

银行设立账户。这种派头，真可以说是“年纪不大，已成名家”了。

他们夫妇两人恰好刚刚到我们这里吃饭，所以我可以对他这种马

虎作风狠狠地批一下，对她也要训一训，因为她在《社会民主党

人月刊》①上过分地颂扬我。只有一点说对了，就是我的胡子长得

很怪，都朝着一个方向，不过这是有充分原因的，但是我不必再

用这些细节来打扰你了。

在路易莎的事情上，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也想让她留在我

这里；如果这件事不能成功，我离了她会感到很困难。但是，如

果我想到，她为了我而牺牲她的其他义务和计划，那我也会长期

感到于心不安。再过一两个星期大概全会定下来。如果她留在我

这里，那末今年冬天她无论如何还得再去一趟维也纳，把所有事

情都安排好。

至于担心她的工作会过多，我觉得，在维也纳确实如此，而

在这里未必谈得上。家务事她不必搞，而且也不能搞，至少是为

了免得女仆不把她看成一个真正的女士。她的工作只是管理和监

督。此外，她担任我的秘书：我向她口授或者让她转抄材料，这

样我就可以保护视力；其次我同她一起研究各种问题，首先是化

学，其次是法语；她还想学习拉丁文，这一点我可以帮助她。饭

后我们休息，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玩牌，以消除我看书引起的眼

睛的疲劳，让脑筋松一松更好睡觉。可是，我知道她热心为他人

而牺牲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下不了决心强求她留在我这里。前天

晚上我们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看来主要障碍是她的母亲，她昨

３１５２５２ 致维·阿德勒（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① 爱·马克思－艾威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天才告诉她母亲她打算留在这里。当然，她母亲的答复将起决定

性作用。但是，如果我得对自己说，我使路易莎失掉了一个新的

适合她的并且大有希望的前程，使她处于一种常常感到对不起母

亲的境地，我又该作何感想呢？

总之，我绝不因为你在这件事上发表的意见而对你有任何的

不满；相反，我为此倒很感激你。路易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

是当她不愿让人知道她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时候，才会违背她天生

的真诚。所以我们大家应当非常关心她。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孩子们（路易莎对我讲了很

多孩子们的有趣的事）和你。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５３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狄茨先生：

我还应当衷心感谢您为我的生日送来贵重的礼品。莱涅克的

画特别使我喜欢，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描写大城市生活的德国风俗

画。这些画里，丝毫没有多数德国风俗画家和历史画家那种根深

蒂固的死板生硬和矫揉造作。莱涅克的画一点也不造作，充满了

真正的生活气息。

在我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们怎样开怀畅饮，您大概已经在三位

４１５ ２５３ 致约·亨·威·狄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博士回到东方①之后从他们那里听到了。德国的形势极好，这我每

天都能看到和听到。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２５４

致卡尔·考茨基

斯 图 加 特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衷心感谢你的两封信和为我而写的那篇文章②，可惜只是太

过誉了。在我生日那天，我幸运地坚持下来了。室外并没有雾，而

我在三点半躺下时脑袋里却象有雾似的。我的情况跟你在我１８８３

年过生日那天的情况差不多，那天因为我病了，大伙儿在我的床

边喝酒。

附上有关布伦坦诺的初步材料，如果可能，请你在最近一期

《新时代》上刊登。这下此人就将记住我了！他本想在我作出答复

之前，留着格莱斯顿的信不拿出来，可是我们现在不让他这样

做。４２０

不久，你会收到马克思遗著中的一篇东西，完全是新的，而

且非常切合时宜和有现实意义。③手稿已经重抄过，但我还要再看

５１５２５４ 致卡·考茨基（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

卡·考茨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七十寿辰纪念》。——编者注

恩格斯指前来祝贺他的七十寿辰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编者注



一遍，可能还写几句引言。但是暂时请你不要说出去，因为我太

忙了，要看不断收到的信件，要给许多来信写回信，所以不能肯

定说什么时候。

马克思的第四卷１３２的下面几本笔记，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

当信托给邮局或是其他中间人。因此，现在你收到第二本笔记以

后，再不会收到别的了。这还因为，下面的笔记上有各种题外的

附论和大块划掉的地方，这些可能不需要抄了；但是要确定这一

点，须要经常交换意见。因此，这个工作只能在这里做。过一阵

当你再来这里而我能够更好地弄清楚手稿情况的时候，我们再决

定怎么办。当然，已经在你手头的，你要把它搞完。

如果你再给我寄六本第八期①（大概够了），我就太感激了。

现在该结束了。还附上写给狄茨的几行字，请转交他。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２５５

致劳拉·拉法格

勒 佩 勒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第一，和往常一样，昨天给你寄出了一盒给美美和她的哥哥

们的布丁、糕点和糖果，我想至迟星期五可以寄到，如未寄到，请

６１５ ２５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载有弗·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的那一期《新时代》。——编

者注



去北站快邮办事处，或者敦克尔克路２３号普·比果处，或者伯热

尔街１８号埃·多蒂阿蒂处查问。

第二，路易莎·考茨基要长期留在这里了，这样我的担忧就

解决了。看来，她认为在这里毕竟比替别人接生①要好。我们相处

极好。她安排家务，并做我的秘书的工作，这使我节省视力，并

能让我补偿她放弃职业的损失，至少目前是如此。她叫我代她向

你衷心问候。

帕德列夫斯基应当得到一座纪念碑和一笔终生奖金。不仅是

因为他结果了那个下贱的畜生谢利韦尔斯托夫，更重要的是他为

巴黎祛除了俄国的梦魔。自从那次暗杀以后，巴黎报纸上的变化

的确是惊人的，如果象拉布里埃尔那样的骗子也认为帮助帕德列

夫斯基潜逃对自己有好处，那末普遍的情绪激变确实是很大的。甚

至布朗热派和《不妥协派报》也不得不跟着走。

但这是真正巴黎人的性格。辩论和讲道理反对不了与沙皇②

结盟的沙文主义热情。突然发生了某件事情，它象闪电一样使他

们的头脑豁然开窍。现在他们看到自己在俄国官方丑事中充当了

帮凶，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勇气脱身，一个波兰人却有勇气，难道

他们能协助把这个波兰人送交资产阶级的“司法机关”吗？对沙

皇的热情一下就转变为对波兰人和虚无主义者的热情，而沙皇虽

然费了力，花了钱，却陷入了困境。

然而，如果没有我们的人一贯坚决攻击沙皇，也不会有这样

大的效果。

无论如何，我对这件事感到高兴。

７１５２５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①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路·考茨基曾在维也纳助产士训练班学习。——编者注



彭普斯的态度忽然和缓下来了。路易莎和我劝了她一下。我

责备她之后，派尔希又责备她，现在她对大家都很友好，不仅对

路易莎好，而且对安妮也很友好。但愿能长久如此，如果不能，那

便是她自己的过错，我就可以心中有数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了。这

一次我能够作主，我也一定这样做。

保尔同勒夫罗的交道打得怎样了？４２２

福尔坦写信说，他和保尔想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雾

月十八日》，但要征求我的同意。我自然乐于答应。他还说《社会

主义评论》也要登这篇文章，还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我回

答说，如果我把马克思的任何文稿交给会作各种改动的人，马克

思是决不会原谅我的，至于《贫困》，在经受了几次失望以后４２３，我

同意只以书的形式重新发表，而且只有在充分保证实行诺言之后

才能发表。

保尔写信谈到路特希尔德家族在贝林的破产中所起的作用，

似乎不是没有根据的。贝林家族很有钱，可以偿付一切损失而且

还绰绰有余。因此，保证人是绝对安全的。但贝林银行不再是第

一流的了，所以也不能继续做阿根廷政府的财政代理人。那末路

特希尔德家族自然会取而代之。为了迫使阿根廷政府同意，法国

和德国的阿根廷委员会就一定会拒绝伦敦委员会的非常合理的

（对各方面都有利的）建议，坚持要用现金支付伦敦人要求停付三

年并转为新债的那些息票。而巴黎报界那些被用现钱收买的轻信

者竭力为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利益工作。

恐怕这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长信。我工作很

多，因此不得不把通信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我刻不容缓要

同布伦坦诺进行论战（《资本论》第四版序言４２０），这种东西是无

８１５ ２５５ 致劳·拉法格（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法口授的。

向美美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向保尔多多问好。

２５６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  林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那些名字你猜对了。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发表这些混乱的、用黑格尔语

言写的、现在无法看懂的通信４２４。你是想把凡有马克思名字的一切

统统加以发表呢，还是在开始出版你同保尔·恩斯特所设想的用

小册子或分册形式出版的《全集》？

我在这里对此已提出过抗议，而且今后还将提出抗议。

我乐于同意把马克思的一些个别的、现在不加任何附注和解

释就可以看懂的作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而且只同意这些作品

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简单地重新发表。如果你准备把你在这里向

我叙述过的那个计划付诸实现，那我将立即表示反对。

前言我是不会去写的。对于这些通信我充其量只能写这样一

点：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通信是卢格编的，塞进了许

多胡说八道的东西。

９１５２５６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如果你们不老是缠住我不放，给我留点时间完成第三卷①，我

自己是能够在这方面作一些正经事的。我已经对你讲过，我再也

不能根据约稿给你写作了。在我还没有了结我已经开始的那一堆

事情以前，我绝不承担任何新的事情，哪怕是写上两三行字。

现在只准许我在有阳光的时候写东西，并且一天最多写三小

时，往往还只能写两小时，而且即使这样，中间还要有休息，所

以，你该知道，每一封多余的信都会占去宝贵的时间。而这里已

经整整十二天几乎见不到阳光了。

因此请你终究帮帮忙并让我安静地进行工作。

引用济贝耳②的那个地方，尽管我找了很久，还是无法马上找

到。它好象故意躲藏起来，怎么也翻不到。再说，要是你自己把

这部重要资料翻阅一下，对你研究俾斯麦也决无坏处，那时你一

定能在第四卷或第五卷中找到这个地方。

我的全家衷心问候你的一家，并祝节日快乐。

你的 弗·恩·

今天狄茨又向我提起了《起源》③的再版问题。如果不让我安

静的话，我怎么担负起这一切呢？

０２５ ２５６ 致威·李卜克内西（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①

②

③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亨·济贝耳《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２５７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几封来信，包括９日那封信，都收到了。我的信你可以

随意使用４２５。很高兴你已经向施留特尔问清楚了稿酬的事①，现在

一切都妥了。根据德国的情况，给你的稿酬是很优厚的。其实，写

到这件事的舍恩兰克，完全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他不择手段地

向党榨取钱财而完全不觉得难为情。在哈雷代表大会上他又证明

了这一点。

我的工作非常多，因此今天只写明信片。在我的日程上，还

有布伦坦诺先生，而对他应当“彻底地毫不迟疑地”清算。４２０

路易莎·考茨基决定彻底留在我这里了。当然，我对此感到

无限高兴，并衷心感激这位可爱的姑娘。她为我作了许多牺牲，可

是我幸好能从自己方面也给她提供她在维也纳所不能得到的东

西。除了安排家务之外，还有一大部分秘书工作加在她身上，而

这也正是我需要的。因此，你要知道，我暂时不能接受你让我搬

到霍布根去的盛情邀请；我正好又续租了三年的房子②。

但愿这封信到的时候，你的夫人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肖莱

马耳炎很厉害，为了不致完全变聋，今年圣诞节也不可能来了。好

１２５２５７ 致弗·阿·左尔格（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０日）

①

② 见本卷第４６４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４９９页。——编者注



吧，下次再多写些，祝节日快乐。

你的 老弗·恩·

２５８

致列奥·弗兰克尔

巴  黎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尔：

正好我白天（也只有白天我才能写东西）有一点空的时间，这

是难得的，所以立即给你回信。

请接受我对你的电报和随后的良好祝愿的衷心感谢；请原谅，

我没有马上证实电报已经收到。我简直是被信件埋起来了。

现在不谈客套，来谈谈你来信的主要问题。你对法国人之间

的争执的立场４２６，我已经从柏林寄来的《萨克森工人报》上你的那

些文章①中知道了。你的立场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实际上长期脱离

法国的运动。这种争执是令人痛心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正象以

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的争执一样，纯粹是因为在两种情

况下都是两派中有一派的领导是些狡猾的生意人，他们在党还容

忍的时候总是利用党来谋取自身的实际利益。因此，要同布鲁斯

及其一伙共同工作，正象同施韦泽、哈赛尔曼及其拥护者共同工

作一样，是不可能的。要是你象我一样，从头至尾参加这一斗争，

经历这一斗争的一切变故，那你就会也象我一样明白，在这里，联

２２５ ２５８ 致列·弗兰克尔（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① 列·弗兰克尔《论法国工人运动》。——编者注



合意味着首先向这帮阴谋家和野心家投降。这些人经常在占统治

地位的资产阶级面前出卖真正的党的原则，放弃行之有效的斗争

方法，以便为自己争得一定的地位，并把次要的小恩小惠给予那

些追随他们的工人。因此，联合就等于完全向这些老爷投降。１８８９

年巴黎代表大会２２９的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正象在德国一样，联合将会实现，但只有在经过交战而消除

矛盾、坏蛋们被自己的拥护者赶走的情况下，联合才可能巩固。以

前，当德国人接近合并的时候，李卜克内西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合

并。我们反对，因为拉萨尔派已经接近于瓦解，必须等待这个过

程结束，那样联合就会自然来到。马克思就所谓的合并纲领写了

长篇的批判①，其抄本曾流传过。

人们不听我们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接受哈赛尔曼，在全世

界给他恢复名誉，然后，过了六个月，还是作为坏蛋把他赶走了。

我们还不得不把拉萨尔派的荒谬的东西放进纲领里去，从而完全

糟蹋了纲领。这是加倍的可耻，只要急躁情绪小一些，这是可以

避免的。２５３

法国的可能派正象１８７５年的拉萨尔派那样，处于瓦解的过

程。分裂的两派３９７的首领，在我看来都是一钱不值的。在这个过程

中，首领们都要吃掉对方，可是这个过程却使那些基本上是好的

群众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认为，我们只要犯一个错误，即过早

地试图去联合，那就会干扰、妨碍、甚至完全制止这个过程。

同时，我们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这无论如何会加速联

合，也许马上就会使联合实现。情况是这样：根据我的建议，经

３２５２５８ 致列·弗兰克尔（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①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



杜西同艾威林、伯恩施坦和费舍（目前他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委

员）协商，先是法国人（我们马克思派）通过了决议，然后是德

国人在哈雷通过了决议，在哈雷的瑞士人、丹麦人、瑞典人和奥

地利人也同意了这个决议：即１８９１年不召开单独的代表大会，而

参加可能派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３８６。在这之后，比利时人接

受了我们１８８９年提出的条件，可能派却拒绝了，虽然这些条件是

理所当然的。你会觉得，从我们方面来说，这是一大让步，因为

我们有欧洲绝大多数党的支持。但是我们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知

道，必须采用同样的武器，在同样的条件下去反对可能派，结束

布鲁斯在这里的统治和阿列曼在那里的统治。一旦可能派的工人

群众了解到，他们在欧洲是孤立的，除了海德门先生及其拥护者

（他们在本国同群众的关系也象布鲁斯的情况一样），他们没有可

靠的同盟者，而所有的这些吹牛仅仅有利于他们的首领，那末，吵

闹就会平息下来。代表大会就会把事情弄得圆满结束。

你只要准备忍耐半年。我们想过早达成协议的任何尝试，都

会被布鲁斯和阿列曼说成是我们软弱的证明，这会更多地干扰我

们而不是帮助我们。但是总会有一天，而且我看这一天将很快来

到，可能派的工人也会象拉萨尔派那样投向我们，而且我们不必

跟他们一起把阴谋家、叛徒和微不足道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去。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法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

我对现有的事实有必要的估计，所以仅仅希望在下列基础上做到

这一点：这一基础能保证稳固性，而且是现实的，不会导致布鲁

斯运动那样的欺诈行为。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老弗·恩格斯

４２５ ２５８ 致列·弗兰克尔（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也谢谢你在《战斗报》上的文章
４２７
。路易莎·考茨基衷心问候

你，她在我这里，并要在我这里住下去。

２５９

致格·布路梅４２８

汉  堡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您以出席大会的德国五十九万六千工人的代表的名义给我的

亲切的贺信，由施廷茨莱先生转给我了。我无需向您表明，人们

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想到我，这使我多么高兴。可惜，我不能向现

在又回到德国各地的代表们表示感谢，所以我只好向代表大会主

席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真诚地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分力量，我就

要坚定不移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忠实于您的 弗里·恩格斯

５２５２５９ 致格·布路梅（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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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拉法格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保尔·拉法格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于勒－佩勒

尊敬的先生：

谢谢您来信谈了关于我的文章的情况；从杂志编辑①那里，我

还是什么也没有收到。

恩格斯的眼睛总是有病。可是我想，由于他正在采取预防措

施，他的视力总会好转的。恩格斯不爱谈自己，我只是通过第三

者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幸好还不错。

目前他在搞第三卷②，考茨基在帮助他搞这个工作
４２９
。您知道

威廉斯③字写得很小。这种字体在手稿上就更不容易辨认，因为手

稿上有不得不加以猜测的缩写，有必须辨认的涂改和一改再改的

地方。它们同用连合字母写的希腊羊皮纸文献一样难读。考茨基

先读手稿，把它抄出来，然后由恩格斯看并根据其他手稿加以补

充。恩格斯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他很满意这种工作方法，而

考茨基也能很好地辨认威廉斯的原文。

恩格斯已满６９岁了，他写信给我说，尽管把这个数字颠来倒

去，仍然是６９。我给他回信说，他会活到９９岁，这样把两个数字

９２５

①

②

③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资本论》。——编者注

《北方通报》杂志编辑安·米·叶夫列伊诺娃。——编者注



都倒过来，就只有６６了。简直令人惊奇，他竟能担负出版威廉斯

的著作和进行广泛通信的工作，而通信几乎遍及欧美所有国家。不

知道他是否用俄文给您写信；他能流畅地念俄文，而且总是嗜好

用与他通信的人的语言写信。他是真正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不仅

懂得多种标准语，而且懂得象冰岛语那样的方言，以及象普罗凡

斯语和卡塔卢尼亚语那样的古老语言。他的语言知识远不是皮毛

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我看到过他给那里的同志们的信，他们

认为，这些信的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写得极漂亮，我还知道他也

用意大利文写信。而用这样三种如此相似的亲属语写东西而不互

相混淆，这非常困难。可是恩格斯是一个出众的人，我从来没有

遇到过头脑如此清晰和灵活而知识又如此渊博的人。想一想他在

曼彻斯特有他股份的贸易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那不禁要问，他

哪里来的时间，在自己的脑袋里积累了这么多知识，说来也巧，他

的身材虽然高大，可是他的脑袋并不大。

我一定把您谈到考茨基的事告诉考茨基。正象我一样，他要

是知道他的著作在俄国也象在德国和法国一样得到承认，那他一

定会很高兴的。

我的文章中会有图表，用哲学观点来写比较统计学著作而没

有图表是不行的。现给您寄上一张表格，如果编辑部希望要的话，

我可以给它寄表格的制版，但是我认为最好编辑部重新制版，因

为我的调查不是到１８８６年而是到１８８８年。我可以负责定制铜版，

这不会太贵，因为这些铜版可以用照相制版法复制，正象我寄给

您的版样一样。

忠实于您的 保·法尔果耳①

０３５ 保·拉法格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４日）

① 保·拉法格同丹尼尔逊通信用的化名。——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１ 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的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

于《现代人》杂志１８８５年第１７—２１期，１８８６年第２２—２４期（《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７—２０３页）；《欧洲政局》，载于《社

会评论》杂志１８８６年１２月第２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

卷第３５６—３６４页）。——第３页。

２ 《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这两个公国。这部宪法是

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１８３１年实施

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

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

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

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

程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

行政分立，等等。组织规程在１８４９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被占领时

期又重新生效，随着罗马尼亚国家在六十年代的建立，该规程被废除

（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８章第２节）。

  为了镇压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的革命运动，沙皇俄国和土耳其

的军队于１８４８年开到那里。根据巴尔塔利曼尼条约（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９

日），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险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军队直

到１８５１年才撤出），暂时实行由苏丹根据同沙皇达成的协议任命国君

的原则，并由土耳其和俄国规定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再发生革命时重

新实行军事占领的措施。

  按照１８１２年布加勒斯特和约，到普鲁特河为止的贝萨拉比亚割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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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按照１８５６年巴黎条约，贝萨拉比亚一部分领土割给土耳其。按照

１８７８年柏林条约，贝萨拉比亚这部分领土又划归俄国。——第５页。

３ 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１１日（２３日），丹尼尔逊在信中谈到俄国成立国家贵族农

业银行的情况。

  国家贵族农业银行成立于１８８５年，它按照对地主有利的条件，向

贵族发放以土地作抵押的贷款，目的是维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沙皇政

府给这个银行巨大的财政援助。按照比俄国其他银行更低的贷款利息

提供长期贷款。——第７页。

４ 赫尔岑的著作《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第一封信）和《论俄国革命思

想的发展》中有这类说法。——第８页。

５ 《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的书评载于１８８７年３月５日《雅典神殿》杂志

第３０２７期。——第８页。

６ 指斯坦利·杰文斯等人提出的“边际效用”论，这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

庸俗经济学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

对立。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所谓商品的

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映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

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

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

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缺乏之类的情况所决定。“边际效用”论是掩盖

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雇佣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它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第８、１０４、３５０页。

７ １８８７年８月，丹尼尔逊告诉恩格斯说，当时关在什吕谢尔堡要塞的洛

帕廷死了。恩格斯立即请拉甫罗夫核对这个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３６卷，恩格斯１８８７年９月３日给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的信）。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并见本卷第１０４页。——第９页。

８ 为了竭力阻止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俾斯麦在使用镇压政策的同时，也

使用收买政策。１８８１年，政府发布了蛊惑人心的社会立法大纲。尽管

妄图把这一纲领描绘成是对工人的特殊照顾，但它的内容却十分贫乏，

而且实施得极为缓慢和不彻底。只是在１８８３年，才通过疾病义务保险

４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法；１８８４年通过伤亡事故保险法；１８８９年通过年老和残废保险法。但

是，所有这些法律都不能使工人阶级满意，因为社会保险基金是用工人

本身的扣款来建立的，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由企业主支付。此外，俾斯麦

还顽固地拒绝审议缩短工作日问题和限制女工、童工问题。——第１０

页。

９ 指１８８６年４月１１日普鲁士内务大臣普特卡默关于工人罢工的通令。

通令规定对罢工工人采用镇压手段。根据这个通令，警察当局驱逐了各

工会领导人，解散了这些工会，禁止它们集会。工人的互助储金会也和

工会一样被封闭。在解散工会和互助储金会的时候，其财产都被国家没

收。——第１０页。

１０ 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满，俾斯麦政府在１８８７年１１月提出一个把

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五年并补充一些更厉害的新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

散发社会主义文献和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要加重惩治，直至驱逐出

境和取消国籍。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２１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

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

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

主党人遭到镇压。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和

“极左的”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

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

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日被废除。对这个法律的

评论，见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０８—３１０页）。——第１０、１２６、２９６、３２２、３４９、３６８、

３７７、３８０、３９２、３９６、４３３、４３５、４４１、４４３、４７３页。

１１ 指由于共和国总统格雷维的女婿威尔逊的投机行径被揭发而产生的法

国的总统危机。威尔逊是被指控出卖荣誉军团勋章的法国总参谋部副

总参谋长卡法雷尔将军的共谋。在对威尔逊提出司法追究后，格雷维于

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１日被迫辞职。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有温和共和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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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诺、费里、弗雷西讷等人，极右派有索西埃。候选人费里遭到左派

组织和巴黎工人的激烈抗议。前巴黎公社将军埃德和市参议员瓦扬领

导的布朗基派同盖得派（见注２５）一起组织了几次群众大会和游行示

威反对选他。在第一次投票后，费里和弗雷西讷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资

格而支持卡诺，于是卡诺就当选了。——第１２、２２、７１页。

１２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

为首；他们在１８８２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２５），并成立新党

“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

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Ｐｏｓｓｉｂｌｅ》）争得

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

失影响。１９０２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

社会党。——第１２、５２、２６７、３０１、３８７、４２８、４４９页。

１３ 显然，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担心，在反社会党人法再次延

长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带着全家迁居美国。法案补充条款之一规定，把

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作为对社会民主党活动的惩治办法（见注１０）。

——第１３页。

１４ 恩格斯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该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

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１８７６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

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

联系很差。党内发生了以拉萨尔派为主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斗争。该党

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

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

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１３、１２６、１８９、３１４、３４７

页。

１５ 恩格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

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建立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

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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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

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

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

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

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

之一）成为在伦敦的国际协会的德国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１９１８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１３、５０１页。

１６ 由于失业工人举行集会次数增多，伦敦警察局长查·沃伦于１８８７年

１１月８日宣布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游行和集会。为了还击这个禁

令，激进俱乐部（见注４１）联盟约定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星期日在这个

广场上集会。广场被警察和士兵包围，前往参加集会的队伍被冲散。集

会参加者和警察发生了一些冲突，结果几百人受伤（三人死亡），不少

人被捕。被捕的人中有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著名活动家肯宁安－

格莱安和白恩士。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８日，他们被判监禁六个星期。但是在

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他们的监禁期缩短了。——第１３、２５、２９页。

１７ 指恩格斯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小册子。恩格斯打

算把《反杜林论》第二编中的三章编入小册子，这三章所用的统一的标

题是《暴力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１７３—２００

页）。１８８７年１２月，恩格斯开始写第四章，但是在１８８８年３月中断了

这一工作，后来就没有再进行下去。第四章没有写完的稿子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４６１—５３３页。——第１４、３６页。

１８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２日召开的德

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

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反社

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

稿交给了这个档案馆。法西斯分子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档案运

出德国，后来于１９３５年卖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第

１４、２１、１１０、１５１、２６６、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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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施留特尔告诉恩格斯，书商拆开《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把单

篇文章作为独立的作品出售。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部头著作是分

章节发表于杂志各期的。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

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至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出版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

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

报》的继续。该杂志从１８５０年３月到１１月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

是合刊（５—６两期）。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

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

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头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杂

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１４页。

２０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１８５２年６月底，这一著作的稿子

委托给表示愿意帮忙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付印。后来查明，后

者是个警探，他把这一著作出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

１８５３年４月写的、发表于美国报刊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公开揭露

了这个曾一度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９卷第４４—４８页）。这里提到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地

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６２８—６２９页。布龙诽谤马

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自己把这一著作的稿子出卖给普鲁士警察局（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１卷第９３页）。——第１４页。

２１ １８８７年初，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马尔提涅蒂告诉恩格斯说，他由于自己

的信仰而遭到迫害，他的皇家公证处官员的职务，有被解除的危险。他

请恩格斯帮他在意大利境外找个工作。恩格斯通过汉堡社会民主党报

纸编辑约·韦德，想给马尔提涅蒂找个职位，但是没有成功。——第１５

页。

２２ 指马尔提涅蒂译成意大利文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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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在米兰出版。——第１６、３６８页。

２３ 马尔提涅蒂１８８８年１月３日给恩格斯的信，附了一期《麦菲斯托费

尔》杂志，这一期开始发表考茨基写的恩格斯传的意大利译文。马尔

提涅蒂打算在这个杂志上继续发表摘录，而全部传记打算用单行本发

表。因此，他要求恩格斯检查一下《麦菲斯托费尔》上的译文并把对

译文的意见寄给他。恩格斯传从１８８８年１月１日至１１月３０日在杂志

上连载。——第１６、５４页。

２４ 指恩格斯的文章《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４１—５９页）。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

《人民国家报》以单页发表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

斯的著作被禁止在德国发行。——第１７页。

２５ １８８８年２月５日，保·拉法格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法国马克思派的

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已停止发行。该报是１８８８年２月４日停刊的。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和保·拉法格为首的马克思派

（又称盖得派），从１８７９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就对可能派（见注１２）进

行了尖锐的思想斗争。１８８２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以后成立的工

人党，以马克思参与制订、１８８０年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

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各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无产

阶级的某些部分，主要是大工厂中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

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工人党在法国无产阶级中间宣传马克思主

义思想，取得了重大成绩。盖得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

级的罢工斗争。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

策，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订工人运

动的正确路线。——第１８、２９６、３１０页。

２６ １８８８年１月至２月帝国国会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法案的辩论，

实际上以政府的失败而结束。在法案一读和三读时倍倍尔的演说（于１

月３０日和２月１７日）和辛格尔的演说（于１月２７日和２月１７日），对

辩论的结果有很大影响，这些演说揭露了政府派遣密探打入工人联合

会的挑衅行为。非常法是最后一次延长，并且不象政府提出的那样延长

９３５注   释



五年，而是只延长两年。政府提出的新条款没有通过。——第１８、２６、

３０、３１页。

２７ 指１８０６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失败后，拿破仑法国的军

队开进柏林。——第１９页。

２８ １８８７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纽约出版。恩格斯写

的作为该书序言的《美国工人运动》一文，还用德文和英文在纽约以单

页发表，并在伦敦以小册子形式再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１卷第３８３—３９２页）。——第２２页。

２９ 倍倍尔１月３０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发表于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１日《平等》

报第６期。——第２２页。

３０ 指与卡法雷尔和威尔逊的犯罪行径有关的丑事（见注１１）。

  １８４７年，即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夕，在法国还揭露了许多关于谴责法国

政界要人营私舞弊的丑事。有关情况，详见恩格斯的《基佐的穷途末日。

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１９９—２０６页）。——第２３页。

３１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写信给恩格斯，说在纽约德国社会党人对他

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态度“等于是抵制”。恩格斯把有许多

拉萨尔分子参加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１４）执行委员会叫做

“纽约德国社会党官方人士”。——第２５页。

３２ “法律和自由同盟”是１８８７年１１月特拉法加广场游行以后成立的。同

盟联合了激进工人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社会主义同盟、费边社的代

表（关于这些组织，见注４１、６８、６９、１７２）。它的领导人中有爱·马

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威·莫利斯、约·白恩士、悉·维伯等。

同盟维护言论和集会自由，同时宣传工人有独立选派代表参加议会的

权利。由于它的成员之间意见分歧，同盟于１８８８年２月停止活动。——

第２５页。

３３ 地方自治是七十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在不列颠帝国

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阵地控制

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第２５、３１５

０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页。

３４ １８８６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工人阶级采取共同的政

治行动，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的中央劳动联合会，

即１８８２年成立的市的工会联合会。以纽约为榜样，在其他许多城市也

建立了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党的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

和密尔窝基的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

候选人亨利·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３１％；在芝加哥，工人党的支持者

把十名候选人选入州的立法议会，其中一名当选为参议员，九名当选为

众议员，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只差六十四票就当选了；在密尔

窝基，工人党把自己的候选人选为市长，把七名候选人选入州的立法议

会，其中一名当选为参议员，六名当选为众议员，并把一名候选人选为

美国国会议员。——第２６、２９页。

３５ 李卜克内西于１８８８年８月３０日由柏林第六选区以颇大的多数票选入

德意志帝国国会，代替因病离职的哈森克莱维尔。——第２６、８３页。

３６ 指奥勃莱恩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６日在下院对爱尔兰事务大臣巴尔福的政策

进行猛烈的批评。——第２７、３１页。

３７ 俾斯麦在１８８８年２月６日帝国国会讨论改组德国武装力量法案时的

演说中，吹捧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德政策，拿这个政策来抵抗当时俄国报

刊上掀起的反德运动，同时坚决主张必须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实力，

因为法国和沙俄有可能结成反德同盟。

  恩格斯把亚历山大三世叫做加特契纳的囚徒，是指如下事实：１８８１

年３月１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亚历山大三世登上了

王位，他由于害怕革命的发动和可能发生新的恐怖行动而躲在加特契

纳。——第２７页。

３８ 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９日伦敦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肯宁安－格莱安

和白恩士出狱，他们是因参加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３日特拉法加广场的游行

而被判罪的（见注１６）。——第２８、２９、３１页。

３９ 《公益》转载了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一份警探

名单。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以《警探是炸药掮客》为题公布的名单

１４５注   释



中，有充当柏林警察厅密探的十二个人的名字。这些密探的任务就是接

近住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探听他们特别是在德国的组织的情况。在

被公诸于众的人当中也有住在伦敦的泰奥多尔·罗伊斯。《公益》又用

一些同罗伊斯有某种关系的重要事实，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单作

了补充。——第２８、３２页。

４０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１５）。——第２８页。

４１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

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

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

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

到了广泛的传播。——第２９、２０１、２４８、３９３页。

４２ 后备军是德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１８１３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

中作为民团在普鲁士产生的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

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和平时期，后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

训。在战争时期，后备军用来补充作战部队，以及（年龄较大的后备军

兵士）用来担任警备勤务。——第３２页。

４３ 指由于威尔逊的投机行径被揭发而轰动起来的丑剧（见注１１）。——第

３３页。

４４ 芬尼亚社社员 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

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

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

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

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１８６７年芬尼亚社社员发

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

被捕者加以最残酷的虐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马克思

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社

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

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

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到了七十年代芬尼亚运动就衰落了。——

２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３４页。

４５ 奥伦治派（奥伦治会）是反动的恐怖组织，是１７９５年爱尔兰的大地主

和新教教士为了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成立的。它纠集了

社会上一切阶层的反动透顶的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有计划地挑唆新教

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新教徒聚居的北爱尔兰影响特别大。它的命

名是为了纪念镇压过１６８８—１６８９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第３４页。

４６ 指弗里德里希三世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２日即位时发表的诏书《告我的人民》

和注明同一日期的给帝国首相俾斯麦的诏令。——第３６、４８页。

４７ 在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８日的《每周快讯》报上发表了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诏书

（见注４６）。——第３７页。

４８ 保·拉法格在１８８８年３月１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为了不让布朗热

按激进派名单选进议会，议院可能拒绝按名单进行投票的办法，恢复过

去按“小选区”选举的办法，即每一个选区选出一个代表进入议院。按

省级名单选举制的办法在法国始行于１８８５年６月，一直生效到１８８９

年，它规定把小选区合并为较大的选区，其中每一个选区相当于省。在

这种选区，选民按列有各党派候选人的名单进行投票，并且投票选出的

候选人的总数一定要达到各该省每七十万居民选出一个代表的数目。

初选中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方能当选；复选中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就够

了。——第３９页。

４９ 旺多姆圆柱 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法国的胜利，于１８０６—１８１０年在巴黎

旺多姆广场建立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于１８７１年５月

１６日拆除。——第３９页。

５０ 救世军 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１８６５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创

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国家（１８８０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才采

用这个名称）。该组织利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

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

救世军的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义。

——第４０页。

３４５注   释



５１ 正统派 是法国于１７９２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

长系的拥护者。在１８３０年，该王朝第二次被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

了政党。——第４２、２７８页。

５２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１８３２年６月５—６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

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

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

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

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

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

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克雷田。巴尔扎克称他为“能

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第４２、２６２页。

５３ 指保尔·拉法格用菲格斯这个笔名在１８８８年《新评论》杂志第５１期上

发表的文章：《革命前和革命后的法语》（《ＬａＬａｎｇｕｅ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ａｖａｎｔ

ｅｔａｐｒèｓｌａＲè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第４３页。

５４ 布斯特拉巴 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

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

（１８３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和布伦（１８４０年８月６日）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

乱，也指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的巴黎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

的专政。——第４３、１６２页。

５５ 恩格斯讽刺地把这一丑事同有名的关于丘必特的神话作比喻，丘必特

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公牛。——第４３页。

５６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成立于１８３１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恩格斯

提到的这次讨论的材料，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１８８７年８月和９月

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第五十七次会议的报告》１８８８年伦敦版第８８５—８９５

页（《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ｙ－Ｓｅｖｅｎｔｈ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ｅｌｄａｔ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８８７》．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８，Ｐ．８８５—８９５）。恩格斯常常从《自

然界》杂志上了解协会每年年会的材料。——第４４页。

５７ 机会主义派 是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温

４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称呼。——第４５、９６、１２２、２５８、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０、

５０８页。

５８ 指１８８８年在美国国会讨论的米尔斯法案，其中规定对工业用原材料免

税，对多种进口货降低关税。这个法案国会没有通过。——第４７页。

５９ 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李卜克内西于１８８６年９月至

１２月到美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他们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

史、关于欧洲工人运动现状以及其他题目的演说。资助这次旅行的北美

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１４）执行委员会诽谤性地指责艾威林浪费拨给

他的经费。这些指责被资产阶级报刊抓住，利用来达到反社会主义宣传

的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恩格斯１８８７年２月９日给

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第４７、２５０、４０７页。

６０ 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和她的丈夫威士涅威茨基医生于１８８７

年７月由于支持艾威林而被开除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支部。他

们不同意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恢复党籍。１８８８年３月３１日的《纽

约人民报周刊》发表了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报道，会议决定在解决威士涅

威茨基夫妇恢复党籍的问题之前，先收集新的材料来进行研究。——第

４７页。

６１ 奥古斯特·倍倍尔在１８８８年３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目前我们

在德国正面临着局势的转折，这种转折到底影响如何，谁也无法预测。”

他分析了预料中的威廉一世去世和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将产生什么政

治影响，并得出结论说：“现在我们还要看看，这新时期会带来些什么。

总的说来，将一切照旧。”——第４８页。

６２ 由于德国当局的坚决要求，瑞士联邦委员会于１８８８年４月从瑞士驱逐

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一些委员和撰稿人——伯恩施坦、莫特

勒、陶舍尔、施留特尔。该报迁往伦敦，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８９０

年９月２７日在伦敦继续出版。——第４９、５４、９６、３２０页。

６３ 卡特尔 是两个保守政党（“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

在１８８７年１月俾斯麦解散帝国国会以后结成的联盟，它支持俾斯麦政

府。卡特尔在１８８７年２月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帝国国会中占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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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二百二十个席位）。俾斯麦倚仗这个联盟，施行了一系列对容克和

大资产阶级有利的反动法律（制定了保护关税税率，增加了许多种税收

等等）。但是他没有能够在１８９０年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加入卡特尔

的各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在１８９０年选举中的失败（一共得到一百

三十二个席位）导致了卡特尔的瓦解。——第４９、３５６页。

６４ 指拟议中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女儿维多利亚同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的

婚事。巴滕贝克在１８７９—１８８６年间登上了保加利亚的王位，在保加利

亚执行了反对俄国的政策。俾斯麦由于害怕俄德关系的恶化，表示反对

这件婚事。——第４９页。

６５ 进步党人 是１８６１年６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

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

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１８６６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了右翼，它投降俾斯

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１８７１年德国完

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

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

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

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１８８４年进

步党人同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

第５０、３２２、３４５页。

６６ 恩格斯谈到波拿巴主义的墨西哥时期，是暗指法国在１８６２—１８６７年对

墨西哥的武装干涉。这次远征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把墨西哥变

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地。虽然在开始时法国军队曾经占领了墨西哥的首

都，并且宣告成立了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为首的“帝国”，但是由于墨

西哥人民进行了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法国武装干涉者遭到了失败，被

迫从墨西哥撤回了自己的军队。墨西哥的远征使法国付出了巨大的耗

费，给拿破仑第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１８６６年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从而使拿破仑第三的可能的同盟者

失去作战能力。

  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的色当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包围了麦克马

洪的法国军队，并迫使它投降。这次会战是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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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八万多士兵、军官和将军被

俘。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覆灭，并导致法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

宣告成立共和国。——第５１、３７１页。

６７ 恩格斯指发表在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英国社会

民主联盟关于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声明》。这个声明是由于

英国工联打算在１８８８年１１月召开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见注１０５）而写

的。发表这个《声明》的直接缘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抗议工联议会委

员会关于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条件的决议，因为它只允许正式由工会

选出的代表参加。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德国仍旧有效，这种手续就

剥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代表大会的机会。社会民主联盟在自己

的《声明》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抗议表示不满。——第５１页。

６８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１８８４年８月。这个组织

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

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

联盟的领导。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

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

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１８８４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

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６９）。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

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

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５１、１２２、１５４、

１７２、１７５、１９４、２１２、２１５、２２１、２３０、２３８、２４１、２４８、２６７、２８１、３９１、

３９４、３９９、４４９、４６８、４８３页。

６９ 社会主义同盟——英国社会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１２月由一批不满社会

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

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厄内斯特·贝尔

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

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分子很快就

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

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１８８９年同盟就瓦解了。——第５２、

１５４、１９０、２４８、３９１、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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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指议会委员会。这是１８６８年产生的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这一英国工会

联合组织的执行机关；从１８７１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

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

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例行的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

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多数。

从１８７５年至１８９０年，委员会的书记是布罗德赫斯特。１９２１年，议会

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５２、３３９、４６８

页。

７１ 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代表大会（见注１８０）通过了在１８８８年召开国

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德国社会民主党执

行委员会表示：如果能参加伦敦工会代表大会，就准备放弃自己的代表

大会。在同不列颠工联议会委员会就修改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条件问

题的谈判无效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重新提出了关于召开国际

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第５２页。

７２ 恩格斯把拉法格１８８８年４月２７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转寄给李卜

克内西，信中谈到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拉法格所以通过恩格

斯寄这封信，因为他直接寄到莱比锡的上一封信，看来李卜克内西没有

收到。——第５５页。

７３ 恩格斯指的是一篇通讯报道《一个女“特派记者”的生活和奇遇。本报

驻巴黎特派代表》（《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 ｌａｄｙ《ｓｐｅ

ｃｉａｌ》．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ｉｎ Ｐａｒｉｓ》），载于１８８８年

５月５日《派尔－麦尔新闻》。这大概是斯特德写的。——第５９页。

７４ １８８８年３—４月，在罗马尼亚一些中心县份爆发了强大的农民起义。起

义农民烧毁了地主的庄园，销毁了债据，分了粮食、牲口和土地。起义

被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第５９页。

７５ 根据德国内务部１８８８年５月２２日通过的命令，一切通过法国边境进

入德国的外国人，必须持有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签证。过去法国人是可

以自由进入亚尔萨斯和洛林的。——第６４页。

７６ 恩格斯根据卡·考茨基和艾威林夫妇的请求，把爱·艾威林和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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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艾威林的《社会主义者雪莱》一文中引的英国诗人派·雪莱的诗

译成德文。该文发表于１８８８年《新时代》杂志１２月这一期上。——第

６６页。

７７ 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２日，布朗热在众议院提出解散众议院的要求。政府首脑

弗洛凯答复了他，提议拒绝布朗热的要求，并斥责他有不体面的行为。

布朗热指责弗洛凯造谣，向议长递交了事先拟好的放弃当选证书的声

明。布朗热和弗洛凯个人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一场决斗，布朗热在决斗中

受伤。——第７０页。

７８ 激进派是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

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

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

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

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

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１９０１年激进派在组织上

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７１、９６、１１３、

２５８、２７７页。

７９ 所谓全民投票的布朗热主义，恩格斯是指布朗热想从法国许多省份获

得代表资格的做法。布朗热利用按名单进行投票的办法（见注４８），一

俟某个省份有代表位子空额，就提出自己当候选人。当另有空额时，布

朗热就放弃代表资格，重新在另一个省份提出自己当候选人。布朗热希

望，通过这些手法能宣布他是全法国人民选举的。——第７１页。

８０ 银行假日（ｂａｎｋ ｈｏｌｉｄａｙ）——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

日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７６页。

８１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见注１４）。——第７７页。

８２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分歧（见注１４）。恩格斯根据左尔格１８８８

年８月３０日信中告知的情况谈到罗森堡的离职。关于撤销罗森堡职务

的正式决定是１８８９年９月通过的（见注２４６）。——第８２页。

８３ 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的这封信和下一封信的草稿是写在一张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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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０页。

８４ 布鲁诺·鲍威尔是波恩大学神学讲师，由于他的无神论观点和自由主

义反对派的言论，于１８４２年３月被普鲁士政府撤职。——第９４、１２５页。

８５ 修昔的底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威廉·罗雪尔的讽刺的称呼，因为这

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一书初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的，“谦逊地自

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引证了修昔的底斯的话并写

道：“象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能对那些……人有所裨

益”等等。——第９４页。

８６ １８８８年８月２３日康拉德·施米特写信告诉恩格斯：“此外，关于去哈

雷任教一事，我很快发觉，根本不能设想，因为这所大学是极其严格的

教会学校，而我是一个叛教者并且参加了一个自由的团体。”——第

９４、１８０页。

８７ 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建议经济学家们说明

下述问题：“一个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但不损害价

值规律，反而要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

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恩格斯正好是在搞第三卷。康·施米特对恩

格斯提出的问题感兴趣，在这段时期写了一本书《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

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Ｄｉｅ 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ａｕｆ Ｇｒｕｎｄ

ｌａｇｅ ｄｅｓ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ｅｓ》），这本书于１８８９年出版。威

·勒克西斯发表在１８８５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杂志新辑第１１卷上

的《资本论》第二卷书评《马克思的资本的理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尽管他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

这些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９４、１８１、２８３页。

８８ 威·罗雪尔《德国国民经济学史》１８７４年慕尼黑版第１０２１—１０２２页

（Ｗ．Ｒｏｓｃｈ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８７４，Ｓ．１０２１—１０２２）。罗雪尔在这里评述了马

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第９４页。

８９ 指１８８８年９月２０日《纽约人民报》发表的同恩格斯的谈话（见《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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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７１—５７２页）。恩格斯在美国旅行期

间不愿意会见德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因此竭力回避与新闻界代

表谈话。《纽约人民报》编辑约纳斯获悉恩格斯留在纽约之后，就派以

前第一国际的活动家泰·库诺作为他的代表走访恩格斯，恩格斯同他

进行了谈话。谈话内容事先未经恩格斯的同意就发表出去了。——第

９７、３７６页。

９０ 恩格斯显然是指费边社社员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乔治·

肖伯纳、爱德华·皮斯（见注１７２）。——第１０４页。

９１ 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些关于旅美的旅途特写，正如《美国旅行印象》片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３４—５３６页）和保存下来

的若干札记所证明的，他本想在特写中描述一下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第１０９页。

９２ 倍倍尔打算写一本关于魏特林的长篇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他还想探讨

关于“四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问题。他请恩格斯帮助他搜集材料。——

第１０９页。

９３ 魏特林共产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由威廉·魏特林

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

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

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

平均共产主义，这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

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四十年代中起，魏

特林使自己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并使他自己日益脱离工人

运动。１８４６年５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

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发生了彻底的决裂。

——第１０９页。

９４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１８４４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学说，它反映了德

国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体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进行政治

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

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在一起，在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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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的德国造成了特别的危害，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民主

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

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第１０９页。

９５ 指格·库尔曼的《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一书１８４５年日内

瓦版（《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Ｗｅｌｔ ｏｄｅｒ ｄａｓ Ｒｅｉｃｈ ｄｅｓ Ｇｅｉｓｔｅｓ ａｕｆ 

Ｅｒｄｅｎ．Ｖｅｒｋüｎｄｉｇｕｎｇ》．Ｇｅｎｆ，１８４５）。对该书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６２９—６４０页；第２２卷第５２９—５３０页。——

第１１０页。

９６ 指１８４６年３月３１日魏特林给赫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魏特林描述了

１８４６年３月３０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在这次

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魏特林发生了决裂。在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德

国进行宣传这个问题上，会上争论得很激烈。马克思论证说，没有事

先制定好的科学纲领而去发动劳动者进行斗争，这意味着欺骗他们，

使他们产生一些无法实现的希望。这种没有准备的行动实际上只是一

种有害的爆发，并会导致毁灭整个运动的结果。

  安年柯夫关于这次会议的回忆，起初用俄文发表于１８８０年《欧洲

通报》杂志第１—５期，题为《美妙的十年》。这些回忆中谈到安年柯夫

同马克思会见的片断，曾转载于１８８３年《新时代》杂志第５期，题为

《一个俄国人谈卡尔·马克思》（《Ｅｉｎｅ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Ｓｔｉｍｍｅ üｂｅｒ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第１１０页。

９７ 在德国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关于此事

曾经作过交涉），当时没有实现。——第１１０页。

９８ 恩格斯指没有流传下来的魏特林写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五年的一本

著作《普遍的逻辑和语法及人类通用语言的基本特点》（《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Ｄｅｎｋ－ｕｎｄ Ｓｐｒａｃｈｌｅｈｒｅ ｎｅｂｓｔ 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看来，这本著作除了一些合理的东西外，

还包含一些幼稚的空想的和肤浅的思想。——第１１０页。

９９ 魏特林信中归纳的第五点和第六点如下：“５．必须同‘手工业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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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哲学共产主义’作斗争，应当嘲笑感情，这些全是胡说八道；以

后不应当再进行任何口头宣传，组织任何秘密宣传，‘宣传’一词应当

根本废弃。

  ６．在最近的将来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应当由资产阶级取得

政权”。——第１１１页。

１００ 指这样一些书：罗·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１８４２

年莱比锡版（Ｌ．Ｓｔｅｉｎ．《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ｄｅｓ

 ｈｅｕｔｉｇｅ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２）；卡·格律恩的《法兰西和

比利时的社会运动》１８４５年达姆斯塔德版（Ｋ．Ｇｒüｎ．《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 ｉ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ｕｎｄ Ｂｅｌｇｉｅｎ》．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１８４５）。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一类出版物进行了批判（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５７３—６２８页）。——第１１１页。

１０１ 恩格斯这时在搞《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有关情况，详见恩格斯的

《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１０２ 暗示保·拉法格的文章《割礼及其社会的和宗教的意义》（《Ｄｉｅ Ｂｅ－

ｓｃｈｎｅｉｄｕｎｇ，ｉｈｒｅ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ｕ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ｅ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该文发表于

１８８８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１期。——第１１３页。

１０３ 信中提到的拉法格反对可能派的文章，本来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

的。在发表以前，伯恩施坦把它寄给柏林的倍倍尔。拉法格认为，他给

自己提出的向德国同志揭露可能派这一任务已完成，此文就没有发表

的必要了。——第１１４页。

１０４ 指预定１８８９年召开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可能派受他们自己召开的

１８８６年巴黎国际代表会议的委托，负责组织这次代表大会。参加那次

国际代表会议的有英国各工联的代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比利时、

奥匈帝国、瑞典、澳大利亚的工人政党的个别代表（关于代表会议，见

注１１６）。——第１１５页。

１０５ 指１８８８年１１月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大会的发起者是英国工联。参

加大会的有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的工会代表以及归附于

可能派的法国工会的代表。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提出，参加大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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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要由工会正式选举产生，从而剥夺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以

及法国的马克思派参加大会的机会。但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首领没

有能够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代表大会。不顾他们的反对，代表大会号召

劳动者为通过劳动保护法和为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代

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关于在１８８９年召开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

委托可能派组织这个代表大会。关于伦敦代表大会的评价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７６—５７９页。——第１１５、１２３、１３２、１９１、

２１２、２１５、２２２、４６９页。

１０６ “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可能派）（见注１２）通过了定于１８８８年

１２月在特鲁瓦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党的地

方活动家——既邀请可能派又邀请马克思派参加代表大会。巴黎的可

能派由于害怕马克思派占优势，根本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并见注１１２。

——第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８、１８６、２０１页。

１０７ 指《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和第四章。见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三卷序

言。——第１１７页。

１０８ 评价员是英国的一种官职，他有权估价或拍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

——第１１８页。

１０９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可能派的机关报《工人党报》发表了《巴黎集合

体》（《Ｌ’Ａｇｇｌｏｍé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一文，指责法国马克思派为

盖得、拉法格和杰维尔打开进入议会的大门而支持布朗热主义运动。工

人党——法国马克思派（见注２５）的巴黎组织叫作巴黎集合体。——

第１２０页。

１１０ 卡德派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温和共和派为反对布朗热主义而于１８８８

年５月成立的“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同盟”的成员。后来可能派也加入了

该同盟。卡德派由于该同盟地址在巴黎卡德街（Ｃａｄｅｔ）而得名。——

第１２０、２７２、２９０页。

１１１ 由于塞纳省的众议员奥·于德在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去世而规定进行

补选。弗洛凯内阁总理规定于１８８９年１月２７日举行补选。——第１２０

页。

４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１２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在特鲁瓦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１０６）决定于

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还通过决定：提出参

加１８８９年１月２７日选举的社会主义者的独立候选人，以对抗其他各

派。根据这项决定，工人党提出挖土工人布累为候选人。——第１２０页。

１１３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准备赴巴黎和

伦敦就即将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进行事先的商谈。——第

１２０页。

１１４ 法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４日举行。有二百

七十二个工会（工团和同业小组）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多

数代表属于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起先在波尔多召开

会议，但是代表大会由于在讲坛上悬挂红旗而被警察宣布解散之后，就

迁到布斯克举行会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定于１８８９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

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讨论了总罢工问题，而且把总罢工看成

唯一的革命手段。——第１２２、１８６页。

１１５ １８８８年８月８日巴黎公社将军埃德的葬仪变成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浩

浩荡荡的游行示威。示威参加者举着红旗和号召建立新公社的标语牌。

游行示威被警察驱散。——第１２３页。

１１６ 恩格斯指法国可能派在１８８６年召开的巴黎国际代表会议（并见注

１０４）。代表会议讨论了国际劳动立法问题和标准工作日问题，职业教

育问题。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工联主义性质，它不承认工人阶级

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第１２３页。

１１７ 恩格斯指１８８７年１０月２—８日可能派在沙尔维耳举行的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参加选举运动的问题上。——

第１２３页。

１１８ 指１８２５年法国王国政权拨出的款项，作为对贵族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的财产的赔偿。——第１２５页。

１１９ 这句话已成为一般俗语，出自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７日耶纳战役失败后普鲁

士大臣舒连堡－克涅特发表的告柏林居民书。——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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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在提到的两封信中，施米特告诉恩格斯，他在莱比锡大学找工作的尝试

由于他的社会主义观点而没有成功。并见本卷第１８０页。——第１２５

页。

１２１ 欧·杜林当柏林大学讲师的时候，从１８７２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

烈攻击大学的教授们。其中，他指责海·赫尔姆霍茨故意对罗·迈尔的

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由于这些言论，

他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迫害的结果是，１８７７年７月根据哲学系

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讲课的权利。杜林被解职促使他的信徒们发

起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抗议运动。——第１２５页。

１２２ 指德国国民经济史专题丛书，总题目是《国家学和社会学研究》（《Ｓｔａａｔ

ｓ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于１８７９—１９１０年由古

·施穆勒主编出版。专题丛书中收集了丰富的具体历史材料，但是其中

完全没有理论分析。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以施穆勒为首的所谓青年历

史学派，把收集国民经济史的实际材料当作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而把材

料的理论分析留给后代。学派的这种倾向性也在专题丛书中表现出来。

——第１２７页。

１２３ 蛊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１８１９年起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学生会

会员中间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这些人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以后的时期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要求统一德国的

政治性的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１２７

页。    

１２４ 定于１８８９年１月２７日在巴黎举行的补选，提出候选人布朗热（右派集

团）、雅克（共和党）和布累（挖土工人）。支持候选人布累的是工人党

（见注２５）和布朗基派。可能派支持候选人雅克。选举斗争很激烈，布

朗热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得到约二十五万票。布累在这次选举中得

一万七千票。——第１２８、１３６、１３８、４４７页。

１２５ 指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这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１８７１年９月在伦

敦组成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

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总委员会审查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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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建议按国际的章程加以修改，之后，支部就攻击总委员会，要争

得自己有全权。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一部分成员，同英国资产阶级共

和派（其中有阿·斯密斯·赫丁利）和由于搞分裂活动而被国际开除的

拉萨尔分子，于１８７２年春组成所谓的世界联盟委员会，妄图来领导国

际。

  伪总委员会，是指以黑尔斯和荣克等为首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拒绝执行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于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被开除出国际（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８卷第７３８页）。——第１２９、４８３页。

１２６ １８８８年９月，德国教授格夫肯在《德国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德皇弗里

德里希三世的日记摘录，他是德皇亲密的朋友。这些摘录是关于普法战

争时期的，指出了俾斯麦在建立德意志帝国方面所起的不好作用。由于

俾斯麦的坚持，向格夫肯提起诉讼，指控他叛国。但是帝国法院认为指

控证据不足，于１８８９年１月４日宣告格夫肯无罪，第二天格夫肯就从

监狱释放。

  同时，帝国首相的长子赫伯特·俾斯麦指控英国外交官莫里埃充

当当时的王储弗里德里希和法国之间的中介人。为了答复这一点，莫里

埃公布了他同法国巴赞元帅的来往信件，因为据说他是通过这位元帅

传递德国军队的情报的。信件完全证明了对他的指控是诽谤性的。当时

的进步报刊把格夫肯和莫里埃被证明无罪一事，评价为俾斯麦的巨大

失败。——第１３０页。

１２７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在巴黎发行了利息为百分之四的俄国公债一亿二千五百

万卢布，约等于二千万英镑。——第１３０页。

１２８ 由于法国和俄国之间关系日益密切，俾斯麦为了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１８８９年１月开始同英国进行缔结防御同盟的谈判。谈判进程中也涉

及了殖民地问题。在东非，英国和德国当时在镇压乌干达和桑给巴尔人

民起义方面互相支持。英国和德国的舰队共同封锁了东非海岸。１８９０

年７月，英德签订条约，确定了它们东非领地的界线。此外，英国同意

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海黑尔郭兰岛让给德国。但是，两国的暂时接

近没有达到结成同盟。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引起了后来英德两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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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剧尖锐化。——第１３０、２４９页。

１２９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步

过程的研究》（《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ｈｕ－

ｍ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ａｖａｇｅ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ｔ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书，

于１８７７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这一著作做了高度

的评价，１８８４年恩格斯还写了一部专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７—２０３页）。然而摩尔根的著作在英国学者中间

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长期未被人提起。——第１３２页。

１３０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关于即将召开的

国际代表大会的意见（见本卷第１２２—１２４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向拉

法格叙述了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１月８日来信的内容。——第１３２页。

１３１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建议在南锡召开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没有举

行。——第１３２页。

１３２ 恩格斯指《剩余价值理论》手稿，这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写的，是

《资本论》最后的历史批判部分的唯一草稿。恩格斯没有来得及付印

《资本论》第四册。——第１３５、５１６页。

１３３ 恩格斯指所谓“施奈贝累事件”，这是俾斯麦政府挑起的法德之间的冲

突。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０日，以谈判事务为理由邀请摩塞尔河岸庞尼的法国

边境官员施奈贝累警官到德国境内而在那里把他逮捕起来，罪名是进

行间谍活动。同时，德国统治集团在报刊上加紧展开反法运动，而法国

复仇主义者也利用既成局势进行反德宣传。军事冲突的威胁产生了。但

是，俄国政府和奥匈帝国政府对俾斯麦的行动采取了不赞成的立场。德

国不得不退却，４月３０日施奈贝累被释放，事件因此平息下去。——

第１３７页。

１３４ 劳·拉法格通知恩格斯，布朗基派的机关报《人民呼声报》停刊了，创

刊了一份叫《平等报》的新报纸。为领导这份新报纸成立了一个编辑委

员会。委员会成员中既有马克思派的代表——盖得、拉法格、杰维尔，

也有布朗基派——瓦扬、格朗热、普拉斯，还有可能派代表马隆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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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市参议员奥韦拉克和布累。报头下刊有：“社会主义者集中

办的机关报”。该报创刊号于１８８９年２月８日出版。最初，报纸常登载

盖得、拉法格和其他马克思派的文章，但就在同年３月３日，报纸的工

作人员——马克思派和出资办报的企业主罗凯之间发生了分裂（见注

１５２）。从这以后，报纸不再是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第１３８页。

１３５ 恩格斯指雾月十八日政变（１７９９年１１月９日），政变结果建立了拿破

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并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１７９５年葡月１２—１３日（１０月４—５日），波拿巴将军指挥的政府军

在巴黎镇压了保皇党人的起义。——第１３９页。

１３６ 指倍倍尔登在“德国”栏内并注明“北德通讯，１月２９日”的一篇通

讯。这篇通讯没有署名，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２月１日《平等》报第５期。——

第１３９页。

１３７ 指《人人权利报》１８８９年１月３０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布朗热和资产

阶级共和国》（《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 ｅｎ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ｅｋ》），和１８８９年

２月１日发表的苏瓦林的通讯《巴黎来信》（《Ｐａｒｉｊｓｃｈｅ Ｂｒｉｅｖｅｎ》）。

——第１３９页。

１３８ 恩格斯指１８８９年２月３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文章《布朗

热在巴黎的胜利》（《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ｓＳｉｅｇｉｎＰａｒｉｓ》）。——第１３９页。

１３９ 指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０日《平等报》发表的沙·龙格的文章《怎么办？》

（《Ｑｕｅ ｆａｉｒｅ？》）。——第１４２页。

１４０ 指海牙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

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这次代表会议于１８８９年２月２８日举

行。这次会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

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

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项

决议。代表会议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议程。关于代表会

议的决议，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７９—５８３页、

第６０２—６１２页。——第１４３、１５２、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５、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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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３、２３８、４６６页。

１４１ 艾瑟利·琼斯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宪章派厄内斯特·琼斯的

儿子，他打算出版他父亲的著作。他通过马洪请恩格斯帮助他。——第

１４３页。

１４２ 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是巴黎人民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和十八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日子。

  １７８９年１０月５日和６日人民群众从巴黎向凡尔赛进军，经过与

国王近卫军的浴血奋战，迫使国王路易十六返回巴黎，从而挫败了宫廷

在凡尔赛策划的反对制宪会议的反革命阴谋。

  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政体的日子。

  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５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的暴动，暴动是由于外国

干涉者军队的进攻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猖獗而引起的。巴黎群众占领

了监狱，组织了审判在押反革命分子的临时人民法庭。许多猖狂的反

革命分子被处决。这次赤色恐怖是革命人民的自卫行动。——第１４６

页。   

１４３ 指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

实际上它从１７９２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

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

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

９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第

１４６、３１１页。

１４４ 在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法军击溃了科堡公爵

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队能够开进并占领比利时。——第

１４６、３１２页。

１４５ 为了对考茨基的文章提出意见，恩格斯专门为他翻译了卡列也夫《法国

农民和农民问题》一书中的一些片断；卡列也夫一书中的资料名称用的

是简称，恩格斯则写出了它们的全称。——第１４７页。

１４６ １７９３年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部分

地区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托伦以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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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区的部分地区。——第１４７页。

１４７ 制宪会议——１７８９年７月９日至１７９１年９月３０日的法国制宪会议。

——第１４９页。

１４８ 左尔格寄给恩格斯从纽约《旗帜报》上剪下来的一则广告，说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由美国阿普耳顿图书公司经售。——第１５１页。

１４９ 指拉帕波特的文章《论美国工人运动》，载于１８８９年《新时代》杂志第

２期。左尔格认为，这篇文章很不好，《新时代》最好登载爱·马克思－

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合著的《美国工人运动》的摘要。——第１５１页。

１５０ 恩格斯指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的耶拿会战。普鲁士军队的溃败导致普鲁

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暴露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完

全腐败。——第１５３页。

１５１ 指可能派拒绝参加海牙代表会议（见注１４０）。——第１５３页。

１５２ 茹尔·罗凯出资办《平等报》，首先把它看作一种收入来源，他解雇按

排字工会规定的工资额进行工作的印刷所工人，而招收一些没有参加

工会的工人来代替他们。此事激怒了一些编辑部成员（马克思派和布朗

基派），他们通过了一项关于退出编辑部的决定。１８８９年３月３日，报

上发表了编辑部的声明，说明这些编辑已经退出，发生分裂的过错在于

罗凯。——第１５４页。

１５３ 施米特在信中告诉恩格斯说，他要发表自己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

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Ｄｉｅ 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 ａｕｆ Ｇｒｕｎｄ

－ｌａｇｅ ｄｅｓ 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ｔｈｇｅｓｅｔｚｅｓ》）的打算没有成功；该著

作于１８８９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有关情况，见本卷第１８０—

１８１页。——第１５５页。

１５４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代为了发表自己的著作（其中包括《德意志

意识形态》）而遇到的困难。——第１５５页。

１５５ １８８９年《新时代》杂志第１０期发表了施米特的文章《价值规律和利润

率》（《Ｄａｓ Ｗｅｒｔｇｅｓｅｔｚ ｕ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ｒａｔｅ》）。——第１５６页。

１５６ １８４１年９月下半月到１８４２年８月１５日恩格斯在炮兵旅服兵役时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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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第１５６页。

１５７ 指小册子《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７３—５８５页）。这个小册子的初稿是伯

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写成的，用以答复刊载在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

《正义报》上的编辑部短评《德国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

代表大会》。该文经恩格斯校订后，用英文在伦敦出了单行本，同时译

成德文用本报编辑伯恩施坦的名义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１５８页。

１５８ 指发表在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正义报》第２７０期上的文章《德国的“正

式”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第１６１页。

１５９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８卷第２２５—２２７页）。——第１６２页。

１６０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１部《逻辑》，《黑格尔全

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版第６卷第２４９页（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ｎｃｙｋｌｏｐａｄｉｅ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Ｔｈｅｉｌ 

Ｉ．《Ｄｉｅ Ｌｏｇｉｋ》．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 Ⅵ．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Ｓ．２４９）。——第

１６３页。

１６１ ４月１日是俾斯麦的生日。恩格斯暗指４月１日过“愚人节”这种诙谐

的风俗——相互开玩笑和欺骗。——第１６７页。

１６２ 恩格斯暗指在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尖锐的政治斗争时期，拉萨尔派

挑起尖锐的冲突，直到动手打人。——第１６８页。

１６３ 法国政府慑于布朗热将军的声望，借口他搞阴谋威胁国家安全，决定将

他提交法院审判。好象有人把此事秘密地告诉了布朗热，１８８９年４月

１日，他同一些最亲密的支持者逃亡国外。４月８日布朗热被剥夺了议

员不可侵犯权，８月１４日最高法院缺席判决把布朗热和同他一起逃亡

的狄龙和罗什弗尔驱逐出法国。——第１６８页。

１６４ 德国的爬虫报刊基金是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这一

用语成为普通名词，说明卖身投靠的反动报刊。

  机会主义派——见注５７。——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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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 海牙代表会议的决议（见注１４０）发表在小册子《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

代表大会。答〈正义报〉》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

第５８０—５８１页）。——第１７０、２１８页。

１６６ 恩格斯指“工联反对议会委员会对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所采取的行

动的抗议委员会”。议会委员会（见注７０）企图拒绝参加将要召开的国

际工人代表大会，其借口是英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相比工作

日较短而工资较高，因而似乎根本不必保卫自己的利益。新建立的抗议

委员会有全国许多工联的代表参加，它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集会，并就

准备代表大会问题同外国社会主义政党通信。——第１７２、１７５、２０８、

２１８页。

１６７ 指１８８９年４月６日《正义报》发表的海德门的文章《一八八九年巴黎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ｆＰａｒｉｓｏｆ１８８９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第１７２页。

１６８ 根据恩格斯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本卷第１７６页）判

断，这封信是李卜克内西寄给伯恩施坦的。——第１７２页。

１６９ 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１—２２日在若利蒙举行，大会

决定既派代表参加马克思派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又派

代表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第１７４、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９、１９３、

２０８、２１８页。

１７０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登载了

《关于巴黎国际代表大会》 （《Ｚ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Ｋｏｎｇｒｅ  ｉｎ

Ｐａｒｉｓ》）一文。——第１７４页。

１７１ 在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者之一的《人民丛书》中，他的女婿盖泽尔出版了

一本施累津格尔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社会问题》（《Ｄｉｅｓｏｚｉａｌｅ

Ｆｒａｇｅ》）。这本书是单独发行的。施累津格尔在书中企图“批判地修

改”马克思的学说。李卜克内西起初对这本书的出版没有加以公开反

对，这引起了恩格斯的义愤（并见本卷第２１０页）。不过后来李卜克内

西同这本书正式划清了界限（见注２５６）。——第１７９、２１０、２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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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爱·伯恩施坦住在伦敦的时候，曾经定期地出席了费边社的一些会议，

会上就社会主义问题发生过一些争论。

  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１８８４年建

立，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

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

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

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

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

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

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

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和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

的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３７页）。１９００年，费边社

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第１８０、３５０、３８９、４２５、５００页。    

１７３ 讲坛社会主义者 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

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

文为Ｋａｔｈｅｄｅｒ）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

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

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

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

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

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１８１

页。

１７４ 恩格斯把保·拉法格讽喻为“度申老头”。在《度申老头》（《ＬｅＰèｒｅ

Ｄｕｃｈｅｎｅ》）这一象征法国人民的形象化的名称下，在不同时期曾经出版

了一些政治讽刺报纸：在１７９０—１７９４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

１８４８年，即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以及在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时期。虽

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方向，但这些报纸在每个阶段都反映了广

大群众的情绪。在１８７１年，报纸经常使用这样一个副报头：“度申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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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然大怒”（《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Ｃｏｌèｒｅ ｄｕ Ｐèｒｅ Ｄｕｃｈｅｎｅ》）。——第１８２

页。

１７５ 恩格斯在这里暗指盖得派所犯的导致《平等报》和《社会主义者报》停办

的那些错误。恩格斯所说的三个《平等报》就是茹·盖得于１８７７年创办

的社会主义周报，这个报纸到１８８３年为止断断续续地出版了五种专

刊。１８８６年时曾经试图使《平等报》复刊，但是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恩

格斯把１８８９年出版的那一次报纸叫做第三个《平等报》（见注１３４）。

  关于《社会主义者报》，见注２５。——第１８２页。

１７６ 指奥艾尔和席佩耳在德国党的刊物上发表的主张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

的意见。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７日《柏林人民论坛报》（席佩耳是它的编辑之

一）发表了《关于巴黎工人代表大会》（《Ｚｕｍ Ｐａｒｉｓ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ｋｏｎ

ｇｒｅ》）。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１日《柏林人民报》发表了《国际工人代表大

会》（《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ｋｏｎｇｅｒ）。

  恩格斯说的博尼埃对这些文章的答复，是指他的《谈谈关于国际工

人代表大会的问题》（《Ｉｎ Ｓａｃｈｅｎ 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Ａｒｂｅｉｔ

ｅｒｋ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这篇文章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６日《柏林人民报》第

９７号。——第１８２、１９３、２０８、２２１页。

１７７ 在德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效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行使

党执行委员会的职权。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它发表了告德国工人书，号召

他们参加马克思派召开的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并向代表

大会派出自己的代表。——第１８３、３１７页。

１７８ 当局慑于工人运动的声势，停止了对大部分被告人的司法追究，把案件

搁起来。爱北斐特案件于１８８９年１１—１２月进行审理（见注２９５）。——

第１８３页。

１７９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１８８０年８月２０—２３日在维登（瑞士）

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五十六名代表。这是在１８７８年颁布了反社会

党人非常法（见注１０）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

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

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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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

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

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态度，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

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１８７５年

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

达到自己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

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

《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

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

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１８３页。

１８０ 指１８８７年１０月２日至６日在圣加伦（瑞士）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

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七十九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

题：帝国国会党团的工作报告，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和邦议会中

的表现和活动，党对有关政府社会措施的税收和关税问题的态度，党在

过去和当前选举中的政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党对无政府

主义者的态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强调指出，在议会活动中应当把主

要注意力放在批评政府和宣传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俾斯麦的社会措

施同真正关怀劳动者的需求毫无共同之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同社会

主义的宣传不能相容。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在１８８８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

大会的决定。

  大多数代表支持党的领导中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马克思

主义派。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孤立了。——第１８３、２０７

页。

１８１ 指海牙代表会议（见注１４０）。代表会议的某些参加者，其中包括纽文

胡斯，曾经对可能派产生过调和的情绪。——第１８３页。

１８２ 恩格斯收到了里昂工人的来信，因为签名和地址字迹不清，他请拉法格

辨认。——第１８８、２１７页。

１８３ 《社会主义者报》看来被用作在法国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正式机关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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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作为工人党的机关报在科芒特里（法国中部）出版。该报从１８８９年

４月２０日至７月１４日每周出版；刊登过有关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全

部报道。——第１８８页。

１８４ 指丹麦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６年成立）内两派即改良派和集聚在《工人

报》周围的、以特利尔和彼得逊为首的革命派的斗争。“革命派”反对

党内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

斗争。１８８９年革命的少数派被开除出党。他们在被开除以后建立了自

己的组织，但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该组织未发展成为群众性的

无产阶级政党。——第１８９、２６８、３２１、３８７、４６８页。

１８５ 指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见注１０５）。——第１８９页。

１８６ 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是在保·拉法格的积极参加下写成的。恩

格斯把呼吁书译成德文，并协助用英文和德文发表。恩格斯译的呼吁书

德文本发表在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李卜克内西的

译本发表在５月１０日《柏林人民报》上；呼吁书英译本以传单形式发

表，还刊登在５月１８日《工人选民》报、５月２５日《公益》杂志上。

呼吁书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８８—５９０页。

——第１８９、２１２页。

１８７ 《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４日。这封信是法

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寄给该报编辑部的。博尼

埃当时在伦敦积极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该信

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８６—５８７页。——第

１９１页。

１８８ 为了更改过去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公债债约，１８８９年３月发行了俄国新

的国外债券一亿七千五百万金卢布。——第１９２、２２８页。

１８９ 指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３日《星报》第４００号的文章《巴黎国际代表大

会》（《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第１９２页。

１９０ 指工人党巴黎组织（见注２５）。——第１９５页。

１９１ 指１８８９年５月４日和７日的《星报》。５月７日发表的文章是《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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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市政厅同做实际工作的社会主义者的座谈》（《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ｍｅｎ’ｓ ｐａｒｔｙ．—Ａ Ｃ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 ｄｅ Ｖｉｌｌｅ》）。——第１９５页。

１９２ 可能派的许多组织对自己的领导人在１８８９年１月２７日选举时的行为

以及在准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中的行为表示不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因此，４月１６日巴黎第十四选区小组被开除，１８８９年４月底，巴黎第

十三选区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组织退出了可能派的联盟。有关情况，详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９５—５９７页。——第１９７、２０１

页。

１９３ 布朗热逃亡国外（见注１６３），这实际上意味着他退出了法国政治舞台，

在此之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首领之一费里，为了上台，开始积

极地进行政治活动。他当上了一家右派报纸的编辑，重新开始在政治集

会和群众大会上出头露面。——第１９７页。

１９４ 指总统麦克马洪元帅１８７７年在法国恢复君主制的失败尝试。麦克马洪

不仅没有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而且也没有得到相当一部分军官和士

兵群众的支持。１８７７年１０月进行选举，共和派取得了胜利。麦克马洪

不得不同意由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内阁，并于１８７８年１月辞职。——

第１９７页。

１９５ 这封信是写在劳·拉法格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２日给恩格斯的那封信的最后

一页上的。劳·拉法格在那封信中说，目前她还没有得到瓦扬和其他人

的同意把信寄给《星报》，因此她本人对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表示怀疑。恩

格斯５月１４日的信（见本卷第１９８—２００页）是为了答复这封信而写

的。——第１９８页。

１９６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４日《星报》的“人民信箱”栏登了保·拉法格签名的

《邀请书》（《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其中简短地叙述了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呼

吁书。——第１９９页。

１９７ 指保·拉法格在法国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参加下写成并寄给恩格斯的关

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６１３—６１６页）。１８８９年６月，通知书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用法文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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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用英文印出，并且用德文发表在６月１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和６月２日的《柏林人民报》上。此外，还用英文刊载在６月８日的

《公益》上，并作为小册子《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

〈社会民主联盟宣言〉》的附录发表。通知书在最初几次发表的时候还有

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签名；随着赞成通知书的声明纷纷出现，签

名的数目也增加了。——第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４页。

１９８ 鲁尔的德国矿工罢工是十九世纪末德国工人运动最重大事件之一，罢

工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４日在格耳晋基尔恒矿区开始，后来席卷了整个多特

蒙特区。罢工规模最大的时候，参加者达九万人。一部分罢工者是受

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提高工资；包括上下井时

间在内的工作日缩短为八小时；承认工人委员会。在慑于罢工规模的

政府机关的影响下，企业主们答应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于是在５月

中部分地复工了。但是由于矿主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矿工代表会议

于５月２４日作出继续罢工的决定。一方面受到镇压措施的压力，另一

方面由于矿主们作出了新的许诺，罢工才于６月初停止。工人的要求

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罢工使矿工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

得到了提高，使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得到了增强。这次罢工对德国工人

运动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２０２、２２９、２５４、２６８、３４５

页。    

１９９ 指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１—２８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公社的武装镇压。——第

２０２页。

２００ 指布朗热从法国逃亡国外（见注１６３），这实际上意味着他退出了政治

舞台。——第２０２页。

２０１ 指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正义报》第２７９期上发表的短评《无事烦恼》

（《Ｍｕｃｈ ａ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ｎｏｔｈｉｎｇ》）。——第２０６页。

２０２ 指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无产阶级》第２６８期上的短评《七拼八凑的代表

大会》（《Ｕｎ ｃｏｎｇｒèｓ ｐａｎａｃｈé》）。——第２０６页。

２０３ 恩格斯提到的这件事发生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罗什弗尔在企图向法

国漫画家皮洛特耳开枪时被警察逮捕，但很快由布朗热保释。——第

９６５注   释



２０６页。

２０４ 在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正义报》上刊载的《无事烦恼》这篇短评中，海

德门把海牙代表会议（见注１４０）叫做ｃａｕｃｕｓ。在美国，人们把党的领

导人为了准备选举或解决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召开的秘密会议叫做

ｃａｕｃｕｓ。海德门在这篇短评中指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故意不邀

请可能派参加海牙代表会议。——第２０８页。

２０５ １８８９年３月底至４月初，威·李卜克内西在瑞士呆了将近两星期，在

那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分出席了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瑞士支部领导人约·菲·贝克尔纪念碑的

隆重揭幕仪式。——第２０８、２１８页。

２０６ 指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５日《正义报》第２８０期上发表的《社会民主联盟宣言。

关于一八八九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明明白白的真相》（《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ｉｎ ｔｒｕｔｈ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ｉｓ ｉｎ 

１８８９》）。——第２１２页。

２０７ 《社会民主联盟宣言》硬说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一致委托可能派召开

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宣言还说，被称为“法国的所谓马克思派或盖

得派”的代表的法尔雅投票赞成这个决议。伯恩施坦在《一八八九年国

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这本小册子中对这种

谰言作了回击，指出：第一、法尔雅是法国工会的代表，而不是党的代

表；第二、他没有投票赞成这个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１卷第５９４—５９５页）。稍后，在筹备召开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组织

委员会的一份刊物上发表了一个专门的附记，其中引了法尔雅的话，说

他不仅没有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委托可能派召开国际代表大会

这样的决议，而且也根本没有表决过这种决议。——第２１３、２１７页。

２０８ 指征集在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上签名。没有

出席海牙代表会议的、但事先曾宣布同意它的一切决议的丹麦社会民

主党代表，出乎意料地既拒绝派代表出席马克思派召开的代表大会，也

拒绝派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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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丹麦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派，见注１８４。——第２１３页。

２０９ 拉法格请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让丹尼尔逊把拉法格介绍给《北方通

报》杂志的出版者。提出这一请求的原因，是１８８９年《北方通报》第

４期转载了拉法格的一篇文章《机器是进步的因素》，即他的大部头著

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的最后一章，该著作发表在１８８８

年《新时代》第３期上。拉法格打算经常为《北方通报》杂志撰稿。——

第２１５页。

２１０ 工人选举协会——工联组织，１８８７年由工人选举委员会改组而成；它

的宗旨是争取把工人选进议会和地方参议会。——第２１６、２３０、３５０页。

２１１ “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１８５０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

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

以讽刺的含义。——第２１６、２７３页。

２１２ 指小册子《一八八九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

言〉》。小册子的初稿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针对社会民主联盟

的机会主义领导继续进行着支持可能派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阻碍

马克思派筹备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功的运动而写的。该著

作曾由恩格斯校订，并用英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９１—６１２页）。——第２１７页。

２１３ 指选举产生的伦敦郡参议会，主管税收、地方预算等。凡享有议会选举

权的人，以及年满三十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选举。这一地

方行政机构的改革是英国在１８８８年８月实行的。——第２２１、３３７、３９１

页。

２１４ 指社会民主联盟在巴特西城的支部。这个支部加入了工联抗议委员会

（见注１６６）。——第２２１页。

２１５ “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１８６９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

的美国工人组织，在１８７８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

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宗旨是建立合作社和

组织互助，参加过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拒

绝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１８８６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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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

是参加了罢工；渐渐地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

代末就瓦解了。——第２２２、２３３页。

２１６ 恩格斯指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召开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在代表

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宗派

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由于进行分裂活

动而被开除。巴枯宁派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同其他反马克思

主义派别合流，在实际上分裂了第一国际。——第２２２、２４５页。

２１７ 桑维耳耶通告，就是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在桑维

耳耶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

（《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 ａ ｔｏｕｔｅｓ ｌｅｓ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这个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１８７１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通告，用关于政治冷淡主义和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

义教条来对抗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且还对总委员会的活动作了诽谤性

的攻击。在通告中巴枯宁派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

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和谴责总委员会。——第２２２页。

２１８ 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圣加伦代表大会（见注１８０）关于１８８８年召开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第２２３页。

２１９ 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５４年，拉萨尔作为律师办理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

离婚案。１８４８年２月，他被指控教唆偷盗装有这个案件所使用的文件

的首饰箱而被捕。拉萨尔一直被监禁到１８４８年８月，由陪审法庭宣判

无罪。——第２２８页。

２２０ 立宪主义者——自由主义地方自治运动的代表，力图在俄国进行温和

的立宪改革。——第２２８、３７２页。

２２１ 斯捷普尼亚克（谢·米·克拉夫钦斯基）给《正义报》编辑部的信发表

在该报１８８９年６月２２日第２８４期上。——第２３０页。

２２２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美国工会最大的联合组织。组织上形成于

１８８６年１２月。参加劳联的主要是熟练工人。工会按行会原则组成。劳

联在它活动的初期，在团结美国工人的事业中，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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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它的纲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当的

影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劳联渐渐变成了改良主义的保守组织，主

要依靠工人贵族。劳联领袖直接同资本家同盟勾结起来，奉行工人同企

业主进行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政策。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

劳联领导采取极端敌视苏维埃俄国的立场，支持美国干涉俄国。劳联一

直存在到１９５５年加入联合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

——第２３３、４９９页。

２２３ 保·拉法格在１８８９年６月１６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问道：可能派参加

１８８８年１１月伦敦工会代表大会的教师代表拉维，被人借口不是体力

劳动者而不让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是否确实。——第２３３页。

２２４ 法国定于１８８９年９月进行众议院选举。保·拉法格最初被提名为巴

黎第五选区候选人以及阿维尼翁的候选人。并见注２４１。——第２３４

页。   

２２５ 帕涅尔的信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６月２２日《工人选民》第２５期。关于工人

选举协会，见注２１０。——第２３５页。

２２６ 显然，丹尼尔逊通知恩格斯的是关于拉法格的《机器是进步的因素》一

文（发表于１８８９年《北方通报》第４期），以及考茨基的《阿尔都尔·

叔本华》（１８８８年《北方通报》第１２期）和《一七八九年的阶级利益

的对立》（１８８９年《北方通报》第４—６期）两文。——第２３５页。

２２７ 拉法格论述所有制发展的文章没有在《北方通报》上发表。——第２３５

页。

２２８ 丹尼尔逊在１８８９年３月２７日（４月８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洛帕廷

几个月前患了重病，但现在已恢复了健康。——第２３５页。

２２９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于１８８９

年７月１４日，即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

有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位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听取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他们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

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

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要求的方法。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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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必要性和争取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的必要性；主张废除常备军，

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

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通过了基本上是正

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试图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代表大会的无

政府主义者。——第２４１、２４７、２７０、２７４、２８４、２９６、３１８、３８５、４０８、

４６９、５２３页。

２３０ 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８—１９日，召开了国际矿工代表会议。矿工是工人阶级中

一支先进的、最革命的队伍，在罢工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参

加这次会议的有当时在巴黎召开的两个国际代表大会代表中的矿工代

表。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各国和各地区矿工状况的报告，通过了在各国

矿工之间建立和保持经常联系的决定。代表会议为１８９０年矿工工会国

际联合会的建立作了准备。——第２４１页。

２３１ 当时许多德国报纸登载了伦敦《新闻晚邮报》记者同加特曼的谈话，说

什么加特曼说，他化名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瑞士呆了半年，在那里

组织变革党，这个党在作应付大事变的准备。按照恩格斯的要求，左尔

格问了加特曼。加特曼在８月７日的明信片上驳斥了这些谰言，并说明

他没有离开过美国。——第２４４、２４９、２６９页。

２３２ 指机会主义集团即法国的可能派和他们在社会民主联盟（见注１２和

６８）中的支持者掀起的运动，目的在于破坏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见注２２９）。当时，在巴黎召开了另一个由可能派发起的代表大会。参

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人数很少，而且他们大多数的代表资格

完全是假的。把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可能派代

表大会提出联合的条件是要重新审查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

格证。——第２４５、２５８、２６７、２９６、３８５、４６９页。

２３３ １８７６年３月１８日，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林格瑙在遗

嘱中把他的一半财产约七千美元捐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指定的

遗嘱执行人是奥·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威·白拉克、奥·盖布、

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１８７７年８月４日，林格瑙在圣路易斯

逝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就要把他捐赠的遗产交给党。但是，俾斯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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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外交压力，不让林格瑙的遗产交给社会民主党。党以它的遗嘱执行人

及其在美国的主要受托人左尔格出面，为这笔遗产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第２４５页。

２３４ 自由党人合并派是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于１８８６年因

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自由党人合并派主张保留从１８０１年起存在

的英爱合并）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

党，而几年以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第２４７页。

２３５ 所谓托利党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是指主要由工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作家、律师等）的代表组成的保守党左翼。这个集团的代表提出蛊惑

人心的社会改良纲领，企图在选举运动时期（１８８４年改革后；见注

２４５）赢得工人的选票。——第２４７页。

２３６ 指李卜克内西同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一起于１８８６年

９—１２月去美国的那次宣传旅行。——第２５２页。

２３７ 这封信的片断曾经发表在１８８９年８月３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３５

期 题为《“非熟 练工人” 的 罢工》 （《Ｄｅｒ Ｓｔｒｅｉｋ ｄｅｒ

《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ｚｉｒｔｅｎ》）这篇社论中，但未注明出处。——第２５２页。

２３８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发生于１８８９年８月１２日至９月１４日，是十九世纪

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

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

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

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促进了无产阶级团

结的加强（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和工人阶级组织性的进一步

提高：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

工联的总人数即增加一倍多。——第２５３、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０、

２８１、３０６、３２５、３３７、３４８、３９６页。

２３９ １８８８年７月举行的伦敦火柴厂女工的罢工获得了胜利；女工们使工资

得到了某些提高。——第２５３页。

２４０ 指１８８６年２月８日社会民主联盟（见注６８）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

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而组织的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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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游行行列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后来警察逮捕

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

“叛乱性的言论”。但是１８８６年４月７—１０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

被宣告无罪。——第２５４页。

２４１ 指即将在１８８９年９—１０月间举行的众议院普选。选举结果工人党（见

注２５）在议院获得了六个席位。拉法格作为圣阿芒的候选人未被选上。

对选举结果的评价，见本卷第２７６—２７８页。——第２５７页。

２４２ 指以罗什和格朗热为首的布朗基派的一批人，他们公开支持布朗热。

——第２５８、２９０页。

２４３ 例行的工联代表大会 于１８８９年９月初在丹第（苏格兰）召开。代表大

会的筹备和进程反映了工联代表大会旧的保守的领导（见注７０）同联

合了广大的非熟练工人群众的新工联代表之间的斗争。关于在法律上

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是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社会

主义者（新工联的领导人）因当时发生了伦敦码头工人罢工（见注

２３８）而缺席，这影响了代表大会工作的总的结果。争取在法律上规定

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被否决了。曾被指控和大资本家布兰纳有联系的

布罗德赫斯特为首的原来的领导仍然继续掌权。——第２６０、２６７页。

２４４ 俄国皇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是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的女儿，她

的兄弟瓦德马尔同路易－菲力浦的孙女奥尔良王族的公主玛丽亚结

婚。——第２６２页。

２４５ 恩格斯指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８４年在英国实行的议会改革。

  １８６７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

（第一次是在１８３２年实行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这次改革

运动。根据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

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

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１８６７年的改革，英国选

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１８８４年，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

经过这次改革，１８６７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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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

——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

第２６８页。

２４６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这个党，见注１４）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变

动，这些变动发生于１８８９年９月，反映了党内不同派别的斗争。执行

委员会的领导中去掉了罗森堡、欣策、骚特和葛利克，选进了舍维奇、

莱麦尔、易卜生和普腊斯特。这就导致了党的分裂，例如９月底和１０

月１２日在芝加哥分别召开了两个单独的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分裂的表

现。由聚集在《纽约人民报》周围的党员召开的１０月１２日的代表大会，

通过了反映党的先进一翼的观点的新党纲。——第２６９、２７９、３２３、３３９、

３４７页。

２４７ 乔·朱·哈尼的文章《东头的反抗》（《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Ｅｎｄ》）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６日《新堡每周纪事报》（《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Ｗｅｅｋｌ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这篇文章的片断刊登于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８日《工

人选民》第３８期的简讯中，题为《过去的呼声》（《ＡＶｏｉ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ａｓｔ》）。——第２７０页。

２４８ 恩格斯把费边社分子（见注１７２）比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于美国

的社会运动的代表“国家主义者”。爱·贝拉米的空想小说《一百年

后》的出版，直接推动了“国家主义者俱乐部”的成立。第一个这样的

俱乐部１８８８年成立于波士顿，１８９１年，全国就成立了一百六十多个。

这种宣传性的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国家主义

者”提出的任务，是通过生产和分配的国有化来使社会摆脱资本主义的

弊端，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运动对美国的社会主

义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第２７０、３４７页。

２４９ 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法国代表（有二百零六

人）单独开了两次会议。由于这两次会议的结果，成立了由盖得、杰维

尔、德雷尔、卡默斯卡斯、克雷潘、拉法格和勒努瓦组成的法国工人党

（见注２５）全国委员会，来实际领导党的活动。全国委员会的职责是召

开例行的党代表大会。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１—１２日在利尔召开的这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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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见注４００），最后确定了委员会的成员和职能。选入１８９０—１８９１

年这一届全国委员会的有：盖得、德雷尔、卡默斯卡斯、凯内尔、克雷

潘、拉法格、费鲁耳。

  恩格斯提到的关于成立全国委员会的消息，载于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８

日《工人选民》。——第２７１、４５８页。

２５０ 在１８８９年７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德国代表赠给法

国代表一千法郎，以救济圣亚田一个矿井的惨祸的受难者家属。——第

２７２页。

２５１ 指小册子《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１８８９年巴黎版（《Ｃｏｎｇｒè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ｖｒｉ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８９）。——第

２７２页。

２５２ 提到的雅克拉尔在《呼声报》的“社会主义星期一”（《Ｌｕｎｄ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

－ｔｅｓ》）这个每周记事栏中的一篇文章，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９月３０日。——

第２７２页。

２５３ 到七十年代中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组织，即１８６９年建立的以奥

·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

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３００）接近起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拉萨

尔派领导，在普通会员的压力下，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派主义政策并同爱

森纳赫派共同行动。从１８７４年年初起，两党在国会的党团就配合行动。

１８７５年５月２２—２７日，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两党合并。合并的党采用了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这就克服了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

但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在谈判过程中采取了妥协的立场，结果使代

表大会通过的合并的党的纲领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和对拉萨尔派的原则

让步。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

卷第１１—３５页。——第２７２、２７５、４８０、５２３页。

２５４ 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１１月２０日）奥斯特尔利茨（莫拉维亚）会战以拿

破仑第一战胜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而告终。——第２７４页。

２５５ 当时在巴黎的李卜克内西请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要他资助法国工人

党的选举。９月２８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了告德国社会党人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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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发扬国际主义团结精神，帮助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把盖得选入众议院。

——第２７４页。

２５６ 李卜克内西曾就《人民丛书》中发表了施累津格尔的《社会问题》一书

（见注１７１）作了声明，促使他作出这一声明的直接原因是，１８８９年９

月１８日《十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

文章。李卜克内西在９月２７日的声明中写道：《人民丛书》同社会民主

党及其国会党团没有关系，并强调指出，刊印施累津格尔的那本书没有

得到他的同意。李卜克内西的声明发表于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９日的《柏林人

民报》和１０月５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与李卜克内西的声明一起发

表的还有倍倍尔１８８９年９月１９日的声明，倍倍尔驳斥了《十字报》胡

说《人民丛书》同社会民主党党团有关系以及施累津格尔属于社会民主

党等谰言。——第２７５页。

２５７ 在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２日的普选中，布朗热被蒙马特尔选区选入了众议院。

但是，这个当选正如他的最亲密的支持者——罗什弗尔和狄龙的当选

一样，遭到了内务部长孔斯旦的否决，原因是他们都被最高法院判了罪

（缺席），并被判决驱逐出法国（见注１６３）。可能派的若夫兰被确定为

蒙马特尔选区的代表以代替布朗热，他的票数仅次于布朗热。——第

２７５页。

２５８ 指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８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法国的选举。

新议院的组成》（《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ｍｂｅｒ》）。——第２７７页。

２５９ “满意者”——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夜支持基佐政府的法国众议院的反动的

多数派。在议院讨论证明统治集团中存在营私舞弊的许多事实时，这

些议员声明，他们对政府的解释表示“满意”。——第２７８页。

２６０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

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

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产生于１８４８年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

党，从１８４９年到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

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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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 指左尔格同当时持有“国家主义者”（见注２４８）观点的德·莱昂的辩

论。——第２８０页。

２６２ 指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２日《正义报》第３００期上的一篇文章，题为《社会

主义者和法国的选举》（《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第２８１页。

２６３ 见《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第２８３页。

２６４ 马克思从１８３６年１０月下半月到１８４１年４月中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

曾住在柏林。——第２８５页。

２６５ 恩格斯指１８４２—１８４４年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

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

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２８６、４８４页。

２６６ 马克思从１８４５年２月到１８４８年３月初住在布鲁塞尔，此后由于欧洲

革命的开始而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出境。恩格斯从１８４５年４月初到１８４８

年３月下半月断断续续在布鲁塞尔住过。——第２８６页。

２６７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圣麦克斯》对施蒂纳的观点进行了

批判。这一章的《暴动》一节对施蒂纳所鼓吹的“暴动”进行了分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４３７—４５２页）。——第２８７

页。

２６８ 恩格斯答复希尔德布兰德提出的写一部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前那

一时期历史的建议。希尔德布兰德写道，恩格斯恐怕是目前唯一能够写

出这样一部著作的人。——第２８７页。

２６９ 埃利森准备写一部关于弗·阿·朗格的生平事业的书，由于他在朗格

的档案中找到了恩格斯的一些信件，便请恩格斯把朗格写给恩格斯的

一些信件交给他使用，并准许他在书中利用他们来往的书信。

恩格斯在埃利森来信的页边上写了如下一些意见：“信件没有整理，在

春季第三卷的工作完成前我不可能做这件事；信件以后将交给他使用；

全文或部分刊载，但在后一种情况下，请在发表有关部分时注意到前后

联系。艾恩贝克，１８８９年１０月。致奥·阿·埃利森博士。关于朗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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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第２８８页。

２７０ １８４８年３月３日，在科伦发生了一次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支部组织

的群众游行示威。哥特沙克以游行参加者的名义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

请愿书，内容是要求民主的自由和保护工人的权利。游行示威被军队驱

散。示威的领导人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

由于国王大赦，他们三人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１日被释放。科伦３月３日事

件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的三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

第２９２页。

２７１ 李卜克内西问恩格斯是否知道哥特沙克什么时候可能说过如下的话：

“我在这里可以代表二万名无产者，他们对于我们这里是共和制还是君

主制一事，都表现十分冷淡。”——第２９２页。

２７２ 科伦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３日在科伦创

立的。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的

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

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策略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

政治路线。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由于６月２５日出席了科伦工人联合会的

会议而于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被捕后，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

他一直担任到１８４８年９月，此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侨居国外。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在１８４９年２月沙佩尔被

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２月２５日通过的新章程

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任务。１８４９年德国

反革命得胜后，科伦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

人教育协会。——第２９２页。

２７３ 李卜克内西在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６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他已拒绝参加

《人民丛书》的出版工作（见注１７１和２５６），这造成了重大的物质损失。

——第２９３页。

２７４ 指１８８８年分别在波尔多的工会代表大会和特鲁瓦的工人党代表大会

（见注１１４、１０６和１１２）上成立的波尔多全国委员会和特鲁瓦执行委员

会。——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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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 在１８８９年普选前夕，欧·普罗托为了阻挠盖得选入众议院，在马赛组

织了反对盖得的诽谤运动。复选投票结果，机会主义者布日当选。盖得

向法院控告普罗托造谣诽谤，普罗托被判处罚款，根据法院的判决，马

赛和巴黎的报纸登载了他被判罪的报道。——第２９７页。

２７６ 拉法格在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４日的信中向恩格斯报告了关于在众议院和市

镇参议会中建立社会主义党团的计划。拉法格写道，这个计划一旦实

现，议会党团应当发表一个宣言，着重指出其独立的和社会主义的性

质，并提出社会主义者议员的最近任务是，争取议院把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作法令通过。——第２９７页。

２７７ 法国工会活动家布累在１８８９年１月的巴黎补选中是社会主义者提出

的候选人（见注１２４），后来在上马尔纳省的市镇选举中他说自己是布

朗热派拥护者的候选人，因此，于１８８９年秋被撤掉了巴黎工团联合会

书记的职务。《不妥协派报》于１０月２９日刊登了一篇为布累辩护的文

章，又于１１月２日、３日和５日发表了他所写的关于布尔日缝纫工罢

工的一组文章。——第３０１页。

２７８ 恩格斯收到了拉法格寄来的一篇德·巴普的文章，它发表在比利时的

刊物上，里面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去世的消息。——第３０２页。

２７９ 劳拉·拉法格在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告诉他法国资产

阶级报纸对当选的社会主义者议员之一矿工提夫里埃穿了工作服出现

在众议院的反应。——第３０３页。

２８０ 银镇罢工（银镇是东头的一个地方）——１８８９年９—１２月，制造水底

电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约有三千人。他们要求提高计

时工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爱琳

娜·马克思－艾威林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

创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

的工人没有给予支持，银镇工人遭到失败。——第３０６、３１８、３２５、３３８、

３９１页。

２８１ 巴黎在普法战争期间曾被普鲁士军队所包围。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９日开始

实行封锁，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８日签订了关于巴黎投降的协定。——第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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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２８２ 指１８８９年９—１０月间为改选众议院而开展的选举运动。盖得作为马赛

的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参加了这次竞选，但是没有当选（并见注２４１）。

——第３１０页。

２８３ 马尔提涅蒂请恩格斯通过拉法格，把他介绍给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提到的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第３１０页。

２８４ 热月９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２８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

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

  关于１７９２年８月１０日的事件，见注１４２。——第３１１页。

２８５ 公安委员会是雅各宾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

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第３１１页。

２８６ 恩格斯指反对革命的法国和反对拿破仑第一的第一次同盟（１７９２、

１７９３—１７９７年）。参加这个同盟的有奥地利、普鲁士、英国、荷兰和西

班牙。——第３１１页。

２８７ １７９５年巴塞尔和约是退出了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４月５日单

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第３１２页。

２８８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最高政权机关，它

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１７９４年失败后所通过的１７９５年宪法建立

的。在１７９９年波拿巴政变以前，督政府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反对民

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３１２页。

２８９ 卡·弗·科本的《评利奥的〈革命史〉》（《Ｌｅｏ’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一文载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９、２１和２２日《莱茵报》第１３９、

１４１和１４２号。——第３１３页。

２９０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３章第３节。——第３１４页。

２９１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

联，是１８８９年３月底至４月初在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

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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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

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

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１８８９年伦敦码头

工人的罢工（见注２３８）。——第３１５、３９０、３９３、４００、４０１页。

２９２ 指左尔格寄给恩格斯的拉帕波特在《印第安纳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

——第３１６页。

２９３ 恩格斯是重述左尔格对赫普纳的讽刺说法，左尔格说这些话是因为赫

普纳在芝加哥参加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敌对的两派召开的两个

代表大会（见注２４６）。——第３１６页。

２９４ 左尔格在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的信中，问恩格斯是否保存着１８７２年左

尔格交给马克思的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目录，以及相

应的剪报。马克思在《论坛报》上的文章目录是海尔曼·迈耶尔编的，

是左尔格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会见马克思时交给他的。——第

３１７页。

２９５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爱北斐特审判案 是在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到

１２月３０日审理的。受审的党员有八十多人，其中有国会议员倍倍尔、

哈尔姆、舒马赫和格里伦贝格尔。被告中有警探，如审讯过程中揭发出

来的勒林霍夫。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把这一案件叫作“骇人听闻的案件”，

把它比作１８５２年普鲁士警察局一手制造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案件。

爱北斐特案件的目的是要证明有一个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为首、分

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同盟”存在。指控被告散发《社会民主党人报》

和其他禁止出版的印刷品。出庭的证人近五百个。但是政府没有能把所

有的被告都定罪。其中四十三人，包括倍倍尔，被宣告无罪。——第

３１８、３２６、３４４页。

２９６ 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９卷第１９４页）。——第３１９页。

２９７ “农民党”（“左派党”）是１８７０年建立的丹麦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在

二十世纪，该党代表大地主、中等地主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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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 指１８７５年开始的丹麦的宪法冲突。冲突的实质是政府和议会中自由

主义反对派的斗争，后者力图在宪法上限制国王的权力。政府和议会

多数派之间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财政问题上。丹麦议会以宪法第４９

条关于未经议会决定不得征收任何税款为根据，从１８７７年起经常否

定政府提出的预算。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便实行临时预算等等，广义

地解释宪法第２５条，这一条授权国王必要时得以颁布临时法律。冲突

一直继续到政府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在１８９４年达成协议为止。——第

３２３页。

２９９ “物质力量”派是宪章运动两个派别中一派的通称。和“道义力量”派

相反，“物质力量”派指靠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宪章运动的独立性，防

止宪章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危险。这一派的领导者是奥康瑙

尔、哈尼、琼斯等人。——第３２３页。

３００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１８６３年在拉萨尔的积极参加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德

工人政治组织。从成立时起，联合会就处于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

义观点的影响之下，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竭力使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

路，反对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支持俾斯麦推行的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

政策并企图同俾斯麦达成协议。——第３２３页。

３０１ 伦敦南部煤气公司工人的罢工 发生于１８８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９０年２月。罢

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

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会员等等。结果工人方面失败了，原因是

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会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

于１８９０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

的企业中被取消。——第３２５、３３７、３５０、３９１页。

３０２ 恩格斯随此信把自己的著作《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第一章寄给

了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以便在“劳动解放社”出

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社会民主党人》上发表（参加杂志编

辑部的有：维·伊·查苏利奇、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

里罗得）。该章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杂志１８９０年２月第１册。——第

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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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 拉法格在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工人党（见注２５）

要出版新的日报的计划。根据准备为出版工作提供资金的企业主提出

的条件，除了盖得和奎尔西两人之外，编辑部工作人员不得领取物质报

酬。报纸是比较晚才出版的（见注３０９）。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博尼埃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第３３０页。

３０４ 指恩格斯的侄儿海尔曼、摩里茨和艾米尔办理手续，成为恩格耳斯基尔

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共有者。——第３３５页。

３０５ 施留特尔在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打听一下从伦敦来到

纽约的在海港工人和海员中活动的乔治·里德。施留特尔认为，里德是

按海德门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行事的。——第３３７页。

３０６ 机械工人联合会建立于１８５１年，是典型的英国工联组织。联合会吸收

熟练机械工人并把工人的斗争引向行业经济要求的轨道，极力使他们

脱离政治斗争。——第３３８页。

３０７ 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１８６０年５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

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

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

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从工联代表大会成立时起（１８６８

年），由改良主义领袖领导的伦敦理事会，已不再起全国中心的作用，虽

然它在工联运动中继续占居有影响的地位，向工人阶级传播自由资产

阶级影响。——第３３９、３９１、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１页。

３０８ 指“前进”社会主义俱乐部，是１８８２年１月德国社会主义者侨民拉尔

曼、库恩、维贝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的。从１８８６年起俱乐部出版

《前进报》，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号召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

生活条件进行罢工斗争。——第３４１页。

３０９ 这个便条写在博尼埃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上。博尼埃请恩

格斯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恩格斯就把这封

信转寄给她。这封信是博尼埃和恩格斯谈话的继续，主要是谈法国工人

党准备出版自己的报纸问题（并见注３０３）。只是到了１８９０年９月，这

个计划才得以实现，《社会主义者报》周刊作为工人党中央机关报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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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第３４２页。

３１０ 指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对反社会党人法（见注１０）作若干修改法

案。修改首先涉及到把反社会党人法变成无限期有效的法令，对期刊等

等规定更为严厉的条例。该法案还规定，凡进行“危害社会安宁和秩

序”的活动者，驱逐出境一年。该法案曾于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５日和６日在

国会会议上讨论过，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２、２３和２５日再次讨论，以一百六

十九票对九十八票被否决。——第３４４页。

３１１ 指倍倍尔在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７日《工人报》第３期“在国外。德国”栏内

发表的通讯，注明“１月１４日于柏林”。——第３４４页。

３１２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

１８６６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

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

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

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

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

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

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３４５、３５７页。

３１３ 指进步党人在１８８７年２月帝国国会选举中所采取的立场。复选时，进

步党的拥护者投票选举所谓“卡特尔”（见注６３）的候选人而反对社会

民主党人，从而帮助这个支持俾斯麦政府的联盟获得了胜利。——第

３４５页。

３１４ １８８６年４月，格莱斯顿为了预先获得爱尔兰人的支持，向议会提出了

地方自治（见注３３）法案。该法案的提出引起了自由党的分裂，从中

分裂出一个所谓自由党人合并派（见注２３４）。该法案未被通过。——

第３４５页。

３１５ 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于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０日举行，这次选举给德国社会

民主党带来了巨大的胜利。初选结果，该党获得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三百

二十三票，在国会中取得二十个席位。在复选中（在初选时没有一个候

选人得到绝对多数票的选区进行的复选），社会民主党人又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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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选举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人共获得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

票，在国会中取得了三十五个席位。——第３４５页。

３１６ 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０日，汉堡第一选区的国会议员倍倍尔在当地有数千人

参加的竞选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结束自己的演说时号召与会者在

２月２０日履行自己的义务，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选进国会。——第３４６

页。

３１７ 看来，恩格斯是暗示格莱斯顿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２日在切斯特自由党人会

议上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土耳其政府在克里特岛和阿尔明尼亚的

行动。（见本卷第２４８—２４９页）——第３４６页。

３１８ 水上波兰人（Ｗａｓｓｅｒｐｏｌａｃｋｅｎ）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

以在奥得河上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

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第３４８页。

３１９ 恩格斯暗示英国人和美国的英国移民的历史起源是德国北部盎格鲁人

和撒克逊人部落。——第３４８页。

３２０ 恩格斯指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５日和２月１日《工人选民》上尖锐谴责厄·派

克对尤斯顿勋爵的指控的编辑部短评，和２月１日这一期上汤·曼、乔

·贝特曼等对短评的抗议。——第３４９页。

３２１ 葡萄牙争端——葡萄牙和英国之间的冲突，开始于１８８９年４月，是由

于英国想在东非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引起的。１８９０年１１月和１８９１

年５月，两国之间就解决两国边界纠纷问题先后两次签订了协议。葡萄

牙允许英国人在自己的非洲属地上自由过境和航行。

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５日《工人选民》上登载了《真正的爱国者》（《Ｔｒｕｅｐａｔｒｉ

ｏｔｓａｌｌ》）一文，为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第３５０页。

３２２ 《费边社社会主义论文集》１８８９年伦敦版（《Ｆａｂｉａｎ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９）。——第３５１页。

３２３ 恩格斯指１８９０年２月７日《工人报》第６期“在国外。德国”栏内发

表的倍倍尔的通讯，注明“２月４日于柏林”。

  威廉二世在１８９０年２月４日即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前夕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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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诏令，被作为政府的竞选纲领。

  在第一道给帝国首相的诏令中，皇帝命令他向欧洲许多国家的政

府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制定统一的劳工保护法的问题。１８９０

年３月在柏林真的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德国外，还有英

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关于禁止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劳动的决议，关于缩短未成年工和女工工

作日的决议等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于参加会议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

  在第二道给公共工程大臣和工商业大臣的诏令中，皇帝提出要修

改现行的劳工保护法，说什么修改的目的是要改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

业中的工人的状况。

  这两道诏令的颁布证明俾斯麦主要靠惩罚措施来对付工人运动的

办法遭到了失败，并且说明德国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加强社会蛊惑宣传

和更灵活地运用传统的“鞭子和糖饼”政策来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３５２、３８１页。

３２４ 指民族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在讨论关于对反社会党人法作若干修改法案

时的投票（见注３１０和３１２）。——第３５３页。

３２５ 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

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

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

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

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即地主、资

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

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

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

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５２６—５２７页）和

《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８—９页）两

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３５３、３５７页。

３２６ １８９０年１月３１日普特卡默在斯托耳佩发表竞选演说，谈到废除反社

会党人法（见注１０）的前景时，表示希望效忠于政府的军队和官员们

成为维护国家“秩序”的保障。但是他声明，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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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集团会用“大戒严”代替“小戒严”，使用大炮来代替非常法第２８条。

  “小戒严”——反社会党人法第２８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就

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在联邦议会同意之下）可以在个别的专区和村镇实

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才能举行集会，

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把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驱逐出该

地；禁止或限制拥有、携带、运进和出售武器。——第３５４、３６２、３６５页。

３２７ 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１８８４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成立

的（见注６５和３１２）。它的首领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

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第３５７页。

３２８ 恩格斯指１８９０年３月３日《高卢人报》所载的该报记者就社会主义者

对威廉二世建议召开国际劳工保护法会议（见注３２３）的态度问题同保

·拉法格的谈话。——第３５８页。

３２９ １８８８—１８９０年，在纽约出版的《现代插图月刊》（《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ｌｌｕｓ

ｔｒａｔｅ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杂志上发表了美国记者乔治·谦楠于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在西伯利亚旅行之后写的一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

度》，于是在西伯利亚残酷虐待政治犯的事实就广为周知了。这些文章

还用德文、法文和俄文转载过。１８９０年２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还

公布了关于在亚库茨克屠杀政治流放犯的新的事实。——第３６０、３７１

页。

３３０ 看来指荷兰社会主义报纸《人人权利报》上的一篇文章。——第３６３页。

３３１ 指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给巴卡里尼的信中提出的殖民地空地（ｔｅｒｒａ

 ｌｉｂｅｒａ）利用方案，信的一部分发表于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５日《信使报》，

题为《耕者有其田》（《Ｌａ ｔｅｒｒａ ａ ｃｈｉ ｌａ ｌａｖｏｒａ》）。马尔提涅蒂

把这一号报纸寄给了恩格斯。——第３６７页。

３３２ 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５章。——第３６７页。

３３３ 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前两章发表在《新时代》杂志４

月这一期上，发表时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缓和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

鲁士的统治集团、霍亨索伦王朝的代表等所作的评论。根据恩格斯的要

求，这两章和第三章一起按原稿发表在５月这一期的杂志上，同时编辑

０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部还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新时代》４月那一期在刊载第一章和第

二章的时候由于理解不正确有一些脱离原文、严重影响文章性质的地

方。如果我们按照原样再次发表全文，而不是列出修改的个别地方，想

必我们的读者将会感谢我们。现在将它完整地发表在这一期上。”——

第３６８页。

３３４ 维·伊·查苏利奇在１８９０年３月底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把《俄

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一著作的最后一章即第三章的正文寄去，以

便同第二章一起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２册上发表。第一章已发表

于１８９０年２月《社会民主党人》第１册。——第３７０页。

３３５ 在斯捷普尼亚克（谢·米·克拉夫钦斯基）交给恩格斯的《社会民主党

人》杂志１８９０年２月这一期上，登载了维·查苏利奇的文章《资产阶

级中的革命派》和格·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第一篇）（第二篇登在８月这一期杂志上）。——第３７０页。

３３６ １８８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发生了剧烈的风潮。学生不满的

基本原因是１８８４年的大学章程所规定的检查活动（这个章程完全取消

了１８６３年章程规定的大学自治，而给予教育大臣撤换教授和其他人职

务、规定大学生的助学金、津贴和其他优待、确定教学大纲等等的权

利）。１８８７年１２月初在哈尔科夫、敖德萨、喀山、彼得堡也发生了风

潮，风潮席卷这些城市的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的学生。学潮被军警镇压

了下去。许多参加者被开除学籍并驱逐出境，而最积极的分子则被送入

军事感化营。——第３７１页。

３３７ 由于斯捷普尼亚克（谢·米·克拉夫钦斯基）的努力，１８９０年在英国成立

了“俄国自由之友社”，其任务是唤起西欧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１８９１

—１９００年该社出版了《自由俄国》报（《ＦｒｅｅＲｕｓｓｉａ》）。——第３７２页。

３３８ 在１８９０年３月３—６日的信中，左尔格向恩格斯转达了施留特尔的请

求：把恩格斯保留的民族自由党人帝国国会议员米凯尔在他是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时所写的信件抄寄给他，以便在《纽约人民报》上发表。

——第３７６页。

３３９ 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１日的信中，施米特在答复恩格斯建议他搬到伦敦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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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问恩格斯在出版马克思遗著时是否用得着他。——第３７９页。

３４０ 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关于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

论》，见注１３２。——第３８０页。

３４１ 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凯尼格列茨城（现名赫腊德茨－克腊洛佛），

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发生了奥普战争的决战，结果奥军大败。关于色当会

战，见注６６。——第３８１页。

３４２ 洛里亚对康·施米特《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一书

的评论，发表于１８９０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杂志新辑第２０卷。——

第３８１页。

３４３ 见恩格斯１８８３年４月底给洛里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

卷）。——第３８２页。

３４４ 拿破仑法典——这里指资产阶级法体系，即在拿破仑第一统治下于

１８０４—１８１０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

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８３、４８８页。

３４５ 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０日左右的来信（见《马克

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１９５１年俄文版第３１６—３２０页）的

回信。——第３８６页。

３４６ 恩格斯提到的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５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别克的

文章《答辩》（《Ｅｒｗｉｄｅｒｕｎｇ》）是对３月２２日该报一篇署名Ｚｋｗ．的

通讯《关于俄国运动》（《Ａｕｓ ｄｅｒ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的答复。

１８９０年４月２６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奥西波维奇（看来是

维·伊·查苏利奇的笔名）给编辑部的信和编辑部的前言，题为：《关

于在俄国工人中的宣传工作》（《Ｕｅｂｅｒ ｄｉ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ｕｎｔｅｒ ｄｅｎ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ｎ》）。——第３８６页。

３４７ 维·伊·查苏利奇在信中列举了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间在瑞士出版的很多

俄国报纸：《自由》、《斗争》、《自治》、《自由俄罗斯》。——第３８７页。

３４８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告德国男女工人书》（《Ａｎ 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ｕｎｄ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ｉｎｎ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是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３日哈雷党团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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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在这一呼吁书中，党团号召工人们在五一组织群众大会、会议

等，来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劳工保护法的要求，并征集签名向国会

请愿，要求国会实现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些

会议还应当把建立新的工人组织和巩固现有的组织作为自己的目的。

和“青年派”（见注３５３）的观点相反，在呼吁书中强调利用合法斗争

形式的必要性。鉴于德国的政治形势，党团要工人们避免采取各种可能

导致工人运动遭到镇压的行动。——第３９２页。

３４９ 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 以社会主义同盟（见注６９）地方支部为核

心，于１８８８年８月同无政府主义分子占上风的同盟分裂以后形成为独

立的组织。协会的领导人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加入协

会的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弗·列斯纳。在以后的几年中，

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在伦敦东头积极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它

是组织１８９０年伦敦五月示威的倡议者之一。它的代表参加了组织

１８９０年５月４日海德公园群众集会的中央委员会（见注３５０）。——第

３９３页。

３５０ 指由工联、激进俱乐部（见注４１）、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代表组成的、为

组织伦敦５月４日示威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在以后几个月里，中央委

员会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目的在于组织斗争以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

小时工作日，争取实现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建

立工人政党。委员会成了１８９０年７月建立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

作日同盟和国际工人同盟的基础。——第３９４、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７、

４６８页。

３５１ 提到的倍倍尔的这篇通讯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２５日《工人报》第１７期

“在国外。德国”栏内，注明“４月２２日于柏林”。——第３９５页。

３５２ １８９０年４月９日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复信（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

来）中，同意恩格斯关于威廉二世的心理状态的意见。——第３９７页。

３５３ １８９０年３月底，柏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席佩耳，公布了题

为《五月一日应当发生什么事情？》的呼吁书，号召工人在这一天举行

总罢工。这一呼吁书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场。“青年派”是德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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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内于１８９０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

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

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

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

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

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

坛，蛊惑性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

主义、破坏党的民主。１８９１年１０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

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党的领导在社会民主党党团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３日《告德国男女工人

书》中，对上述呼吁书作了回答（见注３４８）。——第３９８、４４５、４４６、

４５０页。

３５４ 指伯恩施坦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６日《柏林人民报》第１０３号上发表的通讯，

注明“５月４日于伦敦”。——第３９９页。

３５５ 抄自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７日给恩格斯的信。——第４０３

页。

３５６ 指布朗热派在１８９０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４日巴黎市镇选举中遭到严重

失败以后，布朗热担任主席的全国共和委员会解散了。——第４０４页。

３５７ 指左尔格和施留特尔给奥·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的公开

信，抗议他在１８９０年柏林出版的《美国的现代社会主义》（《Ｄｅｒ ｍｏ

ｄｅｒｎｅ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ｄｅｎ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ｅｎＳｔａａｔｅｎｖｏｎＡｍｅｒｉｋａ》．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９０）一书中对马克思所作的评述。公开信发表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３１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第４０６页。

３５８ 鉴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６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

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见注３５３）持有一致

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９３—９９页），其中附了他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给恩

斯特的信的一部分。——第４０９、４９１页。

３５９ 保·恩斯特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３１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在他同海·巴尔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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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予以援助，因为海·巴尔在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８日《现代生活自由论

坛》（《Ｆｒｅｉｅ Ｂüｈｎｅ ｆü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ｓ Ｌｅｂｅｎ》杂志第１７期上发表了

一篇针对恩斯特《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文（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４日

《自由论坛》第１５期）的文章《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

第４０９页。

３６０ 在１８９０年２月２４日的信中，丹尼尔逊向恩格斯祝贺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２月２０日帝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第４１４页。

３６１ 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２日，丹尼尔逊寄给恩格斯《一八八九年莫斯科省统计年

鉴》，介绍他看上面刊载的恩·恩·切尔年柯夫的两篇文章：《根据通讯

员先生报道的莫斯科省农民的贷款》和《关于莫斯科省农民的社会债务

的若干报道（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年的调查）》。——第４１４页。

３６２ 指１７４５—１７４６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的暴动，他们要求把所谓“年

轻的王位僭望者”查理·爱德华立为英帝。暴动同时也反映了苏格兰和

英格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的剥削和被大规模夺去土地的抗议。暴动被

英格兰正规军镇压之后，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山地开始加速瓦解，而更加

紧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第４１４页。

３６３ 见《资本论》第２４章第２节。——第４１５页。

３６４ 在１８９０年６月３日的信中，施留特尔告诉恩格斯，他被任命为《纽约

人民报》出版的年鉴《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的编辑，并请恩格斯答

应在这一年鉴上发表恩格斯１８７７年写的马克思传（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１９卷１１５—１２５页）。施留特尔请恩格斯对传记作补充，讲

讲马克思的晚年。这封信是对施留特尔来信的答复。——第４１５页。

３６５ １８９０年７月１日签订了一个把黑尔郭兰岛由英国交给德国管理的协

定（见注１２８）。——第４１７页。

３６６ 指拉萨尔１８６１年１月向马克思提出在柏林共同出版一份报纸的建议。

但是，拉萨尔提出的条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参加办报。关于马克

思和恩格斯拒绝同拉萨尔一起出版报纸的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３０卷，马克思１８６１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１４日、５月７日给恩格

斯的信。——第４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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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７ 路德维希·库格曼在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３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把载有金斯

敦写的俾斯麦访问记的那两号《每日电讯》寄给他。——第４１９页。

３６８ 看来，李卜克内西曾请恩格斯驳斥《正义报》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１日的短评

《请注意这一点！》（《Ｍａｋｅ ａ ｎｏｔｅ ｏｆ ｔｈｉｓ！》）。这篇短评引用可能

派首领之一保·布鲁斯的话作为根据，硬说李卜克内西以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名义声明过“我们不是革命者”，并硬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全部

希望都寄托在宣传上，而不寄托在革命行动上。在《正义报》的下一期

（６月２８日）上，刊载了斐·吉勒斯给编辑部的一封信，题为《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仍是革命者》（《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ｓ》）。吉勒斯在这封信里声明说，如果李卜克内西说了人家硬

说他说过的那句话，那末他就不可能是以全党的名义讲话，因为党在历

次代表大会上都表示它忠于革命的原则。——第４２０页。

３６９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０

年１０月１２—１８日在哈雷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百一十名代表。代

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给将在爱尔福特

举行的下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并在下次代表大会召开

前三个月公布草案，以便在各地方党组织里和在报刊上讨论。还讨论了

关于党的报刊问题和关于党对罢工和抵制的立场问题。——第４２３、

４３５、４４７、４４９、４７２、４７９、４８２、４９８页。

３７０ 在里子，煤气公司老板要求把工人受雇期限定为四个月，在此期间，剥

夺参加罢工的权利。他们还要求，在八小时一班中完成的工作量，比以

前工作日更长时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企业主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意味着

取消里子煤气工人工会，意味着取消工人争得的八小时工作日，这就引

起了工人的愤怒和反击。１８９０年７月初，事态发展到罢工工人和军队

支持的工贼双方的真正战斗。由于罢工工人坚决抵抗，工贼和军队被迫

退却。企业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要求。

  恩格斯对里子事件的一个英雄梭恩的事迹作了高度的评价，并送

给他一本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在上面题了词：“送给里子战斗的

胜利者——威尔·梭恩，致友好的问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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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 李卜克内西对《正义报》６月２１日和２８日所刊登的材料（见注３６８）的

答复，登载在１８９０年８月２日的《人民新闻报》上。——第４２７页。

３７２ 指筹备每周出版一期《新时代》杂志。这个杂志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起改为

周刊。——第４２９页。

３７３ 恩格斯相当晚才履行了这个诺言。《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一著作于

１８９４年７月完稿，发表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新时代》杂志第１卷第１期

和第２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５２３—５５２页）。

——第４２９页。

３７４ 蓝皮书（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ｓ）是公布出来的英国议会资料和外交部外交文件

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

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使用过蓝皮书，

在写《资本论》时也使用过。——第４３１页。

３７５ 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４日至７月１２日《柏林人民论坛》在总标题《每个人的

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下面连续刊载了纽文胡斯、恩斯特和费舍的文

章、一封署名“工人”的信和这次辩论的结束语。——第４３２页。

３７６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见注３５３。——第４３５页。

３７７ 指倍倍尔针对１８９０年７月２３日《萨克森工人报》第１８号上题为《十

月一日》的文章，在１８９０年７月２９日《柏林人民报》第１７３号上发表

的声明。——第４３６页。

３７８ 指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３００）中建立的秩序。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年

他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第４３６页。

３７９ 指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８日《正义报》第３３７期“杂谈”栏中登载的一篇短评。

——第４３６页。

３８０ 德国社会民主党章程草案于１８９０年８月公布，以供讨论。在党的哈雷

代表大会（见注３６９）上，对于引起党员异议的条文作了修改后批准了

该章程。其中包括修改了受到恩格斯批评的条文——关于规定执行委

员会委员的工资额，关于地方组织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关于社

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职能。——第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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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１ 伯尼克准备做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６日写信给恩格斯，

请恩格斯回答，在社会各阶级的教育、觉悟水平等等方面目前存在差别

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适宜和可能。伯尼克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

燕妮·马克思的家庭。——第４４３页。

３８２ 恩格斯提到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几次会议分别于１８９０年８月１０日在德

勒斯顿、８月１３日在马格德堡、８月２５日在柏林举行。在所有这三次

会议上，倍倍尔和他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政策得到了完全

的支持。——第４４７页。

３８３ 从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０日开始，《费加罗报》登载了一组题为《布朗热主义

内幕》（《Ｌｅｓ Ｃｏｕｌｉｓｓｅｓ ｄｕ ｂｏｕｌａｎｇｉｓｍｅ》）的文章，署名为Ｘ。文

章的作者是过去的布朗热分子、记者梅尔麦。——第４４７页。

３８４ 派遣代表参加了１８８９年两个代表大会（见注２２９和２３２）的比利时工

人党，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负责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派

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含糊的决议，委托瑞士社会主义者成

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其他的任务之外，应在瑞士或比利时

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这就使委员会的行动要以比利时工人党的立场

为转移。——第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４、４７２、４９９页。

３８５ 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１日至６日召开。出席的代表

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

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

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

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

定。——第４４８、４５１、４７２页。

３８６ 国际社会主义者哈雷会议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６—１７日召开，此时德国社

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正在该地举行。参加会议工作的，除德国社会民主党

人外，还有以来宾身分出席代表大会的九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会议

根据恩格斯的建议，通过了关于１８９１年在布鲁塞尔举行有可能派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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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者参加的联合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可能派在承认代表

大会拥有充分的最高权力的条件下被容许参加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者

代表大会。这就意味着过去所有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包括１８８９年可能

派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新的代表大会都不应当具有约束力。——第

４４９、４５５、４６６、４７３、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４、４９９、５２４页。

３８７ 考茨基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想在哈雷党代表大会（见注３６９）之后在

《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来评论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的纲领

（见注２５３）。他打算请恩格斯、倍倍尔和党的其他活动家参加。——第

４５０页。

３８８ 暗示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在莱比锡分两卷出版的布伦坦诺《现代工人公会》

（《Ｄｉ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ｇｉｌｄ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一书。——第４５１页。

３８９ 拉法格在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６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法国社会主义者认

为１８９１年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可能的，因为可

能派在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中已经失去了一切影响，没有理由担心代表

大会不会成功。——第４５３页。

３９０ 指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０日《正义报》社论：《英雄之死》（《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ａ

ｈｅｒｏ》）。——第４５６页。

３９１ 沙尔·卡隆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７日请恩格斯允许他在《政治和文学评论》

（《Ｒｅｖ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译

文（参看注３９２）。——第４５７页。

３９２ 保尔·拉法格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９日提醒恩格斯注意，不要允许沙尔·

卡隆发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因为卡隆是私人企业主，并且早已

脱离工人运动。——第４５８页。

３９３ 约瑟夫·布洛赫在１８９０年９月３日的信中向恩格斯提出如下两个问

题：１．为什么甚至在血缘家庭绝迹之后，在希腊人那里兄弟姐妹之间

的婚姻并没有成为非法的；２．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

性因素呢，还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坚实基础，而其他关

系本身也还是能发生作用的。——第４５９页。

３９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４９—５０页。——第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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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 盖得在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９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恩格斯在给法国工人

党领导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８３—８７页）

中牵涉到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召开下届代表大会

的程序的决议的地方写得不确切。恩格斯认为召开代表大会的事，既委

托了瑞士社会主义者，也委托了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形式上说，在瑞

士或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委托给了应由瑞士社会主义者成立的

执行委员会。但从实质上说，恩格斯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该委员会不

经比利时人同意不能实现自己的职能（见注３８４）。——第４６６页。

３９６ 恩格斯所提到的《十字报》上的那篇文章，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６日转载于恩

格斯经常阅读的《工人报》上。——第４６８页。

３９７ 可能派（见注１２）在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９—１５日举行的夏特罗代表大会上分

裂成了两派（布鲁斯派和阿列曼派）。——第４６９、４７５、４７８、４９９、５２３页。

３９８ 大概指发表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每日纪事报》上的爱·艾威林的文章

《德国社会主义的新时代》（《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艾威

林同伯恩施坦的谈话载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９日《星报》。——第４７０页。

３９９ 指格龙齐希在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０日《纽约人民报》上的一篇文章，题为

《德国社会民主党阵营中的事件》（《ＤｉｅＶｏｒｇａｎｇｅｉｍＬａｇｅｒｄｅｒｄｅｕ－

ｔｓｃｈ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文章表达了“青年派”（见注３５３）的观点。

——第４７２页。

４００ 法国工人党第八次利尔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１—１２日召开。出席

代表大会的约有七十名代表，代表九十七个城市和地方的二百多个党

小组和工会。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工人党全国

委员会（见注２４９），并更加详细地规定了它的职权。《社会主义者报》

被确定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号召于１８９１年５月１日举行和平

示威游行。利尔代表大会不支持在１８８８年波尔多工会代表大会（见注

１１４）上提出的总罢工思想，只表示国际矿工罢工是适宜的。

  加来工会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３—１８日召开。各工会同意利

尔代表大会关于五一示威游行和矿工罢工的决议。——第４７２、４７９、

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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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 可能派拒绝参加１８９０年的五一示威游行，理由是“布朗热的走狗和反

动派的走狗参加这次示威游行”，担心这次示威游行有害于工人阶级

（１８９０年５月３日《无产阶级》）。——第４７３页。

４０２ 左尔格在９月２３日的信中所说的恩格斯不了解的事，左尔格在后来

１０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作了说明。左尔格指的是爱琳娜·马

克思－艾威林没有被允许参加利物浦工联代表大会，此外看来是指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３日《人民新闻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她的不怀好意的文

章。——第４７６页。

４０３ 指贝克顿“煤气照明和煤炭公司”的老板们担心该公司各企业罢工而想

利用军队恐吓工人。驻查塔姆的军队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３日就进入了准备

状态，但后来未接到行动命令。政府准备调军队供企业主支配以反对罢

工工人这件事情，在伦敦各区举行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集会上遭到了强

烈的谴责。——第４７８页。

４０４ 指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正义报》第３５３期上的一篇编辑部文章，题为

《法国的分裂》（《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第４７９、４８０、４９９页。

４０５ 指可能派曾经拒绝参加在特鲁瓦举行的代表大会（见注１０６）。——第

４８０页。

４０６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７日《吉尔·布拉斯》报登载了一篇所谓倍倍尔对该报

记者的谈话。拉法格在弄清了这个报道是捏造的以后，就在１８９０年１０

月２６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了一篇短评《〈吉尔·布拉斯〉的

访问记作者》（《Ｌｅ Ｇｉｌ Ｂｌ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否认了《吉尔·布拉

斯》的伪造文章。——第４８１页。

４０７ 拉法格在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６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几乎所有利尔代表

大会的代表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报复，失去了生计，不得不做些小买卖等

等。但是，根据拉法格的意见，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担任

了市镇参议会等等机关中的选举产生的职务，这就证明了工人党（见注

２５）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第４８１页。

４０８ 恩格斯指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柏林人民报》第２３９号和这一号的附页

上发表的关于哈雷代表大会的报道，题为《党代表大会》（《ＤｅｒＰａｒｔ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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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ｎｇｒｅ》）。——第４８３页。

４０９ 指１６８８年政变。政变的结果，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并确立了以

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君主

立宪制（从１６８９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把这次政变称之为“光

荣革命”。——第４８９页。

４１０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承认神是世界的

无个性的理性的始因，但否认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封建教

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不止一次地从唯理论立场出发，批判

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行为。但是，自

然神论者同时又与宗教妥协，主张为人民群众保留具有合理形式的宗

教。——第４８９页。

４１１ 关于工作日那章，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８章；第２４章标题为《所谓

原始积累》。——第４９０页。

４１２ 大概是指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工人报》第４１期“在国外。德国”栏内

的通讯，注明“１０月７日于柏林”。——第４９２页。

４１３ 指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柏林人民论坛》第３９期发表了恩格斯１８９０年８

月５日给施米特的信的一部分（见本卷第４３２页）。——第４９２页。

４１４ 本信保留下来的只是发表在古·迈尔《恩格斯传》１９３４年海牙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Ｅｉｎｅ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Ｈａａｇ，１９３４）一书中的一些片断。

信的一部分是由迈尔复述出来的。这封信是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逝

世和安葬的直接影响下，为答复路易莎·考茨基的唁电而写的。他在

信中表示希望路·考茨基同意搬往伦敦，住在他家里，安排家务和担

任私人秘书。但是，恩格斯不愿意把这一决定强加于路·考茨基，而建

议她到伦敦住一段时间后就地决定这个问题。——第４９５页。

４１５ 左尔格为《新时代》杂志撰稿是从１８９０年第８期发表题为《北美来

信》（《Ｂｒｉｅｆｅ ａｕｓ Ｎｏｒｄａｍｅｒｉｋａ》）一文开始的。——第４９９页。

４１６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左尔格写信告诉恩格斯，“国家主义者”（见注

２４８）宣布抵制恩格斯，不提恩格斯的著作，甚至宣布这些著作是有害

的。——第５００页。

２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１７ 看来是指左尔格１０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的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１

日《帕特森劳动旗帜》上的文章。——第５００页。

４１８ 恩格斯把１８８２年３月建立并把所有荷兰社会主义者联合成一个统一

政党的尼德兰社会民主联盟，叫做荷兰工人党。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

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的影响在联盟中加强了。政府的迫害

以及联盟领导人、特别是纽文胡斯的宗派主义政策导致了联盟的分裂，

并于１８９４年建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联盟残存的成员于

１９００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第５０３页。

４１９ 匈牙利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７日和８日在布达佩斯举

行，是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出席代表

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一人（布达佩斯八十七人，外地组织三十四人）。

代表大会讨论了匈牙利工人运动情况、工人的政治状况和权利、工人对

社会改革的态度、农业工人的状况、工会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原则

宣言（党纲）；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成立的工人政党被命名为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

  恩格斯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他给《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

两报编辑部寄去了贺信，以答复所受到的邀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０３—１０４页）。——第５０５页。

４２０ 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６月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序言中，详尽地谈

到了１８７２年发生的马克思同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的

论战。这次论战是由布伦坦诺企图败坏马克思的学者声誉而引起的，他

责难马克思在学术上不诚实和捏造所使用的材料（指马克思似乎在《国

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歪曲引用了格莱斯顿１８６３

年４月１６日的预算演说中的话）。布伦坦诺为答复恩格斯而发表了《我

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的小册子，１８９０年柏林版（《Ｍｅｉｎｅ Ｐｏｌｅｍｉｋ

 ｍｉｔ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９０）。事前，他曾在资产阶级杂志《德

国周报》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６日第４５期上以同一题目发表了该小册子的序

言。１２月４日该杂志刊登了一篇短评，摘引了格莱斯顿１８９０年１１月

２２日和２８日给布伦坦诺的信中不完整的两句话，硬说布伦坦诺在同

马克思的争论中是正确的。

３０６注   释



  为了彻底揭露这些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声誉和破坏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信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诽谤性攻击，恩格斯于１８９０年１２

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布伦坦诺 ｃｏｎｔｒａ 马克思问题》

的文章，１８９１年４月又发表了题为《布伦坦诺 ｃｏｎｔｒａ 马克思》的小

册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０７—２１３页；《关于

布伦坦诺 ｃｏｎｔｒａ 马克思问题》一文被恩格斯列入小册子的附录）。

——第５１０、５１５、５１８、５２１页。

４２１ 看来，恩格斯讲的是１８７３年秋因母亲去世而回故乡的事。——第５１１

页。

４２２ 保·拉法格同巴黎市参议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勒夫罗就成立劳动史讲习

班的问题进行了谈判。这一想法的倡议人是瓦扬。——第５１８页。

４２３ １８８４年，劳拉·拉法格准备好了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

二版。出版的准备工作被大大拖延了。１８８７年拉法格恢复了关于出版

问题的谈判。但是当时没有能够出，这一版直到１８９６年才问世。——

第５１８页。

４２４ 李卜克内西打算重新出版１８４４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马克思同卢

格１８４３年的通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０７—４１８

页）。——第５１９页。

４２５ 左尔格请恩格斯允许他在给《新时代》写的通讯中引用恩格斯的信。

——第５２１页。

４２６ 弗兰克尔在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３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盖得领导

的革命的马克思派同可能派（有关他们的情况见注１２）之间的分裂，谈

谈法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第５２２页。

４２７ 看来是指弗兰克尔为恩格斯七十寿辰而写的文章。——第５２５页。

４２８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８—１１日在柏林召开的互助储金会代表大会向恩格斯祝

贺七十寿辰，这封信是对祝贺的复信。——第５２５页。

４２９ 考茨基参加搞《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见注

１３２）。——第５２９页。

４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 名 索 引

Ａ

阿贝尔，雅克·勒奈（Ｈé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ｅｎé１７５７—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

的领袖。——第３１１页。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ＡｂｄｕｌＨａｍｉｄＩＩ

１８４２—１９１８）——土耳其苏丹（１８７６—

１９０９）。——第２４９页。

阿德勒，恩玛（Ａｄｌｅｒ，Ｅｍｍａ）——维克

多·阿德勒的妻子。——第３１３、５１２、

５１４页。

阿德勒，格奥尔格（Ａｄｌｅｒ，Ｇｅｏｒｇ１８６３—

１９０８）——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论家，写有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的著

作。——第９页。

阿德勒，维克多（Ａｄｌｅｒ，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５２—

１９１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

领导人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５年曾与恩格斯

通信；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

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第１４７、

２０７、２４３、２６６—２６７、２６９、３１１—３１３、

３１８、４２９、４４９、４８２、４９６—４９８、５１２—

５１４页。

阿克雪里罗得，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 ， １８５０—

１９２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劳动解

放社”的参加者之一，后为孟什维克，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２１６页。

阿克雪里罗得，娜捷施达·伊萨科夫娜

（ ，

死于１９０６年）——巴维尔·波利索维

奇·阿克雪里罗得的妻子。——第２１６

页。   

阿列曼·让 （Ａｌｌｅｍａｎｅ，Ｊｅａｎ１８４３—

１９３５）——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职业是印刷工人；巴黎公社委员，公

社被镇压后被流放服苦役，１８８０年遇

赦；八十年代为可能派分子；１８９０年领

导同可能派断绝关系的半无政府主义

的工团主义派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

——第４７３、４７８、４９９、５２４页。

阿韦奈耳，若尔日 （Ａｖｅｎｅｌ，Ｇｅｏｒｇｅｓ

１８２８—１８７６）——法国历史学家和民主

派政论家，写有许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史方面的著作。——第１２５、

３１１—３１２页。

埃德，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Ｅｕ

ｄｅｓ，Ｅ
′
ｍｉｌｅ－Ｄéｓｉｒé－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４３

—１８８８）——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

者，国民自卫军的将军和巴黎公社委

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英国；

５０６

本卷中凡与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回法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为布朗基主义

者中央革命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

１２３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国际工人

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

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

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７２），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

表会议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

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

动的活动家。——第５３、２２２页。

埃利森，奥·阿道夫 （Ｅｌｌｉｓｓｅｎ，Ｏ．

Ａｄｏｌｐｈ）—— 艾恩贝克的中学教员。

——第２８８页。

埃切加赖－伊－埃萨吉雷，霍赛（Ｅｃｈｅｇａ

－ｒａｙｙＥｉｚａｇｕｉｒｒｅ，Ｊｏｓé１８３３—１９１６）

——杰出的西班牙剧作家、数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１８６６年起为皇家科学院院

士，１８６８年革命后为贸易和教育大臣。

——第２０５页。

埃斯特卢普，雅科布·布伦农·斯卡文尼

乌斯（Ｅｓｔｒｕｐ，ＪａｃｏｂＢｒｏｎｎｕｍＳｃａｖｅｎｉｕｓ

１８２５—１９１３）——丹麦国家活动家，内

务大臣（１８６５—１８６９），财政大臣和首相

（１８７５—１８９４），保守党人。——第３２２—

３２３页。

爱德——见伯恩施坦，爱德华。

爱德华——见艾威林，爱德华。

爱里斯，乔治·贝洛（Ｅｌｌｉｓ）——伦敦的

美国工业公司的代表。——第２９９—３００

页。

艾萨克斯，亨利·阿伦（Ｉｓａａｃｓ，Ｈｅｎｒｙ

Ａａｒｏｎ）——伦敦市长（１８８９—１８９０）。

——第２６３、３１６页。

艾森加尔滕，奥斯卡尔（Ｅｉｓｅｎｇａｒｔｅｎ，Ｏｓ

ｋａ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排

字工人，侨居伦敦，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是弗

·恩格斯的秘书。——第１３５页。

艾威林，爱德华（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５１—

１８９８）——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

论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

一；１８８４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

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

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

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８９年国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

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２２、３０、３９、

４３、４５、４７、５８、６０、６５—７１、７４—７７、

７９、８２、８３、８７、９３、９５、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７、

１１９、１３４、１３６、１５１、１９２、１９９、２０２、

２０５、２４２、２４５、２５０、２６０、２６５、２７９、

２８８—２８９、３０５、３１６、３２０、３２４—３２５、

３３０、３３９、３４２、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４、

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７—４０８、４２５、

４３５、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６、４７０、

４７９、４９６—４９７、５１２—５１３、５２４页。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Ｅｗｅｒ－

ｂｅｃｋ，ＡｕｇｕｓｔＨｅｒｍａｎ１８１６—１８６０）

——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

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１８５０年脱盟。——第１１１页。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Ｅｉｃｈｈｏｆｆ，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３３—１８９５）——德国社会党

人和政论家，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

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

１８６１—１８６６年流亡伦敦，１８６８年起为

第一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

之一；１８６９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

员。——第４０页。

安都昂，茹尔·多米尼克（Ａｎｔｏｉｎｅ，Ｊｕｌｅｓ

６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１８４５—１９１７）——法国政治

活动家，普法战争参加者，亚尔萨斯—

洛林的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１８８２—

１８８９）；积极拥护把亚尔萨斯—洛林归

还法国；１８８９年放弃议员资格并移居法

国。——第１６８页。

安内克，弗里德里希（Ａｎｎｅｋ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８—１８７２）——普鲁士的炮兵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曾参

加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和站在北军

方面参加美国内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

第２９２页。

安年柯夫，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８７）

——俄国自由派地主，文学家。——第

１１０页。

安塞尔，爱德华（Ａｎｓｅｅｌｅ，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５６—

１９３８）——比利时社会主义者，改良主

义者，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和领袖之

一，比利时合作运动活动家，政论家；

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

主席之一；后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积

极活动家。——第１１６、１２９、１７３、１７４、

１８９、２０９、３０９、４９９页。

奥艾尔，伊格纳茨（Ａｕｅｒ，Ｉｇｎａｚ１８４６—

１９０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

义者；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第

１８２、１９３、２２１、２９８页。

奥勃莱恩，威廉（Ｏ’Ｂｒｉ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５２—

１９２８）——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

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１８８３年起为

议会议员。——第２７、３１页。

奥尔良王族（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２６２、３４６页。

奥凯茨基（Ｏｋｅｃｋｉ）——法国政治活动家，

接近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周刊《自

治》的编辑和出版人。——第２１３、３８６

页。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

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４８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３２３页。

奥斯特罗特，弗里德里希（Ｏｓｔｅｒｏｔ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死于１８８９年）——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的远亲。——第３３５页。

奥斯渥特，欧根（Ｏｓｗａｌｄ，Ｅｕｇｅｎ１８２６—

１９１２）——德国新闻记者，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动

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第５０１页。

奥韦拉克，亚历山大·阿伯尔（Ｈｏｖｅｌａｃ－

ｑｕ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ｂｅｌ１８４３—１８９６）

——法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激进社会主义者，巴黎市参议会

主席，１８８９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

１３８页。

Ｂ

巴贝夫，格拉古（Ｂａｂｅｕｆ，Ｇｒａｃｃｈｕｓ１７６０—

１７９７） （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Ｎｏｅｌ）——法国革命家，杰出

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平

均派”密谋的组织者。——第１４７页。

巴尔，海尔曼（Ｂａｈｒ，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６３—

１９３４）——奥地利资产阶级政论家，批

评家，小说家和剧作家。——第４０９—

４１０、４１２页。

巴尔多夫，约瑟夫（Ｂａｒｄｏｒｆ，Ｊｏｓｅｆ１８４７—

１９２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温和

派”领袖之一，１８７６年起为统一的全奥

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真理报》编

辑。——第１４７页。

巴尔福，阿瑟·詹姆斯（Ｂａｌｆｏｕｒ，Ａｒｔｈｕｒ

７０６人 名 索 引



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８—１９３０）——英国国家活动

家，１８８７—１８９１年为爱尔兰事务大臣，

１８９１—１９１１年领导保守党议会党团，

１８９１—１８９２和１８９５—１９０２年（有间断）

为财政大臣，１９０２—１９０５年为首相。

——第２７、３１页。

巴尔特，恩斯特·艾米尔·保尔（Ｂａｒｔｈ，

ＥｒｎｓｔＥｍｉｌｅＰａｕｌ１８５８—１９２２）——德

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

家；从１８９０年起在莱比锡大学任教。

——第４３１、４３３、４９０页。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Ｂａｌｚａｃ，Ｈｏｎｏｒéｄ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０）——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

作家。——第４１—４２、１２５页。

巴耳曼，伊格纳茨（Ｂａｈｌｍａｎｎ，Ｉｇｎａｔｚ）——

德国社会活动家，参加社会民主党，拥

有大量资金。——第４３８页。

巴克（Ｂａｃｋ）——侨居瑞士的俄国侨民，是

生在波罗的海省份的德国人，八十年代

在日内瓦出版德文杂志。——第３６１

页。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Ｂａｘ，

ＥｒｎｅｓｔＢｅｌｆｏｒｔ１８５４—１９２６）——英国社

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

作者；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

之一；社会民主联盟左翼的积极活动

家；社会主义同盟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３

年起同弗·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

社会党创始人（１９１１）和领袖之一；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７、１９２、２１３、２７９、

３１５—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６、３５０、３６０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

阴 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２２３、

２２６、２８７页。

巴里，马耳特曼（Ｂａｒｒｙ，Ｍａｌｔｍａｎ１８４２—

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第一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和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

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第一国际

停止活动后他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

主义运动，同时为保守党的报纸《旗帜

报》撰稿，在九十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

党人“社会主义派”。——第３５０页。

巴利，艾米尔·约瑟夫（Ｂａｓｌｙ，Ｅ
′
ｍｉｌ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５４—１９２８）——法国社会主

义者和工会活动家，矿工，德卡兹维

耳煤矿工人罢工的积极参加者（１８８６），

多次被选为众议院议员。—— 第２７２

页。   

巴滕贝克，亚历山大（Ｂａｔ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１８５７—１８９３）——黑森亲王的儿

子，１８７９—１８８６年为保加利亚王，称亚

历山大一世，实行亲奥地利的政策。

——第４９页。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Ｂｕｒｎｓ，Ｌｙｄｉａ

（Ｌｉｚｚｙ）１８２７—１８７８）——爱尔兰女工，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

的第二个妻子。——第３０４页。

白恩士，威廉（威利）（Ｂｕｒｎ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ｌｌｉｅ））——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

恩士的侄子。——第８０—８２页。

白恩士，约翰（Ｂｕｒｎｓ，Ｊｏｈｎ１８５８—１９４３）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八十年代为

新工联的首领之一，伦敦码头工人罢工

（１８８９）的领导者；九十年代转到自由派

工联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议

会议员（１８９２年起），曾任自由党政府中

８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１９０５—１９１４）和

贸易大臣（１９１４）。——第１３、２８、３１、

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６、２２１、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９、

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１、３１６、３１８、３３１、３３７—

３３８、３４３、３４９—３５０、３９０、５０２页。

班迪亚，亚诺什（Ｂａｎｇｙａ，Ｊａ′ｎｏｓ１８１７—

１８６８）——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

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

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

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

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

索进行活动（１８５５—１８５８）。——第１４—

１５页。

邦廷，派尔希·威廉（Ｂｕｎｔｉｎｇ，Ｐｅｒｃ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３６—１９１１）—— 英国新闻

记者，１８８２年起为《当代评论》杂志出

版人，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第３６４

页。   

鲍恩，保罗·特·（Ｂｏｗｅｎ，ＰａｕｌＴ．）——

美国工会活动家，华盛顿各工会组织派

去出席巴黎可能派代表大会的代表

（１８８９）。——第２４２页。

鲍利，菲力浦·维克多（Ｐａｕｌｉ，Ｐｈｉｌｉｐｐ

Ｖｉｋｔｏｒ１８３６—１９１６以后）——德国化

学家，肖莱马的朋友；同马克思和恩格

斯关系密切。——第６９、５０１页。

鲍利，伊达（Ｐａｕｌｉ，Ｉｄａ）——菲力浦·维

克多·鲍利的妻子。——第６９、５０１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Ｂａｕｅｒ，Ｅｄｇａｒ１８２０—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１８５９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１８６１年

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

的弟弟。——第２８５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

主义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９４、１２５、２８５页。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德国工人运动

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

制刷工；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

者，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

第一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

志（１８６６—１８７１）和《先驱者报》（１８７７

年起）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第２０６、３６１页。

贝朗热，比埃尔·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大的民主

主义诗人，写了许多政治讽刺诗。——

第３０３、３０５页。

贝林（Ｂａｒｉｎｇ）——英国金融和银行家族。

——第５１８页。

贝特曼，乔治（Ｂａｔｅｍａｎ，Ｇｅｏｒｇｅ）——英

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印刷工人。——

第２１６、２４７、２６８、３４９—３５０页。

贝赞特，安娜（Ｂｅｓａｎｔ，Ａｎｎｉｅ１８４７—

１９３３）——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活

动家，她曾一度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八

十年代是费边社社员和社会民主联盟

盟员，曾参加组织非熟练工人的工联运

动。——第２４、５６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４０—

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第一国

际会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

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

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

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９０６人 名 索 引



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

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

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

——第１８、２２、３０—３１、４８—５１、８３、

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０—１２４、１３２—

１３３、１３９、１４３、１５２、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５—

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２—１８３、

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９、

２１３、２１８、２２３、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８、

２４５、２７１、２７４、２８３、２９５—２９８、３０１、

３２６、３４４—３４７、３５１—３５５、３６４、３７９、

３９５、３９７—４０１、４２９、４３６、４４５、４４７、

４５１、４５５、４６６—４６８、４７４、４８２—４８３、

４９２、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４—５１５页。

倍倍尔，弗丽达（Ｂｅｂｅｌ，Ｆｒｉｅｄａ１８６９—

１９４８）——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女儿。

——第５１、２９８、３９７页。

倍倍尔，尤莉娅（Ｂｅｂｅｌ，Ｊｕｌｉｅ１８４３—

１９１０）——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妻子。

——第５１、２９８、３４７、３９７、４０１页。

比万，乔治·菲力浦斯（Ｂｅｖａｎ，Ｇｅｏｒｇｅ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死于１８８９年）——英国经济学

家和统计学家。——第１０５页。

彼得逊，尼尔斯（尼古拉）·洛兰佐（Ｐｅ

－ｔｅｒｓｅｎ，Ｎｉｅｌｓ（Ｎｉｋｏｌａｉ）Ｌｏｒｅｎｚ１８１４—

１８９４）——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魏特

林分子，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５９年为《人民报》撰稿；参加在巴黎

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丹麦社会民主

党左翼领袖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１８９、２３０、

２６４、２６８页。

俾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

堡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黎大使

（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１８７２和

１８７３—１８９０），北德意志联 邦首相

（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

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１８７８年

他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５、

１０—１４、１７—１９、２３、２７、３２—３３、３５、

３７—３８、４６、４９—５０、５３、５５、５９、６３—６４、

７０、９６、１１５、１３０、１３７、１３９、１５２—１５３、

１６３、１６７—１６８、２２５、２３８、２４４、３１７、３２２、

３４４—３４５、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２、

３７９—３８１、３８３、４２４、４７３、５０９、５２０页。

俾斯麦伯爵，尼古劳斯·亨利希·斐迪南

·赫伯特（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Ｈｅｒｂｅｒｔ１８４９—

１９０４）——１８９８年起为公爵，德国国家

活动家和外交家，外交副大臣，后为外

交大臣（至１８９０年），帝国党的国会议

员（１８８１—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３年起）；奥托·

俾斯麦的长子。——第９６页。

别克，格里哥里（ ， ）——八

十年代中为俄国的和国外的民意党人

小组参加者；从１８８６年起流亡国外，九

十年代初脱离革命活动。——第３８６—

３８８页。

波特尔，乔治（Ｐｏｔ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２—

１８９３）——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

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蜂房报》

的创办人和出版人，在该报一贯实行同

自由资产阶级妥协和调和的政策。——

第３０、３１６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

１８５０—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９５年恩格斯

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

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

一。——第１４、３７、５４、５９、６１—６３、７２、

７４、７８—７９、９５—９６、９７、９９、１０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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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１１４、１１６、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２—

１４３、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６—１６７、

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３—

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１—

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８、２２３、

２３６、２５２—２５５、２６３、２６６、２８３、３０１、

３１７、３２５、３３９、３４４、３５２、３５５、３６４、

３７５、３８０、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９、４０７、４２９、

４３１、４３７、４５２、４５６、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４—

４７５、４８２—４８３、４９１、５２４页。

伯恩施坦，雷吉娜（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Ｒｅｇｉｎａ）

——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妻子。——第

６６、７２、７４，７９、１０１、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７、

２５５、３２５、４０７页。

伯尼克男爵，奥托（Ｂｏｅｎｉｇｋ，ＯｔｔｏＢａ－

ｒｏｎＶｏｎ）——德国社会活动家，曾在布

勒斯劳大学讲授社会主义。—— 第

４４３—４４５页。

博丹，欧仁 （Ｂａｕｄｉｎ，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５３—

１９１８）——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

义者，瓷器工厂工人，第一国际会员，巴

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１８７１—１８８１）；大赦后回到法国，１８８９

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２７２、２７５—

２７６、４２７页。

博林，奥古斯特（Ｂｏｅｌｌｉｎｇ，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１０

左右—１８８９）——恩格斯的亲戚。——

第３３５页。

博林，弗里德里希（Ｂｏｅｌｌｉｎ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６—１８８４）——恩格斯的妹妹海德维

希的丈夫。——第３３５页。

博马舍，比埃尔·奥古斯丹（Ｂｅａｕｍａｒ－

ｃｈａ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１７３２—１７９９）

——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１４５

页。

博尼埃，沙尔（Ｂｏｎｎ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６３

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长

期居住英国，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积

极参加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主

义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第１５７、

１５９、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４、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２、

１８７、１９１、１９９、２０１、２１４、３０１、３０６、

３１０、３３０—３３１、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５、４５７、

４６６页。

博塔，卡洛·朱泽培·古利埃耳莫（Ｂｏｔ－

ｔａ，Ｃａｒｌｏ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１７６６—

１８３７）——意大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第５４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Ｂｅｕ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９）——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伍，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

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

育学教授。——第５９页。

勃鲁姆，罗伯特（Ｂｌｕｍ，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７—

１８４８）——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领导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中的左派；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参加

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

后被杀害。——第１２９页。

布尔，路德维希（Ｂｕｈｌ，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４—约

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第２８５页。

布莱德洛，查理 （Ｂｒａｄｌａｕｇ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３３—１８９１）——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

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国民改革

者》周刊的编辑，曾猛烈攻击马克思和

国际工人协会。——第２４页。

布兰德，休伯特（Ｂｌａｎｄ，Ｈｕｂｅｒｔ１８５６—

１９１４）——英国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

费边社创始人之一，１９１１年前为该社财

务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社会民主联

盟盟员。——第２４页。

布兰克，鲁道夫（Ｂｌａｎｋ，Ｒｕｄｏｌｆ）——恩

格斯的亲戚。——第２５５页。

１１６人 名 索 引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ｒｎｅｓｔ－Ｊｅａｎ－

Ｍａｒｉｅ１８３７—１８９１）——法国将军，政

治冒险家，陆军部长（１８８６—１８８７）；企

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

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

第３８—３９、４３、４５、５１、５５、６３、７０—

７１、９６、１１３—１１５、１２２—１２４、１３０、１３６、

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２、１５３、１６２、１６８—１６９、

１９２、１９７、２０２、２５８、２６２、２７３、２７５、

２７７、２９０、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０、３４６、３８３—

３８５、４０４、４４７、４５６页。

布劳恩，亨利希（Ｂｒａｕ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４—

１９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

义者，新闻记者，《新时代》杂志创办人

之一，《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和

其他许多出版物的编辑，帝国国会议

员。——第１２７、１５６、３２０、４３１页。

布雷特（Ｂｒｅｔｔ）——英国酒商。——第４６４

页。

布累（Ｂｏｕｌé）——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

活动家，布朗基主义者，职业是石匠；

１８８９年１月为社会主义者的众议院议

员候选人，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表大会代表。——第１２８、１９５、１９９、２１３、

３０１页。

布里斯美，德吉烈（Ｂｒｉｓｍéｅ，Ｄéｓｉｒé１８２３—

１８８８）——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

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蒲鲁东主义

者，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１８６５）创始

人之一，１８６９年起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

会（总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布鲁塞

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代表，巴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９）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追随巴枯宁派，后抛弃无

政府主义，为比利时工人党执行委员会

委员。——第５２页。

布龙，卡尔（Ｂｒｕｈｎ，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０３年）

——德国新闻工作者，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１８５０年被开除出同盟；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拥护者；六

十年代为在汉堡出版的拉萨尔派机关

报《北极星》的编辑。——第１４页。

布鲁斯，保尔 （Ｂｒｏｕｓｓ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４—

１９１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

者；１８７９年加入法国工人党，后来是法

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

派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１１４、１６７、

１７１、１７５、１７７、１７９、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７—

２０８、２１８、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６、２３９、２４５、

４７３、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３、４９９、５２２、

５２４页。

布路梅，格·（Ｂｌｕｍｅ，Ｇ．）——德国社

会活动家，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８—１１日在柏

林举行的互助储金会全德代表大会主

席。——第５２５页。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Ｌｕｄｗｉｇ Ｊｏｓｅｐｈ（Ｌｕｊｏ）

１８４４—１９３１）——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俗

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

一。——第１０６、４５１、５１０、５１５、５１８、

５２１页。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Ｂｒｏａｄｈｕｒｓｔ，Ｈｅｎ－

ｒｙ１８４０—１９１１）——英国政治活动家，

工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

瓦工，后为工会官僚；工联代表大会议

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５—１８９０），自由党议

会议员，内政副大臣（１８８６）。——第５２、

２２１—２２２、２４８、２６８、３３９页。

布洛赫，约瑟夫（Ｂｌｏｃｈ，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７１—

１９３６）——柏林大学学生，后为新闻记

者，出版者，《社会主义月刊》编辑。——

２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４５９—４６３页。

布洛克（Ｂｌｏｃｋ）——美国社会主义者，原

系德国人，德国面包师工联书记和他们

的报纸的编辑。——第６５页。

布洛克，尔·（Ｂｌｏｃｋ，Ｒ．）——布洛克的

儿子。——第６５页。

布洛斯，威廉（Ｂｌｏ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４９—

１９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

作者和历史学家，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年为《人

民国家报》编辑之一；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和

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属于社

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为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８年十一月革命

后为维尔腾堡政府领导人。——第３７７、

３９７页。

布瓦埃，安都昂（昂提德）（Ｂｏｙｅｒ，Ａｎ－

ｔｏｉｎｅ（Ａｎｔｉｄｅ）１８５０—１９１８）——法国

社会主义者，陶器匠，多次被选为众议

院议员。——第２７２、２７５、２９７、３８６页。

布瓦万－ 尚波，路易（Ｂｏｉｖｉｎ－Ｃｈａｍ

ｐｅａｕｘ，Ｌｏｕｉｓ１８２３—１８９９）——法国法

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多诺曼底史方

面的著作。——第１４９页。

Ｃ

蔡特金，克拉拉（Ｚｅｔｋｉｎ，Ｃｌａｒａ１８５７—

１９３３）——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

活动家，１８８１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

员，《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德国共

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

表大会上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并领导执委会的国际妇女书记处。——

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Ｚａｂ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０２—１８７５）——德国资产阶级政论

家，柏林《国民报》编辑 （１８４８—

１８７５）。——第２８５页。

察德克（Ｚａｄｅｋ约生于１８２０年）——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的熟人。——

第３２８页。

察德克，伊格纳茨（Ｚａｄｅｋ，Ｉｇｎａｚ１８５６—

１９３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医学博

士。——第３２８、３６４、３９７页。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９）——俄国民

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

家，“劳动解放社”（１８８３）创始人之一；

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２１６、

３７０—３７２、３８６—３８９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 ，

１８２８—１８８９）——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

主义者，学者，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杰

出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之一。——

第３０２、３８９、４１４页。

Ｄ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

人。——第１０６页。

达维特，迈克尔（Ｄａｖｉｔｔ，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８４６—

１９０６）——爱尔兰革命民主主义者，爱

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土地同盟

的组织者（１８７９）和领袖之一，爱尔兰

自治（地方自治）的拥护者；议会议员

（１８９５—１８９９）；曾参加英国的工人运

动。——第３９０页。

戴维斯，约翰 （Ｄａｖｉｅｓ，Ｊｏｈｎ１５６９—

１６２６）——英国国家活动家，法学家和

诗人；写有许多爱尔兰史方面的著作。

——第４１４页。

丹东，若尔日·雅克（Ｄａｎ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

３１６人 名 索 引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第１４６、３１１

页。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 １８４４—

１９１８） （笔名尼古拉—逊 ）

——俄国经济学著作家，八十至九十年

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与马克思和恩

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

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第

７—９、１０３—１０６、２０２、２１５—２１６、２３５—

２３７、２４０—２４１、３１３—３１４、４０３—４０４、

４１３—４１５、５２９—５３０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 （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ｅｒｉ

１２６５—１３２１）——伟大的意大利诗人。

——第２５３、４７０页。

德· 巴 普，塞 扎 尔（ＤｅＰａｅｐｅ，Ｃéｓａｒ

１８４２—１８９０）——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

后为医生，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

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第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

会（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

议（１８７１）的代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

党创建人之一（１８８５）。——第３０２页。

德·莱昂，丹尼尔（ＤｅＬｅｏｎ，Ｄａｎｉｅｌ１８５２

—１９１４）——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主义工人党领袖，职业是律师；“熟练

和非熟练工人社会主义同盟”组织者

（１８９５）；革命的工会组织“世界产业工

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１９０５）；曾同改

良主义进行斗争，接近工团主义，否认

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第２８０页。

德尔，罗 伯 特 （Ｄｅｌ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６５—

１９４０）——英国新闻记者，费边社社员，

《人民新闻报》编辑。——第３９０、４２０、

４２５页。

德拉埃，比埃尔·路易（Ｄｅｌａｈａｙｅ，Ｐｉｅｒｒｅ

－Ｌｏｕｉｓ生于１８２０年）——法国机械工

人，蒲鲁东主义者，１８６４年起为第一国

际会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代

表。——第６５页。

德罗西，卡尔（Ｄｅｒｏｓｓｉ，Ｋａｒｌ死于１９１０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分

子，１８７５年起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

行委员会委员，八十年代侨居瑞士，后

来侨居美国。——第４０６页。

德穆特，海伦（琳蘅，尼姆）（Ｄｅｍｕｔｈ，Ｈｅ－

ｌｅｎｅ（Ｌｅｎｃｈｅｎ，Ｎｉｍ）１８２３—１８９０）——

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马克思

逝世后住在恩格斯家。——第３２、３９、

５０、５８、６０、６２、６４、６７、６９—７０、７２、７４—

７８、９８—１０２、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１、１３３、

１３６—１３７、１４０—１４２、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７、

１９２、２１０—２１１、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９、

２５７、２６２、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４、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２、

２９１、２９３、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６、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８、

３３６、３３９、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４、３７４、３８５—２８６、

４０３—４０４、４１６、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６—４２７、

４４２、４４８、４５６、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５、４７７—４７８、

４８０、４８２、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８、５０４、５０８页。

狄茨，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Ｄｉｅｚ，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４—１８７６）——德

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

之一，第一部罗曼语语法的作者。——

第３页。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Ｄｉｅｔｚ，Ｊｏ

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４３—１９２２）

——德国出版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

４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民主党出版社创办人，１８８１年起为国会

议员。——第１５６、３６４、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４—

３７５、４２８、４７６、５００—５０１、５１４—５１６、

５２０页。

迪耳克，玛丽（Ｄｉｌｋｅ）——已故英国政治

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艾什顿·迪耳克的

夫人，《每周快讯》报的所有人。——第

３４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

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和作家，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

袖，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第２５页。

笛卡儿，勒奈（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ｅｎé１５９６—

１６５０）——法国杰出的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第４３１页。

杜福尔尼·德·维耳耶，路易·比埃尔

（Ｄｕｆｏｕｒｎｙｄｅ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Ｌｏｕｉｓ－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３９—１７９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政治活动家，抨击文作家。

——第１４８页。

杜林，欧根·卡尔（Ｄüｈｒ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

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

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

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

起，是个形而上学者；同时写有自然科

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１８６３—１８７７年为

柏林大学讲师。——第１２５页。

杜梅，让·巴蒂斯特（Ｄｕｍ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生于１８４１年）——法国机械工人，

１８７１年领导克列索公社；判处流放后逃

往瑞士；大赦后回到法国；１８８７年起为

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１８８９年起为众议

院议员，可能派分子。——第２７２、２７５—

２７６、２９０页。

杜瓦尔，路易（Ｄｕｖａｌ，Ｌｏｕｉｓ生于１８４０

年）——法国历史学家。——第１４９页。

杜西——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杜夏特利埃，阿尔芒·勒奈（Ｄｕｃｈａｔｅｌ

ｌｉｅｒ，ＡｒｍａｎｄＲｅｎｅ１７９７—１８８５）——法

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写有布列塔尼

史方面的著作。——第１４９页。

多勃罗扎努－格列阿，康斯坦丁（Ｄｏｂｒｏ

ｇｅａｎｕＧｈｅｒｅ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１８５５—１９２０）

（真名索洛蒙·卡茨ＳｏｌｏｍｏｎＫａｚ）——

罗马尼亚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参加

社会民主运动，后为改良主义者。——

第４页。

多尔莫瓦，让 （Ｄｏｒｍｏｙ，Ｊｅａｎ１８５１—

１８９８）——法国五金工人，社会主义者，

法国工人党党员，法国工会全国联合会

书记（１８８７—１８８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

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１２４页。

多马，奥古斯丹·奥诺莱（Ｄａｕｍａｓ，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Ｈｏｎｏｒé 生于１８２６年）——法国

政治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七十至

八十年代被选入众议院，八十年代末被

选入参议院，１８８９年为巴黎市镇参议会

议员，加入社会主义小组；１８８９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２１３页。

Ｅ

恩格斯，艾米尔（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ｉｌ１８２８—

１８８４）——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

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第３７３页。

恩格斯，艾米尔（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ｉｌ１８５８—

１９０７）——恩格斯的侄子，艾米尔·恩

格斯的儿子，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

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３３５页。

恩格斯，奥古斯特（Ｅｎｇｅｌｓ，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９７—

５１６人 名 索 引



１８７４）——恩格斯的叔父，巴门的工厂

主。——第５１１页。

恩格斯，本杰明（Ｅｎｇｅｌ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７５１—

１８２０）——恩格斯的伯祖父。——第５１１

页。

恩格斯，恩玛（Ｅｎｇｅｌｓ，Ｅｍｍａ生于１８３４

年）——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

的妻子。——第８０、９３、２５６、３３６、４２２

页。

恩格斯，海德维希 （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ｄｗｉｇ

１８３０—１９０４）（夫姓博林Ｂｏｅｌｌｉｎｇ）——

恩格斯的妹妹。——第４２２页。

恩格斯，海尔曼 （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２２—１９０５）——恩格斯的弟弟，巴门

的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

格斯公司的股东。——第７９—８０、９１—

９３、２５５—２５６、３３４—３３６、４２２、４６３—

４６４、５１２页。

恩格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Ｅｎｇｅｌ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

１８５８—１９１０以后）——恩格斯的侄子，

海尔曼的儿子，工厂主，恩格耳斯基尔

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３３５页。

恩格斯，卡斯帕尔（Ｅｎｇｅｌｓ，Ｃａｓｐａｒ１７９２—

１８６３）——恩格斯的伯父，巴门的工厂

主。——第５１１页。

恩格斯，卡斯帕尔（Ｅｎｇｅｌｓ，Ｃａｓｐａｒ１８１６—

１８８９）——恩格斯的堂兄，巴门的工厂

主。——第５１１页。

恩格斯，卡斯帕尔（Ｅｎｇｅｌｓ，Ｃａｓｐａｒ生于

１８４１年）——恩格斯的侄子，卡斯帕尔

的儿子，克雷弗尔德的商人。——第２５５

页。

恩格斯，鲁道夫（Ｅｎｇｅｌｓ，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３１—

１９０３）——恩格斯的弟弟，巴门的工厂

主，恩格尔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

司的股东。——第９２、３３５—３３６、４２２、

５１１页。

恩格斯，鲁道夫·摩里茨（Ｅｎｇｅｌｓ，Ｒｕｄｏｌｆ

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５８—１８９３）——恩格斯的侄

子，鲁道夫的儿子，职员，１８８９年起为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

的股东。——第３３５页。

恩格斯，路易莎·弗里德里卡（Ｅｎｇｅｌｓ，

Ｌｕｉｓｅ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ｋｅ１７６２—１８２２）（父姓诺

特Ｎｏｏｔ）——恩格斯的祖母。——第

５１１页。

恩格斯，玛蒂尔达（Ｅｎｇｅｌｓ，Ｍａｔｈｉｌｄｅ

１８３１—１９０５）——恩格斯的弟弟鲁道

夫，恩格斯的妻子。——第４２２页。

恩格斯，瓦尔特（Ｅｎｇｅｌｓ，Ｗａｌｔｅｒ生于１８６９

年）——恩格斯的侄子，海尔曼的儿子，

职业是医生。——第３３５页。

恩格斯，约翰·卡斯帕尔（Ｅｎｇｅｌｓ，Ｊｏｈａｎｎ

Ｃａｓｐａｒ１７５３—１８２１）——恩格斯的祖

父，巴门的工厂主。——第５１１页。

恩斯特，保尔 （Ｅｒｎｓｔ，Ｐａｕｌ１８６６—

１９３３）——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

家；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

派”领袖之一；１８９１年被开除出社会民

主党；后来归附法西斯主义。——第

４０９—４１２、４９１、５１９页。

Ｆ

法尔雅，加布里埃尔（Ｆａｒｊａｔ，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５７—１９３０）——法国社会主义者，职

业是纺织工，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的创

建人之一；１８８６年是法国工会全国联合

会总书记，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

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第２１３、２１７

页。

法伊埃，欧仁·路易（Ｆａｉｌｌｅｔ，Ｅｕｇèｎｅ－

Ｌｏｕｉｓ生于１８４０年） （笔名杜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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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ｍｏｎｔ）——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

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和卢昂支部出席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

后为法国工人党党员。——第４７８页。

菲尔德（Ｆｉｅｌｄ）——英国社会主义者，社

会民主联盟盟员，新闻记者。——第２３０

页。

菲勒克，路易（Ｖｉｅｒｅｃｋ，Ｌｏｕｉｓ１８５１—

１９２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党的右翼领

袖之一；１８８４—１８８７年是帝国国会议

员；１８９６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

动。——第３５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

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３６６、４９０

页。

费里，茹尔·弗朗斯瓦·卡米尔（Ｆｅｒｒｙ，

Ｊｕｌｅ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Ｃａｍｉｌｌｅ １８３２—１８９３）

——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

政府成员，巴黎市长（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积

极镇压革命运动；内阁总理（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和１８８３—１８８５）；积极奉行殖民主

义政策。——第２２、１２２、１３７、１９７、２５８、

２７７、２８９、３１０页。

费鲁耳，约瑟夫·安都昂·让·弗雷德里克

·厄内斯特（Ｆｅｒｒｏｕｌ，ＪｏｓｅｐｈＡｎｔｏｉｎｅ

ＪｅａｎＦｒéｄéｒｉｃＥｒｎｅｓｔ１８５３—１９２１）——

法国医生、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社会

党人，１８８８年起是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９年

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代

表。——第２７５—２７６、４２７页。

费舍（Ｆｉｓｃｈｅｒ）——理查·费舍的妻子。

——第３２５、３３９页。

费舍，保尔（Ｆｉｓｃｈｅｒ，Ｐａｕｌ）——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柏林人民论坛》报撰稿

人。——第２５２页。

费舍，理查 （Ｆｉｓｃｈ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５５—

１９２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记

者，职业是排字工人，党的执行委员会

书记（１８９０—１８９３），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９３—１９２６）。——第２６３、３２５、３３９、

３５２、４２８、４５６、４６７、４８１、４９９、５１０、

５２４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Ｖｏｌｌｍａｒ，

Ｇｅｏｒｇ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５０—１９２２）——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

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社会民主党

人报》编辑（１８７９—１８８０）；曾多次当选

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

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

文主义者。——第３６４页。

福尔坦，爱德华（Ｆｏｒｔｉｎ，Ｅ
′
ｄｏｕａｒｄ）——

法国社会主义者，政论家，法国工人党

党员。——第５１８页。

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Ｗａｌｔｈｅｒｖｏｎｄｅｒ

Ｖｏｇｅｌｗｅｉｄｅ约１１７０—１２３０）——德国

中世纪抒情诗人。——第３２９、３３２—３３３

页。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Ｆｏ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１７４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１７８２、

１７８３、１８０６）。——第３１１页。

弗兰克尔，列奥（Ｆｒａｎｋｅｌ，Ｌｅｏ１８４４—

１８９６）——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

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

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第１３７、１４７、５０１、５２２—５２５页。

弗雷雅克，拉乌尔（Ｆｒéｊａｃ，Ｒａｏｕｌ生于

１８４９年）——法国科芒特里社会主义

者，法国工人党党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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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２１３

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ＩＩ

（ｄｅｒ《Ｇｒｏｅ》）１７１２—１７８６）——普鲁

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第９６、１５３、

３５７、３５９页。

弗里德里希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ＩＩＩ１８３１—

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１８８８年３—６月）。——第１０、１３、１８、

２３、３６—３８、４８—５０、５３、５５、６４、３５２、

３７７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ＩＩＩ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３５２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ＩＶ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１２７页。

弗洛凯，沙尔·托马（Ｆｌｏｑ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２８—１８９６）——法国国家活

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众议院议员

（１８７６—１８９３），曾多次当选为众议院议

长，内阁总理（１８８８—１８８９）；１８９２年作

为巴拿马舞弊案件的参加者被揭发后

被迫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７０、

１３９页。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Ｆａｕｃｈｅｒ，Ｊｕｌｅｓ

（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２０—１８７８）——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１８５０—１８６１年侨居英国，《晨星报》的撰

稿人，１８６１年回到德国；进步党人。——

第２８６页。

富拉顿，约翰（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０—

１８４９）——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过一些有关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

作，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２３６、

２４１页。

Ｇ

盖 得，茹 尔 （Ｇｕｅｓｄ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４５—

１９２２）（真名巴集耳，马蒂约Ｂａｓｉｌｅ，

Ｍａｔｈｉｅｕ）——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

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

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

者；后为法国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始人之

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

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

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１２０、１４１、１５２、１９６、２１４、２６８、２７０—

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０、２９０、２９７、３０６—

３１０、３１８、３３１、３８６、３９５、４０２、４２７、

４４８、４５５、４５７、４５８、４６６、４７５、４７８页。

盖泽尔，阿利萨（Ｇｅｉｓｅｒ，Ａｌｉｃｅ生于１８５７

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大女儿，

布鲁诺·盖泽尔的妻子。——第３２６

页。

盖泽尔，布鲁诺（Ｇｅｉｓｅｒ，Ｂｒｕｎｏ１８４６—

１８９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

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属于社

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李卜克内西的女

婿。——第２５１—２５２、２９３页。

戈克，阿曼特（Ｇｏｅｇｇ，Ａｍａｎｄ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是巴登临时政府

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一国际

会员；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５０４页。

哥特沙克，安得列阿斯（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Ａｎ

－ｄｒｅａｓ１８１５—１８４９）——德国医生，共

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１８４８年

４—６月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从小资产

阶级宗派主义的立场来反对马克思和

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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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格夫肯，弗里德里希·亨利希（Ｇｅｆｆｃｋｅ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３０—１８９６）——德

国外交家和法学家，写了许多国际法史

方面的著作。——第１３０页。

格莱安——见肯宁安－格莱安。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

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６）和首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第

１３０２４９、３１５、３４５—３４６、３６０、３６４、３７１、

５１０、５１５页。

格朗隆德，劳伦斯（Ｇｒｏｎｌｕｎｄ，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１８４６—１８９９）——美国社会主义者，改

良主义者，政论家，原系丹麦人；１８８８

年起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

会委员。——第２４页。

格朗热，厄内斯特·昂利（Ｇｒａｎｇｅｒ，Ｅｒ－

ｎｅｓｔ－Ｈｅｎｒｉ生于１８４４年）——法国社

会主义者，布朗基分子，新闻记者，巴

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

国；大赦后回到法国，参加布朗热运动，

１８８９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２９０

页。

格雷利希，海尔曼（Ｇｒｅｕｌｉ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４２—１９２５）——德国装订工人；１８６７

年起为第一国际瑞士支部委员之一，

《哨兵报》的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６９—

１８８０）；后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

一，该党右翼领袖，第二国际改良派领

袖之一。——第４７２页。

格里伦贝格尔，卡尔（Ｇｒｉ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４８—１８９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工人，后为政论家，１８８１年起为帝国国

会议员；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

义派。——第３６４页。

格龙齐希，尤利乌斯（Ｇｒｕｎｚｉｇ，Ｊｕｌｉｕｓ生

于１８５５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被逐出柏林；八

十年代侨居美国，《纽约人民报》撰稿

人。——第４７１—４７２页。

格罗弗（Ｇｒｏｖｅｒ）——伦敦房产主。——

第７３页。

格律恩，卡尔（Ｇｒüｎ，Ｋａｒｌ１８１７—１８８７）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

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龚佩尔特，爱德华（Ｇｕｍｐｅｒｔ，Ｅｄｕａｒｄ死

于１８９３年）——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

３０４页。

古耳德，杰伊（Ｇｏｕｌｄ，Ｊａｙ１８３６—１８９２）

——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和金融

家。——第４８６页。

Ｈ

哈第，詹姆斯·凯尔（Ｈａｒｄｉｅ，ＪａｍｅｓＫｅｉｒ

１８５６—１９１５）——英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后为政

论家，苏格兰工党（１８８８年起）和独立

工党（１８９３年起）的创始人和领袖，工

党的积极活动家。——第２０１页。

哈克奈斯，玛格丽特（Ｈａｒｋｎｅｓｓ，Ｍａｒ－

ｇａｒｅｔ）（笔名约翰·劳ＪｏｈｎＬａｗ）——

英国女作家，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联

盟盟员，曾为《正义报》撰稿，描写工

人生活的小说作家。——第４０—４２、

２３２、２３４、３０４—３０５页。

哈尼，玛丽（Ｈａｒｎｅｙ，Ｍａｒｉｅ）——乔治·

朱利安·哈尼的第二个妻子。——第８０

页。

９１６人 名 索 引



哈尼，乔治·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Ｊｕ

ｌｉａｎ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人

运动革命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

一；一系列宪章派报刊的编辑，１８６２年

至１８８８年（有间断地）住在美国；第一

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

好联系。——第８０、１４３、１５０、２７０、３３０

页。

哈赛尔曼，威廉（Ｈａｓｓｅｌｍａｎｎ，Ｗｉｌｈｅｌｍ生

于１８４４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

合会领导人之一，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是《新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７５年起是德

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１８８０年作为无

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党。——第４８０、

５２２—５２３页。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Ｈａｓｅｎｃｌｅｖｅｒ，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３７—１８８９）——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拉萨尔分子，《新社会民主党人

报》编辑，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为全德工人联

合会主席；在１８７５年的合并大会上被

选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

主席之一；１８７６年至１８７８年同李卜克

内西一起编辑《前进报》；帝国国会议员

（１８７４—１８８７）。——第２６页。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Ｈｙｎｄｍａｎ，Ｈｅｎ－

ｒｙＭａｙｅｒ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１）——英国社会

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

人（１８８１）和领袖，该联盟于１８８４年改

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

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后为英国

社会党领袖之一，１９１６年因进行有利于

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

——第３１—３２、５２、１２９、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

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４、１６１、１７１—１７６、１８９—

１９２、１９４、２００、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２—２１３、

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６、２３０、

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４、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７、２７１、

２７９、３０１、３１５、３５０、３９４—３９５、４０１、

４２０、４３６、４５６、４７９—４８０、４９９、５２４页。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１１５、１２１、３０５、４４６页。

汉特，威廉·亚历山大（Ｈｕｎｔｅｒ，Ｗｉｌ－

ｌｉａ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８４４—１８９８）——英国

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１８８５—１８９６），

自由党人，《每周快讯》编辑。——第３４

页。

豪威耳，乔治（Ｈ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３—

１９１０）——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第一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９），工联不

列颠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５），议会议员（１８８５—１８９５）。——

第３０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１２—１８７０）——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

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１８４７年侨居国

外，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

——第８页。

赫耳多尔夫，奥托·亨利希·冯（Ｈｅｌｌ－

ｄｏｒｆｆ，Ｏｔｔ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ｎ１８３３—１９０８）

——德国政治活动家，大地主，帝国国

会 议 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４、１８７７—１８８１、

１８８４—１８９３），属于保守党。——第３６１

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

家报》编辑之一，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第３１６页。

赫斯，莫泽斯（Ｈｅ，Ｍｏｓｅ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５）

０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

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

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

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一国际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的参加者。——第１０９—１１１、２９２

页。

赫希柏格，卡尔（Ｈｏｃｈｂｅｒｇ，Ｋａｒｌ１８５３—

１８８５）（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Ｌｕｄ

ｗｉｇＲｉｃｈｔｅｒ）——德国社会改良主义

者，富商的儿子；１８７６年加入社会民主

党，创办和资助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

的报刊。——第４３８页。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Ｈｕｘ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英国自然科学

家，达尔文的追随者；在哲学方面是不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３６０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 Ｈｏｒａｔｉｕｓ Ｆｌａｃｃｕｓ公元前

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５２

页。

黑尔斯，约翰（Ｈａｌｅｓ，Ｊｏｈｎ生于１８３９

年）——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职业是

织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

１８７２）和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主席，后为书记，领导该委

员会里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

者；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

议把他开除出国际。——第１２９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第１６３、２５７、２８６、４８９、４９１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

具有明显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４８９

页。

霍赫，古斯达夫（Ｈｏ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６２—

１９４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记

者，帝国国会议员（１８９８—１９０３、１９０７—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１９２８）。——第１２７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世家（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

朝 （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 德 意 志 皇 朝

（１８７１１９１８）。——第２３、３５２页。

霍索恩，纳撒尼尔（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Ｎａｔｈａ－

ｎｉｅｌ１８０４—１８６４）——美国著名作家。

——第５８页。

Ｊ

基谢廖夫，巴维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将军，１８２９—１８３４年为莫尔达维

亚和瓦拉几亚的俄国行政当局的首脑，

１８３５年起一直为有关农民问题的各个

秘密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３７年起任国家产

业大臣；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第

５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Ｇｕｉ

ｚｏ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

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２７８页。

吉勒斯，斐迪南（Ｇｉｌｌｅ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约生

于１８５６年）——德国新闻记者，社会民

主党人，１８８６年迁往伦敦，为《伦敦工

人报》撰稿，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

１２６人 名 索 引



主义教育协会；九十年代被揭露是一个

警探。——第１３、４２０、４２８页。

吉约姆－沙克，盖尔特鲁黛（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Ｓｃｈａｃｋ，Ｇｅｒｔｒｕｄ１８４５—１９０３）——沙克

伯爵夫人的女儿，德国社会主义者，德

国女工运动活动家。——第２８、３０４、３６４

页。

济贝耳，亨利希·冯（Ｓｙｂｅ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ｖｏｎ

１８１７—１８９５）——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６７年起是民族自由

党人；主张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

一德国的思想家之一；普鲁士国家档案

馆馆长。——第１４７、５２０页。

加特曼，列甫·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５０—１９０８）——俄国

革命家，民粹派，１８７９年参加“民意

党”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恐怖活

动，事后流亡法国，后迁英国，１８８１年

又迁美国。——第２４４、２４９、２６９页。

焦耳，詹姆斯·普雷斯科特（Ｊｏｕｌｅ，Ｊａｍｅｓ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８１８—１８８９）——著名的英国

物理学家，曾研究电磁学和热，确定了

机械的热当量。——第１０６页。

杰金斯（Ｊａｋｉｎｓ）——伦敦房产主。——

第４６５页。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Ｄｅｖｉｌｌｅ，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８５４—１９４０）——法国社会党人，法国

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

《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

济学和历史著作；二十世纪初脱离了工

人运动。——第１２０、１４１、１５２、１９６、２９７、

３３１、４４８、４５５、４５８页。

杰文斯，威廉·斯坦利（Ｊｅｖｏｎ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ｌｅｙ１８３５—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

数学派代表人物。——第８、１０４、３５０

页。

君士坦丁（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２７４左右—３３７）

——罗马皇帝（３０６—３３７）。——第５４

页。

Ｋ

卡尔多尔夫，威廉（Ｋａｒｄｏｒ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８—１９０７）——德国政治活动家，国

会议员（１８６８—１９０７）；“自由保守”党

（“帝国党”）创建人之一，保护关税派，

支持俾斯麦的政策。——第３６１页。

卡拉乔利，路易·安都昂（Ｃａｒａｃｃｉｏｌｉ，

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２１—１８０３）——法国

作家和政论家。——第１４８页。

卡莱尔，托马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

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表接近

四十年代的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

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

级，追随托利党；１８４８年后成为工人运

动的露骨的敌人。——第１４０页。

卡里亚，列奥波特（Ｃａｒｉａ，Ｌéｏｐｏｌｄ）——

法国冒险分子，参加巴黎公社，曾参预

抢劫；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１８７１年伦

敦法国人支部委员，诽谤公社参加者。

——第４８３页。

卡列也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１８５０—１９３１）

——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论家。——第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０

页。

卡隆，沙尔（Ｃａｒ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法国

出版商。——第４５５、４５７—４５８页。

卡诺，玛丽·弗朗斯瓦·萨迪（Ｃａｒｎｏｔ，

Ｍａｒｉ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Ｓａｄｉ１８３７—１８９４）——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屡任部长；共和国总统（１８８７—

１８９４）。——第７１页。

２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卡斯普罗维奇，埃·耳·（Ｋａｓｐｒｏｗｉｃｚ，Ｅ．

Ｌ．）——《资本论》第一卷波兰文版出

版人。——第５００页。

卡斯特拉尔－伊－里波耳，埃米利奥（Ｃａｓ

－ｔｅｌａｒｙＲｉｐｏｌｌ，Ｅｍｉｌｉｏ１８３２——

１８９９）——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历史学

家和作家，右翼共和党人领袖，１８７３年

９月—１８７４年１月是政府首脑。——第

３６０—３６１页。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

（Ｋｅｌｌｅｙ － 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 Ｆｌｏ

ｒｅｎｃｅ１８５９—１９３２）——美国社会主义

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

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

英文；拉扎尔·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

——第２２—２６、４６—４８、５６—５７、６１—

６２、６８、８９—９０、９７、１２９—１３２、１５１、

２１７、２４４—２４５页。

凯斯勒尔，伊万·奥古斯托维奇（

， １８４３—１８９６）——

俄国经济学家。——第７页。

坎伯尔，艾琳（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Ｅｌｌｅｎ）——美

国人，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夫人的女友。——第２５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

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以自

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第２２８、

４８９页。

康拉德，约翰奈斯（Ｃｏｎｒａｄ，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８３９—１９１５）——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出版人。

——第１２７、３８１页。

考茨基（Ｋａｕｔｓｋｙ生于１８５６年）——卡

尔·考茨基的妹妹。——第１００—１０１

页。   

考茨基，弗里茨（Ｋａｕｔｓｋｙ，Ｆｒｉｔｚ生于１８５７

年）——中尉，卡尔·考茨基的弟弟。

——第１８１页。

考茨基，汉斯（Ｋａｕｔｓｋｙ，Ｈａｎｓ生于１８６４

年）——卡尔·考茨基的弟弟。——第

９９、１０１、１１１页。

考茨基·卡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１８５４—

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

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

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

３—４、９、２９、３９、５１、６６、９７—９９、１０５—

１０９、１１１、１３４—１３７、１４１、１４４—１５１、

１５６、１８０—１８１、２０７—２１１、２３５—２３６、

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５、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１、３０３—

３０４、３１６—３１７、３４４、３５１—３５２、３６１、

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０、４２８—４３０、

４３７、４５０—４５３、４７６、４９５、４９８—５００、

５１５—５１６、５２９—５３０页。

考茨基，路易莎（Ｋａｕｔｓｋｙ，Ｌｏｕｉｓｅ１８６０—

１９５０）（父姓施特腊塞尔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０年起担任恩格

斯的秘书；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

子。——第３９、６２、６６、９７—９９、１０６—

１０８、１１１、１３４—１３７、１４１、１４７、１８１、

２１０、２６５—２６６、３１３、３６３、４８２、４９５—

４９８、５０２、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１、

５２５页。

考茨基，路易莎（Ｋａｕｔｓｋｙ，Ｌｕｉｓｅ１８６４—

１９４４）——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

考茨基的第二个妻子。——第４９８页。

考茨基，敏娜（Ｋａｕｔｓｋｙ，Ｍｉｎｎａ１８３７—

１９１２）——德国女作家，写有许多社会

题材的小说；卡尔·考茨基的母亲。

——第６６、１００—１０１页。

考茨基，约翰（Ｋａｕｔｓｋｙ，Ｊｏｈａｎｎ死于１８９６

年）——舞台布景画家，卡尔·考茨基

的父亲。——第６６页。

柯恩，古斯达夫（Ｃｏｈｎ，Ｇｕｓｔａｖ１８４０—

３２６人 名 索 引



１９１９）——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１８７５年起在苏黎世当教授，后在哥丁根

当教授。——第９５页。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９１６）——俄国社会学家、历

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资产阶级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写有许多原始公社

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４４７—４４８

页。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Ｋｏｐｐｅｎ，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８—１８６３）——德国激进派

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后为佛教史专家。——第２８５—２８６、３１２

页。

科勒塔，彼得罗（Ｃｏｌｌｅｔｔａ，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５—

１８３１）——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

家。——第５４页。

科尼利乌斯，威廉（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

——德国激进派政论家，马克思的朋友

之一；五十年代流亡伦敦，从事企业活

动。——第２８５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

ｊｏ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

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

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第

１５页。

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８５１—１８９５）（笔名斯捷普尼亚克

）——俄国作家和政论家，七

十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１８７８

年在彼得堡对宪兵长官进行了一次恐

怖行动，事后流亡国外；１８８４年起住在

英国。——第２３０、３２９、３７０、３７２、３９９

页。

克拉夫钦斯卡娅，范尼·马尔柯夫娜

（ ， １８５３左

右—１９４５）——七十年代民粹主义运动

的参加者，谢·米·克拉夫钦斯基的妻

子。——第３２９页。

克莱因，尤利乌斯·列奥波特（Ｋｌｅｉｎ，

Ｊｕｌｉｕｓ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

剧作家和戏剧批评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第２８５页。

克 劳 胥 斯， 鲁 道 夫 （Ｃｌａｕｓｉｕｓ，

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２２—１８８８）——杰出的德国理

论物理学家，以其热力学原理和气体运

动说方面的著作而闻名；曾提出热力学

的第二个定律（１８５０），但是对这个定律

做了错误的解释，接近于唯心主义的

“宇宙热寂”假说，曾把熵的概念带到物

理学中去（１８６５）。——第１０６页。

克雷兹（Ｋｒｏｉｓｏｓ）——吕底亚王（公元前

５６０—５４６）。——第２７、２２９页。

克累芒，让·巴蒂斯特（Ｃｌéｍｅｎ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８３６—１９０３）——法国社会主

义者和诗人，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

后流亡英国，后去比利时；大赦后回到

法国，可能派分子，分裂后为阿列曼分

子。——第４７８页。

克里默，威廉·朗达耳（Ｃｒｅｍｅｒ，Ｗｉｌ－

ｌｉａｍＲａｎｄａｌｌ１８３８—１９０８）——英国工

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

活动家，改良主义者；木工和细木工联

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１８６０）；１８６４年９

月２８日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１８６４—

１８６６）；反对革命策略；后为自由党议会

议员。——第３０、３１６页。

克里斯坦森（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１８８９年

为《芝加哥工人报》编辑。——第１２６

４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页。   

克里斯坦森，普·（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Ｐ．）——

丹麦社会民主党人。——第１８９页。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Ｃｌｅｍｅｎ－

ｃｅａｕ，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４１—１９２９）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

家，八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内阁总

理（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和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奉行

帝国主义政策。——第６３、２５８页。

克罗茨，阿那卡雪斯（Ｃｌｏｏｔｓ，Ａｎａｃｈａｒ

ｓｉｓ１７５５—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曾同雅各宾派左

翼接近。——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克罗 耳，科 尔 奈 利 斯 （Ｃｒｏｌｌ，Ｃｏｒ

ｎｅｌｉｕｓ１８５７—１８９５）——荷兰社会民主

党人，政论家。——第３６３页。

克 罗 弗 德， 艾 米 莉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Ｅｍｉｌｙ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国女记者，巴

黎好几家英国报纸的通讯员。——第

３４、２７７、３０３页。

克吕泽烈，古斯达夫·保尔（Ｃｌｕｓｅｒｅｔ，

Ｇｕｓｔａｖｅ－Ｐａｕｌ１８２３—１９００）——法国

政治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追随巴枯

宁派，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１８７０）的

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国外；大赦后回到法国，１８８８年起

是众议院议员，属于社会主义者；１８８９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页。

克纳普，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Ｋｎａｐｐ，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４２—１９２６）——德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

２８３、４３０页。

肯宁安 格莱安，罗伯特·邦廷（Ｃｕｎｎｉｎｇ

ｈａｍｅ－Ｇｒａｈａｍ，ＲｏｂｅｒｔＢｏｎｔｉｎｅ１８５２—

１９３６）——英国作家，贵族出身，八十

至九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议会议员，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后为苏格兰民族运

动活动家。——第１３、２８—２９、３１、１２１、

２１４—２１５、２４７、３５０、５０２页。

库尔曼，格奥尔格（Ｋｕｈｌｍａｎｎ，Ｇｅｏｒｇ）

——奥地利政府的密探；骗子手，自命

是“预言家”；四十年代利用宗教词句在

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中间宣

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第

１１０页。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Ｆｒａｎ－

ｚｉｓｋａ）——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女儿。

——第１２４页。

库格曼，盖尔特鲁黛（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Ｇｅｒ－

ｔｒｕｄ）——路德维希·库格曼的妻子。

——第１２４页。

库格曼，路德维希（Ｋｕｇｅｌｍａｎｎ，Ｌｕｄ－

ｗｉｇ１８３０—１９０２）——德国医生，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

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１２４—１２５、３２７、４１９页。

库龙博（Ｃｏｕｌｏｍｂｅａｕ）——法国社会主义

者，工人党党员。——第４５８页。

库奈尔特，弗里茨（Ｋｕｎｅｒｔ，Ｆｒｉｔｚ１８５０—

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八十至

九十年代是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

编辑，国会议员（１８９０—１８９３、１８９６—

１９０６、１９０９—１９２４）；１９１７年起为德国独

立社会党党员。——第３６５页。

库诺，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Ｃｕｎｏ，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４６—１９３４）——德

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

会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和恩格斯经常

通信，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

斗争；第一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国

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会后侨

居美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来

５２６人 名 索 引



参加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第７６—７７、８４页。

Ｌ

拉比斯基埃尔，让（Ｌａｂｕｓｑｕｉèｒｅ，Ｊｅａｎ生

于１８５２年）——法国新闻记者，第一国

际会员，八十至九十年代为社会主义运

动参加者。——第１９７页。

拉伯克，约翰（Ｌｕｂｂｏｃｋ，Ｊｏｈｎ）——伦敦

主教。——第２６３页。

拉 布 里 埃 尔，若 尔 日 （Ｌａｂｒｕｙèｒ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法国新闻记者，《人民呼

声报》撰稿人；八十年代末为布朗热分

子。——第５１７页。

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Ｌａｂｒｉｏｌａ，Ａｎ－

ｔｏｎｉｏ１８４３—１９０４）——意大利哲学家

和政论家，意大利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

宣传者之一。——第３１０、３６６—３６８、４０５

页。

拉尔（Ｌａｈｒ）——英国面包师，约翰娜·

拉尔的丈夫。——第２１１页。

拉尔，约翰娜（Ｌａｈｒ，Ｊｏｈａｎｎａ）——英国

社会主义者，原系德国人，社会主义同

盟盟员。——第２１１页。

拉法格（Ｌａｆａｒｇｕｅ生于１８０３年）——保尔

·拉法格的母亲。——第２５７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

传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工

人党的创建人之一（１８７９）；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１７—１９、２２、

３３、３７—３９、４３—４４、５８—５９、６３—６５、

６８、７８、１００、１１２—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

１２８、１３２—１３３、１４０—１４３、１５２—１５５、

１５７—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７、１８２—１９１、１９５—

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７、２２５—

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７—２４０、

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８、２７０—

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７、２７９、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７、

３００—３０６、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３、３３０—３３１、

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５、３８３、３９９、４０１—

４０４、４１３、４２１、４２７、４３７、４４６—４５０、

４５３—１５９、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４—４７５、４８０—

４８２、４９３—４９４、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９—５３０页。

拉法格，劳拉（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Ｌａｕｒａ１８４５—

１９１１）——卡尔·马克思的二女儿，法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１８６８年起为保尔·

拉法格的妻子。——第１７、１９、２２、３１—

３４、３９、４３—４６、５７—６０、６２—６４、６７—

７８、１００—１０２、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９—

１２１、１３３、１３８—１４３、１５５、１６０、１７７、

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２、１９７—２００、２１４、２２４—

２２７、２３１—２３５、２３９、２５７—２６５、２７４、

２７６—２８２、２８８—２９１、３０２—３０６、３２９—

３３４、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５、

３８２—３８６、４０１—４０４、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９—

４２１、４２６—４２７、４４６、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６、

４６７—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９—４８２、４９４、

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６—５１９页。

拉弗耳，约翰·伍·（Ｌｏｖｅｌｌ，ＪｏｈｎＷ．）

——１８８７年出版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一书的美国出版者。——第２５

页。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俄国社

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１８７０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

黎公社参加者； 《前进！》杂志编辑

（１８７３—１８７６）和《前进！》报编 辑

（１８７５—１８７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２１６、３８７、５０９页。

拉帕波特，菲力浦（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Ｐｈｉｌｉｐｐ）

——美国社会主义者，八十年代末至九

６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十年代为《新时代》杂志撰稿。——第

１５１、３１６页。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

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

“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

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

２２７—２２８、４１８页。

拉维，艾梅（Ｌａｖｙ，Ａｉｍé生于１８５０年）

——法国社会主义者，政论家，１８８７年

起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众议院议员

（１８９０—１８９８）。——第２３３、４７３页。

拉维热里（Ｌａｖｉｇｅｒｉｅ）。——第４２７、４５８

页。

拉希兹，让·贝努瓦（费里克斯）（Ｌａｃｈｉｚｅ，

ＪｅａｎＢｅｎｏｌｔ（Ｆｅｌｉｘ）生于１８５９年）——

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党员，布

朗基分子，职业是纺织工人，１８８９年起

为众议院议员。——第２７６页。

莱涅克，保尔·勒奈（Ｒｅｉｎｉｃｋｅ，ＰａｕｌＲｅｎé

１８６０—１９２６）——德国画家。——第５１４

页。

莱特纳尔（Ｌｅｉｔｎｅｒ）——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为柏林“自由人”青年黑格尔小组成

员。——第２８５页。

赖歇耳，亚历山大（Ｒｅｉｃｈｅ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５３—１９２１）——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律师。——第１８８页。

赖辛施佩格，彼得·弗兰茨（Ｒｅｉｃｈｅｎ－

ｓｐｅｒｇｅｒ，Ｐｅｔｅｒ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０—１８９２）——

德国政治活动家，职业是法学家，帝国

国会议员（１８７１—１８９２），属于中央党。

——第１８页。

兰克，列奥波特（Ｒａｎｋｅ，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７９５—

１８８６）——德国历史学家，反动分子，普

鲁士容克思想家。——第１４７页。

兰克，约翰 （Ｒａｎｋｅ，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３６—

１９１６）——德国生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慕尼黑大学教授，１８８９年起成为保守党

人。——第１０４页。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Ｌａｎ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２８—１８７５） ——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第２８８

页。   

劳拉——见拉法格，劳拉。

勒夫罗（Ｌｅｖｒａｕｔ）——巴黎市参议会参议

员，教育委员会主席（１８９０）——第５１８

页。

勒克西斯，威廉（Ｌｅｘｉ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３７—

１９１４）——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９４页。

勒林霍夫，艾瓦德（Ｒｏｌｌｉｎｇｈｏｆｆ，Ｅｗａｌｄ）

——爱北斐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案件

（１８８９年）被告之一，在审讯过程中被揭

发出来是一个警探；被判处五个月监

禁。——第３４４页。

勒兹根，查理（Ｒｏｅｓｇ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曼

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

——第７４、３３０页。

雷 姆 佩 尔， 鲁 道 夫 （Ｒｅｍｐｅｌ，

Ｒｕｄｏｌｐｈ１８１５—１８６８）——德国企业主，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第１１０页。

李（Ｌｅｅ）——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

说》这一著作的美国出版者。——第１３１

页。

李，亨利·威廉（Ｌｅｅ，Ｈｅｎ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

８６５—１９３２）——英国社会主义者，民主

联盟盟员，后为社会民主联盟书记

（１８８５—１９１３），《正义报》编辑（１９１３—

１９２４）。——第１８０页。

李卜克内西，盖尔特鲁黛（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７２６人 名 索 引



Ｇｅｒｔｒｕｄ）——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女

儿。——第２６３、２６５页。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Ｎａ

ｔａｌｉｅ１８３５—１９０９）——１８６８年起为威廉

·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第８３、１７１、

２６３、２７６、３２４—３２６、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４、

４４２、４７８页。

李卜克内西，泰奥多尔（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生于１８７０年）——威廉·李卜

克内西的儿子，职业是律师，１９２１年起

为邦议会议员。——第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６、

３２４、３２６、４４１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

ｈｅｌｍ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和国际工

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一国际会员，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

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

争，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

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

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７６）和《前进报》编辑

（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和１８９０—１９００）；在某些

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

场；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

者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和战友。——第１２—１３、２６—２８、３３—

３５、３７、５１—５３、５５、８２—８３、１１５—１１６、

１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１３３、１４３、１５２、１５５—

１５６、１６８—１８０、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３—

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４—２１０、２１４、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８、２４２、２４５、２５０

—２５２、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４—２７６、２９０—

２９３、２９６、３０１、３２６、３４７、３６１—３６４、３７６、

３９２、３９５、４１６—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７—

４２８、４３５—４３８、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７、４６７、４７７

—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４、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１—

５０２、５１０、５１５、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３页。

里德（Ｒｅａｄ）——英国医生。——第４９３—

４９４页。

里德，乔治（Ｒｅｉｄ，Ｇｅｏｒｇｅ）。——第３３７、

３４３页。

里夫斯（Ｒｅｅｖｅｓ）——英国医生。——第

７７页。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Ｒｅｅｖ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ｂｓｏｎ１８２７左右—１９０７）——英国出

版商和书商。——第２１、２５、６２、９０、１３１

页。

利奥，亨利希（Ｌｅｏ，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９—

１８７８）——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

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维护者，普

鲁士容克的思想家之一。——第３１２

页。

列曼——见威廉一世。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中被

判处三年监禁；１８５６年起侨居伦敦，伦

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２），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各次代

表大会的参加者，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

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２８、１１８、２７６、３９３页。

林格瑙，约翰·卡尔·斐迪南（Ｌｉｎｇｅｎａｕ，

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１４左 右—

１８７７）——美国社会主义者，德国人，遗

嘱把自己的财产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２４５页。

琳蘅（Ｌｅｎｃｈｅｎ）——见德穆特，海伦。

龙格，埃德加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Ｅｄｇａｒ１８７９—

１９５０）——马克思的外孙，燕妮和沙尔

８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龙格的儿子；医生，法国工人运动活

动家，社会党党员；１９３８年起为法国共

产党党员；希特勒占领法国时期是抵抗

运动的参加者。——第３９、６７、１０２、２６０、

２６４—２６５、２８０、４５６、５１６页。

龙格，马赛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８１—

１９４９）——马克思的外孙，燕妮和沙尔

·龙格的儿子。——第３９、６７、１０２、２６４、

２８９、４５６、５１６页。

龙格，让·罗朗·弗雷德里克（Ｌｏｎｇｕｅｔ，

Ｊｅ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７６—

１９３８）（琼尼Ｊｏｈｎｎｙ）——马克思的外

孙，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后为法

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

之一。——第３９、６７、７０、１０２、２６０、２６４—

２６５、２８０、４５６、５１６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９—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

东主义者，后为可能派分子，职业是新

闻工作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

黎公社委员；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

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的女儿燕妮

的丈夫。——第３２、３９、６９—７１、１４２、

１６０、１９６、２１３、２３８、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９—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９、２９７、３８３页。

龙 格，燕 妮 （Ｌｏｎｇｕｅｔ，Ｊｅｎｎｙ１８８２—

１９５２）（美美Ｍéｍé）——马克思的外孙

女，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女儿。——第

３９、６７、１０２、４２１、４２７、４４８、４５６、５０２、

５１６、５１９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

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袖之一；１８６６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第５１９页。

卢 梭，让·雅克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

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

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第３６０页。

鲁道夫－弗兰茨－卡尔－约瑟夫（Ｒｕｄｏｌｆ

ＦｒａｎｚＫａｒ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５８—１８８９）——奥

匈帝国大公和王储，自杀身死。——第

１４７—１４８页。

鲁滕堡，阿道夫（Ｒ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０８—

１８６９）——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１８４８年曾任《国民报》编辑；１８６６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２８５页。

鲁瓦奈，古斯达夫·阿尔芒（Ｒｏｕａｎｅｔ，

Ｇｕｓｔａｖｅ－Ａｒｍａｎｄ生于１８５５年）——

法国社会主义者，可能派分子，新闻记

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出版人和编

辑，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３），１８９３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

１８９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金融世

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

５１８页。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２７８页。

罗宾逊，阿·弗·（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Ｆ．）

——英国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同盟盟

员。——第２１１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

ｒｅ，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

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

（１７９３—１７９４）。——第１４６、３１１—３１２

页。

罗凯，茹尔（Ｒｏｑｕｅｓ，Ｊｕｌｅｓ）——《平等

报》编辑和出版人（１８８９—１８９１）。——

９２６人 名 索 引



第１３８、１５４页。

罗姆，马克西姆（ ， 死于１９２１

年）—— 苏黎世的俄国医科大学生

（１８８１），后来侨居美国。——第４７５页。

罗姆，尤莉亚（Ｒｏｍｍ，Ｊｕｌｉｅ死于１９２０

年）（父姓察德克Ｚａｄｅｋ）——德国社会

主义者，为《新时代》杂志撰稿，后来

侨居美国，在《纽约人民报》工作；马

克西姆·罗姆的妻子。——第３６４、４７５

页。

罗森堡，威廉·路德维希（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ｕｄｗｉｇ生于１８５０年）（笔名冯

·德尔·马尔克ｖｏｎｄｅｒＭａｒｋ）——美

国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原系德国人；

八十年代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

执行委员会书记，党内拉萨尔派首领；

１８８９年同拉萨尔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

——第８２、２７９、３１４、３２３、３３９、３４７、

５００页。

罗舍，弗兰克（Ｒｏｓｈｅｒ，Ｆｒａｎｋ）。——第

３８５、４０４页。

罗舍，玛丽·艾伦（Ｒｏｓｈｅｒ，ＭａｒｙＥｌｌｅｎ约

生于１８６０年）（父姓白恩士Ｂｕｒｎｓ）（彭

普斯Ｐｕｍｐｓ）——恩格斯的内侄女。

——第７、６６—６７、６９、７２、７６—７７、１１３、

１１９、１２７、１３０、２８１、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５、

３２４—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９、３６４、４１９、４４２、

４４８、５０２、５１８页。

罗 舍， 派 尔 希 · 怀 特 （Ｒｏｓｈｅｒ，

ＰｅｒｃｙＷｈｉｔｅ）——英国商人，１８８１年起

是玛丽·艾伦·白恩士的丈夫。——第

６９、７４、９９、１１６、１１９、２４９、２９１、２９３、

３０４、３２４—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９、３４３、３５１、

３６４、４１９、５１８页。

罗舍，查理（Ｒｏｓｈ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派尔

希·罗舍的兄弟。——第３０４、３４３—３４４

页。

罗什，保尔（Ｒｏｃｈｅ，Ｐａｕｌ）——法国新闻

记者。——第３５８页。

罗什弗尔，昂利（Ｒｏｃｈ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ｉ１８３０—

１９１３）——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

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

多尼亚岛，逃往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

到法国，曾出版《不妥协派报》；八十年

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

营，参加布朗热主义运动。——第３８、

４６、１１４、１６２、２０６页。

罗思韦尔侯爵，理查·尔·（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Ｒ．死于１８９０年）——１８７０年

至１８９４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居住

的伦敦瑞琴特公园路的房子的房主。

——第４６４、４６５、４７１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９４页。

罗 伊 斯，卡 尔 · 泰 奥 多 尔 （Ｒｅｕ，

ＣａｒｌＴｈｅｏｄｏｒ）——德国新闻记者，八十

年代为德国政治警察局的密探，１８８７年

１２月被揭露。——第２８、３２、２４４页。

罗伊特，弗里茨（Ｒｅｕｔｅｒ，Ｆｒｉｔｚ１８１０—

１８７４）——德国幽默作家，所谓地方色

彩派的代表，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写作；

１８３３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判处死刑，后

改为三十年监禁，１８４０年遇赦。——第

２８５页。

罗兹，贝比（Ｒｏｓｅ，Ｂａｂｙ１８４９—１９０４）——

英国剧作家。——第２０５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４８９页。

洛里亚，阿基尔（Ｌｏｒｉａ，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５７—

０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４３）——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

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第３８１—

３８２页。

洛利尼，维多里奥（Ｌｏｌｌｉｎｉ，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意大利律师，社会主义者。——第３６６、

４０５页。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８）——俄国革命家，民粹派，第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马克思《资

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朋友。——第９、１０４、２３５页。

吕宁，奥托（Ｌüｎｉｎｇ，Ｏｔｔｏ１８１８—１８６８）

——德国医生和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新德意志

报》的编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第１１０页。

Ｍ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Ｍａｒｔｉｇｎｅｔｔｉ，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０）——意大利社会

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

成意大利文。——第１５—１６、５３—５４、

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６、２９４—２９５、３１０、３４０—

３４２、３６６—３６８、４０４—４０５页。

马洪，约翰·林肯（Ｍａｈｏｎ，ＪｏｈｎＬｉｎ－

ｃｏｌｎ１８６４左右—１９３０）——英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１８８４年为

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８４年

１２月起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１８８５年

为同盟书记，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组

织者之一（１８８７）。——第６０、１４３、１５０

页。

马克思 艾威林，爱琳娜（Ｍａｒｘ－Ａｖｅｌ

ｉｎｇ，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１８９８）——八十至九

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马克思的女儿，

１８８４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曾

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

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１８８９年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参

加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筹备工作。——第２２、３０、３９、４３、４５、４７、

５６、５８、６０、６７、６９—７２、７４、７６—７７、７９、

８７、９３、９８、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７、１１９、１２７、

１３０、１３４、１３６、１４２、１５１、１７１、１７６、１８１、

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１—

２１２、２３０、２３３、２３５、２４２、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３、

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９—２８１、２８４、３０４、３０６、

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５—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５、

３３０、３３７、３４２、３４９、３６０、３６３—３６５、３９０、

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７、

４１３、４２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６、

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６、４７８、４８１—４８２、４９６—

４９７、５０２、５１３、５２３—５２４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第４、１４、５７—５８、１０３、

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３、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２、３８２、

４１８、４７９、４８２、２９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２３页。

马克 思，燕 妮 （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

１８８１）（父姓冯·威斯特华伦ｖｏｎ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

朋友和助手。——第３６５、４４４页。

马隆，贝努瓦（Ｍａｌｏｎ，Ｂｅｎｏｌｔ１８４１—１８９３）

——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

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

瑞士，在瑞士追随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８０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

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

和思想家之一。——第１４１、１８９页。

马辛厄姆，亨利·威廉（Ｍａｓｓｉｎｇｈａｍ，

Ｈｅｎｒ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６０—１９２４）——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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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星报》编辑。——第１９２、

１９５、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５、２１３页。

迈尔，尤利乌斯·罗伯特（Ｍａｙｅｒ，Ｊｕｌｉｕ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杰出的德国自

然科学家，最先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

律的科学家之一。——第１０６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Ｍｅｉｎｅｒ，ＯｔｔｏＫａｒｌ

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汉堡出版商，曾出版

《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

他著作。——第１０２、１５６、２６３、４５６、４７０

页。

迈耶比尔，扎科莫（Ｍｅｙｅｒｂｅｅｒ，Ｇｉａｃｏｍｏ

１７９１—１８６４）（真名雅科布·利布曼·

迈耶·比尔 ＪａｋｏｂＬｉｅｂｍａｎｎＭｅｙｅｒ

Ｂｅｅｒ）——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欧

洲歌剧音乐的著名代表。——第２６０

页。

麦克马洪，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

里斯（Ｍａｃ－Ｍａｈ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

Ｐａｔｒｉｃ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

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元帅，波

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

和普法战争的参加者；镇压巴黎公社的

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总司令；第三

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３—１８７９）。——第１９７、

３８４页。

麦克唐奈，帕特里克（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Ｊ．

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８４５左右—１９０６）——爱尔兰

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２年

１２月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

动。——第６５页。

曼，汤姆（Ｍａｎｎ，Ｔｏｍ１８５６—１９４１）——

英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职业是机械

工人；加入社会民主联盟（１８８５年起）和

独立工党（１８９３年起）的左翼；八十年

代末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和

把非熟练工人统一成工联的组织工作；

许多次大罢工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站在国际主义立场；英国工人反

对反苏维埃武装干涉斗争的组织者之

一，英国共产党成立（１９２０）时起就是

该党党员；为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

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

而积极斗争。——第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６、

２４７、２５９、２６８、３１６、３３８、３９０页。

曼宁，亨利·爱德华（Ｍａｎｎｉｎｇ，ＨｅｎｒｙＥｄ

ｗａｒｄ１８０８—１８９２）——英国宗教活动

家，１８６８年起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

１８７５年起为红衣主教。——第２６３、３１６

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

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１１

月），首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第４４４页。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Ｍａｕｒｅｒ，

ＧｅｏｒｇＬｕｄｗｉｇ１７９０—１８７２）——著名的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

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

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第４３３页。

毛奇，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Ｍｏｌｔｋｅ，ＨｅｌｍｕｔＫａｒｌ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１８００—

１８９１）——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

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

主义的思想家之一；曾任普鲁士总参谋

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１）和帝国总参谋长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５０、３５６页。

梅因，爱德华（Ｍｅｙｅ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柏林改革报》编辑（１８６１—

２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６３）；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２８５

页。

美美（Ｍéｍé）——见龙格，燕妮。

蒙蒂霍，欧仁妮（Ｍｏｎｔｉｊｏ，Ｅｕｇéｎｉｅ１８２６—

１９２０）——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

子。——第３００页。

米 尔 斯，罗 吉 尔· 夸 尔 兹 （Ｍｉｌｌｓ，

ＲｏｇｅｒＱｕａｒｌｅｓ１８３２—１９１１）——美国国

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得克萨斯州的

众议院议员（１８７３—１８９２）和参议院议

员（１８９２—１８９９）。——第４７页。

米凯尔，约翰（Ｍｉｑｕｅｌ，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２８—

１９０１）——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

民族自由党人。——第３７６页。

米勒兰，亚历山大·埃蒂耶纳（Ｍｉｌｌｅ

ｒａｎ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Ｅ
′
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５９—１９４３）

——法国政治和国家活动家，律师和政

论家，八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１８８５年起为众议院议员；九十年代属于

社会主义者，领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

的机会主义派别；１８９９年参加反动的资

产阶级政府（１８９９—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被开

除出法国社会党；“独立社会党”创始

人；后来多次参加政府，参加反苏维埃

武装干涉的组织工作；１９２０年为总理兼

外交部长，后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参议员（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第２５８、２６２页。

缪格，泰奥多尔（Ｍüｇｇｅ，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６—

１８６１）——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

格尔分子。——第２８５页。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Ｍｏｒｇａｎ，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１）——杰出的美国民

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１３２、４０３、

４０８、４２５、４３４页。

莫尔亨（Ｍｏｈｒｈｅｎｎ）——德国社会主义

者，乌培河谷工人运动参加者。——第

５１１—５１２页。

莫里埃，罗伯特·伯纳特·戴维（Ｍｏｒｉ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Ｂｕｒｎｅｔ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２６—１８９３）

——英国外交家。——第１３０页。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波克兰Ｐｏ

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

１９２页。

莫利斯，威廉（Ｍｏｒｒ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３４—

１８９６）——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八

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９年是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

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起处于无政府主义

者影响之下。——第２４、２８、３２、１９０、

２０４、２１２、２４８、３２２、３９０、４２５页。

莫罗·德·若奈，亚历山大（Ｍｏｒｅａｕ

ｄｅＪｏｎｎè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７８—１８７０）——

法国经济学家，写有许多统计学方面的

著作。——第１４４页。

莫斯特，约翰 （Ｍｏｓｔ，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４６—

１９０６）——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六十年

代参加工人运动；１８７８年颁布反社会党

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１８８０年被开除

出社会民主党，１８８２年侨居美国，在美

国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第

１１８页。

莫特勒，艾米莉（Ｍｏｔｔｅｌｅｒ，Ｅｍｉｌｉｅ）——

尤利乌斯·莫特勒的妻子。——第６６、

７２、７４、７９、３２５、４６７页。

莫特勒，尤利乌斯（“红色邮政局长”）

（Ｍｏｔｔｅｌ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３８—１９０７）——德

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７４—１８７９年为帝国

国会议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流亡

苏黎世，后来侨居伦敦；从事把《社会

民主党人报》和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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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往德国的工作。——第５４、５９、６１—

６３、６８、７２、７４、７９、９５、１５１、２５５、３１７、

３２５、３５２、４０６—４０７、４３８、４５６、４６７页。

默里，阿尔玛（Ｍｕｒｒａｙ，Ａｌｍａ）——英国

女演员。——第７０页。

穆尔，赛米尔（Ｍｏｏ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３０左右

—１９１２）——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

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德华

·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

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１７、２２、２５、１０２、１１９、１２７、１９８、２２４—

２２５、２３１、２３４、２３７、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２、

３１７、３２０、３７９、３８３、４５２、４５６、４７６页。

穆萨克（Ｍｕｓｓａ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柏林的教师，青年黑格尔分子。——第

２８５页。

Ｎ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ⅠＢｏ－

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１９、３８、

４３、５０、１２４、１３８、２７３、３８３—３８４、４１０、

４８８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Ⅲ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法国皇

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４３、１６２、２７３、

２８９、３００、３８３—３８４页。

纳波腊，鲁道夫（Ｎａｐｏｒｒａ，Ｒｕｄｏｌｐｈ）——

德国政治警察局工作人员，曾在柏林的

波兰工人侨民中进行奸细活动；１８８８年

被揭露。——第５０页。

纳杰日杰，若昂（Ｎａ
 ｄｅｊｄｅ，Ｉｏｎ１８５４—

１９２８）——罗马尼亚政论家，社会民主

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

亚文；站在机会主义立场，后加入民族

自由党，反对工人运动。——第３—６、５９

页。

纳斯尔－ 埃德－ 丁 （Ｎａｓｒ－ｅｄ－ｄｉｎ

１８３１—１８９６）—— 伊朗沙赫（１８４８—

１８９６）。——第２２８页。

尼策尔，卡尔·奥古斯特（Ｎｉｔｚｅｒ，ＣａｒｌＡｕ

ｇｕｓｔ）。——第３５页。

尼姆，尼米——见德穆特，海伦。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Ｎｉｅｕｗｅｎ－

ｈｕｉ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ｏｍｅｌａ１８４６—１９１９）

——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

主党创始人之一；九十年代转到无政府

主义立场。——第２９—３０、１８３、１８８、

２３３、２３８、２６０、２６３、３６３、３７３—３７４、

４４９、４７５、５０３—５０４页。

努瓦雅克，伯尼克·维克多·艾梅（Ｎｏｉｌｌｉ

ａｃ，ＢｅｎｉｑｕｅＶｉｃｔｏｒＡｉｍé）——法国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抨

击文作家。——第１４８页。

诺尔兹，詹姆斯·托马斯（Ｋｎｏｗｌｅｓ，Ｊａｍｅｓ

１８３１—１９０８）——英国文学家和建筑

师，《十九世纪》杂志创办人和编辑

（１８７７年起）。——第３６４页。

Ｏ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４１页。

Ｐ

帕德列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Ｐａｄｌｅｗ－

ｓ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１８５６—１８９１）——波兰社

会主义者，１８９０年在巴黎刺杀俄国将

军、宪兵头子尼·德·谢利韦尔斯托

夫；迁居伦敦，后迁美国，在美国自杀

身死。——第５１７页。

帕卡德（Ｐａｃｋａｒｄ）——英国医生。——第

４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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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涅尔，查理·斯图亚特（Ｐａｒｎ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８４６—１８９１）——爱尔兰政治

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资产

阶级民族主义者，１８７５年起为议会议

员，１８７７年起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派领

袖，曾协助建立土地同盟（１８７９）。——

第３４５页。

帕涅尔，威廉（Ｐａｒｎ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英

国工会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红木工

工会领袖；八十至九十年代赞成英国工

联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１８９１年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６、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４页。

派尔希——见罗舍，派尔希。

派克（Ｐａｒｋｅｒ）——伦敦房产公司代表。

——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派克，厄内斯特（Ｐａｒｋｅ，Ｅｒｎｅｓｔ）——英

国新闻记者，《星报》编委，后为主编。

——第３４９页。

佩脱拉克，弗兰契斯科（Ｐｅｔｒａｒｃａ，Ｆｒａｎ－

ｃｅｓｃｏ１３０４—１３７４）——文艺复兴时代

杰出的意大利诗人。——第２３４页。

彭普斯——见罗舍，玛丽·艾伦。

皮阿，费里克斯 （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

谤马克思和第一国际；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

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

亡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国。——

第２９７页。

皮诺夫（Ｐｉｎｏｆｆ）——普鲁士检察官，爱北

斐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案件（１８８９）起

诉人。——第３４４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

３１１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２８７页。

普芬德（Ｐｆａｎｄｅｒ）——卡尔·普芬德的妻

子。——第２８、３３—３４、５１页。

普芬德，卡尔 （Ｐｆａｎｄ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１８—

１８７６）——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

家，画家，１８４５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

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委员，共产

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

员 会 委 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７ 和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２８、３３—３４页。

普拉特，尤利乌斯（Ｐｌａｔｔｅｒ，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４４—

１９２３）——瑞士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第９５页。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 ，

１８５６—１９１８）——七十年代是民粹派；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

社”的组织者，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

义的著作；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首领。

——第２１６、３７０、３７２、３８７—３８９页。

普罗托，沙尔·欧仁·路易（Ｐｒｏｔｏｔ，

Ｅｕｇéｎｅ１８３９—１９２１）——法国律师，医

生和新闻工作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

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

迁居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反

对国际和马克思主义者。——第２９７

页。

５３６人 名 索 引



普特卡默，罗伯特·维克多（Ｐｕｔｔｋａｍ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２８—１９００）——普鲁士

反动国家活动家，内务大臣（１８８１—

１８８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

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第

１１、２７—２８、３１—３２、４９—５０、３５４、３６２、

３６５、３８１页。

Ｑ

齐 赫 林 斯 基，弗 兰 茨 （Ｚｙｃｈｌｉｎｓｋｙ，

Ｆｒａｎｚ１８１６—１９００）——普鲁士军官，青

年黑格尔分子，用笔名施里加为布·鲍

威尔的报刊撰稿。——第２８６页。

谦楠，乔治 （Ｋｅｎｎａ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４５—

１９２４）——美国记者和旅行家；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年游历了西伯利亚，后来他在一组

题名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文章

里叙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第３７１

页。

乔恩卡（Ｃｉｏｎｋａ）——罗马尼亚语法作者。

——第３页。

乔 治，亨 利 （Ｇｅｏｒｇｅ，Ｈｅｎｒｙ１８３９—

１８９７）——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归

国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

矛盾的手段的思想；曾企图领导美国工

人运动，并把它导向资产阶级改良的道

路。——第３９０、５００页。

乔治，麦克斯（Ｇｅｏｒｇｅｉ，Ｍａｘ）——华盛

顿出席巴黎可能派代表大会（１８８９）的

美国代表。——第２４２页。

秦平，亨利·海德（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Ｈｅｎｒｙ

Ｈｙｄｅ１８５９—１９２８）——英国社会主义

者，出版者和政论家；１８８７年前为社会

民主联盟盟员，后为伦敦工联工人选举

协会领导人之一，《工人选民》报的编

辑兼出版者；曾一度同保守党人有暗中

联系；九十年代流亡澳大利亚，在那里

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第１２９、２１６、

２４７、２６８、２８１、３１６、３３７、３４９—３５０、

３９０页。   

琼斯，艾瑟利（Ｊｏｎｅｓ，Ａｔｈｅｒｌｅｙ）——厄

内斯特·琼斯的儿子。——第１４３、１５０

页。   

琼 斯，厄 内 斯 特 · 查 理 （Ｊｏｎｅｓ，

Ｅｒｎｅｓ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９—１８６９）—— 杰出

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

和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１５０页。

Ｒ

惹利，安得列（Ｇéｌｙ，Ａｎｄｒé）——法国社

会主义者，可能派分子。——第１７２、４７３

页。

荣格尼茨，恩斯特（Ｊｕｎｇｎｉｔｚ，Ｅｒｎｓｔ死于

１８４８年）——德国政论家，左派黑格尔

分子。——第２８６页。

荣克，海尔曼（Ｊｕｎｇ，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

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

书记（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总委员

会财务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的大多

数代表大会的主席；海牙代表大会以前

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１８７２年秋

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１８７７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 第

１２９、２２２、２３８、３５０页。

茹尔丹，让·巴蒂斯特（Ｊｏｕｒｄａｎ，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３３）——法国元帅，革

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统帅；在弗

略留斯打了胜仗（１７９４）；统率驻西班牙

的法国军队（１８０８—１８１４），七月革命后

６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任外交部长。——第１４６页。

茹尔德，安都昂（Ｊｏｕｒｄ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４８

—１９２３）——法国商业人员，曾接近社

会主义，后来参加布朗热主义运动；法

国工人党一系列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８８９

年起为众议院议员。——第２９０、２９３

页。   

若夫兰，茹尔·弗朗斯瓦·亚历山大（Ｊｏｆ

ｆｒｉｎ，Ｊｕｌｅ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８４６—

１８９０）——法国社会主义者，机械工人，

巴黎机械工人工团的组织者之一；巴黎

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１８７１—１８８１）；法国工人党党员，该党

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之一，１８８２

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１８８９年起

为众议院议员。——第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

２９０、４５６、４７３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莱昂（Ｓａｙ，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Ｌéｏｎ１８２６—１８９６）——法国国

家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辩论日报》编辑之

一；１８７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７２—

１８８２（有间断）任财政部长；社会主义

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第２８９页。

塞内加（Ｓéｎéｇａｓ）——法国众议院社会

主义者议员（１８８９年起）。——第３０３

页。   

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

（ＬｕｃｉｕｓＡｎｎａｅｕｓ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左右

—公元６５）——罗马哲学家，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所谓新斯多葛学派的最大的

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伦

理学学说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过影

响。——第３０３页。

赛姆——见穆尔，赛米尔。

桑南夏恩，威廉·斯旺（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ａｎ１８５５—１９１７以后）——

英国出版商，１８８７年出版了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第８、

１０２、１５１、３０２、４５５页。

沙基尔－帕沙（ＳａｋｉｒＰａｓｈａ）——土耳其

国家活动家，１８８９年为克里特岛总督。

——第２４９页。

沙克——见吉约姆－沙克，盖尔特鲁黛。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

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２６２页。

舍恩兰克，布鲁诺（Ｓｃｈｏｅｎｌａｎｋ，Ｂｒｕｎｏ

１８５９—１９０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新闻记者和政论家。——第５２１页。

舍雷尔，亨利希 （Ｓｃｈｅｒｒ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４７—１９１９）——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律师。——第１８８、２１８页。

舍曼，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ｏｅ－

ｍ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９３—１８７９）

——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

多古希腊史著作。——第４６３页。

舍维奇，谢尔盖 （Ｓｃｈｅｗｉｔｓｃｈ，Ｓｅｒｇｅｊ

〔 ， 〕）——美国社会主义

者，原系俄国人；七十至八十年代参加

《纽约人民报》编辑部，１８８６年起为《先

驱》报编辑。——第３１４、４４５、４７１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第４１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Ｍａｘ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 （卡斯巴尔·施米特Ｃａｓ

ｐａｒＳｃｈｍｉｄｔ的笔名）——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２８５—

２８７页。

施蒂纳－ 施米特，玛丽·威尔海明娜

７３６人 名 索 引



（Ｓｔｉｒｎ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８１８—１９０２）——

麦克斯·施蒂纳的妻子。——第２８７

页。   

施累津格尔，马克西米利安（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１８５５—１９０２）——德国社会

民主党人，拉萨尔公子；政论家，许多

报纸和杂志的撰稿人。——第１７９—

１８０、２１０、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５、２９３页。

施里加——见齐赫林斯基，弗兰茨。

施留特尔（Ｓｃｈｌüｔｅｒ）——海尔曼·施留特

尔的妻子。——第６６、７２、７４、７９、１１９、

１３６—１３７、２４３、２４６、２７０、３１７、３２６、

３３７、３３９、３５１、３９３、４１６、４３７、４９５页。

施留特尔，海尔曼（Ｓｃｈｌüｔｅｒ，Ｈｅｒｍａｎｎ

死于１９１９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八十年代为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出版

社领导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创始

人之一；１８８９年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

社会主义运动；写了许多英国和美国工

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第１４—１７、

１９—２１、３０—３７、５４、５９、６１—６４、６８、

７２—７４、７９、９５、１０９、１１９、１２９、１３６—

１３７、１５１、２４３、２４６、２７０、３１７、３２６、

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３、３４７、３５１、３７２、３７６、

３７８、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５—４１６、

４３７、４９５、４９９、５２１页。

施米特，康拉德 （Ｓｃｈｍｉｄｔ，Ｃｏｎｒａｄ

１８６３—１９３２）——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

家，在其活动初期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

说，后来追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

级敌人；他所写的著作是修正主义思想

根源之一。——第９３—９５、１２５—１２８、

１５５—１５７、１８０—１８１、２２７—２２９、２８２—

２８４、２９５、２９８、３１８—３２１、３７９—３８２、

４３０—４３４、４５０—４５１、４８４—４９２页。

施穆勒，古斯达夫（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３８—１９１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所谓青年历史学派的首领，哈雷、斯

特拉斯堡和柏林的大学教授。——第

１２７页。

施佩耶尔，卡尔（Ｓｐｅｙ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４５年）

——德国细木工，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

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１８７２年

起为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

美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１１７页。

施泰因，罗仑兹（Ｓｔｅｉｎ，Ｌｏｒｅｎｚ１８１５—

１８９０）——德国反动的社会学家和法学

家。——第１１１页。

施特赫利（Ｓｔｅｈｅｌｙ）——柏林一家糖果点

心店老板，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自由

人”小组的成员常在这家店铺聚会。

——第２８６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划者

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普

奥战争（１８６６）和普法战争（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第

１４页。

施廷茨莱（Ｓｔｉｎｚｌｅｉｈ）。——第５２５页。

施韦希尔，罗伯特（Ｓｃｈｗｅｉｃｈ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２１—１９０７）——德国作家，文学批评

家和新闻记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

加者，六十年代末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为社会主义报刊特别是为《新时代》杂

志撰稿（用笔名罗祖斯Ｒｏｓｕｓ）。——第

１２５页。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Ｊｏ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３—１８７５）—— 德国

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

１８６７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

工人联合会主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俾

８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

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

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１８７２年他

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

除出联合会。——第３２３、４３６、５２２页。

斯捷普尼亚克——见克拉夫钦斯基，谢尔

盖·米哈伊洛维奇。

斯捷普尼亚克——见克拉夫钦斯卡娅，范

尼·马尔柯夫娜。

斯密斯，阿道夫（斯密斯·赫丁利）

（Ｓｍｉｔｈ，Ａｄｏｌｐｈｅ（ＳｍｉｔｈＨｅａｄｉｎｇｌｅｙ））

——英国社会党人，记者；八十年代起

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接近法国可能

派，曾发表反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

污蔑性文章。——第１１６、１２９、１４２、１９０、

１９２、１９５、２００、３０１、４８３—４８４页。

斯 特 德，威 廉 · 托 马 斯 （Ｓｔｅａ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４９—１９１２）——英国

新闻记者和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党

人；１８８３—１８８９年为《派尔－麦尔新

闻》编辑。——第５９页。

斯特拉本（Ｓｔｒａｂｏｎ约公元前６３—公元

２０）——古希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

史学家。——第４６０页。

斯特腊特（Ｓｔｒｕｔｔ）——伦敦房产公司代

表。——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梭恩，威廉·詹姆斯（Ｔｈｏｒ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１８５７—１９４６）——英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八十年代

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群众运

动的组织者之一，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

书记；１９０６年起为议会议员；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期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４２６、５０２页。

索耳斯贝里侯爵，罗伯特·阿瑟·塔尔伯

特·盖斯康－塞西耳（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Ｒｏｂ－

ｅｒｔＡｒｔｈｕｒＴａｌｂｏｔＧａｓｃｏｙｎｅ－Ｃｅｃｉｌ，

Ｍａｒｑｕｉｓｏｆ１８３０—１９０３）——英国国家

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４—１８７８），外交大

臣（１８７８—１８８０），首相（１８８５—１８８６、

１８８６—１８９２、１８９５—１９０２）。——第２７、

１３０页。

索菲娅－多罗苔娅－乌尔里卡－阿利萨

（Ｓｏｐｈｉｅ生于１８７０年）——普鲁士公

主。——第２４９页。

索米 埃，安 都昂 （Ｓｏｍｍｉｅｒ，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８１２—１８６６）——法国历史学家，立法

议会议员（１８４９年起），激进派；１８５０年

１２月２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国，后来回到

法国，脱离政治生活。——第１４９页。

Ｔ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

西佗） （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Ｔａｃｉｔｕｓ约

５５—１２０）——罗马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

作者。——第４４７页。

泰恩，伊波利特·阿道夫（Ｔａｉｎｅ，Ｈｉｐｐｏ

－ｌｙｔｅ－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２８—１８９３）——法

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理论家

和文学研究家，所谓文史派的代表。

——第１２５、１４４、１４９页。

泰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Ｔｅｃｈｏｗ，

Ｇｕｓｔａｖ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３—１８９３）——普鲁

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

１８４８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普法尔茨

革命军总参谋长，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

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是瑞士流

亡者联合会“革命的集中”的领导人之

一；１８５２年迁居澳大利亚。——第２８７

页。   

陶舍尔，列奥纳特（Ｔａｕｓｃｈｅｒ，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１８４０—１９１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９３６人 名 索 引



职业是排字工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

期参加苏黎世的、后来是伦敦的《社会

民主党人报》的出版工作；以后是斯图

加特社会民主党出版物的编辑。——第

５４、５９、６１—６４、６８、７２、７４、７９、９５、

１１９、４５６、４６７页。

特利尔，格尔桑（Ｔｒｉｅｒ，Ｇｅｒｓｏｎ生于１８５１

年）——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丹麦社会

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教师；进

行过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改良主义政

策的斗争；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

文。——第１８９、２１３、２３０、２６４、２６８、

３２１—３２４页。

特罗胥，路易·茹尔（Ｔｒｏｃｈｕ，Ｌｏｕｉｓ－

Ｊｕｌｅｓ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侵占阿尔及

利亚（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和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的

参加者，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

量总司令（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８７１年１

月），背叛地破坏城防；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

议员。——第４５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

阿费尔）（Ｐｕｂｌｉｕｓ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Ａｆｅｒ公元

前１８５左右—１５９）——著名的罗马喜

剧作家。——第１７７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首相（１８３６、

１８４０），政府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

共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

社的刽子手。——第２７８页。

提夫里埃，克利斯托夫（Ｔｈｉｖｒｉｅｒ，Ｃｈｒｉ－

ｓｔｏｐｈｅ１８４１—１８９５）——法国社会主义

者，法国工人党党员，职业是矿工，后

为酒商；１８８９年起为众议院议员。——

第２７２、２７６、３０３页。

提列特，本杰明（Ｔｉｌｌｅｔ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８６０—

１９４３）——英国社会主义者，英国新工

联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工党创始人之

一；１８８７—１９２２年为码头工人工会书

记；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为运输工人工会理事

会理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社会沙

文主义者，工党的议会议员（１９１７—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１９３１）。——第２６８、３９０

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抨击了李嘉图

的货币论。——第２３６、２４１、３１３页。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斯（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Ａｌｅｘｉｓ１８０５—１８５９）——法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

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第１４４

页。   

托勒密（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埃及王朝（公

元前３０５—３０）。——第４５９页。

Ｗ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ｋｔＦｒａｎｚＬｅｏ１８０２—

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后

为进步党人。——第２８５页。

瓦尔德克，尤利乌斯（Ｗａｌｄｅｃｋ，Ｊｕｌｉｕｓ）

——德国医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属于

柏林“自由人”青年黑格尔小组。——

第２８５页。

瓦尔德耶，威廉（Ｗａｌｄｅｖ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３６—１９２１）——德国杰出的解剖学

家。——第４９—５０页。

瓦尔特——见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

瓦尔特，弗·（Ｗａｌｔｅｒ，Ｆ．）——伦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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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书商。——第１１８页。

瓦尔土（Ｖａｒｔｏｕｔ）——见卡拉乔利，路易

·安都昂。

瓦格纳，理查（Ｗａｇｎ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１３—

１８８３）——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２１６、２７３页。

瓦亨胡森，汉斯（ＷａｃｈｅｎｈｕｓｅｎＨａｎｓ

１８２３—１８９８）——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作家。——第２８５页。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勃

（Ｗａｃｈｓｍｕｔｈ，Ｅｒｎ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ｏｔｔ－

ｌｉｅｂ１７８４—１８６６）——德国资产阶级历

史学家，莱比锡的教授，写有许多关于

古希腊罗马史和欧洲史的著作。——第

４６０页。

瓦扬（Ｖａｉｌｌａｎｔ）——爱德华·瓦扬的妻

子。——第５０８页。

瓦扬，爱德华·玛丽（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Ｍａｒｉｅ

Ｅｄｏｕａｒｄ１８４０—１９１５）——法国社会党

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第

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１８８４年起是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法国

社会党创始人之一（１９０１），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１２、

２２、１２０、１２３、１４１、１５２、１６０、１９５—

１９６、１９８、２１３、２３９、２５８、２９０、２９７、

３０９、４５７、４６６、５０７—５０８页。

瓦扬，玛丽·安娜·塞西勒·昂布鲁瓦济

娜（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ＭａｒｉｅＡｎｎｅＣéｃｉｌｅＡｍ

ｂｒｏｉｓｉｎｅ）——爱德华·瓦扬的母亲。

——第５０８页。

万贝韦伦，艾德蒙（ＶａｎＢｅｖｅｒｅｎ，Ｅｄ

ｍｏｎｄ）——比利时社会党人。——第

１１６、１２９页。

万德比尔特（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美国最大

的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第４８６

页。   

微耳和，鲁道夫（Ｖｉｒｃｈｏｗ，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２１—

１９０２）——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考

古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

理学的奠基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

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１８７１年以

后成为反动分子，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

者。——第５０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Ⅰ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１０、１３、１８、３６—

３８、４５、４９、１５２、３５６、３５９页。

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

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１８８８—１９１８）。

——第１０—１１、１３、１８—１９、２３、３８、５０、

５５、９６、１３０、１３９、１５３、２２９、２４９、２７４、

３１７、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２、３７３、

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３、３９２、４１５、４２３、４２６、

４４５、４５２—４５３、４７４、５０８页。

威士涅威茨基，拉扎尔（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

Ｌａｚａｒ）——医生，原系波兰人，１８８６年

流亡美国，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的丈夫。——第２２、６８、８９—９０、１３１—

１３２、１９４、２１７、２４４—２４５页。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

见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

斯。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７６）——普鲁士

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０—

１８５８），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

母哥哥。——第４４４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４２）——特利

尔的枢密顾问，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

亲。——第４４４页。

韦德，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约翰奈

１４６人 名 索 引



斯（Ｗｅｄｄ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１８４３—１８９０）——德国新闻记者

和作家，社会民主党人，《公民报》编辑

（１８８１—１８８７）。——第１５页。

韦尔德尔，卡尔·弗里德里希（Ｗｅｒｄｅｒ，

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８０６—１８９３）—— 德

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和诗人。——第２８７

页。   

韦济尼埃，比埃尔（Ｖéｓｉｎ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流

亡者，因诽谤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８年被开

除出第一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英国；世界联盟委员会组织

者之一，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

员会。——第４８３页。

维伯，悉尼·詹姆斯（Ｗｅｂｂ，ＳｉｄｎｅｙＪａｍｅ

ｓ１８５９—１９４７）英国政治活动家，费边社

创建人之一；曾和自己的妻子比阿特里

萨·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

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在这些著

作中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

能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第１８０

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５０页。

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Ｍａｒｙ Ｌｏｕｉｓａ

１８４０—１９０１）——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

长女，普鲁士国王即德国皇帝弗里德里

希三世的妻子。——第１８、３８、４９—５０

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

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朋友。——第３３７页。

维尔特，摩里茨（Ｗｉｒｔｈ，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４９—

１９１６以后）——德国政论家。——第

４３１页。

维科，卓万尼·巴蒂斯特（Ｖｉｃｏ，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ｔｔｉｓｔａ１６６８—１７４４）——意大利杰出的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企图确立社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性。——第３６６页。

魏尔，亚历山大（阿伯拉罕）（Ｗｅｉｌｌ，Ａｌｅｘ

－ａｎｄｒｅ（Ａｂｒａｈａｍ）１８１１—１８９９）——

作家和新闻记者，亚尔萨斯人，１８３７起

居住巴黎；为德国和法国的报纸撰稿。

——第３６５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

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沃耳德斯，让 （Ｖｏｌｄｅｒｓ，Ｊｅａｎ１８５５—

１８９６）——比利时社会党人，政论家，比

利时工人党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

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１７３

页。

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鲁普斯Ｌｕｐｕｓ）——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师，西里

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从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

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３年起在曼彻斯

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２８３页。

沃伦，查理 （Ｗａｒｒ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４０—

１９２７）——英国军事工程师和殖民官，

１８８６—１８８８年是伦敦警察局长，血腥镇

压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伦敦工人示威游

行的策划者之一。——第１３页。

２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Ｘ

希尔德布兰德，麦克斯（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

Ｍａｘ）——柏林小学教员，麦·施蒂纳

的信徒，参加搜集关于施蒂纳的传记材

料。——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希普顿，乔治（Ｓｈｉｐｔｏｎ，Ｃｅｏｒｇｅ）——英

国工联主义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彩

画匠工联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９６年为工联伦

敦理事会书记。——第２２１、２４８、３９４—

３９５页。

希斯，克里斯多弗 （Ｈｅａｔｈ，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１８３５—１９０５）——英国外科医生。

——第４９３页。

西蒙，路德维希（Ｓｉｍｏｎ，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１０—

１８７２）——特利尔的律师，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曾流亡瑞士。

——第３６１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５９

—１８０５）——伟大的德国作家。

——第２２２、３６１页。

席佩耳，麦克斯（Ｓｃｈｉｐｐｅｌ，Ｍａｘ１８５９—

１９２８）—— 德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１８８６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半无政

府主义的“青年派”；后为修正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激烈的社会沙文

主义者；苏联的敌人。——第１８２、１９３、

２２１、３９５、３９８、４３５—４３６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肖利迈Ｊｏｌｌｖｍｅｉｅｒ）——德国大

有机化学家，曼彻斯特的教授；辩证唯

物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１２、３３、４３、

５７、６７、６９、７２、７４—７７、７９—８０、８３、

８７、９３、９７—９８、１０１、１２１、１２７、１７９、

１８１、２３４、２４３、２４９、２６２、３２５、３５１、

３６３、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９、３９３、４１６、４２２—

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４、４３７、４５２、４５６、

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４—４７６、５２１页。

肖莱马，路德维希（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Ｌｕｄ

－ｗｉｇ）——卡尔·肖莱马的兄弟。——

第７４、５０７页。

谢利韦尔斯托夫，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维

奇 （ ，

１８３０—１８９０）——俄国将军，宪

兵头子，１８９０年在巴黎被波兰社会主义

者斯·帕德列夫斯基刺杀。——第５１７

页。

谢泼德（Ｓｈｅｐａｒｄ）——马克思《关于自由

贸易的演说》这一著作的美国出版者。

——第１３１页。

辛格尔，保尔（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ｕｌ１８４４—１９１１）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８７

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

员，１８９０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１８８４

年起为国会议员，１８８５年起为社会民主

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

修正主义。——第１８、２２、３１、５１、８３、

１１２、１５６、１７０、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６、４０１、

４１８、４８１、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５页。

雪莱，派尔希·毕希（Ｓｈｅｌｌｅｙ，Ｐｅｒｃｙ

Ｂｙｓｓｈｅ１７９２—１８２２）——杰出的英国诗

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６６页。

Ｙ

雅克，爱德华·路易·奥古斯特（Ｊａｃｑｕｅｓ，

Ｅ
′
ｄｏｕａｒｄ－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生于１８２８

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企

业主，温和的共和党人；１８７１年起是巴

黎市参议会参议员，１８８７年起是塞纳省

总委员会主席，１８８９年１月是联合起来

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众议院议员候

３４６人 名 索 引



选人。——第１２８、１５２页。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Ｊａｃｌ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４３—１９０３）——法国社会主

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第一国

际会员；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公社

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１８８０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

运动。——第２３８、２７２页。

亚当，茹利埃特（Ａｄａｍ，Ｊｕｌｉｅｔｔｅ１８３６—

１９３６）——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新评

论》杂志的创办人和领导人。——第３６０

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

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

主阶级的思想家。——第２７、２２９页。

亚历山大三世 （ Ⅲ １８４５—

１８９４）——俄国皇帝（１８８１—１８９４）。

——第２７、４９、５９、７０、１１５、２２８、２４４、

２６２、３１５、３４６、３７１—３７２、３８４、５１７页。

杨，爱德华（Ｙｏｕｎｇ，Ｅｄｗａｒｄ）——美国

统计学家，华盛顿统计局局长，写有工

人阶级状况的著作。——第１０５页。

叶夫列伊诺娃，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 ， 生于１８４４

年）——俄国女作家，出版《北方通

报》杂志（１８８５—１８９０）。——军２３５、

３１３、４０３、５２９页。

伊格 列 西 亚 斯，帕 布 洛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Ｐａｂｌｏ１８５０—１９２５）——西班牙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政

论家，第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

行 斗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１８７９）创建人之一，后为该党改良派首

领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代表。——第３６１页。

伊利，理查·西奥多（Ｅｌ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ｈｅ－

ｏｄｏｒｅ１８５４—１９４４）——美国经济学家，

教授，写了许多著作。——第４０８、４２５

页。

伊林格，斐迪南（Ｉｈｒｉｎｇ，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德国政治警察局工作人员；１８８４年起化

名马洛夫在柏林一个工人协会中进行

奸细活动；１８８６年２月被揭发。——第

５０页。

易卜生，亨利克（Ｉｂｓｅｎ，Ｈｅｎｒｉｋ１８２８—

１９０６）——卓越的挪威剧作家。——第

２０５、４０９、４１２、４３５、４５３页。

尤斯顿（Ｅｕｓｔｏｎ）——英国贵族。——第

３４９页。

于德，安都昂·奥古斯特（Ｈｕｄｅ，Ａｎｔｏｉｎｅ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５１—１８８８）——法国酒商，

激进党的众议院议员（１８８５—１８８８）。

——第１２０页。

雨 果，维 克 多 （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２５９

页。

约翰逊，约翰·亨利（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伦敦的美国工业公司的代

表。——第２９９—３００页。

约翰逊，詹姆斯·耶特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Ｊａｍｅｓ）——伦敦的美国工业公司的代

表。——第２９９—３００页。

约纳斯，亚历山大（Ｊｏｎａ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死

于１９１２年）——美国社会主义者，新闻

记者，原系德国人；１８７８年起为《纽约

人民报》主编。——第８４、９７、４０６—４０８、

４４５、４７１页。

约斯，约瑟夫（Ｊｏｏｓ，Ｊｏｓｅｆ）——德国社

会民党人，侨居苏黎世，后去伦敦，《社

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作人员。——

第１４０页。

４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Ｚ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Ｓｏｅｔｂｅ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４—１８９２）——德国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２６７、

４８５页。

泽特贝尔，亨利希（Ｓｏｅｔｂｅ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第１２４页。

左尔格，阿道夫（Ｓｏｒｇｅ，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５５左

右—１９０７）——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左尔格的儿子，职业是机械工程师。

——第８８、２４９、３５１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８—１９０６）——美

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

卓越活动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

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

记，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

总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北美社

会主义工人党（１８７６）创始人之一；马

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战友。——第１０—１２、２１—

２４、４７、５６、６８—６９、７５—７６、８０—８８、

９５—９７、１１７、１２８—１３０、１５１—１５３、

１９３—１９４、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１—２２４、２４１—

２４９、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９—２８０、３１４—３１８、

３３９、３４７—３５１、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６—３７９、

３８９—３９６、４０５—４０９、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９、

４３４—４３７、４４５、４７１—４７６、４７８—４７９、

４９４—４９５、４９８—５００、５２１—５２２页。

左尔格·卡塔琳娜（Ｓｏｒｇ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

妻子。——第４７、８０、８２、８４、８８—８９９７、

１１７、１２８、１３１、１５３、２２４、２４３、２４６、２４９、

２７０、３５１、３７３、３７９、３９３、３９６、４０９、４２６、

４３７、４７４、４９４—４９５、５００、５２１页。

左拉，艾米尔（Ｚｏｌａ，Ｅ
′
ｍｉｌｅ１８４０—１９０２）

——杰出的法国作家。——第４１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奥古斯丁——丹麦古代诗歌中的人物。

——第２９３页。

Ｂ

布兰伽——西班牙皇后，亨·海涅的诗

《宗教辩论》中的一个人物。——第１１５

页。

Ｄ

黛安娜——罗马女神。——第２９１页。

Ｇ

格兰特，阿瑟——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

斯的小说《城市姑娘》中的主角之一。

——第４０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２６０页。

Ｌ

劳拉——佩脱拉克的十四行诗中的女主

５４６人 名 索 引



角。——第２３４页。

Ｍ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

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第３５７

页。

Ｎ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

——第２６９页。

Ｏ

欧罗巴——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阿革诺

耳的女儿，她被变成大白牛的丘必特拐

走。——第４３页。

Ｑ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

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第４３

页。

Ｓ

三头神——波罗的海沿岸古斯拉夫人的

三头神，天、地和阴世的主宰。——第

５０页。

施莱米尔，彼得——夏米索的中篇小说

《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

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

——第３１６页。

Ｗ

沃图尔——法国喜剧作家马可·安都昂

·马德兰·德索奇的同名喜剧中的主

角；沃图尔成了贪得无厌的残酷的私有

者的代名词。——第１４３页。

Ｙ

扬（约翰）（来顿城的）——迈耶比尔的歌

剧《预言家》中的主角，以历史人物闵

斯德再浸礼派领袖扬（来顿城的）为模

特儿。——第２６０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的代名词；１７１２年启蒙作家

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

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８７、２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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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４卷第３９７—７５４页）。

 —ＨｅｒｒＶｏｇ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１４

页。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１—３５页）。

 —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ｓ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

ｓｃｈ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ｓ．

  载于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新时代》第９年

卷第１卷第１８期。——第５１５—５２３

页。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ｅｓａｌａｒｉｏ．Ｐｒｉｍａｔｒａｄｕｚｉｏｎｅｉ

ｔａｌｉａｎａｄｉＰ．Ｍａｒｔｉｇｎｅｔｔｉ．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９３．——第３４１、３６８页。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１８４８年１月９日

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

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４４４—４５９页）。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ｕｌｉｂｒｅ

é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ｎｏｎｃé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ｄ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ｄａｎｓｌａ

ｓéａ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ｄｕ９Ｊａｎｖｉｅｒ１８４８．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８］．—— 第５６—５７

页。

 —Ｒｅｄｅüｂｅｒ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ｄｅｓＦｒｅｉｈａｎ－

ｄｅｌｓ，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ａｍ９．Ｊａｎｕａｒ１８４８ｉｎ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ｚｕ

Ｂｒüｓｓｅｌ．

  Ｉｎ： Ｍａｒｘ， Ｋ． Ｄａｓ Ｅｌｅｎｄ 

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ｕｆＰｒｏｕ－

ｄｈ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Ｅｌｅｎｄｓ》．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８５．ＡｎｈａｎｇⅡ．——第

５６、６２页。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Ａ Ｓｐｅｅｃｈ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ｌｕｂ，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ｌｇｉｕｍ，Ｊａｎ．９，１８４８．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ＦｉｎｇｌｉｓｈｂｙＦｌｏ－

ｒｅｎｃｅ Ｋｅｌｌｅｙ  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ｆａｃｅｂ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

ｇｅｌｓ．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８８．——第２６、５６—

５７、６２、８９—９０、１３１页。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

７４６

用星花（ ）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

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５７—５３６

页）。

 —Ｅｎｔｈüｌｌ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Ｋ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ｅｎＰｒｏｚｅβ ｚｕ Ｋｏｌｎ． ＮｅｕｅｒＡｂ

ｄｒｕｃｋ，  ｍｉｔ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ｕｎｄＤｏｋｕｍｅｎ－

ｔｅｎ．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５．——

第１１０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

页）。——第１６２、４６２、４９０页。

 —ＬｅＤｉｘ－ ｈｕｉｔＢｒｕｍａｉｒｅｄｅ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载于１８９１年１—１１月《社会主义者

报》。——第５１８页。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４０７—４１８

页）。

 —Ｅｉｎ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ｖｏｎ１８４３．

  载于１８４４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

鉴》第１册和第２册。——第５１９—

５２０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

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ａ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ｄｅ 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Ａｖｅｃｕｎｅｐｒéｆａｃｅｄ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９６．——

第５１８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４６２

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３６７、４９０

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

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

ＢｕｃｈⅠ：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Ｄｒｉｔｔｅ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３．——第９、

４１５页。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Ⅰ：

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Ｖｉｅｒｔｅ，ｄｕｒｃｈｇｅ－ｓｅｈｅｎｅＡｕ

ｆｌａｇ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０．——第２６３、

２６６、２６９、２８０、２８４、２９５、３０４、３１４、

３１６、４１３、４５６、４７４、５１８页。

 —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Ｍ．Ｊ．

Ｒｏｙ， 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ｓéｅ ｐａｒ

ｌ’ａｕｔｅｕ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第３１４页。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Ｇｅｒｍａｎ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ｙＳａｍｕｅｌ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Ａｖｅｌｉｎｇ．Ｖｏｌ．Ⅰ—Ⅱ．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７．——第８、１６、１０２、

１５１、２３７、２８０、２８４、２９５、３１４、４５６

页。

 —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ｙｔｙｋａｅｋｏｎｏｍｉｉｐｏｌｉ－ｔｙ

ｃｚｎｅｊ．ＴｏｍⅠ．Ｌｉｐｓｋ，１８８４—１８８９．

——第５００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２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ＢｕｃｈⅡ：

ＤｅｒＣｉｒ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５．——第９、１８１、

３８０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３卷

《资本生产总过程》。

 —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ｒ Ｂａｎｄ，Ｔｈｅｉｌｅ

Ⅰ—Ⅱ．Ｂｕｃｈ Ⅲ：Ｄ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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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ｒ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

ｄｕｋｔｉｏ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４．——第８、

１１、２１、４７、９４、１０３、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３、

１１７、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４、１３５、１４１、

１４２、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６、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６、

２３７、２６６、２７０、２８０、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８、

２９５、３０４、３６８、３７４、３８２、４７７、４９１、

５２０、５２９页。

 —《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

卷）。

 —Ｔｈｅｏｒｉ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ｎＭｅｈｒｗｅｒｔ（Ｖｉｅｒｔｅｒ

Ｂａｎｄ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第１３５、

１４１、２３６、２６６、３８０、５１６页。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

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１卷第４１３—４３１页）。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Ｉｎ：Ｍａｒｘ，Ｋ．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

Ｓｐｅｅｃｈ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ｌｕｂ，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ｌ

ｇｉｕｍ．Ｊａｎ．９，１８４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ｙ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Ｋｅｌｌｅｙ

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ｅｔｚｋｙ．ＷｉｔｈＰｒｅｆａｃｅｂ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８８．

——第２６、４６、５４、５６、５７、６０、６１

页。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４６１—５２７页）。

——第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０、３６页。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１９１—２００页）。

 —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ｄｅＭ．Ｂｉｓｍａｒｃｋ．

  载于１８８０年３月３日和２４日《平等

报》第２种专刊第７期和第１０期。

——第３１９页。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

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

３９６—４０２页）。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Ｂｏｒｋｈｅｉｍ，Ｓ．Ｚｕｒ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ｆüｒｄ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ｏｒｄ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ｅｎ．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Ｈ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８８８．——

第１４页。

《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马克思恩密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１０７—２１３

页）。

 —ＩｎＳａｃｈｅｎ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ｃｏｎｔｒａＭａｒｘｗｅ

ｇｅｎａｎｇｅｂｌｉｃｈｅｒＣｉｔａｔｓｆａｌ－ｓｃｈｕｎｇ．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ｅｒｚａｈｌｕｎｇ ｕｎｄ Ｄｏｋｕ

ｍｅｎｔ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１．——第５１０、

５１５、５１８、５２１页。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９３—９９页）。

 —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ｎＨｅｒｒｎＰａｕｌＥｒｎｓｔ．

  载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５日《柏林人民

报》第２３２号。——第４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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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ｃｈ Ⅰ：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ｄ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０．——

第４７４、５１８页。

《〈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

 —Ｖｏｒｗｏｒｔ．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Ｉｎ：Ｍａｒｘ，Ｋ．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Ｂａｎｄ．Ｂｕｃｈ Ⅱ：Ｄｅｒ

Ｃｉｒ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Ｋａｐｉｔａｌｓ．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８５．——第

１８１、３８０页。

《〈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Ｖｏｒｗｏｒｔ．

  Ｉｎ：Ｍａｒｘ，Ｋ，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Ｄｒ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Ｂｕｃｈ

Ⅲ： Ｄｅｒ Ｇｅｓａｍｍ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ｒ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８９４．——第

９４、２８３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

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

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

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３卷第１１—６４０页）。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ｎ

ｉｈｒｅｎＲｅｐｒａｓｅｎｔａｎｔｅｎ，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Ｂ．

Ｂａｕｅｒ ｕｎｄ Ｓｔｉｒｎｅｒ， ｕｎｄ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ｎｓｅｉｎｅｎｖｅｒ

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Ｐｒｏｐｈｅｔｅｎ．—— 第１１０、

１１１、２８７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１—５０４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ｅｒ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Ｐａｒｔｅｉ．Ｖｅｒ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ｔ ｉｍ Ｆｅｂｒｕ

ａｒ１８４８．Ｌｏｎｄｏｎ．——第３２２页。

 —Ｄａｓ Ｋ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Ｖｉｅｒｔｅ ａｕｔｏｒｉｓｉｒｔ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Ａｕｓ

ｇａｂｅ．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ｎｅｕｅｎＶｏｒｗｏｒｔｖ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９０．——

第３９６、４３７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Ｓｅｃ

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８３．——

第２４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载于１８８８年１月７日、１４日、２１日、

２８日；２月４日和１１日《正义报》第

２０８—２１３期。——第２４页。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ｂ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８８．

——第１６、１７、１９—２２、２５、２８、３０—

３１页。

《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５９—３８０页）。

 —ＤｉｅｇｒｏｅｎＭａｎｎｅｒｄｅｓＥｘｉｌｓ，——第

１４页。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

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

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８卷第３６５—５１５页）。

 —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ｅｔ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Ｒａｐｐｏｒｔ

ｅ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éｓｐａｒｏｒｄｒｅ

ｄ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ａ

Ｈａｙｅ． Ｌｏｎｄｒｅｓ—Ｈａｍｂｏｕｒｇ，

１８７３．——第２１５页。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８

页）。

 —Ｄｉｅｈｅｉｌｉｇ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ｏｄｅｒＫｒｉ

３５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ｔｉｋ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ｔｉｋ．Ｇｅｇｅｎ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 ｕｎｄ Ｃｏｎｓｏｒｔ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８４５．——第

１４、１５１页。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内部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５５页）。

 —ＬｅｓＰｒéｔｅｎｄｕｅｓｓｃｉｓｓｉｏｎｓｄａｎｓ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 ｐｒｉ

ｖéｅ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７２．——第

２１５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Ａ

阿德勒，格·《卡尔·马克思对现今国民

经济的批判的原理》１８８７年杜宾根版

（Ａｄｌｅｒ，Ｇ．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ｃｈｅｎ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ｂｅｓｔｅ

ｈｅｎｄｅｎ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８８７）。——第９页。

阿韦奈耳，若·《阿那卡雪斯·克罗茨，人

类的演说家》１８６５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Ａｖｅｎｅｌ， Ｇ．Ａｎａｃｈａｒｓｉｓ Ｃｌｏｏｔｓ，

ｌ’ｏｒａｔｅｕｒｄｕｇｅｎｒｅ ｈｕｍａｉｎ．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６５）。——第３１１、３１２

页。    

阿韦奈耳，若·《革命星期一（１８７１—

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巴黎版（Ａｖｅｎｅｌ，Ｇ．Ｌｕｎ

ｄｉ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１８７１—１８７４．Ｐａｒｉｓ，

１８７５）。——第１２５、３１２页。

［艾威林，爱·］《大批报纸从肯提希镇涌

入德国。——同编辑的谈话》（［Ａｖｅｌｉｎｇ，

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ｆｌｏｏｄ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

ＫｅｎｔｉｓｈＴｏｗｎ．—ＡＴａｌｋ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ｄｉ

ｔｏｒ），载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９日《星报》第

８３２号。——第４７０页。

［艾威林，爱·］《德国社会主义的新时

代》（［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ｉｎＧｅｒ

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载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５日

《每日纪事报》第８９０３号。——第４７０

页。

艾威林，爱·、马克思 艾威林，爱·《社

会主义者雪莱》（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Ｍａｒｘ

Ａｖｅｌｉｎｇ，Ｅ．Ｓｈｅｌｌｅｙａｌｓ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载于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新时代》杂志第６年卷第

１２期。——第６６页。

安年柯夫，巴·瓦·《美妙的十年（１８３８—

１８４８）》 （ ， ． ．

１８３８—１８４８），

选自文艺回忆录。载于１８８０年１—５月

《欧洲通报》杂志第１—５册。——第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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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年柯夫，巴·］《一个俄国人谈卡尔·

 马克思》（［Ａｎｎｅｎｋｏｗ，Ｐ．］Ｅｉｎｅｒｕｓ

ｓｉｓｃｈｅＳｔｉｍｍｅüｂｅｒＫａｒｌＭａｒｘ），载于

１８８３年５月《新时代》杂志第１年卷第

５期。——第１１０页。

Ｂ

巴尔，海·《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

（Ｂａｈｒ，Ｈ．ＤｉｅＥｐｉｇｏｎｅｎｄｅｓＭａｒｘ

ｉｓｍｕｓ），载于１８９０年５月２８日《现代

生活自由论坛》杂志第１７期。——第

４０９、４１２页。

巴尔特，保·《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

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批判

的尝试》１８９０年莱比锡版（Ｂｏｒｔｈ，Ｐ．Ｄｉ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Ｈｅｇｅｌ’ｓｕｎｄ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ｅｒｂｉｓａｕｆＭａｒｘｕｎｄ Ｈａｒｔ

ｍａｎｎ．Ｅｉｎ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Ｖｅｒｓｕｃｈ．Ｌｅｉｐｚｉｇ，

１８９０）。——第４３１、４９１页。

巴克斯，厄·贝·《瓦扬先生》（Ｂａｘ，Ｅ．

Ｂ．Ｍ．Ｖａｉｌｌａｎｔ），载于１８８９年５月２２

日《星报》第４１６号。——第２１３页。

［巴里，马·］《派克事件）（［Ｂａｒｒｙ，Ｍ．］

ＴｈｅＰａｒｋｅｃａｓｅ），载于１８９０年２月１

日《工人选民》报第５７期。——第３５０

页。

［巴时，马·］《新的报刊业》（［Ｂａｒｒｙ，Ｍ．］

Ｔｈｅ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载于１８９０年１

月２５日和２月１日《工人选民》报第５６

和５７期。——第３５０页。

［巴时，马·］《真正的爱国者》（［Ｂａｒｒｙ，

Ｍ ．］Ｔｒｕｅｐａｔｒｉｏｔｓａｌｌ），载于１８９０年

１月２５日《工人选民》报第５６期。——

第３５０页。

白恩士，约·《巴黎国际代表大会》

（Ｂｕｒｎｓ，Ｊ．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载于１８８９年８月３日《工

人选民》报第３１期。——第２４８、２５９、

２６７页。

［倍倍尔，奥·］（［Ｂｅｄｅｌ，Ａ．］）登在

“德国”栏内的一篇通讯，注明：北德通

讯，１月２９日。载于１８８９年２月１日

《平等》报第５期。——第１３９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登在

“在国外。德国”栏内的一篇通讯，注明：

１月１４日于柏林。载于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７

日《工人报》第３期。——第３４４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登在“在

国外。德国”栏内的一篇通讯，注明：２

月４日于柏林。载于１８９０年２月７日

《工人报》第６期。——第３５２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登在

“在国外。德国”栏内的一篇通讯，注明：

４月２２日于柏林。载于１８９０年４月２５

日《工人报》第１７期。——第３９５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登在

“在国外。德国”栏内的一篇通讯，注明：

１０月７日于柏林。载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０

日《工人报》第４１期。——第４９２页。

［倍倍尔，奥·］《没有俾斯麦的德国》

（［Ｂｅｂｅｌ，Ａ．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ｏｈｎｅＢｉｓｍａｒ

ｃｋ），载于１８９０年４月４日《工人报》第

１４期。——第３７９页。

倍倍尔，奥·《声明》（Ｂｅｂｅｌ，Ａ．Ｅｒｋｌａ

ｒｕｎｇ），载于１８９０年７月２９日《柏林人

民报》第１７３号。——第４３６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１８８８年１月３０

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１８８８年２

月１１日《平等》报第６期，并载于《帝

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８７年至１８８８

年第七届第二次例会》第１卷，１８８８年

１月３０日第二十五次会议。１８８８年柏

林版。——第１８、２２、２６、３０、３１页。

倍倍尔，奥·（Ｂｅｂｅｌ，Ａ．）１８８８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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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帝国国

会辩论速记记录。１８８７年至１８８８年第

七届第二次例会》第２卷，１８８８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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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期。——第４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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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第１４２页。

拉法格，保·《一八七六——一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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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Ｆ．）１８８８年１月２７日在帝国国会的

演说，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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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７１）。——第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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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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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Ｗａｈｌｂｅｗｅｇｕｎｇ）栏内关于倍倍

尔在汉堡选区竞选大会上的演说的

报道，注明：１月２１日于汉堡。——

第３４６页。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第２３９号。《党代

表大会》（ＤｅｒＰａｒｔｅｉＫｏｎｇｒｅ）。——

第４８３页。

《柏林人民论坛》（《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

ｂüｎｅ》）   

 —１８９０年７月１２日第２８期。《每个人

的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一个工人的

信》（ＪｅｄｅｍｄｅｒｖｏｌｌｅＥｒｔｒａｇｓｅｉｎｅｒＡｒ

ｂｅｉｔ．ＶｏｎｅｉｎｅｍＡｒｂｅｉｔｅｒ）。——第

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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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０年７月１２日第２８期。《关于辩

论的结束语》 （ＳｃｈｌｕｗｏｒｔｚｕｒＤｅ

ｂａｔｔｅ）。——第４３２页。

《不妥协派报》（《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ｇｅａｎｔ》），巴黎

出版，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２日、

３日和５日。——第３０１页。

Ｄ

《德国周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

柏林出版，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４日第４９期的

一篇报道（Ｍｉｔｔｈｅｉｌｕｎｇ），署名：Ｏ．Ａ．。

——第５１０页。

Ｅ

《俄罗斯新闻》（《 ｕｅ ｍｕ》），莫

斯科出版，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４日第１９２号。

文章，注明：７月１４日于莫斯科。——

第１０６页。

Ｇ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维也纳

出版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２日和８月２３日第１

期和第４期。——第２６８页。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６日第３９期。“在国外。

德国”（Ａｕｓｌａｎｄ．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栏内

转载《十字报》的一篇文章作为通讯，

注明：９月２３日于柏林。——第４６８

页。

《工人党报》（《ＰａｒｔｉＯｕｖｒｉｅｒ》），巴黎出版，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２８日。 《巴黎联盟》

（《Ｌ’Ａｇｇｌｏｍé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

第１２０页。

《工人选民》（《ＴｈｅＬｏｂｏｕｒＥｌｅｃｔｏｒ》），伦

敦出版

 —１８８９年１月５日第１期。——第１２９

页。

 —１８８９年９月２８日第３８期。“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栏内关于成立法国工人党

全国委员会的报道。——第２７１页。

 —１８９０年２月１日第５７期。给编辑部

的信，标题：《派克先生和尤斯顿勋

爵》（Ｍｒ．ＰａｒｋｅａｎｄＬｏｒｄＥｕｓｔｏｎ）。

——第３４９页。

《国家主义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波士顿出

版，１８８９年第１—５期。——第２７０期。

Ｊ

《吉尔·布拉斯》（《ＧｉｌＢｌａｓ》），巴黎出版，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７日。——第４８１页。

Ｌ

《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伦敦出版，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３日。——第

２４２页。

Ｍ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敦

出版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８日。《法国的选举。新

议院的组成》（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ｈａｍｂｅｒ）。

——第２７７页。

 —１８９０年５月１日和５日。——第３９８

页。

Ｎ

《纽约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

ｔｕｎｇ》），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０日第１１２号。

《社会主义者和海德公园的示威》（Ｄ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Ｈｙｄｅｐａｒｋ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第３９５、４０５—

４０８页。

《纽约人民报周刊》（《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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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８８８年３月

３１日第１３期。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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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出版，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０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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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ｅｎ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ｅｋ）。——

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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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 （《 ｕ

′

ｕａ

ｍ》），伦敦出版，１８９０年２月第

１册。《在亚库茨克对政治流放犯的

屠杀》（

）。—— 第３７１

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

ｋｒａｔ》），伦敦出版

 —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第１１期。“社会政

治评论”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ｕｎｄ

ｓｃｈａｕ）栏内的一篇短评。——第１５５

页。

 —１８８９年７月２０日第２９期。《来自国

际工人代表大会》 （Ｖ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ｋｏｎｇｒｅ）。—— 第

２４１页。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第３９期。——第

４５２、４５６、４６７、４７０页。

《社会主义者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纽约

出版，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关于巴黎国

际代表大会》 （Ｚｕ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ＫｏｎｇｒｅｉｎＰａｒｉｓ）。——第１７４页。

《时代》（《Ｔｉｍｅ》），伦敦出版，１８９０年５

月。——第３９５页。

Ｗ

《无产阶级》（《Ｌｅ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巴黎出

版

 —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７日。《在比利时代表大

会上》（ＡｕＣｏｎｇｒèｓｂｅｌｇｅ）。——第

１８９页。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第２６８期。《七拼八

凑的代表大会》 （ＵｎＣｏｎｇｒèｓ

ｐａｎａｃｈé）。——第２０６页。

 —１８９０年５月３日。——第４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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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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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

ｔｉｅ》），科伦出版

 —１８４８年７月４日第３４号。文章，注

明：７月３日于科伦。——第２９２页。

 —１８４８年７月８日和９日第３８号和第

３９号。关于拉萨尔的小册子《控告我

教唆偷盗首饰箱，或者是犯了精神上

的参与者罪行的刑事诉讼程序》

（Ｌａｓｓａｌｌｅ， Ｆ．Ｄｅ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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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ｅｒ：ＤｉｅＡｎｋｌａｇｅｄｅｒｍｏｒａｌｉｓ

ｃｈｅｎＭｉｔｓｃｈｕｌｄ）的一则广告。——

第２２７页。

《星报》（《ＴｈｅＳｔａｒ》），伦敦出版

 —１８８９年５月３日第４００号。《巴黎国

际代表大会》（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第１９２页。

 —１８８９年５月４日第４０１号。——第

１９８页。

 —１８８９年５月７日第４０３号。《工人党。

——在巴黎市政厅同做实际工作的

社会主义者的座谈》（Ｔｈ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ｓｐａｒｔｙ．— Ａ Ｃｈａｔ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ｔｔｈｅ

ＨｏｔｅｌｄｅＶｉｌｌｅ）。——第１９５—１９６、

１９８页。

 —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５日。——第２４２页。

Ｙ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

（《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Ａｒｔｓ》），伦

敦出版，１８８７年３月５日第３０９７期。书

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

——第８页。

Ｚ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伦敦出版

 —１８８９年３月２日第６卷第２６８期。

《调和的借口》 （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ｈａｒ

ｍｏｎｙ）。——第１５５页。

 —１８８９年３月９日第６卷第２６９期。

《毁灭性的老把戏》（ＴｈｅＯｌｄｒｕｉｎｏｕｓ

ｇａｍｅ）。——第１５５页。

 —１８８９年３月１６日第６卷第２７０期。

《德国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

国际代表大会》（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ｏｆｆｉ

ｃｉ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ａｒｉｓ）。—— 第

１５８、１６１、１７０页。

 —１８８９年５月１８日第６卷第２７９期。

《无事烦恼》 （Ｍｕｃｈａｄｏａｂｏｕｔｎｏ

ｔｈｉｎｇ）。——第２０８页。

 —１８８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第６卷第３００期。

《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的选举》（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第

２８１页。

 —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１日第７卷第３３６期。

《请注意这一点！》 （Ｍａｋｅａｎｏｔｅ

ｏｆｔｈｉｓ！）。——第４２０页。

 —１８９０年６月２８日第７卷第３３７期。

“杂谈”栏（Ｔｅｌｌｔａｌｅｓｔｒａｗｓ）。——第

４３６页。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０日第７卷第３４９期。

《英雄之死》（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ｏｆａｈｅｒｏ）。

——第４５６页。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７卷第３５３期。

《法国的分裂》（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ｉｎＦｒａｎｃｅ）。

——第４７９、４８０、４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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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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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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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卑尔根邮报》（《Ｂｅｒｇｅｎｓｐｏｓｔｅｎ》）——挪

 威的一家日报，１８５４年至１８９３年出版。

——第４３５页。

《北方通报》（《 ｕ ｍｕ》）——

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１８８５—１８９８年

在彼得堡出版；１８９１年年中以前属自由

主义民粹派，后来转到颓废派手中；八

十年代末该杂志曾刊载保·拉法格和

其他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

２１５、２３５、２６６、３１３、４０３、４１３、５２９页。

《柏林人民报》（《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１８８４年创

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

从１８９１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

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

（《Ｖｏｒｗａｒｔｓ．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的

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

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

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

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

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

右翼手中。——第２０４、３９９、４０６、４５６、

４７７、５０２页。

《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Ｂｅｒ

ｌｉｎｅｒ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ｎ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青年

派”接近；１８８７年至１８９２年出版。——

第２０１、２５２、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６、４９２页。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Ｋｏ

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ｒｔｅＢｅｒｌｉｎｉ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ｖｏｎ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ｎＳａｃｈｅｎ》）——

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柏林出

版；该报所有人是福斯，所以又有《福

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之称。——

第２２８页。

《波士顿先驱报》（《ＢｏｓｔｏｎＨｅｒａｌｄ》）——

美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１８４６年起出

版。——第８２页。

《布勒斯劳最新消息报》 （《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

Ｎｅｕｅｓｔｅ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ｅｎ》）——德国资产阶

级的日报，从１８８８年起在布勒斯劳（弗

罗茨拉夫）出版。——第３６５页。

《不妥协派报》（《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ｇｅａｎｔ》）——

法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８０—１９４８年在巴黎

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昂·罗什

弗尔（１８８０—１９１０）；八十至九十年代是

激进共和派报纸。——第５８、３０１、５１７

页。

Ｄ

《德国国会年鉴》（《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

ａｌｍａｎａｃｈ》）——德国官方的出版物，从

１８６７年起出版。——第３６４页。

《德国周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

５７６



——资产阶级的杂志，１８８８年３月至

１９００年９月在柏林出版。——第５１０

页。

《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

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Ｒｅｉｃｈ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ｕｎｄ

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

Ａｎｚｅｉｇｅｒ》）——德国政府的日报，１８１９

年在柏林创刊；１８７１年至１９１７年用这

个名称出版。——第４７８页。

《德语》（《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Ｗｏｒｔｅ》）——奥地利

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１８８１年至

１９０４年在维也纳出版；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８３

年６月是周刊，１８８３年７月起改为月

刊。——第４３１页。

Ｅ

《俄罗斯新闻》（《 ｕｅ ｏ ｍｕ》）

——自由派的日报，从１９０５年起是立

宪民主党右翼机关报；１８６３年至１９１８

年在莫斯科出版。——第１０６页。

《费城日报》（《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

——美国的社会主义报纸，工会的机关

报，从１８７７年１１月起用德文出版。

——第１２６页。

《费加罗报》（《ＬｅＦｉｇａｒｏ》）——法国的一

家反动日报，从１８５４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１１２、４４７页。

《福斯报》（《Ｖｏｓｓ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Ｇ

《高卢人报》（《ＬｅＧａｕｌｏｉｓ》）——法国保

守君主派的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

级的喉舌；１８６７年至１９２９年在巴黎出

版。——第３５８页。

《公民报》（《Ｂüｒｇ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日报，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８７年

在汉堡出版；编辑是约·韦德。——第

１５页。

《公民报》（《ＬｅＣｉｔｏｙｅｎ》）——法国的社会

主义日报，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８４年用不同名

称在巴黎出版。参加编辑部的有茹·盖

得和保·拉法格。——第１３８、３８３页。

《公益》（《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英国的

一家周刊，１８８５—１８９１年和 １８９３—

１８９４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

关报；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恩格斯在这家周

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１２、２４、

２８、３２、９６、１５２、１８８、２１２、２１４、２７９页。

《工人辩护士报》 （《Ｗｏｒｋｍｅｎ’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

人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１年３月

在纽约出版，编辑是德·莱昂。——第

２８０、３９５、４０８页。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９年至

１８９３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１８９４

年每周出版两次，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

起每天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九

十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

章。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

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

活动家。——第２６８—２６９、３０２、３４４、

３７９、３９５、４０８、４２９、４３６、４７４、４９２页。

《工人报》（《Ａｒｂｅｊｄｅｒｅｎ》）——社会主义

周报，丹麦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机关报；

在哥本哈根出版。——第１８８、２３０页。

《工人党报》（《ＬｅＰａｒｔｉＯｕｖｒｉｅｒ》）——法

国的一家报纸，可能派的机关报，１８８８

年３月在巴黎创刊。——第１２０、１３３、

２０６、３５０页。

《工人选民》（《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ｌｅｃｔｏｒ》）——

英国的社会主义周报，１８８８年６月至

１８９４年７月在伦敦出版。——第１２９、

６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６、１９９、２１２、２３４、

２４７—２４８、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６、２７９、

３０１、３３７、３９０、３９６页。

《工人运动》（《Ｌａｂｏｕ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第１５１页。

《工作者报》（《Ｍｕｎｃｉｔｏｒｕｌ》或（Ｍｕｎｃｉｔｏ

ｒｉｕｌ》）——罗马尼亚的工人报纸，１８８７

年１１月至１８８９年８月在雅西每周出

版一次。——第１８８页。

《共和国》（《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美国

的一家报纸，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１年在丹佛

出版。——第３３７页。

《国会年鉴》——见《德国国会年鉴》。

《国际评论》（《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１８８９年７月

至９月在伦敦出版；《今日》（《Ｔｏ

Ｄａｙ》）杂志的续刊；编辑是亨·迈·海

德门。——第２７９页。

《国家主义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美国

改良主义杂志，“国家主义者俱乐部”的

机关刊物，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

主义；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１年在波士顿出版。

——第２７０、３８９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

资产阶级的日报，民族自由党的机关

报，１８４８年至１９１５年在柏林出版。——

第２８５页。

《国民改革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ｅｒ》）

——英国的一家周刊，资产阶级激进派

的机关刊物，１８０６年至１８９３年在伦敦

出版。——第２４页。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ｆü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ｏｎｏｍｉｅ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德

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杂志，１８６３年起在

耶拿出版，通常每年出两次，由布·希

尔德布兰德创办；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９０年由

约·康拉德编辑出版；１８９１年至１８９７

 年则由威·勒克西斯编辑出版。——第

１２７、３８１页。

Ｈ

《汉堡回声报》（《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Ｅｃｈｏ》）——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从１８８７年１０

月起出版。——第４７７页。

《呼声报》（《ＬａＶｏｉｘ》）——法国激进共

和派的日报，１８８９年８—１１月在巴黎出

版。——第２６２、２７２页。

Ｊ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英国的一种月刊，１８８３年

至１８９１年在伦敦出版。——第２４、５６—

５７页。

《吉尔·布拉斯》（《ＧｉｌＢｌａｓ》）——法国

家低级趣味的日报，１８７９年１１月至

１９１４年７月在巴黎出版；１８８９年该报

支持布朗热。——第４８１页。

《今日》（《ＴｏＤａｙ》）——英国的社会主义

月刊；１８８３年４月至１８８９年６月在伦

敦出版；１８８４年７月至１８８６年编辑是

亨·迈·海德门。——第１２、２４、５６、９６

页。

《进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英国的一种科学、

政治和文学问题月刊，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８７

年在伦敦出版。一度接近社会主义团

体。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

威林曾为该杂志撰稿。——第２５３页。

《俱乐部和协会报》（《Ｃｌｕｂ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英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８８

年至１９３４年在伦敦出版。——第２４页。

Ｋ

《快讯》（《Ｄｉｓｐａｔｃｈ》）——见《每周快讯》。

７７６期 刊 索 引



Ｌ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Ｒｈｅｉｎｉｓ

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ｆüｒＰｏｌｉｔｉｋ，ＨａｎｄｅｌｕｎｄＧｅ

ｗｅｒｂｅ》）——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４３年３月在

科伦出版的日报。１８４２年４月起马克思

为该报撰稿，同年１０月起成为该报编

辑之一。——第２８５、３１２页。

《劳动旗帜》（《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周刊，１８７６—１９００

年在纽约出版；七十年代恩格斯曾为

《劳动旗帜》撰稿。——第１５１页。

《劳动日——八小时工作日》（《Ａｒｂｅｉｔ

ｓｔａｇ：ＤｅｒＡｃｈｔｓｔüｎｄｉｇｅＡｒｂｅｉｔｓｔａｇ》）

——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根据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９０年６月，在巴塞尔

用德、英、法文出版；每月出版１—２次。

——第２７２页。

《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英国激进资产阶级的周报，由接近宪章

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

从１８５０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是合作

运动的机关报。——第２４、２０５、２４２页。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

日论坛报》。

Ｍ

《麦菲斯托费尔》（《ＩｌＭｅｆｉｓｔｏｆｅｌｅ》）——

意大利民主派的杂志，从１８８４年起在

贝内万托出版。——第１６、５４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英

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起是保守派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７年用

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１９３７年同《晨邮

报》（《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合并以后改名

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

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第４１９

页。

《每日纪事报》（《Ｄａｉ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０年

（从１８７７年起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曾发表过有

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第４７０、

４７８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英

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

舌；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此名称在伦敦

出版。——第３４、２５４、３９８页。

《每周快讯》（《ＷｅｅｋｌｙＤｉｓｐａｔｃｈ》）——英

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０１—１９２８年以此名称

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该报具

有激进的倾向。——第２４、３４、３７、１４２

页。

Ｎ

《年鉴》（《 ιｏ ｕ》）——见《一八八九

年莫斯科省统计年鉴》。

《年轻一代》（《Ｄｉｅｊｕｎ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德国的一种月刊，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

义的机关刊物，１８４２年１月至１８４３年

５月由威·魏特林在瑞士出版；１８４２年

１月以前，以《吁助德国青年》（《Ｄｅｒ

Ｈüｌｆｅｒｕｆ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Ｊｕｇｅｎｄ》，见《吁

助德国青年》）为名刊行。——第１０９

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美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４１

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

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

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

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

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

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美国国内

８７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战争开始时，该报离开了进步的立场。

１８５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马克思和恩

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３１７页。

《纽约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

ｔｕｎｇ》）——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１８７８

年至１９３２年用德文出版。——第７６—

７７、８２、９０、１２６、１８８、２６９、３７２、３７６、

３７８、３９２、３９５、４０５—４０６、４０８、４１５、

４４５、４７２、４７４、５００页。

《纽约人民报周刊》（《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ｄｅｒＮ．

Ｙ．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纽约人民报》

（《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的附刊。

——第４７页。

《纽约世界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ｏｒｌｄ》）

——美国的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

报，１８６０年至１９３１年出版。——第８２

页。

《纽约先驱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ｅｒａｌｄ》）

——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

报；１８３５年至１９２４年出版。——第２４２

页。

Ｐ

《帕特森劳动旗帜》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美国的一家周刊，１８７８

年至１８９８年用这个名称在帕特森市出

版。——第６５、５００页。

《派尔－麦尔新闻》（《ＴｈｅＰａｌｌＭａｌｌＧａ

ｚｅｔｔｅ》）——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６５年至

１９２０年在伦敦出版；该报具有保守的倾

向。——第２４、３１、３４、５９、３０５页。

《平等。社会民主党人周报》（《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报纸，１８８６年

１２月至１８８９年６月在维也纳出版。

——第１２、２２、９６、１３９、１５２、１８８页。

《平等报》（《Ｌ’Ｅ
′
ｇａｌｉｔé》）——法国的社会

主义周报，１８７７年由茹·盖得创办，

１８８０年至１８８３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

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

１、２、３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

１１３期），第４和第５两种专刊每天出一

次（共出过５６号）。本应每周出一次的

第６种专刊在１８８６年只出过一期。每

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刊名。八十年代初马

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该报于

１８８９年２月重新出版。——第１３８、１４１

—１４２、１４８、１５２、１５４、１８２、２０１、３１９页。

Ｑ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英国保

守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在伦敦创刊。——

第２２８页。

《旗帜晚报》（《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旗帜报》（《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的晚刊，

１８５７—１９０５年在伦敦出版；１９０５年改

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Ｇａｚｅｔｔｅ》）。——第

３４页。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见《柏林人

民报》。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阿根廷的一

家报纸，从１８８６年起在布宜诺斯艾利

斯用德文出版；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

想，号召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

生活条件进行罢工斗争。——第３４１

页。

《前进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Ｖｏｏｒ

ｕｉｔ．ＯｒｇａａｎｄｅｒＢｅｌｇｉｓｃｈｅｗｅｒｋｌｉｅｄｅｎ

ｐａｒｔｉｊ》）——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日报，根

特工人合作社的机关报；１８８４—１９２８年

在根特用佛来米文出版；编辑是爱·安

塞尔。——第１８９页。

《穷鬼》（《ＤｅｒＡｒｍｅＴｅｕｆｅｌ》）——美国

９７６期 刊 索 引



的社会主义周刊，１８８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００

年９月在底特律用德文出版。——第

１５１页。

Ｒ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ｂｌａｔｔ》）——见《柏林

人民报》。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见《纽

约人民报》。

《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

英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５２—１８５８年由厄·

琼斯在伦敦出版，该周报是革命宪章派

的机关报；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１２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

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第１５０

页。

《人民呼声报》（《Ｖｏｌｋｓｓｔｉｍｍｅ》）——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３３

年在马格德堡出版：在九十年代初期，

该报支持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青年

派”。——第４３６、４４７页。

《人民呼声报》（《ＬｅＣｒｉｄｕＰｅｕｐｌｅ》）——

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１８７１年２—５月

在巴黎断续出版，以后从１８８３年１０月

一直出到１８８９年２月。—— 第１３８、

１４１、１５２、３８３页。

《人民论坛》（《ＶｏｌｋｓＴｒｉｂüｎｅ》）——见

《柏林人民论坛》。

《人民新闻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ｅｅｓ》）

——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新工联的机

关报，１８９０年３月至１８９１年２月在伦

敦出版。——第３９０、４０１、４０８、４２０、４２５、

４２７页。

《人人权利报》（《ＲｅｃｈｔｖｏｏｒＡｌｌｅｎ》）——

荷兰的社会主义报纸，由斐·多·纽文

胡斯于１８７９年创办，在海牙出版。——

第１３９、１８８页。

Ｓ

《萨克森工人报》（《Ｓａｃｈｓｉｓｃｈ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

九十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

“青年派”的机关报；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０８年

在德勒斯顿出版。——第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７、

５２２页。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ｅ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ｕ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德国一家进步的政治经济杂志，从

１８８８年至１９０３年用这个名称在杜宾根

和柏林每年出版４次。——第１２７、３２０、

４３１页。

《社会民主党人》（《 ｕｕ ｍ》）

——一种文学政治评论；社会民主党的

第一个俄文杂志；由“劳动解放社”于

１８９０—１８９２年在伦敦（１８９０）和日内瓦

（１８９２）出版；总共出过４期；查苏利奇、

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了编辑

工作。——第３２９、３６８、３７０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

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

法生效期间，１８７９年９月至１８８８年９

月在苏黎世出版，１８８８年１０月至１８９０

年９月２７日在伦敦出版。１８７９年至

１８８０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

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９０年编辑是爱·伯恩施

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

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

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判并纠

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２０、４９、

５６、５９、７２、９６、１１６、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５、１３９、

１５５、１６０、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９、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６、

１８８、１９７、２０４、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３、２７１、

２７６—２７７、２９４、３０１、３３９、３８６—３８９、

０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０６、４１５、４３１、４５２、４５６、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１、

４７４—４７５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ｎ》）

——丹麦的一家日报，丹麦社会民主党

中央机关报，１８７２年至１９５９年用这个

名称在哥本哈根出版。——第１８８页。

《社会民主党人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

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奥地利的一

种杂志，１８８９—１８９０年在维也纳出版。

——第５１３页。

《社会评论》（《ＲｅｖｉｓｔａＳｏｃｉａｌａ 》）——罗

马尼亚的一种杂志，１８８４年至１８８７年

由若·纳杰日杰在雅西编辑出版。——

第３页。

《社会主义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ＬｅＰａｒｔ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ＯｒｇａｎｄｕＣｏｍｉｔé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布朗基

派的周刊；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８年在巴黎出

版。——第３８６页。

《社会主义评论》（《ＬａＲｅｖｕ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来

成为可能派的贝·马隆创办的月刊。先

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后来是工团主

义和合作社主义的刊物；１８８０年在里昂

和巴黎两地出版，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１４年在

巴黎出版。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

为该杂志撰稿。——第５１８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法国的一家周报，１８８５年由茹·盖得在

巴黎创办，１８９０年９月以前断续出版；

１９０２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１９０２年

至１９０５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

１９０５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

九十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１８、２２、１２１、１６３、１８２、３１８、３２６、３３０—

３３１、３４７、３５０、４６９、４７５、５１８页。

《社会主义者报》（《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一

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

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２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

——第８２、９０、１２６、１７４、１８８、５００页。

《社会主义者报》（《Ｅ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ａ》）——西

班牙周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

机关报，从１８８５年起在马德里出版。

——第２７１页。

《圣路易斯日报。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Ｓｔ．ＬｏｕｉｓＴａｇｅｂｌａｔｔ．Ｄｅ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

ｄｅｓａｒｂｅｉｔｅｎｄｅｎＶｏｌｋｅｓｇｅｗｉｄｍｅｔ》）

——美国社会主义者报纸，用德文出

版，１８８８年４月至１８９７年即以此名发

行。——第１２６页。

《圣约翰—萨尔布吕肯人民报》（《Ｓｔ．Ｊｏ

ｈａｎｎＳａａｒｂｒüｃｋｅｒ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日报，１８７６年至１９０２年在萨尔布吕肯

（１８８１）和圣约翰出版。——第４７７页。

《时代》（《Ｔｉｍｅ》）——英国月刊，接近社

会主义者，１８７９—１８９１年在伦敦出版。

——第２７９、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６、３５０、

３６０、３７２、３７９、３９５页。

《十九世纪》（《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 英国自由派的月刊，１８７７年至

１９００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１９００

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Ａｆｔｅｒ》），从

１９５１年起则用《二十世纪》（《ＴｈｅＴｗｅｎ

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名称出版。——第３６３—

３６４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

普鲁士报》。

《士瓦本哨兵。维尔腾堡社会民主党人机

关报》（《ＳｃｈｗａｂｉｓｃｈｅＴａｇｗａｃｈｔ．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ｎＷü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ｓ》）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从１８８１

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第４５１页。

《苏黎世邮报》（《ＺüｒｉｃｈｅｒＰｏｓｔ》）——瑞

１８６期 刊 索 引



士民主派日报，１８７９—１９３６年出版。

——第４８４页。

Ｔ

《太阳》（《ＴｈｅＳｕｎ》）——英国资产阶级

激进派的周报，１８８８年至１８９０年在伦

敦出版。——第２０６页。

Ｗ

《我们的角落》（《ＯｕｒＣｏｒｎｅｒ》）——英国

费边派月刊，１８８３—１８８８年在伦敦出版

编辑是安娜·贝赞特。——第２４、５６

页。

《无产阶级》（《Ｐｒｏｌéｔａｒｉａｔ》）——法国的

一家周报，可能派的法国劳动社会主义

者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从１８８４年４

月５日至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在巴黎用

这个名称出版。——第１８、１８９、２０６页。

Ｘ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Ｐｉｏｎｉｅｒ．Ｉｌｌｕｓ

ｔｒｉｒｔｅｒＶｏｌｋｓＫａｌｅｎｄｅｒ》）——美国的一

种年鉴，由《纽约人民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用德文出版；１８８３—

１９０４年在纽约发行。——第２７０、４７５、

４７８页。

《现代评论》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

月刊，１８６６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３６３—３６４页。

《现代人》（《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ｕｌ》）——罗马

尼亚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科学和政治杂

志，由康·多勃罗扎努－格列阿和若·

纳杰日杰创办；１８８１年７月至１８９０年

１２月用这个名称在雅西出版，先是每月

出两次，后改为月刊；该杂志发表过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工资、价

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的一些片断。——第３页。

《协会。文学、教育、科学和艺术月评》

（《Ａｃａｄｅｍｙ．Ａ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Ｌｉｔｅ

ｒ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

——英国的一种杂志，１８６９年至１９０２

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以后用不同

名称出版到１９２２年。——第８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

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的无产阶级一

翼的战斗机关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

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

——第２２７、２８３、２９２、４６７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马克思和恩

格斯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创办的杂志，该杂

志由他们一直出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第１４页。

《新莱茵报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ｒＮｅｕｅｎ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ｎＺｅｉｔｕｎｇ》）——见《新莱茵报。政

治经济评论》。

《新评论》（《Ｌａ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Ｒｅｖｕｅ》）——法

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杂志，由茹利埃特

·亚当创办，１８７９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４４、３６０页。

《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Ｚｅｉ

ｔｕｎｇ》）——德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年６

月至１９３９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是反革

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以及后来

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在报

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

有《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之称。

——第３６５、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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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ＤｉｅＮｅｕｅＺｅｉｔ》）——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理论杂志，１８８３年至１８９０年

１０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

１９２３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

１８８３年至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是卡·考茨基，

从１９１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３年秋是亨·库

诺夫。１８８５—１８９４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

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

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在杂

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从九十年代后半

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

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

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３—４、５９、１０９—１１０、１４４、１５１、１５６、２８３、

３２０、３６０、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５、３８９、４２９、

４３７、４４５、４５１、４５６、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２、

４９２、４９９—５００、５１５页。

《新世界历书》（《ＮｅｕｅｒＷｅｌｔＫａｌｅｎｄｅｒ》）

—— 德国的一种年历，在斯图加特

（１８８３—１９１４）和汉堡（１９１５—１９３３）出

版，由社会主义杂志《新世界》（《Ｄｉ

ｅＮｅｕｅＷｅｌｔ》）编辑部发行。——第４２７

页。

《新思想》（《Ｌ’Ｉｄé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法国的

社会主义月刊，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２年在巴

黎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茹·盖得、

保·拉法格、爱·瓦扬。——第４５５页。

《新闻晚邮报》 （《ＥｖｅｎｉｎｇＮｅｗｓａｎｄ

Ｐｏｓｔ》）——英国自由派的日报，１８８９年

至１９１１年用此名在伦敦出版。——第

２４４、２４９页。

《信使报》（《ＩｌＭｅｓｓａｇｇｅｒｏ》）——意大利

资产阶级的日报，政府的半官方刊物，

于１８７８年创刊，在罗马出版。——第

３６８页。

《星报》（《ＴｈｅＳｔａｒ》）——英国的一家日

报，自由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８年起在伦敦

出版；在创办的最初几年，与社会民主

联盟接近。——第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８—

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３、２４２、３４９—３５０、

３９５、４７０页。

Ｙ

《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

（《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Ａｒｔｓ》）——

英国的一种文学批评周刊；１８２８—１９２１

年在伦敦出版。——第３页。

《一八八九年莫斯科省统计年鉴》（《Ｃｍａ

ｍｕｃｍｕ ｕｕ ι ｕ ｎｏＭｏ ｕ 

ι ｕｕ １８８９ι．》）——俄国的一种

农业问题经济统计年鉴；１８８４年起由莫

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处出版。——第

４１４页。

《吁助德国青年》 （《ＤｅｒＨüｌｆｅｒｕｆ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Ｊｕｇｅｎｄ》）——德国的一种月

刊，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机关刊

物，１８４１年９月至１２月由威·魏特林

在瑞士出版；从１８４２年１月起，以《年

轻一代》 （《Ｄｉｅｊｕｎ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见《年轻一代》）为名刊行。——第１０９

页。   

Ｚ

《战斗报》（《ＬａＢａｔａｉｌｌｅ》）——法国左翼

激进派的日报，由普·利沙加勒在巴黎

编辑出版，从１８８２年起（断续地）出过

两辑，一直出到１８９２年４月。——第

５２５页。

《战斗报》（《ＬｅＣｏｍｂａｔ》）——法国的一

家日报，１８８２年起在巴黎出版；１８９０年

３月１８日至５月参加编辑部的有茹·

盖得、爱·瓦扬等人，该报宣传过社会

３８６期 刊 索 引



主义思想。——第３８６、３９５页。

《正义报》（《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法国一家日

报，激进党的机关报，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３０年

在巴黎出版；１８８０—１８９６年是激进党左

翼的机关报；１８８０年７月１１日大赦之

后，沙尔·龙格成了该报编辑。——第

２６２页。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英国的一家周

报，从１８８４年１月起在伦敦出版，社会

民主联盟的机关报；１８８４—１９２５年用这

个名称发行。——第２４、１４０、１５５、１５８、

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９—１７２、１７５—１７６、１８８、

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５、２３０、２８１、４２０、４２８、

４３６、４５６、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３页。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

（《ＴｈｅＳａｔｕｒｄａｙ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ｒｔ》）——英国保

守派的周刊，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８年在伦敦

出版。——第２７、３４页。

《芝加哥工人报》（《Ｃｈｉｃａｇｏ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社会主义报纸，从１８７６

年起用德文出版。——第９１、１２６页。

《自由报》（《Ｆｒｅｅｄｏｍ》）——英国无政府

主义派的月报，１８８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

９月在伦敦出版。——第２８页。

《自治》（《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ｅ》）——法国的社

会主义周刊，从１８８８年４月起在巴黎

出版。——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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